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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说明

刘小楓

研习西方古代文史，我们不时会遇到Herm eticism[赫耳墨斯 

教]或 H erm etica[赫耳墨斯文献]这样的语何，其实际含乂住住让 

人挠头。的确，谁要讲清楚作为政治史现象的H erm etic ism或作为 

文史现象的H erm etica,都难免大费周章。

用最为简要的话来讲，H erm eticism[赫耳墨斯教]指公元前3 

世纪时发端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炼金术崇拜，其源头据说可上溯 

至埃及法老阿赫那呑（Akhenaten, 公元前1353-前 1336)的那场 

著名的宗教改革，并在距今开罗约80公里外的阿玛尔纳建立新 

城。Herm etica[赫耳墨斯教文献]大多用希腊文写成，成文时间跨 

度很长，据今人考订，大约在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3 世纪的500年 

间，有些文本的确切成文时间无从考订。

直到文艺复兴之前，炼金术知识一直以秘密方式传衍，并依附 

于历史上兴起的各色宗教，以至于究竟谁是赫耳墨斯教信徒以及 

Herm etica[赫环墨斯教文献]的性质是什么，迄今仍然是一道没有 

彻底揭开谜底的古典学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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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城的斐奇诺（Marsilio K c in o , 1433-1499)迷恋新柏 

拉图主义，他从恩主那里得到14篇赫耳墨斯教对话残篇的希腊文 

抄件时，这位美第奇家族资助的博学之士还不到30岁。斐奇诺随 

即将这些从拜占庭流落到意大利的抄件译成拉丁文（1463)，由于 

迄今尚不清楚的原因，译稿在8 年后（1471)才首次刊印。随后， 

这部以《论神的权柄和智慧》（DepoZesZafe et sapie/Uia D e i)为名的 

赫耳墨斯教残篇集在意大利乃至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地区很快 

走红，至 1500年已经印行16版次。

30多年后，诗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拉扎雷利（Lodovico 

Lazzare lli, 1447-1500)也辑佚和翻译了 3 篇赫耳墨斯教对话残 

篇，1507年首次刊印，附有公元5 世纪时司铎拜俄斯（Joannes Sto- 

baeus )编的《古训集》中的赫耳墨斯教残篇（Sl«baei H crm etica)的 

拉丁语译本（希腊文本已佚）。

斐奇诺是不是赫耳墨斯教信徒不好说，拉扎雷利则肯定是热 

忱的赫耳墨斯教信徒。他为斐奇诺的译本写献词，还模仿赫耳墨 

斯教对话残篇《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义》（ 也也#)写作 

了对话作品《赫耳墨斯兑酒缸》（Crater Wermetb),自己亲自现身于 

对话中，与阿拉贡国王费迪南谈宇宙问题。①

热衷辑佚和翻译赫耳墨斯教残篇的学者，正是人们后来所说 

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意识到这一点具有 

特别的意义，因为这表明我们对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认识还相当 

浅表。

① Wouter J. Hanegraafi/Ruud M. Bouthoom， /xjzzare/Zt’f /500): 77u? //er-
metic Writings and  Related Documents, Temp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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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辑佚赫耳墨斯教残篇的热潮扩散到西欧后，一直持续到 

17世纪中期。至 1641年，人文主义者们陆续辑佚到的残段多达 

22个（如出自S uda辞书中的残段）。19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 

和古文献辑佚的进展，仍不断有赫耳墨斯教残篇现身。比如，古典 

学家从被苏维尼火山吞噬的古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考 

古发掘出土的莎草纸卷中就发现过一些赫耳墨斯教残篇，①从 

1945年在埃及纳克罕马狄出土的灵知教派文献（/Vag //am m adi 

C oefea)中发现的残篇更为著名。®

赫.耳墨斯教残篇泛称H erm etica，亦称 Corpus H erm eticum「赫 

耳墨斯教文献]。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不是一本书或文集的名称。

从内容上讲，赫耳墨斯教残篇相当驳杂，涉及炼金术、占星术、 

地理学、数学和医学，还有诸神崇拜颂歌，更不用说高深莫测的神 

秘哲学。把 H erm etica界定为科学史文献没错，界定为宗教史或文 

学史或哲学史文献也行。与我国古代文籍一样，西方古代的诸多 

文籍很难按今天的学科来分门别类。

赫耳墨斯教文献有长期而且极为复杂的传衍历程，涉及的古 

典语文除古希腊文外，还有古典拉丁文、古叙利亚文、古阿拉伯文、 

科普特文（C op tic，晚期古埃及文世俗体转写的希腊文）、古亚美尼 

亚文、拜 占 庭 希 腊 文 等 。要 编 一 部 H e rm e t ic a或 Corpus 

H erm eticum,将所有赫耳墨斯教残篇辑在一起并加以笺释，其难度 

可想而知。毕竟，要确认所有残篇和残段的真伪、年代及来源，谈 

何容易。

①  参见  W aher Sco tt, Fragmenta herculanensia: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 f  the Oxford 

Copies o f  the Herculanean Rolls Together with the Texts o f  Several Papyri Accompanied by 

Facsimi/cs，London, 1885，p. 1-15。
②  参见罗宾逊、史密斯编，《灵知派经典》，杨克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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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奇诺和拉扎雷利翻译的赫耳墨斯教残篇（加起来共17篇） 

仅是关于创世、宇宙秩序及灵魂起源的对话，文体包含论说、信函 

乃至沉思性独白，并不包含如今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炼金术和占 

星术等内容，可以说具有纯正的宗教哲学品质。

1650年，17篇对话合刊的英译本首次出版，名为《神圣的珀 

伊 曼 德 热 斯 十 七 书 》 （ ira XV7/ ， 

London)。①当时正值英国革命的动乱时期，译者厄维瑞德（John 

Everard, 1584-1641)是个基督教教士（也是炼金术士），因持异端 

信仰曾两次下狱，译稿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如今的政治 

史家有理由好奇:赫耳墨斯教对话屮关于宇宙和灵魂的说教与英 

国革命精神有某种看不见、理还乱的内在关联吗?②

Pym ander是希腊文Poim andres的英译，字面意思是“牧养者/ 

统领者”，衍生自希腊文 poimainS [牧养、统领]，与希腊文 aner 

[人]合拼而成，实际寓指赫耳墨斯式的Nous[心智]。这个寓意 

之名主要出现在第一篇对话中，而丨7 篇对话都是托名赫耳墨斯对 

自己的弟子塔特（Tat )、阿穆蒙（Am m on)和阿斯克勒庇俄斯（As- 

clep ius)的教导,从而显得十分古老而神秘。

17篇对话残篇辑在一起并非就能构成连贯的整体，只能算残 

篇辑佚，各篇前后顺序的排列长期存在争议。阿斯克勒庇俄斯解 

释宇宙性质的论说（希腊文抄件名为； TiAe% [完满教诲])虽 

然从大多数抄本上看是一篇文本，实际上由两个残篇拼合而成。 

自17世纪以来，文史家们大多把这篇对话视为两个独立的残篇。

① Tarl Warwick ed.， 77ic DiwVie London，2015.
②  比较斯通，《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2 0 0 2 ),舒丽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8,页 135-142,14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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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篇对话残篇合刊的现代译本的实际篇数往往是18篇。

17篇对话残篇的合刊长期没有统一书名，20世纪以来，古典 

学家才要么用H erm e tica要么用Corpus H erm eticum来命名这些残 

篇。这样一来，人们就容易将残篇合刊本与辑佚所有赫耳墨斯教 

文献的H e rm e tica或 Corpus H erm eticum搞混。比如，英国古典学 

家司各特（W alter Scott, 1855-1925)校勘注释的赫耳墨斯教文献 

全编就名为 Herm etica。①英国古典学家诺克 （A rthur D . N ock, 

1902-1963)和法国古典学家费斯蒂基埃（A .-J. Festugifcre，1898- 

1982)合作完成的希腊文/法文对照本名为Corpus H erm eticum,这 

是如今学界公认的赫耳墨斯教文献权威校勘本。® 与司各特本一 

样，这个校勘本并不仅仅是17篇对话残篇的辑佚。

校勘精审未必译文也好，译文追求“信”和“达”难免会有损 

“雅”。在“信”和“达”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译文之“雅”，需要古 

典学业内人士前赴后继不断努力。当然，新译本未必都具有学术 

价值。@是否提供了必要的笺释，应该是衡量新译本的基本标准。

柯本哈维的新译本不仅用力求“雅”，而且在集释方面下了很 

大功夫，为学界称道。®这 个 H erm etica编本仅18篇对话残篇，由 

此可见，斐奇诺和拉扎雷利翻译的17篇赫戽墨斯教对话作品迄今

① Walter Scott, Hermetica. Introduction, Texts and  Transla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4。此版仅第1 卷，第 2 - 3 卷在司各特去世后才出版，第 4 卷由A. S. Fer­
guson 完成， 完璧见  Waiter Scott, //ermetim. GreeA: ararf 仏i
Which Contain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 Teachings Ascribed to Hermes Trismegistus, Lon­
don, 1968 〇

② A. D. Nock/A.-J. Festugifere，Co/piw iyermeticum. Tome I-IV-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46, repr. 1991.

③  比较 Clement Salaman/Dorine van Oyen，77i€ Pay :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Definitions o f  Hermes Trismegistus to Asclepius, London, 
2000/2004〇

④ Brian P. Copenhaver, Hermetica. The Greek Corpus Hermeticum and the Latin Asclepius 

in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5 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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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赫耳墨斯教传世文献的核心文本。就实际内容而言，这类 

H erm etica的书名直译当是“赫耳墨斯教对话残篇”。鉴于这些对 

话的文意艰深难窥，文本残缺不全则呈现了流传过程的隐秘，笔者 

添加“秘”字，简称“赫耳墨斯秘籍”。

《赫耳墨斯秘籍》的作者被尊为“三倍最伟大者赫耳墨斯” 

(Herm es Trism egistus/Thrice Great/ th rice-greatest)。据说，他是公 

元前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一个隐姓埋名的炼金术高士， 

公开身份则是埃及祭司。①显然，“三倍最伟大者赫耳墨斯”（或译 

“至尊赫耳墨斯”）并不是真实人名，而是尼罗河三角洲的某个隐 

秘高士的尊称，表示他身怀古埃及神话中的托忒神（Tho th)拥乜的 

绝艺,又传承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神点石成金的魔法。

《赫耳墨斯秘籍》中的对话残篇明显出自个人手笔，但并非都 

出自同一时期。最早的赫耳墨斯教文献可以确定的成文时间在公 

元前3 世纪，《赫耳墨斯秘籍》中的 18个对话残篇的成文时间则 

大致在公兀1世纪至3 世纪之间，而 trism egistos这个词语在公兀 

2 世纪以后才见于史籍由此可以推断，“三倍最伟大者赫耳墨 

斯”不过是古代晚期的赫耳墨斯教高士塑造的一个精神符号。

基督教早期的希腊教父克莱门（约 150-220)是个博学之士， 

他在其《杂籍》（Msce/Zanies)中提到，“二倍最伟大者赫耳墨斯”留 

下了 4 2卷书，似乎他见过当时的赫耳墨斯教秘籍。《金驴记》的 

作者阿普列乌斯（约 124-170)是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他曾将赫耳

①  “八卦”说法参见哈尔,《失落的密码> (丨9 2 8 ) ,薛妍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 2〇17, 
页 128-138。

② H. G. Liddell/R. Scott/H. S. Jones, 4 Oxford, 1968,

trismegistos 词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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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斯教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对话”译成拉丁文，圣奥古斯丁（354- 

430)读到过这个译本。基督教的拉丁教父拉克坦提乌斯。^ ^  

tan tius，25〇-325)在其《神圣要义》（ife ira a m m  /fistitutiom wn)中说， 

基督来临之前，赫耳墨斯教义已经预示了基督教的真理，看来他也 

读到过赫耳墨斯教秘籍。

古典学家们由此推断，赫耳墨斯教的基本文献成于罗马帝国 

之前的希腊化时代，说不定当时的确有一部赫耳墨斯教秘籍，并一 

直流传到罗马帝国初期。

说到希腊化时代，我们多半会想到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智识人 

所取得的诸多科学成就，尼采称之为“第-次文艺复兴”。①亚历 

山大的东征让地中海东部与两河流域、中亚腹地乃至南亚的印度 

北部地区连成了一片,而在此之前，W 波斯帝国西扩，埃及宗教、希 

腊宗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早已有了交汇，如今犹太教又加人进来。 

赫耳墨斯教文献具有所谓诞合宗教的特征，完全可以理解。

今天的我们更应该想到，希腊化时期爆发了世界史上有记载 

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亚历山大驾崩之后，随即出现“继业者” 

之间的厮杀，托勒密王国与塞琉古王国之间的五次“叙利亚战争” 

尤为惨烈。随着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西部崛起以及帕提亚王国在 

西亚中部崛起，亚历山大“继业者”之间的战争变成了更为惨烈的 

“世界大战”，而且持续时间更长。

由此可以理解,赫耳墨斯教对话中有一个论题为何长期以来 

引人注目：大地上出现的“恶”究竟与宇宙秩序是何关系？或者 

说，大地与宇宙属于同一个秩序还是两个不同的秩序，宇宙本身是 

否就是“恶”的故乡？

将赫耳墨斯教义的诞生与世界大战的惨烈现实联系起来看,

① 陈 恒 ，《希腊化研究》，上海 :上海=.联书店 ,2006;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陈恒、 

茹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塔恩，《希腊化文明》，陈恒、倪华强译，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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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不可理解。

四

»

罗马帝国试图建立“奥古斯都和平”，而这个帝闰实际上从未 

有过稳定的和平时期，不是内忧就是外患。帝国西部被日耳曼部 

族分割占据后，基督教的西方世界陷入长期混战状态，赫耳墨斯教 

随之经历了让古典学家迄今搞不清具体情况的传衍期。①

可以确定的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某些智识 

人参与了赫耳墨斯教的传衍。因为,这一时期的赫耳墨斯教文献 

明显带有基督教和犹太教传人的烙印。哈里发的伊斯兰帝_ 崛起 

后，穆斯林智识人也加入了传衍赫耳墨斯教文献的行列。

尽管如此，无论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不是赫耳墨 

斯教。如果说西方历史上确曾有一种可以称为“赫耳墨斯教”的 

宗教（HermeUc R elig ion)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伊斯兰教诞生后不久，穆斯林智识人就喜欢将《古兰经》中的 

先知易德里斯（Id r is)说成赫耳墨斯，因为他发明过诸多实用技艺。 

波斯占星师阿布-马沙尔（Abu-Ma’shar, 787-886,在欧洲以A lbu- 

m asar之名享有盛誉）写过一部名为《千卷书》（K i<a6 a/-uZu/)的作 

品，他这样记述赫耳墨斯的谱系：大赫耳墨斯（Hermes M ajor)生活 

在大洪水之前的世代，即指导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托忒神;第二赫 

耳墨斯生活在大洪水之后的巴比伦，即发明炼金术（药学）和数学 

并建立密教的赫耳墨斯;第三赫耳墨斯即传承前两位赫耳墨斯的 

密教知识的“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可见三倍伟大”的赫耳墨斯一直是炼金术士心目中的神，

①参见柯本哈维 ,《〈赫耳墨斯秘籍〉成书考》（肖宵译），彭磊主编，《普罗塔克与罗马 

政治> ( “ 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 3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页丨2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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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墨斯教的确就是炼金术密教。中古早期，穆斯林智识人还为 

赫耳墨斯教秘籍增添了新文献，即文史上非常著名的《翠玉录》 

(EmeraW 7\iW ef，13份炼金术格言集）。①据今人考订，这部阿拉 

伯文的炼金术密书对赫耳墨斯教的传衍起过承前启后的重要 

作用。

现代西方语文中的炼金术语汇大多衍生自阿拉伯语，如 al- 

chemy/a l-k im i) ^  Kim ya 来 自古埃及语的 Khem[黑土]) 或 altar/a l- 

ta m ir[熔炉]之类。1144年，英格兰的炼金术士罗伯特（Robert of 

Chester)将阿拉伯文的《炼金术构成之书》译成了拉丁文L ite r (fe 

comptwitioraeaW iim iae,这本小册子讲述了 7 世纪时的伊斯兰炼金 

术士莫利埃努斯（Morienus)的故事。据说，他从一位名叫阿德法 

(A d fa r)的炼金术士那里习得密术后，曾游仕于倭马亚王朝王子哈 

立德（Khalid ibn Y az id，668-704)的宫廷。在哈立德王子的支持 

下，莫利埃努斯组织人手将不少希腊的炼金术文献译成了阿拉 

伯文。②

可以推断,随着基督教帝国与伊斯兰帝国之间的战争持续不 

断，至迟在12世纪时，赫耳墨斯教就已开始在基督教欧洲秘密 

流传。

五

尽管赫耳墨斯教在一开始就以炼金术崇拜为首要标志，但古 

代炼金术并非是单纯的技术科学知识，而是与灵魂内修交织在一

① Julius Ruska, Tabula Smaragdina: E 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hennestischen

Lifcrafur，Heidelberg, 1926; Hermes Trismegistus, 77ie 肪 "a/d Taft/ef 打，出版

地不详，2013。
②  久sad (). M im ed ， "The Rdigious Elite o f  the Early fslamic Hijaz: Five Prosopo-graph.ical 

Ca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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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神秘学说。读过我国古书《抱朴子内篇》的读者，都不难理解 

外炼与内修的关系。

炼金术士相信，精馏和提纯贱质金属是一道让物质经由死亡、 

复活而完善的过程，这与炼金者丨=丨己的灵魂由死亡、复活而臻于完 

善的过程相一致^炼金炉中的颜色变化寓意灵魂修炼的不同阶 

段，金属的变形则寓意灵魂的再生s

由此可以理解，古代炼金术为何会被称为密教（Esoteridsm)。 

从词形上看，所谓“人密教者” )这个希腊语词来白eis 

[进入、朝 向 ]与 eS〇 [内在]的合拼，字面含义是“朝向/进人内 

在”。密教智识人宣称:真正的知识是关于事物内在奧秘的知识。 

既然是内在奥秘，就不可能通过外在认知来获得，必须靠一种“朝 

向/进人内在”的内在认知才能抵达世间万物的内在。

但是，炼金术士会对外人说，他们仅仅在寻找一种能魔术般地 

转变金属属性的物质，即俗话说的H ix ir v itae[灵丹/长生不死药] 

(E lix ir转写自阿拉伯文d i k s i r [神奇物质]，最早见于7 世纪之 

后）。铅或铜不如金高贵和耐久，是因为自身的属性有缺欠，若要 

让这些贱质金属也变得高贵和耐久，就需要给它们补充某种物质。

炼金术士整天绞尽脑汁设想配方，按不同比例混合不同元素， 

或在贱质金属中加人某种元素，不断试验能否提炼出金,，其实，真 

正的“人密教者”懂得,并非任何人都能通过A 己的修炼习得灵魂 

的高贵品质0 炼金术士相信，有一:种神秘物质叫做“圣石”，它具 

有不可思议的化石成金的力量，这种“圣石”被称为“哲人石”。凭 

靠来自天上的神秘启示，极少数人通过内在修炼致力找到这种 

“圣石”，在外人看来是在“炼金％ CL

换言之，为了不至于引得众人跟着模仿修炼灵魂，“人密教 

者”对外谎称，自己不过是在寻找能让人的自然生命延年益寿的

① 普 林 西 比 :《炼金术的秘密》，张卜天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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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ix ir vitae [灵丹]。炼金术用占星术符■来代表各种元素，因 

此，这两种术自古紧密结合,直至有现代医学之父美誉的瑞士医 

师帕拉克尔苏斯（Paracelsus, 1493 - 154 1 )还保留着这样的

习惯。

“帕拉克尔苏斯”不是这位瑞士医师的本名，而是他发表医学 

论著时喜欢用的笔名，意为“ Para[超越](古罗马名医）克尔苏斯 

或”或“立于克尔苏斯之上”（不识拉丁文发音会把C elsus误译作 

“塞尔苏斯”）。帕拉克尔苏斯的墓碑上的名字长得出奇—— P h il- 

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而他生前从 

未用过这个名字。他年轻时用过Bombastus von Hohenheim，似乎 

他出自贵族世家，其实这个名字是帕拉克尔苏斯自己编的，而非他 

父母给起的。帕拉克尔苏斯自己也从未用过P h il ip p ic这个看起 

来像是亚历山大的父亲的名字，仅见于他死后的墓碑上。 Aureolus 

则像是那位信奉廊下派学说的著名罗马皇帝的名字，同样是帕拉 

克尔苏斯的崇拜者附加的。

帕拉克尔苏斯喜欢用培名Theophrastus ab H ohenhe im或 The­

ophrastus Paracelsus 发表自 己 的炼金术著作 （ 17 世纪流行的帕拉 

克尔苏斯文集的书名为ProgTto.^on TTieop/irash Paracelsi)，而我们 

知道，Theophrastus是亚里七多德的学弟及“漫游学派”创始人的 

名字。看来，帕拉克尔苏斯自己最为崇拜这位希腊化时期的自然 

学家(他年轻时曾用Theophrastus ex Hohenheim E re m ita这个名字 

给朋友写信）。®

帕拉克尔苏斯的名字叠加反映了 16至 17世纪流行且持续. 

到 19世纪的“帕拉克尔苏斯崇拜 ” （W iird igung des Theophrastus 

v〇n H ohenheim)现象，这与当时出现的“蔷薇十字会”秘密团体

① Walter Pagel，Paracelsus: An f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Medicine in the Era o f  the Re- 

naissance, Basel, 1958/1982, p. 5 -8 ,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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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由此可以理解，帕拉克尔苏斯身世的“八卦”说法一直流 

传不衰

我们值得注意到，帕拉克尔苏斯比斐奇诺仅晚生半个世 

纪，而正是他使得炼金术朝向人体医学方向发展。帕拉克尔苏 

斯留下大量著作，既有医学论著又有炼金术论著，如《占星术 

前篇》（如加ncwu’a magTia，又名 Philosophia sagax,成于 1537, 

1571年出版），从而既受新自然科学家崇拜，又受赫耳墨斯教 

信徒崇拜。® 这意味着，炼金术中的灵魂修炼技艺和效力与人 

的自然生命延年益寿的实用技艺开始走向分离。毕竟，古代炼 

金术信仰本来具有两面性：表面上看，赫耳墨斯教崇拜实用技 

艺的炼金术亦即现代化学的前身，隐秘层面则是个体灵魂实现 

完善的技艺。®

西方的政治史家们迄今难以解释，为何赫耳墨斯教一直是少 

数人的密教，在 15至 16世纪时却突然变成对大众有吸引力的所 

谓民间宗教，而且据说当时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基督教。其实， 

所谓“大众化”的赫耳墨斯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宗教。因 

为，如前所述，当时的新派赫耳墨斯教信徒几乎无不是如今史书上 

所说的“人文主义者”。政治史家有理由说，赫耳墨斯教“复兴”与

①  哈尔，《失落的秘籍》（19 2 8 ),薛妍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 1 9 ,页 7 - 1 2。比较 

C. Gilly/F. Niewohner, Die Rosenkreuzer als europaisches Phanomen im 17. Jahrhun- 

dert, Stuttgart, 20010
② A. E. Waite 编， aw/ AWiemiraZ q /'/>amce/5its，London，1895(影

印版  2 * * * *〇〇7 ) ;  Paracelsus (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 , Essential

Theoretical Writings  ̂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and Introduction by An­
drew Weeks, Leiden/Boston： Brill, 2008； Charles Webster, Paracelsus: Medicine, 

Magic, and Mission at the End o f  Tim e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〇
③  奥斯勒，《重构世界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

译，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第六章“探索物质的属性 :从炼金术到化学”；普 

林西比，《炼金术的秘密》，页 15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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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兴起其实是一回事。①

倘若如此，从政治哲学角度来想，新派赫耳墨斯教信徒即“人 

文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拉 伯 雷（约 M 83- 1553)的《巨人传》也许为此提供了适时的 

解答:他在书中明显攻击炼金术崇拜,还把炼金术士与罗马教廷的 

腐败教士联系起来，以至于《巨人传》看起来是一部“反赫耳墨斯 

教”的书。其实，拉伯雷攻击的仅是大 众 化的赫耳墨斯教，他甚至 

认为有必要建立审查 制 度 ，控制“大众”妄用炼金术和占星术，m  

止他们产生不着边际的幻念，以免带来意想不到的现实恶果。

《巨人传》还有另一个面目，即 以 象 征 手法探讨世人的天性差 

异与灵魂教育的关系问题：庞 大 固 埃 草 （herb Pantagruelion )这个 

象征符号与培育自然[天性 j 的 可 能 性 问 题 相关。拉伯雷力图再 

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一个基本观点 :宗教-道德教育没可能提升  

每个世人的灵魂使其在德性上达到完满。少数人自己坚持对完满 

德性的追求，难免与其低劣天性的人发生政治冲突。©这无异于 

说,“人文主义理想”不过是幻想：自然知识的普及的确能造就大 

量智识 人 ，但这绝不意味着会普遍 提 高人的灵魂品质。如尼采所 

说，大众凭靠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成为智识人后，其伦理品质仍然 

是常人心性。

倘若如此，《巨人传》的意图显得是在刻 意 抵 制当时兴起的 

“人文主义”教，以便保守赫耳墨斯教的原始 真 义。我们在《赫耳 

墨斯秘籍》中的确可以读到：

① D. P. W a 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 panella，London， 

1958/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J. A. Josephson-Storm, The Myth o f  

Disenchantment: Magic, Modernity, and the Birth o f  the Huma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②  马斯特尔斯，《拉伯雷与秘学传统》，娄林主编 ,《柏拉图的拉伯雷》（“经典与解释” 
辑刊第4 1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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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种子来自神，但是它们具有力量，且美且善—— 美 

德、节制和虔敬。虔敬是对神的知识，已经认识神的人，充满 

种种善物，具有神圣的、不同于大众的想法。这就是大众不喜 

欢有知识者、他们也不喜欢大众的原因。他们显得疯狂，为自 

己招致取笑。他们受憎恨、受蔑视，甚而可能被谋杀。（《赫 

耳墨斯秘籍》9.4)

如今的古典学家通常会区分所谓“技术性”和“哲学性”的赫 

耳墨斯教文献，至少《赫耳墨斯秘籍》中的对话并不包含炼金术内 

容。就此而言，赫耳墨斯教的传世残篇的确堪称“秘籍”，它仅对 

少数人的眼力敞开。即便从文字上看，这些残篇说的都是灵魂如 

何脱离物质而“上升”天际，似乎在对“众人”发出召唤，其实不然。 

由此可以理解，尽管绝大多数古典学家认为，《赫耳墨斯秘籍》中 

的对话缺乏连贯，还显得相互矛盾，但在另一种眼力看来则并非 

如此。①

六

如何解释赫耳墨斯教信仰在15至 16世纪的基督教西方突然 

大有取代基督教之势，迄今仍是西方的政治史家、宗教史家乃至思 

想史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因为，紧随赫耳墨斯教的这次“复兴”， 

基督教的西方世界诞生了“新天文学”。据说，哥白尼（W 73- 

1543)的革命性天象学让西方世界的“古天”崩塌了，西方世界从 

此开始步人暗 无 天 日的新天新地3 到了 2 0 世纪，天文学家已经

① 高 洋 ,《〈赫耳墨斯文集 > 的“上升之路”》，林志猛主编，《尼采论现代学者》（《古典 

学研究》第 3 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 62_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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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或几近证明），我们的宇宙起源于一个原始火球—— 大爆 

炸 ①

其实，与其说西方世界“古天”的崩塌始于“新天文学”的宇宙 

论裂变，不如说始于差不多两百年前基督教欧洲帝国的土崩：地上 

的裂变引致对天的观念的变化。沃格林在评析奥卡姆（ 1285- 

1349)的唯名论时的一段说法让笔者印象深刻：

只要一个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和群体从根本上同意接受一 

种客观秩序，那么尽管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或许会导致许多 

严重的冲突，正如我们在“授职权之争’’中所看到的那样，但 

对于他们全都在那种秩序之下生活，与它有同样的距离，却不 

存在任何破坏性的疑虑。然而，如果这种共同纽带之情因许 

多特殊共同体—— 比如说教会、各民族王国、教派和修道 

会—— 日益增长的情感所引发的紧张而遭到破坏，在冲突中 

谁可以做出最终的决断以及为什么的问题就变得至关重 

要。……一套唯名论的法学理论最感兴趣的问题不是秩序的 

正常运转，而是秩序瓦解的紧急状况以及能够做出决断来维 

持秩序的紧急权力。®

由此看来，赫耳墨斯教在近代的“复兴”与赫耳墨斯教在希腊 

化I I I期的“诞生”一样，都与世界大战的惨烈现实有关。事实上， 

"新人•文学”的产生及其影响与赫耳墨斯教的大众化并非没有历

m i 仏'拉格 ,《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类宇宙观的演化》，梁卿、夏金彪译，上海:上 

■出版社，2008,页 251-268;彼得 . 柯尔斯，《认识宇宙学》，罗阿理译，北京： 

外沿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0 0 7 ,页 1 4 7 -1 5 2 ;比较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 

,张卜天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 认格休.《政治观念史稿 • 卷三 :中世纪晚期》，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H .2009,奴 124。



史关联:著名的布鲁诺（1548-1600)就是典型例子。①

由此需要理解的思想史问题是，古代的赫耳墨斯教为何具有 

隐微性质，这与何谓最佳政治秩序的问题相关。

在柏拉图的《政治家》中，我们可以读到苏格拉底与一位异乡 

人的这样一段对话:异乡人说,“我们与那些淬金的人有相似的经 

历。”苏格拉底问，究竟是怎样相似的经历。异乡人说：

那些匠人当然先把土和石头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分出去； 

在这之后，剩下与金子类似的贵重的东西与它混在一起，只有 

用火才能去除，铜和银，有时也有坚硬的东西，在借助试金石 

通过冶炼去除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纯金本 

身，完全是其本身。（《政治家》303d9-e5,刘振译文，下同）

从字面上看，这里是在说炼金术,但所谓“我们与那些淬金的 

人有相似的经历”表明，这里的“我们”明显指正在寻求“正确的政 

体”的苏格拉底和异乡人，而非炼金术士。随后说到的“高贵的同 

类”（303e9)表明，“我们”所要寻找的“与金子类似的贵重东西” 

实际指品质兩贵的人。

顺着这段话往前就会看到，苏格拉底和异乡人是在讨论如何 

找出最佳政制。他们两人已经按守法与不守法的区分原则把君主 

制、贤良制和民主制切分为君主制/僭主制、贤良制/寡头制、民主 

制/最坏的政制，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君主制如果受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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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较布鲁诺，《论无限、宇宙与众世界》，叶永松、丰万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5; Frances Yates, Gioniarao am/ f/ie "erm^i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叶芝，《记忆的艺术》，钱彦、姚了了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页 

266-333。两位当代的赫耳墨斯教信徒将自己的书题献为 “ 纪念布鲁诺”，见 

Timothy Freke/Peter Gandy, The Hermetica: The Lost Wisdom o f  the Pharaohs, London, 
1997 0



所说的法律约束，就是所有六种政制中最好的;没有法，在其中生 

活就很难和最为艰难。”

接下来异乡人就说：

对于非多数人的[政制]，由于少数人是一个人和多数人 

的中间，这样一来我们相信它是两者的中道；与其他的相比， 

多数人的[政制]则在所有方面都弱，在大善大恶方面都无能 

为力，因为其中的统治已经按照小块被分配给许多人。所以， 

在所有守法的政制中它最坏，在所有非法的中它最好；虽然在 

民主制中生活胜过所有没有规矩的[政制]，但如果有秩序， 

最不应该在民主制中生活，除了第七个，目前看来首先最好在 

第一个中[生活];因为，人们必须把它从所有其他政制中分 

出来，就像把神从人中分出来。（《政治家》303a l -b5)

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品质高贵的人，把这类人从品性劣质的 

政治人中分离出来，就有如炼金术匠人把与金子类似的贵重东西 

从“土和石头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中分离出来。因此，异乡人 

又说，

中译本导言 V?

除了那个有知识的政制，我们必须赶走所有这些政制的 

参与者，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家，而是煽动者，作为最大的影像 

的支持者，他们自己就是这类东西，作为最大的模仿者和巫 

师，他们成了智术师中的智术师。（《政治家》303c l -5)

由此看来，虽然新柏拉图主义在赫耳墨斯教的发展史上扮演 

过引人注目的角色，的确不能说真正的柏拉图主义与赫耳墨斯教 

是一回事。我们倒有理由怀疑，从布鲁诺到谢林的宇宙论是否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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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真正关切。①

七

本稿所依据的《赫耳墨斯秘籍》英 译 本 不 仅 注 “丨,r 和 

“达”，而 a 追求“雅”，还有相当可观的笺释。为了史好地v 现义 

本的内在关联，英译者对文本顺序的编排也颇为讲究。这并 I丨:.没 

有道理，瘳 平 重 新 编 〈礼记》中的《王制》和康有为重新编排《春 

秋繁露》的文本顺序，都是为了 U：今人!g 好地理解占代高人的心 

思所至。

数学博士肖霄的译笔丨•分雅致，繁琐枯燥的英澤者笺释也译 

得干净利索、淸爽醒 i 丨，令人佩服也让人感谢,，译稿早在5 年前已 

经完成，w 笺释遇到编辑技术1:的w 难，以及负说此稿的责任编辑 

离职，译稿未能按时出版，谨甸汴#深致歉意。

赫耳墨斯教和赫邛墨斯教残篇都适西方文明史丨:非常复杂的 

文史现象，西方学界迄今也还没有搞得水落石出，尽管研究文献已 

经汗牛充栋。笔者相信，《赫坏墨斯秘籍》中译木的川版，将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7/义明传统的历史复杂性。

2019年 3 月

古典文明研究T .作坊

① 比 较 谢 林 ，（布鲁诺对话:论事物的神性原理和木rt:WUHi>. <T 4：l U f . 并1:丨1

书馆,2008;谢林，《论世界灵魂》，庄振华译,北 !;北以版丨丨.川丨 H i认

《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记丨:彳》.t l V  4 hm W »AI_I .W M l+i'K f,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论谢枓部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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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赫耳墨斯之论说：珀伊曼德热斯

[1] 某次，当关于存在之物的思考涌人我脑中，我思维高翔， 

身体的感觉受到限制,如同一个过于饱食或身体烦劳而昏睡不醒 

的人的时候，一个大小全无边际的巨大存在仿佛对我现身，并呼唤 

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你想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想由你的理 

解力学到什么？认识什么？”

[2 ] “你是谁? ”我问3

“我是珀伊曼德热斯，”他说，“统御权之心灵；我知道你想要 

什么，我处处与你同在，

[3] 我说:“我愿望学习关于存在之物〈的事情〉，理解它们的 

本质并认识神。我想要听到的实在太多!”

而后他对我说:“在心里记住你愿望学习的所有，我将教你。”

[4] 说着，他改变了样貌，顷刻间万物立即向我展开。我看到 

一场无垠的异象,其中一切皆化作光—— 澄净而欣悦—— 我看到 

这异象，并为之陶醉3 不一会儿，黑暗单独升起又沉降—— 恐怖而 

忧郁—— 蜿蜒盘绕，因此在我看来如〈蛇〉一般。尔后，黑暗变成 

了某种水质的事物，难以形容地躁动着、冒着烟，如火一般;它发出 

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恸的咆哮。之后它发出来一种模糊的叫声， 

就像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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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然而从那光中……一圣言登上那〈水质的〉事物，而无瑕 

的火从水质的事物向上空跃起。火焰灵巧，有穿透力，并且活跃， 

而且由于气是轻的,它随在吹息之后向着火升起，远离土和水，看 

起来像是悬在火焰上方。土和水留在下方，彼此相混，使得〈土〉 

无法再同水区分开来，但是它们被在它们之上移动的圣灵之言搅 

动，得以听见。

[6 ] 珀伊曼德热斯对我说:“这异象的含义你理解 r 吗?”

“我会认识到的我说 u

“我是你看到的光、〈足 〉心灵，〈是 〉你的神，”他说，“在这从 

黑暗中现出的水质事物之前便Q 存在。来内心灵的给予光明的圣 

言是神子。”

“继 续 我 说 。

“这是你必须认识的：是主的圣言仵你内中、听，似你的心 

灵是父神;他们+分彼此，w 为他们的结合是生命。”

“谢 谢 我 说 。

“那么，理解那光，认淸它吧。”

[7 ]说完这些，他对着我的脸看了良久，以至我在他而前发 

抖。似焙，他抬起头时，我在我的心滅中看到了难以计数的力垃 

之光，还有-_-t i 然诞生的尤垠的秩序字宙。那火被丨（大的力M 所 

环绕，所征服，间翁在丨"1 •场所。在我由于珀伊曼德热斯之论说而 

见到的异象中，我思考的就是这些。

[8 ]由于我受到惊吓，神智混乱，他再次对我讲话。“在你的 

心灵中，你已见过原初的形态，存在于无尽的开端之前的最初本 

原。”这就是珀伊曼德热斯对我说的,，

“自然的元素—— 它们源自何处?”我问。

他答道:“源自神的意旨，〈神的意旨〉接纳了圣言并见过了美 

丽的秩序宇宙，便仿照它，〈它〉凭借A 身的诸元素和灵魂子嗣，成 

为了一个秩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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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那心灵是神,是雌雄同体的，作为生命和光存在，通过言 

语诞育了第二位心灵，一位造物者，作为火与吹息之神，匠造了七 

位统治者；他们以疆界包围可感知的世界，他们的统治叫作

命运。”

[1〇]“神之圣言从质重下沉的[]元素直上跃起到自然的纯 

粹造物之中，同造物者一心灵结合（因为圣言具有同样的实质）。 

自然中质重的元素被留在下方，丧失理性，从而仅是物质。

[丨1]造物者一心灵同圣言一起，包围着诸疆界，让它们匆匆 

冋旋，让他的造物旋转，让它们由无尽的开端转向无限的尽头，因 

为它在停止的地方起始。诸疆界按照心灵的愿望周转，从质重的 

元素催屯了没冇理性的活物（因为它们不再将圣言留在身边）；空 

气催牛了有翅的，水涎牛了游动的。土和水遂心灵的愿望，已被相 

瓦分开，而〈土〉从她 A 身催生了她留持在内部的活物，四足的兽 

〈和〉爬行的事物，野物和驯〈物〉。”

[12] “心灵，万有之父，是生命与光，诞育了一人子，像他自 

己，他 爱 他 如 爱 的 孩 子 。 人 子 最为俊美:他有父的形象;而神 

着实爱养丨'丨身的形态，将他的全部造物赐予了他。

[13 j 人子观察到造物者凭借父的帮助所创造的事物之后，他 

也愿销造些造物，父同意了这〈件事情〉。人子进入造物者的天 

球，他在那里将具有一切权力，人子观察了他兄弟的造物;统治者 

们爱这人 f •，每位都将各A 的秩序与他分享。熟 习 他们的精髓并 

与他们有同样的本质，人子愿望冲破疆界的界围，以观察被赋予力 

量掌管火者的统治。”

[14] “对必朽之物与无理性动物的秩序宇宙,人子拥有一切 

权力，他冲破穹庐，屈身察看秩序宇宙的构架，因此向低层的A 然 

展示了神的俊美形态。当自然看到这位俊美得毫不过分〈且〉自 

身包含统治者们的一切能量及神之形态的〈人子〉时，她出于爱而 

微笑了，因为她在水中看到了人子最为俊美的形态的模样，在地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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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它的影子。当人子在水中看到和自己相像的形态，lE是它 

在自然中的样子，便爱上了它，并愿望栖身其中;愿望与行为同时 

产生，他便柄居在丫无理性的形态之中。自然抓紧她的所爱者，四 

下拥抱他，围绕他，因为他们是恋人〇”

[15] “因此，不同于地上任何其他活物，人类是双重的—— 身 

体必朽，人之精髓却不朽。即使他不朽，并具有支配万物的权力， 

人类也仍受必朽性的影响，因为他受制于命运；因此，人子虽然凌 

驾秩序宇宙的构架，但足在其内部成为了奴隶。他是雌雄同体的, 

因为他丹一位雌雄同体的父而来，他永不睡觉，因为他从一位不眠 

者而来。〈然而爱与睡眠是他的〉主宰。”

[16 ]而此后:“……，我的心灵啊。我也爱蚤言 

珀伊曼德热斯说:“这是被一直隐藏到今天的奥秘。自然N  

人子交媾时，她生下了一个最存妙的奇迹。人子自身之中有着由 

火和吹息造就的那七位的秩序宇宙构架之本质，如我对你说过的， 

而自然毫不耽搁，立刻诞育了七位人子，雌雄同体、身份崇高，他们 

的本质与七位统治者的本质相像。”

此后:“珀伊曼德热斯啊，我此时进人了巨大的渴念，我渴望 

听闻；因此请勿偏离主题。”

而珀伊曼德热斯说道：“安静；我尚未向你完全揭示第一场 

论说。”

“如你所见，我安静了，”我说。

[17] “那么，如我所说，那七位是这样诞生的。〈地〉为雌性。 

水使其受孕。火使其成熟。自然从以太得来吹息，催生了人子模 

样的物体。人自从生命与光成为灵魂与心灵;灵魂来自生命，心灵 

来 f l 光，感觉的秩序宇宙中，万物持续如此，直到一场轮回终止 

〈且〉各种事物诞生，

[18] “且听下文，你渴望闻听的言词。当轮回圆满，神的意旨 

解离了万物之间的羁绊。一切活物，原本雌雄同体,都被解离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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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 人同他们一起—— 他们部分变为雄性，部分类似地 

〈变为〉雌性。然而神立刻说了一番神圣的言语：‘你们众生和造 

物，在增长中增长，在繁多中繁衍吧，让留心注意者认清他是不朽 

的、且欲望是死亡的原因，让他认清存在之万有。”

[19] “神说完这之后，神意通过命运、通过秩序宇宙的构架， 

引发了交媾行动，使生育行动逐一进行;万物便各从其类繁衍。认 

清他自己的〈人〉，获得了被选中的善果，爱着来自欲望之过错的 

身体的，则继续在黑喑之中，偏离正道，有感觉地蒙受死亡的 

影响

[2 0] “那些缺乏知识者，他们犯了何种大过,”我问，“使得他 

们应被剥夺不朽?”

“你的举止就像一位没有对他听到的东西加以思考的个人。 

我难道没有告诉你要思考吗？”

“我在思考;我记得;我也心怀感激。”

“如果你理解了，就吿诉我:死亡之中的人为何该当死亡?”

“因为最初产生每个人的身体的，是可憎的黑暗，水质的事物 

由之而来，身体在可感知的秩序宇宙中由〈水质的事物〉构成，死 

亡从中啜饮。”

[2 1 ] “你确实已经理解了。但是神的言说中为何作‘那理解 

了自身的人向着神进升’？”

“因为，”我说，“万有之父由光和生命构成，人子[:!他诞生。”

“你的话说得好。生命与光是神与父，人子从其诞生。因此， 

你若学到你由光和生命而来，并恰好由它们而来，你便会再次进升 

到生命。”这便是珀伊曼德热斯所说的。

“我的心灵啊，然而再次告诉我吧，”我问，“我如何能进升到 

生命？因为神说，‘让留心注意者认清他自己，

[2 2] 众人皆有心灵，不是吗?”

“住口吧，伙计。说得够了。我自己，心灵，就在有福者、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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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纯粹者、慈悲者—— 虔 敬 者 II、中，我的在场便成为一种益 

助;他们迅速认清万有，而且他们心怀爱戴地取悦父，感谢〈他〉， 

而且满心爱慕地赞美他、向他歌唱赞诗，依照与他相称的秩序。将 

身体移交给恰当的死亡之前，他们憎恶感觉,因为他们知道它们的 

影响。或毋宁说是我，心灵，不愿允许身体的影响袭来并对他们施 

加影响。作为看门人，我让罪恶和羞耻的影响不得进人，断绝由它 

们而来的焦虑。

[23] 但是我保持远离这些无思想者、邪恶者、恶毒者、嫉妒 

者、贪婪者、暴力者、不虔敬者，让路给丨伤害恶人的丨复仇精灵， 

〈精灵〉用具有穿透力的火可感知地攻击他，并因此更好地武装他 

去做不法的行为，以使更大的复仇可降临于他。这样的人不停渴 

望难以餍足的欲求，在黑暗中挣扎，没有满足。丨这1折磨着他，让 

火在他身上燃烧得更旺。

[24] “心灵啊，你很好地教给了我所有东西，正如我想要的那 

样。但是再次为我讲述〈关于〉上升的道路吧;告诉我它是如何发 

生的。”

于此，珀伊曼德热斯说:“首先，离弃物质身体时，你将身体本 

身交给变换，你曾拥有的形态消失。你将你如今不再活跃的性情 

交给精灵。身体的感觉上升，流回它们特定的源头,成为分开的部 

分，又再次与诸能M 相混合。感情和渴望则继续向无理性的自然 

行进。

[25] 由此，人向 h 冲过秩序宇宙的构架，在第一个区域弃让 

增加和减少的能量;在第二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活跃的罪恶阴 

谋之机巧;在第三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活跃的渴念之幻象;在 

第四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盈余的支配者之高傲;在第五个区域 

〈弃让〉渎神的推断和大胆的轻率;在第六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 

活跃的由财富而来的罪恶冲动；在第七个区域〈弃让〉潜藏的 

欺骗。



卷一赫耳墨斯之论说：珀伊曼德热斯 9

[26] 而后，剥离了秩序宇宙构架的影响之后，人进人八元域; 

他具有自己恰当的力量，同有福者一起唱诵父。那些在场者在他 

面前共同欢庆，变得像他的同伴之后,他也听到存在于八元域外的 

某些力量，〈他们〉用甜美的声音唱诵父。他们按秩序上升到父， 

将自身弃让给那些力量，成为力量之后,他们便进人神。这就是那 

些接受知识者的最终善果:被造成神。你为何仍在耽搁？学得这 

一切之后，你难道不该成为有价值者的引导者，使人族有可能通过 

你而被神拯救吗?”

[27] 他对我说着这些的时候，珀伊曼德热斯同力量连结了。 

而后，我向万有之父表达了感谢并赞美了他之后，他便遣我前去， 

〈我此时己〉被赋予力量，并被传授了宇宙的本质及至高的异象。 

我开始向人类宣告虔敬和知识的美丽：“众人啊，生在地上的人 

们，你们这些沉湎于醉酒、嗜睡和对神的无知的〈人〉，清醒过来、 

结束你们醉酒的疾病吧，因为你们在无理性的睡眠中受了蛊惑

[28 ]他们听到了，就一致聚集在周围。我说:“生在地上的人 

们，你们有权力分享不朽，却为何将肖身弃让给了必朽性？你们带 

着错误旅行，同无知作伴，再次想一想:逃脱那暗影般的光吧;把腐 

朽抛在身后，分享不朽吧。”

[29] 他们之中某些已经将自身弃让给了死亡之道的，又复开 

始嘲弄并抽身离去，那些意欲受教的则拜投在我脚下。让他们起 

身之后，我成为了我族裔的引导者，教授他们以圣言—— 如何被拯 

救，以何种方式—— 我在他们中间播洒了智慧的言语，他们便从神 

仙之水获得了营养。当夜晚来临，太阳的光开始完全消失，我命他 

们向神致谢，各自完成感恩后，便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30] 我在自身之中记录了珀伊曼德热斯的善意，我感到深切 

的快乐，因为我充满了我所愿望的，因为我身体的沉睡成为了灵魂 

的清醒，我眼睛的闭合成为了真正的视觉，我的安静中开始孕育了 

善,圣言的诞育则成了善的子裔。此事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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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心灵—— 珀伊曼德热斯的心灵，即统御权之言。我已经到来， 

受真实之神圣气息所鼓舞^因此，我赞颂作为父的神，发自灵魂, 

尽我全力：

[31]神是神圣，万有之父；

神是神圣，以自身力量实现其意旨；

神是神圣，愿望并已被他自己的人众认识；

你是神圣，以圣言构成了一切存在之物；

你是神圣，一 切自然作为形象自你降生；

你是神圣，自然未曾造出同你相似的形态；

你是神圣，比每种力量更强；

你是神圣，超越诸般美德；

你是神圣，比赞美更伟大。

我们在寂静中向你讲话，不可言喻者，不可言说者，接受来自一个 

向你延升的心神和灵魂的纯粹言语的献祭吧。

[32]应许我的要求吧，〈让我〉不要缺乏适宜我们精髓的知 

识;给我力M ;以这馈赠，我将启发无知者，我族裔的兄弟，却〈是〉 

你的儿子。这是我相信并见证的;我进升到生命和光。父啊，你是 

有福的。谁是你的人子，〈谁就〉愿在成圣的作业中与你连结，因 

为你为他提供了全部权力。

[题解]希腊语版本没有“论说 ” （logos ) —词。“珀伊曼德热 

斯”（Poimandres)这个名字在《赫耳墨斯集》卷一■中出现1 2 次，但 

是在《赫耳墨斯集》其他部分仅出现两次，即《赫耳墨斯集》卷八第 

15节。不过，卷八第19节或许暗示着由poimainS[作为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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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并将 P〇im 6 n[牧者]和 a n g r[人]合在一■起构成Poimandr6s 

[珀伊曼德热斯]。

这种构词方式的支持者认为，《赫耳墨斯集》卷一和《黑马牧 

人书》 之间存在关联，《黑马牧人书》是一份2 

世纪中期的基督教启示录文本,其中一场异象（vis ion)的某些细节 

同《赫耳墨斯集》卷一的开篇类似;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 

页• 7、11 - 丨3、31-36 ; Reitzenstein und H .H . Schaeder，《伊朗和希腊 

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9-10、15;GUSlave B ardy,《黑马牧人书及赫 

耳墨斯主义文献》，页 39卜 407; Robert J o ly编，《黑马牧人书：简 

介、文本评述、翻译及注释》，页 48-53。 Birger A . Pearson《〈赫耳 

墨斯集〉卷一（珀伊曼德热斯）中的犹太元素》，页 340-341主张 

“ pohnen andr^n 仍然是最佳的词源解释”，并引用了斐洛（P h ilo), 

《论农业》51;《诗篇》22 :1;《灵知派经书》卷三2.66.1 - 2，卷六3. 

33.2。

不过，本世纪初期以来，就有学者在科普特语（C optic)中寻找 

这个名字的起源了。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5-16,基于 F. 

L . G r if f i th的建议，提出 p - eime - n - re[关于拉神的知识]，如果认 

为 nous[心灵]和 e im e[知识]等价，并认为太阳神拉是 authentia 

[统御者]，那么这便同下文第2 节相符。

按照同样的思路 , Ralph Marcus《拍伊曼德热斯之名》，页40- 

4 3提出 pe im entero是一个缩写形式，意为“统御权的理由”。同见 

下文第2、4节 ；《赫耳墨斯集》卷 四 4、7、卷十一题解；普鲁塔克 

(P lu ta rch)，《希腊问题》，37(299c-e );泡萨尼亚斯（Pausanias) ,9. 

20.1;《黑马牧人书》25•卜5;Z ie linsk i，《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 

页 323;C. H .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99;Haenchen，《〈珀伊曼 

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52-154。

D〇d d，《圣经与希腊人》，页 201 -209用了一章篇幅讨论《赫耳 

墨斯集》卷一的成文时间。回顾 S c o tt和 R e itzenste in的论点，他



12 赫耳墨斯秘籍

发现:

《珀伊曼德热斯》具有实验特征，华伦提努（Valentinus) 

在其中更进一步。那么华伦提努……[也]在埃及居住过。 

他们的体制是相似环境下的产物……华伦提努的公认日期约 

为公元130-140年。《珀伊曼德热斯》却更有可能比这一日 

期更早而非更晚，也没有证据同2 世纪早期、甚或1世纪晚期 

的曰期相互矛盾。

[1]某次，当关于存在之物的思考涌入我脑中，我思维高翔， 

身体的感觉受到限制，如同一个过于饱食或身体烦劳而昏睡不醒 

的人的时候，一个大小全无边际的巨大存在仿佛对我现身，并呼唤 

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你想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想由你的理 

解力学到什么？认识什么？”

关于存在之物的思考：本篇“论说”的开头 Ennoias moi pote 

genomen6s peri ten ontSn也可以有更强的译法，比如“当我的思维 

聚焦（genomenfe)在真实的现实（t6n ont6n)上的时候”，英译者倾 

向使用“存在之物”（出ings that are)，这个词组在形而上学上没那 

么断然。

这一词组的第一个词em w ias立刻体现了赫耳墨斯主义中与 

感知、认知和直觉相关的词汇的翻译问题；尤其闲难的是名词 

nousl；心灵]的诸多同源词汇：例如 noeo、noema、noesis、noetos、en- 

n o ia、d iano ia、prono ia等等;与名词gnGsis[知识、灵知]同源的词汇: 

如 gign6sk6、gn6riz5、progn6s is、diagn6sis 等等。

例如，第一篇论说的第一部分包含如下四个词语:ennoias[思 

考 ]、dianoias[思维]、gnOnai[认识]和n〇6Sas[理解]。影响了诸如 

阿什凯隆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Ascalon)等中期柏拉阁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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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廊下派学者们认为，enno ia指代从感受得来的概念，其他 

与赫耳墨斯主义作者同时代的华伦提努派灵知派者（Valentinian 

Gnostics )却认为，E n n o ia是一•种原质（hypostasis ),是二十位圣灵 

(Aeon)中第一对阴阳基质（suzugia)的一员。《赫耳墨斯集》将 en- 

n o ia视作一种抽象，但不同于廊下派所说的涵义。关于这个词，见 

J. B e h m在 Gerhard K it te l编，《新约神学辞典》卷四中的长文，特别 

是页 968-971。

关于《赫耳墨斯集》中的“心灵”一词,Behm(页 957)称“虽然 

内容模棱两可，难以分析，但是 nous[心灵]这一哲学概念却同神 

秘宗教的概念联系紧密。”相关问题见下文注释，《赫耳墨斯集》卷 

一第 8 节，卷四第3 节,卷六第1节,卷十第9-10、15、2〗节，卷十 

一第2 节，卷十二第6 节，卷十三第9、12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32节;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158-159，注释4;《希腊 

奥秘宗教》，页 64-66、87、364 - 400;J〇sef K rc l l,《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学说》，页 350-354、372-375; Bousset,《灵知，灵知派》，页 

44-96; Eduard Norden,《未识之神：宗教用语形式史的研究》，页 

87-124; J.-E. M em ard，《希腊罗马宗教信仰融合时期的灵知》，页 

110-112; Van M圆 e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24; 

Frar^o is Daumas,《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 15 - 17; A . A . 

Long，《希腊化哲学》，页 123-131; John D illo n,《中期柏拉图主义 

者》，页 65-69。

受到限制：kataschetheis6n —词，A .D. N ock、A .-J. Festugifere 

编译，《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注释1,译作mis en liga ture[被绑 

缚 ]，对于这一动词的巫术含义，见《希英字典》，kateCh 6 词条 I .l d 、 

11.1 0及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 1 1 节;也可作“中断"（suspen­

ded ) 〇

一个...巨大存在：Haenchen,《〈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

神学》，页 152,引述《以诺二书》（〃 &««；/〇 1.3-6中的一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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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2] “你是谁？”我问。

“我是珀伊曼德热斯，”他说，“统御权之心.4 ;我知道你想要 

什么，我处处与你同在。”

你是谁……珀伊曼德热斯：《黑马牧人书》25.3 中，当说话者 

问道“你是谁?”，他异象中作牧人打扮的（sh6mati poim entika)荣光 

辉煌的天使回答道：“我是你被托予的牧人（ho poimPri)” ；见上文 

题解。

统御权之心灵：Fowden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5)将 au- 

then tias译作“至高力量”，他参考《赫耳墨斯集》卷十第 21- 24 节， 

解释了珀伊曼德热斯与心灵的同一性，其中，被启蒙者（in it ia te)祈 

祷拥有“好的心灵”，它可以帮助从肉体的黑暗中释放灵魂，并将 

它引向 gnosis[知识]之光；因此《赫耳墨斯集》“将精神导师变 

成……神性智性（in te lle c t)的人格化”。关于灵知派中au then tia的 

用法，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 ,注 5;“统 

御权的含乂见 Scott,《赫.丨彳.墨斯集》，卷—，1 5丨；见 Reitzenstein, 

《拍伊曼德热斯》，页 8 天国” （das Him m elsre ich);关于伊朗的阿 

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作为 nous[心灵]，见《伊朗和希腊的 

古代综摄研究》，页丨5 ;关于《真 3 》（/4u认 //，g〇.s)作为《灵知 

派经书》中一部同赫耳墨斯主义文档一同保存下来的文本的标题 

(《灵知派经书》卷六3)，见 Jean-Pierre M ali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一，页 13-1^

[3] 我说：“我愿望学习关于存在之物〈的事情〉，理解它们的 

本质并认识神。我想要听到的实在太多！”

而后他对我说：“在心里记住你愿望学习的所有，我将教你。，’



我愿望... 认 识 ： .K e itzens te iii在《希腊奥秘宗教》，页 308-

309将这段为gn5siS[知识]而作的祈祷诠释为对“从上帝视角认 

识世界”的祈愿。关于作为“真实的现实”的“存在之物 ” （ta 

onta)，见第 1 节关于“思考”的注释。

|4]说着，他改变了祥貌，顷刻间万物立即向我展开。我看到 

一场无垠的异象，其中一切皆化作光—— 澄净而欣悦—— 我看到 

这异象，并为之陶醉,，

说着...样貌：希腊语为 touto e ip to 6llage t6 idea;《黑马牧

人书》25.4的异象中，天使“在说话时改变了他的样貌”（紐〇i5the 

h fiid e a autou);见上文题解及第2 节。

我看到……异象：关于其他幻象（ecstasy)和异象，见:《H 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3丨1 -316 ; Hans Jonas, 《灵知和 

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二，页 49-53; Karl-W olfgang Trager,《〈赫 

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灵知》，页 60-62c

化 作 光 ... 黑 暗 ：关于原初之光的丰盛（fu llness)，见 Re-

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23、36，其中引述《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十三570-580(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泽文及世俗体咒 

语》，页 186-丨87)及《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6 - 7 节；比较卷六4 

中关 F•“丰盛（p l— e ) ”的内容。《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二 

第一部分到第343行（U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休 

咒语》，页丨72 - 18 2 )为止，叫做 M onas或《摩西第八书》（R 冰 A

〇/ M〇m ) ; 15-16行提到赫耳墨斯的一本名为《翅膀》（奶啤） 

的书，第 138行所指可能是一条“赫耳墨斯咒语”；同一素树部分 

内容的其他版本出现在第343-646行和第646-734行。在第 161、 

471和 697行之后，三个版本都提到了 “创世叙述”，《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启tjk》，卷一■，页 296、300- 303称之为《莱顿的开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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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论》（心 如 i )。

这同《赫耳墨斯集》卷一中的宇宙起源论有着惊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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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大笑时，诞生了七个神（他们包围着秩序宇宙……）。 

他笑第一次时，Phss-Auge [光-辉]出现，照亮一切，成为了掌 

管秩序宇宙和火的神……而后他笑了第二次。一切都是水。 

大地听到声音，叫喊出声，隆起身来，水被分为三部分。一位 

神出现了；他被賦予掌管[原初水域之]深渊的职能，因为若

没有他，湿气便不增不减。他名为 ESC H AKLEO... 当他想

要笑第三次时，Nous[心灵]或Phrenes[智慧]出现了，手持一 

个心脏， 因为神的聪颖（sharpness)。 他被称为赫耳墨斯；他被 

称为 SEM ESILAM。神笑了第四次，G ernia[生产力量]出现 

了，掌控Spora[繁育]……他笑了第五次，沉郁地笑,M oira[命 

运]出现了……不过赫耳墨斯同她相争……而她率接受了世 

界之权杖……他笑了第六次，愉快了许多，K airos[时间]便手 

握昭示王权的权杖出现，并将权杖交给了最先被创造的神， 

[P h fis[光]]……神笑第七次时，Psyche[灵魂]诞生，他边笑 

边哭。看到 Psyche[灵魂]时他发出嘶嘶声，大地隆起，诞生

了预知一切的皮西恩巨蹲（Pythian serpent)... ’’（第 161-

205)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n s - 

n s 。 Serge Sauneron，《伊斯纳神庙糜兹耶七言的传说》，页 43- 

48,和《伊斯纳》卷五，页 266-269将和托特诞生及“糜兹耶 

(M ethyer)七言”有关的晚期埃及语文本同这一宇宙起源论进行了 

比较。同见M .L . W est,《俄耳甫斯教祷歌》，页255-256。

“澄净"（eudion)是对 hedicm[愉快]的校订。光暗对立的主 

题被视为《赫耳墨斯集》受到伊朗影响的证据；例如 Fnmz-N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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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e in(《亚里山大里亚的斐洛及赫耳墨斯主义文本中光的术语》， 

页 85-107;比较N ock,《希腊思想中的伊朗影响》，页 196-197)将 

第 4 - 5节诠释为为对第6 - 15节所作的神话式序言，基于摩尼教 

(Manichaean)和曼底安主义（Mandaean)的二兀论观念;K le in 认为 

第 4 节中黑暗、水和烟的“负面”显现同“正面”词语—— 光、火 、

气 、吹息---与“伊朗灵知派”（I r a n ia n -G n o st ic )中的构造相互呼

应。见下文第25节;Reitzenstein，《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 

页 15; W illhe lm Bousset，《灵知派主要问题》，页113-丨14、181_ 

182;及《对 Josef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17-123;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21;Mah6,《上埃及的 

赫耳墨斯》，卷二，页 11-16、81-82;D odd,《第四福音书的阐释》， 

页 115-116、127-130、201-203。

不 一 会 儿 ，黑 暗 单 独 升 起 又 沉 降 —— 恐 怖 而 忧 郁 —— 蜿蜓盘  

绕 ，因 此 在 我 看 来 如 〈蛇 〉一 般 ^

升起又 沉 降 ：“沉降”即 kat6Phere免n ，字面意为“是重的”、 

“重 f i 向下的”或“沉重”，同下文第10-11节，其中1〇!16#(̂ 8 更 

加明确地代表着廊下派的观点:将土地和水视为沉或重的元素，火 

和气则是轻或无重量的元素（anSpheres) ;比较《司铎拜俄斯的赫 

耳墨斯集》卷二十六，30;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7 J O - 

23 、 122-126 认 为此处对元素 的描述从根本上来讲是廊下 派的； 同 

见 David E. H ahm，《廊下派宇宙学的来源》，页 113 - 115; Shmuel 

Samtmrsky，《廊下派物理学》，页6-7。

Nock and Fes丨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页 12注 8 ,将 

en merei gegenemenon[单独升起]译作 survenue a son to u[轮流出 

现]，然而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丨4，卷四 F ，页 353; 

Festugifere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4丨- 4 2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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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译作 formSe & part[成为部分]。

蜿蜒……〈蛇〉：也可以译作“黑暗单独成型一 ~•恐惧而忧 

郁，蜿蜒盘绕，依我看来如此。”；《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四，页 41，注 1。 Nock 依照 Reitzenstein,将 pepeiramenon i ]正为 

espeiramenon (盘绕；比较Hans Lewy ,《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 

页 297)，蛇（ophe i;R eit55enstein 建议作 d ra ko n ti)则是 Nock 根据 

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9.13对文本作出的增补，该文本中含 

有学界认为可靠的关于纳西恩派灵知派所著一份文本的记述。

希波吕托斯的创作时N 在 3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称(5.6.3-4) 

纳西恩人“在希伯来语中便以此命名，因为 na a s意为蛇（orph is)， 

但是后来他们自称知者（gn fe tiko i),宣称只有他们懂得‘深刻的事 

物’ ”。随后，就在N o d e引用的文段之前，希波吕托斯解释道：

这 些 人 崇 拜 的 只 有 蛇 ，因 为他们叫 做 纳 西 恩 人  

(Naasenes)...和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 — 样，

他们说蛇是水质的物质[见下文]，没有了它，任何存在之 

物—— 不论不朽还是必朽，有灵魂还是没灵魂—— 都完全不 

可能持续存在。

纳西恩人仅在希波U 托斯的这份报告出现过,R eitzenste in将 

他们作为诠释《赫耳墨斯全集》卷一（《珀伊曼德热斯》，页 8 2 - 

102;《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104-112、16卜173)的重 

要依据，因为“纳西恩宝训”中的许多主题（原人、雌雄同体的神、 

灵魂旅途等等）及其上下文在这份文本中都很重要；Reitzenstein 

也(《珀伊曼德热斯》，页 29_3 1)重现了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希腊 

巫术纸莎草纸》卷四，1605-1645、2372-2385[ Betz,《〈希腊巫术纸 

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68、81-82])屮 的 咚 文 段 ，在这 

些文段中经常出现蛇，有时和好精灵相关，又•】'好粘，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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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3节；比较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 

页 11-17。R eym ond在《法尤姆的索贝克神庙藏书》，页122 讨论 

了埃及象形文字中代表蛇的符号和原初之水的概念在字形上的关 

联。W est,《俄耳甫斯教祷歌》，页 189- 190、224,将柯罗诺斯 

(Chronos)描述为从水质的混沌中出现的具有创造力的大蛇。

对于本段的其他译文，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6、 

卷四 F ，页 353;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14;《H 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示》，卷四，页41-42。同见:本节上文关于“光”的注释； 

下文第5 节，关于“在它们上方”的注释；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12,注 9;B〇usSe t，《灵知派主要问题》，页 113; 

及《对 Josef K ro lK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166- 

172; Friedrich Briiun inger,《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著作研究》，页5- 

2 9 ; J . D o r e s s e，《埃及灵知派密书》，页5 1 - 5 2 ; W . F o e r s t e r a n d R .  

M . W ils o n编，《灵知:灵知派文选》，页 26卜263; J. F ricke l，《基督 

教诠释中的希腊救赎》，页 l - 6 ;E r ik  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 

义教义》，页 29-30。

尔后，黑暗变成了某种水质的事物，难以形容地躁动着、冒着 

烟，如火一般；它发出了 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恸的咆哮。之后它发出 

来一种模糊的叫声，就像火的声音。

哀十动...声音：D o d d在《圣经与希腊人》，页 103-107写道：

浪涛的声音在珀伊曼德热斯的异象中起到关键作用，自 

光而来的圣言看起来像是对混沌（C h a o s)那神圣（in effab le)、 

模糊、迷人的叫喊的回应……[这]正符合强调原初海洋之混 

乱与噪音的犹太教统。《七十士圣经译本》本身提供了主要 

的术语... te ta ra g m en g[被搅动的；《诗篇》64 :8、76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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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5 :22] ,b〇e[叫喊；《以赛亚书》5 :30]，edi〇s[吼
叫；《诗篇》64:8、76 :17 - 18;《耶利米书》5 :22 ]。

抄本写做“光的（phdtos)声音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8,则译作“火”（puros)，同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 

热斯》，页36-37;见 Festugifere页 14-15注 11中的反对意见，他在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4 1 中也建议将exautes 

[从它;即上文“水质的事物”]修订为 e x a u fe[立刻]，即“之后立 

刻发出了一种模糊的叫声，就 像 光 的 声 音 即 发 向 光 而 非  

发自水。

Dillon在《中期柏拉图主义者》，页394将努墨尼奥斯（Nume- 
n iu s)的“第二位神”同《迦勒底神谕》（残 卷 5、33, Edouard Des 
Places，《迦勒底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中发出火般圣言的“火般 

世界的工匠” （ho kosmou technitSs puriou)进行了 比较。

[5]然而从那光中……一圣言登上那〈水质的〉事物，而无瑕

的火从水质的事物向上空跃起q.

光……〈水质的〉：《赫邱墨斯集》卷一中的多义词 lo g o s出现 

二十次，本段为 i t 次出现，在此译作“圣言 ” （logos hagios),,虽然 

这一译法在现代读者眼中会必不可免地产生间基督教有关的联 

想，但是?*1时的非基督教读者也许能够认出《赫耳墨斯集》原语境 

中名为Logos[字词、话语、理性、思想、理性一准准等等：的神圣存 

在。至于俄耳甫斯教（O rph ic)中具有创造力的圣言，见 W est，《俄 

耳甫斯教祷歌》，页35。一份抄本在“光”和“圣言”之间标出了一 

处脱漏。（一般而言，用方括号标记脱漏，用角括号标记插人。但 

此处参照B u d 6文本的惯例:方括号不是标注脱漏，而是用于隐去 

编纂者认为是被插人的字词；见《评注本凡例及参考意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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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〇)

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16 ;《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38) 

将 epebs [登上]译作“攻击”，而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8 , 15-16,注 12则倾向于含有性暗示的co u v rir[覆 

盖]或 s a ill ir[交配]。

希腊语文本中没有“水质的”一词，参见上文“水质的事物”

( hungran... phusin );关于“将要存在之物的水质本质 ” （ten

1111吕邙.111：68吕61168658 0118;311)，比较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8.15- 

16对《以赛亚书》43 :2、丨6、19-20的 i全释;Reitzenstein,《拍伊曼德 

热斯》，页 99;上文第4 节关于“光”的注释。

火焰灵巧，有穿透力，并且活跃，而且由于气是轻的，它随在吹 

息之后向着火升起，远离土和水，看起来像是悬在火焰上方。

吹 息 ： Reitzenstein 和 Scott 将 pneumati [吹息]替换为 puri 

[火], D odd,《圣 经 与 希 腊 人 》，页 12 1- 124，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 则保留抄本的写法。在这一 

译本中，“吹息”（s p ir it) 及其相关形式代表的希腊语词汇是 

pneum a及其同源同汇。“吹息”在这种意义上与英语中s p ir it[精 

神 ]的 普 通 用 法 不 同 ，经 常 用 于 指 代 一 种 物 质 （material 

substance)，是廊下派概念中的一种更高级、更完美的事物，它维系 

生命、运动和思考。

不过有时，例如在本段中，pneuma[吹息]仿佛上升到了比世 

俗事物之领域更高的领域；比较区利罗（C y ril)，《驳尤利安》，559B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页 140-141、残卷 33;Scot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215-216;J.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 

斯之学说》，页133-136)。

在其他地方，一个“神匠般的 ” （demiurgic ) pneuma [吹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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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维系和组织秩序宇宙的职能，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6-17 

节或《灵知派经书》卷六6.57.10-11、63.20;Mah6,《上埃及的赫耳 

墨斯》，卷一，页 109-110。

灵知派体系中通常将更高级的精神人物（pneum atikoi)同较低 

级的有生命的（psuch iko i)和有形的（h u lik o i)个体加以区分，区别 

类似《赫耳墨斯集》卷四第3-4节中讨论的区别。在《希腊奥秘宗 

教》，页 68-77、401 -500 中，Reitzenstein 检验 r 保罗（P au l)在《哥 

林多前书》2 : 1 - 3 : 1,《罗马书 》8 : 9 和其他新约文本中 

pneumatikos,psuchikos 和 sarkinos 的用法。丨versen,《埃及和赫耳 

墨斯主义教义》，页 35-36考察了埃及的素材。

关于 pneum a及其他主题，《赫耳墨斯集》前后并不一致，见下 

文《赫耳墨斯集》卷二第8 节，卷三第1节，卷十第13-14、16节，卷 

十二第18节，卷十三第12节。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7,注 13;B〇uSset，《主基督》，页186-丨87、258-265; 

D odd,《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213-223;《新约神学辞典》，卷六， 

页 352-359;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345; 

Sambursky，《廊下派物理学》，贞 4- 5、21-44; Hahm《廊下派宇宙 

学的来源》，页 158-169。

土和水留在下方，彼此相混，使得〈土〉无法再同水区分开来， 

但是它们被在它们之上移动的圣炅之言搅动，得以听见。

〈土〉无法：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8 , 

依照 Reitzenstein 插人“土”（ t6n gSn);对于 the5re istha i( “ 著名的”， 

Festugifcre译作“感受到的”），H . J. 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 

至卷二的评论》，页 103,倾向译作diSristhai，即“因此，土与水之间 

不存在清晰的分界”；见上文第4 许关于“光”的注释。同见 [)0<ld 

《圣经与希腊人》，页 124-125,其中引述《创世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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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之 上 移 动 ：“在....之上移动”即 epipheromenon，同

《七十士圣经译本•创世记》1 :2;见下文第9 节对“造物者”

(craftsman)的注释中对区利罗的引述;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 

23;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116、124-125;关于其他同《创世记》 

呼应的地方，见 F.-M . B raun,《神学家若望》，页 2T 7-281; Jean 

Dani6k>u ，《尼西亚公会议之前早期基督教教义史》卷一，页 69-85 

指出，对《创世记》中圣经创世叙述的奥秘诠释是犹太教和埃及灵 

知派所特有的。详 见 Haenchen,《〈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 

学》，页 157-158,其中引述了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19.17-22 

中对于塞特主义者（Sethians)的描述：

高处的完美之光中降下一道光线，固着在黑暗、恐怖、苦 

涩、受污染的水中……然而紧接着，那可怕的、暴烈的风吹来 

了，如同生翅的蛇。从这风中—— 换句话说，即是从那蛇 

中—— 生出了即将诞生之开端……从高处下来的光之完美圣 

言，已经变得如那蛇兽一般，进入了不洁的子宫，如那野兽一 

般蛊惑，以使解开缠绕着完美心灵的桎梏……而这便是神言 

必须下凡进入处女子宫的缘由。

比较《驳诸异端》6.14.4-6。S c o tt在《赫耳墨斯集》卷一和圣 

经创世故事中找到了许多对应之处，Pearson，《〈赫耳墨斯集〉卷一 

(珀伊曼德热斯）中的犹太元素》，页 339-340则将《赫耳墨斯集》 

卷一的总体结构同作为犹太教启示录代表的《以诺二书》进行了 

对比。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页 30-31发现了来 

自埃及的对应之处。 Bentley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9 则译作 

“而它们正因奉命‘移动’的圣灵理性（spiritua l reason)而移动”； 

比较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8，18,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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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珀伊曼德热斯对我说:“这异象的含义你理解了吗？”

“我会认识到的，”我说。

“我是你看到的光、〈是〉心灵，〈是〉你的神，”他说，“在这从 

黑暗中现出的水质事物之前便已存在。来自心灵的给予光明的圣 

言是神子。”

“继 续 我 说 。

‘‘这是你必须认识的：是主的圣言在你内中看、听，但你的心 

灵是父神；他们不分彼此，因为他们的结合是生命

“谢谢，”我说。

“那么，理解那光，认清它吧。”

[是]心灵，[是]你的神：根据 Norden，《未识之神》，页 190, 

这是一个同定短语；同见《F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四，页 52。

给予光明的圣言：关 p  ph6teinos logos，见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 F ，页 353;ReitzenStein ,《拍伊曼德热斯》，页 37-38,其中 

参考《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4节，卷十二第12节；同见上文第4 

节关于“光”的注释；第 5 节关于“在它们之上移动”的注释。 

B m un,《神学家若望》，贞 291-295称，《赫耳墨斯集》卷一不仅表 

现出和《约翰福咅》相同的来自圣经和希腊的背景知识，也显露出 

了对《约翰福皆》的借鉴，尤其是关于 Logos[圣言]具有创造力的 

角色；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 第 2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I 4 

节。然而 Festu祌 re《关于希腊宗教的一些问题》，页261-262却认 

为，没有必要认定同《约翰福音》之间有任何联系。

继续...父神：Nock and Festugi6re,《赫耳墨斯集》，将 ho de

nous pater theos 泽作 Ion Nous est le Dieu Pfcre[你的心灵是父神], 

然而同见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17-121,他认为“对圣言突 

如其来的人格化”“令人惊讶地”背离《赫耳墨斯集》至此与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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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起源论之间的相似性。D o d d解释称,“这种将 l〇gos[圣言]作 

为神子的教义”更接近斐洛而非《创世记》，总结出“赫耳墨斯主义 

者对《创世记》中创世故事的诠释思路，是希腊一犹太作者很可能 

遵循的，不过可能并未直接参考斐洛”。关于“主的圣言”（l〇g«s 

ku riou) ,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2 节。

[7]说完这些，他对着我的脸看了良久，以至我在他面前发 

抖。但是当他抬起头时，我在我的心灵中看到了难以计数的力量 

之光，还有一已然诞生的无垠的秩序宇宙。那火被巨大的力量所 

环绕，所征服，固着在同一场所。在我由于珀伊曼德热斯之论说而 

见到的异象中，我思考的就是这些。

■一已然诞生的无艰的秩序宇宙：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炎 9,作 devenue un nionde sans lim ites[变成了一■无 

垠的世界]，将 gegen6menon[诞生]同 phSs[光]联系在—起，不过 

N ock(N o(，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9,注 18)建议 

将这个动词和 kosmcm [秩序宇宙]联系在一起。[译按：关于 

kosm os的译法，见下文卷四第1 节关于“秩序宇宙”的注释。]

火...征服：Bousset，《对 Josef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学说〉的评论》，页 117- 123、165- 166,将此处及下文第9 节中火较 

低的位置同他眼中《珀伊曼德热斯》里特征性的“东方二元论”（〇- 

riental dualism)联系在一■起。

:8 ]由于我受到惊吓，神智混乱，他再次对我讲话。“在你的 

心灵中，你已见过原初的形态，存在于无尽的开端之前的最初本 

原。”这就是珀伊曼德热斯对我说的。

在你的心灵中：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6 赫耳墨斯秘籍

9,作 dans le Nofis[在心灵中]，然而见第19节注20，D o d d提议译 

作 dans ton in te lle c t[在你的智性中]。《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 

夂.,790-795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90-191)，让好精灵（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3节）“进人 

我的心灵（noun)和我的理解力……并为我满足我灵魂的一切欲 

求”；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丨7、23 „

最初本原 （preprincip le ): 本 词译 自  proarchon，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19,注 21，将其译作 

pr6princ ipe[最初木原]，指代灵知派的概念，详 见 文 第 20节。

“自然的元素—— 它们源自何处？”我问。

他答道：“源自神的意'旨，〈神的意旨〉接纳了圣言并51过了美 

丽的秩序宇宙，便仿照它，〈它〉凭借自身的诸元素和灵魂子嗣，成 

为了一个秩序宇宙。

意旨：名词 lw>u l6,此处译作“意旨”（counsel)，在严格意义上 

的《赫耳墨斯集》中其他地方出现五次（《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4、 

18、31节，卷十H 第 19、2()节），在司铎拜俄斯保留的文本中出现 

两次（《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6 节、卷二彳-六 

第 9 节）:英语中更自然的表达方式应该是w ill [意志、意愿]，英 

译者保留这一词语用来翻译《赫耳墨斯集》卷八第5 节、卷九第6 

节、卷十二第15节中的 Ixn办sis。动词 b o u lom a i的各种形式更频 

繁些—— 共 24次，司铎拜俄斯的文本不算在内。

和本篇论说及《赫耳墨斯集》其他地方出现的实体（e n tity) 

(nous、anthrGpos、logos) —样，神的意旨（boulS)可被理解为是原质 

化的;这类用语在心理学中的普通意义允许我们认为，某些实体既 

作为灵魂官能或心灵官能存在，也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作为独立的、 

神圣的原则存在。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1〇3、126_132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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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七十士圣经译本》外，任何早于《珀伊曼德热斯》的文

本中均未出现词组boulS theou ... 在《七十士圣经译本》中，

类似的表达……出现约二十次。

他还将这一概念划归在希腊犹太教的整体构架之中。Lew y, 

《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329-332写道：

神圣意愿的原质在赫耳墨斯主义神学体系中占有特殊地 

位，这在非犹太教、非基督教的神学（灵知派者算在基督教徒 

中）中是独一无二的，迦勒底人（Chaldaeans)的神学除外。

不过，关于对原质化的b o u lg的质疑，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42-43;同见下文第18、3 1节；《赫耳墨斯 

集》卷十三第2 0节；R eitzem te in,《珀伊曼德热斯》，页 39-46;J . 

K ro ll，《-.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28-30、136; Bousset《对 

Reitzenstein〈 _ 伊曼德热斯〉的评论》，页 696;《灵知派主要问题》， 

页334;[681叩丨^3，《罗马时期的希腊宗教》，页484-485;0〇(1(1,《第 

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31、40;《新约神学辞典》，卷一，634; Nock 

and Festugi6r e ,《赫耳墨斯集》，卷一，19,注 22;及 Mah6，《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92,作者引述《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8 节以 

及埃及赞美诗中类似的语言；比较 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和赫耳墨 

斯教》，页 324-325、330、336;5£：恤，《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8- 

29; Haenchen，《〈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63-165。

[9]那心灵是神，是雌雄同体的，作为生命和光存在，通过言 

语诞育了第二位心灵，一位造物者，作为火与吹息之神，匠造了七 

位统治者；他们以疆界包围可感知的世界，他们的统治叫 

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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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同体：J. K ro i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51-55 

将雌雄同体的概念同泛神论（pantheism)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一 

概念在《赫耳墨斯集》中出现是巾于廊下派和其他来自希腊的影 

响。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322、330-338及《赫 

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 25-27,也将一种赫耳墨斯主义泛神论 

的起源追索到希腊，将其与《集》中另外两股二元论潮流进行了对 

比—— 苽一是逍遥学派的（P eripate tic)，其二赴柏拉图主义的——  

并批评 f  Rt'it.z<;nstein《拍伊曼德热斯》的“埃及狂热”。

然而 Mah6 在《赫耳墨斯》第 292页引用了一处来自埃及的同 

此处类似的文本，《赫耳墨斯集》卷五第7 节及《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 21 P 亦然；比较下文第15节及《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7节，卷 

六第4 节,卷九第4- 5节，卷十第5 节，卷十一第22节，卷十二第 

8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0 节;j . K ro l l,《彐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学说》，页 60;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340-341; 

W est，《俄耳甫斯教祷歌》，页 35。

生命和光：《赫耳墨斯集》中的一对m 要概念，D odd,《圣经与 

希腊人》，页 133-136,讨论了这对概念同圣经、伊朗、埃及，尤其是 

约翰福音书和斐洛作品之间的关联；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 

义教义》，页 31，提出同B a[意识]和A nk h [生命]这一组埃及概念 

之间的对应关系；见上文第4 节；见下文第9、12、17、2 1和 32节；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9、丨8 - 19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 

23、25节;《约翰福音》丨：4、8 :丨2;《提摩太后书》丨：10; R eiU em te in, 

《拍伊曼德热斯》，页 10; Bousset,《主基督》，页 234-235; D odd, 

《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17-19、36、201-205;K le in，《光的术语》， 

页 95、108。

通过言语诞育了： Rose,《对〈赫 墨 斯 集 〉卷一至卷二的评 

论》，页 103提出将 apekuSse [诞育了]替换为 epapekuSse，并在 

]〇gfi[言语]前插入定冠词 to ,即变为“除言语之外还诞育了”，然



卷一赫耳墨斯之论说：珀伊曼德热斯 29

而，见 FestugiSre,《关于希腊宗教的一些问题》，页 257;Reymond， 

《法尤姆的索贝克神庙藏书》，页 143、145、154,再现了来自 

的奈斯（N e ith)神庙的一份公元1世纪的纸莎草纸,其中将托特或 

孔斯（Khnonsu)称作“从神圣言语而来的圣目之力量”；见上第4 

节,关于“光”的注释。

一位造物者：从词源学上讲，d6mi〇Urg〇S[工匠 ](《希英字 

典》，d^ niourgos词条）是“为民劳作者”，因此是“工人”或“工匠”。 

柏拉图在《蒂迈欧》（rim aeus) (37c 、41a 、42e 、68e 、69c )中用这一词 

语指代宇宙的制作者，F. M . Com forcK《柏拉图的宇宙论》，页 35) 

则说柏拉图的概念“首次向哲学中引人了造物神的形象”。不过， 

因为犹太一基督教的创世概念后来暗指ex n ih ilo [从虚无]的创 

造，所以W .K .C. G u th r ie的评论（《希腊哲学史》，卷五，页 225)十 

分重要：

柏拉图关于造者（Maker)的第一课……便是，作为一位 

demiourgos[工匠]，他....必须让某种程度上难以驾驭的材

料屈从他的意愿。

D illo n,《中期柏拉阍主义者》，页 7、361-372称，在中期柏拉 

图主义里面，“Demi〇urg〇s [工匠]开始被视为第二位神，即智性 

(nous),至高神的作用者（agent)或 logos [语言]”。Bousset,《对 

Josef K ro ll〈=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12-117指 

出了《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9 、丨4 节和卷十四第7- 8节中反对造 

物者神学（demiurgic theology)的驳论，在阿帕米亚努的墨尼奥斯 

(N um enius of Apamea)的作品中找到 r 最相近的材料；D o d d在 

《圣经与希腊人》，页 136-138,联系作为deuteros theos[第二神、从 

属神]的巨匠（Demiurge )，也提到了这份文本；比较 Henri-Charles 

Puech,《阿帕米亚努的墨尼奥斯及二世纪东方神学》，页47-5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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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底神谕》7 (D es Places,《迦勒底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68;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18卜 182):

父神完成了 一切，将其交给第二位心灵，你们—— 全体人 

类—— 则称之为第一位神。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54-61认为，依照 

Bcmsset的观点，《赫耳墨斯集》中的一些段落是“巨匠式的”（dcm i- 

urg ic),其中神的物质创造是好的，他是可以由此接近的，例如《赫 

耳墨斯集》卷四第卜2 节，卷十第3 - 4节。Iversen，《埃及和赫耳 

墨斯主义教义》，页 39-40列举了关于R 匠、努斯（Nous)和创世的 

相互矛盾的段落（《赫耳墨斯集》卷一第6 节，卷五第3 节,卷八第 

1节，卷九第8 节，卷十第14 W ，卷十六第5、18节；《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29节），并将它们解释为埃及宇宙论变化的结果。在公 

元 5 世纪中期以前写给皇帝的答复《驳尤利安》中，亚里山大里亚 

的区利罗提起巨匠式Logos[圣言]时频繁引述赫耳墨斯，例如 

(552d ,N o ck and FeslugiJsre,《赫耳墨斯集》，卷四，132、残卷 27;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202-203):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是这样说神的：“甫自那十全十美、 

多产、本就是多产之造物者的父神降生，这位就低低躺在多产 

的水上，让水受孕。”

见上文第5 节关于“在它们之上”的注释;j . K ro l l，《三倍伟大 

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55-57。在希波吕托斯关于纳西恩人的叙 

述（《驳诸异端》5.7.30-5.7.31)中，巨鹿作为“£3£11(13丨〇8,火般的神，

排行第四...具体世界的造物者和父”出现；Reitzenstein (《拍伊

曼德热斯》，页 88;比较《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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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巨E 称为“气（L u ft)与火之神”，但是 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和赫 

耳墨斯教》，页 324,对于此处“气”与 pneuma[吹息]之间对应关系 

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Ferguson, (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 

页 354)强调作为火和精神处所之神的巨匠和作为生命与光之领 

域的统御心灵之间的区别。《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八，161-166 

中，神创造的七位神中的第一位是光，他“成为了掌管秩 I f 宇宙和 

火的神”；见上文第4 节&

《七十士圣经 i畢本》从未用办m iourgos或其同源词汇指代上 

帝的创造行为；它有时使用 ktizein [创造]，更常使用 pmein [制 

作 h 《赫耳墨斯集》常常使用p o ie in,但极少使用k tiz e m 及其相关 

词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3、18节，卷十三第17、20节 ）；关于 

作为创造者的赫耳墨斯/托特，见 Jean H a n i，《普鲁塔克思想中的 

埃及宗教》，页240-241，注 6,其中所指应为下文第18节,而非第 

2 2节。f e Sm蜘 r e 频繁（《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39、41,注 27,卷 

二，页 224)使用 c r te r[创造]和相关赐予来翻译p o ie in等词，这无 

疑是正当的，佴是英译者保留create[创造]一词用来翻译k tize in, 

并用 make[造..•翻译po ie in。（关于 kitzS,见 Fuerster在《新约神学 

辞典》中所述，尤见页1023-1028。）为保留它们同dgiriiourgos的关 

联，英译者使用 craftwork [造物 ] 、crafting [造物行为]等词翻译 

demiourge6、demiourg6m a、clemiourgia 利1 clemiourgikos 夺

七位统治者……命运：古人所指的乜大行星及两大发光体 

为：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S 、木M 、k 星。虽然此处的天文学 

材料看起来平淡无奇，但 足 D odd,《爷经与希腊人》，页 138-141 

却看出了这种命运观念背后的“斯多葛背景”，并在《创世记》1 : 

16、丨：】8中找到了圣经中的“对应”，和以诺二书30.2-7对此也有 

所演绎;他也引用斐洛《语言的混乱》（Con/iision 〇/ Tbngues) 168- 

]73，反对行星统治者（d io ik iH ai)的概念中隐含的多神论，就连《智 

训》（ :1中，智慧（Sophia) “的力量从世界的这头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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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温柔地号令（k io ik e i) —切事物”也不例外。

关于赫耳墨斯主义中的统治者与晚期古代宗教中天文学中的 

各种守门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见 Dodds，《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 

基督教徒》，页 14-16:例如《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 674-693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51)中描述 

的七位“天之极主”（P〇丨e lords of heaven);注意《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 十 161-205中所创造的 t 个神，见上文第4 节D

关于统治者及人类在命运（heimarmeng)面前的无力，同见下 

文第13- 16、19节，R eitzenste in在《拍伊曼德热斯》（页 68 _ 8 1、 

102)中将其视为这部作品中并非来自埃及的题材，认为它的根源 

载于犹太教、灵知派和基督教；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7、23 

节，卷十三第5 - 9节，卷十六第11、16、18节;《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 19、39-40节;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7.23-5.7.24; Bousset， 

《灵魂的天国之旅》，页 238; Brauninger，《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著 

作研究》，页 29-40; Haenchen,《〈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 

页 166、175;H . Guru丨e l,《希腊巫术纸莎草纸中的宇宙观和天文 

学》，页 7072; W . Gundel and H .G. G unde l,《天文学导论》，页 3110

[10]“神之圣言从质重下沉的[]元素直上跃起到自然的纯 

粹造物之中，同造物者一心灵结合（因为圣言具有同样的实质）。 

自然中质重的元素被留在下方，丧失理性，从而仅是物质。

神之 圣言：见上文第5 节关于“光”的注释。

质重下沉的元素 [ ] : 抄本在“元素”之后重复了“神的”（t〇u 

theou);对于布代版本中用方括号隐去此类插入词语的标注方法， 

见上文第5 节关于“光”的注释。kaW phertn[重]较自然的英文译 

法是 tend[趋向],希腊语词汇更具体的释义见上文第4 节。

同样的实质：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 4指出，“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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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公会议着重强调 homoousios [同质]一词（Coucil o f Nicaea)之 

前，就已经有人在使用这个词了。”

[11] 造物者一心灵同圣言一起，包围着诸疆界，让它们匆匆 

回旋，让他的造物旋转，让它们由无尽的开端转向无限的尽头，因 

为它在停止的地方起始。诸疆界按照心灵的愿望周转，从质重的 

元素催生了没有理性的活物（因为它们不再将圣言留在身边）；空 

气催生了有翅的，水诞生了游动的。土和水遂心灵的愿望，已被相 

互分开，而〈土〉从她自身催生了她留持在内部的活物，四足的兽 

〈和〉爬行的事物，野物和驯〈物〉。”

圣言：见上文第5 节关于“光”的注释。

包围... 回旋：对 于 d in6n rhoizS [匆匆回旋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译作 faisant tournoyer en vrombissant[喻

嗡回旋]。B〇USSe t,《艾永神》，页 208将《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 

1115-110,尤其是词组“天体所做的不知疲累的服务之回旋 

(dir^ s is)”同《迦勒底神谕》，49( Des Places，《迦勒底神谕及先人 

注疏选鉴》，页 79;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99、402- 

4〇3)进行了对比，《迦勒底神谕》中，艾永（A io n)让原动力（arc.h a i) 

“在无休止的漩涡中转动（fHnein)，并一直如此。”

质重的元素：见上文第4 、10节。

〈土〉从她自身催生了 ： “土” （hg ge)和其后的第一处“和” 

(k a i)均为编辑插人。关于本段中动物起源同《创世记》1 :20-丨：2 

之间的关联，见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5-336; D odd，《圣 

经与希腊人》，页 M 3、225-226;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三第3 节; 

Haenchen,《〈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69-170。 12

[12] “心灵，万有之父，是生命与光，诞育了一人子，像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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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他爱他如爱自己的孩子。人子最为俊美：他有父的形象；而神 

着实爱着自身的形态，将他的全部造物赐予了他。

诞育了 一人子：N o c k的文本在《赫耳墨斯集》卷一之后的部 

分中（第 14、16、17、21节 ），用 AnthrSpos指代由父神创造，并随后 

受低级存在的罪恶吸引，坠人有缺陷的人类境况的原人;关于其他 

赫耳墨斯教派对原人的看法，见:《赫耳墨斯集》卷四第2 节，《阿 

斯克勒庇俄斯》第 7 节。同见：D〇d d ,《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31-33,41-44,241-249，尤见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与之相似的概念； 

及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5,36-37。

注意，希腊语中用anthrSpos指代两种性别的全体人类，用aner 

指代男人，这个词在《赫耳墨斯集》卷一中仅出现两次（第 27-28 

节），在其他十六篇论说中出现两次。在《赫耳墨斯集》卷一中与 

原人或其后裔有关的段落中，译文用“人子”来保留同《七十士圣 

经译本.但以理书》7 :13, 《马太福音》8 :20 , 《马可福音》9 :9 - 丨2， 

《约翰福音》1:51和《哥林多前书》15:45-49等文本的呼应。在 

其他地方,译文通常使用“个人”（person)、“人众”（people)、“人 

族”（human 丨)d n g )、“人性”（humanity )、“ 人类”（mankind )、“ 人 

类”（hum ankind)等等，不过未能完全保持一致；比较《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1节关于“四位人子”的注释。

《-.倍伟大者赫坏墨斯之启7K 》，卷 页 3- 2 6中，Festugifcre 

以德尔图良（T ertu llian)和扬布利柯（丨arablichus)关于灵魂的作品 

中出现的同样的格式为基础，将《珀伊曼德热斯》第 3-2 6节解读 

为对灵魂的起源、化身（incarnation)、成长（development)和末世学 

(eschatology)的叙述；Louis Painchaud，《〈论灵魂〉的学术纲要及 

伟大赛特的第二论述》，页 780-783发现，《正统学说》（A ut/im tic  

!Teac/i i/i g )和《伟大赛特的第二著作》（Secomf Treatise Grfiat

Se«/〇 (《灵知派经书》卷六，3、卷七，2)中存在同样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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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神格（godhead ) 中产出原人的繁殖过程，Nock and 

Festugi6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1，注 3 4同样提到华伦提努派 

神话；比较 l .ayton，《灵知派经籍》，页 281 -282;见上文第8 节。至 

于希波吕托斯所保留的“纳西恩布道 ” （Naasene Sermon )的相关 

性，见上文第4 节，特别是其中对R eitzenste in的引述，他同样（《iE白 

伊曼德热斯》，页 82-114;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一，页260、2 6 8 3 ( ^ (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120- 126、150- 

153)描述了一份散佚的赫耳墨斯主义文本，“B ity s书板 ” （tablet of 

B itys)，佐西姆斯（Zosirm is)提到过它，扬布利柯也对它有所了解， 

这份书板给出了一份关于原人学说的“埃及”版本。

然而 Bousset,《对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的评论》，页 

697-709,批评了 R eitzenste in的埃及论调，并声称原人这一主题只 

有可能来源于“东方的素材”。而后，在《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 

研究》，页 14-23，R eitzenste in强调了来自伊朗的对应之处，Bousset 

(《主基督》，页 188-200)则不仅将Reitzenste in对于纳西恩布道中 

的“受难的、濒死的、升起的神……阿提斯（A tt is),阿多尼斯（A - 

dm iis)和欧西里斯（O siris) ”的新解读应用在了《赫耳墨斯集》卷一 

上，还将其用在了如《罗马书》6 或《哥林多前书》15 :45-57中“与 

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升起的保罗”身上，相反的观点见Dodd《圣经 

与希腊人》，页 146-147;同见:下文第15、25节 ;Bousset,《灵知派 

主要问题》，页 167-194、331 -332;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55-356;<I〇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344-351; 

K le in,《光的术语》，页 96 ;Ugo B ia n ch i，《灵知派来源问题》，页 24。

像他... 形象：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0,将 is o n译作 semblable [相似的 ]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页 36-3 7则由于 i s〇s 暗示着严格意义上的相等，将 is o n校订为 

homoion。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49作“同他自己相等”；比 

较《希英字典》，isos词条1.1;《新约神学辞典》，卷三，页 351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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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丨，注 35;见下文《赫 

耳墨斯集》卷九第5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8 节;Mah6,《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420。Daumas，《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 

源》，页 13-14引述了“像他……形象”在埃及语中的先例，同见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6 节，卷八第2 节，卷十六题解;《七十士圣 

经译本.创世记》1 :26-27。

[13]人子观察到造物者凭借父的帮助所创造的事物之后，他 

也愿望造些造物，父同意了这〈件事情〉。人子进入造物者的天 

球，他在那里将具有一切权力，人子观察了他兄弟的造物；统治者 

们爱这人子，每位都将各自的秩序与他分享。熟习他们的精髓并 

与他们有同样的本质，人子愿望冲破疆界的界围，以观察被赋予力 

量掌管火者的统治。”

凭借父的帮助：抄本写做“父” （en 16 p a tr i)，N od{和 Z ie linsk i 

则作“火” （en t6 p u r i)，《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8 

7 则倾向“父”，Haenchen，《〈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72亦然: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 325; Nock anil 

Festugi& 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1，注 36;丨)odd，《圣经与希腊 

人》，页 153。

进入造物者的天球：关于原人在七个天球中的旅程，见:下文 

第 25 -2 6节；Bousset,《灵魂的天国之旅》，页丨36 - 169、229 - 273;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81 - 182; N ock , 《天 

文学与文化历史》，页 500。

具有一切权力：“具有”（hex6n )是对抄本中ex 5n 做的调整。 

关于此处及第14、15、28、32节中的“exousia” [权力]，见下文第32 

节及《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14节的注释;《马可福音》1 :22;《马 

太福音》7:28-9; Rei 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48-49;《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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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17-〗9; Norden，《未识之神》，页 293。

他 兄 弟 的 ：原人的兄弟似乎指造物者。第 12节说父般的心 

灵诞育了原人，第 9 节则称神性的心灵“通过言语（log6) ”诞育了 

造物者。如果神性的心灵与父般的心灵是同一位，那么造物者和 

原人就是兄弟。第 10节中，造物者和圣言结合，使诸天球旋转并 

产生元素物质。同时，第 9 节中，造物者匠造了诸统治者，在第13 

节中，统治者则爱慕并帮助原人。

统治者们：见上文第9 节 。

各自的秩序...本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1，将 idias taxeSs 译作 sa proper magistrature[他自身的职 

位 ]，在一处注释（页 21,注 37 )中，Festugifere还建议译作 son 

proper rang dans la h i6rarr,hie des spheres[他自身在诸天球的等级 

之中的位置]。后一种表达方式近似于新柏拉图主义中 tax is[秩 

序]的用法，意为一系列等级分化的实体，较高的级别包括非物质 

实体，较低的级別则包括星星等物体；比较 Dodds,《普洛克罗斯: 

神学概要》，页208-209、267、270;见下文《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 

节关于“阶级"（classes)的注释。关于对于此类变动的处理方法 

以及宇宙论中的关联，见《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7 - 12节；《希腊 

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三270- 276(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 

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80) ;R eitzenstein ,《珀伊曼德热斯》，页22。

冲破：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9节。

[14]“对必朽之物与无理性动物的秩序宇宙，人子拥有一切 

权力，他冲破穹庐，屈身察看秩序宇宙的构架，因此向低层的自然 

展示了神的俊美形态。当自然看到这位俊美得毫不过分〈且〉自 

身包含统治者们的一切能量及神之形态的〈人子〉时，她出于爱而 

微笑了，因为她在水中看到了人子最为俊美的形态的模样,在地上 

看到了它的影子。当人子在水中看到和自己相像的形态，正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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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中的样子，便爱上了它，并愿望栖身其中；愿望与行为同时 

产生，他便栖居在了无理性的形态之中。自然抓紧她的所爱者，四 

下拥抱他，围绕他，因为他们是恋人。”

穹庐……构架： kutos(字面意思为“空的容器”或“罐状容 

器”）是 N ock对 kratos [力量、规则]做的校订，同 Scott; Festugifcre 

将“harmonias”昨为“armature” [骨架、构架丨，因此 N o c k建议译作 

构架”（fram ework)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 

11、21 -22 , 注 39-40;此处及下文第14 - 16、】9 、25、2 6节的希腊语 

文本中没有“秩 序 宇 宙 的 词 。“屈身察看”的希腊语为？狀4- 

upsen;见 J. Z . S m ith,《地图并非领域〉> , K  167-168,其中引述了希 

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8.13;《彼得行传》（/1他〇//3沙；「）9.37.8- 

38.9( Edgar Hennecke，《新约伪经》）；比较Reitzenstein , 《拍伊曼德 

热斯》，页 243。

俊 美 ……他 ：“他”（hon)由 hen[她]校订而来，“且”为编荇 

所加；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统治者们的一切能量：见上文第9 节。

愿望与行为：此处“愿望”为 b o d e ,见上文第8 节。

水…… 恋人：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26-328将 

这段“充满诗意”的段落同普 罗 佩 提 乌 斯 （Propertius) 1.20中海拉 

斯 （Hylas ) ( h u h = 物 质 ）的 故 事 进 行 比 较 ：赫拉克勒斯 

(Hercules)让他心爱的海拉斯去汲水，水中的仙女为他的美丽所 

倾倒，引诱他到一处泉眼淹死;Z ie lin s k i认为第18-19节故事中的 

教训在下文中出现，即欲望是死亡的原因；同 见 普 罗 提 诺  

(P lo tinus)，《九柱神》（ ，1.6_8-2.9_ 10; Bousset，《灵知派 

主要问题》，页 188;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52-160,探讨了它 

和圣经中对于人类的性堕落的叙述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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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因此，不同于地上任何其他活物，人类是双重的----身

体必朽，人之精髓却不朽。

人之精髓（丨he essential m an):关 于 〇usi6d6s，见下文《阿斯克 

勒庇俄斯》第 7、19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22，注 4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68-270，卷 

四，页 6; Puech ，《多马福音中灵知派神秘学说及主题》，页 196- 

200，引用《多马福音》（ 〇/ 24、50、83-84、88,及佐西

姆斯《校勘记》（O i却/w u f iw ) 10,关于“根据他外在形态命名为托 

特的肉体亚当……至于亚3 内在之人，精神上的人……我不知他 

的具体名字……他一般名为‘光’”的内容。

关于佐西姆斯，见本节下文;见上文第4 节关于“光”的注释。 

Jackson,《帕诺波利斯的佐西姆斯论字母欧米茄》，页 5 0指出，阿 

提衿希腊语（A tt ic)中指代光的通用词汇Ph6s 是荷马史诗中phaos 

一同的缩合形式,荷马史诗中的ph5S则指代“人”。从灵知派的角 

度来看，这组M 音词构成有趣的双关。j .-E. M6nard《启示录与灵 

知》，页 169通过引述《灵知派经书》卷五5.77.18-82.28,阐明了人 

类具有双重特质的概念。本节中 anthr6P〇S(至少）前三次出现都 

是指代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境况，即它是人类自原人而降的后果；见 

1:文第12节。

即使他不朽，并具有支配万物的权力，人类也仍受必朽性的影 

响，因为他受制于命运；因此，人子虽然凌驾秩序宇宙的构架，但是 

在其内部成为了奴隶。

受 制 于 命 运：关于 heim arm ene的全面讨论，见 Festugifcre,《希 

腊人的宗教理想及福音书》，页 101-113,及《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 9 -4 0  节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80-81、102-108( [n]



40 赫耳墨斯秘籍

见《〈僧侣史〉和〈劳苏斯史〉》，页 200-202)讨论了帕诺波利斯的 

佐西姆斯的《校勘记》（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05-109;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39、260-272; Jackson, 

《帕诺波利斯的佐西姆斯论字母欧米茄》，页 3-7、18-27、46-47; 

R . J. Forbes，《古代技术研究》，卷一，页 131-142)中关于反抗命运 

的挣扎的叙述。

佐西姆斯是埃及人，他在公元300年左右用希腊语写下了关 

于炼金术、神学和其他话题的作品。R eitzenste in将上文提到的作 

品同赫耳墨斯主义“两个灵魂”的学说（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 

六第15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2节）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 

扬布利柯《论秘仪》（On 8.5.267-8.272中描述的逃脱

命运的方式;他作出这种联系，是因为佐西姆斯提到了一位名叫 

“Bitos”的人物，他“刻下了”带有赫耳墨斯主义及柏拉图主义内容 

的“书板”，扬布利柯则称,“先知比图斯”在塞易斯（S a ft)找到了 

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赫耳墨斯主义书板。F〇w den，《埃及的赫耳墨 

斯》，页 120、150-153，同意这种观点，总结出“我们的两份文字来 

源讨论的是同--份文本”。

关于铭文内容的不同说法，见《H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一，页319-324。Rousse丨，《对 Josef K r o lK 1̂ .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01 - 107,认为《珀伊曼德热斯》中关于 

命运的内咨是“希腊灵知派的”，并坚持（同 J • K r〇U《= 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294-308的观点相左）这些概念是宗教性而 

非哲学性的，并呼吁人们注意《迦勒底神谕》m (DeS Places，《迦 

勒底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103;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7K 

现》，页 211 -213)中的如下说法：“秘术师（theurges)不属于受命 

运支配的群体”；比较 Bmisset，《论古典时代晚期的恶魔学》，页 

48-50。

关于从命运及物质宇宙的相关力量中获得解放的问题，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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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zens te in也引用了《新约》文本:《哥林多前书》2 :6、15 :24;《罗马 

书》8 :38;《以弗所书》2 :2;《加拉太书》4 :3- 10;《歌罗西书》2 :8- 

10J 5 - 20;见上 文 第 9 节；见 下 文 第 2 0 节； Gedaliahu A . G. 

Stroumsa,《另一个种子:灵知派神话研究》，页 138-143。

秩序宇宙的构架：见上文第14节。

他是雌雄同体的，因为他自一位雌雄同体的父而来，他永不睡 

觉，因为他从一位不眠者而来。〈然而爱与睡眠是他的〉主宰。

他是雌雄同体的：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51解释道，斐 

洛将《创世记》1 :27的意思理解为:造人时依照的神圣形象没有确 

定的性别，或者是双性的。关于灵知派创世神话中雌雄同体的原 

人，见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他在讨论纳西恩派的时候，这样形 

容秘仪中阿提斯的形象(5.7.14-15;比较8.4):

据说，由于人是雌雄同体的……阿提斯便被阉割……并 

过渡到了上界永恒的物质中，在那里……那里既没有雌性也 

没有雄性，只有一个新的造物，一个新的人子，他是雌雄 

同体的。

比较《加拉太书》3 :28、6 :15;《以弗所书》2 :15、4 :24; Reitzen- 

s te in，《珀伊曼德热斯》，页 85;《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108-109;B〇USSe t，《对 Josef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 

评论》，页 160-162;同见上文第9 节，下文《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0节；《灵知派经书》卷二3_68.20-30、卷五5.2〇-25;MahS,《一些 

赫耳墨斯主义及灵知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 137-138;N ock 

and Festii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2,注 43;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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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者而来……主 宰 ： “不眠者而来”和“主宰”之间的词语 

是 Festugifere的试探性译法（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觅 12、22，注 45)里面根据R eitzenste in提出的词组hup’erOtos 

kai h u p n o u而添加的,用于填补一处脱漏。

[16]而此后：“……，我的心灵啊。我也爱圣言。”

珀伊曼德热斯说：“这是被一直隐藏到今天的奥秘。自然同 

人子交媾时，她生下了一个最奇妙的奇迹。人子自身之中有着由 

火和吹息造就的那七位的秩序宇宙构架之本质，如我对你说过的， 

而自然毫不耽搁，立刻诞育了七位人子，雌雄同体、身份崇高，他们 

的本质与七位统治者的本质相像。”

此后：“珀伊曼德热斯啊，我此时进入了巨大的渴念，我渴望 

听闻；因此请勿偏离主题。”

而珀伊曼德热斯说道：“安静；我尚未向你完全揭示第一 

场论说。”

“如你所见，我安静了，”我说。

我 的 心 灵 啊：人们一般认为这些词语是上文一个已经遗失的 

词组的结尾;例如，Sc»u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3作“而后我 

说，‘把剩下的告诉我吧，心灵啊，因我……’ ”。其他重构方式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贝 12。

奥 秘 ：根据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60-162,“ [此处的]赫 

耳墨斯主义者好像在宣称……他学说之中新的、独创的成分…… 

[ 即 ] 七 位 人 子 代 表 原 初 状 态 下 的 经 验 人 性 （em pirical 

hum anity)……M 落[之后]……他们拥有物质身体……不过除了 

身体以外……还有‘人之精髓’。”关于此处及《赫耳墨斯集》其他 

地方（《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2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21、 

32、37节 ）作为术语使用的 musterion [奥秘 ]，见 G iu lia Sfame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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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parro,《作为启蒙和秘仪的赫耳墨斯灵知派》，页43-61;同见下 

文第32节及《赫耳墨斯集》卷四第4- 5节，卷五第1节，卷十三题 

解、第 2-12、16、20节 ，卷十四第1节。

由火培和吹息造就的（who was made from fire and s p ir it) : who 

是将 h o u增补为 hous得到的,“火”是将 patros变为 p u ro s得到的， 

两处改动均为N ock《校勘记》中所做（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2)。

秩序宇宙构架：见上文第14节。

七位人子……相像：见上文关于“奥秘”的注释及第9 节；注 

意“七位人子”原文是 hepta anthrSpous;见上文第12节。

安静：见下文第30-31节；《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2、8、16、 

2 2节;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8.7、39。

[17]“那么，如我所说，那七位是这样诞生的。〈地〉为雌性。 

水使其受孕。火使其成熟。自然从以太得来吹息，催生了人子模 

样的物体。人自从生命与光成为灵魂与心灵；灵魂来自生命，心灵 

来自光，感觉的秩序宇宙中，万物持续如此，直到一场轮回终止 

〈且〉各种事物诞生

〈地〉为雌性：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在分词 g a r后添加了驴[地]。

人形……成为了：见上文第12节。

轮回（cycle)……各种：“且”（k a i)为抄写员插人。在此处及 

第 1 8 节中，peri〇d〇S [ 轮 回 ] 所 指 大 概是 廊 下派 学 说 中 的  

apokatastasis[复原、复返]，《赫耳墨斯集》卷八第4 节，卷十一第2 

节，卷十三第15节和《阿斯克勒庇俄第13节中明确提到。廊下派 

者认为，当前存在的宇宙最终会在一场大火（ekpur6sis)中消失，复 

原后却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原先完全相同，而后会永远重复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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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原的轮回。这一概念建立在早期天文周期理论的基础上，传 

递到了其他希腊哲学和宗教之中，例如普洛克罗斯（P roclus)《神 

学概要》（fiVemems q/ 77ieo/ogy)命题 198-200及《使徒行传》3 :21。

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1-42;H ahm,《廊 F 派于宙 

学的来源》，页 185-195; W ilson,《灵知、灵知派及新约》，页 518; 

《新约神学辞典》，卷一，页 390;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3、90,注丨7、155-丨57,注6;Dodds，《普洛克罗斯:神 

学概要》，页 301-303。

[18]“且听下文，你渴望闻听的言词。当轮回圆满，神的意旨 

解离了万物之间的羁泮。 一 切活物，原本雌雄同体，都被解离成了 

两部分一一人同他们一起—— 他们部分变为雄性，部分类似地 

〈变为〉雌性。然而神立刻说了 一番神圣的言语：‘你们众生和造 

物，在增长中增长，在繁多中繁衍吧，让留心注意者认清他是不朽 

的、且欲望是死亡的原因，让他认清存在之万有。”

神的意旨：见上文第8 节。

解离了：关于雌雄同体者的分裂，见上文第15节所引灵知派 

文本及柏拉阁《会饮》（Sym/w sium)，189- 193;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52;D〇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65-167也提到了《创 

世记》2 :21-2、7 :15-16作为双性主题的可能的圣经来源。

然而...的言语：14世纪 MS B ，ParisiniM g r. 丨220中的《赫

耳墨斯集》插人了一长段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 ( 11世纪）作 

的旁注，其中注意到赫耳墨斯对《创世记》十分熟悉，却谴责他是 

受珀伊曼德热斯误导从而误读圣经的巫师（g〇&):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xl i x - l i ; Scott,《赫耳墨斯集》， 

卷四，页244-245;B raun,《神学家若望》，页 280-281。

在增长中增长：N ock(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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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页 13)引述《创世记》1:22、28、8:18、9:7;同见 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53,及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16>丨67指 出 ， 

动词的重复是在模仿希伯来语中的一种强调结构，在《创世记》中 

从未出现，但是在《赫耳墨斯集》卷三第3 节中出现了两次 ; Scott 

和 D o d d都总结出，《珀伊曼德热斯》的作者在此时此刻最有可能 

的圣经素材来源是洪水之后的事件（《创世记》8 : 15-17)。 

Haenchen，《 < 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T7，及 Betz《赫耳 

墨斯主义诠释下的特尔斐箴言“认识你自己”》，页 467-468坚持 

认为，尽管这种命令在圣经的语境中是一种祝福，但是它在赫耳墨 

斯主义者看来却可能是一个诅咒。

留心注意者（〈who〉is m in d fu l) : Nock and FeslugiA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13,将 ho ennous 译作 celui qui a l ’ in te llect [有智性 

的人]，N ock,《希腊文词语构造》，页 645则作 w ith Nous[具有心 

灵];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依 照 Tum ebus , 插人 

定冠词。

Betz，《赫耳墨斯主义论释F 的特尔斐箴3 “认识你自己”》， 

页 465 _ 4糾认为，本句第二部分是对特尔斐的（Delphic ) gnf>thi 

sauto[认识你自己]所做的赫耳堪斯主义诠释，意为“认清你是不 

朽而神圣的”，如《阿尔喀比亚德前篇》（/ 130e ,西塞罗

《图斯库卢姆谈话录》（rw c u to w ) 1.22.52、5.25.70及其他桕拉图 

主义和廊下派的文本，特别是斐洛《论梦》（On ) 1.10.5 2 -

60;同见 Be 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中的特尔斐箴言“认识你自 

己”》，页 156-171; Reitzenstem，《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23-24。

欲望是死亡的原因 ..........死亡的影响（第 1 9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3,将 er6ta 译作 l ’amour [爱 ]， 

当然是“性爱”之意;实际上，从灵知派的角度来看，实际的性行为 

本身是死亡的起因，因此“性行为”或“性交”应当也是合理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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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于灵知派中的er6s[爱欲]和死亡，见 Jonas,《灵知和古典时 

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18;V an M 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秘仪》，页 44-46在诠释本段时联系了其他表达对身体的禁欲性 

蔑视的段落:《赫耳墨斯集》卷四第5 - 7节,卷六第3 节,卷七第2 

节，卷十一第 2 1 节，卷 十 三 第 1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 

11、22 节。

依照 Mah6,《从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到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 

义》，页 203的观点，Gilles Q uispe l,《再谈多马福音》，页 259-261 

认为，《亚美尼亚语定义》，见《上埃及的赫耳墨斯》，9.4,是 第 18 

节显后一句话的基础，因此也是《多马福音》第 6 7句的基础；同 

见: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393; Reitzenstein，《伊朗和 

希腊的占代综摄研究》，页 20。关于早期基督教对性和身体的态 

度，同见Peter Brow n，《身体与社会》。

[19] “神说完这之后，神意通过命运、通过秩序宇宙的构架， 

引发了交媾行动，使生育行动逐一进行；万物便各从其类繁衍。

神意通过命运：“神意”即 pronoia;Mah6 在《赫耳墨斯》卷一， 

页 9 7 中参考了《灵知派经书》卷二5.101.26-28及卷六6.54.15、 

6.59.5,并 指 出 先 觉 桑 巴 塔 斯 ( Pronoia Sambathas ) 等同于 

H e k b m a d或第七天球（见下文第26节）；同见Jonas，《灵知和古典 

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72-178及上文第9 和 I 5 节关于‘‘命 

运”的注释;《赫耳墨斯集》卷屮F .第 14、21节 将 pror^ la [先觉]与 

必然性和H 然一同看作宇宙器具（iris triim erit);卷十一第5 节同 

理；同见 Lewis S. K eizer,《第八揭尔第九》，页17-19、35-36。

秩序宇宙的构架：见上文第14节。

认清他自己的〈人〉，获得了被选中的善果，爱着来自欲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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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的身体的，则继续在黑暗之中，偏离正道，有感觉地蒙受死亡 

的影响。”

认 清 ...善果：关于“被选中的”（periousion),见 W illiam F.

A rndt and F. W ilb u r G ing rich,《新约及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 

语一英语字典》pericmsios词条，其中引用《出埃及记》I 9 :5，《申命 

记》7:6,《提多书》2 :14,以及其他圣经文本；比较《新约神学辞 

典》，卷六，页 57-58。

但是 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67;《第四福音书的阐释》， 

页 32)将这个词译作“超越精髓的”或“绝对的”；比较《三倍伟大 

者赫耳黑斯之启7K 》，卷 H ，页 97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23,注 49;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55 ,huperou- 

s io n进行 f 校订。关于作为救赎的gn6sis[灵知]和 anagn5r is is[自 

我认识]，见下文第26-27节。

爱着……欲 望……黑 暗 ：关于“欲望”（er6t〇S)，见上文第18- 

19节。B n u m ,《神学家若望》，页 257-261,认为此处及第14、24 

节中的内容同约瑟 夫 斯 （Josephus )《犹太战记》（Jewis/i War ) 2. 

154-155中对艾赛尼主义（Essenes)的描述相互呼应。

有感 觉 地 （sensibly ) :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 

墨斯集》，卷一，13、23,注50)将 aisthet6s 译为 dans ses sens[在感 

觉之中]，却称这种译法“牵强”，N o c k建议译为 d’une manifere qui 

peut Stre pergue par les sense[以一■种通过感官能够察觉的方式]。 20

[20] “那些缺乏知识者，他们犯了何种大过，”我问，“使得他 

们应被剥夺不朽？”

“你的举止就像一位没有对他听到的东西加以思考的个人。 

我难道没有告诉你要思考吗？”

“我在思考；我记得;我也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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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理解了，就告诉我：死亡之中的人为何该当死亡？” 

“因为最初产生每个人的身体的，是可憎的黑暗，水质的事物 

由之而来，身体在可感知的秩序宇宙中由〈水质的事物〉构成，死 

亡从中啜饮。”

水攻的事物 ...唆饮：抄本中与“礙饮”对应的动词ardeuetai

字面意义为“被灌溉”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3、23，注51译作 oil s’abreuve la mort [圣目从... 饮水]，在《校

勘记》中指代K eitzenste in对 a ru e ta i和 a rtu e ta i的订正。关于“水质 

的事物”见上文第4 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70，将这种关于身体起源的说法同佐西姆斯《校勘记》12联系在 

了一起:“亚当的身体……自命运而来……由四元素组成。”

[21 ]“你确实已经理解了。但是神的言说中为何作‘那理解 

了自身的人向着神进升’？”

“因为，”我说万有之父由光和生命构成，人子自他诞生。”

“你的话说得好。生命与光是神与父，人子从其诞生。因此， 

你若学到你由光和生命而来，并恰好由它们而来，你便会再次进升 

到生命。”这便是珀伊曼德热斯所说的。

“我的心灵啊，然而再次告诉我吧，”我问，“我如何能进升到 

生命？因为神说，‘让留心注意者认清他自己。’

向 着 神 进 升 ： eis a u to n的另一■种译法为“向其自身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23,注 52。

人子从其诞生：见上文第12节。

你的话说得：抄本此处使用第一人称p h g m i而非 Ph6S,后者 

是 R eitzenstein所作的假设，并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4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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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由光... 而来：同 Festugifere的译文，“你”一词建、i 在大

多数抄本中将seauton读作 heau ton的基础上，R eitzenste in和 Nock 

的文本中作auton;另一译法为“神由……而来”或“人由……而 

来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24,注 53;J.- 

E. M6na rd,《启示录与灵知》，页 161-163,同《灵知派经书》卷一 2. 

3.24-34, 14.8-17 进行了 比较。

让 ....他 自 己：见上文第18节十分相似的命令句；Betz,《赫

耳墨斯主义诠释下的特尔斐箴言“认识你自己”》，页 468; Reitzen- 

s te in，《珀伊曼德热斯》，页 5U

[22]众人皆有心灵，不是吗？”

“住口吧，伙 计 。说得够了。我自己，心灵，就在有福者、良善 

者、纯粹者、慈悲者—— 虔敬者—— 心中，我的在场便成为一种益 

助；他们迅速认清万有，而且他们心怀爱戴地取悦父，感谢〈他>， 

而且满心爱慕地赞美他、向他歌唱赞诗，依照与他相称的秩序。将 

身体移交给恰当的死亡之前，他们憎恶感觉，因为他们知道它们的 

影响。或毋宁说是我，心灵，不愿允许身体的影响袭来并对他们施 

加影响。作为看门人，我让罪恶和羞耻的影响不得进入，断绝由它 

们而来的焦虑。

虔敬的（r e v e r e n t  ) : 希腊语版本中，e u s e b e i a 、 e u s e b e S 及 

e u s e b ^ s共出现17次。有时用“虔诚” （ p i e t y )翻译 e u s e b e i a 比“崇 

敬" （r e v e r e n c e )更贴切;英译统一 使用后者。（[译按]中文作“虔 

敬”，以使 r e v e r e n t和 p i e t y 之意兼有。）《新约神学辞典》，卷七，页 

1 7 8 9 中,F o e r s t e r结总结出“对于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来说，e u s e b e ia  

的真正含乂是在神則的崇敬和 f e 叹的敬畏（w o n d e r in g  a w e )  ” ，然 

而“ e u s e b e i a 可以是 a r e t e……即诸多美德中的一种”。“崇敬”可 

以更好地呈现取对诸神的态度之意的e u s e b e ia ,  “虔诚”则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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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暗示着个人具有的美德。

F〇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7)强调赫耳墨斯教派启蒙 

中的道德美德，将虔诚称作“人一一特别是志在灵知（gnosis)的哲 

学家—— 的自然功能”，他还指出关于euseb ia的许多赫耳墨斯教 

派的劝诫:《赫耳墨斯集》卷六第5 节，卷九第4 节，卷十第9 节，卷 

十六第11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 B.2-3;同见《阿 

斯克勒庇俄斯》第 1、22节;《诗篇》33: 16-17;R eitzenste in，《伊朗 

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26;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70-174。

[23]但是我保持远离这些无思想者、邪恶者、恶毒者、嫉妒 

者、贪婪者、暴力者、不虔敬者，让路给 I 伤害恶人的|复仇精灵， 

〈精灵〉用具有穿透力的火可感知地攻击他，并因此更好地武装他 

去做不法的行为，以使更大的复仇可降临于他。这样的人不停渴 

望难以餍足的欲求，在黑暗中挣扎，没有满足。 I 这丨折磨着他，让 

火在他身上燃烧得更旺。

无思想者…… 不虔敬 者 ：关于认为本段列举地上七宗罪恶的 

理解方式，见 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32,及《赫耳墨 

斯集》卷九第3 节，Reitzenstein (《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 

页 26-27)认为地上的七宗罪恶同伊朗的文献有关；Haenchen， 

《〈珀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79,在《黑马牧人书》的第 

六个“譬喻”（S im ilitude)中的两种罪恶的形象中找到了对应；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58。

精 灵 ....攻 击 他 ：将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一，页 15、24,注5 8中标作无法理解的 litrSskei auton[伤口]读作 

throskei auton;比较卷二，页 377,注 183,内容有关《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22节 。Festugifcre(No(..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卷一赫耳墨斯之论说：珀伊曼德热斯 51

—■，页 24 ,注 55、57)将这 Um6ros (ia im 6n[复仇精灵]问上文第22 

节中心灵作为“看门人”（pulSros)的角色进行了对比，将前者理解 

为一种daim5n paredros[起帮助作用的精灵]。

同见:《赫耳墨斯集》卷十第4 节，卷十三第7 节 Kroil《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82、89-90;CUmont,《永恒之光》， 

页 229-230;Bousset，《对 Josef Kroll〈二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 

的评论》，页 151提到《十二族长遗训》 （ restamerah q/'t/i/ rwe/w i°a- 

triarchs) ： (( B ® )) (Reuben) 2 ： 12 ； ( ( Judah) 20 ； ( (  Sime- 

o/i)4:4-6;《泽布隆》（Ze6ufo/i)9:7-8;《亚设》（As/ier)6:4-6。

丨这丨折磨着： to u to n被标为不可理解，此处按照 N o c k的假 

设，读作 tou to;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 

24,注 59。

[24]“心灵啊,你很好地教给了我所有东西，正如我想要的那 

样。但是再次为我讲述〈关于〉上升的道路吧；告诉我它是如何发 

生的。”

于此，珀伊曼德热斯说:“首先，离弃物质身体时，你将身体本 

身交给变换，你曾拥有的形态消失。你将你如今不再活跃的性情 

交给精灵。身体的感觉上升，流回它们特定的源头，成为分开的部 

分，又再次与诸能量相混合。感情和渴望则继续向无理性的自然 

行进。

〈关于〉上升的道路：某位抄写员插人了 “关于”（peri)—词；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在古典时期, 

anodos [上升的道路]一 词是特殊宗教术语 ； Dodd,《圣 经 与希腊 

人》，页 176。

离弃物质身体时：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 节关于 

“再次降生”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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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性情交给：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 ，
页 15、24,注 60将 to ethos译作 ton moi habituel [你通常的自我]， 

而《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65，Festugifere译作 le tem pteim ent 

qui depend, pour chacun, de la manifere dont se sont m6lang6s on Iu i 

les quatre elements[各人的性情，取决于组成他的四种兀素的混合

方式]。“将...交给”同：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及

早期各版本中将paradidCsin校订为 parad idds的做法；比较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57-58;HaenCheri《〈珀伊曼德热斯〉的结 

构与神学》，页 180。

特定的源头……混合：《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三，页 130;比较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 

Scott,《赫耳墨斯集》，卷—■，页 58-59。

感情……行进：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328-329, 

认为 thumos[感觉]、ep itum ia[渴念]、alogon[无理性的]这一序列 

即柏拉图《王制》（flepuW ic) 435 - 444、580 - 581，《斐德若》253 - 

255,《蒂迈欧》69-72以及其他地方叫做epthumetilcos[贪梦的、欲 

望的、欲求的]、th u m o e itfe[活跃的、易怒的]和 log istikos[理性的] 

的灵魂5 分法;例如《王制》436A 中，苏格拉底说我们“用我们自 

身的一部分学习，用另一部分感受愤怒，还有第三个部分用来渴求 

营养和生长的乐趣”。同见:D illo n,《中期柏拉图主义者》，页 102、 

174-175、丨94、289-291、327; R. T . W a llis,《新柏拉图主义》，页 

28、73-74; F.E . Peters,《希腊哲学术语》，页 61、170。

[25]由此，人向上冲过秩序宇宙的构架，在第一个区域弃让 

增加和减少的能量；在第二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活跃的罪恶阴 

谋之机巧；在第三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活跃的渴念之幻象；在 

第四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盈余的支配者之高傲；在第五个区域 

〈弃让〉渎神的推断和大胆的轻率；在第六个区域〈弃让〉已然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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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由财富而来的罪恶冲动；在第七个区域〈弃让〉潜藏 

的欺骗。

由此……欺 骗 ：关于“秩序宇宙的构架”，见上文第14节。 

希腊语文本没有给出这一长句的主语; N〇ck and Festugifc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5,作 l ’homme [人 ]。尽 管 R eitzenste in最初 

(1904年）在《珀伊曼德热斯》，中对《赫耳墨斯集》卷一的研究中 

强调其埃及背景，他的《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1926年，与 

H . H . Schaeder合著）却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古代伊朗，特别是一份 

散佚的阿维斯陀语（Avestan)文 本 他 将 其 日 期 推 定  

为公元前5 世纪，主要论点是“珀伊曼德热斯的整个创世故事都 

来源于关于创世的标准波斯学说”（《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 

究》，页 23)以及第一部赫耳墨斯教的著作是“ A im ^a5-yVâ 的希 

腊语版本”（《希腊奥秘宗教》，页 12)。

R eitzenste in的结论和Bousset，《灵魂的天国之旅》，页 168- 

169、267-268中更广的发现大体一致，Bousset发现，灵魂旅途的 

概念经由密特拉教（M ith ra ism)从伊朗进人希腊和犹太一基督教 

思想。Reitzenste in认为Damrfa5-/VasA:是一部来自阿胡拉•玛兹达 

的启示录，同创 l i t 、末世学和相关神学主题有关，其中的元初之人 

盖约马德（Gayomard)死后途经诸天，和七大行星与七位统治者 

(上文第9 节）有关的七种金属从他流向大地。

Reitzenste in认为这个伊朗神话同《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5节 

及其上下文出奇地相似，循着 Bousset的思路，他将两者同塞尔维 

乌斯在《埃涅阿斯纪》6.127、439、714、11.51的评注中保留的关于 

灵魂旅途的希腊一罗马说法进行了对比。Bousset,《论古典时代 

晚期的恶魔学》，页 134-150认为，基督教辩护者亚挪比乌在《反 

异教徒》第二卷（c.304-310)中对怪异宗教、特别是末世论的攻击 

是针对哥尼流 . 拉别奥（Cornelius Labeo)对这一■素材的呈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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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Bousset称，后者的日期被推定为公元126年以前，而且他使用 

过赫耳墨斯主义关于灵魂宿命的学说;因此,如果拉别奥的日期较 

早，就说明某种版本的《赫耳墨斯集》的日期更早;然而有说法认 

为拉别奥的学说继自波菲利（Porphyry),因此时间上要晚很多，相 

关内容见Paolo Mastandrea,《以拉丁语著述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哥 

尼流.拉别奥》，页6-7、108-113、127-134。对于 Bousset的其他 

相关观点，见《灵知派主要问题》，页 54-58、202-209、361 -365;及 

《对 Josef K ro l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134 _ 

139、155-159〇

关于同这些道德缺陷相关的七大行星的秩序，见 t 文第9、23 

节，J. K ro l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206-208,及 

Festugife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66、121-130;Festugifere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5,注 6 2中指出，爱 

任纽（Irenaeus)在关于灵知派的叙述（《驳异端》卷一，29.4; Layton 

《灵知派经籍》，页 168)中列举了七宗罪的顺序：“无学识（lack of 

acquaintance)……傲慢……邪恶、嫉妒、羡慕、不和谐与欲望”；比 

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60-63,《灵知派经书》卷二， 

5.106.27-107.17列出了七宗男性罪恶和七宗女性罪恶，他们是死 

亡的“七位雌雄同体之子嗣”，《灵知派经书》卷六6.63.16-21中

出现了七位ousiarchs---“o u s ia的头领”或“物质的统御者”----

相关内容见《阿斯克勒庇俄斯》19; Main%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一，页 39、133 - 134; Mah6 ,《赫耳 墨斯秘 籍 的 的 内 涵 及 结  

构》，页62。

《十二族长遗训》中《吕便》2 - 3 描述了两组“七位谬误精

灵...由彼列（Beliar )派遣，反对人类”；Reitzenstein，《拍伊曼德

热斯》，页52-53也提到《所罗门圣约》（ q f SoZomo/j) 8 中 

的“七位相互纠缠的美丽精灵”。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三第2 节 

及卷七第2 节注释；亚挪比乌，《反异教徒》2.13-19、2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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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37、《-45、52、62;马克罗比乌斯（M acrobius)，《〈斯奇皮欧 

之梦〉注疏》，1.12;普洛克罗斯，《〈蒂迈欧〉注疏》，1.147.29-148. 

7，3.355_ 12-19 ( F estug ihe，卷一，页 199;卷四，页 237) ;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四，页 7-8,卷四 F ，页 474-483;《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本》，卷三，页 50-52 ;Edgar J. Goodspeed，《早期基督教文 

献史》，页 182-183 ;G unde l and G unde l，《天文学导论》，页 204- 

211 ;Jacques Flam ant，《马克罗比乌斯作品中的灵知派兀素》，页 

138- 139; Gerard Mussies，《人格 化 的 罪 恶 与 美 德 列 表 》，页 

315-337。

高傲……财富：《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四开 

头，伊西斯向何鲁斯解释道，“ 一切 ” （en t6 p a n ti)之中有四个地方 

(topo i) :天空、以太、空气和神圣的大地。神匠统治（arche i)栖居 

空中的神;太阳统治以太中的星辰;月亮统辖着空气中精灵的灵魂 

(dem onic souls);掌权的王统治地上的人们和其他动物。统治者 

们（archontes)由一位更高的王产生，太阳是比月亮更强大的统治 

者。《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7 节描述了“从神的能量中照耀下来 

的光，他是万善之父，是七个世界全部秩序的支配者和号令者。”

在这一语境中，我 们 可以假定，此处提到的第四格的 

archontiken prophan ian指代的是太阳的统治者或a rch d n的某种性 

质。P rophan ia是一个少见的词汇，《希英字典》，中给出的是“崇 

高”或“卓著”，抄写员将它改作huper印hanian，意为“高傲”，在上 

下文中意义更加明确。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5,译作 l ’ostentation du commandement [命令的显耀]。

关于《新约》中的 archontes，尤见《马太福音》12 :24,《约翰福 

音》12: 31，《哥林多前书》2: 6 - 8,《以弗所书》2:2。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6,将 tas aphormas tas kakas 

tou ploutou[由财富而来的罪恶冲动]译作 les app6tits illic ites que 

donne la richesse[由财富所致的不正当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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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轻率”（propeteia)，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 7、 

12节。“大胆的”（to lm a)这一概念在“堕落是在天国所犯下的原 

罪的惩罚，而不是凡人的直接选择导致的报应”的阐释中十分重 

要。毕达哥拉斯主义用 to lm a指代同“一兀”（Monad)区分开来的 

“二元”（Dyad)(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0节注释），努墨尼 

奥斯—— 和《赫耳墨斯集》卷一的作者一样~— 将灵魂的堕落视 

为其自身所作抉择的违规,这种观点反映了普罗提诺在《九柱神》 

5.1.1.卜4屮体现的早期学说:“那些忘记了父的灵魂[的人]…… 

对于他们而言，恶的开端便是大胆（to lm a) ” ；比较5.2.2.6、6.9.5. 

29。然而，在较晚的作品中，普罗提诺谴责了灵知派将灵魂想要创 

造世界的意愿视为 to lm a[大胆]的说法（2.9.11.12，比较4.3.13)。 

见:D odd,《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教徒》，页 23-26;比较《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83、88、94-96;《司铎拜俄斯 

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 2 4 节；《赫耳墨斯集》卷十六 

第11节。

[26]而后，剥离了秩序宇宙构架的影响之后，人进入八元域； 

他具有自己恰当的力量，同有福者一起唱诵父。

秩序 宇宙 …… 人：同 上 文 第 2 5 节，无主语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6,作 i l en tre[他进人]。“秩 

序宇宙的构架”见上文第14节。

进入了八元(ogdoad )域：字面意为“八元的本质（phusin) ”， 

是诸卫星中的第八个天球，排在土星之后。在华伦提努派及其他 

灵知派学派中，由后亚里士多德时期关于同心、可数的天球的宇宙 

论发展出了丰富的神学阐释。Hebdomad ,即一位邪恶的神匠创造 

的第七个行星天球，构成了禁锢着灵知派者的底层世界，他们想要 

逃脱，进人更高一■层，即八兀（Ogdoad) ,它是从地球往上数的第八



卷一赫耳墨斯之论说：珀伊曼德热斯 57

层。但是从神圣的高处向下看去八元”就成了普累罗麻（Plero- 

ma)中较低一层的四对（即 suzugiai[阴阳基质];见下文《赫耳墨斯 

集》卷四第1节注释)神的名称。在另一重意义上，八元是耶稣和 

索非亚（智慧）的神圣领域，不过仍在永恒的普累罗麻之外（见下 

文《赫耳墨斯集》卷六4 注释）。

关于巫术纸莎草纸，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七位 

统治者”的注释，及《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四,735-759(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89-190)，其中如 

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15-216, 

注 65)所说，Ogdoas是“整个创世过程中号令万物的神”。

Reitzenstein(《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28、119;《希 

腊奥秘宗教》，页 50-51)将《赫耳墨斯集》卷一中的八元同伊朗的 

GaroSman或第八重天等同起来。Mah6 将《灵知派经书》卷六6 的 

题目命为“八元和九柱神”，开篇便是“将我的心灵引人到八元之 

中，而后将我引人到九柱神之中”的约定。随后（58.17-20、59.28- 

32)是两场异像，八元之中充满轻声歌唱的灵魂和天使，而最终 

“将他们的赞美诗献给九柱神和它的力量。”

Mah6(《赫耳墨斯》卷一，页 35-41、88- 89、114-115、119-

120)指出，现代地名“阿什穆内因”（Ashmounein)----- 处古代赫

耳墨斯之城（Herm opolis)的所在地—— 的哥普特语词根代表“八” 

(H m nw)并指代当地崇拜的八位神明，这八位神明归根结底同托 

特/赫耳墨斯相关。类似地，赫利俄斯之城（H e liopo lis)属于一位 

神圣九柱神，也与托特有关：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5 

节，卷十六题解；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53-55、59-68、 

114-115;J.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304-308; 

Georges M6a u tis，《罗马帝国的埃及大都市》，页 15-31;A . J. B. 

W ace等，《大赫耳墨斯之城,阿什穆内因》，页 1; B oylan，《托特，埃 

及的赫耳墨斯：古埃及神学思想一些方面的研究》，页 49-52,



5 8 赫耳墨斯秘轿

149-151，15 6 - 1 5 8 ; 8 ^ 1 ^，《哈托尔和托特》，页 18-19、113- 

114、151-152;H a n i，《普鲁塔克思想中的埃及宗教》，页 31-37; 

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乂》，页 8-9;Layton,《灵知派经 

籍》，页 169、174-175、196-197、210-211、225、291、429;Jonas，《灵 

知派宗教》，页 179-181、190-197; Simone P6trem ent，《七位创造之 

统治者的传说》，页477-487; Dani6l〇U，《尼西亚公会议之前早期基 

督教教义史》，卷一，页 x v - x v i i、173-18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启示》，卷二•，页 90、123、130-131;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6、25,注 64;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63-64; 

M ah6,《赫耳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 63;K Cizer，《第八揭示 

第九》，页26-27。

同有福者一起：Festugifcre将 o u s i替换为 hosiois,译作“有福 

的”；《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32,注 2;比较Nock 

and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贞 16。但是 Philonenko,《拍 

伊曼德热斯和犹太教祷文》，页 210-2丨丨倾向使用原文写法，译作 

“存在之物”（beings)并指代《以西结书》1 :5中的“活物”，如《亚伯 

拉罕启示录》（4/wcaty/we /46ra/ia m ) 18• 1 - 3 所说。《七十士圣经

译本.以西结书》1:5将希伯来文文本中的‘arba’hayyo th译作“四 

个活物” （tesarfm zSSn)。

那些在场者在他面前共同欢庆，变得像他的同伴之后，他也听 

到存在于八元域外的某些力量，〈他们〉用甜美的声音唱诵父。他 

们按秩序上升到父，将自身弃让给那些力量，成为力量之后，他们 

便进入神。

甜 美声音……唱 诵 父：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65-67, 

将“力量”同斐洛所说的原质化的dunam eis进行了比较，不过也提 

到了灵知派中的类似概念，相关内容见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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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40、106、224 - 225。同 上 ，“域 ”的 字 面 意 义 为 “本 质 ”；“存 

在”（t h a t e x i s t)对 应 的 是 N o c k  a n d  F e s t u g i f e r e ,《赫 耳 墨 斯 集 》，卷 

—■，页 1 6 中偶然 省 略 的 o u s d r i，但 是 F e s t u g i f e r e 在 o g d o a l i k S n 后插人 

了本词，见《三 倍 伟 大 者 赫 耳 墨 斯 之 启示》，卷 三 ，页 130,注 释 3; 

N o c k  a n d  F e s t u g i g r e ，《赫耳墨斯集》，卷 四 ，页 150,注 5。

N o c k的解读以及大部分抄本中均作“甜美（M d e ia)声音”，而 

R eitzenste in在《拍 伊曼德热斯》，页55-58(同 D odd,《圣经与希腊 

人》，页 176)却倾向于“他们自己”（id ia) ,引用《约伯圣约》（7&心 

m m f 〇/ > 6 )48-5丨，《哥林多前书》13 :1及其他文本，然而在《伊朗 

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28,他却转而赞同 hedeia，认为来自 

伊朗的文本肯定了这一点，文本中认为在第八重天或Garo8man 

(见上文关于“八元”的注释）中有“甜美的、富有旋律的声音”。 

同 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5,注 6 6中引 

用的《珍珠圣歌》（//y^rni 〇/ 咖 Pear〇 108.13 ( Layton,《灵知派经 

籍》，页 375)。

这就是那些接受知识者的最终善果：被造成神。你为何仍在 

耽搁？学得这一切之后，你难道不该成为有价值者的引导者，使人 

族有可能通过你而被神拯救吗？”

最 终 的 善 果 ：被 造 成 神 ：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70-371,将 to agathon te los(“最终的善”；字面意思为“善的目 

的”，Festugifere译作 la fin bienheureuse[非常幸福的结果])追索到 

“秘仪的语言”，引用了柏拉图《会饮》210E 。Bousset，《主基督》， 

页 428-431也将“神圣化的理想”放在了秘仪的语境中，引用《希 

腊巫术纸莎草纸》卷 四 ，719-723:

主啊，我虽然正在再次降生，却在逝去；虽然正在成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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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长成，我却在死亡……因为你……确立了秘仪。

其他关于人类神圣化的叙述，见:《赫耳墨斯集》卷四第7 节， 

卷十第6-7、24-2 5节，卷十一第20节，卷十二第1节，卷十三第 

1、3、10、14、22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22、41节 ;《灵知派经 

书》卷穴,6.63 ;Tr6g e r,《〈赫耳墨斯集〉卷十二中的神秘丨目仰及灵 

知》，页 59-60;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11;及 Daumas, 

《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14-15,其中引述了几处来自埃及 

的呼应之处。

[27]他对我说着这些的时候，珀伊曼德热斯同力量连结了。 

而后，我向万有之父表达了感谢并赞美了他之后，他便遣我前去， 

〈我此时已〉被赋予力量，并被传授了宇宙的本质及至高的异象。

学得（第2 6节）...生 在 地 上 的 人 们 ：Norden,《未识之神》，

页 277-231在《赫耳墨斯集》卷一后面的章节中找到了一处三分 

结构:启示、感恩和召唤，并将其同《罗马书》丨1 :25-12:2和《马太 

福音》11 :25-30中类似的结构进行了比较；Nock,《赫耳墨斯秘籍 

中的驳论体裁》，页 26-27,指出驳论体裁的特征。 Van Moorael, 

《=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23，整理了《赫耳墨斯集》中动 

词“拯救”（此处为S6the)及相关词汇的例子，并注意到它们出现 

不多—— 在司铎拜俄斯的残卷以外共十一例—— 尽管整部作品中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9节,卷七第1-2节，卷九第5 节，卷十第 

15节，卷十三第1、19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1节）都满强烈的 

耶稣救世论的意味，并且他解释说sSteria及其相关词汇极少出现 

是因为赫耳墨斯主义的救赎是 g n 5 S i s , 如 卷 十 第 1 5节 （或 

anagndrisis[自我认识]，见上文第19节）。 Van M oorse l同样（页 

83-84)列举了 hodSgos[引导者]及其相关词汇的例子，见下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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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32节;《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1节，卷七第2 节，卷九第10 

节，卷十一第2 1节等。关于此处及第2 8节中的 anthr6p o is[人 

类 ]、la o i[人众]和 andres[人]，见上文第12节。

他... 被赋予力量：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6,将 tauta eip5n ho Poimandres emoi emig6 tais dunamesin 译 

Ay ant ainsi pa rle, Poimandrfes, sous mes yeux, se m§la aux Puis-

SanceS[当他说着这些，拍伊曼德热斯在我的眼前同力量结合在了 

一起]，暗示珀伊曼德热斯在叙事者面前经历了精神上的改变；另 

一种解读为“当他说着这些，珀伊曼德热斯将我同力量连结”，但 

是要将e m o i改为 eme，优点在于和下句中的dunamdthesis[被赋予 

力量]更连贯，相关内容见下文第32节，及《赫耳墨斯集》卷十六 

第 2 节。

关于灵魂在阻挡通向八元之路的统治者面前挣扎时所需的巫 

术力量（dun a m e is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5,注 6 8引用丫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7.32.5及《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卷二121、卷四197、卷十二266、卷十H 277(Betz，《〈希腊巫 

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6-17、4丨、163、丨80)。

我开始向人类宣告虔敬和知识的美丽：“众人啊，生在地上的 

人们，你们这些沉湎于醉酒、嗜睡和对神的无知的〈人〉，清醒过 

来、结束你们醉酒的疾病吧，因为你们在无理性的睡眠中受 

了蛊惑。”

宣告……美丽：见下文第29节；《赫耳墨斯集》卷四第4 节、 

卷九第4 I 1);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55 ;S co tt，《赫耳墨斯 

集》，卷四 F ,页 360;J〇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33;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79-180;J. Gwyn G riffith s,《马都 

拉的阿普列尤斯:伊西斯之书》，页252;及 Norden,《未识之神》，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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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0-111,他在《使徒行传》17:22-31中“传教士的宣教”的启 

发下解读了赫耳墨斯主义的福音传道（kerygma)。

沉湎于……蛊惑了 ：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七第1 节 ；《七 

十士圣经译本.以赛亚书》24:20、29:9-10;D odd,《圣经与希腊 

人》，页 18〇、187- 189; N ock，《灵知派的背景》，页 447 -448; George 

MacRae,《灵知派文本中的沉睡与觉醒》，页 496-507。

[28]他们听到了，就一致聚集在周围。我说：“生在地上的人 

们，你们有权力分享不朽，却为何将自身弃让给了必朽性？你们带 

着错误旅行，同无知作伴，再次想一想:逃脱那暗影般的光吧；把腐 

朽抛在身后，分享不朽吧。”

生在地上的人们：andres g^gene is见上文第12、27节。

有 权力分享：“权力”的希腊原文是exousian，相关内容见上 

文第13节，下文第32节;《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14节。

再 次 想 一 想 ：此处的动词是metanoeS, Behm (《新约神学辞 

典》，卷四，页 979)认为，“因为希腊人从未显示出一种整体道德态 

度上的转变，一种人生方向中的重大改变，一种信仰的改 

变……'然 而 ，在《皈依》，页 4、179-180、296,N o c k将《赫耳墨斯 

集》卷一 中的 metanoe6 译作“愤悔”，将 相关的名词metanoia[懷 

悔、悔过]同希腊语epistmphi；[回归]及拉丁语 conversio[回转、转 

变](柏拉图《王制》518d ;西塞罗《论神性》1.27.77 )进行了比较， 

并引述了赛 贝 斯（Cebes)(公元 1世纪）的《书板》，认为 metanoia 

暗示着“一种暂时性的认识，并非是进人某种状态：这个词的使用 

者是普通作者，而不是哲学作者。

Cebes写了一篇关于善的生活和恶的生活的对话，富有道德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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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 的 生 活 的 唯 一 救 赎 来 自 M e t a n o i…… 目 的 便 是 救 赎 ；

s5z e s t h a i [救 赎 、操 救 ]在 这 篇 短 文 中 共 出 现 八 次 ....最终的

权 威 来 自 D a i m o n i a n [精 灵 ]给 各 人 下 的 命 令 .... 而不 是 ....

[来自 ]纯粹智性的信念……在 最 后 的 挣 扎 中 ，与基督教教义 

产 生 冲 突 的 并 不 是 自 由 的 希 腊 精 神 ，而 是 其他 寻求灵魂救赎  

的教义。

同见: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80-186,译作“懊悔”，并弓丨 

用了《七十士圣经译本.以赛亚书》46:8及其他圣经及犹太文本， 

特别是《十二族长遗训〉（《伽得》（God) 5.7 ;《犹大》15.4;《便雅 

悯》（Bm/amira)5.4) ; N o c k  and F e s t u g i f c r 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26,注70,译作 r 6s i p i s c e n c e [悔过]并暗指“metanonia的东方特 

征”；Norden，《未识之神》，页 134-139;见上文第26-27节;见下文 

《赫耳墨斯集》卷九第10节。

暗影般的：光是“暗影般的” U koteinou)，W 为它是这濒死世 

界的光，同生命之光相对，见上文第4、9节 ;《赫耳墨斯集》卷七第 

2 节;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49,卷二，页 

26-29;Lew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300-301。

[29]他 们 之 中 某 些 已 经 将 自 身 弃 让 给 了 死 亡 之 道 的 ，又复开 

始 嘲 弄 并抽身离去，那 些 意 欲 受 教 的 则 拜 投 在 我 脚 下 。让他们起 

身 之 后 ，我成为了我族裔的引导者，教授他们以圣言—— 如何被拯 

救 ，以何种方式—— 我在他们中间播洒了智慧的言语，他们便从神 

仙之水获得了营养。 当夜晚来临，太阳的光开始完全消失，我命他 

们 向 神 致 谢 ，各自完成 感 恩 后 ，便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死亡之道：关于死亡之道的替代选择，见上文第26节关于 

“被造成神”的注释;关于圣经和犹太文本中的对应，同见 D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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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希腊人》，页 183-187及 Pearson,《〈赫耳墨斯集〉卷一（拍 

伊曼德热斯）中的犹太元素》，页 341;关于《使徒行传》2:12-15, 

见 Haenchen,《〈拍伊曼德热斯〉的结构与神学》，页 185。

神仙之水：F estug ike(《希腊奥秘宗教》，页1〇3,注8)引用了 

《多马行传》225 ( Hermecke,《新约伪经》，卷二，页 455)中关于神 

仙之水（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八第11节）的内容，并指出上文 

第27 节中“宣告”（k russe in)的概念也出现在《赫耳墨斯集》卷四 

第 4 节的类似语境中；同见Keizer，《第八揭示第九》，页 58。

[30]我在自身之中记录了珀伊曼德热斯的善意，我感到深切 

的快乐，因为我充满了我所愿望的，因为我身体的沉睡成为了灵魂 

的清醒，我眼睛的闭合成为了真正的视觉，我的安静中开始孕育了 

善，圣言的诞育则成了善的子裔。

我在……记录了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7、26，注 75a..'* 将 anegrapsam6n eis emauton 译作 je gravai en 

moi-m6me「我在我内中镌下了];比较Philonenko，《拍伊曼德热斯 

中形态的使用》，页371-372。

安静……善：华伦提努派的神话（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281)中，原初深渊放射出一种最初本原（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一第8 节），并且它“如同精子在与它共存的寂静子宫之中”。同 

见:上文第16节;下文第31节;《赫耳墨斯集》卷十第5、9节 ，卷十 

三第2 节;《亚美尼亚语定义》，5.2;《灵知派经书》卷六，6.56.10- 

12、58.20-16、59.14-22、6(U  - 2 ;扬布利柯《论秘仪》8.3.263;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6,注 76;Mah6,《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一，页34 、105，卷二，页 317、373; Daumas,《赫耳 

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22-24。



卷一赫耳墨斯之论说：珀伊曼德热斯 6 5

此事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乐于接受心灵—— 珀伊曼德热斯 

的心灵，即统御权之言。我已经到来，受真实之神圣气息所鼓舞。 

因此，我赞颂作为父的神，发自灵魂，尽我全力：

此事...统御权之言：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458,译作

“此事在我身上发生，因为我从我的智性—— 即珀伊曼德热 

斯—— 接 纳 了 关 于 绝 对 力 量 之 领 域 的 论 说 ，”而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17,26,注76a- 7 7却把它读作 

tout6s authentias logos( “统治权之目”，比较上文第2 节），拒斥了 

Reitzenstein 的 ton t6s authentias logon 的假设。 logus 作为属格，同 

Poim androu并列，主动式分词 labonti [乐于接纳]没有受格形式的 

直接宾语;Festugifcre引述了这个动词这种用法的例子。同见《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68; Festugifere，《罗马时期的 

希腊宗教》，页 485。

到来：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27,注 

78,将自l th o n译作 Et me voici done[我因此而来]，将这一表达方式 

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0:10中的语言以及爱任纽《驳异端》1.21.5 

中的马库斯主义（Marcosians) “密匙”进行了比较；比较《赫耳墨斯 

集》卷十三第3 节。

[31]神是神圣，万有之父；

神是神圣，以自身力量实现其意旨；

神 是 神 圣 …… 更 伟 大：见 Pearson,《〈赫耳墨斯集〉卷一（珀 

伊曼德热斯）中的犹太元素》，页 342-345,尤其是关于《使徒宪 

典》（Aporfo/ic C<ms"utio/is)7.33-45、8.5、8.9、8.12、8.15、8.37 作为 

犹太连祷的希腊语载体。P hilonenko,《拍伊曼德热斯和犹太教祷 

文》，页204-211注意到，多神教文本中很少出现hagios[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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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这一术语的三连用追溯到《以赛亚书》6 : 3、《圣哉经》

(J M iis/j.a )和《十八恩赐》（£ ig/iteera B enecfo ion i)中的第一、—■、四 

篇。他也（《珀伊曼德热斯中形态的使用》，页 369-371)在《申命 

记》6 :5-9和《施玛篇》（S h m a )的语境下解读了祷文前后的语句。 

Mah6(《赫耳墨斯》卷二，页433-436)同样认为这篇祷文含有犹太 

教连祷的元素，但是他也发现了一些将《赫耳墨斯集》和埃及箴言 

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句子”（下文关于《赫耳墨斯集》卷八第2 节， 

卷九第1节的注释）。

关于柏林纸莎草纸9794中保存的祷文版本，见 Reitzenstein 

and P. W endland,《两份据称来自基督教的祷文》；Reitzenstein《伊 

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丨6 0 - 161; 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关于其他赫耳墨斯主义祷文，见《赫 

耳墨斯集》卷五第10-11节，卷十三第16-20节，《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4丨节; Node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7, 

注 9。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丨丨- 12、69,认为《赫耳墨斯集》 

卷一的写作时期约在公元2 世纪,将本祷文在这3 世纪纸莎草纸 

中的出现作为判定日期的重要依据。他也注意到，纸莎草纸中收 

集的祷文是基督教的，其中谈到赫耳墨斯主义和基督教的虔诚之 

间的相容性。J6r6me Carcopino,《罗马多神教时期的密教一面》页 

277_383将祷文中的三重结构同某处赫耳墨斯主义语境中缪斯欧 

忒耳佩(Euterpe)的出现联系到了一起;下文《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9 节。

其意旨：见上文第8 节;“他的意愿已经实现”也许更清楚。

神是神圣，愿望并已被他自己的人众认识；

你是神圣，以圣言构成了一切存在之物；

你是神圣，一 切自然作为形象自你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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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神圣，自然未曾造出同你相似的形态；

愿望……认识：希腊语中没有与“人众”对应的词汇，只是 

“为他自己的所知晓 ” （gindsketai tois id io is)。N orderi,《未识之 

神》，页 287及 B〇ussei ，《主基督》，页 88-89引述《赫耳墨斯集》卷 

十第15节;《加拉太书》4:8-9;《哥林多前书》13:12。Mah6,《维 

也纳希腊纸莎草纸29456，和 29828 r°中的赫耳墨斯片断》，页 

56,在《维也纳残卷》（l^ew ia /Vagmerefs) A 中找到了一■处相呼应的 

文段，同《赫耳墨斯集》卷三第3 节，卷七第2 节，卷十第15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8 节和《灵知派经书》卷六8.68.10-15相对 

应。同见《二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56;《赫耳墨斯 

集》卷十-.第 6 节；比较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8、27,注 80。

以圣言 ...存 在 之 物 ：Haenchen，《〈拍伊曼德热斯〉的结构

与神学》，页 187。

一切……降生：《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1。 

I)〇(k l，《圣经与希腊人》，页 195。

自然……形 态 ：Daumas，《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17- 

19,将希腊语中的晦涩之处解读为埃及语言无法直接表述“自然” 

这种柚象概念的结果;同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 

页 61;比 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 

27,注81„

你是神圣，比每种力量更强；

你是神圣，超越诸般美德；

你是神圣，比赞美更伟大。

我们在寂静中向你讲话，不可言喻者，不可言说者，接受来自 

一个向你延升的心神和灵魂的纯粹言语的献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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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诸般美德：Daumas，《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21- 

32,引述了一处埃及的对应之处。

寂静……不可言说：《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 

页 2-5、59-78,让人们注意这是对“未知之神”的恳求，并且注意 

这是对神性的超越性的喑示；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四第9 节，卷 

七第2 节，卷十第5-6、9节 ，卷十三第6 节。

来自……献祭：Van M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 

仪》，页 116-127,注意到 logikg thus ia[言语的献祭]并未在《七十 

土圣经译本》中出现，并通过这一词组在旧约伪经（《卜二族长遗 

训.利未》（L m _)3.6)中的出现，《新约》（《罗马书》12:1-2,《彼得 

前书》2:5)中的呼应之处，以及斐洛（《论特殊律法》（〇„ Speda/ 

1.191、201、272、277、2831中的证据，总结出赫耳墨斯主义的 

bg ike thusia[言语的献祭]是一种热切的状态，而非有意的过程， 

他还将其比作eucharistia[.感 恩 ]它 的 语 言 便 是 logikai thusia i” ; 

比较 Keitzensle in,《希腊奥秘宗教》，页36-38、97、416;J. K r〇l l ,《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333-334; DocW,《圣经与希腊人》， 

页 196 - 198; Trage 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灵 

知》，页 52-54。

Daumas，《赫哞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贞 21 -22，引述了埃及 

文中一处同 logikai th u s ia i的对应，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丨9、27,注83作 sacrifices en paroles[歌的献祭]，并承 

认这一词语无法表达这一术语的所有细节，相关内容同见Fowden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47 )，他认为“‘心理的’（或‘精神的’） 

献祭概念”就是“赞美和感恩的圣歌”，如第31节或《赫耳墨斯集》 

卷十三第丨7-2丨节中所说;同见《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1节。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56、110,认为《灵知派 

经书》卷六6.57.19中相应的哥普特语词组可被看作是指代-•种 

圣礼，因此同Festugifere(《H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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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4)在赫耳墨斯主义宗教作为祭祀的社会现实的问题上有所 

分歧，Reitzenstein (《珀伊曼德热斯》，页 8、35 - 36、58、114、146、 

154、159- 160、213-216)通常有争议地将其称作“社群”（〇6- 

meinde) :“我们也相信,”Mah6 写道，

《赫耳墨斯集》卷一、卷十三和《灵知派经书》卷六6 中的

证据表明，当时有些处于赫耳墨斯保护之下的共同社会……

其中的祷文，被形容为 logike thusia...“语言（discours )的献

祭”……可能具有真实圣礼的地位……是一个有效的象征。

相反，Festugifere认为“在描述所谓的赫耳墨斯信徒的仪式的 

赫耳墨斯主义文本中没有任何近似于圣礼的仪式的痕迹……没有 

牧师，没有出现神职阶级组织，没有任何程度的洗礼……相反…… 

赫耳墨斯主义直接表达了它对物质性的崇拜行为的憎恶”；比较 

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题解。

关于词组“心神和灵魂”，比较《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三， 

590-595(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33)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51、156。

[32]应许我的要求吧，〈让我〉不要缺乏适宜我们精髓的知 

识；给我力量；以这馈赠，我将启发无知者，我族裔的兄弟，却〈是〉 

你的儿子。这是我相信并见证的；我进升到生命和光。

应许... 知 识 ：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57,引述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三605-610(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 

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34)。

给我力量：见上文第27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四，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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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证的：动词“相信”原文为 pisteuS;关于希腊语 

多神教文本中对p is t is的这一不同寻常的积极评价，见 Dodd，《圣 

经与希腊人》，页 198-200,其中引述《七十士圣经译本•以赛亚 

书》43 a o 及斐洛的各个文本;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九第10节。

父啊，你是有福的。谁是你的人子，〈谁就〉愿在成圣的作业 

中与你连结，因为你为他提供了全部权力。

愿……连结：希腊语文本没有词汇对应“的作业”，只有SUna- 

giaZe in，一个不常见的词，《希英字典》，将其译作“在神圣性中的 

参与” b N o c k細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9、28,注 

88,作 te prgter aide (land ] ’ceuvre de sanctification[在成圣的工作中 

为你提供帮助]。另一种译法为“想要同你一样神圣的意愿”；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6;《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35。

提供... 权力：见上文第13、丨6、28节 ，同见 FCTguson(Scott,

《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359 - 360; Norden,《未识之神》，页 

294),认为 parediikas[提供]和 exousian [权力]指代是秘仪、巫术 

和炼金术中的秘密知识„ Ferguson—一和 IVorden —*样，他的兴趣 

主要在《新约》中的对应之处，如《马太福音》1 I :25-30,《罗马书》 

1 1 :25—— 解释道：

exousia... 包含的意味主要是被传递的知识（gndsis )，其

次是受洗者被赋予的支配力... [他]成为了一位 kS rux[使

者]或 hodegos[引导者]。（见上文第26-27、29节 ；《赫耳墨 

斯集》卷四第4 节）

关于《赫耳墨斯集》中 paradosis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概念, 

见《=：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319 - 324，卷二，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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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其中认为赫耳墨斯主义文本的形式脱胎于哲学学派中三个层 

次的讲授方式:首先是口头说教，如《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8 节 

中暗示的;其次是课堂笔记（hupomnemata)，如《赫耳墨斯集》卷十 

四;第三,已完成并经过编纂者的作品（sungramma)，如《司铎拜俄 

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Festugifere总结出，《赫耳墨斯集》中展 

露了“某些适用于关系密切的小圈子中的经院哲学惯例，即老师 

试图让学徒转向灵魂的真实生命;这是一堂私人课程……其目的 

是精神的”。

关于本段及《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节，卷五第1节,卷十二 

第 9、12节，卷十三第卜3、15-16节，卷十四第1节,《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1、1〇、19-20节，同见Van M o rs e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秘仪》，页 80- 83;但是比较 Bousset《主基督》，页 89; Trager，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灵知》，页 62-64。



卷二

从赫耳墨斯到塔特：普遍论说

[1] “阿斯克勒庇俄斯，被移动之物都是在某物之中移动、并 

被某物移动的，不是吗?”

“当然。”

“而某物在其中移动者难道不是必然比被移动者更大吗?” 

“这是必然的。”

“那么移动者因此比被移动者更强?”

“的确更强。”

“而某物在其中被移动者一定必然具有同被移动者相反的本 

质吗?”

“是的，完全如此。”

[2 ] “那么，这秩序宇宙为大，没有物体比它大?”

“对。”

“那么它是否被紧凑地充满了呢？因为它已经被许多其他大 

的物体—— 或者毋宁说，所有存在的物体—— 给充满了。”

“是这样的。”

“但是秩序宇宙宇宙是物体吗?”

“是物体，是的。”

“而且〈是〉被移动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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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然。”

“那么，它在其中移动的场所要有多大？它的本质如何？为 

了维持运动的连续性，不阻止其移动，以免被移动者群集并受到限 

制,它难道不会大出很多吗?”

“它必须是某个十分庞大的事物，三倍伟大者。”

[4] “它的本质是什么？阿斯克勒庇俄斯，它会有相反的本 

质，不是吗？但是同物体相反的本质是无形体的。”

“对。”

“那么，场所是无形体的，可是无形体的要么是神圣的，要么 

它便是神。（我在此用‘神圣的’指代非被创生者[imbegotten]，不 

是被创生者[ begotten ]。）

[5] 它若是神圣的，便是必然的；而它若是神,那就即使没有 

精髓也能存在。否则，它便是可被理解的，原因如下:于我们而言， 

神是最可理解的实体（entity )，但是对神本身而言并非如此;可理 

解之物落人正在考虑它的人的意识当中；因此，神对自己而言并非 

是可理解的，因为他不同于他思考的对象，也就是说，〈不能〉成为 

他自身思考的对象。

[6 ]但是，于我们而言,他是某种不同之物；因此，他对我们而 

言是一个思考的对象。然而倘若场所是可理解的，它之可理解，便 

并非作为神而是作为场所，如果它的确作为神而可被理解，它之被 

视为如此，就并非是作为场所，而是作为能够容纳〈它物〉的能量。 

然而所有被移动者之被移动，都不是在某被移动者中，而是在某静 

止者中。而移动者也是静止的，不可连带被移动。”

“那么，三倍伟大者啊，这世界的事物是如何与它们的移动者 

连带被移动的呢？你说过，行星天球是被恒星天球移动的。”

“阿斯克勒庇俄斯，这运动并不是连带的，而是对立的，因为 

诸天球并不是以同样方式被移动的;它们彼此相向移动，这相向性 

通过对立性来维持运动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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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阻力是运动的静止过程。由于行星天球被 I 一种与它们 

相反的作用！向着同恒星天球相向的方向移动！，所以它们被移动 

是由于它们与反向作用之间的平衡 i 。没有其他可能。例如：你 

看到的那些既不下落也不上升、而是围绕同一点旋转的熊，你认为 

它们是被移动的还是静止的？”

“它们是被移动的，三倍伟大者。”

“阿斯克勒庇俄斯，什么样的运动?”

“围绕同样几点的运动。”

“周转等同于围绕由不可移动性固着在一处的同样一点的运 

动^围绕它运动，便阻止了越过它，但是若越过的可能性被阻止， 

就有对围绕运动的阻力，因此相向的运动维持恒定，被相向性稳定 

住了。

[8] 我会给你举一个此处地上的例子，一个你眼睛可见的〈例 

子〉：在必朽的活物—— 我是指人类之流—— 游泳时观察他们；当 

水疾速流过，脚和手的阻力形成一种不可移动性，使得那个人不被 

顺水冲向下游。”

“一个清楚的例子，三倍伟大者。”

“因此，一 切运动都在不可移动性中、被不可移动性移动。秩 

序宇宙的运动和一切由物质构成的活物的移动，都恰恰并非由物 

体外部的事物产生，而是由物体内部的〈事物〉向外界施加作用而 

〈产生〉，由可理解的实体，要么是灵魂要么是吹息，或是其他某种 

无形体的事物。因为物体不移动有灵魂的物体，也完全不移动任 

何物体，即使没有灵魂的也不〈移动>。”

[9] “此话怎讲，三倍伟大者？移动木棍、石头以及其他所有 

没有灵魂的事物的难道不是物体吗?”

“绝对不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移动承载着的物体和被承载 

的物体二者的，并非物体本身，而是物体内部移动无灵魂事物的 

〈东西〉。因此,无灵魂者不会移动无灵魂者，你因此可知，灵魂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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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载两样物体时是如何过载的。因此显然，被移动的事物是在 

某物之中被某物移动的。”

[1〇]“三倍伟大者，被移动的事物必须在虚空之中被移 

动吗?”

“住嘴，阿斯克勒庇俄斯！任何存在之物都不是空的—— 由 

于它们的实在性。因为存在之物若不充满实质，便不可能成其为 

存在之物。实际存在的事物永不能变成空的。”

“有些事物难道不是空的吗，三倍伟大者？比如桶、锅、瓦罐、 

或者其他此类事物?”

“啊,真是大错特错，阿斯克勒庇俄斯！你会认为完全彻底装 

满的事物是‘空的’的吗?”

[1丨]“你是什么意思，三倍伟大者?”

“气不是一种物体吗?”

“是的，它是一种物体。”

“但是这种物体难道不是遍及所有存在物之中，并在遍及其 

中的同时充满它们的吗？物体是由四元素组成的混合物，不是吗？ 

因此所有那些你称作‘空的’的事物全都充满气。可是它们若充 

满气，便也充满四种物体，于是另一种相反的理论便显白了 ：所有 

你称作‘满的’的事物里面都没有气,因为它们挤满了这些其他事 

物，没有地方容纳气。因此，你称作‘空的’的事物必须叫作‘空洞 

的’而非‘空的’，因为其实质之中充满气和吹息，

[12]“你的推理无懈可击，三倍伟大者。那么关于宇宙在其 

中被移动的场所，我们说过些什么?”

“说过它是无形体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那么，无形体的是何物?”

“心灵作为整体，完整包含自身，脱离一切物体、不出偏差、不 

受影响、不可触动、本身静止、可装载万物并维系存在的万有，它的 

光芒（一如既往）是善、真、吹息的原型，灵魂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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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神是何物?”

“神是那并不作为这些当中的任何一个而存在的，因为他是 

它们存在的原因，对存在之物中的全部以及每个、每一个而言〈都 

是如此>。

[13] 而他并未让任何不存在之物（n o t-b e i n g )留存下来，因为 

一切存在之物均由存在之物诞生，而非由不存在之物诞生。不存 

在之物没有使它们能够诞生的性质;它们的本质即是，它们不可能 

诞生为任何事物。另一方面，存在之物没有可以阻止它们存在的 

本质。”

[14] 丨（“你说的从未存在之物是什么意思?”）|

“神不是心灵，但他是心灵存在的原因；他不是吹息，却是吹 

息存在的原因;他不是光，却是光存在的原因。因此必须对神表现 

虔敬，用仅赋予他而非他者的那两个名字称呼他。除神以外，所有 

其他任何叫做诸神、人类或精灵的，从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是善 

的。那善仅仅是他，而非其他。所有其他均不能容纳善的本质，因 

为它们是身体与灵魂,没有容纳善的场所。

[15] 因为善的大小同一切存在之物—— 有形体的和无形体 

的，可感知的与可认知的—— 的实质一样。这是善;这是神。你不 

应说任何其他事物是善的，否则你说的便亵渎神灵，你也从不该使 

用‘善’以外的任何语词形容神，因为这也会亵渎神灵。

[16 ]当然，所有〈人〉讲话都会用到‘善’一词，但并非所有 

〈人〉都理解它可能的涵义。出于这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了解 

神。以他们的无知，他们以‘善’之名形容诸神以及某些特定的人 

类，即使这些存在之物永不能是善，亦不能成为善。善与神不可分 

割、不可分离，闪为它是神本身。所有其他不朽的诸神被冠以 

‘善’的名号均是作为一种荣誉，但是神本来即是善，并非出于荣 

誉。神有一个本质—— 善。神与善之间仅有一个种类，其他种类 

皆由此而来。‘善’给予一切，从不接纳；神给予一切，从不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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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即是善，善即是神。”

[17]“神的别名是‘父’，因为他能够造出万有。创物是父的 

特征。明慎的人众因此视生儿育女为生命中最应严肃对待、应予 

崇高虔敬的职责，若有人类死时无嗣，他们便视之为最大的不幸与 

不虔敬。死后，这样的个人会蒙受来自精灵的报应。这是他的惩 

罚:无后者的灵魂被判罚给既无男性本质亦无女性〈本质〉的身 

体—— 日光下受诅咒的一样事物。那么，阿斯克勒庇俄斯，你永不 

应贺喜无后者。相反，知道了等待着他的是何种惩罚，就为他的灾 

祸感到怜悯吧。”

“通过引介万有之本质的方式，应当告诉给你的内容和程度 

就是这样了，阿斯克勒庇俄斯。”

[题解]R eitzenste in及其他学者认为，抄本中当前的标题“从 

赫耳墨斯到塔特:普遍（universal)论说”应属另一部已经散佚的作 

品。因此卷二没有标题。司铎拜俄斯在《选集》（Zlw/w/ogy)第 12 

节重现了本卷的一大部分,N o c k屡屡用它校订集中《赫耳墨斯集》 

卷二的手稿。 《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9,将它归 

类为一篇“说教性的论说，以对话开场，以训诫结束”，通过“十分 

粗糙的”过渡连接在一起，“和《阿斯克勒庇俄斯》中的一样。Fer- 

gUson(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60)将它描述为一篇‘廊 

下派一逍遥学派的辩论,有关宇宙之外是否存在虚无（V o id)或非 

实体（N onentity)……[它]采用了第三种选择，即周闱空间环绕并 

移动宇宙。’ ”同见：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93;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75;1^(«；1(；311(1[63〖叫如6，《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x i i i、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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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斯克勒庇俄斯，被移动之物都是在某物之中移动、并

被某物移动的，不是吗？”

“当然。，’

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位人物在希腊语版第二、六、九、十卷中 

被提到二十次;在拉丁语版《阿斯克勒庇俄斯》中，他的名字出现 

四十二次。埃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原型是第三王朝的官员印何 

阗（Im hotep),此人在医药、建筑、写作、天文和其他技艺方面颇具 

盛名，后世将其神化，把他视为卜塔（P lah)的儿子和伟大托特的教 

子。他最著名的成就是法老左塞尔（King Djoser)的阶梯金字塔， 

后者死于公元前约2600年，但是印何阒最受欢迎的时期却直到第 

二十六王朝才开始，终结于托勒密时代。在雕塑作品中，他取坐 

姿，手持一份展开的纸莎草纸，身着抄写员的围裙，头戴卜塔的帽 

子。亚里山大里亚（Alexaru丨r ia )有一座他的雕像，身着希腊服饰， 

同托特的神狒狒在一起。对于他的崇拜在孟菲斯尤为盛行;他的 

庙宇最可能位于萨卡拉北部，将托特称为“三倍伟大者”最早 i己录 

便是在那里发现的（见上，《赫耳墨斯集》卷一，题解）。

最终，埃及讲希腊语的人民将他与阿斯克勒庇俄斯视为同一 

人，后者是阿波罗之子，是掌管治愈的神，不过人们也将他作为印 

姆特斯（Imouthes)来崇拜，如在《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 

二十三第6 节及卷二十六第9 节中。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作为 

掌管治愈的神而著称，在雕塑中穿鞋披袍，以强调他的人类本原; 

他的特征是行者之杖和返老还童之蛇。他的神庙里梦中时或出现 

显灵,在希腊时代变得盛行，基督教徒将他视为基督的对头，他作 

为一位仁慈的治愈者却同基督有些相像。

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85; S c o t t,《赫耳 

墨斯集》，卷H ，页 2 2 3 ; N o c k , 《飯依》，页 8 6 - 8 8 ; Kurt S e t h e ,《印何 

阗：埃及人的阿斯克勒庇俄斯》，页 3 - 2 6 ; P i e t s c h m a n n ,《保利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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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用百科全书》，卷二，页 2; Carcopino，《罗马多神教时期的密教 

—面》，页 252-258;Rose，《希腊罗马宗教》，页 111-112; Emma J. 

Edelstein and Ludwig Edelste in,《阿斯克勒庇俄斯》，卷一，页 166- 

178、424-425,卷二，页 787-9、124-131、160-161、214-231、25卜 

25"7; D ietrich W ild im g，《埃及诸圣》，页 31-77。

“而某物在其中移动者难道不是必然比被移动者更大吗？”

“这是必然的。”

“那么移动者因此比被移动者更强？”

‘‘的确更强。”

某物……比被移动者更大：字面意为“有被移动者在其中被 

移动者难道不是必然更大吗”；参见 Nock and FesUigih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32,注 1。

“而某物在其中被移动者一定必然具有同被移动者相反的本 

质吗？’’

“是的，完全如此。”

而某物在其中：按照编者修改，将 en h5[ 在 其 中 ]前 的 读  

作 to;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2。

[2]“那么，这秩序宇宙为大，没有物体比它大？”

“对。，’

“那么它是否被紧凑地充满了呢？因为它已经被许多其他大 

的物体—— 或者毋宁说，所有存在的物体—— 给充满了。”

“是这样的。”

“但是秩序宇宙宇宙是物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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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体，是的。”

“而且〈是〉被移动的物体?”

这秩序宇宙：kosm os之前的定冠词h o 为编者所加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2。

[3] “当然。”

“那么，它在其中移动的场所要有多大？它的本质如何？为 

了维持运动的连续性，不阻止其移动，以免被移动者群集并受到限 

制，它难道不会大出很多吗？”

“它必须是某个十分庞大的事物，三倍伟大者。”

[4] “它的本质是什么？阿斯克勒庇俄斯，它会有相反的本 

质，不是吗？但是同物体相反的本质是无形体的。”

“对

“那么，场所是无形体的，可是无形体的要么是神圣的，要么 

它便是神。（我在此用‘神圣的’指代非被创生者[unbegotten]，不 

是被创生者[ begotten ]。）

场所……是神：关于“场所”作为神的一个名字，见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88-91。 Brian P. Copenhaver，《科学革命中关 

于空间的犹太理论》，页 490-499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39-40,注释 14, 1 7中列出了其他对神与 topos[场 

所]之间的关系做了评述的赫耳墨斯主义文本:《赫耳墨斯集》卷 

五第10节，卷九第6 节，卷十一第18节。

[5]它若是神圣的，便是必然的；而它若是神，那就即使没有 

精髓也能存在。否则，它便是可被理解的，原因如下：于我们而言， 

神是最可理解的实体（e n tity)，但是对神本身而言并非如此；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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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物落入正在考虑它的人的意识当中；因此，神对自己而言并非 

是可理解的，因为他不同于他思考的对象，也就是说，〈不能〉成为 

他自身思考的对象。

即使没有精隨：关于 ousia [精髓]和 ousiSdgs，见《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15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7、19节，关于神是否有精 

髓的间题，见《赫耳墨斯集》，卷7^第4 节，卷十—第 1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3，注 3 D

[6 ]但是，于我们而言，他是某种不同之物；因此，他对我们而 

言是一个思考的对象。然而倘若场所是可理解的，它之可理解，便 

并非作为神而是作为场所，如果它的确作为神而可被理解，它之被 

视为如此，就并非是作为场所，而是作为能够容纳〈它物〉的能量。 

然而所有被移动者之被移动，都不是在某被移动者中，而是在某静 

止者中。而移动者也是静止的，不可连带被移动。”

“那么，三倍伟大者啊，这世界的事物是如何与它们的移动者 

连带被移动的呢？你说过，行星天球是被恒星天球移动的。”

“阿斯克勒庇俄斯，这运动并不是连带的，而是对立的，因为 

诸天球并不是以同样方式被移动的；它们彼此相向移动，这相向性 

通过对立性来维持运动的平衡。

否则（第5 节）...能够容纳它物的能量（energy) :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9 3写到：“本段损坏得无药可救”；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3-35,注 3 - 5，Festugifere 

在其中给出了另一种由Einarson提出的翻译方法,并提到了关于 

上帝的自我认识的新柏拉图主义问题，同时暗示了一种非宗教性 

的二元论。

并非（第5 节）...思考的对象：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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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注释。

并非是作为神而是作为场所：两处“作为”（h6s)均由冠词ho 

增补而来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3。

能够容纳它物：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 3 、3 5 , 注 5 , 将 (；11賊 业 6 译 作 € 3 9 3 1 )1 6 (]6 (；0111611丨1：1〇11168(：110363[能  

够容纳一切事物]。

[7]阻力是运动的静止过程。由于行星天球被丨一种与它们 

相反的作用丨向着同恒星天球相向的方向移动|，所以它们被移动 

是由于它们与反向作用之间的平衡1。没有其他可能。例如：你 

看到的那些既不下落也不上升、而是围绕同一点旋转的熊，你认为 

它们是被移动的还是静止的？”

“它们是被移动的，三倍伟大者。”

“阿斯克勒庇俄斯，什么样的运动？”

“围绕同样几点的运动。”

“周转等同于围绕由不可移动性固着在一处的同样一点的运 

动。围绕它运动，便阻止了越过它，但是若越过的可能性被咀止， 

就有对围绕运动的阻力，因此相向的运动维持恒定，被相向性稳定 

住了。

一种与它们...的平衡：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34、36,注7 将此段标为不可理解，未译，注释中附有 

E inarson给出的译文。

熊：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4 节;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五 F ，页661-662;GUndel and G unde l，《天文学导论》，页 311。

但是若越过...的阻力：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34将此段标注为不可理解，未译;译者参考他人给 

出的近似翻译，推定应作enistatai[被阻止]，而不是 ei heste[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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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不动]；另外还有其他问题。

[8]我会给你举一个此处地上的例子，一个你眼睛可见的〈例 

子）：在必朽的活物—— 我是指人类之流—— 游泳时观察他们；当 

水疾速流过，脚和手的阻力形成一种不可移动性，使得那个人不被 

顺水冲向下游。”

“一个清楚的例子，三倍伟大者。”

“因此，一切运动都在不可移动性中、被不可移动性移动。秩 

序宇宙的运动和一切由物质构成的活物的移动，都恰恰并非由物 

体外部的事物产生，而是由物体内部的〈事物〉向外界施加作用而 

〈产生〉，由可理解的实体，要么是灵魂要么是吹息，或是其他某种 

无形体的事物。因为物体不移动有灵魂的物体，也完全不移动任 

何物体，即使没有灵魂的也不〈移动>。”

可见：hupopiton(字面意思为“受（眼睛）支配的”）由 M S S中 

的 p ip to n及司锋拜俄斯版本中的 e p ip ip to n订正而来；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34。

吹息……无形体：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五 F ,页 363。

[9]“此话怎讲，三倍伟大者？移动木棍、石头以及其他所有 

没有灵魂的事物的难道不是物体吗？”

“绝对不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移动承载着的物体和被承载 

的物体二者的，并非物体本身，而是物体内部移动无灵魂事物的 

〈东西〉。因此，无灵魂者不会移动无灵魂者，你因此可知，灵魂独 

自承载两样物体时是如何过载的。因此显然，被移动的事物是在 

某物之中被某物移动的。”

[10 ] “三倍伟大者，被移动的事物必须在虚空之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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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吗？”

“住嘴，阿斯克勒庇俄斯！任何存在之物都不是空的—— 由 

于它们的实在性。因为存在之物若不充满实质，便不可能成其为 

存在之物。实际存在的事物永不能变成空的。”

“有些事物难道不是空的吗，三倍伟大者？比如桶、锅、瓦罐、 

或者其他此类事物？’’

“啊，真是大错特错，阿斯克勒庇俄斯！你会认为完全彻底装 

满的事物是‘空的’的吗？”

虚望... 住嘴： Foix de C anda le将 e k e in 6订正为 kend [虚

空],Parthey《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珀伊曼德热斯》则将 eu ph6s 

改为命令式euphgmei;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35。

实 在 性 （substantiality )、物 质 （substance )、实 际 存 在  

(subsistent) :希腊语词汇 huparxis 和 huparchfi 存在疑间，Nock 

andFestugife^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 6、3 8，注 l l ，译作 r6alit6 

[事实、真实]和 est r6e l[是真实的]。

[11 ] “你是什么意思，三倍伟大者？”

‘‘气不是一种物体吗？”

“是的，它是一种物体。”

“但是这种物体难道不是遍及所有存在物之中，并在遍及其 

中的同时充满它们的吗？物体是由四元素组成的混合物，不是吗？ 

因此所有那些你称作‘空的’的事物全都充满气。可是它们若充 

满气，便也充满四种物体，于是另一种相反的理论便显白了 ：所有 

你称作‘满的’的事物里面都没有气，因为它们挤满了这些其他事 

物，没有地方容纳气。因此，你称作‘空的’的事物必须叫作‘空洞 

的’而非‘空的’，因为其实质之中充满气和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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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矣质之中：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6、38，注 12，作 (111£3丨1；〇161116(̂ 16111"1'6111丨16[同样由于其真实/事 

实];见上文第10节注释。

[12]“你的推理无懈可击，三倍伟大者。那么关于宇宙在其 

中被移动的场所，我们说过些什么？”

“说过它是无形体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那么，无形体的是何物？”

“心灵作为整体，完整包含自身，脱离一切物体、不出偏差、不 

受影响、不可触动、本身静止、可装载万物并维系存在的万有，它的 

光芒（一如既往）是善、真、吹息的原型，灵魂的原型。”

“那么，神是何物？”

“神是那并不作为这些当中的任何一个而存在的，因为他是 

它们存在的原因，对存在之物中的全部以及每个、每一个而言〈都 

是如此〉。

无形体的是何物：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9- 

30)认为，《赫耳墨斯集》卷二、卷八和卷九是驳论性质的（in  

diatribe fo rm )，将某种哲学前提作为道德和神学结论的基础，然而 

《赫耳墨斯集》卷二中的评述中组织的材料并不十分连贯D N ock， 

《赫耳墨斯秘籍中的驳论体裁》，提到《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7-29 

节，卷四第6-7、11节，卷十第19节，卷十一第21节，《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10节以及其他文本，说这段评述是“某种通俗化的讲道 

或者随谈，通常以尖刻的风格写成，充满了生动的明喻和暗喻”。

第 12节中无形体的概念构成了 1 至 12节中讨论的无形体的 

场所与12-17节中无形体的神之间的联系;Ferguson(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五 F ，页 364)写道，“从周围空间的物质的（physica l) 

概念,到包含一切的神的宗教概念之间的过渡并不明显”；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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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墨斯集》卷八题解，卷九第1节。

[13]而他并未让任何不存在之物（not-be ing)留存下来，因为 

一切存在之物均由存在之物诞生，而非由不存在之物诞生。不存 

在之物没有使它们能够诞生的性质；它们的本质即是，它们不可能 

诞生为任何事物。另一方面，存在之物没有可以阻止它们存在的 

本质。”

而非...诞生：否定式是S c o tt的校订，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7中采用。

诞生为任何事物：此处编者省略冠词 to;N»ck and Fesl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7。

[14]丨（“你说的从未存在之物是什么意思？”）j

“神不是心灵，但他是心灵存在的原因；他不是吹息，却是吹 

息存在的原因；他不是光，却是光存在的原因。因此必须对神表现 

虔敬，用仅赋予他而非他者的那两个名字称呼他。除神以外，所有 

其他任何叫做诸神、人类或精灵的，从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是善 

的。那善仅仅是他，而非其他u 所有其他均不能容纳善的本质，因 

为它们是身体与灵魂，没有容纳善的场所。

你说的……什么意思：本段被注为已损坏，被认为是一句批 

注;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7、40,注 19。

心灵存在：“心灵”（nous)是抄写员和编者所加；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7。

两个名字：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〇-41，注 

20)认为这两个名字即14-16节所讨论的“善”和 17节中讨论的 

“父”，然而参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106-107;关于其他赫



卷二从赫耳墨斯到塔特：普遍论说 8 7

耳墨斯主义神圣称谓的讨论，见：《赫耳墨斯集》卷五第1、10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0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 

第 19节。

[15]因为善的大小同一切存在之物—— 有形体的和无形体

的，可感知的与可认知的---的实质一样。这是善；这是神。你不

应说任何其他事物是善的，否则你说的便亵渎神灵,你也从不该使 

用‘善’以外的任何语词形容神，因为这也会亵渎神灵。

实质（substance): Festugifcre 再次（上文第 10 _ 11 节）将 hu- 

p a rx is译作 r6a lit6 [真实/事实]。

[]6 ]当然，所有〈人〉讲话都会用到‘善’一词，但并非所有 

〈人〉都理解它可能的涵义。出于这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了解 

神。以他们的无知，他们以‘善’之名形容诸神以及某些特定的人 

类，即使这些存在之物永不能是善，亦不能成为善。善与神不可分 

割、不可分离，因为它是神本身。所有其他不朽的诸神被冠以 

‘善’的名号均是作为一种荣誉，但是神本来即是善，并非出于荣 

誉。神有一个本质—— 善。神与善之间仅有一个种类，其他种类 

皆由此而来。‘善’给予一切，从不接纳；神给予一切，从不接纳； 

因此，神即是善，善即是神。”

成为善... 不可分割：翻译所遵照的是由E inarson提出、并

为 N o c k认可的将genesthai [成为]与 anallotriBtaton [不可分割的] 

二词分开的方法；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38。

‘善’的名号...荣誉：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38-39,作“神”而非“善”，但是 Festugifcre在别处却提出 

将 theou[神]订正为 agathou[善 ];同见《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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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90-595(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33) ; 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150-151、155- 156。

从不接纳：Van M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39,认为这里指的是赫耳墨斯主义对物质牺牲的摒弃:《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31节，卷五第10节，卷六第1节;《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 41节。

神即是善：S co tt在“善”前添加定冠词；No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9。

[17]“神的别名是‘父’，因为他能够造出万有。创物是父的 

特征。明慎的人众因此视生儿育女为生命中最应严肃对待、应予 

崇高虔敬的职责，若有人类死时无嗣，他们便视之为最大的不幸与 

不虔敬。死后，这样的个人会蒙受来自精灵的报应。

能够造出：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注释。

这是他的惩罚：无后者的灵魂被判罚给既无男性本质亦无女 

性〈本质〉的身体—— 日光下受诅咒的一样事物。那么，阿斯克勒 

庇俄斯，你永不应贺喜无后者„相反，知道了等待着他的是何种惩 

罚，就为他的灾祸感到怜悯吧。”

既无男性...事物：关于 andros....phusin，见上文《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12节关于anS r和 an th rop iis的注释。Festugi6re(《赫 

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113-丨20;参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启示》，卷一，页213)论证说，此处的“无嗣”（a tkn ia) —定并非出 

自生理原因，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它受到的惩罚来自精灵，而不是 

来自控制实际生育的星辰。这种惩罚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回归非 

男非女的身体，即阉人的身体;其次，在“日光下受诅咒”，因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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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以作为生命的给予者而著称，却憾无子嗣。

Festugifcre引述《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三，162-212(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76-178)来表现 

面对造物的七个阶段，造物者是如何欣喜而笑的.并引用《希腊巫 

术纸莎草纸》卷六十一 ,39-72(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 

及世俗体咒语》，页291 -292)来证明太阳憎恶蜥蜴，因为蜥蜴的巫 

术会剥夺受害者的性征。在这份“埃及”的资料之外，他还加上了 

《申命记》22:5、23:1、17-18，《利未记》18:22、22:13，以及其他资 

料中的犹太禁忌。

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40-341，认为第17节是 

逍遥学派对反唯物论的柏拉图禁欲主义的驳论。同见:Sc〇U，《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109-110;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41，注 28-29、117-118,注9;《赫耳墨斯集》卷十第 

2- 3节；Mah6,《一些赫耳墨斯主义及灵知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 

义》，页 132-133。

“通过引介万有之本质的方式，应当告诉给你的内容和程度 

就是这样了，阿斯克勒庇俄斯。”

给你：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50,注 5 

在这句话中更正了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 9中 s〇i [给你]的省略。

引介： Fowden (《埃 及 的 赫 耳 墨 斯 》，页 100,注 21 ) 将 

prognOsia译作对《赫耳墨斯集》的“普通”人门级作品中可想而知 

的“预备性知识”；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节。灵知派者将 

Prognosis 视为一种圣灵（Aeon)或原质（hypostasis) : Layton,《灵知 

派经籍》，页 31-33、106、166-167。



卷三

赫耳墨斯的神圣论说

[1] 神是万物之荣耀，神圣者和神圣之自然亦然。神，同心 

灵、自然和物质一样，是存在之万物的开端，因为他即是智慧，意谓 

指示它们前行。神圣者亦是一开端，是自然、能量、必然性、圆满和

更新。

深渊中曾有无边的黑暗、水、和美妙的智性吹息，全部在混沌 

中借由神圣力量而存在。而后发出了一道神圣的光，诸元素由液 

态的精髓[ ] 固化而成。所有诸神则丨分割丨原初本质I 的部分！。

[2] —切皆无穷、未成形，质轻的元素被分开送往高处，质重 

的元素植根于湿润的沙中，它们全部由火划定界限，托举到高处， 

为了被吹息运载。诸天出现在七个疆界内，诸神以星辰及其诸星 

座的模样而变得可见，〈这较轻物质的〉排列方式对应着其中包含 

的诸神。界围在空气〈中〉旋转，依圆形的轨迹，由神圣的吹息 

运载。

[3] 每位神通过他自身的力M ，催生了指派给他的事物。兽 

类诞生了—— 四足的、爬行的、水栖的、有翅的—— 还有所有萌芽 

的种子、草、各种开花的植物；I 它们内中有重生的种子。诸神播 

种了 I 世世代代的人类，以认识神的功业;成为自然的作业见证 

者;增加人类的数量;掌控天下万物；辨別善的事物；在增长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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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繁多中繁衍。他们通过周转的诸神创造奇迹的轨迹,为每个 

灵魂造了肉身，以凝思天穹、天上诸神的轨迹、神的功业以及自然 

的作业;考察善的事物;认识神爷力量；认识善恶交织的改变;发现 

灵巧使用善的事物的各种方式。

[4 ]这于他们是德性生活、智慧思考的开端，依照周转的诸神 

所命定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开端，他们以产业之功业在大地上留 

下丰碑后，将被弃让给他们的遗留。丨在四季的声望中，他们终将 

晦暗，而凭借每个有灵魂的肉体的诞生，凭借庄稼的播种，凭借每 

样产业之功业，|被削减的将被更新，通过必然性、通过来A 诸神 

的€新、通过自然划定的轮回轨迹。

因为神圣者是被自然所更新的秩序宇宙影响的全部组合，而 

自然已在神圣者之中建立。

[题解]关于这份残破不堪、反复涂改的文稿有多难理解，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3,及 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110。 N o c k认为它可能比《集》的绝大部分内容都 

更古老，并且受到了《七十士圣经译本》的强烈影响;S co tt认为它 

的日期约为公元2 世纪之后，并用表格形式列出了与《创世记》1: 

卜28之间的对应。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10-234用了一章 

的篇幅讨论圣经中的呼应之处，并形容“神圣论说”为“本身就是 

完整的……并不是一部更长的作品的片段。写下它……是为了展 

现廊下派对于宇宙的描述与对上帝的信仰并非是不相容的…… 

[然而]超验的（transcendental)上帝并不存在，原型（archetypal)宇 

宙并不存在，人类的不朽也并不存在，这些却是珀伊曼德热斯的主 

要宗教兴趣之所在，在此被着重否认了。”《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启示》，卷二，页 9-10,称《赫耳墨斯集》卷三为“以宇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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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散文体赞美诗……以基督教赞歌（doxology)开篇……没有灵 

知派的痕迹，最主要的影响来自廊下派；风格同《七十士圣经译 

本》的语言十分相似，时常同希腊语的文风相去甚远，可能会让人 

怀疑作者是否是希腊人。”

[1]神是万物之荣耀，神圣者和神圣之自然亦然。神，同心 

灵、自然和物质一样，是存在之万物的开端，因为他即是智慧，意谓 

指示它们前行。神圣者亦是一开端，是自然、能量、必然性、圆满和 

更新。

万物之荣耀：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8 节注释;D odd, 

《圣经与希腊人》，页217; K le in,《光的术语》，页 136-丨37。

神圣之自然：Festugifcre依 照 Dodd (《圣经与希腊人》，页 

214)，作“万物之荣耀是神、是神圣者，自然亦是神圣的，”然而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4,注 1。

神...物质一样：见 K le in,《光的术语》，页 137;Lew y,《迦勒

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24-25。也可译作“神是开端，也是心灵、 

自然、物质。”

存在之万物的开端：Festugifere本段中 a rch e的两次出现均译 

作 p rin d p e[本原 ]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4 ,注 2 ; D o d  d ，《圣经与希腊人》，页 2 17 -  2 2 0 ,引用了《七十士圣经 

译本 .创世记》丨：1;《箴言》8:22;《启示录》22: 1 3 和其他圣 

经文本。

深渊中曾有无边的黑暗、水、和美妙的智性吹息，全部在混沌 

中借由神圣力量而存在。而后发出了一道神圣的光，诸元素由液 

态的精髓[ ]固化而成。所有诸神则|分割丨原初本质！的部分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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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智性吹息：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4 - 5节中关 

于“沉降”和“吹息”的注释;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20引用 

了《智训》7:22-23。

发 出 ：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214-220)将 a n e ith e译作 

“跃人存在”或者“出现”，Festugifcre则译作 s’6lansa[延展、延伸]; 

参考《新约神学辞典》，卷一，页367。

诸 元 素 ...固 化 而 成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43，注 3，在这一词组中 huph’ hamm5 [被沙]上标注了问 

号，认为它是为了解埃及宇宙学中沙子的涵义的人添加的注释，关 

于这一点，见 Doresse,《埃及的赫耳墨斯主义》，页 448 - 449;问见 

下文第2 节。

|分割| ... 丨的部分丨： Festugifere假 设 性 地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44-45,注4)将 katadierSsi替换 

为 katadia irousin,并在其后添加 ta t§s;参考第3 节第一行。

[2]—切皆无穷、未成形，质轻的元素被分开送往高处，质重 

的元素植根于湿润的沙中，它们全部由火划定界限，托举到高处， 

为了被吹息运载。

未成 形：akataslceuast6n ,同《创世记》1 :2;对于此处及其他地 

方同圣经语言之间的相似性，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10-117;〗. K rc l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139-141;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2〇-222;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45,注 4a。

运栽：关于“运载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44，作 vShiculS [运 载 ]，很好地表达了  o c h e is th a i和 

ochoumenon之间的呼应。这些词汇让人联想起och6m a[两轮车、 

战车]或灵魂的容器，新柏拉图主义者通过柏拉图的几段文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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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繁琐地详细阐释了这种关于灵魂来源于星辰的说法以及灵魂与 

物质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斐多》（ 113D ,《斐德若》247B 和 

《蒂迈欧》4比 、44£ 、69〇：。见：心(^&11(^说11胂1^，《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28-129,注你 ;Dodds,《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页200- 

209、313-321;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178-184; 

Gundel and G unde l，《天文学导论》，页 311;参考《赫耳墨斯集》卷 

十第13节，卷十六第7 节。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23-224 

指出，

直白的多神论同《创世记》丨中的精神并不协调；但是我 

们可能会想起，犹太思想家在其中找到了辅助（secondary )创

造者的位置... [如 ]《以诺奥秘书》（Secrets q/" )

29.3…… 这里的星体诸神对应《珀伊曼德热斯》中的dioiketai

[统治者]...不过《珀伊曼德热斯》中其他细致的体系在《神

圣论说》中并没有再次出现。

诸天出现在七个疆界内，诸神以星辰及其诸星座的模样而变 

得可见，〈这较轻物质的〉排列方式对应着其中包含的诸神。界围 

在空气〈中〉旋转，依圆形的轨迹，由神圣的吹息运载。

〈这较轻物质的〉：Nock的文本中标出一处脱漏，Festugi^e 

则将D odd(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44 、46,注 

6)插入的 hS an5pherSs phusis 译为 la nature d’en-haut[位于高处的

自然]。

空气〈中〉： Festugifcre译出 f 编者所假设的“在... 中”（e n)

一词；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45-46,注 7。

[3]每位神通过他自身的力量，催生了指派给他的事物。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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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诞生了—— 四足的、爬行的、水栖的、有翅的—— 还有所有萌芽 

的种子、草、各种开花的植物；

每 位 神 ... 的 植 物 ：Sauneron，《伊斯纳》，卷五，页 104指出，

一首献给作为造物者的库努牡（K hm un)的埃及赞歌中存在呼应 

之处;关于同《创世记》的呼应之处，见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25-226;《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1节。

I 它们内中有重生的种子。诸神播种了1世世代代的人类，以 

认识神的功业；成为自然的作业见证者；增加人类的数量；掌控天 

下万物；辨别善的事物；在增长中增长，在繁多中繁衍。

i 它 们 内 中 …… 播 种 了 丨：N o c k的文本中在heautois espermol- 

ogoun上标注存疑;D o d d并未将其作为“开花的植物”后开始的词 

组的一部分，而是在heautois[它们内中]处将词组划分开来，认为 

可能受到希伯来语句法的影响。Espermologoun[捡起种子]几乎 

讲不通，因此R eitzenste in建议作 espermoboloun[散发精液]或[播 

种 ]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45_46,注8。

人 类 ，以 认 识 … … 人 类 的 数 量 ：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 

第 12节，关于 anthrSpos的注释。

功业……繁衍：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18节；J.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M 0 - M 1 ;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128-129; 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27-330; 

Nockand F 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46-47，注 9-10。

他们通过周转的诸神创造奇迹的轨迹，为每个灵魂造了肉身， 

以凝思天穹、天上诸神的轨迹、神的功业以及自然的作业；考察善 

的事物；认识神圣力量；认识善恶交织的改变；发现灵巧使用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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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各种方式。

他 们 通 过 ...肉 身 ：此处，Festugi^re ( Nock and Festugi谷r e ，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46，注 11)说“此处及后面（直到第3 段末 

尾）的文本损坏严重，不值得做出任何翻译的尝试。”然而，Reitzen- 

s t e in 提 出 teratourgias [ 创 造 奇 迹 的 ] ，并 在 其 后 添 加  

ektisan [创造]〇

考察：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45,将 

s吞meia agath6n [良好事物的标记]标注为不可解读；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148- 190,卷二，124,提出 s€mei6s in [标记]，然而 

本词后来在医学上的含义为“检 查 ”；参 考 《希英 字 典 》， 

“ semeidsis ’，i司条 0

交 织 的 改 变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5，在 moii^s ochloumenSs [饱受困扰的末日？]上标注存疑；Nock 

和 Ferguses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366)提出假设，认为应 

作 amoibas kukloumenas，因此作“交织的改变 ” （w hirling changes); 

参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29-130。

[4]这于他们是德性生活、智慧思考的开端，依照周转的诸神 

所命定的方式。这也是一个开端，他们以产业之功业在大地上留 

下丰碑后，将被弃让给他们的遗留。

德性生活：希腊语本中没有“德性”一词，只有 b i6sa i;N〇Ck 

狂 11(^68吨 ^^,《赫 1$墨斯集》，卷 一 ，页 4 5、4 6，注 1 2，作1&乂16}111- 

m aine[人性生活];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3;参考 Nock 

and Festug浴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5-46,注 9)将本段 i全释 

为《赫耳墨斯集》中“一元论”动机特别的一例，因为它“以俗世生 

活描绘人的整个发展和实现。”但是由于本篇论说深奥难解，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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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似乎可理解为对俗世功勋的轻蔑，因为它们不能永恒;见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31。

他 们 的 遗 留 ：参考《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2 4 - 2 5节，“弃 

让……遗留。”

|在四季的声望中，他们终将晦暗，而凭借每个有灵魂的肉体 

的诞生，凭借庄稼的播种，凭借每样产业之功业，丨被削减的将被 

更新，通过必然性、通过来自诸神的更新、通过自然划定的轮

回轨迹。

I 在四季 的 ...之 功 业 ，1 : N o c k将本段标注为不可理解，此

处翻译存疑，并米用C um on t的校订（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45、46,注 13)，将 pasan genesin 改为 pas§s geneseOs 

[每 次 降 生 ]，从 而 也 应 将 amaurSsin [ 将 使 之 晦 暗 ] 改 为  

amaurSthgsontai [将变得晦喑]。

关于采用不同断句方式的另一种版本，见 D odd,《圣经与希腊 

人》，页 213-215、230-232,其中引述《七十士圣经译本•创世记》 

3 :19、9 :11、1 1:4;《以西结书》4 :16、47 :14;《耶利米及歌》（Lamefi- 

Jatiorw q/V e rm ia /O ^ l ;《智训》4:12,《传道书》(■Ecc/esiost&s)40:l 、 

11、44:8-9;《以诺奥秘书》32.1。

划定的轮回轨迹：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5,将 ena- 

r ith m io u译作“划定的”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4 6译 作 cercle . _ _ que rfegle le nombre [支配名字的轮回]，同 

N ock，《希腊文词语构造》，页 645。

因为神圣者是被自然所更新的秩序宇宙影响的全部组合，而 

自然已在神圣者之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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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 然 …… 组 合 ：关于天文学中 sunkra is[组合]的含义，见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88~89,注 10;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458-460。



卷四

赫耳墨斯对塔特的论说：搅拌缸或“一元”

[1 ] “既然造物者造出整个宇宙、是通过经理性思索的言语而 

非双手，你就该认为他是在场的、是一直存在的，造出了万物，是同 

一和唯一，通过自己的意愿造出了存在之物。因为这是他的身体, 

不可触及、不可得见、不可测度、不具维度，不同于其他任何物体; 

它非火非水，不是空气，不是吹息，万物却由它而来。因为他是善 

的，所以他愿望给予这馈赠并装点大地并〈不是〉仅仅为了他 

自己；

[2] 因此他将人子遣往下界，〈人子是〉神圣身体的装点，来自 

不朽生命的必朽生命。倘若秩序宇宙作为某种永生之物超越活 

物，〈人子〉则通过理性和心灵，甚而超越秩序宇宙。人子成了神 

之功业的观察者。他惊奇地注视着它，认清了它的造者。

[3] 塔特啊，神在所有众人之间分享理性，而非心灵，即使他 

并不吝惜〈将它给予〉任何人。吝啬的忌妒之心并非来自高处;它 

形成于下界不具备心灵之众人的灵魂中。”

“那么，我的父，神为何不与他们所有〈人〉分享心灵?”

“我的孩子，他想把它置于诸灵魂之间，作为奖品让他们竞相 

争夺。”

[4] “那么他将它放在了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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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它装满一个巨大的搅拌缸，送往下界，任命了一位使 

者,命其向人类心神做如下宣告：‘你的心若有力量，它若相信你 

将再次上升到将搅拌缸送往下界者，它若认清你诞生的目的，就将 

你自己浸在搅拌缸中吧。’

“所有那些聆听这宣告，并将自己浸在心灵中的，都享有了知 

识，成为了完美的人众,因为他们接纳了心灵。但是那些并未理解 

这宣告的是理性之人众，因为他们并未同样接纳心灵〈的馈赠〉， 

并不知道他们诞生的S 的或作用者。

[5] 这些人具有同无理性动物的感受十分近似的感受，并且， 

由于他们生性肆恣易怒，他们对值得钦慕的事物不怀崇敬;他们将 

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体的享乐和欲望上;他们相信人类为了此般 

目的而诞生。但是,如果比较他们的作为，塔特啊，那些神之馈赠 

的分享者就是不朽的而非必朽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心灵中已领 

悟了万有—— 地上的事物，天上的事物，甚至天空之上的事物。将 

自己托举得如此之高，他们见过了善，见过它以后，他们便开始将 

在此处下界虚度光阴视为灾难。他们藐视了各个有形体和无形体 

的事物，匆忙赶向同一和唯一。

[6] 塔特，这便是了解心灵，|解决 I 神圣性之中的！困惑丨并 

理解神的方式。因为搅拌缸是神圣的。”

“我亦愿望被浸没，我的父。”

“除非你首先厌弃你的身体，我的孩子，否则就无法爱你自 

己，不过你若已爱了你自己，你便会拥有心灵，你若有心灵,就也会 

分享学习之道。”

“父啊，你这是何意?”

“我的孩子，同时投人必朽与神圣两个领域是不可能的。因 

为存在有形体的和无形体的两类实体，同必朽与神圣相对应，所以 

若要选择，便只能选择其一。无法丨在应作选择时二者兼得丨，但 

削弱其一，便可展现另一个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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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更强大的那个，便[ ] ，选择者不但会得到光耀的结 

果—— 因为它使人类成神—— 而且还会表露对神的虔敬。另一方 

面，选择更弱的那个，则向来是人类的毁灭，即使它并不是对神的 

冒犯，有一个例外：正如公众中过路的队列虽然可对他人形成障 

碍，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目的，同样地，这些人只是在列队 

行进穿过秩序宇宙，被身体的享乐引入迷途。”

[8 ] “既然如此，塔特，由神而来的可为我们所用，曾经如此， 

未来亦然。愿由我们而来之物与之相适，并无欠缺。而我们应为 

之负责的罪恶—— 我们选择了〈罪恶〉而非善事—— 并非神的责 

任。我的孩子，你可明白，我们必须经过多少物体，多少精灵的阵 

列、〈秩序宇宙〉的关联和星辰的巡回，才能加快向着同一和唯一 

的进程？因为善不可跨越、无穷无尽;它也没有开端，但在我们看 

来它仿佛具有开端—— 我们对它的知识。

[9 ] “因此，知识并非善的开端,却向我们提供了将被知晓的 

善的开端。所以让我们把握这开端，全速行进吧，因为路途十分崎 

岖，使当下熟悉的事物回归为旧日的原初事物。可见的事物使我 

们愉悦，不可见的生出不信任。坏的事物3!易得见,善对于可见的 

而言是不可见的。因为善既没有形状也没有轮廓。这便是它为何 

同自身相像、却与其余任何都不像的原因，因为有身体的看不见无 

身体的。

[10] 这便是相像与不像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像相比于相像的 

缺陷。”

“一元，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开端和根源，所以作为根源和开 

端存在于它们所有之中。没有开端便是无物，而开端若是其他事 

物的开端，便只能由它自身而来。那么，因为一元是开端,所以它 

包含每个数，不被任何所包含，产生每个数，而不由任何其他数

产生。

[11」但一切被产生之物都不完美，且可被分割，可增长或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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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完美之物的身上。可增长之物由一元得 

来其增长，却被其自身的弱点击败，不再能够为一元腾出空间。” 

“那么，塔特，这便是我能为你构画出的最好的神的形象。你 

对它的映像（v is ion)若是清晰,你若凭心中的眼睛去理解它，那么 

相信我，孩子，你就会发现通往上界的道路，或者毋宁说，这形象本 

身就会为你引路。因为对它的映像具有特殊的性质。它抓住那些 

曾有过映像的人，将他们拉向上方，正如磁石吸引铁器,他们如 

是说。”

[题解]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41，倾向使用“盆”而 

不是“搅拌缸”，但是《蒂迈欧》41D 中神匠用来搅 拌 世 界之灵 

(world-soul)的是 km te r[混酒器，搅拌缸];参考《斐勒布》，61B ;评 

论上一段时，普洛克罗斯用俄尔甫斯教的术语诠释了后者;有两首 

俄尔甫斯教的诗歌题为“搅拌缸”和“小搅拌缸”；W est,《俄耳甫斯 

教祷歌》，页 10-13、262。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49,将 k ra te r译作 cratfere[(用于混合水与酒的）器具]。关 

于缸的用法，见下文第4 节，“一元”见下文第丨0-11节。

佐西姆斯在《最终叙述》（FioaZ /4ccou«h n g )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页 110-111、丨43;《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一，页 263、281、368)中明确提到“搅拌缸中的洗礼 ” （baptistheisa 

tS k m tg r i),他在其他地方描述过缸状的圣坛；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页 112-114; Martin P. N ilsson,《搅拌缸》，页 53-56; 

Fmv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20-125;下文第7 节注释；上文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 节 ; Gemrd Mussies,《托特一赫耳墨斯的犹 

太检释》，页 94 ;John G. Gager，《希腊罗马多神教中的摩西》，页 

147-148。司铎拜俄斯重现了《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1〇-11节的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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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然造物者造出整个宇宙、是通过经理性思索的言语而 

非双手，你就该认为他是在场的、是一直存在的，造出了万物，是同 

一和唯一，通过自己的意愿造出了存在之物。

同一和 唯 一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9,注 1 指出，这个固定短语通常写做heis kai monos(此处则是 

hen〇s monou)，并给出了相关段落:《赫耳墨斯集》，卷四第5、8节 ； 

卷十第14节;卷十一第5、11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0节;《司 

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A ,第 15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 

斯之启示》，卷四，页18-21(参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67-368)指出了斐洛作品中类似的用语,但是认为斐洛并不是 

《赫耳墨斯集》的素材来源，总结出这一固定用法出自新毕达哥拉 

斯主义。

然而，J.-P . P o rt in g ,《固定用语“同一和唯一”的埃及起源》， 

页29-34，论证此语语出埃及本土，引用了《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 

十三,255-259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 

页 179-180),《灵知派经书》卷一，5.1.51•卜25,以及一些其他追 

溯到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世纪）的更古老的文本，以证明它背 

后的语言和思想在埃及早就为人所知。

在赫耳墨斯主义的语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份来自公元 

前 3 世纪的墓志铭，它将两倍伟大的托特赞颂为“同一和唯一”。 

P ons ing的结论认为，这一固定用语将上帝指为在任何其他事物之 

前存在的、单独唯一的造物者；同见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 

卷二，页 291。

因为这是他的身体，不可触及、不可得见、不可测度、不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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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于其他任何物体；它非火非水，不是空气，不是吹息，万物

却由它而来。

这是他的身体：《赫耳墨斯集》卷十四第7 节，肯定了神的身 

体是造物行为本身；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49，注 2;参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36-137。

因为他是善的，所以他愿望给予这馈赠并装点大地并〈不是〉 

仅仅为了他自己；

〈不是〉仅仅为了他自己……理性和心灵（第2 节）：“不是” 

(ou)为 Z ie lin s k i所加，在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4 9 中采用。此外，使用 adorn[装点]、adornm ent[装饰]和 

cosmos[秩序宇宙]翻译同源词汇其实k»smos、kosme5 并不贴切， 

因为这样一来双关用法（《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0节给出了解释； 

参考《新约神学辞典》，卷三，页 867-880)就消失了。动词 kosmeS 

意为“使……有序，装点”，因此名词kosm os可以是“被排序之物” 

或“秩序”本身，总是暗示着秩序内在的美。最终，kosm os最主要 

的含义成为了有序总体的饵学概念，即世界、宇宙,再次暗示了普 

遍存在的美。

也存在特别的kosmoi:即物质的kosm oi,比如行星、星辰，还有 

运 载 它 们 的 天 球 ;或 是 k〇Sm〇S[可认知的秩序宇宙]，普罗提 

诺将它同aisth6tos kosmos[可感知的秩序宇宙]区分开来；或者是 

廊下派中永恒复现学说中的一连串kosmoi。所有这些概念都为赫 

耳墨斯主义中k〇Sm〇S及同源词汇的使用增添了更多意味,本词在 

希腊语文本中出现122次。

这一思想在《赫耳墨斯集》中的重要性可以通过Festugi6r e 为 

他的《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中第二卷也是最长的一卷所



选定的标题体现出来:Le Dieu cosmique[秩序宇宙之神]。为 T 保 

留这个词复杂的联想，译文几乎将 k〇sm〇S 全部处理为“秩序宇 

宙”，尽管“世界”或“宇宙"（universe)也可常常适用。

关于“人子”，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此处“人 

子”的第二次出现为S co tt所加，“永生”（to aeiz5on )是 Nock 对 tou 

z fim i做的校订。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 49, 

将 处 anthrSpos全部译作 l ’homme[人]，首字母并未大写。同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38,卷四 F ,页 366-367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3-94;《赫耳墨斯集》卷五第5 

节，卷九第8 节，卷十一第2 节，卷十二第2 1节;《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10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九。

[2] 因此他将人子遣往下界，〈人子是〉神圣身体的装点，来自 

不朽生命的必朽生命。倘若秩序宇宙作为某种永生之物超越活 

物，〈人子〉则通过理性和心灵、甚而超越秩序宇宙。人子成了神 

之功业的观察者。他惊奇地注视着它，认清了它的造者。

神之功业的观察者：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四第3 - 4 节； 

《亚美尼亚语定义》，8.5; Norden，《未识之神》，页 88 - 89; 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87。

[3] 塔特啊，神在所有众人之间分享理性，而非心灵，即使他 

并不吝惜〈将它给予〉任何人。吝啬的忌妒之心并非来自高处；它 

形成于下界不具备心灵之众人的灵魂中。”

“那么，我的父，神为何不与他们所有〈人〉分享心灵？”

“我的孩子，他想把它置于诸灵魂之间，作为奖品让他们竞相 

争夺。”

卷四赫耳墨斯对塔特的论说：搅拌缸或“一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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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特：这个名称在希腊语本中出现2 0次（《赫耳墨斯集》卷 

四、五、十、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 t ),在《阿斯克勒庇俄斯》屮 

出现四次，是托特( Thoth )的变体，但是根据伪曼沒托（Manetho)和 

奥古斯丁（ Augustine)所说（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39, 

注 2-3;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 3节），塔特这个人物是三倍 

伟大者之子，后者是第二位赫耳墨斯,是好精灵之子，好精灵又是 

托特的儿子，托特是第一位赫耳墨斯；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题 

解;《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7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一，页 75。

所有众人…… 不具备心灵之众人：此处“人子 ”原文为 

anthm pos，参考上文第二节，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而非心灵：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53,注 6-7)认为心灵（nous)与理性（logos)之间的区别恰如 

直觉（in tu itio n)和推理（rac.ionation )之间的区另1j ;只有前者是上帝 

给予的特殊礼物，可带来拯救性的知识（gn5Si S );后者则诸人皆 

有，同时暗示着理论推理及语言中推理的表达。同见:上文，《赫 

耳墨斯集》卷一第1节注释;下文第4 节;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 

灵知》，页 342-343;Bousset,《对 Josef K ro ll〈二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学说〉的评论》，页 125-132;《主基督》，页丨84-186。

Festugife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58-60,将本段同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2-23节及卷十二第3- 4节进行了对比，在 

这两段中所有人都至少具有表达心灵的能力；Ferguson(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67)则引述了 R eitzenstdn，《希腊奥秘宗 

教》，页 65- 8 9，将丨丨〇118和1(^〇8之间的对立与9狀111113成〇丨和 

p su ch iko i之间的不同对等起来;关于最后一■点，问见 F 文第4 节, 

关于“完美的人众”和“理性”的注释，以及《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关于“吹息”的注释。

Daumas，《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 11-13,引用了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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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或十九王朝的一份埃及语本，他认为这份文本中对于“完美”之 

人和“一般”人之间作出的区分同本段是有关联的。

任何人 ....来自：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

页50,采用 Tu rn e b u s的断句和词序。

[4]“那么他将它放在了何处？”

“他用它装满一个巨大的搅拌缸，送往下界，任命了 一位使 

者，命其向人类心神做如下宣告：

使者... 宣告：传令使者（kgrus)宣告（k^ russS)的信息叫做

kerusgma;《新约》的作者们同样使用这些词语来指代传道和预言； 

A rndt and G ing rich，《新约及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语一 英语字 

典》，“kgrusgma”“kgrux” “k€mss6”词条；《新约神学辞典》，卷三， 

页 696、703、714-717;参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7节。 Fowden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丨49)将本作品中传令使者的出现视为赫 

耳墨斯主义中罕见的对奥秘宗教的暗指。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4,注 11)提到《珍珠圣歌》37 

中的传令使者和宣告（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372);参考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03。

‘你的心若有力量，它若相信你将再次上升到将搅拌缸送往 

下界者，它若认清你诞生的目的，就将你自己浸在搅拌缸中吧。’”

就将你自己浸在搅拌缸中吧 ：“浸”原文为 baptison;《新约神 

学辞典》，卷一 ，页 532-534，A . O e p ke解释说“虽然 b a p tize in和 

baptizesthai偶尔会在希腊主义宗教……的语境中出现，但是它们 

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神圣的含义。”然而，他对于埃及宗教中在尼罗 

河里浸洗—— 以及淹死一 -的重要性的叙述值得注意；同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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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的虔诚信徒写成的公元4 世纪的信件中 

“保护者、神明赫耳墨斯的严苛（inexorable)之水”，大概是在赫尔 

墨波利斯写成的:Rees，《赫耳墨斯之城》，页 2-4;同见 Festugifere, 

《罗马时期的希腊宗教》，页 485。洗礼对于诸多灵知派群体十分 

重要: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63 - 64、94、99、117、127-128、136、 

179、345、348。

《最终论述》是一份致提奥塞贝雅（Theosebeia)的炼金术和宗 

教方面的建议，佐西姆斯劝她“迅速转向珀伊曼德热斯，在调酒器 

中受洗后，上升到你同族人民的高度”：《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启示》，卷一，页281、368;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111、丨42; 

Reitzenstem,《拍伊曼德热斯》，页214-215;下文第7 节。

k ra fe r是用于混合酒与水的器皿，krateri奶可以指代将酒混合 

或倒出，在启蒙仪式（initia tion )或祭祀中使用。尽 管 Festugi6re 

(《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斑丨00-112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53~54,注9-12)同样引述了一个例子来展现 

krm erism os和仪式性的沐浴（lou tron)之间的关联（而不是融合）， 

称这两种仪式（一个是圣餐性质的，另一个是洗礼性质的）总是区 

分开来的。他引用《七十七圣经译本•箴言》9:1- 6 来形容那些 

“离开愚昧……寻找智慧，通过知识（en gn6Se i)来提高理解”的 

人，在这一语境中，智慧“在缸（kratSra)中浞合了她的酒”，他还提 

起“饮酒的知识”和“秘仪性的醉酒”这两个灵知派固定用语。

不过，基于一份华伦提努派灵知派材料的残章，Festugifere(克 

勒芒[Clement]，《提奥多托斯选篇》[ / r om 77«Wotos ]，78_ 

1;比较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7.19; _ReitzensU*in ，《希腊奥秘 

宗教》，页 41; J. K ro ll,《二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371 - 

374;Bousset,《对 〗osef K ro ll〈 t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 

论》，页 186-187;J. -E . M6nard，《启示录与灵知》，页 160)总结出， 

“投人水中”（baptizesthai)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清洁而非饮洒。为了



解释调酒器中的洗礼，他引用了《信仰的智慧》（而 仏 S〇P/u'a )[译 

按:书名译法存在诸多争议，有《智慧、信仰》，《信仰的智慧》、《智 

慧的信仰》、《索菲娅信仰》等多种说法。]4.142以及《耶稣二书》 

(Second 0 ( 2 ) 4 5 ,耶稣在本文中奇迹般地将一个调酒器中 

的酒变成了“生命洗礼之水”，并以之为信徒洗礼。

根据这种说法，《赫耳墨斯集》卷四表现了“两种仪式的混合： 

其一是吸收从调酒器中取出的神圣饮品；另一个则是净化与启蒙 

的浸浴”；相关内容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2节，卷九第5 

节，卷十第23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40-143。

“你自己”原文是阴性，可能指代上一句中的“人类心神” （tais 

t6n anthr6p5n kardiais )，也有可能指代“灵魂”；如果是后一•种情 

况，可译作“你若有力量，你若相信……你若认识到”。柏拉图和 

其他希腊思想家有时认为灵魂位于b ird ia [心脏]里面，圣经中的 

用法则更强调将心脏作为人类内心生活的中心;见下文第11节； 

N ilsson，《搅拌缸》，页57-58;《新约神学辞典》，卷三，页 606-613;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43。关于“心脏”在埃及语中的用 

法，见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97-298。

“所有那些聆听这宣告，并将自己浸在心灵中的，都享有了知 

识，成为了完美的人众，因为他们接纳了心灵。

完美的人众：关于“完美”（te le io i)在灵知派中作为术语指代 

被启蒙者，见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8.29-30、16_10;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67;R eitzenste in ，《希腊奥秘宗教》，页 

149-150、432;上文第3 节“而非心灵”的注释。

但是那些并未理解这宣告的是理性之人众，因为他们并未同 

样接纳心灵〈的馈赠〉，并不知道他们诞生的目的或作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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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理性之人众：关于“理性之人”见上文第三节； 

同见Festugife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仅》，页1〇1,注 5;《希腊人 

的个人信仰》，页 132-133;《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 

页 108,注 2;不过注意，logos及其衍生词汇赫耳墨斯主义及相关 

文献中也可以是实证的概念，象征高级的“精神的”（pneumatikos) 

生活，同低级的“精神性的/心灵的”（psuchikos)生活相对；《新约 

神学辞典》，卷四，页 142-143;卷九，页478-479、656-658、662- 

663。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0,依照 Scott， 

将 houtoi [那 些 ]读 作 au to i，并提出应将丨o g ik o s与保罗对于 

psuch ikos的观点进行比较，如《哥林多前书》15 :44_49。

同样接纳心灵〈的馈赠〉：这一词组原文为动词pr〇slamban6 

[额外增添、超过并超出](《希英字典》，“proslambanS”词条，1.1 )， 

Festugifere则译作acqu6r ir en surplus[额外获得];此处的希腊语文 

本没有“的馈赠”，然而见下文第5 节。

诞生的目的或作用者（agent) :Puech，《灵知派的问题何在?》 

页165-166(参考Puech,《灵知派现象学》，页 195;《灵知派与时 

代》，页 257-258),将灵知派的这一定义同爱任纽《驳异端》1.21.5 

及克勒芒《提奥多托斯选篇》78.2(F〇erster and W ikcm,《灵知：灵 

知派文选》，卷一，页 230)中的定义进行了比较：

知识：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成为了什么？我们曾在何方？ 

我们被抛向何处？我们匆忙赶向何处？我们由何物诞下？何 

谓出生？何谓重生？

[5]这些人具有同无理性动物的感受十分近似的感受，并且， 

由于他们生性肆恣易怒，他们对值得钦慕的事物不怀崇敬；他们将 

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体的享乐和欲望上；他们相信人类为了此般 

目的而诞生。但是，如果比较他们的作为，塔特啊，那些神之馈赠

1 1 0 赫耳墨斯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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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享者就是不朽的而非必朽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心灵中已领 

悟了万有—— 地上的事物，天上的事物，甚至天空之上的事物。将 

自己托举得如此之高，他们见过了善，见过它以后，他们便开始将 

在此处下界虚度光阴视为灾难。他们藐视了各个有形体和无形体 

的事物，匆忙赶向同一和唯一。

无理性动物：《赫耳墨斯集》卷九第1节。

对值得钦慕的事物不怀崇敬：编者及某些抄本中省略了“不 

怀”后面的第一 个“不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50。

神之馈赠：Mah6 在《赫耳墨斯》卷一，页 100-101中评论《灵 

知派经书》卷六，6.55.13-18中“八元的馈赠”时提到了本段以及 

《赫耳墨斯集》卷十第9 节，卷十三第2 节以及其他强调上帝馈赠 

之自由的文本。

领悟……托举：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 5节，“人类上 

升

他们见过了……同一和唯一：下文《赫耳墨斯集》卷九第6

节，卷十H 第 1节。

[6]塔特，这便是了解心灵，丨解决丨神圣性之中的|困惑|并 

理解神的方式。因为搅拌缸是神圣的。”

“我亦愿望被浸没，我的父。”

| 解决 j ... I 困惑丨：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51、55，注16)采用 5(：〇1;1;将6111〇1^替换为 

euporia的做法，N ock则将本词标注为不可理解，不过 Festugifere将 

其 译 作 possession en abundance [大 量 拥 有 ](《希英字典》， 

“euporia”词条，丨.2)，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3,卷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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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45)则作 throws open [开启]，更加接近 e u p o ria的另一乂项 

“疑难的解答”（《希英字典》，“euporia”词条,11),而非 aporia(关 

于本词，见《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6节，卷十三第2 节，卷十四 

第 5 节）。

“除非你首先厌弃你的身体，我的孩子，否则就无法爱你自 

己，不过你若已爱了你自己，你便会拥有心灵，你若有心灵，就也会 

分享学习之道。”

厌弃你的身体：从上文第5 节到下文第7 节，作者表达了对 

身体强烈的禁欲主义蔑视;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9节;参考 

波菲利，《普罗提诺生平》 q/'P/o tin iw)，1.1 :“哲学家普罗提诺 

生活在我们当中时，仿佛为他位于身体之中而感到羞愧;” Van 

M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44-45。

“父啊，你这是何意？”

“我的孩子，同时投入必朽与神圣两个领域是不可能的。因 

为存在有形体的和无形体的两类实体，同必朽与神圣相对应，所以 

若要选择，便只能选择其一。无法丨在应作选择时二者兼得丨，但 

削弱其一，便可展现另一个的活动。”

|在应作选择时二者兼得丨：N o c k在这一词组上标注存疑，并 

提出除了第一个词（amphotera[二者都])以外的可能都是已损坏 

的插入词语;他也提出在“二者”前面或后面添加ham’ eche in[兼 

得 ] ; Festugifere 译作这，oft i l ne reste que de cho is ir[ 无选择的境 

地 ] ; Nock and Festugi6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1、55、注 17a〇 

经过大量改写后，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2-153,卷二， 

页 145-146)给出“不可能二者兼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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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更强大的那个，便[ ] ，选择者不但会得到光耀的结 

果—— 因为它使人类成神—— 而且还会表露对神的虔敬。

选择更强大的那个：P a tr iz i和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51均由编者删去了这个词组里多余的单词ener- 

geia。

因为它使人类成神：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51,依照 Einarson,在这个词组 ton anthr6pon [人类]則面插 

人定冠词 t5,相关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另一方面，选择更弱的那个，则向来是人类的毁灭，即使它并 

不是对神的冒犯，有一个例外：正如公众中过路的队列虽然可对他 

人形成障碍，但是他们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目的，同样地，这些人只 

是在列队行进穿过秩序宇宙，被身体的享乐引入迷途。”

队列……引入迷途：虽然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147- 

148引用广马可•奥勒留 （Marcus A ure lius) 7.3和爱比克泰德 

(Epictetus)的《谈话录》（iJissertations ) 4. 1 • 104, 而且这两段中 

po tnpa i及其同源词汇的含义可能是“队列”，但是 S co tt仍然认为 

它的含义是宗教性的队列，N ock(《赫耳墨斯秘籍中的驳论体裁》， 

页 27-30;《犹太秘仪的问题》，页 463 ;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368)则提出，P〇mp a i实际上是崇拜者携带的圣像，或是代表 

神的人;同见:Festugifere，《希腊及希腊古典时代的信仰生活》，页 

51 -57;P .M . Fraser，《托勒密时代的亚里山大里亚》，卷一，页 202; 

Franz C um ont,《星相学者的埃及》，页 126-712。

正如 N o c k和 S co tt所指，问题在于此处对于某种宗教仪式的 

描写似乎有轻蔑的意味；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2 3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1节。不论如何，佐西姆斯在《校勘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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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这一意象: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05、116;《三倍伟 

大者赫耳墨斯之启?K 》，卷一,页265-266;1^丨126呢16丨11,《拍伊曼德 

热斯》，页 102;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5、注 

18;上文题解。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23-124;Jackson,《帕诺波利 

斯的佐西姆斯论字母欧米茄》，页 20-21、43)由佐西姆斯将含有队 

列意象的赫耳墨斯主义文本称作Peri phuseSn[宣德演讲]的做法 

推断出，《赫耳墨斯集》卷四的另一个标题为《论自然倾向或性 

情》，并从上面(第4 节）讨论过的《最终论述》的段落中总结出“专 

业的、炼金术的赫耳墨斯秘籍为”哲学的《赫耳墨斯集》的“精神宗 

教教义提供了 propaideia[范例]”。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2,依照 P a tr iz i, 

将抄本中的paragomenoi [引人迷途]读作 paragenomenoi [支持]， 

不过为T 呼应同源词汇pom pai[队列]，也可将 pom peuousin译作 

“进行列队行进”。

[8]“既然如此，塔特，由神而来的可为我们所用，曾经如此， 

未来亦然。愿由我们而来之物与之相适，并无欠缺。而我们应为 

之负责的罪恶—— 我们选择了〈罪恶〉而非善事—— 并非神 

的责任。

为之负责……神 的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5,注 19以及Cumont,《永恒之光》，页417-418,均提到了同 

柏拉图《王制》379B-C ;《蒂迈欧》42D ;同见《王制》6H -621及《阿 

斯克勒庇俄斯》第 39节。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 

页43、49，提到了埃及棺椁上的文子。

我的孩子，你可明白，我们必须经过多少物体，多少精灵的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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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秩序宇宙〉的关联和星辰的巡回，才能加快向着同一和唯一 

的进程？

多少物体：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48-149,及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5-56,注20-22,同意认为 

这指代的不是灵魂的迁徙；物体（sSmata)是灵魂上升穿过宇宙时 

的必经天球—— 四种元素、行星天球、恒星。但是 FerguS〇n (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四，页368)将 S6n m ta的理解为灵魂在迁徙回家 

时的各种掩护（covering)(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4-26节，卷 

十第15-18节，卷十二第12-14节，卷十三第7-1 2节）；同见《新 

约神学辞典》，卷七，页 1037-1038、1043-1044; Jonas,《灵知和古 

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99;FestUgifcre ,《希腊人的个人信仰》， 

页 135〇

〈秩序宇宙〉的关联： sunecheian字面意思为“连续性”，然而 

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5-56,注 

21)指出，此处的词语指的是“七个同心球体领域中……存在的绝 

对连续性……从冥王星的疆界……到月亮的疆界……[而也是] 

隶属月亮的四种事物之间的绝对连续性。”

因为善不可跨越、无穷无尽；它也没有开端，但在我们看来它 

仿佛具有开端—— 我们对它的知识。

不可跨越：抄本此处作diabaton[可通过的、可涉水而过的],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2,依照 P a triz i,将 

其修订为adiabaton;关于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中 

“可通过的”与“不可通过的”之间的对照，同见《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74。

它也：同《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74,将 au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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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作 auto[它]，是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2 

中的另一处变动。

[9] “因此，知识并非善的开端，却向我们提供了将被知晓的 

善的开端。所以让我们把握这开端，全速行进吧，因为路途十分崎 

岖,使当下熟悉的事物回归为旧日的原初事物。可见的事物使我 

们愉悦，不可见的生出不信任。坏的事物更易得见，善对于可见的 

而言是不可见的。因为善既没有形状也没有轮廓。这便是它为何 

同自身相像、却与其余任何都不像的原因，因为有身体的看不见无 

身体的。

也没有轮廓：Norden,《未识之神》，页 58-60;D〇(〗d ,《圣经与 

希腊人》，页 236。

[10] 这便是相像与不像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像相比于相像的 

缺陷。”

“一元，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开端和根源，所以作为根源和开 

端存在于它们所有之中。没有开端便是无物，而开端若是其他事 

物的开端，便只能由它自身而来。那么，因为一元是开端，所以它 

包含每个数，不被任何所包含，产生每个数，而不由任何其他 

数产生。

一元：不论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51;比较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53)在“相像”和“一兀”之间的 

文本中发现一处脱漏的说法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词汇引 

入了题目中（上文，题解）提到的一个新话题。柏拉图受毕达哥拉 

斯学派的影响，发展出了一种关于转变（becoming)的学说,从“一 

元”（hen)开始，到作为相反素因（opposed p rinc ip les)的无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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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 （I n d e f i n i t e  D y a d ) “一 元 ”是 好 的 、活 跃 的 、成 比 例 而 协 调 的 ， 

为 无 限 、无 形 的 二 元 增 加 限 度 ，这 产 生 了 从 二 开 始 的 数 字 。而 后 ， 

由数字产生了点、线 、面 、体 、元 素 ，最终产生宇宙的一切组分。

后世诸如亚里山大里亚的斐洛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杰拉什 

的尼可马各（Nicomachus o f Gerasa)之类的学者细化 r 这一学说。 

例如，尼可马各将“一元”与神等同起来。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151，引用了希波吕托斯一个十分切题的段落(4.43 )，§卩“埃 

及人认为神是不可分割的一元，认为它生出了自己，一切事物都是 

从以它建造起来的。”“一元”这个头衔在《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 

十三的开头出现；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4 节，关于“光” 

的注释。

同见 D iU on,《中期柏拉图主义者》，页 3 - 4、155-156、342、 

355;G uih rie ,《希腊哲学史》，卷五，页 439-442;《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本》，卷四，页18 - 19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36-37，注 28 ;；!. K roU,《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204-205;参考《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15节，卷十三第12节;关 

于灵知派中的“一兀”和统一体（u n ity) ,见 Layton,《灵知派经籍》， 

页 29、154-155、314。

[11]但一切被产生之物都不完美，且可被分割，可增长或削 

减。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完美之物的身上。可增长之物由一元得 

来其增长，却被其自身的弱点击败，不再能够为一元腾出空间。”

“那么，塔特，这便是我能为你构画出的最好的神的形象。你 

对它的映像（vision )若是清晰，你若凭心中的眼睛去理解它，那么 

相信我，孩子，你就会发现通往上界的道路，或者毋宁说，这形象本 

身就会为你引路„因为对它的映像具有特殊的性质。它抓住那些 

曾有过映像的人，将他们拉向上方，正如磁石吸引铁器，他们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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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眼睛：见上文第4 节关于“心神”的评论；下文《赫耳 

墨斯集》，卷五第2 节，卷七第1节，卷十第4 节;及《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29节有关《迦勒底神谕》的注释。

通往上界的道路：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27节，关于 

hocfegos[引导者]的注释。

磁石：关于这一比喻，S co tt引用了柏拉图《伊翁》（/o n)533D 

和波菲利《论禁欲 》 （W  ) 4. 20,应注意，“抓 住 ”

(katechei)从一个动词衍生而来，动词指代被超自然事物占据，同 

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 节。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集》， 

卷四 F ，页 369)引述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17.9、21.8-9。



卷五

赫耳墨斯对其子塔特的论说

[1 ]塔特啊，这番论说我也将向你完整阐释，以防你没有受到 

比所有名号都伟大的神的秘仪的启蒙。你必须了解大众眼中不可 

见的某物将如何成为对你可见的。其实,倘若它〈并非〉不可见, 

它就不会〈一直〉存在。所有为人所见的都是被创生的，因为它在 

某刻变得为人所见u 但是不可见者一直存在，而且它因为一直存 

在，所以不需变得为人所见B 同样，虽然它因为一直存在而维持不 

可见〈的状态〉，但是它使一切其他事物变得可阽。唯一造就可见 

性的实体并+使其自身变得可见；〈创生他物的〉本身并不是被创 

生的;呈现一切事物形象的〈并未〉呈现给想象。因为仅存在被创 

生之物的想象。诞生只不过是想象。

[2]显然，唯一的非被创生者同样也是未被想象且不可见的， 

但是通过呈现万物的形象，他通过它们全部所有、在它们全部之中 

为人所见;他尤为他愿望让其见到他的人所见。

那么你，塔特，我的孩子，先向主、父、唯一者祈祷吧，他并非 

“-元”，“一元”却从他而来;请求他的仁慈，以使你能够理解如此 

伟大的神，以允许他的哪怕一丝光芒启迪你的思想。只有理解 

力—— 因为它也不可见^^看得到不可见者，而你若有力量，塔 

特，你的心灵之眼就将看到它。因为主一 他并不吝惜—— 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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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整个秩序宇宙为人所见的。你能看见理解力并将它握在手中 

吗？你能想象神的形象吗？如果你内中的于你也是可见的，神将 

如何通过双眼向你展现他内在的自我？

[3 ]你若想看见神，就想想太阳，想想月亮的环轨，想想星辰 

的秩序。这秩序由谁维持？（因为每个秩序的数量和场所都是有 

限的。）太阳，天神中最伟大者，所有天神臣服于他,仿若臣服于君 

王或统治者，太阳因此非常伟大，比大地和海洋更大，允许比他更 

小的星辰环绕在他上方。他服从谁，我的孩子？他惧怕谁？天上 

这些星辰不是每一个都绕着相同或相似的环轨吗？谁决定它们之 

中每一个的环轨的方向和大小？

[4 ]谁拥有这工具、这熊？它围绕自己周转并运载整个宇 宙 。 

谁为大海划定界限？谁安放大地？塔特，有一个〈人〉，是所有这 

一切的造者和主宰^如果没有造出它们的〈人〉，场所、数量、测度 

就都无法维系。任何秩序都〈是被造出的；只有〉无场所、无测度 

的事物是不可被造出的。但是就连这也不乏主宰，我的孩子。即 

使无秩序者具有缺陷I —— 有缺陷，即无法维持秩序的特征—— I 

它也仍然受制于一位尚未赋其以秩序的主宰。

[5 ]愿你可生出双翅，飞升空中，被托举在大地与天穹之间观 

看稳固的大地，流动的海洋，潺潺的溪流，柔顺的空气，有穿透力的 

火焰，周转的星辰，还有_ 绕着同样几点在轴上迅速旋转的诸天。 

哦，看到此景最为欢欣，我的孩子，一瞬间具有所有这一切的幻景， 

看到他创造的事物令不动者开始移动,不可见者变得可见！这便 

是秩序宇宙的秩序，这便是秩序的秩序宇宙。

[6]你若也愿望通过地上和深渊中必朽的生物看到这异象， 

我的孩子，就想想人类是如何在子宫中被匠造的吧，仔细检验造物 

的技艺，学习是谁匠造了这美丽神圣的人类形象。谁勾勒了眼周 

的轮廓？谁刺穿了鼻子和耳朵的孔洞？谁打开了嘴巴？谁伸展了 

筋腱并将它们束缚？谁造了静脉的沟槽？谁使骨骼变硬了？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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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上覆盖了皮肤？谁使手指分开了？谁使足底扁平了？谁为毛 

孔打开了通路？谁延展了脾脏？谁把心脏造成了金字塔的形状？ 

谁把丨肋骨丨连结在了一起？谁把肝脏变得扁平？谁把肺脏变得 

空洞？谁在肚腹中腾出了空间？谁把最荣耀的部分置于表面以得 

见，却藏起了令人羞耻的部分？

[7 ]看看吧，这同种单一的材料上应用了多少种技艺，单一的 

作品涵盖了多少辛劳，它们都是精巧绝伦的事物，皆经过严密测 

量，却各不相同。谁造了它们所有？若非那通过自身意愿匠造了 

它们所有的不可见之神，又能是何种母亲或何种父亲？

[8]除非有位雕塑者或画者，否则无人会宣称有一塑像或图 

画被制造了。那么，这造物被制造时，是否没有造物者？哦，这充 

满多少无知，充满多少不敬，充满多少愚昧！塔特，我的孩子，永远 

不要剥夺造物的造物者……或者毋宁说，他甚至比丨神的某个名 

号丨更强大，万有之父如此伟大。诚然，仅有他本人的作品可成 

为父

[9 ]你若迫使我说出更大胆的事，那么是他的精髓当孕育万 

物并造出它们。正如任何事物被制造都不可能没有造者，这造者 

若非总是在天穹中、空气中、大地匕、深渊中、秩序宇宙的每一角 

落、宇宙的每一角落、在存在与不存在之中造着-切事物，他就不 

可能一直[不]存在。因为所有他不存在的秩序宇宙中都空无一 

物。他本身即是存在与不存在之物。他将存在之物变得可见;将 

不存在之物持在他内中。

[10]这便是比任何名号都更伟大的神;这便是不可见且完全 

可见的神。这位眼见显然的神可在心灵中得见。他没有身体i i 有 

诸多身体;或者毋宁说，他具有一切身体。没有任何他不是的事 

物，因为他也是一切存在之物，这也是他具有所有名号的原因，因 

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父，这就是他没有名号的原因，因为他是它们所 

有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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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 ，谁 会 颂 扬 你 ，代表你或根据你的目的行事？我颂扬你时

应眼望何方 ----向 上 、向 下 、向 内 、向外？ 因为你周围没有方向、没

有 场 所 、没 有 任 何 其 他 存 在 。万 有 皆 在 你 内 中 ；万 有 皆 出 你 而 来 。 

你 给 予 一 切 ，不 获 取 任 何 。 因 为 你 拥 有 所 有 ，没 有 你 不 拥 有 的  

事 物 。

[ 11 ]我 将 何 时 向 你 吟 唱 圣 诗 ？在 你 内 中 无 法 察 觉 时 间 或 季  

节 。我将为何吟唱圣诗—— 为 了 你 已 造 出 的 或 你 未 曾 造 出 的 ，为 

你将之变得可见的和你将之隐藏的？我为何将向你吟唱圣诗——  

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或 者 具有一个特殊性质，或者是某种分开的 

事物？ 因为你是我所是的一切 ;你是我所造的一切；你是我所说的 

一 切 。你 是 一 切 ，并无他物 ;你是尚未存在之物 ;你是理解的心灵， 

造 出 他 的 造 物 的 父 ，行 动 的 神 ，造出万物的善。

[由 最 精 致 的 粒 子 构 成 的 物 质 是 气 ，但 是 气 即 是 灵 魂 ，灵魂即 

是 心 灵 ，心 灵即是神。]

[1 ]塔特啊，这番论说我也将向你完整阐释，以防你没有受到 

比所有名号都伟大的神的秘仪的启蒙。

我也将向你...启蒙 ：关 于 动 词 d i e x e l e u s o m a i和 名 为 d i e x -

odilcoi lo g o i[完 整 论 说 ]的 作 品 之 间 的 关 联 ，见 S c o t t,《赫 耳 墨 斯  

集》，卷 二 ，页 157;《三倍 伟 大 者 赫 耳 墨 斯 之 启 示 》，卷 二 ，页 39- 

40;《赫耳墨斯集》卷 十 第 1节 ，卷 十 四 第 1节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 

第 1节;同见《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3 2节 关 于 parad〇si S 的 注 释 ，卷 

九 第 1 节 ;《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 十 一 第 1、3 节 ，卷二 

十 五 第 4 节 ；柏 拉 图 《法 义 》 （L m w ) ，892E - 893A ;《泰 阿 泰 德 》 

( T V ie o^ e t i w ), 189E 。词 组 “未 被 授 予 …… 秘 仪 的 启 蒙 ”原 文 为



卷五赫耳墨斯对其子塔特的论说 1 2 3

amuetos，相关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6节。

你必须了解大众眼中不可见的某物将如何成为对你可见的t 

其实,倘若它〈并非〉不可见，它就不会〈一直〉存在。所有为人^ 

见的都是被创生的，因为它在某刻变得为人所见。但是不可见者 

一直存在，而且它因为一直存在，所以不需变得为人所见。同样， 

虽然它因为一直存在而维持不可见〈的状态〉，但是它使一切其他 

事物变得可见。

不可见的... 可见的：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60,将 a p h a n S s和 p h a n e r o s —并处理为 in a p p a r e n t[未显现 

的]和 apparent[显现的]。关于埃及、柏拉图主义及灵知派中的不 

可见之神 （ th e h id d e n  g o d ) ，见 S c o t t,《赫耳 墨 斯集》，卷二，页 

关于此处及下文第3、5、9节中与《恩辛格纸莎草纸》（Papynw //«- 

inger)之间的呼应之处，见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 

页 304。

倘若它...〈一直〉存在：第一处 m§[并非]和 aei [—直]为

Tiedemann 和 Einarson 编辑插人；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60。

唯一造就可见性的实体并不使其自身变得可见；〈创生他物 

的〉本身并不是被创生的；呈现一切事物形象的〈并未〉呈现给想 

象。因为仅存在被创生之物的想象。诞生只不过是想象。

〈创生他物的〉... 想象：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60,依照 E inarson，插入 genna[创生他物的]和 ouk 

esti [并非]。

呈现一切... 想象：此处动词是 phantasio5[向....呈现形



124 赫邛墨斯秘籍

象/图像]，名词为 phantasia ，根据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9-160,

是亚里士多德及廊下派理论中关于认知的术语……这种 

认知象征着物体对身体感官施加作用而产生的思维形象，或 

是产生这一思维形象的过程……但是实际上……是神使[它 

们]产生的……

参考 Peters,《希腊哲学术语》，页 156。“除了”（6) —词参照 

由 S c o t t提出并在N o c 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贝 60

中采纳提出的修改；比较页62,注 2。

[2]显然，唯一的非被创生者同样也是未被想象且不可见的， 

但是通过呈现万物的形象，他通过它们全部所有、在它们全部之中 

为人所见;他尤为他愿望让其见到他的人所见。

那么你，塔特，我的孩子，先向主、父、唯一者祈祷吧，他并非 

“一元”，“ 一元”却从他而来；请求他的仁慈，以使你能够理解如此 

伟大的神，以允许他的哪怕一丝光芒启迪你的思想。只有理解 

力—— 因为它也不可见—— 看得到不可见者，而你若有力量，塔 

特，你的心灵之眼就将看到它。因为主—— 他并不吝惜—— 是通 

过整个秩序宇宙为人所见的。

他并非“一元”，“一元”却由他而来：柏拉图主义哲学中，“ 一  

元”通常称作hen,即“一元”一词的中性主格单数形式，阳性形式 

为 heis。不过本段中的第二个“一兀”代表 he is(第 2 节中的第二 

个词亦然），第一个“一元”代表的是与格 h e n i,可以是阳性或中 

性。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2- 

63,注 4;参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60,卷四 F ,页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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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帝视为h e n,即 h e is的至高来源，可以代表心灵或宇宙。

启迪你的思想：《赫耳墨斯集》卷十第6 节，卷十三第18节， 

卷十六第16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3节;K le in ,《光的术语》， 

页 139-140。

主：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39,注意到 ku rios[主]在古 

典希腊语用法中并不是神圣的称呼，并且暗指《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 8、10、20、26节中的 dominus[主 ],这意味着本节所取的义项更 

接近《七十士圣经译本》中的用法，而不是埃及纸莎草纸中kurios 

Sampis[主人塞拉比斯]之类的词组的含义；同见《赫耳墨斯集》， 

卷一第6 节，卷十三第17、21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21、22、 

23、29 节。

你能看见理解力并将它握在手中吗？你能想象神的形象吗？ 

如果你内中的于你也是可见的，神将如何通过双眼向你展现他内 

在的自我？

神...展现他内在的自我：用 S co tt假设的autos en heau td替

代被 Nock 标为不可认知的 heauton en saul6;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1,65,注 8; 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 

至卷二的评论》，页 102,提出 to auto en heautS,含义则改为“自我 

将如何在其本身之中被揭示”。

[3]你若想看见神，就想想太阳，想想月亮的环轨，想想星辰 

的秩序。这秩序由谁维持？（因为每个秩序的数量和场所都是有 

限的。）太阳，天神中最伟大者，所有天神臣服于他，仿若臣服于君 

王或统治者，太阳因此非常伟大，比大地和海洋更大，允许比他更 

小的星辰环绕在他上方。他服从谁，我的孩子？他惧怕谁？天上 

这些星辰不是每一个都绕着相同或相似的环轨吗？谁决定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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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个的环轨的方向和大小？

想想……的秩序：Festugifere (《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79;《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5卜55;《希腊人的个 

人信仰》，页丨34-135)认为，《赫耳墨斯集》卷五第3 - 8节中赫耳 

墨斯主义灵知派乐观派潮流十分强大，其中“感官世界通向可认 

知的世界，但是他也指出广超验的和内在的（im m anent)的神性 

概念之间的矛盾，并因此认为本文是《赫 f f 墨斯集》中特征性的兼 

收并蓄性和不一致性的范例；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第4 节;《阿 

斯克勒庇俄斯》第丨2 节；Nock and Festugih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65,注 10。关于本段的形式以及它与第四节之间的联系，见 

N ock,《赫耳墨斯秘籍中的驳论体裁》，页3丨-32。

[4]谁拥有这工具、这熊？它围绕自己周转并运载整个宇宙。 

谁为大海划定界限？谁安放大地？塔特，有一个〈人 是所有这 

一切的造者和主宰„ 如果没有造出它们的〈人〉，场所、数量、测度 

就都无法维系。

工具、这熊：“工具”可能指代天界的风磨，想象二熊绕桩旋 

转，如同两只拉磨的动物;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丨6卜162， 

卷四 F ，页361-362、370;见《赫耳墨斯集》，卷二第7 节；《司铎拜 

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第13节 ; Gundel and G unde l，《天文学 

导论》，页311。

划定界限：Nock an(i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5- 

66,注 13,将这一问询同《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二，245- 8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163)以及希 

腊古典文献作了比较;关于圣经中的呼应之处，见下文第6 - 7节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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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秩序都〈是被造出的；只有〉无场所、无测度的事物是不 

可被造出的。但是就连这也不乏主宰，我的孩子。即使无秩序者 

具有缺陷 I—— 有缺陷，即无法维持秩序的特征—— 1它也仍然受 

制于一位尚未赋其以秩序的主宰。

〈是被造出的；只有〉：这些词语（poiSte mon6 de hg )由 Nock 

and Festugifere，《赫浑墨斯集》，卷一•，页 62依据 S co tt编辑添加。

j ----有缺陷，即无法维持秩序的特征----(：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2,将这个短语标为不可解读； 

—份抄本将 h o te改为 hoti ou。Ferguson( S 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370;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6,注 

15)认为无秩序者、有缺陷者是物质。

赋其以秩序：Nock and FesUi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2,将“其”处理为 l ’absence de lieu et d’order [场所与秩序的缺 

失],因为文中的阴性代词a u tS应该对应上文的阴性名词（atopia 

和 am etria,“无场所、无测度的事物”）。

[5]愿你可生出双翅，飞升空中，被托举在大地与天弯之间观 

看稳固的大地，流动的海洋，潺潺的溪流，柔顺的空气，有穿透力的 

火焰，周转的星辰，还有围绕着同样几点在轴上迅速旋转的诸天。 

哦，看到此景最为欢欣，我的孩子，一瞬间具有所有这一切的幻景， 

看到他创造的事物令不动者开始移动，不可见者变得可见！这便 

是秩序宇宙的秩序，这便是秩序的秩序宇宙。

双翅...飞升：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6,注 16,指出这种认为宇宙高远的看法在古典文献中出自西塞 

罗《论共和国》（伽如/?印“6&〇6.9-26中的《斯奇皮欧之梦》，以 

及《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6- 7节，还有巴黎的希腊巫术纸莎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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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谓的“密特拉祷文" （Mithras L itu rg y)(《希腊巫术纸莎草纸》， 

卷四，437-584[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 

页 48_49 ]); Norden,《未识之神》，页 26-27。

围绕... 几点：Festugifcre 译作 son c ircu it autour des mSme

points[它围绕同样一点的回旋]，然而 N o c k解释说，Tiedem arm所 

增补的代词形式 ta u ta指的是轴端的点；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62，66,注17。

秩序宇宙的……的秩序宇宙：见上文第1-2节注释。

[6]你若也愿望通过地上和深渊中必朽的生物看到这异象， 

我的孩子，就想想人类是如何在子宫中被匠造的吧，仔细检验造物 

的技艺，学习是谁匠造了这美丽神圣的人类形象。谁勾勒了眼周 

的轮廓？谁刺穿了鼻子和耳朵的孔洞？谁打开了嘴巴？谁伸展了 

筋腱并将它们束缚？谁造了静脉的沟槽？谁使骨骼变硬了？谁在 

肉体上覆盖了皮肤？谁使手指分开了？谁使足底扁平了？谁为毛 

孔打开了通路？谁延展了脾脏？谁把心脏造成了金字塔的形状？ 

谁把 I 肋骨 I 连结在了一起？谁把肝脏变得扁平？谁把肺脏变得 

空洞？谁在肚腹中腾出了空间？谁把最荣耀的部分置于表面以得 

见，却藏起了令人羞耻的部分？

看到这异象：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下文卷六题 

解，引用《七十士圣经译本•创世记》1:26。

神圣的人类形象：Festugiftre 将 theasasthai 译作 contempler 

D ieu[思索神 ] ; Nock ami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2、 

66-67,注 18a。

| 肋骨 j : “筋肉 ”（neura)标为存疑；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页63 ,译作nerf[神经、筋滕 ] ; Foix de C andale提 

出“肋骨”（pleura) ,但是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6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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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看看吧，这同种单一的材料上应用了多少种技艺，单一的 

作品涵盖了多少辛劳，它们都是精巧绝伦的事物，皆经过严密测 

量，却各不相同。谁造了它们所有？若非那通过自身意愿匠造了 

它们所有的不可见之神，又能是何种母亲或何种父亲？

勾勒（第6 节）... 何种父亲：《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一，页 296-298,引述《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二,245- 

250(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63)。 

D odd，《圣经和希腊人》，页 237-239,引用《七十士圣经译本•以 

赛亚书》40:12,《约伯记》34:13、38:4-38，《箴言》24:27。1\^6 

(《赫耳墨斯》卷二，页 293-295、379;《一些赫耳墨斯主义及灵知 

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 143-144)指出这里的材料与一份埃 

及的《库努牡赞美诗》（//y /m  to 之间的相似之处;库努牡

是赫耳墨斯主义中的好精灵。见《灵知派经书》卷六,7.64.1-20; 

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3节。

[8] 除非有位雕塑者或画者，否则无人会宣称有一塑像或图 

画被制造了。那么，这造物被制造时，是否没有造物者？哦，这充 

满多少无知，充满多少不敬，充满多少愚昧！塔特，我的孩子，永远 

不要剥夺造物的造物者……或者毋宁说，他甚至比|神的某个名 

号！更强大，万有之父如此伟大。诚然，仅有他本人的作品可 

成为父。

塑像：希腊语 a n d ria n ta指代人类塑像，男女均可，但是通常 

意义上并不是神像;《希英字典》，“andrias”词条。

造物者... 毋宁说：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1 3 0 赫耳墨斯秘籍

一，页 63，依照 Scott，在 d6miourg6mata [造物]和 mallon [毋宁]之 

间标记脱漏。

|神的某个名号丨：N ockandFestug 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63,将这一短语标为不可理解;此处译文采纳了 Festugifere给出 

的替代文字（页 67，注 22),即将 hose kata theon onomatos替换为6 

kata theou onom;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1 节。

「9]你若迫使我说出更大胆的事，那么是他的精髓当孕育万 

物并造出它们。正如任何事物被制造都不可能没有造者，这造者 

若非总是在天穹中、空气中、大地上、深渊中、秩序宇宙的每一角 

落、宇宙的每一角落、在存在与不存在之中造着一切事物，他就不 

可能一直[不]存在。因为所有他不存在的秩序宇宙中都空无一 

物。他本身即是存在与不存在之物。他将存在之物变得可见；将 

不存在之物持在他内中。

孕育：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8-9、12节;《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20节；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7,注 

23;见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367、422;Scott,《赫耳遵斯 

集》，卷二，页 165,卷四 F ,页 371-372。

都不可能... [不]存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63，删除了 “存在”前面赘余的“不”（ )。

他本身：Node and Festugi&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64,将 

autos... autos 增补为 houtos....autos。

[10]这便是比任何名号都更伟大的神；这便是不可见且完全 

可见的神。这位眼见显然的神可在心灵中得见。他没有身体且有 

诸多身体;或者毋宁说，他具有一切身体。没有任何他不是的事 

物，因为他也是一切存在之物，这也是他具有所有名号的原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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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父，这就是他没有名号的原因，因为他是它们所 

有的父。

都更伟大…没有名号：关于“没有名号”，见上文第1 节；下 

文《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0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65- 

166;West,《俄耳甫斯教祷歌》，页 255;Rohin Lane Fox,《多神教徒 

与基督教徒》，页 169- 170;关于形态（fo rm s) 和名称，见 Eric 
Junod,《救主上帝的多种形态》，页4 l;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64依 照 Foix de Candale插人 ha;译文见同上， 

页 67,注 25a。

那么，谁会颂扬你，代表你或根据你的目的行事？我颂扬你时 

应眼望何方—— 向上、向下、向内、向外？因为你周围没有方向、没 

有场所、没有任何其他存在。万有皆在你内中；万有皆由你而来。 

你给予一切，不获取任何。因为你拥有所有，没有你不拥有 

的事物。

谁……行事：另一种译法为“讲述关于你的或对你讲述”；关 

于抄本中的动词eulog6sai[ w]■颂扬]，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64，67- 68，注 28;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65。

给予……获取：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6节;下文卷 

六第 10节。

[11 ]我将何时向你吟唱圣诗？在你内中无法察觉时间 

或季节。

圣诗：Norden,《未识之神》，页 181，将此段排列成赞美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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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我将为何吟唱圣诗—— 为了你已造出的或你未曾造出的，为

你将之变得可见的和你将之隐藏的？我为何将向你吟唱圣诗----

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或者具有一个特殊性质，或者是某种分开的 

事物？

为何：本词原文为 dia t i，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64、68,注32)译作611以8〇11£16卩1«)丨[因为什 

么 ] 、avec quoi [和什么一•起]或par le moyen de q u o i丨通过什么]。

因为你是我所是的一切；你是我所造的一切；你是我所说的一 

切。你是一切，并无他物；你是尚未存在之物；你是理解的心灵，造 

出他的造物的父，行动的神，造出万物的善。

因为你是我所是的：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65,采用 P a tr iz i将 ho e a n替换为 ho an [不论如何]的做法， 

以同后两个并列从句相一致。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67- 

168,卷四 F ,页 372及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68-69,注 33,让人们注意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卷八，38-40、49-50;卷十三,795 [Betz,《〈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46、191 ];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中的特尔斐箴言“认识你自己”》，页 165-166)中一个相似的形 

式—— “你是我而我是你”，以及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20-21、28、142、242-244)在礼拜的、炼金术的及圣经伪经文本中 

找出的同样的语词；同见 B〇USSe t,《主基督》，页 61、87、150、165; 

N orden,《未识之神》，页 184。

领悟的心灵：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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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9，注 35 ,将 nous men nooumenos 译作 pens6e ，en tant que pen­

dant [作为思维的思想]。

[由最精致的粒子构成的物质是气，但是气即是灵魂，灵魂即 

是心灵，心灵即是神。]

[由最精致... 心灵即神 ]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65依照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68将本句删 

除，S co tt认为本句同《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14节有关。



卷六

善仅在神中，不在它处

[1 ]阿斯克勒庇俄斯，善不在任何事物中，仅在神中，或毋宁 

说，神一直是善。若是如此,善就必须是一切运动和生产的实质 

(因为它不抛弃任何事物），但是这种实质周围有一种能M ，是静 

止的，没有不足也没有盈余，全然完满，是供给的来源，存在于万物 

的开端之中。当我说供给万物者是善的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 

它完全且一直是善的。

然而这善不属于[」其他任何事物，仅属于神。神不缺乏任何 

事物，以致因渴望拥有它而变恶。任何存在者于他而言都不可能 

被丢失，令他W 失去它rfri悲痛（因为悲痛是恶德的一部分）。没有 

比神更强大的，以与他抗衡（他也没有可以伤害他的同伴）；〈没有 

更美的，> 以引发他的爱欲;没有不留意于他的，以使他愠怒；没有 

更智慧的，以使他嫉妒。

[2]既然实质并没有这些品质，那么除善以外还剩什么？正 

如这些其他品质都不存在于这种实质之中，同理，善也不存在任何 

其他实质之中。所有其他品质都存在f 万物之中，小的之中，大的 

之中，一一悉数的所有事物之中，比它们所有都大且最强大的活物 

本身之中。既然生产本身受制于激情，被创生之物就充满咎种激 

情，但是有激情就没有善，而且有善就没有激情—— 有白昼之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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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黑夜，有黑夜之处就没有白昼。因此，善不能存在于生产中； 

它仅存在于未被创生者之中。在万物中的参与已成事实;在善中 

的参与亦然。这就是秩序宇宙是善的的原因，因为它也造万物； 

〈因此，〉关于它做的创造而言它是善的。然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它 

却不是善的；它受制于激情、受制于运动，是受制于激情之物的 

造者。

[3] 至于人性，“善”与“恶”的使用是相对的。在此处下界， 

不过度的恶即是善,善则是此处下界最少量的恶。在此处下界，善 

无法洗除恶德，因为在此处下界，善被恶糟践，而且，一旦被糟践， 

就不再是善。既然它不再是善，它就成了恶。那么，善仅在神中， 

或者神本身即是善。因此，阿斯克勒庇俄斯，人类之间存在的只有 

善的名号—— 永非实事。它不可存在于此。物质的身体各方面受 

恶德、苦难、痛楚、渴念、愠怒的感情、妄念和欠思考之见解的压迫， 

没有留给善的空间。这是最坏的:在此处下界他们相信，我刚刚提 

到的种种都是最大的善，而它实际是不可超越的恶。贪食〈是〉万 

恶的供给者……错误即是此处下界善的缺席。

[4 ] 至于我，我感谢神，为了他放在我心灵中的〈事物〉，甚至 

〈让我〉认识秩序宇宙中不可能存在的善。因为秩序宇宙是丰盛 

的恶德，正如神是丰盛的善，或者神的善……如果真有分外美丽的 

事物与神的精髓接近,那么他的那些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看来 

可能甚至更干净、更纯粹。我敢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的精髓 

(倘若他的确具有精髓）即是美，但是美和善不可能存在于秩序宇 

宙中的任何事物之中。双眼视线可见的一切都好似幽灵或暗影般 

的幻想,但是那些并不可见的，特别是美与善的〈精髓〉……正如 

眼睛看不到神，它也看不到美和善，因为它们仅完整地存在神中， 

是神的属性，是他特有的，不可分割，最受爱戴;要么神爱它们，要 

么它们爱神。

[5 ]若是你 "J•以理解神，你就会理解美和善，.〈它们〉极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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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而神比它们更明亮。因为这是无可比拟的美和不可模仿的善， 

正如神本身。那么，你理解神的同时也理解美和善吧。因为它们 

和神并不是分开的，所以它们同其他[ ] 活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若关于神而发问，你也就在关于美而发问。从此处仅有一条路 

通向美—— 知识与虔敬兼备。

[6]因此，那些继续无知并且不走虔敬之路的，敢于说人类是 

美且善的，但是人类不能看到甚至梦想善为何物。人类群集万恶， 

而且他相信恶是善的；因此，他更加贪得无厌地使用恶，并且害怕 

失去它，他拼尽全力，不但为了拥有它，而且还为了增长它。阿斯 

克勒庇俄斯,这就是于人类而言的善和美，是我们既不能躲避也不 

能憎恨的事物。最难以忍受的是，我们需要它们，且没有它们便不 

能生活。

[1]阿斯克勒庇俄斯，善不在任何事物中，仅在神中，或毋宁 

说，神一直是善。若是如此，善就必须是一切运动和生产的实质 

(因为它不抛弃任何事物），但是这种实质周围有一种能量，是静 

止的，没有不足也没有盈余，全然完满，是供给的来源，存在于万物 

的开端之中。当我说供给万物者是善的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 

它完全且一直是善的。

然而这善不属于[]其他任何事物，仅属于神。神不缺乏任何 

事物，以致因渴望拥有它而变恶。任何存在者于他而言都不可能 

被丢失，令他因失去它而悲痛（因为悲痛是恶德的一部分）。没有 

比神更强大的，以与他抗衡（他也没有可以伤害他的同伴）；〈没有 

更美的，〉以引发他的爱欲；没有不留意于他的，以使他愠怒；没有 

更智慧的，以使他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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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是善的 ： Zielinsk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33-

334,认为第 1 - 2节阐释了“主动为善、被动为恶”的“逍遥学 

派”观念；另一半论述在第2 节，“有激情就没有善”；见下文

第4 节。

不属于[ ]其他任何：Nockand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72,据Patrizi删去介词en。

神不缺乏...嫉妒：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73-74,注 3,引述《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4-16节，神“给予 

一切，从不接纳”；以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各伦理学》1178b8-23, 
其中神唯一的活动是思维，凌驾于正义、勇气、慷慨与克制之上；以 

及廊下派的看法，即智慧必须拂除“一切情感。愤怒、焦虑、贪婪、 

恐惧、得意，这些情感以及类似的极端情感都不存在”（Long,《希 

腊哲学》，页 206-207)。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72-173, 

引述《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7 节；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 

知》，页 332-333,认为本段和《赫耳墨斯集》卷六第3 节都在列举 

俗世恶德；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五第10节,卷九第3 节，《阿斯克 

勒庇俄斯》，第 23、25、41节。

没有…… 同伴：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73,将 

suzugon[同伴,伴侣]同华伦提努派廊下派的suzugiai[阴阳基质] 

联系在一起;这些是雌雄可辨的成对的神圣存在（Layton，《灵知派 

经籍》，页 225、28卜282)。《信仰的智慧》1.29.31-32、39等等中 

也有 suzug〇s 或“伴侣”的说法（《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 301;卷 

七，页 750 )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TA­

TS,注 4, 译作 cela non plus ne se conjoint pas[它也并未结合] ，并 

质疑对 suzug ia i的暗指。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节，卷十三第 

12节注释。

〈没有更美的，〉：oute kallion整个词组为编者所加; 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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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然实质并没有这些品质，那么除善以外还剩什么？正 

如这些其他品质都不存在于这种实质之中，同理，善也不存在任何 

其他实质之中。所有其他品质都存在于万物之中，小的之中，大的 

之中，一一悉数的所有事物之中，比它们所有都大且最强大的活物 

本身之中。

既然……这些品质：No(，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73、75，注5,将 o n to n校订为ontos，以同mfidenos[均不]相一* 

致,并指出文中的“实质”（〇usia)即上文第1节所说的。

这些其他品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3、76,注 6,增添 a ll6n [其他]。

活物本身：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75, 

注 7,认为 t5 z66[活物]即为宇宙。

既然生产本身受制于激情，被创生之物就充满各神激情，但是 

有激情就没有善，而且有善就没有激情—— 有白昼之处就没有黑 

夜，有黑夜之处就没有白昼。因此，善不能存在于生产中；它仅存 

在于未被创生者之中。在万物中的参与已成事实；在善中的参与 

亦然。这就是秩序宇宙是善的的原因，因为它也造万物；〈因此，〉 

关于它做的创造而言它是善的。然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它却不是善 

的；它受制于激情、受制于运动，是受制于激情之物的造者。

激情...各种激情....激情....：此处用到的词汇 pathos、

pathetos及相关动词paschft含义众多，最普通的动词词义是“让某 

事发生在某人身上”“受影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poiein 

[主动]与paschein [被动]是 genesis [创生]中相互关联的方面。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pathos是发生在物体上的事情，一种身体上 

的“特征”或“事件”，希腊人也相信灵魂具有它自身的paths,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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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或道德状态，例如“经验” “情感”“痛苦”或者“感受”。 

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3、76,注 

8)将第一处pathfm译作 passions[激情、情感、苦难]，与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丨75)有出人，后者认为这个词在此处除了广 

义上对genesis过程的指涉之外还有心理学上的含义。

《赫耳墨斯集》在其他地方讨论了神相对于p a lh e的自由，以 

及它们在一切其他事物中的出现:《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4- 7、 

10-11节，卷十四第8- 9节，《新约神学辞典》，卷五，页 906-907。 

关于这些词汇在希腊哲学中用法的总结，见 Peters,《希腊哲学术 

语》，页 15卜 155;关于《赫耳墨斯集》中对这些词汇最详尽的阐 

述，见《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4-7、10-1丨节。

白昼... 黑夜：狄迪莫斯（Didymus of Alexandria )(约公兀

398年卒）在《论圣三一》（〇„  7W W y)2.3中引用了《赫耳墨斯

集》卷六第2-3节中从这里往后的部分;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页 168-170;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73。

〈因此,〉...不是善的：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73,依照 Foix de CancJale，插人 h6s[因此]。关于秩序宇宙的 

道德状态的其他说法，见:下文第4节;《赫耳墨斯集》卷九第4节，卷 

十第10-12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6-7、10-11、25-27 节;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175-176;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76,注 10 Jo n a 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52- 

154;Van M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16-17。

[3]至于人性，“善”与“恶”的使用是相对的。在此处下界， 

不过度的恶即是善，善则是此处下界最少量的恶。在此处下界，善 

无法洗睁恶德，因为在此处下界，善被恶糟践，而且，一旦被糟践， 

就不再是善。既然它不再是善，它就成了恶。那么，善仅在神中， 

或者神本身即是善。因此，阿斯克勒庇俄斯，人类之间存在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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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名号—— 永非实事。它不可存在于此。物质的身体各方面受 

恶德、苦难、痛楚、渴念、愠怒的感情、妄念和欠思考之见解的压迫， 

没有留给善的空间。这是最坏的：在此处下界他们相信，我刚刚提 

到的种种都是最大的善，而它实际是不可超越的恶。贪食〈是〉万 

恶的供给者……错误即是此处下界善的缺席。

“善”...相对的：Festugifcre 译作 le bien se mesure en lu i par

comparaison avec le m al[善通过与相较而衡量]，但是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73、75-76,注11中的另一种译 

法，编者改动 if" to agathon tou k a k o u的词序和词形。

最少量的恶：比较《亚美尼亚语定义》，10.4; M a h h《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99。

物质的身体……空间：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丨8-丨9 节。

种种：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6,注 

15, 与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丨77 —致认为，这个模糊的词 

组指的不是刚刚提到的痛苦与幻象，而是“p a th s驱使人们寻求的 

事物”；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六第6 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 

秘籍》卷十一第5 节。

贪食……缺失：这句关于贪食的话可能是一条注释,可能暗 

指埃及木乃伊的制作仪式，其中的的确确认为胃是罪恶的容器;或 

者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4、76,注丨6 提 

出，这句和下句之间可能存在脱漏；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177。关于贪食和其他恶德，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第1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3。

[4 ]至于我，我感谢神，为了他放在我心灵中的〈事物 >,甚至 

〈让我〉认识秩序宇宙中不可能存在的善。因为秩序宇宙是丰盛 

的恶德，正如神是丰盛的善，或者神的善...如果真有分外美丽的



事物与神的精魏接近，那么他的那些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看来 

可能甚至更干净、更纯粹。

丰盛的（p len itude)恶德：p fe 6m a[丰盛、普累若麻]是另一个 

灵知派术语;例如，华伦提努用它指代上层精神宇宙及其全部高等 

存在（H 十位圣灵）。这一术语在《赫耳墨斯集》中指代善、恶等等 

的某种“丰满”或“完整”，神话意味并不明显。新约的作者们同样 

以各种学术意义使用了这一词汇，如讨论基督对教会总体的统领 

地位（《以弗所书》1:23;《歌罗西书》1 : 18 - 20)或者他同神的 

p l6r6m a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3 :17-19)的时候，R eitzenste in在 

《珀伊曼德热斯》，页 25-26中认为和《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 

970-975(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57)有关;斐洛《论赏罚》2.11;及《赫耳墨斯集》卷六第4 节，卷九 

第 7 节，卷十二第15节，卷十六第3 节，以及本段。

同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77;N 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76-77,注丨7; Arndt and G ing rich，《新约及 

其他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语一英语字典》，“ p l& Sma”词条;Jonas, 

《灵知派宗教》，页 179-194; W ilson,《灵知、灵知派及新约》，页 

518 -520;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226、249、282 - 283、294 - 295;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3节;《灵知派 

经书》，卷六，8. 74. 20 - 25;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二，页 361。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1;比较Mah6,《上埃及的赫 

耳墨斯》，卷二，页 420; Festugife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69;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49; Puech,《灵 

知派现象学》，页 202-203)指出，本段表达的悲观二元论是赫耳墨 

斯主义观点的一个极端，《赫耳墨斯集》卷九第4 节里面的观点与 

之相脖;Zielinsk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30-334,认为《赫耳墨

卷六善仅在神中，不在它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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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卷六的观点同逍遥学派一致，把它和认为恶来自低等物质 

而非来自宇宙本身的柏拉图主义观点进行了对照；同见《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9 节，卷六第2 节,卷七第3 节,卷十第15节，卷十四 

第 7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5节。

神的善... 神的精疏：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77,注 18(比较页74)将文本中的hai gar依照 Nock提出 

的假设译作ei gar hai[倘若的确]，并以 ousian[精髓]作为从句末 

尾，而非句子末尾；autou[神的；字面意为“他的”]应被订正为 

autgm。Scott在“神的”和“倘若的确”之间指出了一处脱漏，Nock 
(页 77,注 18)据此假设性地补以“有善的地方就有美”。见下文， 

《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 1 节；《亚美尼亚语定义》，丨〇.4;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99。
他的那些组成部分：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74,依 照 W. Kroll，将抄本中的 hautai ha i替换为 autai hai 
[those which;那些]，并将 kai autai hai ousai ekeinou 译作 celles qui 

constituent Dieu liu-mgme[那些构成神本身的]。

我敢说，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的精髓（倘若他的确具有精髓） 

即是美，但是美和善不可能存在于秩序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之中。 

双眼视线可见的一切都好似幽灵或暗影般的幻想，但是那些并不 

可见的，特别是美与善的〈精髓〉……正如眼睛看不到神，它也看 

不到美和善，因为它们仅完整地存在神中，是神的属性，是他特有 

的，不可分割，最受爱戴；要么神爱它们，要么它们爱神。

不可...事物之中：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75，将 ouden 校订为 en oudeni。

幽灵......幻想：Zieliski,《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 334,
将这一词组解释为逍遥学派文本中柏拉图二元论的乱人；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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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量”的注释。

特别是... 正如：“精髓”是 Festugifcre以 T iedem ann为依据

对希腊语本的一处不明指代作出的猜测（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s,卷一，页 75 ) ;这种解读方式用 o u s ia填补了 agathou 

[善]之后的部分脱漏。

[5 ]若是你可以理解神，你就会理解美和善，〈它们〉极度明 

亮，而神比它们更明亮。因为这是无可比拟的美和不可模仿的善， 

正如神本身。那么，你理解神的同时也理解美和善吧。因为它们 

和神并不是分开的，所以它们同其他[ ] 活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若关于神而发问，你也就在关于美而发问c 从此处仅有一条路 

通向美一知识与虔敬兼备。

极度... 更明亮：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75)将 huperlampron to huperlampomenon 译作 le sou- 

verainement lum ineux, le souverainement illum ine [至局发光者，至 

高辉煌者]，然而见页77,注 1 9中 N o c k提出将 huperlampomerion

译作“比...更亮”的建议，以及M S A 中的写法huperlampon;比较

S c o ttX 赫 墨 斯 集 》，卷二，页 179,卷四 F ，页 373;K le in，《光的术 

语》，页 134-135这

其他...共同之处：Nock and Fc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75,依照 P a tr iz i删除了本词组中重复出现的a ll& i [其他]，并 

将 akoin5n6t a 译作 incommunicables [不可传达的]，然而在页77,注 

20 中，Festugifere 建议将 n’ont point de rapport[毫无关联]作为另一 

种译法。

仅有一条路：见《赫耳墨斯集》卷九第4 节，卷十第8 - 9节； 

Festugiferu,《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96; Norden,《未识之神》， 

页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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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因此，那些继续无知并且不走虔敬之路的，敢于说人类是 

美且善的，但是人类不能看到甚至梦想善为何物。人类群集万恶， 

而且他相信恶是善的；因此，他更加贪得无厌地使用恶，并且害怕 

失去它，他拼尽全力，不但为了拥有它，而且还为了增长它。阿斯 

克勒庇俄斯，这就是于人类而言的善和美，是我们既不能躲避也不 

能憎恨的事物。最难以忍受的是，我们需要它们，且没有它们便不 

能生活。

看到甚至梦想：可将 mgde o n a r按照惯用语直接理解为“完 

全不”，而且即使把这个词和 theasamenon连在一起看，也可以把 

“人类完全不知善可能是什么”作为另外一种泽法。



卷七

对神的无知是人间最大的恶

[1 ]众人，你们在烂醉中去往何处？你们是否已吞下未经稀 

释的无知之教义，由于你们无法持有它而已经将其吐出？停下，清 

醒过来！用心中的眼睛向上望—— 即使不是你们全部，至少也是 

你们之中有力量者3 无知之恶德泛滥整个大地，彻底毁灭身体中 

禁锢的灵魂，不让它在救赎的避风港停泊。

r 2 1你们定然不会在这大洪水中沉没？你们之中有能力者， 

将借着潮涨取得救赎的避风港，在彼处停泊。那么，寻求一位引导 

者，以握住你们的手、引导你们到知识的大门吧。那里闪耀着洗除 

了黑暗的光。那里没有醉者。所有〈人〉都是清醒的，并以心向愿 

望为人所见者凝望，他既不为人听闻也不为人讲述,他为人所见不 

是以双眼而是以心灵和心。但是首先，你必须扯下身穿的长袍，无 

知的服饰，恶德的基础，败坏的盟约，黑暗的牢笼，活着的死亡，有 

知觉的尸体,可移动的坟墓，家中的内贼，借由他所爱者而恨、借由 

他所恨者而妒者。

L 3 ]这便是你已穿上的恶臭的长袍。它窒息你，使你与它一 

同堕落，以使你不会憎恨它的恶毒，不会上望并看到真理的美景和 

其中的善,不会理解它对你施用的密谋，它使你的感官没有感觉， 

使它们不易显现、不因它们之所是而受承认，被大量物质阻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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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可憎的乐趣，以使你听不到你必须听到的，看不到你必须看 

到的。

[1 ]众人，你们在烂醉中去往何处？你们是否已吞下未经稀 

释的无知之教义，由于你们无法持有它而已经将其吐出？

众人……何 处 ：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7节的布道，这 

只不过是卷一和卷七中诸多呼应之处的一例，也许暗示两卷是同 

一人手笔;灵知派文本中常见清醒知识和酒醉无知之间的对比。 

见：《以赛亚书》28 :1;《耶利米书》28 :39、32 : l _ 2 ;N〇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8、81，注 1; D odd,《圣经与布 

腊人》，页 181、187-188;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81-182, 

卷四 F ，页 373; R eitzem te in，《希腊奥秘宗教》，页 63、104、373; Nor- 

d e n,《未识之神》，页 6;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 

页 113-118;《灵知派宗教》，页 71;《新约神学辞典》，卷四，页 

545-546;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46、85、256、385、405、408,比 

较页382。

无 知 ： Dodd (《圣 经 与 希 腊 人 》，页 183 -  1 8 7 ;比较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120、373 -  375; Nonlen，《未识之 

神》，页 120)列举本卷和其他赫耳墨斯主义文本中成对出现的对 

立概念—— 黑暗与光明、无知与知识、谬误与真理、酒醉与清醒、毁

灭与扬救---■并将它们和希腊犹太主义（H ellenistic Judaism)联系

在一起（例如《智训》2 : 13、2 :2卜24、5 :6 、6 :22、7 :13-17、7 :26、8 : 
18、9 :丨 1、10 :10、13 :1) ; 同见 Nock and Festug话r e ,《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78,82,注 3 ;《赫耳墨斯集》，卷十第8 节，卷十一第21节。

吐：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1)作 vous allez vom ir[你们将吐出]，但是 N ock(页 82,注 4;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170-171,卷二，页 183)认为这种解 

读方式要求e m e ite是将来时。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至卷 

二的评论》，页1〇3 ,认为“劝说者……首先想让他们将其吐出，从 

而变得清醒，从而停下来，向他倾听”，并相应给出了不同的断句。

停下，清醒过来！用心中的眼睛向上望—— 即使不是你们全 

部，至少也是你们之中有力量者。无知之恶德泛滥整个大地，彻底 

毁灭身体中禁锢的灵魂，不让它在救赎的避风港停泊。

心中的眼睛： ]\ock au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2，注 5 总结出，这种表达方式的灵感一定出自犹太教，M 为它只 

在圣经中出现，并引用《以弗所书》1:18，《哥林多后书》4 :6，《彼得 

后书》1:19及其他文本；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1节，卷五第 

2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83;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 

迹示现》，页 169-170、370-375。

避成港……彼处停泊（第2 节）：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88 - 191)认为，这里暗指圣经中洪水的故事，斐洛（《论梦》2.237， 

《论特殊律法》，3.6,《飞翔》[0n FZigfo] 192)将它解读为关于灵魂 

被罪恶和情感的滥洪席卷的寓言；D o d d也在《诗篇》中找到了灵 

魂最终被指引到安全的避风港的范例。虽然这里的语言中带有和 

海洋相关的意味，但是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84;比较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 5 0 )认为洪水指涨潮时的 

尼罗河，它对赶往神殿觐圣的朝圣者构成威胁。FestUgifcre( I \ 〇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78 _ 7 9、8 2 ,注 6 )引用希腊 

语和拉丁语文本中的呼应之处，但是 N o c k认为这不过是诗歌中的 

常见用法。

卷七对神的无知是人间最大的恶 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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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们定然不会在这大洪水中沉没？你们之中有能力者， 

将借着潮涨取得救赎的避风港，在彼处停泊。那么，寻求一位引导 

者，以握住你们的手、引导你们到知识的大门吧。那里闪耀着洗除 

了黑暗的光。那里没有醉者。所有〈人〉都是清醒的，并以心向愿 

望为人所见者凝望，他既不为人听闻也不为人讲述，他为人所见不 

是以双眼而是以心灵和心。

引导者：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27节，关于 h〇deg〇s 

[引导者]的注释。

大门...光：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79)引述N ock，《一场曼杜里斯一艾永的异象》（“ A Vision 

o f Mandulis A ion”），见 on nm f t/ie An_ci:e/it WWW,页

357-400中关于曼杜里斯一艾永（Mandulis A io n)神庙的说法，提 

出这一词组指代的也许是一处埃及圣殿，它的设计方式使得日光 

能够照到神像身卜.。虽然艾永神在《赫耳墨斯集》（《赫耳墨斯集》 

卷十一第2 节，卷十二第8、15节，卷十三第20节;《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29-3 2节）中十分重要，虽然 No<，k 的文章（同上，页 366)中 

作“放射光芒的主……太阳神……的确降临了……汝的神殿”，但 

是 N ock(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0)仍然得 

出结论认为“没有必要认定和埃及圣殿具有相似之处”。

但是首先，你必须扯下身穿的长袍，无知的服饰，恶德的基础， 

败坏的盟约，黑暗的牢笼，活着的死亡，有知觉的尸体，可移动的坟 

墓，家中的内贼，借由他所爱者而恨、借由他所恨者而妒者。

扯 下 身 穿 的 长 袍（tu n ic) : 关于 chhSn[长袍]比喻的不同用 

法，见《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8节。该文本（卷十第13节）中也提 

到了上文《赫 耳墨斯集》卷三第2 节注释中灵魂的运载，Do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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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页 307-308)认为“长袍”来源于早期 

希腊素材中身体的比喻；他也解释了后来斐洛、华伦提努派灵知 

派、波 I卜:利和普洛克罗斯做出的细化。他将普洛克罗斯（《神学概 

要》，命题209)中的相关段落翻译（页 183)如下：

每个具体灵魂的载体（a c h g m a ) 通过衣物（c h i t 6 n 5 n ) 的增 

加而越发堕入物质状态；与灵魂一起，通过丢弃一切物质事物 

而上升，重新获得它恰当的形式……因为灵魂获得生命的无 

理性原则就是堕落；通过丢弃诸般它在堕落过程中获得的与 

现世行为相关的能力而上升。

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191-194)强调希腊犹太主义的语 

境，并将这一比喻的犹太版本追溯到《创世记》3:21中给堕落的亚 

当和夏娃的“皮做的衣服”，华伦提努是了解这一文本的。他同样 

表明，斐洛（《寓意解经法》MWe^orica/ /ra/e/prefatiora) 2.15.55-59) 

比较过大牧师的长袍和“灵魂的思想情感之衣”，并将《利未记》10 

:5中的衣服理解为灵魂理性部分的无理性遮盖物。

同见：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2-83,注 

9，其中强调了希腊的素材来源;关于普罗提诺和斐洛，见 Dod d s， 

《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教徒》，页 94-96;关于灵知派，见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98、174、292、374、387,比较页 166、333; 

关于秘仪宗教，以及本段同伊朗素材的呼应之处，见 Reitzenstein， 

《希腊奥秘宗教》，页 41 -46、448-450;同见 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185-186。

黑暗的牢笼：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3 - 84，注 11，引述《克拉提洛斯》（400B - C ;比较《泰阿泰德》 

197C )中柏拉图解释s6ma/s§m a之间的相似之处的段落里面peri- 

bolon[笼子]出现的地方。在欧里庇得斯的文章中，peroboloi la i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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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妇女》1141)是坟墓“由石头构成的侧面”。S c o tt的评注 

(卷二，页 186)依赖于 perib o lg 的另一种含义，“大衣”或“裹身 

物”。同 Puech，《灵知派现象学》，页 196-197 —样，Dodd《焦虑时 

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教徒》，页 29-36将这一连串的比喻放到了 

“对于人类境况的蔑视和对身体的憎恨，是蔓延在当时整个文化 

之中的一种疾病……[但是]它更极端的表现主要是基督教或者 

灵知派的”的语境中（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8-19节）。黑暗 

意味着物质的（material)罪恶，见 K le in,《光的术语》，页 130-131;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4、28节。

借由……者：D odd(《圣经与希腊人》，页丨82,注 4 )，认为这 

个短语无法翻译；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87亦然。 

Festugifere(N ockandFes tug ifc re,《赫耳墨斯集》，页81-82、84，注 

12;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71;Z ie linsk i, 

《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 340)作 le compagnon qu i par les 

choses qu’i l a im e，te h a it，et par les choses qu’i l h a it，te jalouse [那些 

借由他所爱之物而恨你,并借由他所恨之物而妒你的同伴]

[3 ]这便是你已穿上的恶臭的长袍。它窒息你，使你与它一 

同堕落，以使你不会憎恨它的恶毒，不会上望并看到真理的美景和 

其中的善，不会理解它对你施用的密谋，它使你的感官没有感觉， 

使它们不易显现、不因它们之所是而受承认，被大量物质阻塞，塞 

满可憎的乐趣，以使你听不到你必须听到的，看不到你必须 

看到的。

不 易 显 现 （inapparent ) 且 ...受 承 认 ： N o c k 删 去 ta mg

dokounta kai nomizomena，Festugifere 将其读作 kai me nomizomena, 

此处依照Festugifcre的版本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82,84,注 15。



卷八

—切存在之物都不会被毁灭

[1 ] “现在，我的儿子，我们必须说说灵魂和身体，并且讲讲灵 

魂以什么方式不朽，还有构建和消解身体的力量从何而来。死亡 

实际与此毫无瓜葛。死亡是从‘不朽’ 一词而来的概念:要么它是 

—种空洞的用法,要么‘不朽’通过失掉第一个音节，转意为‘朽 

死亡同毁灭有关，但是秩序宇宙中没有事物被毁灭。如果宇宙是 

第二位神，而 —个不朽的活物，那么这不朽的活物的任何部分 

都不可能死。秩序宇宙中的万物都是宇宙的部分，而人类一 具 

有理性思索的活物—— 尤其如此。”

[2 ] “神事实上是一切实体中的首位，是永恒的、非被创生的， 

是全部存在的造物者。但是第二位神通过他的作用（agency)以他 

的形象诞生，这第二个神由他维系、滋养并变得不朽，它来自一位 

永恒的父，因为不朽所以永生。其实永生不同于不朽。神诞生并 

不是出于他者的作用，并且，即使他曾经诞生，也是出于他自身的 

作用。〈但是> 他从未诞牛；他总在诞生丨这就是秩序宇宙借之 

永恒的永恒存在，I 由于借由自身而存在所以永恒的父。但是秩 

序宇宙变得I永生丨和不朽，是由于一位丨永恒的丨父。

[3]父|拿他想要的物质丨放在一旁，将它全部造成—个有身 

体和大小的球状形态。被他赋予这球状性质的物质是不朽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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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性是永恒的。此外，父在球中植人了形态的性质，将它们封 

闭，仿若在山洞中。他想要以每种品质装点后于他而來 者 ，川不朽 

环绕整个身体,好让就连倾向与这身体的结构分开的物质也不会 

消解成通常的无序状态。我的孩子，物质没有身体时，是没有秩序 

的。特别是在此处下界，物质是丨无序的，这种无序仅限于其他具 

有性质的次要事物，丨人类称之为死亡的增加或减少的性质。

[4]但是这种无序发生在地上生活的事物当中；天界存在之 

物的身体有一单独的秩序，起初之时从父得来。它们各自的复返 

维持这秩序不被消解。相反，俗世身体的复返是它们结构的丨消 

解 I ，这种消解导致它们作为未被消解的身体复返—— 换句话说， 

即是不朽的。这样出现了意识（awareness)的丢失，但不是身体的 

毁灭。”

L 5 “依照父的意愿，且与地上其他活物不同，人类，第= 种活 

物，以秩序宇宙的形象诞生，具苻心灵，还具有一种关联，不但与第 

二位神情感共通，而H.与第一位神思想共通。因为他们感知前一 

位神有如感知身体，怛是他们思考后一位〈神〉有如思考无身体的 

心灵，有如思考善。”

“那么，这活物不会消亡吗？”

“住嘴，我的孩子，理解何为神、何为秩序宇宙、何为不朽的活 

物、何为可消解的活物吧，理解秩序宇宙是神所造、且在神之中，但 

是人类是秩序宇宙所造、且在秩序宇宙之中；要理解，神开始、容纳 

并构成万物。”

[题解]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85,87,注 1;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89-194)提 

到，《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4-16节，卷十二第15-16节有类似



卷八一切存在之物都不会被毁灭 153

说法;不过他补充到，本卷“间接否认个体意识的留存，因为人类 

作为混合物与组成它的元素一起消解。不要被副标题迷惑。”关 

于本篇文章以及其他论说中的驳论体裁，见《赫耳墨斯集》，卷二 

第 12节,卷八第2节,卷九第1节。

[ I ]“现在，我的儿子，我们必须说说灵魂和身体，并且讲讲灵 

魂以什么方式不朽，还有构建和消解身体的力量从何而来。死亡 

实际与此毫无瓜葛。死亡是从‘不朽’ 一词而来的概念：要么它是 

一种空洞的用法，要么‘不朽’通过失掉第一个音节，转意为‘朽 

死亡同毁灭有关，但是秩序宇宙中没有事物被毁灭。如果宇宙是 

第二位神，而且是一个不朽的活物，那么这不朽的活物的任何部分 

都不可能死。秩序宇宙中的万物都是宇宙的部分，而人类—— 具 

有理性思索的活物—— 尤其如此。”

第一个音节：字面意思为“第一个字母”，相应词语为 

thanatos [必朽]和 athanatos [不朽]。

理性思索的活物：形容词 lo g ik o n的单独使用意味着言语和 

理性；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12-丨3 节；《亚美尼亚语定 

义》,4.1;M 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71。

[2]“神事实上是一切实体中的首位，是永恒的、非被创生的， 

是全部存在的造物者。但是第二位神通过他的作用（agency)以他 

的形象诞生，这第二个神由他维系、滋养并变得不朽，它来自一位 

永恒的父，因为不朽所以永生。

神...首位：Mah6(《赫耳墨斯》，卷二，页426-427)认为《赫

耳墨斯集》卷八由具有神话叙事色彩的评述中的三个关于神、宇 

宙和人的“句子”组成（见下文《赫耳墨斯集》卷九第1节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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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节，同见 Festugifere,《“艾永”一词的哲学含义》（“ Le Sens 

philosophique du mot 人1111\"”），见 Grecgue,

P aris, 1975,页 266-267。

以他的形象：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永恒的父：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7, 

依照 Tum ebus,将 id io u订正为 ai_d iou[永恒的]。

其实永生不同于不朽。神诞生并不是出于他者的作用，并且， 

即使他曾经诞生，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作用。〈但是〉他从未诞生； 

他总在诞生。 t 这就是秩序宇宙借之永恒的永恒存在，丨由于借由 

自身而存在所以永恒的父。但是秩序宇宙变得丨永生！和不朽，是 

由于一位丨永恒的|父。

〈但是，〉他从未诞生：同“但是”对应的冠词d e 是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 7中编者依照W .K r d l所加。

这就是...存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88,将本段第一部分标注为不可理解，并且没有翻译。此处给 

出的版本包含了 E ina rson提出的三处变动：用 tou to[这]代替 to ; 

在 h o u和 heautou[他自己]前面分别插人d i[借]。

I 永生 I ... 丨永恒的|父：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8 8 - 8 9 ,注 8 将沿dios标为不可理解，此处用 aYdiou 

aeizSos替换;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95。

[ 3 ] 父丨拿他想要的物质丨放在一旁，将它全部造成一个有身 

体和大小的球状形态。被他赋予这球状性质的物质是不朽的，它 

的物质性是永恒的。

I 享他想要的物廣| : N ock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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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一，页 88)认为 t5 heautou后文本有脱漏，S co tt用 thelfimati 

增补，字面意思为“依他自己的意愿,”FeStugifcre(页 89,注 10)在 

其后增添 lab5n ,字面意为“拿”〇

球状性质的物质：《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 5、34节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3。

此 外 ，父 在 球 中 植 入 了 形 态 的 性 质 ，将 它 们 封 闭 ，仿若在山洞 

中。他想要以每种品质装点后于他而来者，用 不 朽环绕整个身体， 

好让就连倾向与这身体的结构分开的物质也不会消解成通常的无  

序状态。

仿若在山洞中：和这里有关的不仅有柏拉图著名的譬喻 

(《王制》，514-517),还有波菲利对《奥德赛13.102-12》的寓言性 

的短篇丨全释《论女仙的山洞》（加 如 Cane 〇/ t/ie A/ym/j/w )。波菲利 

(W a llis,《新柏拉图主义》，页 135-136 ; Joseph B idez,《波菲利生 

平，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设 也 ？0中/1；̂,/6/>/1^»0/)/16〇^0-/^£1- 

to/iic ie n，H ildesche im, 1980)，页 109、70 认为，岩石、水和洞穴的黑 

暗象征物质的冥顽、易变和晦溫；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89,注 11,页 91)同样指出洞穴是密特拉 

教中代表世界的符号，同 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97-198。

后于他而来者：将 to met autou poion 读作 to met auton po ion; 

F ic in o,《作品集》（Opera)，卷二，页 1845 作 id quod post ipsum est 

[是那在它之后来的]。

我 的 孩 子 ，物质没有身体时，是没有秩序的。特别是在此处下 

界 ，物 质 是 ！无 序 的 ，这 种 无 序 仅 限 于 其 他 具 有 性 质 的 次 要 事 物 ，1 

人类称之为死亡的增加或减少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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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质 是 ....次 要 （lesser) 事物丨： 虽 然 N o c k  ( N o c k  a n d

F e s t u g i紅e ,《赫耳墨斯集》，卷 一 ，页 8 8、9 0 ,注 15)将这一词组标为  

无 法 理 解 ，且 S o o U ，《赫耳墨斯集》，卷 二 ，页 19 8亦 然 ，但是这里采 

用 N o c k 在 e i l o u m e n g n  [ 局 限 于 ] 后 面 添 加 a t a x ia n  [ 无 秩 序 ]

的 建 议 ，

增 加 或 减 少 的 性 质 ： N o r . k  a n d  F e s t u g i f e r e ，《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一 ，页 8 8、9 0，注丨6 ，注明《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2 5 节中灵魂升往高 

处时失去了这一具体化的性质。

[4 ]但 是 这 种 无 序 发 生 在 地 上 生 活 的 事 物 当 中 ；天界存在之 

物 的 身 体 有 一单独的秩序，起 初 之 时 从 父 得 来 "它 们 各 自 的 复 返  

维 持 这秩序不被消解。 相 反 ，俗世身体的复遥是它们结构的丨消  

解 1，这种消解导致 它 们 作 为 未 被 消 解 的 身 体 复 返 —— 换句话说, 

即是不朽的。这 样 出 现 了 意 识 （a w a r e n e s s ) 的 丢 失 ，但不是身体的 

毁灭。

这 种 消 解 （d i s s o l u t i o n  ) ....复 返 （r e c u r r e n c e  ) : 见 上 文 《赫耳

墨斯集》卷 一 第 丨 7节 注 释 ，以及下文《赫耳墨斯集》卷 九 第 2 节注 

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90,注丨7 .

他们结构的 j 消解|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88,指出 sustaseSs[结构]后有一处脱漏，Einarson 用 dialusis 

[消解、消解]增补。

[5]依 照 父 的 意 愿 ，且 与 地 上 其 他 活 物 不 同 ，人 类 ，第三种活 

物 ，以秩序宇宙的形象诞生，具 有心灵，还 具 有 一 种 关 联 ，不但与第 

二位神情感共通，而 且 与 第 一 位 神 思 想 共 通 。 因为他们感知前一  

位神有如感知身体 ,但是他们思考后一位〈神〉有如思考无身体的 

心 灵 ，有 如 思 考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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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具 有 心 灵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 ，页 89,依照 Foix de C andale,将抄本中的o u[否、不]读作 noun 

[心灵];关于人类境况的乐观主义观点，见下文《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6 节;关于此处及上文第1、3节 中 anthr6P〇S[人，人类]的普 

通含义，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与第二位神情感共通（of sympathy w ith) :这是十七卷希腊语 

文本中唯一一次提到sum pathe ia的地方，即有生命的秩序宇宙的 

有机整体的廊下派学说（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0-201; 

Sambursky,《廊下派物理学》，页 9、41 -44、丨10);同一思想的新柏 

拉图主义版本见W a llis，《新柏拉图主义》，页25、70-71、107-11〇、 

120-123〇

“那 么 ，这活物不会消亡吗？”

“住 嘴 ，我的孩 子 ，理 解 何 为 神 、何 为 秩 序 宇 宙 、何为不朽的活  

物 、何为可消解的活物吧，理解秩序宇宙是神所造、且 在 神 之 中 ，但 

是人类是秩序宇宙所造、且在秩序宇宙之中；要 理 解 ,神 开 始 、容纳 

并构成万物。”

何 为 神 ：S c o t 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 7 4认为这是一种 

教义问答式的说法;N orden,《未识之神》，页 〗〇8。



卷九

论理解和感受

[1] “阿斯克勒庇俄斯，昨日我发表了完美论说，现在我认为 

它需要一个续篇，一段对关于感觉的论说的解说。感受和理解之 

间看上去有一样区别，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髓的。但是在我看 

来，二者显得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我是指在人类之 

中，因为其他活物之中的感受与自然特征相结合，但是在人类之 

中，理解〈同样〉与它相结合。”（心灵不同于理解，正如神不同于神 

性。神性通过神的作用而诞生，理解经由心灵的作用〈而诞生〉。 

理解是经思索的言谈之姊妹,或各自是彼此的器具。没有理解就 

不能说出经思索的言谈，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少了经思索的言谈 

的理解。）

[2] “感受和理解一起流人人类，相互交缠，一 如既往。因为 

没有感受就不可能有理解，没有理解就不可能丨有感受。丨”

“但是，如果没有感受，理解能否被理解？就像在梦中描绘形

象一样?”

I 在我看来，在梦景中这两种官能都被消除了，尽管当睡者醒 

来，〈理解〉和感受〈总是相结合的。〉丨不论如何，〈感受〉被分配给 

身体、灵魂，当感受的这两部分彼此相和谐的时候，就有理解的话 

语，由心灵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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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灵思索每种心灵产物：当心灵从神接纳种子时〈接受〉 

善，当种子来自某些精灵般的存在时〈接受〉相反的那种。丨除非 

它由神照亮，否则 I 秩序宇宙无处没有潜人心灵的精灵，以播散它 

自身能量的种子,心灵思索已被播撒的—— 通奸、谋杀、袭击父亲、 

渎神和不敬的行为、通过上吊或坠崖而自杀，还有精灵的其他一切 

此类作祟。”

[4] “极少数种子来自神，但是它们具有力量，且美且善——  

美德、节制和虔敬。虔敬是对神的知识，已经认识神的人,充满种 

种善物，具有神圣的、不同于大众的想法。

这就是大众不喜欢有知识者、他们也不喜欢大众的原因。他 

们显得疯狂，为自己招致取笑。他们受憎恨、受蔑视，甚而可能被 

谋杀。如我所说，美德必须栖居在此处下界，因为这是它的故土。 

它的故土是地上，不是如某些人要亵渎地宣称的那样是秩序宇宙。 

至少，惧神的个人会由于他意识到知识而抗拒这一切，因为对这样 

的个人而言，万物都是善的，即使他人认作邪恶的事物亦然。如果 

他们对他图谋，他便全然凭知识处之，他独力变恶为善。”

[5] “我再次回到关于感受的论说。让感受在理解中占有一 

席是人性的，但是，如我之前所说，并非所有个人都享受理解。有 

些会是物质的个人,另一些是精髓的个人。如我所讲，被恶德环绕 

的物质之人从精灵那里得来他们理解的种子，但是神拯救那些精 

髓上被善环绕的人。神,万物的创造者，匠造它们时将万事万物造 

得像他自己，但是这些起初善的事物在使用能量时产生了分歧。 

秩序宇宙消磨而逝时，它的移动制造不同种类的生产:有些它用恶 

德玷污;有些它用善洗涤。因为秩序宇宙有它自身的感受和理解， 

阿斯克勒庇俄斯，不像人类，并不多样，但是强大得多、简单 

得多。”

[6] “秩序宇宙中的唯一感受和理解是造出万物、并再次将它 

们消弭到它自身之中，它是神之意愿的一样器具。实际上,神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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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器具，让它主动在它内中造出万物,将它从神那里接纳的种子纳 

入它的保护。消解一切事物时，秩序宇宙将它们更新，当事物以这 

种方式被消解了的时候，秩序宇宙（如同生命的好农夫）借由与移 

动宇宙的变化过程同样的变化过程给予它们更新。没有〈任何事 

物〉不是秩序宇宙繁育的产物。通过移动，它使万物具有生命，它 

同时是生命的场所和造物者。

[7] 所有物体都来自物质，但是方式有所不同：有些来 f t 土， 

有些来A 水，有些来自气，有些来自火。所有物体都是复合物体， 

有些复合程度更强，冇些更简单。程度更强的复合物是较重的物 

体;没那么强的较轻。秩序宇宙的迅速移动通过引起不同种类的 

生产而产生多样性。秩序宇宙呼吸最频繁时，便给予身体各种性 

质，它们的丰盛仅仅是一样事物—— 生命。

[8] 因此，神是秩序宇宙之父，但是秩序宇宙是秩序宇宙中事 

物的父;秩序宇宙是神子，秩序宇宙中的事物由秩序宇宙所造。它 

被正确称作‘秩序宇宙’或‘排列’，因为它在生产的多样性中、在 

生命的生生不息中、在活动的不知疲倦中、在必然性的迅疾中、在 

元素的可联合性中、在诞生之物的秩序中排列万物。那么，它应该 

叫做一种‘排列’，就是必然且适宜的了。”

“因此，一切活物中的感受和理解均来自外部，通过大气吹人 

事物之中，但是秩序宇宙诞生之时获得了它们并永远如此,得到了 

它们，它便通过神的作用保有它们。

[9] 神并非没有感受和理解，即使有人会这么说，在过盛的虔 

敬中犯下渎神。因为存在的万物都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它们 

由神的作用诞生。它们依赖于那高高在h 者，它们有些借由身体 

而作用,另外一些借由精神的（psychic)实质移动,或者借由吹息 

造出生命，或者吸纳被消耗的残余，而且它本应如此。或者毋宁 

说,为了展现事实，我应当说神并不包含这些事物。他是它们全 

部，因此他获得它们并非如同从外部增添某物，而是自由地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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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外界，这便是神的感受和理解，总是在移动万物。存在之物永 

远不会被抛弃。我说起存在之物，便是说起神^因为神在他内中 

持有存在之物;没有在他外部的;他不在任何事物之外。”

[10]“你若留心注意，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些在你看来就应当 

是真实的，但你若没有知识，就会难以相信它们。理解就是相信， 

不相信就是不理解。经理性思索的论说〈并没有〉达到真理，但是 

心灵是强有力的，而且，当它受理性引导上升到一定程度，它就有 

办法达到真理〈的地步〉。心灵细心考量这一切之后，发现它全部 

都与理性的发现相I•办调，它便开始相信了，并且在这美丽的信念中 

找到安宁。那么，通过神的一个行为，那些已经理解的会认为我说 

的是可倍的，那些没有理解的则不会认为它可以相信。关于理解 

和感受就说这些吧。”

[题解]括号中的词语与本卷内容不符；其实用它们来描述 

《赫耳墨斯集》卷六的一部分会更加贴切，见题解以及第4 - 5节; 

R e i t z e n s t e i n ,《珀伊曼德热斯》，页 1 9 4 - 195;《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启示》，卷二，页 12 ; N o c k  and F e s t u g i f c r e ,《赫环墨斯集》，卷一， 

页 92,注 1;页 9 6，注 1;卷二，页 294~295，同样指出《赫耳墨斯集》 

卷八与卷九之间以及卷九与《阿斯克勒庇俄斯》之间的相似之处， 

F e s t u g i f c r e 称之为 “ t e l e i o s  l o g o s [完美论说]的续篇”，S c o t 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 0 3亦然；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题解、第 8 

节;《赫耳墨斯集》卷九第6 节。

[1]“阿斯克勒庇俄斯，昨日我发表了完美论说，现在我认为 

它需要一个续篇，一段对关于感觉的论说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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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论说：《阿斯克勒庇俄斯》是一份名为Teleios logos[完美 

论说]的文本的拉丁语译本,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将其译作 

Sermo perfectus [完美布道 ]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96-97,注 2;卷二，页 275-277;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页22;见上文题解。

感受和理解之间看上去有一样区别，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

髓的。

感 受 和 ...精猶■的（essential ) : Festugiere ( Nock and

Festugi細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7 - 98，注 3;页 106,注 3 )同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06-208)看法一致，认为对这种桕 

拉图理念的拒斥展现了廊下派的影响，并且指出了本篇论说中 

n o b is 的两种含义:第1-2节中为“独特的人类认知”；第5-9节中 

为“gn6sis[灵知]的神圣馈赠”。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友教》，页 

433,将引向 g n ds is的 nogsis形容为“对超感官事物的觉察（aist- 

hanesthai),与实际的aisthesis(即对感’丨;’事物的觉察)形成对照。” 

《赫耳墨斯》卷二，页416-421)认为这是构成整部作品 

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句子”或“箴言”（gn6m ai)中的第一个;他对第 

1-5节进行分析，认为它们用简短的连词或较长的过度段落将S  

十句话连接在一■起，并在赫耳墨斯主义文本中找到了类似的素材。 

然而，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68-74)认为，Mah6 夸大 1" 

埃及的“智慧”或“训导”文本对《赫浑墨斯集》的影响，认为其他 

种类的文本，如柏拉阁对话录、犬儒主义驳论文章和埃及祭祀文献 

的影响也十分重要；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 1节，卷二第 12 

节，卷八题解、第 2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7 节。凡抄本写做 

k in色sis[运动]的地方，Nock and Festugifcrfi,《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96均写做noesis[理解]，同下文第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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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看来，二者显得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一 ~- 

我是指在人类之中，因为其他活物之中的感受与自然特征相结合， 

但是在人类之中，理解〈同样〉与它相结合。

其他活物……相结合：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四第 5 节；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417。

〈同样〉：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6在 

此插入 k a i[也]。

(心灵不同于理解，正如神不同于神性。神性通过神的作用 

而诞生，理解经由心灵的作用〈而诞生〉。理解是经思索的言谈之 

姊妹，或各自是彼此的器具。没有理解就不能说出经思索的言谈， 

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少了经思索的言谈的理解。）

心灵... 的理解：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92-93、96、101-103,注 5-6、9、19;比较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79，卷二，页 208-209;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一，页6)认为这几句偏离主题，第 2 节开头重新回到主题。 

他认为第1-2节的余下部分以及第6- 9节是本篇论说的主体，认 

为 3- 5节中的“跑题”部分和第10节中的结论同对话其他部分相 

比 与 g n d s is的关系更加密切。他 将 theiotSs [神、神性]译作 

l ’activitfe d iv in e[神（圣）的作为]，不过 S c o tt建议译作“神圣的影 

响”或“神圣的启迪”。同见:《赫耳墨斯集》卷八第1节，卷十二第 

13节;《亚美尼亚语定义》，5.1;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二，页 373、418。

[2]感受和理解一起流入人类，相互交缠，一如既往。因为没 

有感受就不可能有理解，没有理解就不可能|有感受。丨”



164 赫耳墨斯秘籍

“但是，如果没有感受，理解能否被理解？就像在梦中描绘形 

象一样?”

丨有感受。丨：将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6 中标为存疑的 aisthenai 读作 aisthanthenai。

理解能否：.N ock(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96)提出，本段和下一段的讲话者也许有变，不过也可将文本理 

解为一段独白。

“1在我看来，在梦景中这两种官能都被消除了，尽管当睡者 

醒来，〈理解〉和感受〈总是相结合的。〉！不论如何，〈感受〉被分配 

给身体、貝魂，当感受的这两部分彼此相和谐的时候，就有理解的 

话语，由心灵生成。”

| 在我看来...相结合的。〉| : Nock ( 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96-97、101，注 8)将一连串十六个词标注 

为不可理解，Fesm辦 r e 却提供了 一 种 “假设”的译法，根照 

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4-375)，将 genonenai 

替换为 apogegonoonai [消除了]，在 egr6gorousi gar ；_ 醒来]后插人

aei hgnStai no6sis[理解...总是相结合的]。Ferguson从一种将

n o u s和 aisthesis[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共通理性” （koinos logos)的 

廊下派思想角度诠释了本段。

〈感受〉被分配：“感受” （he aisthSsis)为 Scott 所加；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97J 01，注 8。

[3]心灵思索每种心灵产物：当心灵从神接纳种子时〈接受〉 

善，当种子来自某些精灵般的存在时〈接受〉相反的那种。丨除非 

它由神照亮，否则丨秩序宇宙无处没有潜入心灵的精灵，以播散它



卷九论理解和感受 165

自身能量的种子，心灵思索已被播撒的—— 通奸、谋杀、袭击父亲、 

渎神和不敬的行为、通过上吊或坠崖而自杀，还有精灵的其他一切 

此类作祟。

心灵思索..........相反的那种）：关于心灵作为神圣种子或精灵

种子的被动基体，见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92-193。

|除作它由神照亮，否则丨：Festugifcre参考《赫耳墨斯集》卷 

十六第13-16节，并未翻译由 N o c k标注存疑的这个词组。“除

非...照党”（pl6n ton....pephStismenou)等词依赖于 Einarson 的

校订、删减和增补。C um on t在标注存疑的词组后发现了一处较长 

的脱漏，Festugifcre未作改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97、102，注 11;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0-181; 

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至卷二的评论》，页 103。

无处……精灵：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16节；《司铎拜 

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第 12节；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 419。

通奸...自杀：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丨02,注 12)认为这些并不是《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5 

节中的七种俗世恶德，不过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3,以及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31-333,后者列出 

了《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3、25节,卷六第1、3节中的呼应之处; 

同见C um ont,《星相学者的埃及》，页 135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419。

[4 ]极少数种子来自神，但是它们具有力量，且美且善一 美 

德、节制和虔敬。虔敬是对神的知识，已经认识神的人，充满种种 

善物，具有神圣的、不同于大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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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敬是对神的知识：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原理》（£>以nc / w f  

加《)2.15.6引用了一处十分相近的希腊语词组。N orden在《未识 

之神》，中引用了几处圣经以及古典时期的素材，其中有西塞罗 

《论神性》2. 61. 153 : “对神的认识，从中产生了崇敬 ” （Quae 

contuens animus accredit ad cognitionem deorum, e qua oritur 

pietas);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7节，卷六第5 节，卷十第 

4、8-9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2节;Festugifcre,《希腊人的个人 

信仰》，页丨33-134;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7;Sc〇U，《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5。

人...的想法：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7、103,注 13,将 tas nogseis theias ischei 译作 tient ses intellections 

de Dieu mSme[具有神自身的思想]或 a des pensSes dignes de Dieu 

[具有与神相称的思想];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 节；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419。

这就是大众不喜欢有知识者、他们也不喜欢大众的原因。他 

们显得疯狂，为自己招致取笑。他们受憎恨、受蔑视，甚而可能被 

谋杀。

大众……谋杀：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4-205,认为 

《赫耳墨斯集》第九卷的写作时间在《阿斯克勒庇俄斯》“之后不 

久”，“约为公元前280-前 300年。”认为此处显示出的对“在灵知 

中”的人的敌意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4-26节中描述的宗教纷 

争 (religious tension)的表现；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68 
引用《罗马书》8:28-30。

如我所说，美德必须栖居在此处下界，因为这是它的故土。它 

的故土是地上，不是如某些人要亵渎地宣称的那样是秩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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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惧神的个人会由于他意识到知识而抗拒这一切，因为对这样 

的个人而言，万物都是善的，即使他人认作邪恶的事物亦然。如果 

他们对他图谋，他便全然凭知识处之，他独力变恶为善。”

如我所说……是秩序宇宙：“我所说”（eipon e n)依照 Scott 

对抄本中e ipom en做出的改动而来；Nock and Festugfe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98。关于这种渎神W 论的例子，见《赫耳墨斯集》 

卷六第4 节以及下文第9 节注释，这是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 

斯》，页 103)所说赫耳墨斯主义者内部论战的另一例证，.丨o n a s和 

Festugifcre(《灵知》卷一，页 154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03,注 15-16,卷C2 ,页 371-372，注 135)称之为 

polfemique antignostique [敌对的论战]，引用柏拉图（《泰阿泰德》 

176A ;《蒂迈欧》你A 、68E ;《治邦者》（Sta如m a n) 269C - 2TOA、 

272D -273E ;《法义》896E -898C )作为“低级的、物质的宇宙必须 

是邪恶的”这一想法的来源a

Van M 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17,称之为乐 

观主义宇宙性宗教（cosmic re lig ion)和悲观主义灵知派之间的“中 

间立场”，B〇USSe t，《对 Josef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 

评论》，页 107-108将本文解释为乐观和悲观宇宙观的“聚合物”， 

并认为后者并非源于希腊。

Z ie lin s k i,《赫耳;堪斯主义灵知》，页335- 336，认为《赫耳墨斯 

集》卷六是对于《集》中逍遥学派二元论的最强表述，将《赫耳墨斯 

集》卷九视作柏拉图二元论:前者中宇宙本身即是恶的来源，后者 

中认为只有世俗事物当受谴责；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420,引用卷四第4 节，认 

为其中含有同本段呼应的一句话。词语“我所说”仿佛同Mah6 的 

观点及Fowden(上文）的观点都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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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再次回到关于感受的论说。让感受在理解中占有一 

席是人性的，但是，如我之前所说，并非所有个人都享受理解。有 

些会是物质的个人，另一些是精髄的个人。如我所讲，被恶德环绕 

的物质之人从精灵那里得来他们理解的种子，但是神拯救那些精 

髓上被善环绕的人。

如我之前所说……如我所讲：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5、 

21-22、32节，卷四第3 节，卷十第6 节，卷十三第丨4 节，卷十五第 

5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7 节;《=.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四，页 6;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20。但是无法 

明显看出《集》中是否提到过同上文第4 节类似的语言，虽然后者 

同柏拉图《泰阿泰德》176A - B 确实有相似之处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7-98、1〇3-丨04，注 15、2〇、21; 

Sc〇u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13。

神，万物的创造者，匠造它们时将万事万物造得像他自己，但 

是这些起初善的事物在使用能量时产生了分歧。秩序宇宙消磨而 

逝时，它的移动制造不同种类的生产：有些它用恶德玷污；有些它 

用善洗涤。因为秩序宇宙有它自身的感受和理解，阿斯克勒庇俄 

斯，不像人类，并不多样,但是强大得多、简单得多。”

神……他自己：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420,提 

出参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分歧……生产：“不同”原文为 diaphora，为 M o c k依 照 L . 

M6n a rd对 a p h o ra作出的校订（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98)。至于抄本上的 tribousa[消磨而逝]，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觅 98、104,注 22 )作 

par sa fr ic tio n[通过它的摩擦]，但疑其有误。Scott,《赫耳墨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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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页 182-183;卷二，页 215-216)校订为 trepousa[改变]。然 

而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4 节注释;也应注意orgaon在上文 

及下文第6节的出现。

有些...用善洗条：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乂灵知》，页336-

338,在本段到下文第9节的内容中看出“多神观实在论”（panthe­

istic realism) 的迹象 ，同他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逍遥学派及柏拉图主 

义的二元论形成对比；匕文第4 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卷 

六第4 节。

理解，阿斯克勒威俄斯：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98，依照 Foix de Candale,将 k in g s in读作 no6s in ,同上文第 

1节〇

[6]秩序宇宙中的唯一感受和理解是造出万物、并再次将它 

们消弭到它自身之中，它是神之意愿的一样器具。实际上，神造出 

这器具，让它主动在它内中造出万物，将它从神那里接纳的种子纳 

入它的保护。消解一切事物时，秩序宇宙将它们更新，当事物以这 

种方式被消解了的时候，秩序宇宙（如同生命的好农夫）借由与移 

动宇宙的变化过程同样的变化过程给予它们更新。没有〈任何事 

物〉不是秩序宇宙繁育的产物。通过移动，它使万物具有生命，它 

同时是生命的场所和造物者。

感受……器具：《灵知派经书》卷六，6.30-31中的祈愿者自 

称神之吹息的“器具、乐器”（instrum ent) ,并称 n o u s为神圣的琴 

拨;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八第2 节;上文题解；K eizer,《第八揭 

示第九》，页16、38。

到它自身之中：将 heauten读作 heauton [它自己]，以同 

kosmos相一致；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99、 

104,注 23,同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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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夫：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8-219,指出《希腊 

巫术纸莎草纸》卷一，26(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 

体咒语》，页3)呼唤好精灵（相当于埃及的库努牡）时将其称作ag- 

athe ge6rge[好农夫]。关于这一形象的其他例证以及相关的phut- 

ourgos[种植者、园丁]，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04,注 26。

没有〈任何事物〉：否定式（o u k)为编者依照T u m ebus所加；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9。

[ 7 ]所有物体都来自物质，但是方式有所不同：有些来自土， 

有些来自水，有些来自气，有些来自火。所有物体都是复合物体， 

有些复合程度更强，有些更简单。程度更强的复合物是较重的物 

体；没那么强的较轻。秩序宇宙的迅速移动通过引起不同种类的 

生产而产生多样性。秩序宇宙呼吸最频繁时，便给予身体各种性 

质，它们的丰盛仅仅是一样事物—— 生命。

秩序宇宙……呼吸：字面意为“气息”（pnoe),名词，同 

pnernna有关，关于后者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注释。同 

见下文第8 节，“通过大气吹人事物之中”；以及第9 节，“借由吹 

息造出生命”；Nock and Festugih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04, 
注 28;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0。

[8]因此，神是秩序宇宙之父，但是秩序宇宙是秩序宇宙中事 

物的父；秩序宇宙是神子，秩序宇宙中的事物由秩序宇宙所造。它 

被正确称作‘秩序宇宙’或‘排列’，因为它在生产的多样性中、在 

生命的生生不息中、在活动的不知疲倦中、在必然性的迅疾中、在 

元素的可联合性中、在诞生之物的秩序中排列万物。那么，它应该 

叫做一种‘排列’，就是必然且适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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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 切活物中的感受和理解均来自外部，通过大气吹入事 

物之中，但是秩序宇宙诞生之时获得了它们并永远如此，得到了它 

们，它便通过神的作用保有它们。

由秩序宇宙所造：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99、105,注30,将介词 h u p o译作 issus d u[出自、源自]，该词肯 

定是在表示动因。

‘秩序宇宙’或‘排列’……必然且适宜的了 ： “秩序宇宙”和 

“排列”这两种概念均由kosmos —词表达，关于 kosm os见上文《赫 

耳墨斯集》卷四第1 - 2节注释;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6。sustasei[可联合性]取自 Foix de Candale 对 suskiasei[投下阴 

影]的校订，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9则作 

“组合”。

[9]神并非没有感受和理解，即使有人会这么说，在过盛的虔 

敬中犯下渎神。因为存在的万物都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它们 

由神的作用诞生。它们依赖于那高高在上者，它们有些借由身体 

而作用，另外一些借由精神的（psychic)实质移动，或者借由吹息 

造出生命，或者吸纳被消耗的残余，而且它本应如此。或者毋宁 

说，为了展现事实，我应当说神并不包含这些事物。他是它们全 

部，因此他获得它们并非如同从外部增添某物，而是自由地将它们 

给予外界，这便是神的感受和理解，总是在移动万物。存在之物永 

远不会被抛弃。我说起存在之物，便是说起神。因为神在他内中 

持有存在之物；没有在他外部的；他不在任何事物之外。”

并非没有...过盛：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37,

以及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丨3,在本段中辨认出了另一 

段赫耳墨斯主义的驳论（上文，第 4 节注释），这次同《赫耳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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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二第5 节有关。

依赖于那南尚在上者：《赫耳墨斯集》中动词arta6 意味着某 

种较低级的存在与较高级的存在之间的衍生、从属和依赖关系 

(N o c k a n 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7,注丨0;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96-397);此处英文译作depend 

from[依赖于]而非depend on[取决于]，较之于其他地方更加顺畅 

一些，相关内容见《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4、15、23节 ，卷十一第4 

节，卷十六第4、17节;S« m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6。

[10 ] “你若留心注意，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些在你看来就应当 

是真实的，但你若没有知识，就会难以相信它们。理解就是相信， 

不相信就是不理解。经理性思索的论说〈并没有〉达到真理，但是 

心灵是强有力的，而且，当它受理性引导上升到一定程度，它就有 

办法达到真理〈的地步〉。

理解就是相信：从这种意义上，“理解”（noesai)同下文提到 

的“理性论说”（logos)相互对立，等同于信仰（pisteusai)„ Dodds 

(《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教徒》，页 120- 123)论证到，这种 

相等关系同多神教观点相去甚远，即使同波菲利之前的新柏拉图 

主义者也相差甚远。对于熟悉古典竹学的人而言,p is t is是心灵的 

一 种较低级状态，因为它是一种未经理性说服（logismos)的认同； 

基督教徒因为称颂p is t is而被批评为缺乏理性。D odds对 p is t is的 

诠释同 Fowde n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1〇1)对本段的评论形 

成对比：

神圣的与人性的知识、理性与直觉是相互依赖的，这种古 

代观点表述得简直不能更简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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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tnu inn(《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 179-182)认为古希腊语 

中的p is tis并不是宗教术语，不过在赫耳墨斯主义时期获得了与 

宗教相关的含义。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293-296总结 

出，《赫耳墨斯集》卷九的这一节是p is tis作“宗教信念”解释的“最 

佳考据”，他认为这一涵义“在多神教文本中不算常见……但 

是……也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 Bousset，《主基督》，页 200 - 207, 

强调斐洛将廊下派哲学家内在的信念变为了另一种植根于上帝的 

信念。P is t is甚至可以被人格化，就像在《信仰的智慧》中那样。

在《赫耳墨斯集》中，Ff；stugifere( I\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97-98、丨05,注 3、35-36)辨认出了“一种已有完善 

定义的信仰概念”：神启通向使人可以相信不可见之物的gr^sis 

[灵知]。和 p is t is和 gnSsis联系在一起的理解并不是经过推理过 

程而产生的认知;它是神秘主义者或受洗的人所获得的一种直接 

的洞见或直觉n

对于智慧及其同源词汇在希腊语本中的其他几次出现，见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2节,卷四第4、5、9节 ，卷六第6 节,卷十一 

第 1节，卷十六第4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9节;在灵知派文本 

中的出现见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68、261、282、294、305、321- 

322、337、349、433;同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28节。

不相信...强有力的：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 0 5 ,注 3 5 ) 在不定式 a p istf isa i [不相信]前插人 

冠词 t o。第 个 否 定 词 o u 为 N o c k 依据 Z i e l i n s k i而对抄本中的 

m o u 或 m o i作出的校订。

引导...〈的地步〉：关于“引导”（hod6g6the is) ,见上文《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26-27节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00中插入了 he6s[到……的地步h

心灵细心考量这一切之后，发现它全部都与理性的发现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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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它便开始相信了，并且在这美丽的信念中找到安宁。那么，通 

过神的一个行为，那些已经理解的会认为我说的是可信的，那些没 

有理解的则不会认为它可以相信。关于理解和感受就说 

这些吧。”

细心考量这^一切 ：Festugibre 作 embrass6 d’une mSme vue[被 

一种同样的景色环绕]，然而参考J. H . Sleeman and G. P o lle t，《普 

罗提诺辞典》，p e rin o e in词条，及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05-106,注 37。



卷十

赫耳墨斯之论说：密匙

[1 ]“阿斯克勒庇俄斯，昨日的论说我已托付于你。我将今日 

的托付给塔特，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向他所述的《普遍论说》 

的总结。”

“因此，塔特啊，父神和善具有相同的本质—— 或毋宁说是活 

动；‘性质’是指代丨“成长”1和“增多”的术语，适用于变化和移动 

的事物……‘活动’则也〈适用于〉未被移动者、神圣者，意即 I 他自 

愿将人类纳入其中。在其他地方丨我教授过关于神圣的和人类的 

活动〈的内容〉，现在应当从和那些其他场合相同的意义上理解 

这些。”

[2]“神的活动是意愿，他的精髓是意愿万物存在。因为父神 

和善无非是万物的存在，是不再存在之物的〈存在〉，至少正是它 

们存在的实质。这是神，这是父,这是善，其他事物与他均非同类。 

因为秩序宇宙也〈同〉太阳〈一样纟，正是通过参与（partic ipa tion)而 

存在的事物的父，但对于活物而言，它并非也—— 和神一样—— 是 

善或生命的缘由。如果它是起因，它就不论如何全然受善的意愿 

的约束，没有善的意愿，就没有事物能够存在或诞生。

[3 ]父以太阳的方式接纳对善的欲求，使他的儿女被创生、被 

抚育，因为善是造物的本原（p rin c ip le)。但是善不能诞生在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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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任何事物、却意愿万物诞生的他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之中。我 

不会说‘他造物’，塔特，因为造者时常在性质和数量上均有不足， 

因为他时而创造，时而不创造;他一会儿创造这种和这些，一会儿 

又相反。但是父神是善，因为他〈意愿〉万物诞生。

[4] 那么，对于能够看到的〈人〉而言便是如此。因为神也愿 

望他看见，丨而它也在他身上简短发生了，丨一切其他均因而发 

生……因为被认清是善所特有的。〈这〉就是善，塔特。”

“父，你用一种映像充满了我们，它是善的，而且十分美丽，我 

心中的眼睛在这样的映像之中几乎I 失明！。”

“是的，但是善的映像不同于太阳的光线，由于后者是热烈 

的，所以它会用光使眼睛晕眩，让它们闭合。相反，善的映像照亮 

可接纳智性光辉影响的〈人〉，使〈他〉可以接纳它。它的探查更加 

尖锐，但是不构成伤害，充满种种不朽。

[5] 能够更深地啜饮映像的人常常陷人睡眠，离开身体，移向 

最美好的景象，就像我们的先祖乌剌诺斯与克洛诺斯身上发生的 

那样。”

“但愿我们也能看到它，父。”

“诚然，我的孩子,但愿我们能够。但是我们此刻于这种景象 

而言仍太弱小;我们还不够强大，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看到善 

的无法败坏、无法领悟的美。当你无法说出任何与它相关之事时， 

你就会看到它，因为关于它的知识是神圣的岑寂和一切感觉的 

抑制。

[6 ]理解了它，就无法理解任何其他事物；看过了它，也就不 

能再看任何其他事物或听到任何其他事物，他也丝毫不能移动他 

的身体。他保持静止，身体一切感受和运动都被忘却。

这美照亮了他的全部心灵，便引燃他的整个灵魂，通过身体将 

它拉向上方，美将他整个人化作精髓。因为当灵魂看过善的美，我 

的孩子，它在人类身体中的时候就不能被神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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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神圣化，父—— 你的意思是?”

“任何分开的灵魂所具有的改变，我的儿子。”

“你说‘分开的’是作何意?”

“在《普遍论说》中你难道没有听闻，所有秩序宇宙中往来回

旋的所有灵魂-----如既往被划分出来—— 均来自那万有之灵

魂？那么，这些灵魂有诸多改变，有些是向着更幸福的运数，另一 

些相反。蛇一般的变作水中生物;水一般的变作旱地上的事物;旱 

地上的灵魂变作有翅的事物;空气中的变作人类;人类变作精灵， 

拥有不朽的开端，便因此进人诸神的阵列，其实有两个阵列，一个 

游移，一个固着。

[8] 这便是灵魂最完美的荣耀。但是倘若一个进人了人类的 

灵魂仍然恶毒，它就既不能品尝不朽也不能分享善，只能沿路返 

回，向下冲向群蛇，这便是对恶毒灵魂宣告的判决。”

“灵魂的恶德是无知。当灵魂盲目、辨别不出任何既非它们 

的本质、亦非善物的事物之时，它便被身体的激情动摇，那可怜的 

东西—— 在对自身的无知中—— 就变成了卑劣、丑怪之物的奴仆， 

将身体像负担一样承载，不能统治，而是被统治。这就是灵魂的 

恶德。

[9] 相反,灵魂的美德是知识;因为有知者是善的、是虔敬的， 

已经是神圣的了。”

“这〈有知者〉是谁，父?”

“ 一位所说甚少、听闻甚少者。我的儿子，他同阴影搏斗，阴 

影把时间浪费在言谈和倾听言谈上。这位既不说起也不听闻父神 

和善神。如此一来—— 即一切存在之物皆有感受，因为它们没有 

它们便不能存在—— 然而知识同感受相去甚远；因为对象起支配 

作用的时候产生感受,知识就是学习的目的，学习是神的馈赠3

[10] 因为一切学习都是非物质的，将心灵本身作为器具，正 

如心灵使用身体。那么，心灵的和物质的二者皆进人身体。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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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必须是对立性和相向性的产物，别无他法。”

“那么，这物质之神是谁?”

“秩序宇宙,它是美的却不是善的，因为它是物质的且易受影 

响，在所有受影响的事物之中它列于首位，但是它在存在之物之中 

是次要的，而且本身并不完满;它一旦诞生，便永远存在，但是它存 

在于转变之中，永远作为性质和数量的转变而诞生;因为它受制于 

运动，而物质的每样运动都是转变。

[11] “心灵的不可移动性这样开始了物质的运动：由于秩序 

宇宙是一个球体—— 是一个头部—— 由于头部上方没有物质之物 

(正如双脚下方没有心灵之物，那里一切都是物质），由于心灵是 

球状移动的头部—— 就是以头部的方式—— 所以同这头部（灵魂 

〈就在其中>)的膜连结的事物本质上是不朽的，仿若它们具有更 

多灵魂而非身体，因为身体是在灵魂中被造出的;但是，同膜相距 

很远的事物是必朽的，因为它们具冇更多身体而非灵魂；因此，每 

样活物，宇宙亦然，都是由物质的和心灵的组成的。”

[12] “秩序宇宙是第一个，但是秩序宇宙之后第二样活物是 

人类，它是必朽之物之首，并同其他活物一样被赋予灵魂。此外， 

人类不仅不是善的，而且还是恶的，因为他必朽。秩序宇宙不是善 

的，因为它移动，但是它不是恶的，因为它不朽。但是人类因为移 

动且必朽,所以是恶的。

[13] 人类灵魂是这样被运载的：心灵在理性中；理性在灵魂 

中；灵魂在吹息中;吹息经过静脉、动脉和血液，移动活物，通过说 

话的方式托起它。”

有些〈人〉因此认为灵魂就是血液，弄错了它的本质，没有看 

到吹息必须先被抽回灵魂当中，而后血液变稠、静脉和动脉放空， 

这才会毁灭活物;这就是身体的死亡。”

[14] “万物依赖于同一个开端,但是这开端依赖于同一和唯 

一者，开端在移动，以使它能够再次转变为一个开端;然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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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保持静止，并不移动。那么存在这三者:父神和善、秩序宇 

宙、人类。神容纳秩序宇宙，但是秩序宇宙容纳人类。秩序宇宙成 

为神子，但是人类成为秩序宇宙之子，一如既往，是一位孙儿。”

[15] “因为神并未无视人类;相反,他完全认清他，并愿望被 

认清。对于人类，这是唯一的救赎，即对神的认识。这是向着奥林 

普斯（O lym pus)的上升。灵魂只有以这种方式成善，虽然它并不 

〈永远〉是善，而是会成为恶。它必然如此。”

“三倍伟大者啊，你是什么意思?”

“想象一个孩子的灵魂，我的儿子，它尚未接受同自身的分 

离;它的身体尚未完全获得形体，丨它迄今只有一小部分身体！。 

从各方面看来它多么美丽，尚未被身体的激情玷污,仍然紧密依赖 

秩序宇宙的灵魂。但是当身体获得形体，将灵魂下拽到身体的卑 

劣时，同自身分开了的灵魂便生出遗忘，它不再分享美与善。遗忘 

化作恶德。

[16]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离开身体者身上。当灵魂向着自 

己上升，吹息便被吸人血液，灵魂进人吹息,但是心灵由于本质便 

是神圣的，就受到净化，摆脱外衣，获得火般的身体，四下蔓延，将 

灵魂留给审判，留给它应得的回报。”

“你是什么意思，父亲？你说灵魂是心灵的外衣、吹息是灵魂 

的外衣，那么心灵如何与灵魂分离，灵魂又如何与吹息分离?”

[17] “听者必须具有与讲话者相同的心灵，我的儿子，而且也 

必须具有相同的吹息;他必须有比讲话者的言语更快的听觉。这 

些外衣在土的（earthy)身体中组合在一起，我的儿子，因为心灵不 

能独自赤裸地置于土的身体中。土的身体不能支撑如此伟大的不 

朽，如此伟大的威严也不能忍受与受情感制约的身体的亵渎接触。 

因此，心灵用灵魂作为遮盖物—— 灵魂本身就是某样神圣的事 

物—— ，以吹息作为某种穿盔甲的仆从。吹息统治活物。”

[18] “那么，当心灵摆脱了土的身体，便立刻穿上自己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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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火的长袍，在土的身体里的时候它不能留在这长袍中。（因为 

土不能承载火;即便小小的火花也能焚烧整个事物;这就是水遍布 

大地，如篱笆或墙壁一般保护它不受火焰焚烧的原因。）心灵是所 

有神圣思想中最具穿透力的，它的身体是火，是所有元素中最具穿 

透力的。既然心灵是万物的造物者，它就在造物中用火作为一样 

器具。万有之心灵是万物的造物者;人类心灵仅是地上存在的事 

物的造物者。既然人类之中的心灵被剥夺了火焰，它就无力匠造 

神圣之物，因为它在它的栖所中是人类的。

「19 ]人类灵魂—— 指的并非所有灵魂，只有虔敬的〈灵 

魂〉—— 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精灵的、是神圣的。这样的灵魂摆脱 

身体、战斗过虔敬之战斗后，便完全成为心灵。（认识神圣并且不 

对任何人犯下过错即是虔敬之战斗。）然而,不虔敬的灵魂留在它 

自己的精髓中，惩罚它自己，寻找土质的身体以进入—— 当然是一 

个人类的身体。因为其他身体都不可包含人类灵魂;人类灵魂不 

许堕落到无理性动物的身体中。这是神的法则，为了保护人类灵 

魂不受如此羞辱。”

[20] “那么，父啊,人类灵魂娃如何受罚的？”

“我的儿子，对于人类灵魂而言，还有什么比不虔敬更重的惩 

罚呢？哪种火焰燃烧得比不虔敬更加熊熊呢？哪种野兽能像不虔 

敬伤害灵魂那样贪婪地伤害身体？你难道看不到不虔敬的灵魂忍 

受的是何种折磨吗，〈它〉哭号、尖叫，‘我着火了，我在燃烧;我不 

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这可怜虫被那些令我着魔的邪恶给吞噬 

了;我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些难道不是受罚的灵魂的叫喊么？ 

我的儿子，难道你也相信他们全都所想，即离开身体的灵魂会成为 

动物么？这大错特错。

[21] 因为灵魂是这样受罚的：心灵一旦成为精灵，就受到指 

引，获得火的身体，以侍奉神，进人了最不虔敬的灵魂之后，心灵就 

用作恶的严惩来折磨那个灵魂;受到这样的严惩，不虔敬的灵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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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谋杀、侮辱、诽镑以及人们以之作恶的多种多样的暴行。但是 

心灵若进入了虔敬的灵魂，它就指引它前往知识之光。这样的灵 

魂永不会倦于唱诵赞诗和褒奖，总在祝福众人，用每个行为、每个 

言辞向他们行善，以纪念它的父。”

[22] “因此，我的孩子，向神致谢者必须通过祈祷，来获得善 

的心灵。然后灵魂便可以升到某种更伟大而非更渺小的事物之 

中。存在一个灵魂的共同体:诸神的灵魂同人类的灵魂集聚，人类 

的灵魂同无理性事物的灵魂集聚。更伟大的负责掌管更渺小的： 

诸神负责人类，人类负责无理性事物,神负责掌管它们所有。因为 

他比它们所有都更伟大，而所有都比他更渺小。因此秩序宇宙受 

制于神，人类受制于秩序宇宙，无理性事物受制于人类。神高踞一 

切事物之上，看管他们。能量就像神放出的射线，自然力量就像秩 

序宇宙放出的射线，技艺与学识就像人类放出的射线。能量通过 

秩序宇宙、通过秩序宇宙的自然射线，对人类产生作用，不过自然 

力量通过元素产生作用，人类通过技艺、通过学习产生作用。

[23] 这就是宇宙的统治，依赖于一元的本质，通过同一的心 

灵拓展。没有什么比〈心灵〉更像神，没有什么更活跃、更具将人 

类与诸神统一、将诸神与人类统一的能力;心灵是好精灵。完全充 

满心灵的灵魂是受祝福的，完全空无心灵的灵魂是可怜的。”

“我的父，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孩子，你难道以为每个灵魂都拥有善的心灵？我们当 

下的论说谈论的是这种心灵,而不是我们早先说起过的被正义遣 

往下界的奴仆般的心灵。

[24] 因为若没有心灵,灵魂就

……既不能说出 

也不能成就任何事。

心灵常常从灵魂中飞出，在那个时刻，灵魂既不看也不听，只 

是像无理性动物一样行动--- 1：、灵的力量如此之大。但是心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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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长久留在怠惰的灵魂中；它丢弃这样的灵魂，因为它执着于身 

体，受它限制遮蔽。我的孩子，这样的灵魂不具有心灵，因此决不 

能说这样的事物是人性的。因为人类是像神的活物，不可同地上 

其他活物相比，只可同天上那些叫做诸神的相比。或者更好地来 

说—— 如果敢于说出事实—— 真正人性的那位也在这些诸神之 

上，或者至少它们的力量是完全相等的。”

[25 ] “因为天上的诸神都不会下到地上，丢弃天空的边界，然 

而人上升到天上，将它测量，知道它的峰巅和深渊中有什么，精确 

理解所有其他的，而且—— 比这所有都更伟大—— 他没有丟弃大 

地，就变得高高在上，他的范围如此广大。因此，我们必须敢于说 

地上的人类是必朽的神，天上的神是不朽的人类。那么，万物借由 

秩序宇宙和人这二者而存在，但它们全部借由一元的行为而 

存在。”

[题解 ] Sc o tt,《赫珲墨斯集》，卷二，页 231 - 232，认为题目中 

的“密匙”暗示引向某种秘仪的通路，然 而 Festugifere ( Nock and 

F es tug ik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丨07;《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启示》，卷 •，页 12-13;比较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4) 

认为它暗指本卷简明扼要的件质，和下文第1节“总结”-同的暗 

—样。N ock(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2、 

114-115，注 2)认为本篇概述十分没有条理，并且认为它的成文U 

期“较晚”。

关于一份据称是摩西所著的《密匙》，见《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十三，22、31、36、60、383、431、737 (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72-173、182、184、189); Mussies，《托 

特一赫耳墨斯的犹太诠释》，页 94; Gager，《希腊罗马多神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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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页 1 4 9 ;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4 节，关 于 “光” 

的注释。

[1]“阿斯克勒庇俄斯，昨曰的论说我已托付于你。我将今曰 

的托付给塔特，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向他所述的《普遍论说》 

的总结。”

昨曰的....总 结 ：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13，注 1)注意到，卷九的开头同样提到（也许是编 

者所为）一场前一天所作的论说，但是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28-232)认为卷十与卷二和卷六的相似之处更多。

《普遍论说》（ Discourses) ( genikSn log5n ;依照 P a tr iz i, 

将 h e n ikd n校订为 genikSn) —-一 F 文第7 节以及《赫耳墨斯集》卷 

十三第1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三第1节、卷六第 

1 节、卷 五 F ，B. 6—— 可 能 指 代 有 别 于 另 一 系 列 “详 细 ” 

(diexodiko i)文本的一个系列，可能是《赫耳墨斯集》卷五第1 节 

diexeleusom ai及《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节 diexodicaque(将 exoti- 

caque读作 diexodicaque)所指；同见卷四第1 节

《灵知派 经 书 》，卷六，6.63.2-3提 到 “概述、引导性的 

(exodiakoi)论说。”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97- 100)认为， 

哲学的《赫耳墨斯集》的绝大部分，除了最开始的几篇《赫耳墨斯 

集》卷一、卷十三，《灵知派经书》卷六第6 节以外，都属 ]•这种对 

初学者有益的内容的预备性论说，含有“哲学的 paideia [教诲]” 

(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9 节注释）。

丨司见：区利罗《驳尤利安》，553A 、588B (N o c 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135-136、l 4 l -142;Sc〇t t,《赫耳墨斯 

集》，卷四，页 204、215) ; W . K ro ll,《保利古典学实用百科全书》，卷 

A /1,页 796_797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17;N oc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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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讲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 1 3 -丨15，注 2 ，卷二，页 297、 

3 5 7 ,注 9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7_8;Grese，《赫 

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6 7 -6 9 ;D OUglaS M. Parrott 

编译，《灵知派经书》，卷六，页 3"71; K e iz e r ,《第八揭示第九》，页 

5 9 -6 1、8 3 -8 6。

“因此，塔特啊，父神和善具有相同的本质---或毋宁说是活

动；‘性质’是指代丨“成长”丨和“增多”的术语，适用于变化和移动

的事物...‘活动，则也〈适用于〉未被移动者、神圣者，意即丨他自

愿将人类纳入其中。在其他地方 j 我教授过关于神圣的和人类的 

活动〈的内容>,现在应当从和那些其他场合相同的意义上理 

解这些。”

毋宁说是活动……〈适用于〉：这里译作“活动”的词是ener- 

geia，希腊语本中出现四十三次。最广义的“活动”一词在苏格拉 

底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它作为逍遥学派哲学术语，意为与 

“潜能”相对的“活动”，但是在希腊时期,energeia获得了一系列新 

的专门用法，作为宇宙学、天文学、魔术及恶魔学语境中的一种 

“力量”。例如，圣经中的 energe ia几乎总是恶魔的或是神圣 的 。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 ，页 134,注 

75,页 140-142)认为《赫耳墨斯集》中常常（例如下文第2 2 节）取 

这种含义，特别是天文的“影响”或魔术的“力量”。见《新约神学 

辞典》，卷二，页 652-654 ; S c o t 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3、27 7; 

J. K r〇l l ，《H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200 - 2 04。

丨“成长”丨和“增多”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13,将“成长”（PhuSe6s)标为存疑，并指出 S co tt建议处理 

为 phusis genese5s〇

移动... 未被移动者：Nock and Festug itre，《赫耳墨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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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页 113,在“移动”（k in6ta )后标注脱漏;此处采用N o c k的建 

议，在 k a i和 a k in fita之前插人he de... peri t a 四个词。

神圣者...其他地方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13 ,将 anthr6peia后面的一连串七个词标注为不可理解； 

此处给出的译文基于Node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中《校 

勘记》里再现的S co tt的重构方式，其中有词序调换和词语添加。

[2] “神的活动是意愿，他的精髓是意愿万物存在。因为父神 

和善无非是万物的存在，是不再存在之物的〈存在〉，至少正是它 

们存在的实质。这是神，这是父，这是善，其他事物与他均非同类。 

因为秩序宇宙也〈同〉太阳〈一样〉，正是通过参与（partic ipa tion)而

存在的事物的父，但对于活物而言，它并非也----和神一样----是

善或生命的缘由。如果它是起因，它就不论如何全然受善的意愿 

的约束，没有善的意愿，就没有事物能够存在或诞生。

神的活动是意愿：关于赫耳墨斯主义中对神圣意愿的其他处 

理方式，「6511^細 （!\〇€11311(1?63吨彳抽，《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5-116,注 4)引用《赫耳墨斯集》卷一第8 节，卷四第1节，卷十 

三第2 节以及《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8、丨9、20、26节 ；同见卷十三第 

19节;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331.

因为父神... 实质：这种译法更接近Festugifere《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 ,注 4,页 5 7注 2,而不是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3-114,注 4a ;N o c k将本段最

后五个词alia huparxin aut^n ton onton[至少... 实质]标为存疑，

并怀疑是注释。

〈同〉太阳〈一样〉：在 k a i[也]前面插人h fe [同... ..样]，

同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4、117,注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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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以太阳的方式接纳对善的欲求，使他的儿女被创生、被 

抚育，因为善是造物的本原（princ ip le )。但是善不能诞生在不接 

纳任何事物、却意愿万物诞生的他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之中。我 

不会说‘他造物’，塔特，因为造者时常在性质和数量上均有不足， 

因为他时而创造，时而不创造；他一会儿创造这种和这些，一会儿 

又相反。但是父神是善，因为他〈意愿〉万物诞生。

因为他〈意愿〉：《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57, 

建议插入 the le in [意愿];比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114、119,注12。

[4]那么，对于能够看到的〈人〉而言便是如此。因为神也愿 

望他看见，丨而它也在他身上简短发生了，| 一切其他均因而发 

生……因为被认清是善所特有的。〈这〉就是善，塔特。”

对于能够看到（see)的人而言便是如此：N o c k认为此处的指 

涉难以辨认 ; Nock and Festug ih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4。

愿望他看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0。

I 而……发生了，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0-61中，Festugifere没有米用他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114、119,注丨4 中给出的解读方式;N o c k将 kai a u tii, 

malista de a u to五词标为存疑，Festugifcre作的改动仅是在d e 后面 

添加逗号。

因为被认清（recognized)是善所特有的：将 to u to n读作 touto 

[它]，同《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0;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0,注 15; Nock (页丨14)作 

tou ton，并标注出 S c o tt指 出 的 estin [发生]后面的脱漏，但是 

Festugifere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不》，卷四，页 57，注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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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中并未标注脱漏。

〈这〉就是善：“这”（tout。）是《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四，页 57,注 1 中 Festugifere作的添加。

“父，你用一种映像充满了我们，它是善的，而且十分美丽，我 

心中的眼睛在这样的映像之中几乎j 失明U ”

几乎|失明丨：N o ck (N o 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14，给抄本中的动词esebasthe [感到害怕]标为存疑;关于 

esbesthe[失 明 ]，见 Scott,《赫 耳 墨 斯 集 》，卷 四 F ，页 376; 

Festugifere，《希腊人的个人信仰》，页137-138、176;同见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0,注 16;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38;Jan H elderm an,《论灵知派中神之异象》，页 

245-246。

“是的，但是善的映像不同于太阳的光线，由于后者是热烈 

的，所以它会用光使眼睛晕眩，让它们闭合。相反，善的映像照亮 

可接纳智性光辉影响的〈人>，使〈他〉可以接纳它。它的探查更加 

尖锐，但是不构成伤害，充满种种不朽。

使眼睛晕眩：动词 kataugazS意为“点亮”或者“照耀”，同样 

指代太阳遮掩恒星或行星;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 ，页 120,注 17;《希英字典》，“kataugaz6”词条,2。

FeStugifc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48-49;《三倍伟大 

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360)认为从这里开始直到第6 节的 

片段具有赫耳墨斯主义中某一流派中gn5SiS 的特征，这一流派通 

过启迪及天启了解上帝，而不是通过推理和探究；因此，这段对话 

中才会使用赫耳墨斯主义固定短语novit qui c o lit[敬神者知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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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塞>里卡（Seneca)的 co lit qui novit [知神者敬神](《书信集》 

[Le«m ]95.74 ) ,即 Festugifere在《赫耳墨斯集》卷五第3 节中找到 

的相反的态度，其中的建议是：“你若想看见神，就理解太阳”；见 

上文，卷九第4 节;下文卷十第9-1 0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2 

节；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285、291 -292、369。

[5 ]能够更深地啜饮映像的人常常陷入睡眠，离开身体，移向 

最美好的景象，就像我们的先祖乌剌诺斯与克洛诺斯身上发生的 

那样。”

“但愿我们也能看到它，父。”

常常... 克洛诺斯：Z i e l i 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46-

348,将从身体的逃脱理解为他在《赫耳墨斯集》卷十第4 - 9节中 

找到的一种柏拉图主义禁欲主义的主题，将这些段落同《普遍论 

说》（上文第1节）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它同第10-25节的 f o M 〇r- 

[神学词语汇编]区分开来。

N ock(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115)依照 

Tiedem ann，省略 po llak is[经常]后面的冠词de。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贞240-241)认为乌剌诺斯（Oiinm os)和克洛诺斯（Kro- 

n〇S)可能是希腊版本的埃及神舒(Shu)和塞布（Seb)，后者是大地 

之神，前者是大气之神。舒和塞布有时被认为是托特和赫耳墨斯 

的先祖—— 祖父和父亲。

神话论主义者（Euhcmerist)认为克洛诺斯和乌剌诺斯原本是 

人，死后神化，得到了善的异象（v is ion),这一观点见Scott，《赫耳 

墨斯集》，卷四，页 2 4 3 - 2 4 4中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原理》1.11.61; 

《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 1 4 . 2 - 4 )和普塞洛斯（《坦塔 

罗斯寓言》[AWegory on Tarata/cM])作品中对本段的论述的引述;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2-123,注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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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材料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对《王制》和其他柏拉图作品 

的评论出发，J .H . W a s z i n k ,《赫耳墨斯集中做梦的克洛诺斯》，页 

639-653,借着亚里士多德的通俗作品，给神话论增添了一层俄耳 

甫斯教的色彩。

“诚然，我的孩子，但愿我们能够。但是我们此刻于这种景象 

而言仍太弱小；我们还不够强大，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看到善 

的无法败坏、无法领悟的美。当你无法说出任何与它相关之事时， 

你就会看到它，因为关于它的知识是神圣的岑寂和一切感觉 

的抑制。

还不够强大：N o c k  am】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贡 

115，依据 P a triz i,将 hout5s 读作 oup6。

神圣的岑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 l ;N〇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4,注 25;《赫耳墨斯集》，卷 

一第30节，卷十三第2 节。

[6]理解了它，就无法理解任何其他事物；看过了它，也就不 

能再看任何其他事物或听到任何其他事物，他也丝毫不能移动他 

的身体。他保持静止，身体一切感受和运动都被忘却。

运动都被忘却：抄本写做epilabomenos [作出的]，但是《无名 

基督徒赫尔米普斯:关于占星术的对话》（如〇/1)7̂ 671/̂ <̂1；11_//6；'- 

办 as/ro/og!Vi rfi'a/o g u i)显示应作 epi〗athomenos [忘却];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1 - 2 42、43 2 - 434;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5;《赫耳墨斯集》卷十六 

第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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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美照亮了他的全部心灵,便引燃他的整个灵魂，通过身体将 

它拉向上方，美将他整个人化作精髓。因为当灵魂看过善的美，我 

的孩子，它在人类身体中的时候就不能被神圣化了。”

照亮了...引燃：关于此处的perilampsan，analam pei及上文

第 4■节的eklampei，见 Klein，《光的术语》，页 117-19，123;《赫耳 

墨斯集》卷五第2 节，卷十六第16节。

美：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6,采用抄

写员增添的冠词 to。

人类身体……不能：关于成神的时刻，见下文《赫耳墨斯集》

卷十三第1 节，“再次降生”的注释;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 一 ，页 125-126 ,注 27 ; FeStugifcre,《希腊人的个人信仰》， 

页 125-126; 5(；〇« ,《赫耳墨斯集》，卷 二 ，页 2 38、2 4 0 -2 4 2，卷四尸，

页 3 7 7 ; R e i t z e n s t e i n ,《希腊奥秘宗教》，页 369-3*72。

[7 ] “神圣化，父—— 你的意思是？”

“任何分开的灵魂所具有的改变，我的儿子。”

“你说‘分开的’是作何意？”

“在《普遍论说》中你难道没有听闻，所有秩序宇宙中往来回

旋的所有灵魂----- 如既往被划分出来—— 均来自那万有之灵

魂？那么，这些灵魂有诸多改变，有些是向着更幸福的运数，另一 

些相反。蛇一般的变作水中生物；水一般的变作旱地上的事物•，旱 

地上的灵魂变作有翅的事物；空气中的变作人类；人类变作精灵， 

拥有不朽的开端，便因此进入诸神的阵列，其实有两个阵列，一个 

游移，一个固着。

改变：比较下文《赫耳墨斯集》卷 十 第 1 9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126，注 29; Scott，《赫耳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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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二，页 243-244。

《普遍论说》...所有灵魂：从第7 节的同组 ouk ekousas —

直到对话结束的许多段落均由S t o b a e u s重作,N o c k 根据它修 1丨:不 

完整的《赫耳墨斯集》；关于“普遍”，见上文第 1 节；B o u s s e t ,《对 

J o s e f  K r 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 5 5。《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81 - 8 2 ，认为本段教条式地表现 

了廊下派关于世界之灵作为人类灵魂之源的学说，并引用下文第 

1 5 节以及《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4 节。

[8]这便是灵魂最完美的荣耀。但是倘若一个进入了人类的 

灵魂仍然恶毒，它就既不能品尝不朽也不能分享善，只能沿路返 

回，向下冲向群蛇，这便是对恶毒灵魂宣告的判决。”

完美的荣耀：希腊词语 d o xa可作“意见”之意，柏拉图（《会 

饮》202A ;下文第9-10节注释）用它指代介于无知和知识之间的 

一 种精神状态;它也可以指代人们在他人意见中的“声望”—— 因 

此有“荣耀”之意。两种含义均在希腊语的正常用法范围之内，二 

者在《赫耳墨斯集》中也均4〗出现;关于含有贬意的“意见” 一词， 

见《赫耳墨斯集》卷六第3 节，卷十二第3 节，卷十六第1节，关于 

“荣耀”，见《赫耳墨斯集》卷三第1节，卷十四第7 节。

Nock 和 K it le l(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6-]27,注32;《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 252)认为这里应该是 

希腊语的普通含义，然而在《新约》和《七十士圣经译本》中，doxa 

经常指代希伯来语的 I s a y t 即人类所感知的“以光辉、华彩或令 

人眩晕的光的形式”出现的神（Dodd,《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206),这一含义在巫术纸莎草纸中也出现过（《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十三，570-575[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 

咒语》，页 186]);ReitzenSte 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5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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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7;《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 

233-237、242、247、252-253〇

“灵魂的恶德是无知。当灵魂盲目、辨别不出任何既非它们 

的本质、亦非善物的事物之时，它便被身体的激情动摇，那可怜的 

东西_ 在对自身的无知中—— 就变成了卑劣、丑怪之物的奴仆， 

将身体像负担一样承载，不能统治，而是被统治。这就是灵魂

的恶德。

恶德……灵魂的美德（第 9 节）：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 383,指出《亚美尼亚语定义》,7.5中有类似的语言; 

见《赫耳墨斯集》卷六第5 节，卷九第4 节。

被……动摇：同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丨92,依照

Tiedem ann，作 entinassetai;比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17;D odd,《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15。

丑怪之物：这里的译法更接近《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三，页 105,注 2,而不是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27，注 36; Festugifere在前者中指出（和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93,注 3,卷二，页 244-245相反），所有 

身体都与灵魂为敌，不仅是低等动物的身体；比较Dodd，《第四福 

音书的阐释》，页 15;《阿斯克勒庇俄斯》第12节。

[9]相反，灵魂的美德是知识；因为有知者是善的、是虔敬的， 

已经是神圣的了。”

“这〈有知者〉是谁，父？”

“ 一位所说甚少、听闻甚少者。我的儿子，他同阴影搏斗，阴 

影把时间浪费在言谈和倾听言谈上。这位既不说起也不听闻父神 

和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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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者...神圣的了：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80，认为这是一种特征明显的“东方”概念。

言谈上：同《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62,注 1， 

将 duo lo g o is读作 dialogois [谈话],来源于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92;比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6、127，注 38;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6。关于沉默的命 

令，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0节;《亚美尼亚语定义》，5.2-3; 

《灵知派经书》，卷六，6.56-59;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 

页 301。

如此一来—— 即一切存在之物皆有感受，因为它们没有它们 

便不能存在—— 然而知识同感受相去甚远；因为对象起支配作用 

的时候产生感受，知识就是学习的目的，学习是神的馈赠。

对象起支配作用：希腊语本没有同“对象”对应的词汇。动 

词 ep ikra teS意为“征服、掌控、支配、统辖”。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7、127，注 39)将 aisthSsis 

men gar ginetai tou epikratountos 译作 la sensation ne se produit. qu’en 

d6pendance de l ’objet qui fa it impression sur nous [感觉仅依对我们

施加印象的物体而产生]，解释了廊下派认为灵魂在感知物质事 

物的同时被从它们那里接收到的废物所改变的概念；即灵魂在感 

知物质事物时从某种意义上被它们“支配”，尽管它在进行有关它 

们的思考或推理时是自由的。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192- 

193,在 epikratountos前插人 h u lik o u[物质]，作“感性知觉发生在 

物质事物起支配作用时”。

学习的目的……一切学习（第 10节）：关于作为“神之馈赠” 

的学习，见《赫耳墨斯集》卷四第5 节。对于 epi sem e,“学习”并不 

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但是应当保留“知识” 一词用来翻译《赫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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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中的gn6s is,英文的 science[科学]一词比起Festugifere法语 

版里面的用法更加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这个词除了这三次出现之 

外，在希腊语本中还另外出现七次（《赫耳墨斯集》卷四第6 I V ,卷 

十第2 2节，卷十一第20节，卷十八第2 - 3 节）；最后一节中译作 

“技艺”（s k i l l)。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1)将《赫耳墨斯集》卷十第 

9 节同《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B.2-3进行了对比，区 

分 T epistfin^ 和 gn5s is,前者是理性（logos)的产物，后者是理解力 

(no6sis)和彳g 念（p is lis)的产物。因此，说 gn6s is是 epist6m6 的产 

物，即意味着从某种激进的“赫耳墨斯主义之道”或“哲学 paideia 

[教诲]”的角度而汽,“对上帝创丨t t的知识是对上帝本身的知识的 

必要前提”，相关内容见F 文《赫耳舉斯集》卷十5 第 9 节注释（同 

见第4 节/‘使眼晴晕眩”注释）。

对 F 柏拉图（《王制》476-480)而言，理型（r id d )借由 episteme 

得知，感官事物（aisthSta)则在 doxa[意见]中被感知（上文第8 节 

注释）。另一方面来讲,从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形而上学》（财 

P% Sk )1025b-1026a )上讲，《赫耳墨斯集》是对知识的有机整体 

即习得的知识的episteme(常同 techn6[技术、技艺]成对出现），因 

此有“学习《—说。见:Peters,《希腊哲学术语》，页 5 9 _ 6 1 ;N o 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4-丨35,注 77;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247。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9)在他对灵知派文本的翻译中系 

统性地用“认识”（acquaintance)翻泽 gn5siS及科普特语和拉丁语 

中的同义词语，并指出“古希腊语可轻易区分两种知识……命题

性的知识---即对某事是事实的知识....enderiai ( savoir [知道、

了解]_)... [和 j 亲 身 认 识 .....gignSskein ( conriaftre [认

识、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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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为一切学习都是非物质的，将心灵本身作为器具，正 

如心灵使用身体。那么，心灵的和物质的二者皆进入身体。因为 

一切都必须是对立性和相向性的产物，别无他法。”

“那么，这物质之神是谁？”

“秩序宇宙，它是美的却不是善的，因为它是物质的且易受影 

响，在所有受影响的事物之中它列于首位，但是它在存在之物之中 

是次要的，而且本身并不完满；它一旦诞生，便永远存在，但是它存 

在于转变之中，永远作为性质和数量的转变而诞生；因为它受制于 

运动，而物质的每样运动都是转变。”

身体...心灵的：依照 E inarson,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丨18将 sdmata[身体]读作 s6ma to [身体+定冠 

词]两个词。

易受影响...受影响：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18 将 eupathgtos... pathet6n 译作 aisement affect6....

passibles[易受影响……感受性强的]。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 

第 2 节注释。

它一旦... 存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18J 28,注 45,指出本段与《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3节相互 

矛盾，因此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40,注 1)提出了一种 

可以解决这种矛盾的校订方式，即在顺序经过微调的短语 kai 

autos men pote genomenos中插入否定词oude,变为“既然它从未诞 

生，它就永远存在;它存在于转变之中。”

[11] “心灵的不可移动性这样开始了物质的运动：由于秩序 

宇宙是一个球体—— 是一个头部—— 由于头部上方没有物质之物 

(正如双脚下方没有心灵之物，那里一切都是物质），由于心灵是 

球状移动的头部—— 就是以头部的方式—— 所以同这头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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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其中 >)的膜连结的事物本质上是不朽的，仿若它们具有更 

多灵魂而非身体，因为身体是在灵魂中被造出的；但是，同膜相距 

很远的事物是必朽的，因为它们具有更多身体而非灵魂；因此，每 

样活物，宇宙亦然，都是由物质的和心灵的组成的。”

不 可 移 动 性 ...移 动 的 头 部 ： Festugifere ( Noclc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8,注 46,页 137-138;《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92-93)指出，从不可移动性中 

生出移动的观点使人联想到《赫耳墨斯集》卷二第8 节;但是（与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9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下文同《赫 

耳墨斯集》卷二中的教旨或《蒂迈欧》（33B 、40A 、44D -E )之间几 

乎没有关联。他引用 Rehzenstein,《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 

究》，页71-99,在下列文献中找到了类似于具有头脚的球型宇宙 

的“东方的”类似概念:俄耳甫斯教的残章（ 168.10-32[ K ern,页 

120-122]);同塞拉比斯（Sarapis)相关的文本（马克罗比乌斯，《农 

神节》[Sw m rn/M ] 1.20.丨6-丨8);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希腊巫术纸 

莎草纸》卷十三，770-775,卷二十一 ,5-10[ Betz，《〈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190、259]);以及摩尼（M ani)的《克 

弗来亚》（fe p/ia k a ) (70.1.169 - 176)。

另一方面，Ferguson基于斯多葛文本作出的解释（Scott,《赫耳 

墨斯集》，卷四 F ,页 377)是，“由于宇宙的形状和运动，它被视作 

等同于头部，它下方的一切都是物质的……它上方没有物质”；比 

较《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3节。

膜……〈在其中〉：en k [在其中]二词为编者所加；也可作 

en h6,这样一来先行词便是“膜”而不是“头”。高等的、智慧的灵 

魂居于脑膜（hurnSn)中的概念可在医师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 

sistratus)的作品中找到，《迦勒底神谕》（Des Places,《迦勒底神谕 

及先人注疏选鉴》，6.1,页 68)中也提到有一层灵魂的膜包裹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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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宇宙，把它同可认知的宇宙分隔开来。希波吕托斯，《驳诸异 

端》，5.9.15称纳西恩的异端有类似看法〇见：]\(«1<抓(^65比呂洛芘，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8、128，注 47;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250-252,注 3,卷四 F ,页 377-378;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 

迹示现》，页90-92、353-355。

灵魂比身体更多：“更多”原文为 ple iona,由抄本中的p le i和 

类似词形校订而来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18〇

[12] “秩序宇宙是第一个，但是秩序宇宙之后第二样活物是 

人类，它是必朽之物之首，并同其他活物一样被赋予灵魂。此外， 

人类不仅不是善的，而且还是恶的，因为他必朽。秩序宇宙不是善 

的，因为它移动，但是它不是恶的，因为它不朽。但是人类因为移 

动且必朽，所以是恶的。

[13] 人类灵魂是这样被运载的：心灵在理性中；理性在灵魂 

中；灵魂在吹息中；吹息经过静脉、动脉和i i 液，移动活物，通过说 

话的方式托起它。”

灵魂……被运栽：动词为oche ita i，相关内容见下文第16节； 

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三第2 节；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29- 130，注 48;《迦勒底神谕》，120、201(0^ 

Places,《迦勒底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96、113);Lew y，《迦勒 

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178-184;以及Bousset，《对 Josef K ro ll〈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74- 1 7 5中其他引 

用内容。

心 灵 ...托 起 它 （bears it up ) •• Festugi色re (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29,注 49)解释说，~ *环包含 

一环的“吹息—— 灵魂—— 理性—— 心灵”序列是廊下派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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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吹息（pneuma)在 ochgma[两轮车、战车]学说中也起到“灵魂载 

体”的作用;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三第2 节注释；比较卷十第16、 

21节，卷十一第4节，卷十二第13-14节。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253-255,指出《无名基督徒赫尔米普斯》，1.13.96-99 

(上文，第6节）中有类似内容，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F，页 

378提到新柏拉图主义文本中的出处。

“有些〈人〉因此认为灵魂就是血液，弄错了它的本质，没有看 

到吹息必须先被抽回灵魂当中，而后血液变稠、静脉和动脉放空， 

这才会毁灭活物；这就是身体的死亡。”

吹息必须……放空：关于静脉与动脉作为血液和吹息的载体 

的功能，希腊医学（《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352-735)众说纷 

绘。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9、 

131，注50、56)认为这一整句和下文第16节开头相关（却相矛盾 

的）内容可能是注释；同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5- 

258 〇

[14]“万物依赖于同一个开端，但是这开端依赖于同一和唯 

一者，开端在移动，以使它能够再次转变为一个开端；然而，只有 

“一元”保持静止，并不移动。那么存在这三者：父神和善、秩序宇 

宙、人类。神容纳秩序宇宙，但是秩序宇宙容纳人类。秩序宇宙成 

为神子，但是人类成为秩序宇宙之子，一 如既往，是一位孙儿。”

这三者……人 类 ：Norden,《未识之神》，页348-354,以及J.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31，注意到这一组三词的 

出现频率；上文第1-3节；比较《亚美尼亚语定义》，l .l ;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359;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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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关于 anthrOpos的注释。

[15]“因为神并未无视人类；相反，他完全认清他，并愿望被 

认清。对于人类，这是唯一的救赎，即对神的认识。这是向着奥林 

普斯（Olym pus)的上升。灵魂只有以这种方式成善，虽然它并不 

〈永远〉是善，而是会成为恶。它必然如此。”

“三倍伟大者啊，你是什么意思？”

“想象一个孩子的灵魂，我的儿子，它尚未接受同自身的分 

离；它的身体尚未完全获得形体，丨它迄今只有一小部分身体丨。 

从各方面看来它多么美丽，尚未被身体的激情玷污，仍然紧密依赖 

秩序宇宙的灵魂。但是当身体获得形体，将灵魂下拽到身体的卑 

劣时，同自身分开了的灵魂便生出遗忘，它不再分享美与善。遗忘 

化作恶德。

因为神...被认清（recognized):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 第

31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58。

救赎...认识：关于 s6tg r ia和 gn6s is之间的对等关系，见上

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27节 ; Van M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秘仪》，页 23-24。

只有以... 〈永远〉是善：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20,将 mon6n 更 正 为 monds [只有 ],并插人  

aei [永远]。

尚未……身体I :动 词 onkod[获得形体]在这句话中出现两 

次，而本句中 eti oligon onksto kai 四个词在 M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0都被标为不可解读；比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0,注 5 4中 C u m o n t的说法； 

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至卷二的评论》，页 103。下文的“获 

得形体”译自同一个动词，而“卑劣”（grossness)则代表相关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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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kos。Cumont(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0, 

注 54)解释称，添加形体的概念与灵魂通过诸领域下降的同时聚 

积起形体的概念有关。

[16]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离开身体者身上。当灵魂向着自 

己上升，吹息便被吸入血液，灵魂进入吹息，但是心灵由于本质便 

是神圣的，就受到净化，摆脱外衣，获得火般的身体，四下蔓延，将 

灵魂留给审判，留给它应得的回报。”

“你是什么意思，父亲？你说灵魂是心灵的外衣、吹息是灵魂 

的外衣，那么心灵如何与灵魂分离，灵魂又如何与吹息分离？”

吹息……吹息：上文第13-14节;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二 

第 18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1，注 56。 

B〇USSet，《对 Josef K r〇l l〈 H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72- 180引用《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四，第 9-10 

节；《迦勒底神谕》，4461、104、12l 、158、176(D es Places,《迦勒底 

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78、82、92、104- 丨05、108);《信仰的智 

慧》3.丨丨丨-丨丨6、4.142-143;《耶稣二书》，45-48、5丨；以及其他材料 

来证明廊下派的pm um m被视为灵魂的低等部分，这个概念在这 

部作品中导致了困惑;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Lew y,《迦 

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43-47、120-122、127-128、142-144、

173- 174、183-184、197_ 199、213、262、358-360、394_396。

净化...火般的身体：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31，注 57-58;比较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295)提到灵知派中和“去除衣服”类似的观点，并引用波菲利、普 

洛克罗斯、扬布利柯和其他人的文本，证明这火焰般的身体是精灵 

的；见下文第】8 节的“火焰长袍”；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63 -265，卷四 F ，页 37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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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听者必须具有与讲话者相同的心灵，我的儿子，而且也 

必须具有相同的吹息；他必须有比讲话者的言语更快的听觉。这 

些外衣在土的（earthy)身体中组合在一起，我的儿子，因为心灵不 

能独自赤裸地置于土的身体中。土的身体不能支撑如此伟大的不 

朽，如此伟大的威严也不能忍受与受情感制约的身体的亵渎接触。 

因此，心灵用灵魂作为遮盖物—— 灵魂本身就是某样神圣的事 

物—— 以吹息作为某种穿盔甲的仆从。吹息统治活物。”

亵澳接触：关于 sunchr6tizomenon，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670

作为遮盖物...穿盛甲的仆从：peribo la ion译作“遮盖物”，

同 p e rib o lg有关，关于后者，见《赫耳墨斯集》卷七第2 节注释;关 

于这种用法，见欧里庇得斯《赫拉克勒斯》（ )，549、1269; 

《希英字典》，“ peribolaion” 词条。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1 )将 pcribo la ion译作 enveloppe[包裹 

物]，他在本节和上一节中用同样的词翻译endrnna[服饰];词组 

“苦涩物质的尘世包裹（periblgm a)” 出现在《迦勒底神谕》129(Des 

P lace，页 989; Le 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276,注意到 

ch it6 n是同义词〉中。

“服饰”和“遮盖物”看起来与相关的 ch it6n 及 ochema[两轮 

车、战车]的含义更加吻合穿盔甲的仆从”与 hupgreW s亦然，它 

的日常含义仅是“仆从”，然而见《希英字典》，“ hupgret如”词条, 

I l a ,以及《新约神学辞典》，卷八，页530-533。

[18]“那么，当心灵摆脱了土的身体，便立刻穿上自己的长 

袍，火的长袍，在土的身体里的时候它不能留在这长袍中。（因为 

土不能承载火；即便小小的火花也能焚烧整个事物;这就是水遍布 

大地，如篱笆或墙壁一般保护它不受火焰焚烧的原因^)心灵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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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圣思想中最具穿透力的，它的身体是火,是所有元素中最具穿 

透力的。既然心灵是万物的造物者，它就在造物中用火作为一样 

器具。万有之心灵是万物的造物者；人类心灵仅是地上存在的事 

物的造物者。既然人类之中的心灵被剥夺了火焰，它就无力匠造 

神圣之物，因为它在它的栖所中是人类的。

火的长袍：因为灵魂在本体论上比心灵低等，所以它作为 

peribolaion(上文第17节）对心灵起到负面影响，但是灵魂上升远 

离身体时，便披上了一层精灵的衣服（上文第16节注释），它在身 

体里面的时候撑不起这衣服。因此，虽然卷七第2 节中的 Chit6n 

必须为了开始上升而被丢弃，卷十第丨8 节中的 ch it6n 却必须在上 

升过程中获得。r»odds(《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页 308,注 1)认 

为这火的Ch it5n 更接近保罗的一些概念（《哥林多前书》，15 :52) 

或者它受到的影响来自伊西斯崇拜,而不是俄耳甫斯教或新柏拉 

图主义。

[19]人类灵魂—— 指的并非所有灵魂，只有虔敬的〈灵 

魂〉—— 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精灵的、是神圣的^这样的灵魂摆脱 

身体、战斗过虔敬之战斗后，便完全成为心灵。（认识神圣并且不 

对任何人犯下过错即是虔敬之战斗。）然而，不虔敬的灵魂留在它 

自己的精髓中，惩罚它自己，寻找土质的身体以进入—— 当然是一 

个人类的身体。因为其他身体都不可包含人类灵魂；人类灵魂不 

许堕落到无理性动物的身体中。这是神的法则，为了保护人类灵 

魂不受如此羞辱。”

某 种 意 义 上 而 言 是 精 灵 的：如 Festugifere所说（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2,注 61;比较《新约神学辞 

典》，卷二，页 8 - 9 ) ,在这里的语境中daimonios是褒义的；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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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18节注释；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15节;jcmas，《灵知 

与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95。

战斗过虔敬之战斗：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22、132,注 62,将 ton t6s eusebeias ag6na 6g6nismen§ 译作 

aprfes avoir combattu le combat de la p i€t6 [战斗过虔诚之战以后]; 

此处和下一段里使用英文的piety [虔诚]或许比 reverence [崇敬] 

更贴切，不过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2节。

不许：比较此处（以及下文第19、22节 ）对灵魂迁移的否认 

和上文第7、8节 、《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7节、《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 12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0,注 1， 

页 126,注 29,页 132-133,注 63e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69-274总结出，对轮回的否认是在杨布利柯时期才成为新柏拉 

图主义学说的，因此将《赫耳墨斯集》卷十的日期推定为公元300 

年上下；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378。

[20]“那么，父啊，人类灵魂是如何受罚的？”

“我的儿子，对于人类灵魂而言，还有什么比不虔敬更重的惩 

罚呢？哪种火焰燃烧得比不虔敬更加熊熊呢？哪种野兽能像不虔 

敬伤害灵魂那样贪婪地伤害身体？你难道看不到不虔敬的灵魂忍 

受的是何种折磨吗，〈它〉哭号、尖叫，‘我着火了，我在燃烧；我不 

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这可怜虫被那些令我着魔的邪恶给吞噬 

了；我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些难道不是受罚的灵魂的叫喊么？ 

我的儿子，难道你也相信他们全都所想，即离开身体的灵魂会成为 

动物么？这大错特错。

还有什么... 惩罚呢：Cum ont，《永恒之光》，页428-429(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3,注 65)认为，“对 

受诅咒之人最坏的折磨是他们自身的罪孽，而不是身体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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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想法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其他材料；比较《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28节。

可 恰 虫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3,将 

(iieslhiomai h6 kakodairri6n 译作 Je suis d6vor6e ，malheureuse [我这 

不快乐的人被吞噬了]，但是应注意恶魔学的语境，以及 jo rm s， 

《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98;B num，《神学家若望》， 

页 2690

[21]因为灵魂是这样受罚的：心灵一旦成为精灵，就受到指 

弓1,获得火的身体，以侍奉神，进入了最不虔敬的灵魂之后，心灵就 

用作恶的严惩来折磨那个灵魂；受到这样的严惩，不虔敬的灵魂就 

偏好谋杀、侮辱、诽谤以及人们以之作恶的多种多样的暴行。

心灵…一旦 成 为 精 灵 ： 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33-134,注 69,页 138-丨40;比较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275-277)在《赫耳墨斯集》卷十中分辨出了两 

种相互矛盾的人类学。在第13-19节中，人类是一系列发展的物 

质—— 身体、吹息、灵魂、理性、心灵—— 其中心灵是本体论中最高 

级的，是最深处的。死的时候，这一复合物分解,心灵获得释放，承 

接火的、精灵的身体，进人人类身体之前必须将它抛弃。虔敬灵魂 

获得的嘉奖是成为纯粹的心灵，不虔敬的灵魂则受到惩罚，进人另 

一人类身体时必须肩负恶德的负担。

但是第21-25节中，心灵本身就是一位daim ftn[精灵]，要么 

是神圣正义派来指引虔敬灵魂通向gn6Si s 的有助益的吹息，要么 

是将不虔敬的灵魂引向更大的罪的复仇的吹息。

相比于 Festugifere,N ock(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40)感到这两种对于人类的看法之间的矛盾较少，前者 

认为第二种说法和《赫耳墨斯集》卷一和卷九第3- 5节更接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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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比前者更不“希腊”。

作恶的严惩：依 照 P a triz i,将 hamartanontto [作恶者]读作 

hamartematdn[作恶 ] ; Nock and Festugifi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3、丨33,注 68，作 r6serv6s aux pgcheurs [留给罪人];但是关于 

hamartariS及相关词汇的用法中少有真正的罪孽（即对神的故意及 

应受谴责的恶意）的的含义，见《新约神学辞典》，卷一，页 293 - 

302;《赫耳墨斯集》中其他示例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0节，卷 

四第4 节，卷十三第14节；关于灵知派文本，见 Layton,《灵知派经 

籍》，页 49、189、340、348、382-383、444。

但是心灵若进入了虔敬的灵魂，它就指引它前往知识之光。 

这样的灵魂永不会倦于唱诵赞诗和褒奖，总在祝福众人，用每个行 

为、每个言辞向他们行善，以纪念它的父。”

唱诵... 言辞：依照 Foix de Candale, Nock and Festugi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4,将 hupnousa读作 humnousa[唱诵赞 

诗]，将 empoiousa读作 eu poiousa[祝福、保佑]。

[22]“因此，我的孩子，向神致谢者必须通过祈祷，来获得善 

的心灵。然后灵魂便可以升到某种更伟大而非更渺小的事物之 

中。存在一个灵魂的共同体:诸神的灵魂同人类的灵魂集聚，人类 

的灵魂同无理性事物的灵魂集聚。更伟大的负责掌管更渺小的： 

诸神负责人类，人类负责无理性事物，神负责掌管它们所有。因为 

他比它们所有都更伟大，而所有都比他更渺小。因此秩序宇宙受 

制于神，人类受制于秩序宇宙，无理性事物受制于人类。神高踞一 

切事物之上，看管他们。能量就像神放出的射线，自然力量就像秩 

序宇宙放出的射线，技艺与学识就像人类放出的射线。能量通过 

秩序宇宙、通过秩序宇宙的自然射线，对人类产生作用，不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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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通过元素产生作用，人类通过技艺、通过学习产生作用。

能量就像……射线：上文第1节注释。

技艺...学习：Nock and Festugifcre,《赫辉墨斯集》，卷一■，页

137,注 77;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78;《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 8 节;上文第9 节关于epist6m e的注释。

[23]这就是宇宙的统治，依赖于一元的本质，通过同一的心 

灵拓展。没有什么比〈心灵〉更像神，没有什么更活跃、更具将人 

类与诸神统一、将诸神与人类统一的能力；心灵是好精灵。完全充 

满心灵的灵魂是受祝福的，完全空无心灵的灵魂是可怜的。”

“我的父，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孩子，你难道以为每个灵魂都拥有善的心灵？我们当 

下的论说谈论的是这种心灵，而不是我们早先说起过的被正义遣

往下界的奴仆般的心灵。

没有什么比〈心灵〉：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24,依照 F o k de Candale，添加代词 hou，指代“心灵”。

好精灵：Ganschinietz,《好精灵》（“Agathodaimon”），见《保利 

古典学实用百科全书补遗》，卷三，页 54,以及其他权威将本节中 

的 der gute Genius[好精灵]和《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1、8、9、13 

节中更具体的好精灵形象做出了区分。亚里山大里亚的区利罗 

(《驳尤利安》588A - B ;Sc〇u ,《赫耳墨斯集》，卷四，页213-214;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36-140,残卷 31、 

32b ) 引 用 一 份 《对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的 论 说 》 （ t o 

/Isdepiiw),其中欧西里斯向“最伟大的好精灵 ” （megiste Agathos 

DaimSn)致意，也把它称作 trismegiste Agathos Daim6n [三倍伟大者 

好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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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ugifc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d k i i-c k v i i i)在分析《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32 

节时引述这些文本，其中伊西斯告诉她的儿子何鲁斯听从“我的 

先人卡墨菲斯（Kamephis)从赫耳墨斯学来的秘密理论，记下了所 

有这些作为。”尽管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37-144,及 

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56-358认为，K am eph is同“库 

努牡”或“克涅甫”（Kn印h )，比布鲁斯的斐洛（Philo of B yb los)

(Eusebius,《福音的准备》l . 10. 48 )认为它就是好精灵，但是 

Festugifere怀疑其中是否存在联系；不过，他用 S ynce llus在“斯伊 

里亚土地上的石碑”上使用的字母来形容曼涅托，

托特，第一位赫耳墨斯，在那些石碑上刻下了用象形文字 

写成的神圣语言，洪水之后从圣言译成了希腊语言……由好 

精灵—— 第二位赫耳墨斯，塔特之父—— 的儿子记录在 

书卷上。

Festugifere同样引用《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 7节及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C ity 〇/ Cod) 18.39,认为可以基于这份使用假名写成 

的记载构建一个族谱，其中一位更老的赫耳墨斯是好精灵的父亲， 

好精灵是一位名为倍伟大者”的更年轻的赫耳墨斯的父亲，后 

者又是塔特之父。注意 W adde l，《曼涅托》，页 209中的译文给出 

的族谱是不同的;关于好精灵在曼涅托所著埃及最早的神圣国王 

名单中的位置—— 即赫淮斯托斯（卜塔）和赫利俄斯（H e lios)(拉 

神）之后—— 见同上，页 15。

区利罗认为，好精灵著有一份《论说》（Logos)，但是 Festugifere 

注意到《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1、8、9、13节并没有把任何作品归 

于他名下，尽管存在以他的名义流传于世的炼金术作品。在古典 

时期的希腊，Agathos D a im o n只有一种和运数、富饶和生育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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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祭祀（domestic c u lt)。他与几位定义得更明确的神有关，包括 

宙斯、狄俄倪索斯（Dionysus)、赫耳墨斯、特罗丰尼乌斯（Tropho- 

n i〇S)、狄俄斯库里兄弟（the D ioscuri)以及时期较晚、定义较模糊 

的 Agathe T y c h e或“好运”的形象。

在最早的实体表现中，好精灵是一位蓄胡须的老人，右手持 

杖，左手持富饶角；后来作为人头蛇身的形象出现。在埃及和在希 

腊一样，他经常表现为蛇，特别是在亚里山大里亚有一种将蛇形的 

他作为创立者和保护者而崇拜的公民祭祀（civ ic c u lt)。除了卡墨 

菲斯、克涅甫、库努牡以外,和他有关的埃及神还有阿蒙（A m on)、 

托特、伊西斯、何鲁斯、普赛斯（Psais)、锁库诺庇斯（Sokonopis)和 

塞拉比斯。不论如何，他依然是一位模糊的—— 或者至少是——  

多才多艺的形象，功能性强于人格—— 专门行使运数、农业、阴间 

和守护的职能。

同样的名称Agathos daim6n 也有可能指代个人或场所的精灵 

(s p ir it)，冇些学者相信某些去人格化的力量可能是第2 3节所说 

的“好精灵”，不过 Festugifere总结出“好精灵”就是《赫耳墨斯集》 

卷十二里面的“个人之神”。见 ：Nock and Festugift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34，注73，页 135，注78;《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一，页 85;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78-282,卷三，页 

491 -493; Ganschinietz，《好精灵》，页 37-60; N ock，《统治者崇拜注 

释》，页 556; Carcopino,《罗马多神教时期的密教一面》，页 249- 

250、269-270; G uthrie，《希腊人与他们的诸神》，页 273-277; Rose, 

《希腊罗马宗教》，页 80-82; Fraser,《托勒密时代的亚里山大里 

亚》，卷一，页 207-211，卷二，页 355-359;Frar^oise D unand,《好精 

灵的表现形式》，页 10-48; D〇reSSe ,《埃及的赫耳墨斯主义》，页 

435、442-443、447; H a n i，《普鲁塔克思想中的埃及宗教》，页 409- 

413 ;_}an (Juaegebeur,《希腊时期埃及的埃及与希船祭祀》，页 311- 

312 ;John Ferguson,《罗马帝国宗教》，页 77-82; W alter B u rke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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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宗教》，页 180。关于这一词语的其他含义，见《希英字典》，

“ daimSn” 词条,H .3。

奴仆般的心灵：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25、135 ,注 79,将 nous hupgretikos 译作 in te llect serviteur[奴仆般 

的智性];关于后者见上文第n 节。

[24]因为若没有心灵，灵魂就

……既不能说出 

也不能成就任何事。

心灵常常从灵魂中飞出，在那个时刻，灵魂既不看也不听，只

是像无理性动物一样行动----心灵的力量如此之大。但是心灵不

能长久留在怠惰的灵魂中；它丢弃这样的灵魂，因为它执着于身 

体，受它限制遮蔽。我的孩子，这样的灵魂不具有心灵，因此决不 

能说这样的事物是人性的。因为人类是像神的活物，不可同地上 

其他活物相比，只可同天上那些叫做诸神的相比。或者更好地来 

说—— 如果敢于说出事实—— 真正人性的那位也在这些诸神之 

上，或者至少它们的力量是完全相等的。”

既不能……成就任何事：如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82 )和 Festugifc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5,注 80)所指出的，这一引用来自泰奥格尼斯（Theognis)《诉 

歌》（£ / 咖 ）中关于贫穷的一段（ 1.177- 178)，以下译文据 

Dorothea W ender(Penguin，1973,页 102)英译给出:

将贫穷作为囚徒的人 

无法依他所愿说话或行事；

他的舌头被上了锁链。

限制遮蔽：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35, 

注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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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神的……不朽的人类（第2 5节）：Nock and Festugi細 ，《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136，注 83-85;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77、283-285;《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5-6 节。

[25]“因为天上的诸神都不会下到地上，丢弃天空的边界，然 

而人上升到天上，将它测量，知道它的峰巅和深渊中有什么，精确 

理解所有其他的，而且—— 比这所有都更伟大—— 他没有丢弃大 

地，就变得高高在上，他的范围如此广大。因此，我们必须敢于说 

地上的人类是必朽的神，天上的神是不朽的人类。那么，万物借由 

秩序宇宙和人这二者而存在，但它们全部借由一元的行为 

而存在。”

天上的诸神：N ock,《天文学与文化历史》，页 500,认为本段 

体现 I*《赫耳墨斯集》中的“星体的神秘主义”（astral m ysticism)。

人上升……没有丢弃：关于本段同《赫耳墨斯集》卷四第4- 

5 节、《约翰福音》1 :51及犹太教文本之间的关系，见 J. Z. S m ith, 

《地图并非领域》，页 59 ;《=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315-317,引用《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9-20节及斐洛，《论特殊 

律法》2.12.44-45;《论梦》1.10.54。



卷H
心灵对赫耳墨斯

[1 ] “由于人们有许多关于宇宙和神的各种矛盾说法，我尚未 

习得真理。将真理清楚地展现给我吧，主；我只能依靠你将它 

展现。”

“那么，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记述我的言语吧，记住我所说 

的。我将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想到的。

[2] 听听神和宇宙是怎样的吧，我的孩子。”

“神、永恒、秩序宇宙、时间、转变。”

“神造出永恒;永恒造出秩序宇宙；秩序宇宙造出时间；时间 

造出转变。神的（所谓）精髓是[善、美、幸福、]智慧;永恒的精髓 

是同一性;秩序宇宙的〈精髓〉是秩序;时间的〈精髓〉是改变;转变 

的〈精髓〉是生死。而神的能量是心灵和灵魂;永恒的能量是永久 

和不朽;秩序宇宙的〈能量〉是复返和反向复返。时间的〈能量〉是 

增多与减少;转变的〈能量〉是性质〈和数量〉。因此，永恒在神之 

中，秩序宇宙在永恒之中，时间在秩序宇宙之中，转变在时间之中。 

虽然永恒在神面前凝立不动,但是秩序宇宙在永恒中移动，时间在 

秩序宇宙中通过，而转变在时间中诞生。”

[3] “万物的源头是神；永恒是它们的精髓;秩序宇宙是它们 

的物质（m atter)。永恒是神的能量，秩序宇宙是永恒的作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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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宇宙从未诞生过;它永远正从永恒诞生。因此,秩序宇宙中万 

物都不会腐败（因为永恒不可腐败），它也不会消逝，因为永恒包 

裹着秩序宇宙。”

“但是神的智慧—— 是什么?”

“善与美与幸福以及一切卓越和永恒。永恒建立一种秩序, 

将不朽和永久放人物质之中。”

[4] “那种物质的转变依赖于永恒，正如永恒依赖于神。转变 

和时间具有双重的本质，存在于天上和地上：在天上它们没有改 

变、不可腐败，但是在地上它们改变并变得腐败。神是永恒的灵 

魂;永恒是秩序宇宙的灵魂;天是地的灵魂。神在心灵中，而心灵 

在灵魂中，灵魂在物质中,不过这些都借由永恒而存在。在内里， 

心灵充满灵魂,神充满这普遍（universal)物体，一切物体都存在于 

这普遍物体中，但是在外面，灵魂环绕宇宙，赋予它生命。在外面, 

宇宙是这伟大、完美的活物，即秩序宇宙;在内里，它是一切活物。

卜.界天上，灵魂持续存在于其同一性中，但是在下界地上,它改变 

它所诞生为的[亊物]。”

[5] “永恒将这一切维系在一起，借由必然性、或天意、或自 

然、或不论任何人相信或者会相信的什么。这宇宙是在产生能量 

的神,但是神的能量是一种不可超越的力M ,不可同任何人性或神 

圣之物相比。因此，赫耳墨斯,你不应以为下界或上界的任何事物 

像神，因为那样你就会偏离真理:没有任何事物与不相像者—— 同 

一和唯一者一 -相像。你也不应以为神将他的力量弃让给任何它 

者。除他以外，还有生命和不朽〈和〉改变的造者吗？〈除了〉造物 

他还可能做什么？神并非闲散，否则万物都将闲散，因为每样事 

物、每个事物都充满神。秩序宇宙或任何其他事物中都无处存在 

闲散。闲散用来形容造者和诞生者，便是无意义的词语。

[6J万物都必须诞生，向来如此，且依据各个场所的状况。造 

者存在于万物之中，并不固定,也不造任何具体事物，而是造出万



物。因为他是具有能量的力量，他的自主性并非来自诞生之物;诞 

生之物经由他的作用而存在。#

“通过我向外看去，凝视置于你眼前的秩序宇宙，仔细观察它 

的美，一个未被玷污的物体,没有比它更古老之物，永葆青春、永远 

年轻，却永远愈发#春。

[7 ]看蒋 r 界蔓布的七个世界，在永恒的秩序中行进，各自在 

不同的环轨中完成永恒；看看万物如何充满光，处处又都没有火 a 

相向者和不像者之间的吸引和组合，成为从神之能量照耀下来的 

光，神是万善之父，是七个世界全部秩序的统治者和号令者。它们 

所有前方运行的是月亮，自然的器具，使下界的物质变形，而宇宙 

当中的是大地，哺育地上生物的乳母，沉积物一般安置于美丽的秩 

序宇宙中。看看不朽和必朽的活物之众—— 它何其伟大—— 不朽 

者与必朽者之间是周转的月亮。

[8]万物皆充满灵魂，万有皆被移动，有的绕着天，有的绕着 

地。在右的不往左，在左的不往右;在上的不往下，在下的亦不往 

上。最亲爱的赫耳墨斯，它们全部都已诞生，〈这一点〉你无需从 

我这里学习。因为它们是物体，具有灵魂，且被移动，但是身体和 

灵魂若没有将它们放在一起者，就不能连结成为单一的事物。那 

么必须存在这样的一个个体，并且在任何方面都是同一的。

丨9]由于运动多种多样，而且虽然所有物体被注定了同样的 

速度，但是它们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有两位或多于两位的造者。若 

有许多〈造者〉，就不能维持同一种秩序。繁多的后果是对更好者 

的嫉妒。我会做出解释:倘若必朽的、受制于改变的活物有第二位 

造者，那么他就会渴望也造出不朽的存在，正如不朽者的造者会意 

愿造出必朽者。看看一 如果有两位〈造者 >，而且如果一个是物 

质而一个是灵魂，负责造物的会是哪位？或者如果二者都负责，那 

么哪位作用更大

[10]这样想想:每个活的身体，不论不朽或必朽，〈有理性或〉

卷十一心灵对赫耳墨斯 2 1 3



2 1 4 赫耳墨斯秘籍

无理性，均由物质和灵魂构成。因为每个活的身体都有灵魂。另 

一方面，无生命的仅由物质构成;灵魂也单独由造者而来,是生命 

的缘由，但是造出不朽者的那位是一切生命的缘由。那么，他怎会 

不是与丨不朽者丨不同的必朽活物的造者呢？造出不朽的不朽存 

在怎会不造活物所具有的东西呢?”

[11] “显然，这些事物有一造者，而且很显然，他是同一的，因 

为灵魂是同一的，生命是同一的，物质是同一的。但是这位是谁? 

除了同一的神还有谁？造出有灵魂的活物〈的行为〉若不只属于 

神,还能属于谁？那么,神是同一的。|多么彻底的荒谬！丨既然你 

已同意，秩序宇宙始终是同一的，太阳是同一的,月亮是同一的，神 

性是同一的，那么你是否要把神本身算在它们之中呢?”

[12] “神造万物。| 一位神若是为数众多，那就是极致的荒 

诞。丨倘若你自己就能造出许多这样的事物，那么神造出生命、灵 

魂、不朽和改变为何是伟大的成就呢？你看、你说、你听;你嗅、触 

碰、四处走动、思考且呼吸。这并不像是一个人看，另一个听，另一 

个说;而另外某人触碰、另外某人嗅、四处走动、思考且呼吸。一个 

人做所有这些事。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高处的事物没有神就不能 

发生。正如你若闲散而不做你的事，你就不再是活物，因此，神若 

闲散,他就不再是神—— 虽然这样说是不对的，

[13 ]“如果已经证明〈你〉不〈造〉物就〈不〉能存在，那么于神 

而言，这岂不更加真实？因为倘若存在神不造的事物，那么他就是 

不完美的—— 虽然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神完美而且不闲 

散，那么他就造出万物。”

“稍候，赫耳墨斯，你将很快理解，神的作品仅是一物:诞生万 

有—— 正在诞生者、曾经诞生者、将要诞生者。这就是生命，我最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美;这就是善;这就是神。

[14]你若想凭借经验理解它，就注意你意愿创生时所发生的 

吧;它不像神的作品。神不以他的作品为乐，他也没有助手。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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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业，他永远在他的作品之中，因为他即是他所造之物。倘若它 

们与之分离，万物就会崩塌;万有都必将死亡，因为生命不会存在。 

但是如果万有都是活的,而且生命亦是同一的，那么神就也是同一 

的。再说一次，如果万物都是活的，天上的如此，地上的亦然，如果 

生命对于它们所有而言都是同一的，那么它的诞生就是通过神的 

作用，而且就是神。那么，万物皆通过神的作用而存在，生命是心 

灵和灵魂的结合。

[15] 因此，永恒是神的映像;秩序宇宙是永恒的映像;太阳是 

秩序宇宙的映像。人类是太阳的映像。”

“死亡不是已组合之物的毁灭，而是它们结合的消解。他们 

说改变即是死亡，因为身体被消解，生命消弭成不可见者。丨虔诚 

地听我说，I 我最亲爱的赫耳墨斯，我说秩序宇宙和所谓以这种方 

式消解的事物受到改变，是因为秩序宇宙每天都冇一部分变得不 

可见，〈但是〉它们绝不是被消解了。这些是秩序宇宙的激情（pas­

s ion) 、涡旋和隐匿。涡旋是一种 丨回归 1 ，隐匿是一种更新。

[16] 秩序宇宙有诸般形态：它不含插入进来的形态，只是在 

它内部改变它们。既然秩序宇宙诞生时便有诸般形态，谁有可能 

造出了它来？我们不要说他没有形态。但是如果他也具有诸般形 

态，他就会像秩序宇宙一样了。如果他具有一个形态呢？在这方 

面他就会不如秩序宇宙了。那么，我们该说他是什么，才能不将论 

说引人僵局？因为我们对神的理解中不能有僵局。因此，如果他 

内部有任何结构，就只有一种结构，无形体的〈结构〉，不屈身于表 

象。他借由物体揭示一切结构。”

[17] “不要为无实体结构的概念感到惊奇，因为它就像一个 

词语的结构。山脊在图片h 看来十分突出，但是它们实际上是绝 

对光滑平整的。留心注意我所说的，虽则大胆，但也十分真实。正 

如人类没有生命就不能活着，神不造善就不能存在。因为这种创 

造在神中即是生命和运动，一 如既往，移动万物，给予它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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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说的某些事需要特殊注意。想想我现在说的。万物 

在神之中，但不像置身场所之中（因为场所也是物体，而物体不 

动，置身某处之物没有移动）；事物在无实体的想象中的置身是不 

同的。想想:什么能够包围万物，无形体之物没有边际，没有更迅 

速者，没有更强大者。万物之中，无形体者没有边际、最迅速、最 

强大。”

[19] “你自己想想:号令你的灵魂行至印度，它会在你的号令 

之前在那里。号令它跨到海洋,它会再次迅速在那里，并不像从一 

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而仅仅是在那里。如果号令它飞上天，它便 

不会缺少翅膀。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它，太阳的火不能，以太不能, 

漩涡不能，其他星辰的身体也不行。它穿过它们全部，将飞向终极 

的物体。但是你若愿冲破宇宙本身，查看外部事物（倘若秩序宇 

宙之外的确有任何事物），你就有这能力。”

[20] “看看你有何种力M ，何等迅速！你若能做这些事，难道 

神就不能？因此你必须这样认为神，认为他拥有一切—— 秩序宇 

宙、他自身、宇宙—— 就像他内部的思想一样。因此，除非你使自 

己和神等同，否则你就不能理解神;相似者被相似者理解。让你自 

己成长出不可测量的广度，超出一切物体.胜过一切时间，成为永 

恒,你就会理解神。认识到于你没有不可能之事，认为你自己不 

朽，并能够理解一切事物、全部技艺、全部学识、各个活物的性情。 

变得比每个峰巅更高，比每个深渊更低。在你内中集聚已被造出 

的、火与水的、干与湿的一切感受；同时无处不在，地上、海里、天 

上；尚未出生、在子宫中、年轻、老迈、已死、超越死亡。当你同时理 

解了这一切—— 时间、场所、事物、性质、数量—— 就可理解神 r 。

[21 ]“但是你若将灵魂闭锁在身体中，贬低它，并说，‘我一无 

所知，一无所能;我恐惧海,我升不上天;我不知我曾是何物，我不 

知我将是何物，’那么你同神还有什么关系？你邪恶且爱身体时， 

就不能理解任何美和善的事物。对神圣的无知是终极的恶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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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够理解、能够意愿并且希望，是 I 直接且！简单的向善之道。 

在你的旅途中，善会随处遇见你，并且处处可见，在你最不抱期待 

的场所和时间，当你清醒时，当你入眠时，航行时或散步时，在夜晚 

或白昼，你说话时或保持沉默时，因为没有它不是的[事物]。” 

[22]“而你要说，‘神是看不见的’？住嘴！谁比神更可见? 

这便是他造出万物的原因：以使你可借由它们所有而看到他。这 

是神的善,这是他的卓越:他借由万物而可见。因为没有看不到的 

事物，乃至无形体的事物之中也没有。心灵在理解行为中为人所 

见，神则在造物的行为中〈为人所见〉。”

“直到这里，三倍伟大者啊，这些事已揭示给你。用同样的方 

式想想其余一切—— 你自己—— 你就不会受蒙蔽。”

[题解]心灵：亚里山大里亚的区利罗（《驳尤利安》580B ，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211)引用本篇最后一节，认为它出 

自一篇题为“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对他的心灵”的文本。 Fowden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33)相信此处对赫耳墨斯讲话的N o u s其 

实是拍伊曼德热斯，而且 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丨43,注 1)指出，心灵仅在本卷和《赫耳墨斯集》卷 

一 中作为对话者出现。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9卜292 ,认 

为 N ous取代好精灵或库努牡。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题解;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79。

[1:丨“由于人们有许多关于宇宙和神的各种矛盾说法，我尚未 

习得真理。将真理清楚地展现给我吧，主；我只能依靠你将 

它展现。”

“那么，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记述我的言语吧，记住我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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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将毫不犹豫地说出我想到的。

由于... 想到的：此处和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丨47,注 1 中给出的第1 节第三句（“记述……想到 

的”）在抄本中位于开头两句（“由于……展现”）之前；比较Scott, 

《赫耳墨斯集》，卷 n ，页 286-287,认为这种混乱源自两部不同文 

本的融合，并认为这个文本的分界处是第6 节的“通过我”。

L 2 ]听听神和宇宙是怎样的吧，我的孩子。”

“神、永恒、秩序宇宙、时间、转变。”

“神造出永恒；永恒造出秩序宇宙；秩序宇宙造出时间；时间 

造出转变。

听 听 ：N o c k依照 Scott，把 ho chronos放在:akoue [听]之前;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7。

神……时间，转变：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11-312,认为这五个词是介绍组成第2 - 4节的一系列“句子”的 

小标题，如《亚美尼亚语定义》，1.1。N ock (N o 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7)依照 P a tr iz i，在 theos[神]前插人冠 

词 ho。

“永恒”（ai6n ) —词在希腊语文本中出现三十次，其中二十七 

次在《赫耳墨斯集》卷十一;其余在《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8、15 

节及卷十三第20节。拉丁语相应词汇a e te m iu s[永恒]在《阿斯 

克勒庇俄斯》中共出现二十五次。

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6, 

注 2,页 155,注 4,页 157,注 8 ; 《H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四，页 153、16卜162、175、199;《“艾永”一词的哲学含义》，页 254- 

271)对 ai6n 的含义作出如下区分:时间或空间，静态或动态，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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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非人格的，分别译作E tem it6[永恒](表示作为根本原理的神 

力[卷十一第 2 - 5节])，6tem it6[永恒]或6tem elle d u r te [永 t旦延 

续期间](表示抽象哲学涵义[卷十一第7 节，卷十二第15节])， 

艾永（A i加）（卷十一第20节，卷十二第8 节，卷十三第20节），指 

代一位特定的希腊神（下列文本中有所描述：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290-293，卷三，页 188-189; C um ont,《密特拉秘仪》， 

页 104-110、144-145、223; Jonas，《灵知派宗教》，页 53-54; N ock， 

《一场曼杜里斯一艾永的异象》，页377-378、382-396)。艾永作 

为密特拉教的至高神，类似于波斯的祖尔万•阿卡拉那 （Zrvan 

akarana)—— 即无量时间;在神学语境中，他成为克洛诺斯和萨图 

尔 努 斯 （Satumus )，在 哲 学 语 境 中 则 是 廊 下 派 的  

heimarmenfi ["命运]0

但是 N o c k认为，祖尔万和艾永从没有被完全视为一体，并区 

分了 a ito —词的不同含义，他把它叫做“含义不固定的术语”；在 

古典哲学中是永恒的概念;在希腊思想中是一位至高或较低一些 

的神，例如赫利俄斯;在希腊则成为了腓尼基的巴力一沙敏（Baal 

Shamin)，即“永恒之主”；在基督教或灵知派文学中他是一位人格 

化的力量或根本原理；或是与好精灵 N 为一体的亚里山大里 

亚的神

某份巫术相关的文本（《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3168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94])中有 

一处用“神圣的好精灵”称呼艾永，关于前者的身份，同见 Reitzen- 

s te in,《伊朗救赎秘仪》，页 188_ 194;同一文本中(1205 [ Betz,《〈希 

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61 ])其他地方将艾永 

称作“智慧”或（520[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 

语》，页 48])“不朽的艾永……火焰王冠之主宰”；比较“不变的艾 

永”（卷五，467 [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 

页 110] )。Le 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不现》，页 99- 10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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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52-157、401-409)对《迦勒底神谕》中的教义做出了评论，并 

写到“迦勒底的艾永不仅是一位神明，而且也是一种基于纯粹理 

性的根本原则。”关于俄耳甫斯教文本中的艾永，见 W est，《俄耳甫 

斯教祷歌》，页 218-229、230-231。

在雕塑中,他被表现为一位赤身露体的狮头人，背生四翼，手 

持钥匙和权杖，被一条蛇缠绕，蛇头在狮头顶上。永恒之神的形象 

有时被黄道带环绕，反映了密特拉教对灵魂穿越诸天之旅的兴趣。

对于 ai6n 以及希伯来语的’61am ,见:Dodds,《第四福音书的阐 

释》，页 144-145;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88;同见 Peters, 

《希腊哲学术语》，页 7-8; Bousset,《艾永神》，页 192-230; 

Festugifcre，《亚里山大里亚艾永的五个封印》，页 201 - 209; 

D erchain,《神旺和天平》，页 31-34;A . A . B arb,《秘仪，传说和巫 

术》，见 J. R_ H a rris，77ie //Cgacy q/'E'g y p f，2nti e d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71,页 138-136、lG2- l ^ J ;Mastandrea,《以拉丁 i吾著述的 

新柏拉图主义者哥尼流•拉别奥》，页 32-34;《新约神学辞典》， 

卷一，页197-丨98、207-208;及《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节，卷四第 

1、4节注释。

《佐斯提亚诺斯》（ )这份文本年代较早，普罗提诺应 

当对它有所知晓，内有对灵知派神话中圣灵（aeons)的丰富阐释: 

L ay ton《灵 知 派 经 籍 》，页 130 - 138。 Festugifc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6,注 2,页 157,注 8)认可对 

ai6n 诸多含义的诠释，并承认由此导致的翻译困难,对他在《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52-199)用了整整两章的篇 

幅讨论这个问题。

神的（所谓）精髓是[善、美、幸福、]智慧；永恒的精髓是同一 

性;秩序宇宙的〈精髓〉是秩序；时间的〈精髓〉是改变；转变的〈精 

髓〉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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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智慧：在 hg sophia[智慧]之前，抄本中还有另外二

个名词:t〇 agathon、to ka lo n、h自 eudaimonia[善、美、幸福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丨47(依照Z ie lin s k i;比较《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52-153,注 7 )略去，认为它们 

是同接近第3 节末尾处词组的混淆。

智慧作为人格化的存在，是许多灵知派—— 特别是华伦提努 

(约公元100-175年）派—— 神话的主要人物。里昂的爱任纽在 

《驳异端》（约公元180年）中描绘华伦提努的追随者托勒密纷繁 

复杂的体系，并描述心灵如何产生组成八元、十元（Decad)、十二 

元（Dodecad)(下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9 节）的三十对圣灵组 

成的普累罗麻。智慧那毫无忌惮的激情，植根于对她双亲的欲望， 

产生了阿卡密（Acham oth), —位较低等的智慧，和比她高级的那 

位不同，只在划分普累罗麻和低等造物的界限之外产生作用。

灵知派的智慧之神同希腊犹太教的智慧（Hc^ m ah)(例如《箴 

言》9:卜6)有许多相似之处，后者也是一位具有神性的人物。见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282- 290;《新约神学辞典》，卷七，页 

499、509-514; Jonas,《灵知派宗教》，页 179-182;《赫耳墨斯集》卷 

= 第 1节，卷十三第2 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 

三第29节。

而神的能量是心灵和灵魂；永恒的能量是永久和不朽；秩序宇 

宙的〈能量〉是复返和反向复返。时间的〈能量〉是增多与减少；转 

变的〈能量〉是性质〈和数量〉。

复返（recurrence )和反向复返（counter-recurrence) :见上文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7节关于“轮回”的注释。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页294-295,认为antapokatastasis[反向复返]指代的是 

apokatastasis[复返]的一种世俗形式，必定比上天的完美轮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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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他建议译作“通过替代而完成的事物更新”，同《希英字典》， 

“ antapokatastasis” 词条。

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90,

注 17、页 155-157,注 6)把两个词语都解读为天文学术语。如果 

apokatastasis指的是星辰轮回回到（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诞生时所处的位置h ,那么 antapokatastasis就是圆周上完全相反 

的位置。巨蟹宫中所有行星的会合代表ekpurSsis[大火、灭世之 

火]来临的一■刻，即火焰宇宙的apokatastasis; antapokatastasis则是 

行星在摩羯宫的会合，象征着由水造成的毁灭。

性廣〈和数量〉：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8,依照 Scott,插人 kai posotfe[和数量]。

因此，永恒在神之中，秩序宇宙在永恒之中，时间在秩序宇宙 

之中，转变在时间之中u 虽然永恒在神面前凝立不动，但是秩序宇 

宙在永恒中移动，时间在秩序宇宙中通过，而转变在时间

中诞生。”

虽然永恒在神面前（presenc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一，贝 1^8,将 p e ri[在...面前]译作 autour de [在....

周围]，然而比较页15 7,注 6,以及《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四，页 153;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96，引述《约翰 

福音》1 :1;比较《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 56。《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四，1125-1126(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 

体咒语》，页 60)将这位神称作“不可移动的自然的开端和终结”； 

Bousset,《艾永神》，页 2〇7-208〇

[3 ] “万物的源头是神；永恒是它们的精髓；秩序宇宙是它们 

的物质（m atter)。永恒是神的能量，秩序宇宙是永恒的作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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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宇宙从未诞生过；它永远正从永恒诞生。因此，秩序宇宙中万 

物都不会腐败（因为永恒不可腐败），它也不会消逝，因为永恒包 

裹着秩序宇宙u”

“但是神的智慧—— 是什么？”

“善与美与幸福以及一切卓越和永恒。永恒建立一种秩序， 

将不朽和永久放入物质之中。”

从未诞生过：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7,注 7,指出《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0节与此矛盾。

建立一种秩序：动词是 k〇sme i(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 

1-2 节注释；Soctt,卷四 F ,页 379-380)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148，译作 fa it du monde un ordre[赋予世界以 

秩序]。

[4]“那种物质的转变依赖于永恒，正如永恒依赖于神。转变 

和时间具有双重的本质，存在于天上和地上：在天上它们没有改 

变、不可腐败，但是在地上它们改变并变得腐败。神是永恒的灵 

魂；永恒是秩序宇宙的灵魂；天是地的灵魂。神在心灵中，而心灵 

在灵魂中，灵魂在物质中，不过这些都借由永恒而存在。在内里， 

心灵充满灵魂，神充满这普遍（universal)物体，一切物体都存在于 

这普遍物体中，但是在外面，灵魂环绕宇宙，赋予它生命。在外面， 

宇宙是这伟大、完美的活物，即秩序宇宙；在内里，它是一切活物。 

上界天上，灵魂持续存在于其同一性中，但是在下界地上，它改变 

它所诞生为的[事物]。”

神是永恒的灵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竭斯集》，卷一， 

页 148中编者依照Reitzenstein,省略 psuche[灵魂]則的定冠词 

h e;比较《亚美尼亚语定义》，2.2;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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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页 365。

[5]“永恒将这一切维系在一起，借由必然性、或天意、或自 

然、或不论任何人相信或者会相信的什么。这宇宙是在产生能量 

的神，但是神的能量是一种不可超越的力量，不可同任何人性或神 

圣之物相比。因此，赫耳墨斯，你不应以为下界或上界的任何事物 

像神，因为那样你就会偏离真理：没有任何事物与不相像者—— 同 

一和唯一者一一相像。你也不应以为神将他的力量弃让给任何它 

者。除他以外，还有生命和不朽〈和〉改变的造者吗？〈除了〉造物 

他还可能做什么？神并非闲散，否则万物都将闲散，因为每样事 

物、每个事物都充满神。秩序宇宙或任何其他事物中都无处存在 

闲散u 闲散用来形容造者和诞生者，便是无意义的词语。

必然性... 自然：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M 斯集》，卷一■,

页 157-158,注 14,参照《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9节，卷十二第14 

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八、卷十二至卷十九；同见 

《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2丨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9-40节； 

Long,《希腊化哲学》，页丨48、163-170。

造者...〈除了〉造物：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i f 暴斯集》，

卷一，页 149,依 照 Tum ebus，在“改变”之 前 加 人 kai [和 ]，将 

poiotetos[质M  ]读作 poigtSs[创造者]，并在 poi6seien [创造]之前 

插人同S[但是]相对应的词语。

[6]万物都必须诞生，向来如此，且依据各个场所的状况。造 

者存在于万物之中，并不固定，也不造任何具体事物，而是造出万 

物。因为他是具有能量的力量，他的自主性并非来自诞生之物；诞 

生之物经由他的作用而存在。”

“通过我向外看去，凝视置于 你 眼 前的秩序宇宙，仔细观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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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 一 个未被玷污的物体，没有比它更古老之物，永葆青春、永远 

年轻，却永远愈发青春。

经由他的作用而存在：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49、158,注 19,作 sont soumis & lu i[服从于他]。

通过我：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10,卷四 F ,页 380- 

381,在此处将文本分成两段，在前面插入了从第1节调换过来的 

几行文字,Ferguson则将其主旨认定为“对宇宙之美的颂扬……即 

tax is[秩序]、diamond[稳定]、metabolg[改变]之后内容的主题”。

[7]看看下界蔓布的七个世界，在永恒的秩序中行进，各自在 

不同的环轨中完成永恒；看看万物如何充满光，处处又都没有火。

蔓布的七个世界：Festugifcre(l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50J 58-159,注 2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四、156;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7)将 hepta 

kosmos译作 sept cieux[七重天]，即天上的域界;关于对宇宙的另 

一种描述，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5 节。

充满……火：关于光的 p l^ jm a[丰盛]，见上文《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4 节，卷六第4 节；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36。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7-308,认为火的缺席指代的 

只能是尘世的（sublunary)域界，火在那里的空气中移动时化作 

光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9,注 23并没有 

给出更好的解答；比较《赫耳墨斯集》卷 十 第 18节，卷十一第 

19节。

相向者和不像者之间的吸引和组合，成为从神之能量照耀下 

来的光，神是万善之父，是七个世界全部秩序的统治者和号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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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向……组合：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三第4 节注释。

统治者和号令者：archontos kai hegemonos 是 N ock( Nock and 

Fesl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150)依照 T urnebus对 archdn 

kai hegem6n 做的改动；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8-309)及 

Festugifere(页丨59,注 24)认为统治者神是太阳；比较《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25节，卷十六第5 -丨0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 

籍》，卷二十一第2 节。

它们所有前方运行的是月亮，自然的器具，使下界的物质变 

形，而宇宙当中的是大地，哺育地上生物的乳母，沉积物一般安置 

于美丽的秩序宇宙中。看看不朽和必朽的活物之众—— 它何其伟 

大—— 不朽者与必朽者之间是周转的月亮,，

月亮……器具：关于月亮作为自然的生长与衰落的媒介，见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5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 节；费尔米 

库斯.马特尔努斯（Firmicus Matem us),《天文八书》（A/at/iesis)， 

4.1.卜9;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9 - 310; Nock anti 

? ( ^ # ^ ^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159-160，注25。

乳母，沉积物一般：Feslugifere作 comme fondement [作为基 

础 ]，的确是更简单直接的译法,然而见《希英字典》，hup»SUUhme 

词条，其中引用了柏拉图《斐多》109c 及希波吕托斯《论摄生法》 

(O n /iegiw icn)2.45;在后者中 hupostathm6 trophgs 的意思类似于 

“排泄物”；同样应当注意“哺育的乳母”原文为 trophon;比较Slee- 

man and P o lle t,《普罗提诺辞典》，hupostathmS词条；《亚美尼亚语 

定义》,2.3;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65。

[8]万物皆充满灵魂，万有皆被移动，有的绕着天，有的绕着 

地。在右的不往左，在左的不往右；在上的不往下，在下的亦不往



卷十一心灵对赫耳墨斯 227

上。最亲爱的赫耳墨斯，它们全部都已诞生，〈这一点〉你无需从 

我这里学习。因为它们是物体，具有灵魂，且被移动，但是身体和 

灵魂若没有将它们放在一起者，就不能连结成为单一的事物。那 

么必须存在这样的一个个体，并且在任何方面都是同一的。

[9] 由于运动多种多样，而且虽然所有物体被注定了同样的 

速度，但是它们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有两位或多于两位的造者。若 

有许多〈造者〉，就不能维持同一种秩序。繁多的后果是对更好者 

的嫉妒。我会做出解释：倘若必朽的、受制于改变的活物有第二位 

造者，那么他就会渴望也造出不朽的存在，正如不朽者的造者会意 

愿造出必朽者。看看—— 如果有两位〈造者〉，而且如果一个是物 

质而一个是灵魂，负责造物的会是哪位？或者如果二者都负责，那 

么哪位作用更大？

两 位 的 造 者 ：S co 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5-246(比 较  

Nock and Festug ift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47 )认为，杏塞洛斯 

《有 关恶魔活动的对话》（D ia logue on t/ie /Ictiu in 'M o/ t/ie D em ons) 

828b 中指的正是本段；与神匠是第二位神的观点相反的意见，见 

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9 节；和此处文本更接近的观点，见下 

文第 14节，卷十四第7 - 8节。

[10] 这样想想：每个活的身体，不论不朽或必朽，〈有理性或〉 

无理性，均由物质和灵魂构成。因为每个活的身体都有灵魂。另 

一方面，无生命的仅由物质构成；灵魂也单独由造者而来，是生命 

的缘由，但是造出不朽者的那位是一切生命的缘由。那么，他怎会 

不是与丨不朽者丨不同的必朽活物的造者呢？造出不朽的不朽存 

在怎会不造活物所具有的东西呢？”

〈有理 性 的 和 〉无 理 性 的 ：头两词对应 N ock and Festug if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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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1中编者依照 S c o tt所作的增补 tou 

logikou k a i〇

是一切生命的缘由：同 Tiedem ann，将 p a s读作 pas€s[ —*切]; 

Nock and Festugi知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151、161，注 32。

与 j 不朽者丨...造 者呢：同 Tiedem ann，将 thngt6n [必朽者]

读作 athanat6n [不朽者 ]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51、161，注 33将其标为不可理解。

[11]“显然，这些事物有一造者，而且很显然，他是同一的，因 

为灵魂是同一的，生命是同一的，物质是同一的。但是这位是谁？ 

除了同一的神还有谁？造出有灵魂的活物〈的行为〉若不只属于 

神，还能属于谁？那么，神是同一的。丨多么彻底的荒谬！1既然你 

已同意，秩序宇宙始终是同一的，太阳是同一的，月亮是同一的，神 

性是同一的，那么你是否要把神本身算在它们之中呢？”

1多么彻底的荒谬！ 1 : Nock and Festug^ 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51、161，注 35在此处译出的geloiotaton —词上标注存疑； 

Ferguson说它是为基督徒做的注释，FestugiSre则译作 C’est chose 

tout k fa it r is ib le! [此事十分可笑丨]见下文第12节；比较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6。

你已同意： Nock and Festugih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1， 

依照 Tum ebus，将 h6molog6sen 读作 hdmologdsas。

算在...之中：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1 将 poston einai 译作 soit membre d’une s6rie [为序列中之一• 

员]，更接近字面含义;poston是表示疑问的形容词，意为“顺序序 

列中的哪一个”；希腊语本中没有“它们之中”。

[12]“神造万物。丨一位神若是为数众多，那就是极致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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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丨倘若你自己就能造出许多这样的事物，那么神造出生命、灵 

魂、不朽和改变为何是伟大的成就呢？你看、你说、你听；你嗅、触 

碰、四处走动、思考且呼吸。这并不像是一个人看，另一个听，另一 

个说；而另外某人触碰、另外某人嗅、四处走动、思考且呼吸。一个 

人做所有这些事。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高处的事物没有神就不能 

发生。正如你若闲散而不做你的事，你就不再是活物，因此，神若 

闲散，他就不再是神一一虽然这样说是不对的，

I 一位数目众多... 荒诞。！：这是对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151中标注存疑并且没有译出的三个词en 

polls g d o io ta to n的含义作出的猜测；同上文第11节，本句可能是

—条注释。

不对：“不对”比mg th e m is更弱；“褒渎”的意味够强，但是这 

个词的宗教联想却似乎并不贴切。

[13]“如果已经证明〈你〉不〈造〉物就〈不〉能存在，那么于神 

而言，这岂不更加真实？因为倘若存在神不造的事物，那么他就是 

不完美的—— 虽然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神完美而且不闲 

散，那么他就造出万物。”

“稍候，赫耳墨斯，你将很快理解，神的作品仅是一物：诞生万 

有—— 正在诞生者、曾经诞生者、将要诞生者。这就是生命，我最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美;这就是善;这就是神。

〈你〉不〈造〉物就〈不〉能存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152插人5 个词:se[你 ]、poiounta[创造]、否定词 

抽[不能]。

虽然这样说：Nock and Festugid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2,依照 ScoU,将 e i写做 ho[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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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见上文第12节。

[14 ]你若想凭借经验理解它，就注意你意愿创生时所发生的 

吧；它不像神的作品。神不以他的作品为乐，他也没有助手。他独 

自作业，他永远在他的作品之中，因为他即是他所造之物。倘若它 

们与之分离，万物就会崩塌；万有都必将死亡，因为生命不会存在。 

但是如果万有都是活的，而且生命亦是同一的，那么神就也是同一 

的。再说一次，如果万物都是活的，天上的如此，地上的亦然，如果 

生命对于它们所有而言都是同一的，那么它的诞生就是通过神的 

作用，而且就是神。那么，万物皆通过神的作用而存在，生命是心 

灵和灵魂的结合。

[15]因此，永恒是神的映像;秩序宇宙是永恒的映像；太阳是 

秩序宇宙的映像。人类是太阳的映像。”

“死亡不是已组合之物的毁灭，而是它们结合的消解。他们 

说改变即是死亡，因为身体被消解，生命消弭成不可见者。

永恒……的消解：第 15节中这三句的前两句在Nock and 

FesUi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3中位于新一段开头，但是 

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158页中,Fesmgifcre建议 

将它们移动到这里，并在“死亡不是……毁灭”处分段，这句话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中则是第14节的最后一句。 

Node(页 153)记录了 R eitzenste in的观点，认为这里给出的第14 

节最后一个词组（“生命是心灵和灵魂的结合”）可能是注释;同见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6 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62，注 45。

Festugifcre 在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3 

将 e ik5n [形象]译作 image[形象、映像]，但是他在《三倍伟大者赫 

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56中将它译作copie[复制品]。在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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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与宗教中，eik6n 通常表达柏拉图主义对可感知的事物和 

可认知的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乐观主义诠释（比较《蒂迈欧》， 

92)，同本段及《赫耳墨斯集》卷八第2 节;《新约神学辞典》，卷二， 

页 389。

丨虔诚地听我说，1我最亲爱的赫耳墨斯，我说秩序宇宙和所 

谓以这种方式消解的事物受到改变，是因为秩序宇宙每天都有一 

部分变得不可见，〈但是〉它们绝不是被消解了。这些是秩序宇宙 

的激情（passion)、涡旋和隐匿。涡旋是一种|回归丨，隐匿是一种

更新。

|虔诚地听我说，！……方式消解：即使我们与《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56- 157,注 4 一样，将 Nock and 

Festugi^ 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丨5 3 中标为不可理解的 

deisidaim5n h6s akoueis 读作 deisidaimonS akoue[虔诚地倾听]，这 

种译法也仍然存在M 题;N o c k在靠近句尾处添加分词d e[但是]; 

比较《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 20。翻译问题大概乂是因为这是 

一条注释，可能是一位基督徒在呼喊“你听起来真是迷信啊!”

涡旋……更新：见下文第19节，N o c k给 strophS[回归]标注 

存疑，Festugifere 译作 involution [回转 ] ;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153、162-163,注49。

[16]秩序宇宙有诸般形态：它不含插入进来的形态，只是在 

它内部改变它们。既然秩序宇宙诞生时便有诸般形态，谁有可能 

造出了它来？我们不要说他没有形态。但是如果他也具有诸般形 

态，他就会像秩序宇宙一样了。如果他具有一个形态呢？在这方 

面他就会不如秩序宇宙了。那么，我们该说他是什么，才能不将论 

说引入僵局？因为我们对神的理解中不能有僵局。因此，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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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有任何结构，就只有一种结构，无形体的〈结构〉，不屈身于表 

象3他借由物体揭示一切结构。”

秩序宇宙有诸般形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1,指 

出《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节（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2 

节，卷 十 六 第 1 2 节；《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第 3 5 节 ）中的 

pantomorphos[具诸般形态的]是一位神，即神圣的黄道带，尽管这 

里并没有这类天文学的联想；比较No(_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215,注 55;同见《亚美尼亚语定义》，丨0.2;Mah6,《上 

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97u

在它内部改变它们：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63,注 50;比较页153。

没有形态……一个形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2- 

323,引用柏拉图对神由eid〇f i到 m o rp h a i的神圣变形的神话叙述 

的批评（《王制》380-383);他同时指出 am orphos可以指代“畸形 

的”或“丑的”。

[17]“不要为无实体结构的概念感到惊奇，因为它就像一个 

词语的结构。山脊在图片上看来十分突出，但是它们实际上是绝 

对光滑平整的。留心注意我所说的，虽则大胆，但也十分真实。正 

如人类没有生命就不能活着，神不造善就不能存在。因为这种创 

造在神中即是生命和运动， 一 如既往，移动万物，给予它们生命。”

任 何 结 构 （第 1 6节 ）……突 出 ：“结构”对应的希腊词为 

idea，Nock and F e s t u g i f c r 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3、163,注 51， 

页 167作 fig u re[形态]。前一句中“形态”的各种相关词汇对应 

n r o r p k 及其间源词汇；见《阿斯克勒庇俄斯》第2 节及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323,后者将此处的 id e a和 m orphs视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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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83。

[18] “我说的某些事需要特殊注意。想想我现在说的。万物 

在神之中，但不像置身场所之中（因为场所也是物体，而物体不 

动，置身某处之物没有移动）；事物在无实体的想象中的置身是不 

同的。想想：什么能够包围万物，无形体之物没有边际，没有更迅 

速者，没有更强大者。万物之中，无形体者没有边际、最迅速、 

最强大。”

置身场所之中：《赫耳墨斯集》卷 二 第 1 - 1 2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63,注 53-55;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25。

[19] “你自己想想：号令你的灵魂行至印度，它会在你的号令 

之前在那里。号令它跨到海洋，它会再次迅速在那里，并不像从一 

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而仅仅是在那里。如果号令它飞上天，它便 

不会缺少翅膀。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它，太阳的火不能，以太不能， 

漩涡不能，其他星辰的身体也不行。它穿过它们全部，将飞向终极 

的物体。但是你若愿冲破宇宙本身，查看外部事物（倘若秩序宇 

宙之外的确有任何事物），你就有这能力。”

行至印度：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4, 

采用 P a tr iz i颇具独创性的校订方式，将 eis h§n de k a i校订为 eis 

In d ike n;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5节。

旋涡（swirl)不能：关于此处和第 15节 中 d in e[漩涡]和 

dingsis [漩涡]作为前苏格拉底时期以来的天文学术语，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62-163,注 49,页 164,注 

56;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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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宇宙：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7,引述《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13节；同见:卷一第25-26节，卷十三第11、丨5、20 

节;《灵知派经书》，卷六,6.63.10-14;K eizer,《第八揭示第九》，页 

16-17。

[20]“看看你有何种力量，何等迅速！你若能做这些事，难道 

神就不能？因此你必须这样认为神，认为他拥有一切—— 秩序宇 

宙、他自身、宇宙—— 就像他内部的思想一样3 因此，除非你使自 

己和神等同，否则你就不能理解神；相似者被相似者理解。

他自身、宇宙：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贝 

155,依照 Scott,在 ho lon[宇宙]前插人定冠词 to。

被相似者：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5, 

依照 Angelo Vergezio,将 t6n homoiSn 更正为 td homoiS;关于 sumpa- 

th e ia和 sungeneia的语境，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83。

让你自己成长出不可测量的广度，超出一切物体，胜过一切时 

间，成为永恒，你就会理解神。认识到于你没有不可能之事，认为 

你自己不朽，并能够理解一切事物、全部技艺、全部学识、各个活物 

的性情。变得比每个峰巅更高，比每个深渊更低。

超出...胜过：见 Do(ld s,《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教

徒》，页82-84,他将第20-21节同普罗提诺《九柱神》5.1.2 进行了 

对比。

成为永恒：这里说的可能是成为某位特定的神，即艾永，相关 

内容见上文第2 节注释，关于另一种和艾永有关的神圣化，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 164-165 ,注 58,其中 

引述《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475-750(Betz，《〈希腊巫术纸莎



卷十一心灵对赫耳墨斯 2 3 5

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48-52),即所谓的“密特拉祷文”。

关于人类之雄伟庄严的常见主题，见《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 

节。同见：《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一，200 - 204,卷四，1167- 

1226,卷五，459-489,卷十三，65-85、297-340、580-635 (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8、6丨、丨09- 110、 

174、〗80-181、187);《亚美尼亚语定义》，8.7;1\^}16,《上埃及的赫 

耳墨斯》，卷二，页 389; Bousset，《艾永神》，页 196-200、211;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383-384;R eitZenstein ，《珀伊曼德热 

斯》，页 279;《希腊奥秘宗教》，页 197-198、374。

变得... 更高：将 hupsglotatos[最高]更正为hupseloteros[更

髙]的做法来自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5, 

依照 Turnebus。

在你内中集聚已被造出的、火与水的、干与湿的一切感受；同 

时无处不在，地上、海里、天上；尚未出生、在子宫中、年轻、老迈、已 

死、超越死亡。当你同时理解了这一切—— 时间、场所、事物、性 

质、数量—— 就可理解神了。

无处 不 在 ... 超越死 亡 ： N o c k  and F e s t u g i f c r e ,《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65,注 60,引用了一些“狂喜体验”的例子，包括:普 

罗提诺《九柱神》，4.8.1、6.5.7、6.5.12;波菲利，《普罗提诺生平》 

23;《迦勒底神谕》110-128(DeS Places，《迦勒底神谕及先人注疏 

选鉴》，页 94-97);扬布利柯，《论秘仪》1.丨2、3.4-6 (40.16-42.17、 

109.4-114.2);《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154-285、475 - 829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40-43、48- 

54),及《赫耳墨斯集》卷一,卷十第24 - 2 5节，卷十三第11节；同 

见 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8-333; Lew y，《迦勒底神谕及 

神迹7K 现》，页 184 - 211; Festugifere,《希腊人的个人信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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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36。

[21]但是你若将灵魂闭锁在身体中，贬低它，并说，‘我一无 

所知，一无所能；我恐惧海，我升不上天；我不知我曾是何物，我不 

知我将是何物，’那么你同神还有什么关系？你邪恶且爱身体时， 

就不能理解任何美和善的事物。对神圣的无知是终极的恶德，但 

是能够理解、能够意愿并且希望，是丨直接且！简单的向善之道。 

在你的旅途中，善会随处遇见你，并且处处可见，在你最不抱期待 

的场所和时间，当你清醒时，当你入眠时，航行时或散步时，在夜晚 

或白昼，你说话时或保持沉默时，因为没有它不是的[事物]〇”

我恐惧……同神：《亚美尼亚语定义》，9.3; M ah6,《上埃及的 

赫耳墨斯》，卷二，页 39卜,S«m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84; Re- 

itzenste 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07 - 308、374-375。

邪恶且爱身体：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8-19节。

无知……恶德：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8- 9节。

1直接且 j 简单：在 eutheia[直接]后添加 id ia(同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22;卷二，炎 335); Nock and Fes〖ugi6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156,将 两 个 词 都 标 注 存 疑 ，译 作 la voie 

d irecte...et une voie fa c ile[直接的路....和一条简单的路]。

旅途中，善：Nock and Fesl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5 6、166,注 63 a 中给出的文本没有确定主语，提出本句指代的可 

能是“善”或者“神圣者”，或前几句中的“神”，并建议上句的末尾 

可能 hodeonti soi[你的旅途]而不是 rahd ia[容易];关于其他“旅 

途”之类的词语，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27节。

[22]“而你要说，‘神是看不见的’？住嘴！谁比神更可见？ 

这便是他造出万物的原因：以使你可借由它们所有而看到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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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的善，这是他的卓越：他借由万物而可见。因为没有看不到的 

事物，乃至无形体的事物之中也没有。心灵在理解行为中为人所 

见，神则在造物的行为中〈为人所见〉。”

而你要说：A ubert,即亚里山大里亚的区利罗17世纪的编纂 

者，提出将区利罗（上文，题解）文中的 eita phusin订正为 eita 

ph§s;《赫耳墨斯集》的抄本写做 eikoni taph6s;l\odc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 页 156。

他的卓越：Fes丨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 5 6 )将 aretg[卓越]译作 le pouvoir miraculeux[奇迹般的能 

力 ]，然而见页1 6 6 ,注 6 6。

没有看不到的事物：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 5 7 ,依照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 2 2 ,卷二，页 335, 

将 horaton[见到]校订为aoraton[未见到]。

“直到这里，三倍伟大者啊，这些事已揭示给你。用同样的方 

式想想其余一切—— 你自己—— 你就不会受蒙蔽。”

直到……受蒙蔽：关于这些结尾处的词语，Zielinski，《赫耳墨 

斯主义灵知》，页 350-355写到，“最终他们强调性地重复珀伊曼 

德热斯文本[即《赫耳墨斯集》卷十-第丨5 节]中的词语，借此向 

珀伊曼德热斯群体推介赫耳墨斯主义的最新的灵知派一泛神论的 

修正。”他也将《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8 节理解为对这两段的驳 

论。同见：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66,注 

68;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6。



卷十二

赫耳墨斯之论说

[1] “塔特啊，心灵来自神的精髓本身—— 如果神实际具有精 

髓—— 只有神确知那精髓可能是什么。那么，心灵没有与神的必 

要性 ( essentiality )相互割离；它扩张了，一•如既往，像太阳的光。 

在人类之中，这心灵是神；因此，人类之间有些是神，他们的人性接 

近神性。因为好精灵说过，神是不朽的〈人类〉，人类是必朽的神。 

但是无理性动物中存在本质的冲动。”

[2] “有灵魂之处就有心灵，正如有生命之处就有灵魂。但是 

无理性动物中的灵魂是缺少心灵的生命。心灵是人类灵魂的恩 

主;对他们起到好的作用。在无理性事物中，心灵对每样〈事物〉 

产生的本质冲动加以辅助，但是拒斥人类灵魂中的这种冲动。每 

个灵魂，一旦在身体中诞生，就被痛苦和欢乐败坏了。因为在复合 

的身体中，痛苦和欢乐如同汁液般沸腾;一旦浸没其中，灵魂就会 

溺亡。”

[3] “心灵向受到它号令的灵魂展现自身的壮丽，并反对它们 

的种种自然倾向。心灵给灵魂带来痛苦，将引发灵魂种种疾病的 

欢乐从其中抽离，就像一位好医师使用烙术和刀子，为受疾病侵扰 

的身体带来疼痛。灵魂的一种重病是无神论，其次就是普通的见 

解;万恶随它们而来，没有善者。因此，同此疾病对立的心灵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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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安保着善，正如医师为身体安保健康。

[4] 但是那些没有心灵作为引导者的人类灵魂，像无理性动 

物的灵魂一样受到影响。当心灵默许它们，并且让路给渴念，欲求 

的冲动就驱使这样的灵魂走向导致无理性的渴念，并且，就像无理 

性的动物，他们永不停止他们无理性的愤怒和无理性的渴念，从不 

倦于邪恶。因为愤怒和渴念是超越一切极限的无理性恶德。神给 

这些灵魂施加了作为折磨和责难的律法。”

[5] “如此一来，父，我早先听完的关于命运的论说似乎被否 

认了。如果于某个个体而言，犯下通奸、渎神，或作出其他某些恶 

行，全然是命运所致,那么这样的一个人若是在命运的强制下行 

事，他怎应受到惩罚[ ] ? ”

“一切都是命运的作为，我的孩子，除它以外，有身体的实体 

之间并无他物。善恶都不是偶然诞生的。就连做过好事的人也注 

定会受它影响，这就是他做出此事的原因:受到因它做出此事而对 

他施加影响者的影响。

[6] 现在不是关于恶德或命运的论说的时间；这些话题我们 

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的论说是关于心灵的，心灵 

可以做什么，它如何容许差异。人类心灵之中有一样事物，但是无 

理性动物之中的是另一样。此外，在其他活物中，心灵并不施恩。 

它抚平愠怒和渴念的同时，在每个个体之中的作为也不同,必须理 

解的是，这其中的某些是有理性的人们，另一些没有理性。但是众 

人都受制于命运、〈受制〉于降生和改变，它们是命运的开端和 

终结。

[7] 众人皆受命运注定之事的影响。但是有理性者受心灵号 

令（如我们所说），不像他人那样受到影响。他们既然摆脱了恶 

德，就不会由于作恶的后果而受到影响。”

“再一次，父，你是什么意思？通奸者不是邪恶的吗？谋杀者 

不是邪恶的吗？还有他们其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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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性者受到影响，不是因为他犯了通奸，我的孩子，而是 

由于他仿佛这样做过，他也不会因为犯了谋杀而受到影响，而是由 

于他仿佛犯了谋杀。不可能逃离降生，正如不可能逃离变化，尽管 

有心灵者有可能逃离恶德。

[8]因此，我一直听到好精灵说（倘若他是用书面形式传达 

的，那么于人类就会最有助益了;我的孩子，只有他，因为他作为头 

生的神，俯视一切，真正表述了神圣的论说），不论如何，有一次我 

听到他说万物都是同一的，特别是智性物体;说我们生活在力量、 

能量和永恒之中;还说永恒的心灵是善，说它的灵魂也是善。这样 

一来，智性事物之间就没有程度之分了，因此，既然心灵统治万有， 

并且是神的灵魂,那么心灵就可随心所欲了。

[9 ]那么你必须理解，并将这论说用于你从前询问过我的问 

题—— 我是指关于命运[〈和〉心灵]的那个。因为如果你细心回 

避存在争议的论说，我的孩子，你就会发现心灵—— 即神的灵 

魂—— 真正凌驾万有，在命运、律法和其他一切之上。于心灵而言 

没有不可能之事，比如将人类灵魂置于命运之上，或者倘若那灵魂 

偶然草率，就将它置于命运之下。这些是好精灵说过的有关此类 

事宜的最美妙的事了

“说得很神圣，我的父，真实且有助益。

[10] 但是对我讲得更直白些吧。你说过，心灵在无理性的动 

物之中以本质冲动的方式作用，默许它们的本能。但是我相信，无 

理性动物的本能是激情。如果心灵帮助本能，而本能是激情，那么 

既然心灵与激情进行亵渎性的接触,心灵就也是一种激情吗?”

“说得好，孩子-----个优秀的问题，我应当回答。

[11] 所有化作身体的无形体事物都受激情的影响，我的孩 

子，它们被称作‘激情’是正确的。移动者都是无形体的,但是被 

移动者〈并非〉都是物体;无形体者也被心灵移动。然而,移动即 

是激情，而因此移动者和被移动者都受到影响，一个统治着，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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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被统治。如果存在从物体的释放，就也存在从激情的释放。不 

过，我的孩子，更好的说法或许是:没有不具激情之物、万物均受激 

情的影响。但是激情和受激情影响者存在不同。 一 个主动，另一 

个被动。然而就连身体也对自身产生作用;它们要么未被移动，要 

么被移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激情。无形体者总是受到作用，这就 

是它们受激情影响的原因。不要让这术语妨碍你。作用和激情是 

等同的，但是使用更吉利的名字也并没有害处。”

[12 ] “你的论说讲述得十分直白，父。”

“我的孩子，你也要注意，神向人类—— 而非向任何其他必朽 

的动物—— 允诺了（ granted)这两样事物：心灵和经思索的言语， 

它们与不朽具有同等的价值。[人类也有他说出的言语。]如果按 

照应当的方式使用这些馈赠,就没有什么能把他同不朽者区分开 

来了;相反，当他离开身体，这两样馈赠便会指引他到诸神和受祝 

福者的阵列。”

[13] “我的父,其他活物不使用言语吗?”

“不，孩子，它们仅使用声音，言语与声音相去甚远。言语是 

所有众人共有的，但是每种活物有它自己的声音。”

“即使在人类之间，我的父，各族的语言不也是不同的吗？”

“是不同的，我的孩子，但是人性是同一的；因此，言语也是同 

一的，被翻 i華以后就会发现，它在埃及、波斯、希腊都是一样的。我 

的孩子，在我看来，你对言语的卓越性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受祝福 

的神—— 好精灵一 -说过，灵魂在身体中，心灵在灵魂中，经思索 

的言语在心灵中，神是他们的父。

[14] 那么，经思索的言语是神的映像和心灵，正如身体是观 

念的映像、观念是灵魂的映像。因此，最美妙的物质是气，最美妙 

的气是灵魂，最美妙的灵魂是心灵，最美妙的心灵是神。神围绕一 

切、渗透一切，而心灵围绕灵魂，灵魂围绕气，气围绕物质。”

“必然性、神意和自然是秩序宇宙及物质之秩序的器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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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智性之物都是一个精髓，它们的精髓是同一性，但是宇宙中的每 

个物体都是多重的。由于复合物体的同一性在于总是致使一个物 

体变成另一个，所以它们保有同一性的不可腐败性。

[15] 不同的是，每个复合物体都有属于它的数。因为如果没 

有数，联系、复合或消解就都不能发生。统一体诞育数，让它增加， 

当它消解后将它收回自身，但物质是同一的。这整个秩序宇

宙-----位伟大的神，也是一位更伟大的、同神统一、并帮助保有

父的意愿和秩序的神的映像—— 是丰盛的生命，在来自父的整个 

永恒复返中，秩序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的整体或部分不是活物。 

因为秩序宇宙中从没有任何死物，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父愿 

望，它只要还结合在一起，就仍是活的,因此秩序宇宙必须也是神。

[16] 那么，我的孩子,在神中、在万有的映像中、在丰盛的生 

命中，怎能有死物？因为死即楚腐败，腐败即是毁灭。不可腐败之 

物的任何部分怎可能腐败、神的任何部分怎可能毁灭？”

“活在秩序宇宙中的事物，父，虽然它们是它的一部分，但是 

它们不会死吗?”

“住嘴，孩子;关于变化的术语将你引人歧途。它们不死，我 

的孩子;作为复合物体，它们仅是被消解了。消解不是死亡，只是 

合成物的消解。它们被消解不是为了被毁灭，而是为了更新。何 

为生命的能址？不是运动吗？那么，在秩序宇宙中，什么是不动 

的？没有〈不动的〉，我的孩子。”

[17 ] “地在你者来难道不是不动的吗,父？”

“不，孩子;它是唯一富于运动并且静止的事物。如果万物的 

乳母—— 她创生万物并将之诞育—— 是不动的，这不是十分荒谬 

的吗？因为如果没有运动，创生者就不能创生任何事物。你问那 

第四部分是否闲散，这是极其荒谬的:物体没冇运动，就只能说明 

它是闲散的。

[18]因此，我的孩子，你应当知道，秩序宇宙中各处的万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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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移动，要么减少要么增加。被移动的也是活的,但是并非每个 

活物都需要保持不变。我的孩子，整个秩序宇宙作为整体没有变 

化，但是它的部分全都会改变。然而，没有任何事物是可腐败的或 

被毁灭的一一令人类不安的词语。生命不是降生而是意识，变化 

是遗忘并非死亡。既然如此，构成各个活物的一切—— 物质、生 

命、吹息、灵魂、心灵—— 都是不朽的。”

「19] “那么，借由心灵，各个活物都是不朽的，特别足绝大部 

分人类，他们能够接纳神,适宄与他相伴。神仅同这种活物交谈， 

在夜晚通过睡梦，在白昼通过征兆，他通过这一切预告未来，通过 

飞乌、通过内脏、通过神启、通过橡树，人类也借以宣称他了解过 

去、现在和未来发生之事。

[20] 我的孩子，注意这点，每个活物都常常处于秩序宇宙的 

某一部分:活在水中的常在水中,住在陆上的常在地上，浮在上空 

的常在空中。但是人类使用一切—— 土、水、气、火。他甚至看到 

上天，通过感觉了解它。神是能量和力量，围绕一切渗透一切，理 

解神并非难事，我的孩子。”

[21] “如果你亦愿望凝视他，就看看秩序宇宙的秩序还有这 

秩序的严谨排列吧;看看天文现象的必然性，还有已诞生之物和将 

诞生之物之中的神意吧;看看物质，完全富有生命，一位与一切美 

善之物—— 诸神、精灵、人类—— 共同移动的伟大的神。”

“但这些是能量，父。”

“如果它们完全是能量，我的孩子，是谁赋予了它们能量? 

〈神以外〉的〈某物〉么？或者你难道不知道,正如秩序宇宙的组分 

是天、水、土和气，〈神的〉肢体类似地是生命、不朽、〈命运〉、必然 

性、神意、自然、灵魂和心灵，而它们一切的永久性就叫做善？在已 

诞生之物和将诞生之物之中，神无处不在，不可超越

[22] “那么他在物质之中吗，父？”

“我的儿子，如果物质是与神分开的，你会为它分配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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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如果它未被赋予能量，那么你以为它除了一堆〈东西〉之外 

还能是什么？但是如果它被赋予了能量，是谁赋予的能量？我们 

说过，能量是神的组分。那么，是谁使一切活物活着？是谁将不朽 

之物变得不朽？受制于改变的事物—— 是谁改变它们？不论你说 

是物质、还是身体、还是秩序宇宙,要知道，这些也是祌的能量，物 

质性是物质的能量,具体性（corporeality )是物体的能量，必然性即 

是精髓的能量。这就是神，是万有。”

[23 ] “但是万有之中没有他不是的事物。因此，大小、场所、 

性质、形象、时间，都不能用于神。因为神即是万有。万有渗透万 

物，围绕万物。对这论说展现虔敬吧，我的孩子，虔诚地持宥它吧。 

神的宗教仅备一个，即是不要作恶。”

[题解 ] Nock anti Festugifi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4,将 

peri nou koinou 译作 Sur l ’ inte llect com m un[关于共有的智性]，而 

Sc〇U,《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8,认为这个词组不可解读。关于 

《赫耳墨斯集》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及卷十三之间的关联，见 Zie­

l in s k i, 《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50-356,见 No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1-173。关于在第14节“围绕物质”之 

后将卷十二分成两个部分的做法，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36,及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丨73、188, 

注 38,Festugifcre总结出“鉴于赫耳墨斯主义文本的结构较为松 

散，将第十二卷分成两部文本的做法……是随意为之。”

[1]“塔特啊，心灵来自神的精髓本身—— 如果神实际具有精 

髄—— 只有神确知那精髓可能是什么。那么，心灵没有与神的必 

要性（essentiality)相互割离；它扩张了，一如既往，像太阳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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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精髓可能是什么：将 a u to n读作 auto[那精髓](字面意为 

U 己 ），同 Einarson;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觅 174,注 1)将后一种解读方式译作se connaftre[认识 

自我]，前者译作 le savoir[认识它]。他同样指出，无条件地将精 

髓归于神的做法在《赫耳墨斯集》卷六第4 节中也作为保护物 

(safeguard)出现过。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9则解释称， 

作者也许是害怕将神圣的非物质的 o u s ia同廊下派中物质的ousia 

混淆。

才广张了：关于动词hapolo6,见 Sleeman and P o lle t,《普罗提诺 

辞典》，ha p lou n词条；比较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74,注 l a ，其中译作se dSploie[自我扩张]，D odd(《第四福 

音书的阐释》，页 25)则作“发展”；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9，提议“展开、摊开” “宽宽地展开”“扩张”。

在人类之中，这心灵是神；因此，人类之间有些是神，他们的人 

性接近神性。因为好精灵说过，神是不朽的〈人类〉，人类是必朽 

的神。但是无理性动物中存在本质的冲动。”

他们的人性：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4,依照 Foix de Candale，将 autou 读作 aut6n。

好精灵……必朽的神：此处所指为《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5 

节;关于“好精灵”，同见卷十第2 3节，以及下文第8、9、13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1，注 1;K eizer，《第 

八揭示第九》，页 56。

不朽的〈人类〉：“人类”（anthr6pous)为 N o c k依照一处抄写 

员的注释所加；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4; 

t 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关于 anthr^p o s的注释。

存在本质的冲动（natural im pu lse) : Dodd (《第四福音书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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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页 25)作“心灵是自然”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 页 174 则作 l ’ in te llec t est l ’ instinct na tu re l[智性是自然的本 

能]，然而比较页178,注 3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0- 

341;《新约神学辞典》，卷九，页253-255、259-260、277。

[2] “有灵魂之处就有心灵，正如有生命之处就有灵魂。但是 

无理性动物中的灵魂是缺少心灵的生命。心灵是人类灵魂的恩 

主；对他们起到好的作用。在无理性事物中，心灵对每样〈事物〉 

产生的本质冲动加以辅助，但是拒斥人类灵魂中的这种冲动。每 

个灵魂，一旦在身体中诞生，就被痛苦和欢乐败坏了。因为在复合 

的身体中，痛苦和欢乐如同汁液般沸腾；一旦浸没其中，灵魂就会 

溺亡。”

心灵是……恩主：Mah6,《维也纳希腊纸莎草纸29456 r°和 

29828 r。中的赫耳墨斯片断》，页 56，与《维也纳残章》A 进行 

了比较。

浸没：这一词语的原文是haptizetai;关于它在此处贬义语境 

中的使用见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276-278;比较 

《赫耳墨斯集》卷四第4 节。

[3] “心灵向受到它号令的灵魂展现自身的壮丽，并反对它们 

的种种自然倾向。心灵给灵魂带来痛苦，将引发灵魂种种疾病的 

欢乐从其中抽离，就像一位好医师使用烙术和刀子，为受疾病侵扰 

的身体带来疼痛。灵魂的一种重病是无神论，其次就是普通的见 

解；万恶随它们而来，没有善者。因此，同此疾病对立的心灵为灵 

魂安保着善，正如医师为身体安保健康。

嗜 好 ...疼 痛 ： 文 中 的 文 字 游 戏 （prolemma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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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ilemmenon)在译文中难以体现；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181 - 182,注 6;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2。

一位好医师：关于这一医学比喻，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启不》，卷二，116,注 3-5;比较Nock and Festugifere,《赫坏墨斯 

集》，卷一，页丨81-183,注 6-7;Sccm，《赫耳墨斯集 > ，卷二，页342; 

同见柏拉图《高尔吉亚》（Corgi〇5)477E -481B 、521E 。

普通的见解（mere op in ion)... 它们而来:关于doxa[见解、荣

耀]的褒贬含义，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t 第 8 节注释;Node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5、183，注 9，提出另--种可 

能的含义，即 kenodoxia [虚 荣 ]，并 将 抄 本 中 的 e i s 校订为 

hais [它们]。

[4]但是那些没有心灵作为引导者的人类灵魂，像无理性动 

物的灵魂一样受到影响。当心灵默许它们，并且让路给渴念，欲求 

的冲动就驱使这样的灵魂走向导致无理性的渴念，并且，就像无理 

性的动物，他们永不停止他们无理性的愤怒和无理性的渴念，从不 

倦于邪恶。因为愤怒和渴念是超越一切极限的无理性恶德。神给 

这些灵魂施加了作为折磨和责难的律法。”

受到影响：关于本篇（第 4 - 8 J 0 - 1 1节）中译作“影响”和 

“激情”的 paSd i6、path〇s 及同源词汇，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 

第 2 节注释。

当心灵... 的渴念：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75认为，要么本段存在内容脱漏,要么需要进行校订；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3。

施加...律法：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42)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丨83-184,注 11,一致认为对律 

法的这种观念并不一定源自《圣经》；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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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节，卷十三第7 节。

[5] “如此一来，父，我早先听完的关于命运的论说似乎被否 

认了。如果于某个个体而言，犯下通奸、渎神，或作出其他某些恶 

行，全然是命运所致，那么这样的一个人若是在命运的强制下行 

事，他怎应受到惩罚[ ] ?”

“一切都是命运的作为，我的孩子，除它以外，有身体的实体 

之间并无他物。善恶都不是偶然诞生的。就连做过好事的人也注 

定会受它影响，这就是他做出此事的原因：受到因它做出此事而对 

他施加影响者的影响。

那么这样……惩罚[ ]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76,省略了本词组中的一个连词6;关于对间题的冋答， 

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4,注 12,页 

193-195,Festugifcre则为第5-9节中的命运问题做了很长的补注; 

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39-40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4 - 350; Layton，《灵知派经 

籍》，页 95 - 96，译出《三种形式的最初想法》（First Thought in  

Three Forms)(《灵知派经书》，卷十二第1 节）中一例引人注目的 

灵知派中对星象命运（astrological fate )的恐惧。

[6 ]现在不是关于恶德或命运的论说的时间；这些话题我们 

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的论说是关于心灵的，心灵 

可以做什么，它如何容许差异。

不是...论说：T iedem ann将 h o 修正为否定词 o n,见 Nock

and Fesl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6,其中还依照Scott,《赫 

耳墨斯集》，在“论说”之前添加定冠词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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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 话题：“命运”（heimarmeng)—词 在 第 节

中出现十次，在希腊语版本中其他地方共出现五次（《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9、15、19节，卷十六第11、16节），在《阿斯克勒庇俄 

斯》中出现八次（第 19、39 - 4 0节 ）；anankg [必要性]同样频繁出 

现，不过不总是和命运有关；比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84,注 14,引用《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 

八第5 节，及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4。

容许差异：字面意为“包含差异”；这是《希英字典》，中对 

d iaphoros的解释，Cum()m (N o c k an(丨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84,注 15)则认为本词是天文学家瓦伦斯（ Vettiius Valens) 

《选集》（̂ u/wZogy)2.34.l 、4.11.66中的专门术语；比较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45-346。

人类心灵之中有一样事物，但是无理性动物之中的是另一样。 

此外，在其他活物中，心灵并不施恩。它抚平愠怒和渴念的同时， 

在每个个体之中的作为也不同，必须理解的是，这其中的某些是有 

理性的人们，另一些没有理性。但是众人都受制于命运、〈受制〉 

于降生和改变，它们是命运的开端和终结。

当它抚平... 没有理性：Nock and Festugih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69,注 1,页丨76、丨84-185,注 16-17,认为此处文本 

已损坏;N o c k的《校勘记》记录了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6) 和 E in a rs o n提 出 的 大 幅 度 校 订 。此处的译文更接近

Festugifcre 的版本，区别在于 Festugifcre 译作 hommes en possession

du verbe[具有言辞的人们]，而此处译作“有理性的人们”。

存在疑问的奇怪词语e llog im os在《赫耳墨斯集》中只在本段 

和下一段出现过；意思可以是“被予以较髙评价的”或“善言辞 

的”，但是在本段中的含义更接近于 pneumatikos [吹息的、精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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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面意思为“无理性的”，与 al〇g〇s 相对，即缺少 l〇g«s，不过在 

此处等同于psuchikos [动物的、本性的、感受的];Reitzenstein，《希 

腊奥秘宗教》，页 415;《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Feslugifcre用 

verbe[言辞]来保留较低等的“理性之人”（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四第3-4节）与较高等的具有心灵的人类之间的对立。

有理性的人们： 此处“人们”原文为andras,代表男性,本节中 

的“人类”和“人”是 an th rtpos,相关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一第12节。

降生和改变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5,注 18,同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46-347看法一致，认 

为此处的metabolg[改变]是“死亡”的委婉说法,Festugifcre译作 

changement [改变]。

[7]众人皆受命运注定之事的影响。但是有理性者受心炅号 

令（如我们所说），不像他人那样受到影响。他们既然摆脱了恶 

德，就不会由于作恶的后果而受到影响。”

“再一次，父，你是什么意思？通奸者不是邪恶的吗？谋杀者 

不是邪恶的吗？还有他们其他所有？”

“有理性者受到影响，不是因为他犯了通奸，我的孩子，而是 

由于他仿佛这样做过，他也不会因为犯了谋杀而受到影响，而是由 

于他仿佛犯了谋杀。不可能逃离降生，正如不可能逃离变化，尽管 

有心灵者有可能逃离恶德。

摆脱... 受到影响：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85,注 19,以及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 ~ ， 

页 233-238,引用灵知派反律法论（antinom ianism)的例子，与爱任 

纽关于托勒密的伦理学说法一致：“他们说……我们基督徒必须 

有良善的行为...不过... 他们成为信教者（sp iritua ls)是出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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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非行为”（《驳异端》1.6.2;Layt<xi,《灵知派经籍》，页 294)。

[8]因此，我一直听到好精灵说（倘若他是用书面形式传达 

的，那么于人类就会最有助益了；我的孩子，只有他，因为他作为头 

生的神，俯视一切，真正表述了神圣的论说），不论如何，有一次我 

听到他说万物都是同一的，特别是智性物体；说我们生活在力量、 

能量和永恒之中；还说永恒的心灵是善，说它的灵魂也是善。这样 

一来，智性事物之间就没有程度之分了，因此，既然心灵统治万有， 

并且是神的灵魂，那么心灵就可随心所欲了。

好精灵... 传达：依 据 Reitzenstein (《拍伊曼德热斯》，页

126-128)以及Nock and F es tug ih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1， 

M ahfi(《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6,卷二，页307-310;《从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到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定义》，页 213)认为这些词 

语暗指赫耳墨斯主义蔵言集（gnomo丨ogy )《好精灵语录》（77ip 

■Sayirags 〇/ ) ,关于好精灵，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f *

第 2 3节；比较 W . K m ll,《保利古典学实用巨科全书》，卷A /1, 

800-801。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50-355,提出《赫 

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5节似乎与口头传统的存在相互矛盾；同见 

卷十一第2 2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8、42。 

Mah6 同样认为赫耳墨斯主义的写作主要来源自于俗语（log ia)或 

句子（g M m a i)的松散积累，这些俗语或句子逐渐得到了一系列评 

注，最终产生了诸如《赫耳墨斯集》卷十六之类的文本。

头生的神：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8-349,引述《司 

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32节，解释称诸如库努牡 

(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 3节注释）之类的好精灵被称作“最 

先出生者”—— 不过这大概是图姆（Turn)神的别称—— 俄耳甫斯 

教的法浬斯（Phanes)神亦然；W est,《俄耳甫斯教祷歌》，觅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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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2-212。

不论如何：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至卷二的评论》，页 

103认为，和第 8 节开头的分词 particle d io [因此]联系起来看， 

partic le goun[不论如何]的理解存在闲难。

万物都是同一的：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49-350,认 

为此处被指为好精灵之语的词语按照现有的形式理解是没有意义 

的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5,注 20,引述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7-18节及卷十六第3 节；比较N orden， 

《未识之神》，页 248-249。

智性物体：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7, 

将 nofita s6m a ta译作 gtres in te llig ib le s[可认知的存在];定冠词 ta 

是抄写员编辑插人的。

和永恒之中：关于作为艾永神的永恒，见上文《赫耳墨斯集》 

卷十一第2、20节注释„

也是善：根据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5-186,注2丨，好精灵说的话到此为止。

[9 ]那么你必须理解，并将这论说用于你从前询问过我的问 

题—— 我是指关于命运[〈和〉心灵]的那个。因为如果你细心回 

避存在争议的论说，我的孩子，你就会发现心灵—— 即神的灵 

魂—— 真正凌驾万有，在命运、律法和其他一切之上。于心灵而言 

没有不可能之事，比如将人类灵魂置于命运之上，或者倘若那灵魂 

偶然草率，就将它置于命运之下。这些是好精灵说过的有关此类 

事宜的最美妙的事了。”

“说得很神圣，我的父，真实且有助益。

命运[〈和〉心灵 ]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177、186,注 23,提出在 tou non[心灵]之前插人k a i[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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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编者也有同样的做法；关于用于对抗命运的 gndsis,见 Re- 

itzenste in，《希腊奧秘宗教》，页 382; G riffith s，《马都拉的阿普列尤 

斯:伊西斯之书》。

置于... 置于：两处 the ina i[置于]都是No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17中采用的 Foix de C a n d a le的校订方 

式。关于心灵和命运相比之下的优越性，见 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6,注 25、页 193-195;Jonas,《灵知和古 

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203-520;特别是Reitzenstein,《珀伊曼 

德热斯》，页 102-106中给出的佐西姆斯的文本，《三倍伟大者赫 

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63-273中给出了译文；关于佐西姆斯 

的文本较新的版本和译文，见 Jackson,《帕诺波利斯的佐西姆斯论 

字母欧米茄》，页16-37。

说得很神圣：下文第12节 讲 述 ”，及《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32节关于 paradosis的注释。

[10 ]但是对我讲得更直白些吧。你说过，心灵在无理性的动 

物之中以本质冲动的方式作用，默许它们的本能。但是我相信，无 

理性动物的本能是激情。如果心灵帮助本能，而本能是激情，那么 

既然心灵与激情进行亵渎性的接触，心灵就也是一种激情吗？’’

“说得好，孩子------个优秀的问题，我应当回答。

褎澳性的接触：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78、187,注27，依照？&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珀伊曼德

热斯》），将 sunchr6matiziz6n (来自 sunchrematiz6 [同...相关联])

更 正 为 SUnch r5t iZ5n ,关 于 后者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 

第17节。

[11]所有化作身体的无形体事物都受激情的影响，我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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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它们被称作‘激情’是正确的。移动者都是无形体的，但是被 

移动者〈并非〉都是物体；无形体者也被心灵移动。然而，移动即 

是激情，而因此移动者和被移动者都受到影响，一个统治着，另一 

个被统治。如果存在从物体的释放，就也存在从激情的释放。不 

过，我的孩子，更好的说法或许是：没有不具激情之物、万物均受激 

情的影响。但是激情和受激情影响者存在不同。 一 个主动，另一 

个被动。然而就连身体也对自身产生作用；它们要么未被移动，要 

么被移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激情。无形体者总是受到作用，这就 

是它们受激情影响的原因。不要让这术语妨碍你。作用和激情是 

等同的，但是使用更吉利的名字也并没有害处。”

所有化身...没有害处：关于本节和下一节开头，Festugifc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辉墨斯集》，卷一■，页 187,注 28)写道： 

“我没有希望理解被塔特看作‘十分清楚’的事情”；比较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卜353,称之为“极度难解”。词组“但 

是被移动者〈并非〉都是物体”依照 Ferguson在 asSniaton[非物质 

的]后插人o u 的做法。Nock(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78)提出“如果存在……的释放”一句隐含的主语是 

nous〇

[12]“你的论说讲述得十分直白，父。”

“我的孩子，你也要注意，神向人类—— 而非向任何其他必朽

的动物----允诺了（ granted)这两样事物：心灵和经思索的言语，

它们与不朽具有同等的价值。[人类也有他说出的言语。]如果按 

照应当的方式使用这些馈赠，就没有什么能把他同不朽者区分开 

来了；相反，当他离开身体，这两样馈赠便会指引他到诸神和受祝 

福者的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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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上文第9 节。

对人类……经思索的言语：Mah6,《维也纳希腊纸莎草纸 

29456 r°和29828 r°中的赫耳墨斯片断》，页55,同《维也纳残卷》A  

进行了比较，同时也指向《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2节,卷四第4-5 

节以作阐释和对照;《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22、4丨节;《亚美尼亚 

语定义》，4.2;《灵知派经书》，卷六,7.64_8-10,卷六，8.66.31-33。

[人类也有他说出的言语。]:几位编纂者删除了这些间语， 

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7,注 

31;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85)认为这些词语来自一位 

误将第12-14节中的 lo g o s当做廊F 派的丨ogos endiathetos[所想的 

理性言语]、而 非 logos prophorikos [说出的理性肖语 j 注释者。 

Festugihre认为此处 logos正确的两种的含义是所有人都有的“智 

性的言语或表达”，还有通向不朽的“秘仪的” logos;所有人都拥有 

后者的馈赠，却不是所有人都使用它。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53-354,同意认为这些词语是注释，但是认为它们正确诠 

释了段落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第 6 节,卷八第1节。

如果按照... 阵列：Reitzenstein,《轴伊曼德热斯》，页 156-

157,引述《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三595-601 (Betz,《〈希腊巫术 

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3-4);同见《希腊奥秘宗教》， 

页 367;C um ont,《永恒之光》，页 301。

[13 ] “我的父，其他活物不使用言语吗？”

“不，孩子，它们仅使用声音，言语与声音相去甚远。言语是 

所有众人共有的，但是每种活物有它自己的声音。”

“即使在人类之间，我的父，各族的语言不也是不同的吗？”

“是不同的，我的孩子,但是人性是同一的；因此，言语也是同 

一的，被翻译以后就会发现，它在埃及、波斯、希腊都是一样的。我 

的孩子，在我看来，你对言语的卓越性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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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 好精灵—— 说过，灵魂在身体中，心灵在灵魂中，经思索 

的言语在心灵中，神是他们的父。

好精灵----说过：上文第8 节。

[14]那么，经思索的言语是神的映像和心灵，正如身体是观 

念的映像、观念是灵魂的映像。因此，最美妙的物质是气，最美妙 

的气是灵魂，最美妙的灵魂是心灵，最美妙的心灵是神。神围绕一 

切、渗透一切，而心灵围绕灵魂，灵魂围绕气，气围绕物质。”

“必然性、神意和自然是秩序宇宙及物质之秩序的器具。每 

个智性之物都是一个精髓，它们的精髓是同一性，但是宇宙中的每 

个物体都是多重的。由于复合物体的同一性在于总是致使一个物 

体变成另一个，所以它们保有同一性的不可腐败性。

正如身体...映像：根 据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88,注 35，这些词语是一条注释。

围绕物质：关于从这里开始了一部新的著述或者同一篇著述 

的第二部分的看法，见上文题解；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2320

必然性、神意和自然：下文，第 21节;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第 19节，卷十一■第5 节；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 

- ，页 188，注 38;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58 -359。

复合物体：Nock and Fesl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0, 

依据 Tum ebus，在 suntheta sdmata[复合物体]之插人定冠词 ta。 

关于这一疑难句子的含义，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88 - 189,注 39 - 4〇;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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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不同的是，每个复合物体都有属于它的数。因为如果没 

有数，联系、复合或消解就都不能发生。统一体诞育数，让它增加， 

当它消解后将它收回自身，但物质是同一的。这整个秩序宇

宙------位伟大的神，也是一位更伟大的、同神统一、并帮助保有

父的意愿和秩序的神的映像----是丰盛的生命，在来自父的整个

永恒复返中，秩序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的整体或部分不是活物。 

因为秩序宇宙中从没有任何死物，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父愿 

望，它只要还结合在一起，就仍是活的，因此秩序宇宙必须也是神。

属于它的数（num ber):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89,注 41，指出 arithm os[数字]肯定大于一;复合意味着 

复数，不小于二；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0-361。

统一体（henads)... 收回自身：《斐勒布》15A 中，柏拉图用

h e n a d或 henades[统一体（复数）]指代“同一之物的范例”，与 15B 

中 m onads同义。普罗提诺（《九柱神》6.6.9.33-34)使用 henades 

和“数字”来代表“理形 ” （forms )。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特别 

是普洛克罗斯，详细阐释了关于神圣 h e n a d s的复杂神学理论。 

见:Dodds,《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页 257-260;《赫耳墨斯集》， 

卷四第10-11节，卷十二第12节。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丨80,依据 Scott,将 dia luom ena i更正为 dialuomenon 

[消解]。

丰盛……复返：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7节、卷六第4 

节 、卷十一第2 节注释。

[16]那么，我的孩子，在神中、在万有的映像中、在丰盛的生 

命中，怎能有死物？因为死即是腐败，腐败即是毁灭。不可腐败之 

物的任何部分怎可能腐败、神的任何部分怎可能毁灭?”

“活在秩序宇宙中的事物，父，虽然它们是它的一部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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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会死吗？”

“住嘴，孩子；关于变化的术语将你引入歧途。它们不死，我 

的孩子；作为复合物体，它们仅是被消解了。消解不是死亡，只是 

合成物的消解。它们被消解不是为了被毁灭，而是为了更新。何 

为生命的能量？不是运动吗？那么，在秩序宇宙中，什么是不动 

的？没有〈不动的〉，我的孩子。”

神...毁灭：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0,依照 Parthey(《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珀伊曼德热斯》），将 

apolesai 更正为 apolesthai [毁灭]。

关于变化的术语：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89-190,注4 9引用的Einarson;《赫耳墨斯集》卷八第1节。

[17]“地在你看来难道不是不动的吗，父？”

“不，孩子；它是唯一富于运动并且静止的事物。如果万物的 

乳母—— 她创生万物并将之诞育—— 是不动的，这不是十分荒谬 

的吗？因为如果没有运动，创生者就不能创生任何事物。你问那 

第四部分是否闲散，这是极其荒谬的：物体没有运动，就只能说明 

它是闲散的。

万物的乳母：关于土作为乳母，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一，页 190,注 50;柏拉图《治邦者》，274A ;上文，《赫耳 

墨斯集》卷十一第7 节注释。

不能创生：Nock and Festugift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1， 

根据 Turnebus,将抄本中的 phuenai、p h a n a i以及类似词汇写做 

phuein [诞生、创生]。

第四部分……闲散的：作为四元素之一，土或地是构成基础 

自然的第四部分;见《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5 节;S cott，《赫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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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卷二，页 362 ;N ock and F estug ih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90,注 5 卜520

[18] 因此，我的孩子，你应当知道，秩序宇宙中各处的万物都 

受到移动，要么减少要么增加。被移动的也是活的，但是并非每个 

活物都需要保持不变。我的孩子，整个秩序宇宙作为整体没有变 

化，但是它的部分全都会改变。然而，没有任何事物是可腐败的或 

被毁灭的一一令人类不安的词语。生命不是降生而是意识，变化 

是遗忘并非死亡。既然如此，构成各个活物的一切—— 物质、生 

命、吹息、灵魂、心灵—— 都是不朽的。”

变化是……死亡：关于 melabole[变化]作为“死亡”的委婉 

说法，见上文第6 节注释；《赫耳墨斯集》卷八第4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90,注 54。

构成…… 不朽：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5 节，卷十 

第16节。

[19] “那么，借由心灵，各个活物都是不朽的，特别是绝大部 

分人类，他们能够接纳神，适宜与他相伴。神仅同这种活物交谈， 

在夜晚通过睡梦，在白昼通过征兆，他通过这一切预告未来，通过 

飞鸟、通过内脏、通过神启、通过橡树，人类也借以宣称他了解过 

去、现在和未来发生之事。

适宜与他相伴：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1,将 sunousiastikos 译作 capable... d’entrer en union avec [可以

同…结合];ScoU,《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25,作“可同……交 

媾”；比较《亚美尼亚语定义》，9.6;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二，页 395;《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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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启... 橡树：“神启”原文为 pneumatos(上文，《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5 节注释 ; Joseph Fontenrose,《德尔斐神谕》，页196- 

201、224-226)，“橡树”原文为druos;关于多多纳（Dodona)的神谕 

橡树，以及本段较早的译文中存在的问题，见 Michael J. B. A lle n, 

《斐奇诺橡树中的女巫》，页205-210;《柏拉图主义》（P to o n k m )， 

页 66;同见柏拉图，《斐德若》244B 、275B ;荷马，《奥德赛》14.238; 

B u rke rt，《希腊宗教》，页 114-118;《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 338、 

343 - 352、407 - 409; 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5 - 366; 

C um ont，《星相学者的埃及》，页 158-163;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 

宗教》，页 406-411。

[2〇1我的孩子，注意这点，每个活物都常常处于秩序宇宙的 

某一部分：活在水中的常在水中，住在陆上的常在地上，浮在上空 

的常在空中。但是人类使用一切—— 土、水、气、火。他甚至看到 

上天，通过感觉了解它。神是能量和力量，围绕一切渗透一切，理 

解神并非难事，我的孩子。”

看到上天……了解它：见《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 节，“他仰 

望上天”，以 及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6 - 3 6 7引用 

的文本。

[21]“如果你亦愿望凝视他，就看看秩序宇宙的秩序还有这 

秩序的严谨排列吧；看看天文现象的必然性，还有已诞生之物和将 

诞生之物之中的神意吧；看看物质，完全富有生命，一位与一切美 

善之物—— 诸神、精灵、人类—— 共同移动的伟大的神。”

“但这些是能量，父。”

的秩序...排列：另一处关于 kosm os和 eukosmia[仔细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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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双关语;《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2节。

天文...神意：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2，将 phainomendn 译作 lout ce qui s’offre & notre vue[我们眼见的 

一切]，关于这个词语在天文学上的特殊含义，比较页190-191,注 

62;关于 pronois[神意]，见上文第14节。

这些是能量：关于 energeia i[能量、活动]见上文《赫耳墨斯 

集》卷十第1节注释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191,注 64;Sc〇«，《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8-369。

“如果它们完全是能量，我的孩子，是谁赋予了它们能量？ 

〈神以外〉的〈某物〉么？或者你难道不知道，正如秩序宇宙的组分 

是天、水、土和气，〈神的〉肢体类似地是生命、不朽、〈命运〉、必然 

性、神意、自然、灵魂和心灵，而它们一切的永久性就叫做善？在已 

诞生之物和将诞生之物之中，神无处不在，不可超越。”

〈神以外〉的〈某物〉么：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182，将 hupo allou theou 译作 Par un au丨re d ie u[迪过另一' 

位神]。这里的版本采用S co tt在 a llo u后面插入6 to u 的做法。

〈神的〉肢体：有些抄本将 melg [肢体]写做 mere [部分]; 

“神”译自 T um ebus插入的 theou;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82-191,注 66。

不朽、〈命运〉... 自然：S c o tt和 Ferguson将抄本中的 haima

[血]读作 heimarmenS [命运 ] ; Foix de Candale 提出 pneuma 吹 

息]，E ina rson则提议作 harm onia[和谐、构架];Festugifere在此处 

留了空白。h a im a在《新约》中有神学含义，如《约翰福音》1 :13, 

《使徒行传》17 :26。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5 节;《阿斯克勒 

庇俄斯》第 39-40节；《新约神学辞典》，卷一，页 172-173;N〇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2、191，注 65,页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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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9,卷四 F ，页 386;D odd,《第 

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305。

[22]“那么他在物质之中吗，父？”

“我的儿子，如果物质是与神分开的，你会为它分配什么样的 

场所？如果它未被赋予能量，那么你以为它除了一堆〈东西〉之外 

还能是什么？但是如果它被赋予了能量，是谁赋予的能量？我们 

说过，能量是神的组分。那么，是谁使一切活物活着？是谁将不朽 

之物变得不朽？受制于改变的事物—— 是谁改变它们？不论你说 

是物质、还是身体、还是秩序宇宙，要知道，这些也是神的能量，物 

质性是物质的能量，具体性（corporeality )是物体的能量，必然性即 

是精髄的能量。这就是神，是万有。”

未被赋予... ..堆〈东西〉：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183、191，注 69,将 energoumenen[充满能量的]译作 

mise en oeuvre [被赋予能量]，并提出丨rava ill6 [被做出的]和 

actualis6e[被实现的]作为代替译法；比较上文第21节注释;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9-370n W . D. R〇ss(《亚里士多德形而 

上学》，页 219)解释称，s5r〇s[堆]“是亚里士多德用来阐释非有机 

统一体的惯常例证”；在《形而上学》Z.16(1040b5-9)中，亚里士多 

德将实际的物质与动物肢体或者元素的潜能本身进行了对比，后 

者除了作为一堆无形状的物质之外没有独立的存在。同样应当注 

意 S〇r〇S可能有双关含义，即骨灰坛。

物廣性...精聽的能量：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183、191，注71，依照 P a tr iz i和一位抄写员做的改动， 

将 hulS energeia更正为hules energeian[物质的能量]，在“物质性” 

之前插人定冠词 t6n ,将 hg o u s ia校订为 t€s ousias[精髓的]，注意 

到 hulotes[物质性]一词很少见,还注意到普罗提诺在《九柱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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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5-32中将这个词当做灵知派的新词对待。

[23]“但是万有之中没有他不是的事物。因此，大小、场所、 

性质、形象、时间，都不能用于神。因为神即是万有。万有渗透万 

物，围绕万物。对这论说展现虔敬吧，我的孩子，虔诚地持有它吧。 

神的宗教仅有一个，即是不要作恶。”

不能用在神〈身上〉：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一，页 23、183、191-192,注 73,指出译作 a ltribu6 a [被分配给]的 

p e r i—词意味模糊，在 t〇P〇S[场所]的语境下暗含空间性，在 

poio« s[质量]的语境下则暗含性质之间的抽象关系；比较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0-371。

展现...作恶：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83,将 logon[论说]译作 V erbe[言辞]，然而比较页192,注 74。 

拉克坦提乌斯在《神圣原理》6.25.10(Scc»t 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71，卷四，页 19,注 1，页 22,注 2)引用了这两句话的拉丁语版 

本，译作 verbum[词语]，S co tt写道“若 logon —词在本段中作为原 

著的一部分出现，含义大概应是‘论说’或‘说教’ ”。N ock,《犹太 

秘仪的问题》，页 463，引用最后一句话作为《赫耳墨斯集》中“对 

流行祭祀（popular cu ltus)的反感”；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1 - 

3 2节，卷四第7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41节。



卷十三

赫耳墨斯在山上与其子塔特的秘密对话

[1 ] “我的父，你在《普遍论说》中谈论神性时说得隐晦且费 

解;你称无人可在再次降生之前得救，你并未给出天启。但是你下 

山时与我交谈之后，我便成为 r 你的恳求者，要求学习关于再次降 

生的论说，因为在所有论说之中，只有这个我并不知晓。你说过， 

当‘你行将成为秩序宇宙的陌生者’时便会将它向我讲述。我已 

做好了准备，已坚定了决心，抵抗秩序宇宙的欺瞒。将我所需的应 

许予我—— 不论高声或低语—— 你说过你将讲述的〈关于〉再次 

降生〈的论说〉。三倍伟大者啊,我不知人类是从何样的子宫、亦 

或从何样的种子降生。”

[2]“我的孩子，〈子宫〉是寂静之中理解力的智慧，种子是真 

正的善。”

“是谁播下的种子，父？我完全困惑了。”

“神的意愿，我的孩子。”

“被创生者从何而来，父？他并不分有我的精髓[ ] 。”

“你为我讲了一个谜语，父;你讲话并不像父对子那样。”

“这样的家系是不能教授的，我的孩子;但是神若愿望，便会 

让你想起。”

[3 ] “父，你告诉我的并不可能，而且子虚乌有，因此我想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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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回应它:我生来就是对其父氏族系陌生的儿子。不要对我吝 

啬，父;我是你合法的儿子3 清楚地告诉我再次降生的方法吧。” 

“我能说什么，我的孩子？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我在我内中 

看到[ ] 来自神之仁慈的未经捏造的映像，便从自身出离到了一 

个不朽的身体中，如今我不是从前的我了。我已经在心灵中降生 

了。此事不可传授，也不可通过此处下界我们使用的任何基础的 

捏造而得见。因此，就连我自身结构的最初形态也无需再想。我 

不再具有色彩、触感或大小;我于它们是陌生的。现在你用眼晴看 

到我，我的孩子，但是若用身体的目光凝视，你就〈并不〉理解〈我 

是〉什么了；用这样的眼睛看不到我，我的孩子。”

「4]“你已经让我很疯癫了，父，你已使我心发狂。现在我看 

不到我自己。”

“我的孩子，但愿你不需睡眠，便也如睡眠中做梦之人一样出 

离了自身。”

“尤其告诉我这个吧:谁是重生的始祖9”

“神子，原人，凭借神的意愿。”

[5 ] “不论所剩为何，父，你现在已让我无言以对，丧失了我心 

中曾想的。我看到，你的大小和外部形象保持不变。”

“在这件事情上你受到了欺骗，因为我的必朽形态每日改变， 

时时向着增多或减少而转变—— 作为一种欺骗。”

[6 ] “那么，何为真实，三倍伟大者?”

“我的孩子，未被玷污者、无限者、无色者、无形者、无差异者、 

外观裸露者、纟丨我了然#、不变的善、无形体者。”

“父，我其实已然疯癫。虽然我期待你会将我变得智慧,但站 

我内中对这种理解的意识受到了阻碍。”

“正是如此,我的孩子:火般升起、土般下落、水般湿润而气般 

散开者〈受制于感受;另一方面，〉倘若某物不硬、不湿、不紧、不挥 

发，那你如何能够通过感觉理解它—— 某样仅能通过其力量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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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理解、却要求被赋予力量者去理解神内中之降生的事物?”

[7 ]“那么，我没有那力量吗,父?”

“但愿并非如此，我的孩子。将它拉向你，它就会来。愿望 

它，它就会发生。闲置身体的感觉，神圣性的降生就会开始。为你 

自身洗除物质之无理性苦难。”

“我内中有苦难吗,父?”

“不少，我的孩子;它们为数众多、丑恶可怖。”

“我对它们一无所知，父。”

“我的孩子，这种无知是第一种苦难，第二种是悲痛，第三种 

是纵欲，第四情欲，第五不公，第六贪婪，第七欺瞒，第八嫉妒，第九 

背叛，第十愤怒，第十一鲁莽，第十二怨恨。这些为数十二，但是其 

下有许多其他的，我的孩子，它们使用身体的牢笼,用感觉的苦难 

折磨内在的个人。但是它们从神向其展现了慈悲的人身上撤离 

(如果不是全部同时），这是重生的基础、手段与方式。

[8] 从此，我的孩子，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要说，你若这样做， 

就不会阻碍从神那里向我们而来的慈悲了。因此，庆贺吧，我的孩 

子;为了圣言的淸晰表达，神的力量将你重新净化。”

“神的知识向着我们来了，当它来时，我的孩子，无知就被驱 

逐了。喜悦的知识向着我们来了，当它到达，悲痛就会飞向让路给 

它的人。

[9] 我在喜悦之后召唤的力量是节制。哦，最甜美的力量！ 

让我们也以最大的欢喜接纳她，孩子。她一到达，就击退了纵欲! 

现在我第四个召唤的是定力，同情欲对立的力量。我的孩子，这下 

一个级別是正义的宝座。看看她如何不经审判便驱逐了不公。不 

公已逝，我的孩子，我们就已变得正义了。我向我们召唤来的第六 

个力量同贪婪对立—— 慷慨。当贪婪已然离去，我召唤另一个，即 

真理，它使欺骗落荒而逃,真理便到来了。我的孩子，看看真理到 

达时,善如何被实现。因为嫉妒已从我们〈身边〉撤离，然而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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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光一起,跟随真理之后，任何苦难都不再从黑暗中袭击。它 

们被击溃，拍动翅膀飞走了。”

[10] “我的孩子，你已认识了重生的手段。十元的到来建立 

起一种驱逐那十二位的心灵的降生;我们已被这降生神圣化了。 

因此，不论是谁，通过慈悲获得了这神般的降生、并且摒弃了身体 

的感受，都能认清他自己是由可理解之物构成的，并且庆贺。” 

[1〗]“既然神已让我安定下来，父，我便不再用双眼的目光勾 

W 事物，而是使用由力量而来的精神能量。我在天上、在地里、在 

水中、在空气中;我在动物中，在植物中•，在子宫中，在怀胎之前，在 

降生之后;无处不在。但是也告诉我吧:十二个黑暗的苦难是如何 

被卜种力量击退的？以何种手段，三倍伟大者？”

[12]“这帐篷—— 我们也已从中经过了，我的孩子—— 曾由 

黄道带构成,黄道带又由数量上是十二个、本质上是同一的、表象 

具有各种形态的[]实体构成。令人类感到困惑的是，这十二个之 

间存在分裂，我的孩子，尽管它们作用时是统一的。（鲁莽同愤怒 

不可分割;它们无法分辨。）那么，严格来讲，有可能当十种力量 

(即是十元）驱赶它们时，那十二个便撤退了。十元产生灵魂，我 

的孩子。当统一体的数量、吹息的数量被创生之时，生命和光便统 

一了。那么从逻辑上讲，统一体包含十元，十元包含统一体。”

[13 ] “父，我看到宇宙，并在心灵中看到自己。”

“我的孩子，这是重生:不再以物体的三个维度勾画事物…… 

通过这关于再次降生的论说—— 我为了免于将它全部掷于人群面 

前而仅为你记述下来，仅[为将它给予]神愿望之人。”

[14]“告诉我吧，父，这由力量构成的身体可曾屈服于消解—

“住口；不要说出不可能之事！否则你会做错事，你的心灵之 

眼会被亵渎。自然的可感知的身体同精髓的生成相去甚远。一个 

可被消解，另一个不可消解;一个必朽，另一个不朽。你难道不知 

道你生来就是一位神，并且是“一元”之子，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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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父啊，我愿闻听你所说的我一旦进人八元便可从诸力 

量那里听闻的圣诗中的赞美,正如珀伊曼德热斯关于八元所做的 

预言所说的那样。”

“你匆忙拆除帐篷是好的，孩子，因为你已经受到 f 净化。珀 

伊曼德热斯,统御权之心灵，已然向我传达之事已尽然写下，我知 

道我自己能够理解一切,去闻听我所想、去得见一切，他将其托付 

于我，以作美好的用途。因此，我内中的力量也在万物之中 

歌唱。”

“我想闻听它们，父，我愿望理解它们。”

[ 16]  “安静吧，我的孩子;现在听听旋律和谐的赞诗，重生的 

圣诗。于我而言，将其披露并非易事，我只为你而做，在一切的末 

尾。因此，它不可被教授;它是保存在沉默之中的秘密。因此，我 

的孩子，站在野外，当落日下沉时[f t 向南风，在崇敬之中俯身鞠躬; 

当太阳归来，同样向东方俯身鞠躬。安静吧，孩子。”

唱诵秘密圣诗：第四祭词

[17] “令秩序宇宙中诸般事物皆聆听这圣诗。敞开吧,大地； 

让阻隔洪流的水闸都向我敞开；树木啊，莫被动摇。我将H 造物 

主、向宇宙、向“一元”唱诵圣诗。敞开吧，你们诸天，安静吧，你这 

风。让不朽的神界闻听我的论说。因为我将向创造万物者、固着 

大地者，高挂天穹者，命甜美的水流出海洋、流向可栖居或不可栖 

居、作为人类之滋养与创造的陆地者，命火焰照耀诸神与人类、为 

之所用者唱诵圣诗。让我们一起赞颂他，他高升于诸天之上，万物 

的创造者。他是心灵之眼。愿他接受从我力量而来的赞颂。”

[18] “我内中的力量，向‘一元’和宇宙唱诵赞诗吧。一起来 

唱吧，我内中的全部力量，因为我愿望如此。神圣的知识，你启迪 

了我;借由你，我为智性之光歌唱圣诗,在心灵的喜悦中喜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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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吧，所有力量，唱诵圣诗吧。节制，你也为我唱诵圣诗吧。我 

的正义，借由我唱颂正义吧。我的慷慨，借由我唱颂宇宙吧。真 

理，唱颂真理吧。善，唱颂善吧。生命和光，赞颂自你们而来、又献 

给你们。父啊，我感谢你，诸力量之能量。神啊，我感谢你，我诸能 

量之力 i i ;你的言辞借由我唱颂你；宇宙啊，借 由 我 ，接 受 由 〈我 

的〉r 辞所做的言语献祭吧。

[19 ]这是我内中之力量的呐喊；它们唱颂宇宙；它们实现你 

的愿望;你的意旨由你而来，宇宙又回到你。接受来自万物的言语 

献祭吧。生命，保有我们内中的宇宙；光 ，启迪它吧；神 ，将 它 j 精 

神化 I 吧。因为你，心灵啊，是你言辞的牧者，吹息的承载者啊，造 

物者啊。

[20] 你是神丨你的人子通过火、通过气、通过土、通 过 水 、通 

过吹息、通过你的造物而喊出这〈话〉。我已由你的永恒贏得了赞 

颂 ,而在你的意旨中我找到了我寻求的安宁；如 你 所 愿 ，我已 

看到。”

“你说出了的这赞颂，

[21] 父啊，我也在我的秩序宇宙中建立了起来。”

“要说‘在智性的秩序宇宙中’，孩子。”

“在智性的秩序宇宙中，父。我具有力量；你的圣诗和你的赞 

颂全然照亮了我的心灵。我也愿望从我自心向神送去颂扬。”

“不要漫不经心，我的孩子。”

“我说的是我在我心灵中所见的，父。我—— 塔特—— ，向 

你—— 神 、生产的始祖—— ，献上言语的献祭。神—— 你 、父 ；你 、 

主;你、心灵—— 从我这里接受你想要的任何言语吧。因为万物均 

因你的意愿而达成。”

“我的孩子，向神、万物之父献上可接受的献祭吧，但是还要 

加上4借由圣言’。”

[22]“父，我感谢你！赞许我所做的祈祷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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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真理已为你生出了善果，一 种不死的作物，我为 

之庆贺。既然你已从我这里习得了它，就承诺对这奇迹保持沉默 

吧，孩子，不要向任何人揭示重生的传统，唯恐我们被算作背叛者。 

因为我们每人都已作了足够的研习—— 我作为说者,你作为听者。 

你从智性上了解你自己，还有我们的父。”

[题解]关于题0 的不同处理方式，见:Grese，《赫耳墨斯集卷 

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2、62 - 64、67,其中认为《赫耳墨斯 

集》卷十=：只是具有对话的形式而已，是一场教义问答，塔特没有 

切实参与其中。《'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15坚持 

认为“这里的确有参与其中的人们，对话也不是形式上的”。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3 - 375,认为卷十3 是一份 diex- 

〇d ik〇s logos(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 节），并认为因为其中 

内容以《赫坏墨斯集》卷一及卷十一作为依据，所以是“现存的《赫 

耳墨斯集》中最晚的几篇之一”；比较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  

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48-49、丨87、丨99-201。

关于山（〇r〇S)在多神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作为向诸如琐罗 

亚斯德、摩西和黑马（《黑马牧人书》78.4的“作者”）等人物揭露 

启示的场所，见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33;《希腊奥秘宗 

教》，页 377;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23-324、346- 

347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堪斯集》，卷二，页 200-203,注 1;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二，92-96(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56);《新约神学辞典》，卷五,页475- 

487。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0)将 epangelias [承诺 ]译作 r6gle [规则、制约]，但是比较页 

203,注 3,下文第22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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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灵知派经书》，卷六,6.52.2;《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 577- 

579;Mah6,《赫耳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 58;以及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5。

Dodd(《圣经与希腊人》，页 240-241;《第四福音书的阐释》， 

页44-53)认为 paligenesia(重生、再次降生;本篇 logos[论说]中出 

现十一次，但是这一主题在希腊语本其他地方仅出现一次[卷三 

第 3 节])不能证明本段对话受到了圣经的影响，不过他列举了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与《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之间他认为 

“惊人地相似”的二十二个段落；比较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 

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52、72-73,作者指出卩&1;%61^^—词在 

《新约》中仅出现一次，S卩《提多书》（7^«)3:5。

D o d d同样认为《七十士圣经译本》和第17-18节中的赞美诗 

之间存在“许多相关之处”，但是 Mah6(《赫耳墨斯》，卷一，页 21、 

41-44、53-54,卷二，页 288)提出了与埃及文本之间的对应，并强 

调本卷与《灵知派经书》卷六第6 节中关于重生和其他主题的部 

分之间的相似性；Keizer,《第八揭示第九》，页 13，将《灵知派经 

书》卷六第6 节与《赫耳墨斯集》卷十三进行了大致对照，将它们 

视作“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的秘仪祷文”的两例。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4)，提出“赫耳墨斯主义 

者……大概是从基督教徒……或者某些多神教秘仪中得来的这一 

概念”，然而 BUchsel(《新约神学辞典》，卷一，页 686-689)指出， 

palingenesia是由灵知派提出的，同 ekpurBsis[大火、灭世之火]相 

对（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17节注释），普鲁塔克、琉善（Lu- 

d a n )、瓦罗（V arro)和其他学者则将这一词汇的指代对象从宇宙 

转移到了个体；同见 G riffith s,《马都拉的阿普列尤斯:伊西斯之 

书》，页 51-55、258-259。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33-337,认为 palingenesia 

是指代宗教意义上的蜕变的几个词语之一，Dodds，《焦虑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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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与基督教徒》，页 76,则称赫耳墨斯主义的重生是“实际 

的身份转变，用神性的人格代替人类的人格……要么是通过巫术 

仪式，要么是通过神之恩典,或者是二者的某种结合”。

TrSge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灵知》，页 BA­

SS 、57,强调《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和《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 

475-829(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48-54)对于作为秘仪目的的重生和神圣化的共同兴趣，认可 pal- 

agenesia 的圣礼意味，却否认它在祭礼中的实际应用 ; Triiger 还在 

《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118-119总结出，存在“小圈子的”赫耳 

墨斯主义者使用本篇文章作为“宗教讨论”和“冥想”的基础。

在《希腊奥秘宗教》，页51-52、64、242-245中，Reitzenste in用 

著名的 Lesem ysterium或“阅读秘仪”来形容《赫耳墨斯集》卷十 

三，即是说“赫耳墨斯主义秘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秘仪，而

是对秘仪的描述...作者 ....充当秘法家 （mystagogue )的角

色……并希望……他的呈现会给读者带来和秘仪本身相同的效 

果”。虽然G rese在《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201-202同意“甚至可以把它形容为……一种‘阅读秘仪’ ”，但是 

他指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这篇论述本身 

是为了在读者心中产生重生的效果。毋宁说它的目的是教 

诲……引用的祷文……对于已受启蒙者而言是一种提醒…… 

提醒读者想起他从前的重生，……《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产生 

的是宗教仪式已经产生过的效果。

Grese(页50-54)同样对T rtig e r的中心论点持保留意见，后者 

认为《赫耳墨斯集》卷十= 可以被形容为一份使用了秘仪术语的 

灵知派文本，不过同见Sfameni Gasparro,《作为启蒙和秘仪的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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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斯灵知派》，页 4 3 - 6 1 。

Festug ifcre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中几乎两章（卷 

四，页 2 0 0 - 2 6 7 ，尤见页 2 1 0、216 - 2 1 7 、2 4 9 ;比较卷一,页 2 9 6 - 2 9 7 、 

3 0 3 - 3 0 8 ,卷二，页 1 5 - 1 6 )的篇幅讨论《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 

“重生主题”，并且注意到启蒙巫术对本篇论述的重要性，特别是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页 4 7 5 - 7 3 2 ,即 D ic te r ic h称作“密特拉 

祷文”的“永生术”；同见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 

—•，页 2 0 0 -2 0 2 ;M a rv in  W . M e y e r ,《密特拉祷文》，页 7 - 1 0 。

[1 ] “我的父，你在《普遍论说》中谈论神性时说得隐晦且费 

解；你称无人可在再次降生之前得救，你并未绐出天启。

《普遍论说》：上文题解，及《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节;《灵知 

派经书》，卷六，6.54.7-18;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95-96;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67-71。

但是你下山时与我交谈之后，我便成为了你的恳求者，要求学 

习关于再次降生的论说，因为在所有论说之中，只有这个我并 

不知晓。

下山时：N ock(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0;Grese,《赫耳墨斯集卷 f■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2-3;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5)采用 R eitzenste in将抄本中的 

metabaseSs [通路]读作katabaseSs[下来]的做法；katabainS在祭礼 

和末日论中起到重要作用（《新约神学辞典》，卷一，页 522-523) ̂ 

但是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49、98)将 o n n is读作“沙漠”， 

并保留metabaseSs,译作“走出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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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过，当‘你行将成为秩序宇宙的陌生者’时便会将它向我 

讲述。我已做好了准备，已坚定了决心，抵抗秩序宇宙的欺瞒。

说过...讲述：本节中 paradosis两次出现中的一■次；同见下

文，第 2-3、15-16节;《灵知派经书》，卷六，6_52.6-7;Mah6,《赫耳 

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59。

你行将...陌生者：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20;《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0)给这一词组加了引号，因为这是塔特在复述赫耳墨斯对他做 

出的承诺。引号中的“你”指代塔特;见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 

H 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3-4 ;比较 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 

斯》，页 339;W . K ro ll，《保利古典学实用百科全书》，卷八/I , 

页 804。

动词 apallotrioS[使... 陌生、使....疏远]在《新约》中有类

似的用法（《以弗所书》2 :12、4:18，《歌罗西书》丨:2丨，《新约神学辞 

典》，卷一，页 265 )，但是流放、陌生和疏远的主题是灵知派的核 

心;N ock，《一场曼杜里斯一艾永的异象》，页 364-366讨论的祈祷 

词中有“我让自己与一切恶德和无神形同陌路（a llo trion)”的说 

法;同见: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54-60; Jonas,《灵知和古典时 

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22-126、199-200,卷二，页 26-29;《灵知 

派宗教》，页49-51 ;Trage 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 

及灵知》，页 82-83、97-99;N〇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05-206,注 8;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5-376。

决心...的欺骗 ： Festugi谷re( Nock and Festug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00、206,注 9;比较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 

期基督教文献》，页 4-5、76;J〇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 

卷一■，页 149)将 ap6ndreifisa to en emoi phronema 译作 j ’ai fo rtifig  

mon esprit[我已强化了我的精神];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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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所需的应许予我—— 不论高声或低语—— 你说过你将讲 

述的〈关于〉再次降生〈的论说〉。三倍伟大者啊，我不知人类是从 

何样的子宫、亦或从何样的种子降生。”

我所需的：《灵知派经书》，卷六，6.54.17;Mah6，《赫耳墨斯秘 

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 59。

予我... 〈的论说〉： Nock ( 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00;比较,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 

文献》，页 4,注丨）读作属格 palingenesias，并在其后插人 genesin， 

Festugifere 将它译作 le processus de la r6g6n6ra lio n[重生的过程]〇 

但是《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0，注 3,采用其他 

抄 本 中 的 宾 格 palingenesian, 没 有 插 入 genesin，建议译作  

transmettre la rtggngration [传递重生]或 liv re r ( la formule d e) la 

r6g6n6ra tion[传递重生之法];Scott,《赫坏墨斯集》，卷二，页 376, 

提出译作“使我重新出生”。

Fowden (《埃 及 的 赫 耳 墨 斯 》，页 108 - 109 )，注意到 

palingenesia在本篇中频繁出现，同样坚持重生的主题“在所有更 

具启蒙性的文本中”的重要性。他将赫耳墨斯主义的重生理解为 

“对物质上的出生的否认”和“从命运和物质性之中的解放”。见 

下文第12节注释，以及第13节中重生的定义。

本篇有几个小节（第 1 、3 、4 、7、10、22节 ；比较第14节)----比

如《赫耳墨斯集》卷四第5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1节，及《灵 

知派经书》卷六,6.60.1-32—— 假定重生可以发生在活着的凡人 

身上，衍是《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4-26节（同卷九第6 姐;《司铎 

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第丨8 节）描述的是一种只有在身 

体死后才能获得的体验;T r6ge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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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及灵知》，页 140-141;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9- 

110;同见:《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三，599-600( Betz,《〈希腊巫 

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语》，页33、34) ;N 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一，觅 125 - 1丨6,注27;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 

宗教》，页 305、371-372、453-454。

人类... 降生：注意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00、208,注丨2,和《赫耳墨斯集》卷一同样将 l’Homme[人] 

大写;关于amhr印〇S，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2]“我的孩子，〈子宫〉是寂静之中理解力的智慧，种子是真 

正的善。”

孩子……寂静之中：希腊语文本没有“子宫”，这个词明显可 

以从前句推出；比较《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517-518(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48)，其中句子的 

主语“由尘世的子宫生为凡人，却经过了变形”；《迦勒底神谕》30 

(D es Places,《迦勒底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73)说起一种“源 

头之源头，包含万物的子宫”，第 16节（Des Places，《迦勒底神谕 

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70)提到“父辈的沉默，神从中取食”；爱任 

纽关于托勒密灵知派神话的叙述的开头（《驳异端》1.1.1; Layton, 

《灵知派经籍》，页 28丨）描述了一种

预先存在（preexist)的完美实体……深沉……不被任何

事物包含、不可见、永恒且非被生成者... 在宏大的安宁和寂

静中。思想与之同在，他们亦将其称作可爱和寂静3 它在寂 

静的子宫中安放了这种流溢之物…… 如同精子…… 带 

来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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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0) 

将 sophia noera en sig6 译作 la Sagesse intelligente dans le silence [寂 

静中智性的智慧]，并在第208页注 13中解释到，“我认为这里的 

Sig6 是灵知派中的某种事物”，不过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三，页丨68,注 6 中，他写道：

我错误地认为这里提到了灵知派的事物—— 智慧 

(Sig〇。子宫指代做好恰当准备的启蒙者本身的灵魂……就 

像第十三卷第8 节中暗示的那样，他在寂静中整理自己的思 

想:这里和卷一第13节对等。

关于寂静作为与智慧有关的神圣母体，见 Elaine P agds,《灵 

知派的福音书》，页 50-54。B m un，《神学家若望》，页 295,认为此 

处以及《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其他地方与《约翰福音》中的语言有 

对应之处，同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6 节,及下文《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24节，然而比较Festugifcre，《关于希腊宗教的一些问题》， 

页 259-260。 Sebastian B rock,《多神教哲学家预言的叙利亚语文 

本汇编》，页 203-209,指出从本段到第4 节的部分出现在一份6 

或 7 世纪叙利业语基督教文本中。

同见:J. K ro l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8;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76-377,卷四 F ,页 387;FeStugifere,《赫耳墨 

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62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06,注 1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34,卷 

四，页 76-77、201;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25、77-78、 

82-85、110-111、160-161、169、267-268、296-297、335、34卜343、 

397-398;Trtige 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灵知》，页 

154-157;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5、 

79-80;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0节，卷十一第2 节注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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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亚语定义》，卷五，2;Layton，《灵知派经籍》，页3丨-32、92、97- 

98、107、248、287〇

“是谁播下的种子，父？我完全困惑了。”

“神的意愿，我的孩子。”

“被创生者从何而来，父？他并不分有我的精髓[ ] 。”

意 愿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 0 8 - 2 0 9， 

注 1 4 ,引述《赫耳墨斯集》卷一 ，第 8 节，卷四第 1 节，卷五第7 节； 

J.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2 8 - 2 9 ;下文本节“神 

若愿望”注释。

我的精撤[ ] : 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1，依照 Reitzenstein,将 ousias[精髓]后面的 kai»t6s noetes[及心 

灵]放在了括号内；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6 持同样意见。

“被创生者将属不同的种类，是一位神 ， 一 位神子，万有之中 

的万有，完全由力量组成。”

“你为我讲了一个谜语，父；你讲话并不像父对子那样。”

“这样的家系是不能教授的，我的孩子；但是神若愿望，便会 

让你想起。”

完全由力量组成：卩631叫如6在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01，将 ek pasSn dunamefin 译作 de toues les Puis-

sances[由所有力量];比较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 0 9 ,注 1 5 ;G re se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 

页 7、81;Sc〇t t，《赫 耳 墨 斯集》，卷一，页 2 4 1 ,卷二，页 3 7 9 ， “ 完全 

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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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一个谜语：比较《灵知派经书》，卷六，6.52.22-24; Mah6, 

《赫耳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 5 ^

这样的家系：FestugiSre依 照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41，将 touto to genos 译作 cette sorte de chose [此类事物]，然而在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1，注 1 中，他提出 

“ cette descendance raciale” dont le contexte montre qu’elle est divine 

[在上下文中，“这种族的传承”表明它的神圣性];比较《新约神学 

辞典》，卷一，页 684-685;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 

教文献》，页 7-8;T riige 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 

灵知》，页 112。

神若愿望：上文本节“意愿”注释，及《赫耳墨斯集》卷四第5 

节关于“馈赠”的注释。

[3] “父，你告诉我的并不可能，而且子虚乌有，因此我想要直 

白地回应它：我生来就是对其父氏族系陌生的儿子。不要对我吝 

啬，父；我是你合法的儿子。清楚地告诉我再次降生的方法吧。”

我生来……儿子：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41,卷二， 

页 380,及 Parthey,《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珀伊曼德热斯》，页 

116,将这句读作疑问句；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01、210,注 2 0将其处理为置于引号中的陈述句。略微经 

过校订后（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80)，这些词可以组成一 

行诗歌，Festugifere认为其中有“反转写成的密语”；比较《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30节；《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574-575(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仍）：“我是星辰， 

与你一同游荡，自深渊放射光芒。”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 

早期基督教文献》，页9 、85-87)给出的是“我是父亲族系的外子” 

并指出它和《灵知派经书》卷五，3.33,《雅各第一启示录》（T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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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ca/jTwe 〇/ James)中的另一■密语类似。

吝啬：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01，注 

21，引述《赫耳墨斯集》卷四第 3 节，以及《阿斯克勒庇俄斯》 

第1节。

“我能说什么，我的孩子？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我在我内中 

看到[ ] 来自神之仁慈的未经捏造的映像，便从自身出离到了一个 

不朽的身体中，如今我不是从前的我了。

看到...映像（vis ion): “未经捏造的”原文为 aplaston，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01译作 im m atgrie lle[非物 

质的]，《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2译作 i ncr66e 

[非被创造的]，D odd,《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 4 4译作 uncreated 

[非被创造的]，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 

页 9 译作 true[真实的]。《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 262,认为诸 

如《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之类“二元论作品”中的 p lastos具有“仅 

仅是物质的”的含义,可引申到“创造的”、“杜撰的”、“发明的”; 

《彼得后书》2 :3中“捏造的言语”即是 plastoi。（ A plastos也可以是

aplatos[可怕的、怪物般的]的变体----除广 K 文 plastos[捏造]以

外—— 在与《赫耳墨斯集》卷一联系起来时可能也算一种合理的 

解读。）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41,作“并非以物质造出 

的”。Hor6n [看到]后面有—■代词t i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201将其标注为不可理解，并提到 R eitzenste in认 

为它仅是一个占位符号，标明一个读不出的词汇。

我不是从前的我了： Tr6ge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 

信仰及灵知》，页 103- 105，引述《多马行传》15 ( Hennecke,《新约 

伪经》，卷二，页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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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心灵中降生了。此事不可传授，也不可通过此处下

界我们使用的任何基础的捏造而得见。因此，就连我自身结构的 

最初形态也无需再想。

教授……此处下界：字面意为“不是通过它借之得以〈可能〉 

看见的这一捏造出来的元素，”；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80;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9,作 

“甚至并非是来自视力从中而来的这被造出的元素”。

因此...再想：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201，将 kai d io 读 作 dio k a i[因此... 即使]，将 ouch h o t i读作

m ike ti[不再]。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 

页9)作“我亦不关心第一个复合形态”，不过下面几句中针对个人 

的指涉也许为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1中 

更自由的译法提供了支持: je n’ai plus souci de cette premifcre forme 

co m p e te qui fu t la m ienne[我不再计较我最初的复合型态]。关于 

死亡和更新，同见《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页 515-520、645- 

650、718-722(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 

页 48、5〇、52);阳12；« 1细丨11，《希腊奥秘宗教》，页2丨0-212、328- 

332;《拍伊曼德热斯》，页368-370;1\(«；1{311(1[68111肖扣6,《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01，注 32。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81引述《亚美尼亚语定义》,7.4。

我不再具有色彩、触感或大小；我于它们是陌生的。现在你用 

眼睛看到我，我的孩子，但是若用身体的目光凝视，你就〈并不〉理 

解〈我是〉什么了；用这样的眼睛看不到我，我的孩子。”

但是...〈我是〉什么：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201,在 katanoeis [理解]前面插人 eim i ou [并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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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0 Festugifere 将 s6mati kai horasei 译作 les yeux du corps et...

la vue sensible[身体的眼睛和……有知觉的视力]，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24 0中“身体的视力”基于将 sdmati k a i校汀成 

sam atike的做法;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 

页 9) “仔细查看我的身体和外貌”也同样成立。Fowcien(《埃及的 

赫耳墨斯》，页 28)注意到，从本段的角度来看，赫耳墨斯是一位最 

终获得永生的凡人。

[4] ‘‘你已经让我很疯癫了，父，你已使我心发狂。现在我看 

不到我自己。”

“我的孩子，但愿你不需睡眠，便也如睡眠中做梦之人一样出 

离了自身。”

“尤其告诉我这个吧：谁是重生的始祖?”

“神子，原人，凭借神的意愿。”

重生的始祖：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38-239,卷二， 

页 377-378,将这个问题及其答案移动到第2 段，将 genesiourgos 

[始祖]校订为 telesiourgos，即“使终极目标得以达成的使者”， 

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1，注 

27;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3)同意认为 

genesiourgos在这里有这一重含义，即指代“神秘仪式中的启

蒙... [其中的 ] telesiourgos... 是完成启蒙的中介者，mustgs [被

启蒙者]变得 t d d 〇S[完美]”。见下文第21节;Reitzenstein，《希腊 

奥秘宗教》，页 48;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10、96-97。

原人：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__， 

页 2〇2)将 anlhr6pos heis 译作 un homme comme ]es autres [和其他 

人一样的人]，同《赫耳墨斯集》卷一中一样加 t 了（页 211，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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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na rson提出的 l ’Homme u n[原人];关于 anlhrdpos，见《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12节。

[5 ] “不论所剩为何，父，你现在已让我无言以对，丧失了我心 

中曾想的。我看到，你的大小和外部形象保持不变。”

“在这件事情上你受到了欺骗，因为我的必朽形态每日改变， 

时时向着增多或减少而转变—— 作为一种欺骗。”

[6] “那么，何为真实，三倍伟大者？”

“我的孩子，未被玷污者、无限者、无色者、无形者、无差异者、 

外观裸露者、自我了然者、不变的善、无形体者。”

未被玷污者……自我了然者：关于认为这一系列词语是否定 

神学（negative theology)的看法，见 Festugifere，《希腊人的个人信 

仰》，页 137-138,他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02 中将 to gumnon，to phainon 译作 n u ,b r illa n t[赤裸的、明亮 

的]，但是在其他地方（页211,注 30a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四，页72，注 1)他省略T 第二个冠词，并将 pha inon看作是 

修饰 to gumnon，译作 ce qui apparaft n u [那表现为赤裸的]。在灵 

知派文本中对伊甸园的叙述以及其他更抽象的语境里，赤裸具有 

负面意味（1̂ 1〇11，《灵知派经籍》，页 45-46、71、177、255、333- 

334;然而比较页347、384);关于希腊犹太教角度的观点，见 

Pagels，《亚当、夏娃和蛇》，页 12，关于《五十年节》（/uMees) 3.16- 

3 1的内容。

关于“自我了然者”，同 见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 

基督教文献》，页 10-11、1()〇,及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2-383,这一词组假定将文本读作 to haut5 ka ta lgp ton而非 auto0 

Trfiger，《〈赫耳墨斯集〉卷十二中的神秘信仰及灵知》，页 90-97, 

列出十七对相反的词语，以证明他在本卷中读出的灵知派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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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我其实已然疯癫。虽然我期待你会将我变得智慧，但是 

我内中对这种理解的意识受到了阻碍。”

“正是如此，我的孩子：火般升起、土般下落、水般湿润而气般 

散开者〈受制于感受；另一方面，〉倘若某物不硬、不湿、不紧、不挥 

发，那你如何能够通过感觉理解它—— 某样仅能通过其力量和能 

量理解、却要求被赋予力量者去理解神内中之降生的事物？”

意识受到了阻碍：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71， 

对《灵知派经书》，卷六,6.54.18-22的评论。

散开……某物：将 sumpnoon 读作 eupnoon [散开];见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2、212-213,注 32。 Nock 

指出 aSr[气]后面有一处脱漏，R eitzenste in将它试探性地填补为 

aisthSsei hupopiptei ho de chSris toutdn，这里采用的也是这种读法。

神内中之降生： FestugiSre (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212，注 33;比较卷一，页25，注67;《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14,卷四，页 202)解释 ten en theo genesis 

这一词组时引述了《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6节中“进入神 ” （en 

the6 gim m tai)或者“在神之中降生”的更高力量。同见下文，第 7、 

10节。

[7]“那么，我没有那力量吗，父？”

“但愿并非如此，我的孩子。将它拉向你，它就会来。愿望 

它，它就会发生。闲置身体的感觉，神圣性的降生就会开始。为你 

自身洗除物质之无理性苦难。”

“我内中有苦难吗，父？”

“不少，我的孩子；它们为数众多、丑恶可怖。”

“我对它们一无所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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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向你... 开始：Nock and Fes丨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03、2丨2,注 34,依据Tumebus,将 eite校订为estai[将会开始]， 

Festugifere 贝丨j将 epispasai 译作 atlire-le[穿上它]，但是 Dodds(《焦 

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教徒》，页 76,注 5)写到，“神圣化的候 

选人必须‘吸人’神圣的呼吸”；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三，页 169-174,卷四，页 216、249;《希腊巫术纸莎草纸》， 

卷四,537-540、628-630(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 

体咒语》，页 4 8、50)。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13、105-106)依照 Einarson,作“吸人你自己体内”。

洗除...苦难：关于这-•净化和去物质化的过程的其他叙

述，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5节，卷三第2 节，卷七第2 节关于 

“载体”和“衣物”的注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213,注 36,引用《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七，303(Betz，《〈希 

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25)中的一个爱情咒 

语，带有以那些“被安排[掌管]惩罚”者的名义所下达的号令；比 

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4-385;《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2 1节，卷十二第4 节。

“我的孩子，这种无知是第一种苦难，第二种是悲痛，第三种 

是纵欲，第四情欲，第五不公，第六贪婪，第七欺瞒，第八嫉妒，第九 

背叛，第十愤怒，第十一鲁莽，第十二怨恨。这些为数十二，但是其 

下有许多其他的，我的孩子，它们使用身体的牢笼，用感觉的苦难 

折磨内在的个人。但是它们从神向其展现了慈悲的人身上撤离 

(如果不是全部同时），这是重生的基础、手段与方式。

为数十二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2, 

注 37,引述下文第12节“黄道带”，作为证据说明这十二种恶德同 

黄道带有关，正如另一系列七种（《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3-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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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第1-3节，卷九第3 节）可能同行星有关; Gundel and G unde l， 

《天文学导论》，页 311。灵魂在下坠通过黄道带的过程中聚积这 

些恶德，在上升过程中摆脱它们；同见 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 

斯》，页 2M -115 ,注 1,关于佐西姆斯《最终叙述》中类似的素材， 

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80,注 4,页 367,关于 

艾赛尼主义中的呼应之处，见 Braun,《神学家若望》，页 268;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5;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 

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1卜1丨2。

使用...个人：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203,依据抄写员所做的一处注释，将“牢笼”前的定冠词由抄本中 

的 to u to更正为 tou„ 关于廊卜派术语 endiathetos[向内]见上文 

《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 1 2节，Scou,《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6，认为不可能是这个义项；比较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8，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2,注 39,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13- U 5 ,让人 

们注意保罗所说“外体”和“内心”的概念（例如《哥林多后书》4 : 

16)以及佐两姆斯和Reitzenstein ,《希腊奥秘宗教》，页 450-451讨 

论过的其他文本中的类似素材;Jackson,《帕诺波利斯的佐西姆斯 

论字母欧米茄》，页23、29、43、49u

[8 ]从此，我的孩子，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要说，你若这样做， 

就不会阻碍从神那里向我们而来的慈悲了。

你……慈悲：关于 kaUipauS的第二人称将来时中间语态并带

有主动含义的katapausei[你会...阻碍]，见《 倍伟大者赫耳墨

斯之启示》，卷四，页203，注 3;比较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03;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7。 Dodd 

(《圣经与希腊人》，页 240)认为本节、上文第7 节以及下文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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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提到的慈悲“更多地是希伯来的而非希腊的”，然而 Grese，《赫 

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77持不同看法。关于 

灵知派文本中父的仁慈，见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26卜 262。 

同见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100-101，及上文第2 

节关于“意愿”和“愿望”的注释。

因此,庆贺吧，我的孩子；为了圣言的清晰表达，神的力量将你 

重新净化。”

因此：Festugib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13，注4;同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87)解释称，人们 

必须想象在这一词语及上一句之间有一段沉默，同时发生了祭祀 

行为，如《灵知派经书》，卷六,6.57.26-28(Mah6,《上埃及的赫耳 

墨斯》，卷一，页 111),前者提到一个吻;本句的第一个希腊语词汇 

[庆贺吧]在密特拉秘仪屮用于问候新启蒙者;《新约神学辞 

典》，卷九，页 362。然而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 

文献》，页 ！ 17-118)认为这里无需间断，并认为启蒙仪式结束于第 

9 节末尾，然而见下文第丨6 节。J.-F；. \l 6nard,《启示录与灵知》， 

页163-165，对比了第8-丨0节和《灵知派经书》，卷三,5.142.16- 

24、卷六 3.35.2-18。

力量……表达：关于力量的到来，见《灵知派经书》，卷六， 

6.57.28-30; Mah6，《赫耳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 61。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4,将 anakathairomenos 

译作 purifient & fo n d[深深的净化]，《二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水》，卷四，页 203则作 p u rifi6 et r6nov6 tout ensemble[全部净化更 

新了]。在同样的地方，Festugifcre 将 sunarthrfisin tou logou 译作 la 

construction ( en to i) du Verbe [(你内中）圣目的构建](比较 

D odd，《第四福音书的阐释》，页46)，不过Nock and Feslugifere，《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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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墨斯集》,卷二的版本为 l ’adjointement des membres du Verbe[圣 

曰各部分的组合]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213, 

注 4 4将它解释为“新人的构建，他是我们内中的圣言”，在其他地 

方(《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22)解释为“人内部的Logos[圣 

言]”。同见Fmv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8;Sc〇t t，《赫耳墨斯 

集》，卷四 F ,页 387-388;J〇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 

—，页 201。

Reitzenstein，《〈僧侣史〉和〈劳苏斯史〉》，页 99- 100;《希腊 

奥秘宗教》，页 48-50、99、338-35丨，基于《歌罗西书》3:5-15中  

关于恶德、美德和同一身体的各部分的内容的基础h.阐释了这 

—词组：

赫耳墨斯主义文本的基本观点……[是]特定数量的恶

德组成了自然人，相似数量的美德组成神或新人。

R e itzens tdn继续描述了伊朗、犹太和希腊素材中的七种或十 

二种恶德和美德的组合方式；比较《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 

究》，页45。Festugi細 ，《关于希腊宗教的一些问题》，页 260,引述 

《以弗所书》4:12。. Van M〇〇rsel ，《=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 

页 109-110,将这“通过重新组装和收缩而达成的重新结合”与一 

种“模仿欧西里斯将死者拆分并串:新组装的埃及习俗”的朦胧记 

忆联系在一起。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豇44-35, 

提出这十种力量在埃及的对应物。

“神的知识向着我们来了，当它来时，我的孩子，无知就被驱 

逐了。喜悦的知识向着我们来了，当它到达，悲痛就会飞向让路给 

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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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就被驱逐了 ：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09)将本 

文中立即获得的gnSsis同《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4-26节与卷四 

第 8- 9节中的逐渐上升进行了对比。

[9]我在喜悦之后召唤的力量是节制。哦，最甜美的力量! 

让我们也以最大的欢喜接纳她，孩子。她一到达，就击退了纵欲! 

现在我第四个召唤的是定力，同情欲对立的力量。我的孩子，这下 

一个级别是正义的宝座。看看她如何不经审判便驱逐了不公。

下一个级别...宝座：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97)

引用此处 bathmos[步骤、阶层、级别]—词的出现来论证“启蒙性 

的”《赫耳墨斯集》—— 集《赫耳墨斯集》卷一、卷十三、《灵知派经 

书》,卷六，6—— 中有最佳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BI3《赫耳墨斯 

集》代表一种由渐进的步骤（bathm oi)所构成的“哲学的 paideia 

[教诲]”，始于尘 l i t人性以及作为神之创造的宇宙的epistgmg[知 

识];经由上帝自身以及“精髓”人类的 gnSsis[灵知];并终结于人 

的神圣化;同上，页 95-115;比较，《灵知派经书》，卷六，6.52.13、 

54.28、63.9;《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7 节； 

Mah6,《赫耳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 59; K eizer,《第八揭示 

第九》，页 67。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6-17、 

124-125、129)认为 , bathmos “指代重生过程的一个步骤”，并不是 

如 N o c k所说“比喻上升进入天堂……与《赫耳墨斯集》卷一相呼 

应”。（G re s e同样更倾向于将 hedmsma译作“基底”而非“座 

位”.）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46,论证认为《灵知派 

经书》，卷六,6.52.13、54.28、57.2 9中的信徒仅仅经过了第八重和 

第九重净化，《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则表现了全部十重。

不经审判：Node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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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Parthey(《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珀伊曼德热斯》），将 IctiseSs 

校订为 krise6s。

不公已逝，我的孩子，我们就已变得正义了。

变得正义了：见 A rndt and G ing rich,《新约及其他早期基督教 

文献希腊语一英语字典》，“ d ika i〇6”同条,3a - c ，其中解释到“保 

罗……几乎只有在指代上帝的裁决时才使用这一词语”，因此 d i- 

ka ioustha t的意思是“被免罪，被宣称为正直之人，被作为正直之人 

对待……作为神学术语，意为‘被证明为正当’……，在秘仪宗教 

的语言中…… d ik a io u s th a i指代启蒙者感受到的一种内在变化”， 

如在本篇中，但是 DchW(《圣经与希腊人》，页 58-59)认为这是唯 

一一部d ika ioustha i在其中作“被变为正义的”之意的非基督教文 

本。D m ld同样论证到，本段“秘仪的”解读方式（来 自 Reitzen- 

ste in)

并没有正确理解语境……每个阶段……发生一种道德变 

化……（《赫耳墨斯集》卷十三）是《赫耳墨斯集》中很少几 

篇……可以在其中追溯到基督教影响的文本。在这种情况 

下，作者一定熟悉希腊注疏者所诠释的保罗语言……不过这 

并不确定。

Schrenk (《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 213 ) 称，本段中的 

edikai6th6n w n 中“也许故意加人了基督教的素材，意思肯定是： 

‘我们变得无罪’ ”，然而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 

文献》，页 17、125)持不同意见，选择“正义”或“纯洁”的意思。 

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3,注 

45)认为，这一词语的意思并非保罗《罗马书》3:21-23、6:6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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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为是正义的’的含义”；比较《提摩太前书》3 :16;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388,故意模糊译作“被宣称为正义”或“变为正 

义的”。

我向我们召唤来的第六个力量同贪婪对立—— 慷慨。当贪婪 

已然离去，我召唤另一个，即真理，它使欺骗落荒而逃，真理便到来 

了。我的孩子，看看真理到达时，善如何被实现。因为嫉妒已从我 

们〈身边〉撤离，然而善同生命和光一起，跟随真理之后，任何苦难 

都不再从黑暗中袭击。它们被击溃，拍动翅膀飞走了。”

贪婪……1康慨：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H 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17)将 ko inSnian译作“大度”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2〇4 ,译作 la bont6 qui partage[施予之善良]，然而 

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55; 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88;《新约神学辞典》，卷三，页 798- 800。关于 

ko inS n ia的另一种含义，即诸神、人类和动物之中的灵魂之“共同 

体”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2节。

善如何被实现：peplerdtai[实现]一词同 pler6m a[丰盛、普累 

若麻]有关，关于后者,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第4 节注释。这 

些词语标志着美德与恶德的斗争之中的一个阶段，然而，Ferguson 

认为（Scott,《赫环墨斯集》，卷四 F ，也 388-389),到此为止提到的 

美德是“七种俗世美德”不是黄道带的十二种美德。第七种美德 

是真实，加上善、生命和光明，组成第10节中宣告的“十种”。

关于“生命与光”，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K le in, 

《光的术语》，页 108-110。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213，注46，认为这种关系—— 有时是更高级的十元(Decad) 

和一种较低级的十二元（Dodecad)(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 

2 节）之间的对立—— 是灵知派信仰的一种特征，例如由八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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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二元组成的三十个圣灵体系。在托勒密神话中（Layton, 

《灵知派经籍》，页 282-283;比较页31-34)，在圣言和生命之后散 

发出了十位圣灵,人类和教会散发出了另外十二个。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388-389,将七、十二和十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校 

订和插人的结果；比较 Reitzenstein，《〈僧侣史〉和〈劳苏斯史〉》， 

页 108-110。

[1〇]“我的孩子，你已认识了重生的手段。十元的到来建立 

起一种驱逐那十二位的心炅的降生；我们已被这降生神圣化了。 

因此，不论是谁，通过慈悲获得了这神般的降生、并且摒弃了身体 

的感受，都能认清他自己是由可理解之物构成的，并且庆贺。”

十二位...神圣化了：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204、214，注 48，依照 Reitzenstein,将 dsdekatgn 校订为 

diidekada[十二]，将 etheOrethemeri 校汀为 ethe5t to n e n [神圣化]; 

T rtg e r,《〈赫耳墨斯集〉卷十中的神秘信仰及灵知》，页 12。

认清...构成的：同 Cumont，将 tout6n 译作 nofiton[可理解之

物 ]，同 Nock 和 P a triz i,将 sunistamenos 校订为 sunislamenon

[由... 构成 ] ; Festugifcre 译作 les Puissances d iv ines[神圣力量]，

这种译法假定将 t(>u丨6n 理解为dunameiin;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05、214,注 49。P uech，《三次化身的赫耳墨 

斯》，页 116-117 指出，H erm ias所做的《斐德若》注疏中有一段将 

赫耳墨斯描述为通过自我认识而获得重生的灵知派者原型。

[11]“既然神已让我安定下来，父，我便不再用双眼的目光勾 

画事物，而是使用由力量而来的精神能量。我在天上、在地里、在 

水中、在空气中；我在动物中，在植物中；在子宫中，在怀胎之前，在 

降生之后；无处不在。但是也告诉我吧：十二个黑暗的苦难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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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十种力量击退的？以何种手段，三倍伟大者？”

让我安定下来：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6re ,《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05、214,注 51)将 aklinSs 译作 infibranlable [稳定 

的丨，将它与启蒙者获得的秘仪性的镇定联系在一起;Grese(《赫 

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7、135- 136)，作“安定 

的”；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0,认为这一词语大概有误；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7K 现》，页 373,讨论了灵魂之眼“不弯 

曲"（unbent)的视线。

子宫……无处不在：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1，指出 

本段同《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20节十分相似；同见《亚美尼亚语 

定义》，6.2;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77。

十二个……十种：见上文第9 节注释，下文第12节注释。

[12]“这帐篷—— 我们也已从中经过了，我的孩子—— 曾由

黄道带构成，黄道带又由数量上是十二个、本质上是同一的、表象 

具有各种形态的[]实体构成。令人类感到困惑的是，这十二个之 

间存在分裂，我的孩子，尽管它们作用时是统一的。（鲁莽同愤怒 

不可分割；它们无法分辨。）

这帐篷：通常用于指代“帐篷”的词语是 skene;此处及下文 

第 15节使用的词语skgn〇s 通常用来将身体比喻为居所，即灵魂的 

居所,这种用法早在苏格拉底之前（《新约神学辞典》，卷七，页 

368-369、381 - 383)就出现过。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14,注 53,引用《哥林多后书》5:1 - 4和《希腊巫术 

纸莎草纸》卷四，448、495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 

俗体咒语》，页46、48);同见:《智训》9 :15;Reitzenstein,《希腊奥秘 

宗教》，页450-452;关于相应的动词sk5n〇6,见《约翰福音》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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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处 正 如 F o w d e n所 说 （《埃 及 的 赫 耳 墨 斯 》，页 109;比较 

Festugifc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63; 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92),这里身体的帐篷受制于命运，因为它是由黄道带创

造的。

由黄道带... 感到困惑：在 ek [由.... ]之后，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5,将 arithm6n [数字、数量 J 

作为赘余放在括号中，因 为 ton a rith m o n也出现过。 Festugifere 

(!̂〇〇14；811(1『蝴11运細6,《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二 ，页 2 0 5、2 1 4，注 5 3、55) 

认 为 本 段 “损 坏 严 重 ”，倾 向 于 写 做 “元 素 ”（sto icheidn， 

Reitzenstein)而非“实体”（ont6n ),并且在本段第一句末尾添加词 

组“令人类感到困惑” （eis planSr丨tou anthrSpou)，同 Grese(《赫耳 

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9),不 过 R eitzenste in在 

“表象”（ideas)后指出一处脱漏。

关于 pantomorphou[具诸般形态的]以及它和黄道十二宫有关 

的含义，见《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12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35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2-393;比较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2节》，页 237。

分裂... 不可分割：Einarson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214,注 53)指出，如果十二种恶德中的四种组成 

两组作为整体而运作的diazugiai[对立；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205作“一对”；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及早 

期基督教文献》，页 19作“组”]，那么十二就变成了十a (关于肀 

伦提努所说的suzugiai[阴阳基质]，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第1 

节注释。）兽莽和愤怒是这样统一的一组对立，另外一组没有明 

说。Grese(同上，页 139-142)对这种解析表示异议。 Nock mul 

F es tug ih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5，指出 praxei [作用]后面有 

一处脱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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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严格来讲，有可能当十种力量（即是十元）驱赶它们时， 

那十二个便撤退了。十元产生灵魂，我的孩子。当统一体的数量、 

吹息的数量被创生之时，生命和光便统一了。那么从逻辑上讲，统 

一体包含十元，十元包含统一体。”

撤退了：字面意思是“使它们自己分开”（16|139〇8138丨11卩0- 

ioun ta i)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5 作

battent en re ta ite[通过击打使...撤退];Scott，《赫耳墨斯集》，卷

―,页247,作“离开”。GreSe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 

文献》，页 〗9)作“当它们被那十种驱逐时便全都离开了”。

十元产生....包含统一体：C um ont(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15,注 56-58)认为“六”被通常认为是产生 

灵魂的数字，但是关于“十”作为颇具精神性的数字，见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88-389,其中 Ferguson也注意到，R e ito n- 

s te in论证认为希腊字母“I ”是艾永的标记（《希腊奥秘宗教》，页 

49-50;同见《伊朗救赎秘仪》，页 94-97、156-162)。作为数词， 

“I ”代表“十”，但是也可以代表统一。《旧约》中的“十”（戒律、洪 

水前的族长、方舟的尺寸）绝大多数具有积极意义，斐洛认为“十” 

是完美的数字。TrSger，《〈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神秘信仰及灵 

知》，页 90、99-103，意识到灵知派“三分法人类学”中的灵魂一精 

神通常地位较低,总结出这里由“十元”产生的灵魂和精神指代同 

一个神圣实体。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卷四第10节，卷 

十二第15节;《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 36-37;Bousset ,《灵知派 

主要问题》，页 341;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19。

[13]“父，我看到宇宙，并在心灵中看到自己。”

“我的孩子，这是重生：不再以物体的三个维度勾画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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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关于再次降生的论说—— 我为了免于将它全部掷于人群面 

前而仅为你记述下来，仅[为将它给予]神愿望之人。”

父... 自己：比较《灵知派经书》，卷六,6.57.31-58.8;Mah6,

《赫耳墨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61。

物体的... 愿望之人：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206,依据 Reitzenstein，在 diastalon [维度]后面标出一处 

脱漏。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5,注 61 )试探性地将eis h o n处理为hon eis se monon[那... 仅

为你]，而 N o c k将这一•词组连同动词hupemn6matisam6n [我已记 

述下来]标注存疑;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90)把这个动 

词放在《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0节及《灵知派经书》卷六，6.61的 

语境中理解，赫耳墨斯在后者中敦促塔特“用象形文字为迪奥斯 

波利斯（D i〇sp〇l i s)的神殿写下此卷……在绿松石的石碑上”；比较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41。

词组“仅...之人”采用 R eitzenste in在 eis h o u s前面添加 a ll’

[但是]的做法，N o d e在这一词组上标注存疑。“全部掷于”依照 

r  Festugifere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本》，卷四，页 205，注 1 

中对 diaboloi tou pantos 的i全释；比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15,注 62,以及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35,卷二，页 394,译作“宇宙的中伤者”，并将这一整句移动到论 

说的末尾处;同见:《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节;《新约神学辞典》， 

卷二，页 72;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9-21、丨46-148。

[14]“告诉我吧，父，这由力量构成的身体可曾屈服于消解？” 

“住口；不要说出不可能之事！否则你会做错事，你的心灵之 

眼会被亵渎。自然的可感知的身体同精髓的生成相去甚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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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消解，另一个不可消解；一个必朽，另一个不朽。你难道不知 

道你生来就是一位神，并且是“ 一元”之子，同我一样?”

会被亵读：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06、 

215,注 63,将 asebeth6setai 译作 affect6 d’une sou illu re r[受到暴行 

的影响]，在柏拉图《法义》877E 的基础上作出解释，柏拉图书中 

段落的主题是一间被犯罪污染的房屋，因此需要仪式性的净化；比 

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5。

[15]“父啊，我愿闻听你所说的我一旦进入八元便可从诸力 

量那里听闻的圣诗中的赞美，正如珀伊曼德热斯关于八元所做的 

预言所说的那样。”

“你匆忙拆除帐篷是好的，'孩子，因为你已经受到了净化。珀 

伊曼德热斯，统御权之心灵，已然向我传达之事已尽然写下，我知 

道我自己能够理解一切，去闻听我所想、去得见一切，他将其托付 

于我，以作美好的用途。因此，我内中的力量也在万物之 

中歌唱。”

“我想闻听它们，父，我愿望理解它们。”

父啊……受到了净化：这里对于这两句的译法同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6、215,注 65-67给出的译文 

有出人，见 Festugifcre,《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54,注 1,卷四，页 164-165,注 4,页 206,注 1-3;“我……进人，’保 

留 r 抄本中的 mou [我 ]，而非 Reitzenstein 的 sou [你 ]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_ ■，在“一■旦”（kath5)处另起一■句，但 

是 Festugifere后来的版本在ethespise [预言的]和 teknon [孩子]之 

间断句，和 Scott —样在两个词之间插人直接呼语“啊”。同见:上 

文，第 12节，关于“帐篷”的注释;《赫耳墨斯集》，卷一，题解、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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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节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5; Grese，《赫耳墨斯集 

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22、153-154。

八元：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节。

拍伊曼德热斯... 写下：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16,注 68-69;比较卷一，页 172-173;《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8)指出《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2、30节中的“统御权之心灵”和“统御权之言”的称号，总结认为 

“写下”的内容便是《赫耳墨斯集》卷一，不过他也注意到本卷和 

《赫耳墨斯集》卷十一、卷十二之间的呼应之处。Fowden(《埃及的 

赫耳墨斯》，页 102;Z ie linsk i，《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 350) 

将本段同《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8 节进行比较，评论到“其中一 

篇文章似乎将另一篇视作伪经”。同见:S«)U，《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95-396;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6。

托付：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07、216, 

注 7丨，将 epetrepse译 作 a prescrit [依照规定]，S cott，《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249，卷二，页 396-397则做“将它留给我”。

[16]“安静吧，我的孩子；现在听听旋律和谐的赞诗，重生的 

圣诗。于我而言，将其被露并非易事，我只为你而做，在一切的末 

尾。因此，它不可被教授；它是保存在沉默之中的秘密。因此，我 

的孩子，站在野外，当落日下沉时面向南风，在崇敬之中俯身鞠躬； 

当太阳归来，同样向东方俯身鞠躬。安静吧，孩子

一切的末尾：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216，注 73认为这里指的是到此为止的论说的末尾，即在赞诗之 

前,或者是启蒙的末尾;上文，第 8 节关于“因此”的注释。

沉默之中的秘密：上文第1、3节 ，下文第22节。

站在……鞠躬：关于类似的仪式，见《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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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Nock and Festug ife 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7,注 75,页 

352、398,注341-342;B m un，《神学家若望》，页 262-263,指出艾 

赛尼主义中的呼应之处。

唱诵秘密圣诗：第四祭词

第四祭词：Scou,《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8-399，认为这第 

四首 logos是从《集》中节录的一组赞诗之一，另外三首是《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3 1节，卷五第 10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 1节。 

他还尝试（页 409-418)按照按照拜占庭风格的重音诗（accented 

poetry)来阅读赞诗,而不是按照古典希腊音步。Grese(《赫耳墨斯 

集卷十二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59-164)怀疑S co tt和 G. Zuntz， 

《论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赞诗》，页 174-177中对第17-20节中 

音步的分析，不愿对另外三首赞诗妄下定论。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7，注 76)同意S co tt对《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31节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 1节的看法。不过 

N o c k认为这个数字是编辑导致的巧合,建议将 l〇gOS译作“祭词”。 

他（《希腊巫术纸莎草纸》，页 194)和 Festugifcre引用巫术纸莎草 

纸中的几处相呼应的段落:《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一，96-丨32, 

卷四，1167-1226,卷十三，343(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 

及世俗体咒语》，页 5-6、61、丨82)。

关于赞诗是否受到圣经影响，见上文本篇论说的题解，及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66- 173。 

Mah6(《赫I f 墨斯》卷一，页 117,卷二，页 288、292;Fowden,《埃及 

的赫耳墨斯》，页 110)引用来自第十八王朝和第二十九王朝的埃 

及赞诗及《灵知派经书》，卷六，6.59中的相应之处；同见 Eric Seg- 

elberg，《灵知派祷文？》，丨977,页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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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令秩序宇宙中诸般事物皆聆听这圣诗。敞开吧，大地； 

让阻隔洪流的水闸都向我敞开；树木啊，莫被动摇。我将向造物 

主、向宇宙、向“一元”唱诵圣诗。敞开吧，你们诸天，安静吧，你这 

风。让不朽的神界闻听我的论说。因为我将向创造万物者、固着 

大地者，高挂天穹者，命甜美的水流出海洋、流向可栖居或不可栖 

居、作为人类之滋养与创造的陆地者，命火焰照耀诸神与人类、为 

之所用者唱诵圣诗。让我们一起赞颂他，他高升于诸天之上，万物 

的创造者。他是心灵之眼。愿他接受从我力量而来的赞颂。”

阻隔……敞开：比较 Zum z，《论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赞 

诗》，页 156-158。

创造万物者：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关于“造物者” 

的注释;Zuntz,《论赫耳墨斯集卷十= 中的赞诗》，页 167-168,引 

用《七十士圣经译本•犹迪记》（/ < ）9:12及《马加比三书》（/// 

Mocca6m )2:3中类似的语H ,不过他同样强调本节开篇语词pasa 

phusis[诸般事物 j 并非出自圣经。

甜美……陆地者：比较Zuntz,《论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赞 

诗》，页158-160、170-172;《七十士圣经译本•约伯记》38:26(注 

意 Z im tz提出的年代鉴定问题）。

[18]“我内中的力量，向‘ 一元’和宇宙唱诵赞诗吧。一起来 

唱吧，我内中的全部力量，因为我愿望如此。神圣的知识，你启迪 

了我;借由你，我为智性之光歌唱圣诗，在心灵的喜悦中喜悦。加 

入我吧，所有力量，唱诵圣诗吧。节制，你也为我唱诵圣诗吧。我 

的正义，借由我唱颂正义吧。我的慷慨，借由我唱颂宇宙吧。真 

理，唱颂真理吧。善，唱颂善吧。生命和光，赞颂自你们而来、又献 

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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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的力量：Fesl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217,注 78-79)将赞诗在此分为两部分，称第一部分“pn>- 

prement gnostique” [名正目顺地是灵知派的],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401，却认为第二部分开始得更早，即在“他是心灵之 

眼”处，同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158-159、165、176)，后者认为最初“献给造物者上帝的赞诗”可能 

来自于“赫耳墨斯祭礼”，来自赫耳墨斯的对于吟唱赞诗的指导 

“本来”是祭礼“的规程”。G rese将赞诗的第一部分同早期基督教 

文学中一些“类似赞诗或忏悔的段落”进行了对比。

知识……生命和光：关于启迪、光、生命和gndsis，见 K le in《光 

的术语》，页 1丨2-114;上文第9 节。

自你们... 你们：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208，依据  Reitzenstein, 将 aph’ h6m6n 更 正 为  aph’ 

hum6n [由你]。

父啊，我感谢你，诸力量之能量。神啊，我感谢你，我诸能量之 

力量；你的言辞借由我唱颂你；宇宙啊，借由我，接受由〈我的〉言

辞所做的言语献祭吧。

你的言辞……〈我的〉言辞：这一译法采用《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示》，卷四，页208,注 5,页 246-247,注 1 给出的断句方 

式，在 to pan|宇宙]前后加上逗号，视作呼格，删去 l〇g5[我的言 

语]后面的逗号；比较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2 8 - 2 9、181-182。注 意 Festugife^e在 Nockand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08中将 logiken thusian [言语献祭]译作 

sacrifice sp iritue l[精神献祭]，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四，页247中却译作sacrifice immaUiriel[非物质的献祭];关于这 

里以及其他小节中的这一关键术语，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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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7,注 81。

[19]这是我内中之力量的呐喊；它们唱颂宇宙；它们实现你 

的愿望；你的意旨由你而来，宇宙又回到你。接受来自万物的言语 

献祭吧D 生命，保有我们内中的宇宙；光，启迪它吧；神，将它丨精 

神化丨吧。因为你，心灵啊，是你言辞的牧者，吹息的承载者啊，造 

物者啊。

你的意旨……回到你：依照 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 

页 347;《希腊奥秘宗教》，页 42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89;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17,注 82)的断 

句 : apo sou [从你]后面加逗号，epi se[到你]后面没有逗号；比较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28-29;Zuntz， 

《论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赞诗》，页 155。关于 R eitzenste in认为 

在这里等同于“智慧”的 boulg[劝诫]，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 

第 8 节。

神...造物者啊：同 Keil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08; K le in，《光的术语》，页 115 )，将 pneum a读作 

pneumatize，N o c k为这个词标注存疑；Dodd (《第四福音书的阐 

释》，页47、2丨8-219)倾向译作“启发”。Reitzenstein,《希腊奥秘 

宗教》，页 335、372-373,为了与伊朗将光视作灵魂的神圣部分的 

概念一致，将 p h d t ire理解为“变成光”。Festugifcre在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8、217-218,注 8 3中将 poi- 

m ainei[是一位牧者]视为第三人称主动语态,但是在《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47,注 3 中，却视作第二人称中间语 

态。关于Poim andres和 pnimainS,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题解。 

“吹息的承载者”是 D o d d对 pneumatophore的译法，Festugifcre译作 

porteur de l’esprit[精神的承载者]。关于上述全部内容，同见《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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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筲教文献》，页 3 0 - 3 1 、丨8 丨- 1 8 2 。

[20]你是神！你的人子通过火、通过气、通过土、通过水、通 

过吹息、通过你的造物而喊出这〈话〉。我已由你的永恒臝得了赞 

颂，而在你的意旨中我找到了我寻求的安宁；如你所愿，我 

已看到。”

“你说出了的这赞颂，

你的人子：这一词语原文为 ho sos anlhr6pos，同《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32节；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通过火...赞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丨8,注 84,引述《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节，及《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卷四，487-536，即所谓的“密特拉祷文”中咒语的开头，其屮 

被启蒙者穿过吹息、火、水和土，成为艾永;《迦勒底神谕》，121 

( Des Places,《迦勒庇神谕及先人注疏选鉴》，页 96)承诺“接近火 

的凡人会有光”；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171-176; 

Keitzenstein,《伊朗救赎秘仪》，页 174;比较ScoU，《赫耳墨斯集》， 

卷一，页 404-405。

你的意旨：上文第19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8 节。

由你的永恒……我的秩序宇宙（第2 1节）：这一译法特别采 

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 6 4 - 1 6 5，注 2 ,2 0 8 ，注 

1 - 2 ,页 2 4 8 提出的断句方式和解读方式：在 a p o[从 ]和 s o u[你

的]之间插入冠词 to n;将句子的末尾从anapepaumai[寻得...安

宁]延长到 thelSmati t6 s6[你的意愿];在anapepaumai后面插人逗 

号;将以Wn eulogian tauten[这赞美]开头的词组归为学徒所说，而 

非教师所说；比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08、218,注 85;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04-405; Grese，《赫 

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 30、185-186;关于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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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神，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2 节。

[21]父啊，我也在我的秩序宇宙中建立了起来。”

“要说‘在智性的秩序宇宙中’，孩子。”

“在智性的秩序宇宙中，父。我具有力量；你的圣诗和你的赞 

颂全然照亮了我的心灵。我也愿望从我自心向神送去颂扬。”

“不要漫不经心，我的孩子。”

全然照亮了： F〇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1〇6)认为，获得 

圆满（或“增长”；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 

页 31;比较K le in《光的术语》，页 115-116)与本篇第15-21节中 

强调的关于神的知识有关，第 7- 14节则有关必不可少的对自身 

的初级认识。丨i_1_l 见: Nock and Festu碑 re ,《赫其墨斯集》，卷—■，页 

218,注87;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05-406;及 \fah6，《上埃 

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44。

关于《灵知派经书》卷六，6 中的两个启迪，见 Mah6,《赫耳墨 

斯秘籍的的内涵及结构》，页60。 M a M 将《灵知派经书》，卷六，6. 

55.6-61.17视作由四部分组成—— 两段祷文和两个启迪—— 对应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的结构，其中塔特的第一个启迪占第7-13 

节，赫耳墨斯的赞诗占第15-20节;塔特的第二个启迪在本卷第 

2 1节出现,21节后面余下的部分是塔特的“言语献祭”。

“我说的是我在我心灵中所见的，父。我—— 塔特—— ，向 

你----神、生产的始祖----，献上言语的献祭。神----你、父；你、

主；你、心灵一一从我这里接受你想要的任何言语吧。因为万物均 

因你的意愿而达成。”

向你...意愿••“生产的始祖”（genarch) 的希腊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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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archa tgs genesiourgias,相关内容见上文第 4 节注释，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8,注 90,及 A . A dam,《亚美 

尼亚智慧学派中出现灵知派了吗?》，页 291 - 301、297-298。 

Zum z，《论赫耳墨斯集卷十三中的赞诗》，页 150-152,认为本段是 

一篇赞诗的序章,并提出一种要求进行两处校订的音步排列:删除 

第二个“神 ” （thee )，将第二个“言语 ” （logikas )替换为“献祭”

(thusias) 〇

万物均因你意愿达成：希腊语 panta te le ita i，同上文第16节 

telei tou pantos[ 一切的末尾]，指代任何末尾或终结，不 过 暗 着  

启蒙或秘仪的完成;关于 te lestik6 和 te le in,见 E . R. Dodds,《希腊 

人与无理件.齐》，页 291-295;同见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18，注 91;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06 -407; 

《新约神学辞典》，卷八，页 57-58。

“我的孩子，向神、万物之父献上可接受的献祭吧，但是还要 

加上‘借由圣言’。”

还要加上：换言之，塔特依照指示，在他刚刚结束的祷文“向 

你，神……因你意愿达成”中加上了后面所说的词语。Mah6,《上 

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6,认为这一“ d a tiv e  action de graces” 

[微不足道的善意]相比之下不如《灵知派经书》卷六，6.60.17-61. 

2 中更加有序且更加丰富的感恩；同见 Festugifere，《关于希腊宗教 

的一些问题》，页 258;《希腊人与东方智者》，页 194-195。

[22]“父，我感谢你丨赞许我所做的祈祷丨。”

|赞许我所做的祈祷丨：N ook(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09、218,注 92)为 tauta moi ainein euxamenS 标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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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认为无法翻译，Festugifere的版本则作 des conseils que tu m’as 

donn6s dans ma prifere[你在我祷告中给我的建议];然而在《二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9,注 4 中，他提出译作 

d’approuver cette prifere que j ’ai fa ite[赞许我做的这祷告]，总结认 

为这一•解读方式“并非完无道理”。

“我的孩子，真理已为你生出了善果，一种不死的作物，我为 

之庆贺。既然你已从我这里习得了它，就承诺对这奇迹保持沉默 

吧，孩子，不要向任何人揭示重生的传统，唯恐我们被算作背叛者。

承诺...背叛者：关于这一承诺（epangeila i),见上文题解，

及 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 218- 

219,注 94-95)对《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十三，230-234(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79)的引述，其中 

当“叫做‘一元’（Monad)的启蒙已被完全宣告”而且“孩子……已 

富于神圣的智慧”的时候，他下令“把这本书收起来，让它不能被 

找到”。关于其他要求保密的命令，见:上文第丨3、16节;《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3卜32节，卷十六第2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32 

节 ；Van M w rs e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7 9 - 80; 

C um ont,《星相学者的埃及》，页 152-155;《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之启示》，卷一，页 35卜354。

“背叛者”的希腊语是d iabo lo i，相关内容见上文第13节注释; 

FestUgifc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丨48,注 32 ;N o 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19,注 ％)解释说 d ia b o lo s是 

“一种褒渎神灵者”，向凡人泄露秘仪的秘密;Ferguson(Scott,《赫 

耳墨斯集》，卷 四 F , 页 390 ) 提 出 作 “泄 密 的 人 ”；同见: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76; K eizer,《第八揭亦第九》，页 

31 -33; Michel M alaise，《伊西斯教与灵知派》，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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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每人都已作了足够的研习—— 我作为说者，你作为 

听者。你从智性上了解你自己，还有我们的父。”

足够的研习：《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10, 

将动词epimeleomai[专注于]同 epimeleia联系在一起，意即“教师 

和学生进行的专注学习”，并 认 为 meletg 指代的是学校习题; 

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三及早期基督教文献》，页丨95-丨％。



卷十四

赫耳墨斯对阿斯克勒庇俄斯，心灵的健康

[1]你不在时，我的儿子塔特想要学习事物的整体本质，他不 

愿让我做任何耽搁。由于他是我的儿子，而且是一位新来者，刚刚 

获得关于其中每个具体事物的知识，所以我不得不讲述得较为详 

细，好让他易于听懂那解释。然而，对于你，我想要有选择性地写 

下我对他讲的内容中最重要的几条,不过我给了它们更加奥秘的 

阐释，适合你这样年纪较长、对事物本质学习较深的人。

「2]如果一切可见的事物都已诞生，并正在诞生；倘若被创生 

者诞生是凭借他者的作用，而非凭借自身的〈作用 >(被创生者是 

多样的，或者毋宁说，它们全部是可见之物，各不相同，各不相 

像）；那么,如果诞生之物凭借他者的作用而来，那就有某位创造 

它们的〈人〉；而且，如果这位应“彳比被创生者更老，他就必须是非 

被创生的。因为我坚持,被创生之物是凭借他者的作用而诞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吋能比全部被创生的实体更老,除非唯独它是 

非被创生的。

[3]同样，这样的~位更加强大、独一无二，而且唯有它在任 

何方面都是真正智慧的，因为没有〈比他〉更老的。在数 f i 上、在 

大小上、在与诞生之物不同上，这样的一位是先来的，也在他造物 

的延续性中。此外，虽然被创生之物为人所见，但是他并不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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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这就是他造物的原因，为了为人所见。他总是在造物，因此他 

保准为人所见。

[4] 这就是恰当的方式，去理解，理解了便去感到惊奇，感到 

惊奇了便去认为自己因认出父而受了祝福。

有什么比一位真正的父更亲爱的？这父是谁，我们当如何认 

出他？将“神”或“造者”或“父”或甚至三者之名号献给他一人是 

否正确？ “神”，因为他的力量？“创者”，因为他的行为？“父”， 

因为善？诚然，他是力量，因为他不同于诞生之物，他在万物之诞 

生中即是活动。

因此，我们结束多嘴和闲聊之后，必须理解这两件事情:何物 

诞生，谁造出它。它们之间并无它物，没有第三样事物。

[5 ] 在你理解的一切和你闻听的一切之中，记住这二者，承认 

它们即是一切，并不因为事物在上、在下、是神圣的、可变化、在深 

渊，就认为遇到了困难。因这二者即是一切:何物诞生，谁造出它； 

不可能将它们彼此分开。没有诞生之物，造者就不能存在。这二 

者各自是其所是;因此，其一不能同其二〈亦不能〉同自身分离。

[6] 如果造者无非是造物—— 独自、简单、非复合—— 那么造 

物就必然独力发生，因为造者所做的造物是生产，一切诞生之物不 

可能独力诞生;诞生必然通过他者诞生。没有造者,被创生之物就 

既不诞生也不存在，因为一个若没有另一个，就会由于少了另一个 

而完全失去A 身的本质。因此，如果认同有两个实体存在，即何物 

诞生、谁造出它，那么它们在它们的统一之中就是同一的，一个是 

因、一 个是果。因是造物的神;果是诞生之物,不论它究竟是何物。

[7 ]你无需警惕诞生之物的多样性，恐怕将卑劣可耻的事物 

与神联系在一起。神的荣耀是同一的，即他造万物,这造物就像神 

的身体。关于造者本身没有任何邪恶或可耻之事;这些状况是生 

产的直接后果，就像青铜的锈蚀或身体上的尘土。铜匠未曾造锈 

蚀;父母未曾造尘土;神也未曾造邪恶。但是生产的持续使得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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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脓疮般绽开，这就是神造出变化、以使创生重新变得纯洁的 

原因。

[8] 那么如果同一位画家可以受命造出天、诸神、地、海洋、人 

类、无理性之物和无灵魂之物，难道神就不可能造出它们吗？哦, 

多么愚蠢啊—— 有关神的无知！这样愚蠢的众人身上发生最最奇 

怪的事情，虽然宣称崇敬神、赞美他，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他，因为 

他们不将万物的造出归因于他，而且，不但不认识他，他们还将轻 

蔑和无能的状况归咎于他，极大地玷污他的神性3 如果他不造万 

物，他不造就必然是出于蔑视或出于无能—— 这是不虔敬的念头。

[9] 因为在神之中仅有一•种状况，善，但是善者并不轻蔑，亦 

不无能。这即是神，是善，是造Mi万物的一切力量。所有被创生者 

的诞生都是凭借神的作用，凭借善者—— 换言之，即是能造万物 

者—— 的作用。

你若想学习他如何造物、诞生之物如何诞生，这便已教给你 

了。想想这番同他非常相像的美妙异象：

[10] 看到一位农人在地上播种，这边是小麦，那边是大麦，別 

处是某些其他种类的种子;看到他种椬葡萄藤、苹果和其他种类的 

树木。以同样的方式，神在天上播撒不朽，在地上〈播撒〉变化，在 

宇宙中〈播撒〉生命和运动。他播撒的事物不多而少，容易计数。 

除神自身和生产以外，它们共四个;存在之物存在于它们之中。

[题解]Scott,《赫耳墨斯集》，卷 页 42〇,解释到eu phronei 

(“心灵的健康”，字面意思为“拥有好的心灵”或“拥有善良的心 

灵”）是一种适用于宗教主题的书信体问候语。《三倍伟大者赫耳 

墨斯之启示》，卷二，页16、41-42,认为这种书信形式是一种“学术 

性的虚构”。亚里山大里亚的区利罗（《驳尤利安》597D - 60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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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217-218)引用了第6-1 0节的绝大 

部分内容，题为“论万有之本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20,关于区利罗的《见证集》（Teslimonia )作为重构 

文本的辅助，同见页403-404。关于塔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一题解,卷四第3 节;Re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190-191。

[1]你不在时，我的儿子塔特想要学习事物的整体本质，他不 

愿让我做任何耽搁。由于他是我的儿子，而且是一位新来者，刚刚 

获得关于其中每个具体事物的知识，所以我不得不讲述得较为详 

细，好让他易于听懂那解释。

由于... 的知识：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223-224,注 3,指出这个解释性的从句从逻辑上讲可指代上一 

句（“你不在……耽搁”），也可以指代下一句（“我不得不……详 

细”）；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21 -422,更倾向于后者。 

S c o tt同样认为，塔特作为初学者，需要“完整、详细的解释”，或者 

diexodikoi logo i(《赫耳墨斯集》卷五第1节，卷十第1节;《阿斯克 

勒庇俄斯》第 1节），这可能“对于阿斯克勒庇俄斯来说……是多 

余的，他知道许多塔特不知道的事；因此赫耳墨斯认为给阿斯克勒 

庇俄斯简短的总结就够了”，这一切“暗示着《赫耳墨斯集》卷十四 

的作者手头有一系列赫耳墨斯对塔特的论说，并且写作了这份文 

本作为概要”。

Rdtzenstein (《拍 伊 曼 德 热 斯 》，页 191，注 1;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0,注 1)认为对塔特的描写 

是校订者所做，是从《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的过渡，虽然本卷的主 

题不同，但是塔特在第十三卷中（第 2- 3节)具有同样的特征;《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41- 4 3持不同意见,论证认 

为《赫耳墨斯集》卷十四内容陈腐，绝不比上一篇文本“更加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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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并认为这篇序言只是依学术惯例为hupomnfima[短篇集] 

所做的文章。

然而，对于你，我想要有选择性地写下我对他讲的内容中最重 

要的几条，不过我给了它们更加奥秘的阐释，适合你这样年纪较 

长、对事物本质学习较深的人。

讲述：上 文 《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3 2 节 关 于 paradosis 

的注释。

几条...更加奥秘：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11，引述组成《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十一的四十八个 

k e p h a lia或者概要;Mah6，《从=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到阿斯克勒庇 

俄斯的定乂》，页 194; “更加奥秘”原文为 m ustikfiteron，相关内容 

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6节。

[2]如果一切可见的事物都已诞生，并正在诞生；倘若被创生 

者诞生是凭借他者的作用，而非凭借自身的〈作用〉（被创生者是 

多样的，或者毋宁说，它们全部是可见之物，各不相同，各不相 

像）；那么，如果诞生之物凭借他者的作用而来，那就有某位创造 

它们的〈人〉；而且，如果这位应当比被创生者更老，他就必须是非 

被创生的。因为我坚持，被创生之物是凭借他者的作用而诞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比全部被创生的实体更老，除非唯独它是 

非被创生的。

被创生者：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21, 

注 1,页 222、224 - 225,注 4 ,把 这 里 的 genneta [创生]作为 

genomena[创造 ]的同义词对待，不过译文保留了二者之间 

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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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样，这样的一位更加强大、独一无二，而且唯有它在任 

何方面都是真正智慧的，因为没有〈比他〉更老的。在数量上、在 

大小上、在与诞生之物不同上，这样的一位是先来的，也在他造物 

的延续性中。此外，虽然被创生之物为人所见，但是他并不为人所 

见。这就是他造物的原因，为了为人所见。他总是在造物，因此他 

保准为人所见。

唯有：希腊语为 monos, 相关内容见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25，注 5;关于 m〇nas,见上文《赫耳墨斯集》 

卷四第10节注释以及《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8,注 3;下文第6 段开头的“独自”原文也是monos。

为人所见...保准为人所见：N ock(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23;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23) 

纠正了抄本中aoratos [不可见的]和horatos [可见的]的明显混淆。

这就是……认出（第 4 节）：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2 节； 

P uech,《〈多马福音〉阐释及关于其语境F 耶稣话语的研究》，页 

76-77,将本段同《多马福音》（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380)中的 

第二句对白进行了比较:“耶稣说：‘让那寻找的人莫停止寻找，直 

至找到；他们找到了，就会烦扰；受到烦扰，就会惊奇；将会统 

御万物。’”

[4]这就是恰当的方式，去理解，理解了便去感到惊奇，感到 

惊奇了便去认为自己因认出父而受了祝福。

有什么比一位真正的父更亲爱的？这父是谁，我们当如何认 

出他？将“神”或“造者”或“父”或甚至三者之名号献给他一人是 

否正确？ “神”，因为他的力量？“创者”，因为他的行为？ “父”， 

因为善？诚然，他是力量，因为他不同于诞生之物，他在万物之诞 

生中即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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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结束多嘴和闲聊之后，必须理解这两件事情：何物 

诞生，谁造出它。它们之间并无它物，没有第三样事物。

三者之名号：《赫耳墨斯集》卷二第丨4 节，卷五第】、10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0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 

第 19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5,注 10。

多嘴...第三样事物：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26-227,注 11-12、15;比较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419、425)认为这里和下文第5 节中对于中继（in ter­

m ediary) 之神的否认与 灵知派相悖， 并且将它同反灵知派时期的 

普罗提诺进行了比较;它的确和《赫耳墨斯集》卷一及卷十三之类 

的文本背道而驰，然而比较卷十一第12 J 4 节及下文第7 节。同 

见《提摩太前书》1 : 4 - 7中 对 “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 

谱……讲虚浮的话”的非议。

[5]在你理解的一切和你闻听的一切之中，记住这二者，承认 

它们即是一切，并不因为事物在上、在下、是神圣的、可变化、在深 

渊，就认为遇到了困难。

记住...困难：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3、226，注 13，作 souviens-toi done de ces deux et sois convaincu 

que tout se resume en ces deux-lh[因此记住这—•者并确f e —'切均包 

含在这二者之中]，然而比较Scott，《赫浑墨斯集》，卷二，页 259。

“并不...认为遇到了困难”的希腊语为111^^116113口01^山1161116-

nos，Nock and Festug逆re，《赫耳墨斯集》，译作 sans ten ir quoi que se 

soit pour une chose que fasse doute[不对任何事物产生怀疑]。关 

于 aporia,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6 节，关于和 e n 连用，取 

“视为”、“看作”、“认为”之意的 tith e m i，见《希英字典》，“ tithe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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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B I I，3。

在深渊：Festugiferc引用了几处m uchos在其中作“较低”或 

“地下的区域”的文本。他同样将“在上”“在下”“在深渊”的连用 

同《腓立比书》2:10及《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3041-3045,卷 

五，165-170( B他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 

页 96、103)进行了比较。

因这二者即是一切：何物诞生，谁造出它；不可能将它们彼此 

分开。没有诞生之物，造者就不能存在。这二者各自是其所是；因 

此，其一不能同其二〈亦不能〉同自身分离。

这二者即是一切：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四第4 节;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24-425。

〈亦不能〉同其自身：否 定 词 o u d e为编者所加；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4。

[6]如果造者无非是造物—— 独自、简单、非复合—— 那么造 

物就必然独力发生，因为造者所做的造物是生产，一切诞生之物不 

可能独力诞生；诞生必然通过他者诞生。没有造者，被创生之物就 

既不诞生也不存在，因为一个若没有另一个，就会由于少了另一个 

而完全失去自身的本质。因此，如果认同有两个实体存在，即何物 

诞生、谁造出它，那么它们在它们的统一之中就是同一的，一个是 

因、一 个是果。因是造物的神；果是诞生之物，不论它究竟是何物。

造者...造物：下文中“造者”是 ho poiSn,“造物”和“谁造出

它”分别对应 to P〇i〇un 和 to p o ie in,有一处 to p〇iei n 是 Einarson 的 

校订；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4、226,注16;比较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节）译作(^伽1«



316 赫耳墨斯秘簖

[创造者 ] 、fonction c ica trice[创造只能]或 le cr6e r[创造]。关于 

“被创生的”及 genneton，见上文第2 节注释;“创生”原文为 gene­

sis。

因此，如果：区利罗的引用自此开始;上文题解。

造物的神... 是何物： Einarson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27，注丨7 )指出，ho P〇i6n [谁造出他]和h〇P〇i〇n 

[不论……何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无法译出的。

[7]你无需警惕诞生之物的多样性，恐怕将卑劣可耻的事物

与神联系在一起。

警戒……联系在一起：有哗灵知派者认为，将神圣统一体拓 

展到多种多样的创造物之中会侵犯至高无上的神，因此他们将创 

造归因于一位附属的神；例如《若望伪经》（/4/wc/7p/iw i.

(《灵知派经书》卷二，1.9.25-13.15;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35 - 38 )，讲述了 一位圣灵----即回想的智慧（Wisdom of A fte r­

thought) —— 如何通过无性的思维活动诞育了“一个不完美的产 

物”，即撒旦的伊达波斯（Ialtabaoth ) , “蛇身獅面,……眼睛如电光 

般闪烁。”智慧将伊达波斯逐出不朽的领域,并试图藏起来，但是 

名叫“昏暗的统治者”的怪兽般的孩產偷走智慧的力量，创造了他 

自己的领域，有十二位统治者，树立了七位国王，统治七重天等等， 

直到较低的层级。最终，《若望伪经》呼应创世故事并做出诠释, 

“秩序世界的形象”是由第一位统治者从智慧那里偷来的力量产 

生的。

关于托勒密秘仪中同巨匠（神匠）类似的角色，见爱任纽《驳 

异端》1.5.1-6,7.4(1^〇11《灵知派经籍》，页290-296);同见《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9、25 - 26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5- 1 6节；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26,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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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斯集》，卷二，页224、227，注18,〇(^依照区利罗的编辑者八11卜 

e r t,将 perigrapsai、periaps§s 等等读作 periapsai[联系]。

神的荣耀是同一的，即他造万物，这造物就像神的身体。关于 

造者本身没有任何邪恶或可耻之事；这些状况是生产的直接后果， 

就像青铜的锈蚀或身体上的尘土。铜匠未曾造锈蚀；父母未曾造 

尘土；神也未曾造邪恶。但是生产的持续使得邪恶如脓疮般绽开， 

这就是神造出变化、以使创生重新变得纯洁的原因。

神的荣耀：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26,认为此处 doxa 

[荣耀1的用法“更像犹太传统而不是希腊传统”；见上文《赫耳墨 

斯集》卷八第8 节。

这造物•.希腊语是poi^ is ;比较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7,注 18a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26。

持续...的原因：Festugifcre(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25,注 19- 19a )将 epidiamon6 [坚持、持久]译作 

dUr6e [持续];“脓疮般绽开”，或者更优美的说法是“迸发”，是《希 

英字典》中“exantheS”词条1,3中 exan the in的含义；比较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426-427;关于“再次净化”（anakatharsin)，见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203。

[8]那么如果同一位画家可以受命造出天、诸神、地、海洋、人 

类、无理性之物和无灵魂之物，难道神就不可能造出它们吗？哦， 

多么愚蠢啊—— 有关神的无知！这样愚蠢的众人身上发生最最奇 

怪的事情，虽然宣称崇敬神、赞美他，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他，因为 

他们不将万物的造出归因于他，而且，不但不认识他，他们还将轻 

蔑和无能的状况归咎于他，极大地玷污他的神性。如果他不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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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不造就必然是出于蔑视或出于无能—— 这是不虔敬的念头。

多么愚蠢... 归因于他：Bousset,《对 Josef K ro ll〈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13,及 Jcm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 

期精神》，卷一，页 154，认为这是对二元论的神匠概念的驳论;上 

文，第 7 节。

[9] 因为在神之中仅有一种状况，善，但是善者并不轻蔑，亦 

不无能。这即是神，是善，是造出万物的一切力量。所有被创生者 

的诞生都是凭借神的作用，凭借善者一 -换言之，即是能造万物 

者—— 的作用。

你若想学习他如何造物、诞生之物如何诞生，这便已教给你 

了。想想这番同他非常相像的美妙异象：

仅有一种状况：同上段，“状况”即 pathos,相关内容见上文 

《赫耳墨斯集》卷六第2 节注释。

[10] 看到一位农人在地上播种，这边是小麦，那边是大麦， 

别处是某些其他种类的种子；看到他种植葡萄藤、苹果和其他种 

类的树木。以同样的方式，神在天上播撒不朽，在地上〈播撒〉变 

化，在宇宙中〈播撒〉生命和运动。他播撒的事物不多而少，容易 

计数。除神自身和生产以外，它们共四个；存在之物存在于它们 

之中。

它们共四个：即上文提到的四个：不朽、变化、生命和运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2*7，注 26; S cott，卷 

二，页 428。



卷十六

阿斯克勒庇俄斯向阿蒙王定义宇宙

[1 ]吾王，我已为你做了一长段论说,作为其余全部〈论说〉的 

某种提醒或总结;它不是为了应和俗世的观念，而是含有许多反驳 

它的内容。即将显白的是，它甚至与我自己的某些论说背道而驰。 

我的教师赫耳墨斯—— 常常私下对我讲话，有时是当着塔特的 

面—— 曾说,虽然我的书模糊不清，而且藏匿起了它语词的含义， 

但是读者反而会认为它们的结构十分简单清晰;此外，（他说）当 

希腊人最终意欲将我们的语言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并因此写下 

最大的歪曲和含混的时候，它就全然模糊不清了。

[2]但是以我们的母语表达的这篇论说，使语词保持清晰的 

含义。言谈的性质本身以及埃及语词的〈声音〉本身就有它们言 

谈的对象的能量。

因此，我的王,只要你(这具有全部力量者）有力量，就保持不 

要阐释这论说吧，以防如此伟大的秘仪去到希腊人那里，以防那奢 

侈的、散漫的、（一如既往）花哨的希腊俗语会灭除〈埃及语〉用法 

中能量充沛的表述—— 某种威严且简明的事物。因为希腊人有空 

洞的言谈，王啊，它们的能量充沛只体现在它们所表明之事上，这 

便是希腊人的哲学，一 种空洞的言谈之愚学，相反，我们使用的不 

是言谈，而是充满行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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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过了这些，我将开展这番论说，召唤神、主、造者、父和 

容纳全宇宙者，作为同一者的万有，作为万有的同一者。因为万物 

之丰盛就是同一、且在同一之中，并非因为同一者复制自身，而是 

因为二者都是同一者。我的王，在我的整篇论说中仔细秉守这种 

含义吧。倘若有人着手反对看起来是万有、同一、同等〈的事物〉， 

并尝试将它与同一者分开—— “万有”指代“众多”而非“丰 

盛”—— 他就会做出不可能之事，将万有与同一者分割，毁灭万 

有。因为如果同一者实际存在（事实的确如此）并永不停止作为 

同一者，以使丰盛者不被分裂，那么万有就必须是同一的。

[4 ]看向大地最核心的部分吧，看看诸多水和火的源泉喷涌 

I fl f 出。在同样的地方可看到三样本质，火的、水的和土的本质，依 

赖同一个根系。因此，土向来被视作一切物质的储存库，送出一批 

批的物质供给,从上界接纳物质作为回报。

[5] 就这样，造物者（我是指太阳）将天与地系在一起，将精髓 

遣往下界，将物质举升到上界，吸引每样事物向着太阳并围绕它， 

从他自身给予万物以万物，就像他慷慨地给予不吝惜的光芒那样。 

因为延伸跨越天空、甚而到达大地、并低到最底层的深渊和渊薮的 

善的能量发自太阳。

[6] 但是如果也存在着某些智性精髓，那么它就是太阳的质 

量，它的容器可能是阳光。只有太阳知道……这精髓由什么构成、 

从哪里流出，因为它的位置和性质接近太阳……丨我们观察不到 

它，不得不凭借猜测来理解。丨

[7] 然而对太阳的映像（v is ion)并非猜测之事。因为它就是 

视觉上的光线本身，太阳以极致的光华照耀，向四周照亮秩序宇 

宙，照亮上界的部分和下界的部分。因为太阳位于秩序宇宙的中 

心，将它像王冠一般戴起。像一位好车夫，稳稳驾驶秩序宇宙的战 

车，将缰绳牢系在自身，防止秩序宇宙失去控制。缰绳是:生命、灵 

魂、吹息、不朽、变化。车夫放松缰绳，让秩序宇宙前行，并不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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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如此），而是与他一起。

[8] 万物就是这样匠造的。太阳将永恒的永久分配给不朽 

者，用它面向上天的那另一边放射出的上升之光哺育秩序宇宙必 

朽的部分。但是，当太阳用受到禁锢的光芒向四周水、土、气的虚 

空中照耀时,太阳带着变化和改变，为活在秩序宇宙这些区域中的 

事物赋予活力、唤醒万物。

[9] 当改变将一物变为另一物的时候,也为它们带来转变和 

变形，如同在螺旋之中，从种类到种类，从形态到形态，就像匠造伟 

大的物体一般匠造它们。因为各个物体的永久都是变化:不朽物 

体中的变化并不伴随着消解;必朽物体中〈的变化〉伴随着消解。 

这就是不朽与必朽、必朽与不朽的区别。

[10] 正如太阳的光芒是连续的，它的生育力—— 不论它的位 

置还是它的补给—— 也持续不断、毫无止歇。太阳四周有许多精 

灵的阵列，看起来如同变化排列的阵营。它们虽然〈与必朽者〉一 

同栖居，但是与不朽者相去不远。由 t：至下，他们被分配了人类的 

领域，监管人类的活动。诸神责令他们的車，他们通过洪流、飓风、 

雷雨、大火和地震来实行；此外，他们还用饥荒与战争来报偿不 

虔敬。

[11 ]不虔敬是人类对诸神犯下的最大过错:行善是诸神的事 

务;虔敬是人类的事务;精灵的〈事务〉是提供帮助。不论人类还 

胆敢做什么其他的事—— 出于错误、大胆、强迫性冲动（他们称之 

为命运）或无知—— 诸神会将这一切视作无罪。只有不虔敬应当 

受到审判。

[12]太阳是各个种类的维系者和供给者。正如包围可感知 

的秩序宇宙的智性的秩序宇宙以有变化、有诸般形态的显现（ap­

pearances) 将其 固体化，从而将 其充满 ，包围秩序宇宙中万物的太 

阳也使一切被生产者变得强大、变得固体化，同时吸纳那些受到损 

耗、日渐衰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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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阳将阵列—— 或毋宁说是精灵的阵列—— 部署，它们 

数量诸多，不断变化，部署在星体军团的下方，每个星体对应着同 

样的数目。这样部署后，它们依循某个各别星体的秩序，依它们的 

本质—— 即它们的能量—— 或善或恶。因为能量是精灵的精髓。 

但是它们有些是善恶的混合体。

[14] 它们都被赋予权威，统治地上的事物和地上的烦扰，它 

们为城市和国家集体产生变化和暴动，为各人单独〈产生变化和 

暴动〉。它们为了 N 身而重塑我们的灵魂，它们唤醒潜藏在我们 

的肌肉与骨髓间、静脉和动脉中、大脑本身中、延伸到脏腑之中的 

灵魂。

[15] 在降生的确切时刻当值的精灵，排列在每个星辰下方， 

在我们诞生并接受灵魂之时占据我们每个人。它们时时变换方 

位，并非停在一处，而是轮转移动。那些通过身体进人灵魂的两部 

分的,各自向着自身的能量，来回扭转灵魂。但是灵魂的理性部分 

没有被精灵掌控，适合作为神的容器。

[16] 因此，倘若有人借由太阳,使一缕光芒照射在他理性的 

部分上（受启蒙者总体为数甚少），精灵对他的影响就会被抹消。 

因为不论谁—— 精灵还是诸神—— 在神的一缕光芒面前都无能为 

力。精灵将其余一切作为战利品带走，灵魂和身体都是，因为它们 

喜爱并且默许精灵的能量。|正是这种爱丨产生误导并且受到误 

导。那么，精灵以我们的身体作为的器具，统治地上的统治。赫耳 

墨斯称这统治为“命运”。

[17] 那么,可认知的秩序宇宙依赖于神，可感知的秩序宇宙 

依赖于可认知的秩序宇宙，但是太阳，通过可认知的和可感知的秩 

序宇宙，由神用善的补给供养，换言之，即是以他的匠人技艺。太 

阳周围是依赖于它的八个天球:一个恒星天球，六个行星〈天球〉， 

还有一个围绕大地。精灵依赖于这些天球，人类依赖于精灵。因 

此,万物和所有人都依赖于神。



卷十六阿斯克勒庇俄斯向阿蒙王定义宇宙 323

[18] 因此，万有之父是神;它们的造物者是太阳;秩序宇宙是 

造物技艺的器具。可感知的精髓统治上天;上天统治诸神；由诸神 

任命的精灵统治人类。这是诸神和精灵的队伍。

[19] 通过他们，神为自己造出万物，万物都是神的部分。但 

是如果万物都是神的部分，万物便都是神;他在造万物，就也是造 

他自己。他的造物永不能休止，因为他无休无止。正如神没有终 

结，他的造物也既无开端、亦无终结。

[题解 ] Foix de C anda le在 1574年的版本中将本篇作为第十 

六卷;除了 A ndrienTurnebus 1554年在《赫耳墨斯集》卷十四后面 

插入的司铎拜俄斯的三篇之外，他又添加了来自《苏达辞书》的片 

段作为卷十五;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19-20及 Nock and 

Festug如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7保留了这种编号方式。 

T u m e b u s的希腊语版本的 aditio princeps [首个刊印本]之前， 

Marsilio F ic in o对《集》的翻译并不包括《赫耳墨斯集》卷十六，因 

为 ？丨以11〇的底本是]\15 1̂ 1»̂ 11以11118 8叱(2.71.33，其中仅有前十四 

卷（与同系列及其他几个版本一样 ;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 

斯集》，卷一，页 x i-x v i i)。

因此，即使在19世纪，P a rth e y的版本（《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 

珀伊曼德热斯》）仅仅反映了 F ic in o所知的文本范围，并且将整个 

集子误称为《皮曼德》 《赫耳墨斯集》卷十六在西方 

的第一个版本是15世纪晚期Lodovico La zza re lli的拉丁语译本，最 

早于1507年由 Symphorien C ham p ie r出版。L a zza re lli的译本也收 

录了首部包含十七卷希腊语文本的抄本，其中还有拉丁语的《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61'1)0，1^1)1丨〇16€3〇01111111111316，。0〇 1. 1 1 0 1 4 )，它 将  

《赫耳墨斯集》卷十六至卷十八视做一个整体，同 Tumebus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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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本。见:K . H . Dannenfeldt，《街学的赫耳墨斯秘籍》，页138- 

141、149-151;P. 0. K ris te lle r，《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及文化研究》， 

页 226-228。

Festugifcre注意到本卷内谷与题目并不完全吻合，N o c k认为 

这个问题应当归咎于编者;虽然存在horoi —词，但是他论证认为 

本卷并不是“定义”集，而是连续阐释了有关神与世界之间关系的 

赫耳墨斯主义学说:下文第15-16J 9 节；Nock and Fesl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28,注 1-2;《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二，页 17-18;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28-942、434_435。 

Mah6(《赫耳墨斯》卷二，页275-279、293)编辑并翻译了《亚美尼 

亚语定义》，于 1956年首次出版，他将本文放在了希腊箴言集和埃 

及智慧文学的语境中。

关于 e ik to [形象]，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卷五第6 

节，卷八第2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3节；《亚美尼亚语定义》， 

1.1。题目中最后几个词是peri tou kat eikona anthr6pou[依形象而 

论的人类]。《七十士圣经译本•创世记》1 :26中，神宣告他的意 

图：“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anthropon kat' eikona hemeteran kai kath' homoiosin) 〇

阿蒙王在《阿斯克勒庇俄斯》中六次作为哈蒙那（Harmnona) 

出现，是阿蒙（A m un)或阿蒙一 拉（Amon-R e)的希腊版本。在赫耳 

墨斯主义神学中，男性阿蒙和女性阿玛乌奈特（Am aunet)是努恩 

(N un)—— 即原初之水—— 产生的这样的四对中的第四对，这四 

对构成一组八元。“阿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隐藏的”或“不可见 

的“，他作为宇宙元素被视为风和空气,不过他也同拉（太阳）相结 

合，融合成为阿蒙一雷，在新王国时期的底比斯被当作万神之王崇 

拜。与阿蒙的身份最相近的动物是公羊;另一个是蛇，是希腊语中 

称作克涅甫及好精灵的神，二 者 都 被 视 为 nous [心灵]或 

demiourgos [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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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认为阿蒙的崇高身份与宙斯、他对空气的统治还有 

pneum a的力量有关。埃及人在5 坦纪早期以前就对阿蒙在锡瓦 

(Siwa)的利比亚绿洲的祭祀中心有所了解，那里的神谕卜分重 

要,亚历山大甚至前去向宙斯阿蒙问询。柏拉图和扬布利柯都认 

为，阿蒙是向埃及人传播托特、赫耳墨斯的智慧的重要途径。扬布 

利柯在作品中提到赫耳墨斯解释的“道”（hodon),由“先知” Bitys 

发现，并为阿蒙王做出阐释,他提起这点之前刚刚说到埃及神学 

“定然不只是对这些事物做出推测；他们提出通过神迹示现（the­

urgy) 而向着更崇高的、更普遍的级别上升” 。在评价神迹示现的 

传播之前，扬布利柯文中的内容混合了形而上学、巫术和神学;之 

后是关于心理学和决定论的讨论。基于这种值得注意的转变， 

Fow den认为扬布利柯的文本是“对神迹水现的《赫耳墨斯集》的 

关键暗示”，并总结出“这些文本同我们所知的哲学的《赫耳墨斯 

集》并无不同。”

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15、16许,下文第3 节，《赫 

耳墨斯集》卷十七;《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22节;柏拉图，《斐德 

若》，274D ;扬布利柯，《论秘仪》，8.3.262-263、4.267-6.269;《希腊 

巫术纸莎草纸》卷四，155、2007; N ock,《希腊巫术纸莎草纸》，页 

183-184; K urt Sethe,《阿蒙与赫耳墨斯之城的八位古代神明》，页 

122 - 126; Pietschmann，《保利古典学实用百科全书》卷一/2, 

1853-1857;PiePe r，《保利古典学实用百科全书》，卷七/2,2311- 

2312;H . W . P arke,《希腊神谕》，页 109-110、119-121;G riffith s， 

《普鲁塔克〈论伊西斯与欧西里斯〉》，页 374; Doresse,《埃及的赫 

耳墨斯主义》，页 442;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32、140- 

141、150〇

m 吾王，我已为你做了一长段论说，作为其余全部〈论说〉的 

某种提醒或总结；它不是为了应和俗世的观念，而是含有许多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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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内容。即将显白的是，它甚至与我自已的某些论说背道而驰。 

我的教师赫耳墨斯一一常常私下对我讲话，有时是当着塔特的 

面—— 曾说，虽然我的书模糊不清，而且藏匿起了它语词的含义， 

但是读者反而会认为它们的结构十分简单清晰；此外，（他说）当 

希腊人最终意欲将我们的语言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并因此写下 

最大的歪曲和含混的时候，它就全然模糊不清了。

赫耳墨斯....曾说：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31,以及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37都认为，就某种 

程度而言，阿斯克勒庇俄斯复述的赫耳墨斯所说的话可能是用直 

接论说的形式表达的;S c o tt在 log6n echousa[隐瞒]处断句，这里 

的译文把下一句话也加上了。

当希腊人：本段和下一段暗含的意思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用 

来向阿蒙著述的语言本来是埃及语，希腊语文本是它的译文；上文 

题解;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37; Fraser,《托勒密时代的亚 

里山大里亚》，卷一，页 71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51-452。P. D ercha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78-179;《埃及宗教》，页 133,称本段为“埃及人眼中对语言功能 

的最值得敬佩的定义”，并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赫耳墨斯主义作者 

宣称自己是埃及人的说法”。Fowde 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37- 

39)将本段视作埃及语言本土主义（nativ ism)的重要证据；比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2,注 4;《三倍伟大 

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326,卷二，页 17; J〇nas，《灵知和古 

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254-255。

[2]但是以我们的母语表达的这篇论说，使语词保持清晰的 

含义。言谈的性质本身以及埃及语词的〈声音〉本身就有它们言 

谈的对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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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语词的〈声音〉：Nock(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l i i，卷二，页 232,注 5)假定用6ch6[声音]填补“埃 

及”和“语词”（onomat6n)之间的空白，Festugifcre 译作 la propre in­

tonation [恰当的发音、清楚的发音]。 Tumebus 读作 dunamis [力 

量 ]，语出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见证集》（testimo- 

nium)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247-248)，格雷戈拉斯是一 

位 14世纪的学者，在对辛奈西斯（Synesius)《论梦》（咖 

的注疏中引用第2 节除了最后两句以外的全部内容，不过顺序有 

所不同。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99,在评论《灵知 

派经书》卷六6.55.6-7时强调从父或主流向子或徒的一种特殊力 

量，同《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7、32节。

因此，我的王，只要你（这具有全部力量者）有力量，就保持不 

要阐释这论说吧，以防如此伟大的秘仪去到希腊人那里，以防那奢 

侈的、散漫的、（一如既往）花哨的希腊俗语会灭除〈埃及语〉用法 

中能量充沛的表述—— 某种威严且简明的事物。

保持不要阐释：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22节。

用法中能量充沛的：词组原文为 ten energfitikgn ton oriomatdn 

phrasin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2,译作 la  

vertu efficace des vocables de notre langue[我们语 F r词汇的具有力

量的美德]。

因为希腊人有空洞的言谈，王啊，它们的能量充沛只体现在它 

们所表明之事上，这便是希腊人的哲学，一种空洞的言谈之愚学， 

相反，我们使用的不是言谈，而是充满行动的声音。

S 洞 的 言 谈 之 愚 学 ： log6n p s o p h o s中 的 双 关 语 使 得



328 赫耳墨斯秘锫

ph ilosoph ia中的 sophia[智慧]同 psophos[空洞的声言谈]形成对 

比。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2,注 6,指出 

这个双关语在早期基督教长老文本中ad nauseam[不厌其烦地]出 

现。有些早期基督教作者,例如德尔图良，批评哲学全无用处，并 

且滋生异端，不过本段的主旨可能更接近“基督教灵知派者”亚里 

山大里亚的克勒芒对理性“证明”（apodeixis)的批判，克勒芒认为 

哲学是有一定益处的；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90-391; 

D a n id o u，《尼西亚公会议之前早期基督教教义史》，卷二,页306- 

307、318-322;C. N_ Cochrane,《基督教与古典文化》，页 222-223。

充满行动的声音：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2,依照Tiedem ann，将 m egista is读作mestais[充满]。就连普罗 

提诺（《九柱神》5.8.6)也被他眼中埃及象形文字的直观力量打动 

了 ：“每个刻下来的形象都同时包涵知识（episteme)和智慧，而非 

冗长的推理或思考。”扬布利柯（《论秘仪》7.4.254 - 256)更加热 

忱，他看到：

名字中…… 具有近乎神圣的智性的、神圣的、象征性的性 

质……倘若我们对其一无所知，那才是最妙的，因为它过于强 

大，无法凭借判断力来领悟……诸神向我们展现了神圣国度 

的所有语言，例如亚述语言和埃及语，适合在圣礼中使用。

他同样（8.4.265-266)评价“常常使用哲学语言，却含有赫耳 

墨斯主义（hennaikas)观点并作为赫耳墨斯作品流通的文本，因为 

它们是由不乏哲学素养的人从埃及语言翻译过来的”。关于埃及 

语、希伯来语和其他中东语言在巫术中的使用，见 Ferguson,《罗马 

帝国宗教》，页 167-168、177;同见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32-233，注 7;《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一，页 326;P. B e lle t，《〈埃及人福音〉中的克勒芬》，页 44-65、62;



卷十六阿斯克勒庇俄斯向阿蒙王定义宇宙 329

Jan Bergman，《论〈希腊解译> :传播到希腊的埃及诸神》，页 207- 

227、223-224;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106-107、118;比较 Cu- 

m ont,《宗教》，页 187、279,注 69。

[3]说过了这些，我将开展这番论说，召唤神、主、造者、父和 

容纳全宇宙者，作为同一者的万有，作为万有的同一者。因为万物 

之丰盛就是同一 、且在同一之中，并非因为同一者复制自身，而是 

因为二者都是同一者。

神...的同一者：关于埃及语文本中的呼应之处，见

D ercha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85-186;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292;关于被D e rch a in比作亚 

图姆(A _ ) —— 埃及神学中的“全部”一 •的太阳的神匠，见下 

文第5 节。“一”在构成“多”（pl6r5ma)的同时维持自身的统一 

性;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第4 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34-238 ,注 7 、 1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 
页 439。

我的王，在我的整篇论说中仔细秉守这种含义吧。倘若有人 

着手反对看起来是万有、同一、同等〈的事物 >,并尝试将它与同一 

者分开—— “万有’’指代“众多”而非“丰盛”—— 他就会做出不可 

能之事，将万有与同一者分割，毁灭万有。

秉守这种含义：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3,将 ton noun diatfirgson 译作 garde cette fagon de penser[保有这 

种思维方式]，然而比较页237,注 9 中 E in a rso n的建议译法garde 

en ni6moire ce sens[记住这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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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同一者实际存在（事实的确如此）并永不停止作为 

同一者，以使丰盛者不被分裂，那么万有就必须是同一的。

万有就必须是同一的：如 Fowden (《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77)所说:“哲学的《赫丼墨斯集》中对宇宙共感（sympathy)最完整 

的叙述出现在《赫耳墨斯集》卷十六和《阿斯克勒庇俄斯》中”；比 

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85、90-92,及《赫耳墨 

斯集》卷八第5 节，其中确实用到 sumpatheia —词,不过这里并未 

提到。此外，除了司铎拜俄斯的集子（例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 

斯秘籍》，卷六、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以外,很少有哲学的《赫耳 

墨斯集》提到有关巫术的理论或记述，如 Fow den所说（同上，页 9、 

117-118)，这可能是拜占庭时期基督教审查的结果，也有可能解 

释了第一至十四卷和第十六一第十八卷之间抄本传统中的分歧。

Fow den的论据（同上，页 121-153)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赫 

耳墨斯主义哲学和赫耳墨斯主义神迹示现之间存在联系，论据主 

要依赖于《赫耳墨斯集》以外的材料，比如佐西姆斯和扬布利柯 

《论秘仪》的片段;《库拉努斯文集》（ )以及其他“技术性 

的”《赫耳墨斯集》讨论了巫术，但是极少从理论角度人手（同上， 

页 77、89;上文题解）。既然Marsilio F ic in o通过一份终结于《赫耳 

墨斯集》卷十四的译本将希腊的 lo g o i引介给了使用拉丁语的西方 

世界，那么同巫术无关的前十四章也应当引起那些受到将“赫耳 

墨斯主义”与“巫术”混为一谈的观念影响的人的注意，这种观念 

出现在讨论《赫耳墨斯集》对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期的影响的文本 

中—— 尽管 Fowden证明了《赫耳墨斯集》原文语境中关于巫术和 

关于哲学的内容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4]看向大地最核心的部分吧，看看诸多水和火的源泉喷涌 

而出。在同样的地方可看到三样本质，火的、水的和土的本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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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同一个根系。因此，土向来被视作一切物质的储存库，送出一批 

批的物质供给，从上界接纳物质作为回报。

源泉...根系：Ferguson(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391)解释称，本段将“温矿泉现象……作为三种元素可能同出一 

源的证据……[当]海水经由大地的沟壑过滤时，受到 pneum a的 

催动，并且有可能从它经过的物质中获得其他性质。”

接受上界……回报：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32-434 

指出，赫尔米普斯（H em iippus)借鉴了《赫耳墨斯集》卷十六中从 

这句开始的一些内容，其他几处在第7、8、10、12-17节中。他同 

样在赫尔米普斯中找到了《赫耳墨斯集》卷一、卷四、卷十和卷十 

三的痕迹，相关内容见上文卷十第6 节。

[5]就这样，造物者（我是指太阳）将天与地系在一起，将精髓 

遣往下界，将物质举升到上界，吸引每样事物向着太阳并围绕它， 

从他自身给予万物以万物，就像他慷慨地给予不吝惜的光芒那样。 

因为延伸跨越天空、甚而到达大地、并低到最底层的深渊和渊薮的 

善的能量发自太阳。

造物者... 系在一起：N o c k依照 R einhard t,将抄本中的 aei

读作 sundei[系];S c o tt和 Festugifere对与《赫耳墨斯集》有关的各 

种语境中太阳的神圣性做出了评论—— 埃及、叙利亚、柏拉图主 

义、廊下派、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密特拉教，还有无敌者索尔（Sol 

Inv ic tus)的崇拜；见：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33、238,注 15;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30-432、440-442; 

K le in,《光的术语》，页 152-156 ; Gundel and G unde l，《天文学导 

论》，页 307-311。

深渊和渊蔽：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_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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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注 17,引述《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1120,卷七，261 (Betz,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60、123 -124)中的 

深渊；同见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68、94、173、248-2抑 、281、 

407中“深渊”和“渊薮”在灵知派中的多重意义。

[6]但是如果也存在着某些智性精髓，那么它就是太阳的质 

量，它的容器可能是阳光。只有太阳知道……这精髓由什么构成、 

从哪里流出，因为它的位置和性质接近太阳…… I 我们观察不到 

它，不得不凭借猜测来理解。丨

太阳的质量：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4 、238,注 18,将 ho toutou onkos 译作 le volume du S ole il[太阳的 

体积],并认为 la masse[质量]是更加贴近字面意的译法,并且引 

述《赫耳墨斯集》卷八第3 节中的“身体和大小”（s6matopoi6sas kai 

onkfisas) ;比 较 下 文 第 1 2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42-443〇

只有……来理解：N o c k在这里指出两处脱漏：在 o iden[理 

解]之后和“我们……不 ” （me huph’ herndn)之前。在第二处脱漏 

后，N o c k将 FestugiSre未译的八个词标为存疑，并近似译作“我 

们……来理解”。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66 - 267，为这些 

空缺做出相应的假设，并将得出的句子译作“神并不向我们显示 

他自己；我们观察不到他，我们只有凭借猜测，并且十分努力，才能 

在思想中领悟他。”

[7 ]然而对太阳的映像（v is ion)并非猜测之事。因为它就是 

视觉上的光线本身，太阳以极致的光华照耀，向四周照亮秩序宇 

宙，照亮上界的部分和下界的部分。因为太阳位于秩序宇宙的中 

心，将它像王冠一般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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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光线本身：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38，注 19)给出这种译法，并且引用柏拉图（《王 

制》508A -B )以及普罗提诺（《九柱神》5.3.17.28-38)的文本中有 

关太阳和视野之间的联系的内容;普罗提诺总结认为“唯一可以 

借之看到太阳的光芒的，是太阳自身的光芒”。

王冠一■般：关于王冠（Stephanos)在近古时期祭祀中的各种用 

法，见《新约神学辞典》，卷七，页 617-6丨9、623-624、631、634。密 

特拉（即无敌的太阳）的仪式中，王冠被授予被启蒙者，而他应当 

拒绝，并回答说密特拉是他唯一的王冠;《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 

四，1026-1027 ( l ie 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 

语》，页 58)召唤“坐在七个天极以内”的神，“ A E E I0U0,你头上有 

一顶金色的王冠”；C um onl,《密特拉秘仪》，页 96、156; Nock and 

尸故11碑̂，《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38，注20;1^〇11，《灵知派经 

籍》，页 136、139。上文给出了有一个中央太阳的“迦勒底”的行星 

秩序，《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节；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444-4460

像一位好车夫，稳稳驾驶秩序宇宙的战车，将缰绳牢系在自 

身，防止秩序宇宙失去控制。缰绳是：生命、灵魂、吹息、不朽、变 

化。车夫放松缰绳，让秩序宇宙前行，并不走远（事实如此），而是 

与他一起。

车夫……战车：希腊哲学中最著名的战车意象是柏拉图《斐 

德若》246-2!56 中的传说，不过 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39,注 21)认为，本段中的宇宙战车出自伊 

朗，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46,则指向法厄同（Phaeton)的 

故事以及斐洛《论智天使》（0 « 如 a e ru W m )7.24。

将缰绳牢系：S 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92,提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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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物就是这样匠造的。太阳将永恒的永久分配给不朽 

者，用它面向上天的那另一边放射出的上升之光哺育秩序宇宙必 

朽的部分。但是，当太阳用受到禁锢的光芒向四周水、土、气的虚 

空中照耀时，太阳带着变化和改变，为活在秩序宇宙这些区域中的 

事物赋予活力、唤醒万物。

哺育：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34、239， 

注 24,依照 Tiedem ann,将 trephontos 读作 trephSn。

[9] 当改变将一物变为另一物的时候，也为它们带来转变和 

变形，如同在螺旋之中，从种类到种类，从形态到形态，就像匠造伟 

大的物体一般匠造它们。因为各个物体的永久都是变化：不朽物 

体中的变化并不伴随着消解；必朽物体中〈的变化〉伴随着消解。 

这就是不朽与必朽、必朽与不朽的区别。

转变...到形态：Fei^uson(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93)认为这些变化（metabolai)的寓意是“生生不息”，而不是死亡 

全然不nI 避免。N o c k依照 Turnebus,将抄本中的 a lle logeng校订 

为 a l ld o , gene[另一个，从种类]。本句中的“种类”和“形态” 

(geng gen6n kai eid§ eiddn)可译作“种类”和“物种 ” ；Festugifere 作 

译 de genres i  genres et d’espfeces & espfeces[从种类到种类、从物种 

到物种]，但是也建议译作espfcces[物种]和 ind iv idus[个体]，并引 

述《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 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235、239,注 26。

[10]正如太阳的光芒是连续的，它的生育力—— 不论它的位



卷十六阿斯克勒庇俄斯向阿蒙王定义宇宙 335

置还是它的补给—— 也持续不断、毫无止歇。太阳四周有许多精 

灵的阵列，看起来如同变化排列的阵营。它们虽然〈与必朽者> — 

同栖居，但是与不朽者相去不远。由上至下，他们被分配了人类的 

领域，监管人类的活动。诸神责令他们的事，他们通过洪流、飓风、 

雷雨、大火和地震来实行；此外，他们还用饥荒与战争来报偿 

不虔敬。

阵营... 〈同必朽者〉： Einarson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39，注 28 )提出 slrateiais [通常意为“战役”或 

“征途”]是 stratiais [主任、公司、群体；此处“阵营”]之误；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5指出一处脱漏，Re- 

itzenstein 推测应是 tois thnetois ontes[同必朽者]。

[11]不虔敬是人类对诸神犯下的最大过错：行善是诸神的事 

务；虔敬是人类的事务；精灵的〈事务〉是提供帮助。不论人类还 

胆敢做什么其他的事—— 出于错误、大胆、强迫性冲动（他们称之 

为命运）或无知—— 诸神会将这一切视作无罪。只有不虔敬应当 

受到审判。

提供帮助：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35、 

240,注 31，将 epam unein译作 porter a ide[提供帮助]，提出作者在 

第 10节末尾想表达的可能是amunomeinoi[偿还]。

胆敢……大胆：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5节注释。

[12]太阳是各个种类的维系者和供绐者。正如包围可感知 

的秩序宇宙的智性的秩序宇宙以有变化、有诸般形态的显现（ap­

pearances) 将其固体化， 从而将其充满 ，包围秩序宇宙中万 物的太 

阳也使一切被生产者变得强大、变得固体化，同时吸纳那些受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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粍、日渐衰弱者。

固体化... 变得固体化： Nock and FestugA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36、240，注 33，将 onlcdn和 o n k o i译作 gordlam[膨胀

的]和 donne... volum e[使....体积增加];上文第4 节及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49-450,卷四F ，页 3W 。

[13] 太阳将阵列—— 或毋宁说是精灵的阵列—— 部署，它们 

数量诸多，不断变化，部署在星体军团的下方，每个星体对应着同 

样的数目。这样部署后，它们依循某个各别星体的秩序，依它们的 

本质—— 即它们的能量—— 或善或恶。因为能量是精灵的精髓。 

但是它们有些是善恶的混合体。

部署...能量是：Festugifere(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40,注 35)认为这里暗指埃及占星学中的三十六个 

旬星（decans)，并在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x l- k i 中给出了有用的相关叙述；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9 

节;W . G unde l,《旬星与旬星星座》，页 345-346。Festugifere将 en- 

erge ia译作 activh6 [活动]，但是见《赫耳墨斯集》卷 十 第 1 节;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50-452，提到《司铎拜俄斯的赫耳 

墨斯秘籍》卷六第丨〇节将精灵描述为“三十六个神的能董”。

[14] 它们都被赋予权威，统治地上的事物和地上的烦扰，它 

们为城市和国家集体产生变化和暴动，为各人单独〈产生变化和 

暴动〉。它们为了自身而重塑我们的灵魂，它们唤醒潜藏在我们 

的肌肉与骨髓间、静脉和动脉中、大脑本身中、延伸到脏腑之中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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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权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辉墨斯集》，卷二，页236, 

将 exousian[权威]译作p le in pouvoir[全部力量]。《新约》和基督 

教灵知派文本中,exous ia i有时指代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天使或 

精灵，Foerster(《新约神学辞典》，卷二，页562_563、570-574)却 

认为“希腊主义或异教灵知派中”没有这种用法。赫耳墨斯主义 

希腊语文献中，这个词仅出现在《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3、14、15、 

28、32节；比较《哥林多前书》15 :24;《以弗所书》1:2丨、3 :10、6 :12; 

《歌罗西书》1:16、2:10、2:15;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36-40。

重塑我们的灵魂：Bousset,《论古典时代晚期的恶魔学》，页 

156-157,认为第14-15节是从第3-13节的“乐观主义一元论基 

础”到一种“恶魔学特有的二元论”的过渡。

[15]在降生的确切时刻当值的精灵，排列在每个星辰下方， 

在我们诞生并接受灵魂之时占据我们每个人。它们时时变换方 

位，并非停在一处，而是轮转移动。

降生... 排列：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6,依照 Reitzenstein,将 lim 6n 改成 stigm6n [时刻]。“个人的精 

灵”或“守护神”，即基督教的“守护天使”，在这里和在出生时传递 

的星相命运力量协同作用，具有震慑力；动词“排列”即 etaggsan， 

和 taxis[秩序]有关，相关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3节 

注释。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0,注 39-41)认为本段提到了占星学中的星相，即天体的几何排 

列，人们认为这些天体的力量时时刻刻相互关联；比较《阿斯克勒 

庇俄斯》第 35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53;《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265，引述佐西姆斯《校勘记》，2; Jack- 

son，《帕诺波利斯的佐西姆斯论字母欧米茄》，页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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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通过身体进入灵魂的两部分的，各自向着自身的能量，来 

回扭转灵魂。但是灵魂的理性部分没有被精灵掌控，适合作为神 

的容器。

两部分：Festugifcre将 strobousin [围绕... 旋转 ]译作 tour-

m entent[折磨、纠缠];他同样指出它们是灵魂较低级的两个部分； 

如下列文献所说，更高级的灵魂没有受到触碰:J. K ro ll,《三倍伟 

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79-8丨；1 ^ 1 ^ 11(^诚11碑1«，《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36、24丨，注 42-43;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53;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5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2 

节;柏拉图《王制》436A -44丨E ;《蒂迈欧》69A -72D ;杨布利柯，《论 

秘仪》8.6.267-8.272; D illo n,《中期柏拉图主义者》，页 99- 102、 

174-丨 76、194-195、290-294; Long，《希腊哲学》，页 170-丨 78、213; 

Jo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82、195。

但是灵魂的……命运（第 16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435、453，卷四，页 15，认为拉克坦提乌斯在《神圣原理》2. 

15.7-8中提到 r 本段，并 i化称为Sermo perfectuis[完美布道]，即 

Logos tele i〇s[完美论说]的拉丁语版本，这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 

希腊语原文:见《阿斯克勒庇俄斯》题解。关于命运和精灵，见 Jo­

nas,《灵知和古典时代晚期精神》，卷一，页 193-199;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1，注 46; Mali6，《上埃及的赫 

耳墨斯》，卷一，页39。

[16]因此，倘若有人借由太阳，使一缕光芒照射在他理性的 

部分上（受启蒙者总体为数甚少），精灵对他的影响就会被抹消^

因为不论谁----精灵还是诸神----在神的一缕光芒面前都无能为

力。精灵将其余一切作为战利品带走，灵魂和身体都是，因为它们 

喜爱并且默许精灵的能量。丨正是这种爱丨产生误导并且受到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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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那么，精灵以我们的身体作为的器具，统治地上的统治。赫耳 

墨斯称这统治为“命运”。

有人... 抹消：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7，依照 K e il，将 16、t6n 以及抄本中其他类似词汇写做hoW[任何 

人];关于aktis epilam pei[—缕光芒照射]，见《赫耳墨斯集》卷五 

第 2 节，卷十第6 节，卷十三第丨8 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3、29 

节;K le in,《光的术语》，页 154-156;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 

现》，页 216、411-412。

I 正是这种爱1 : N o c k给词组 ho logos ouk e rd s标为存疑， 

Festugifcre 将它译作 C’est la ra ison, non l ’amour[是理性，而非爱]; 

N o c k认为它的含义可能类似于“俗话说，爱会误导人”，这种理解 

方式要求删除否定词o u k;这里的译文参照Reitzenste in假设的 kai 

houtos h。er6s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7; 

Scou，《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54。

精灵……统治：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3 节。

赫耳墨斯称：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54,引述《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9 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230,引述卷十二第5 节。

[17]那么，可认知的秩序宇宙依赖于神，可感知的秩序宇宙 

依赖于可认知的秩序宇宙，但是太阳，通过可认知的和可感知的秩 

序宇宙，由神用善的补给供养，换言之，即是以他的匠人技艺。太 

阳周围是依赖于它的八个天球：一个恒星天球，六个行星〈天球〉， 

还有一个围绕大地。精灵依赖于这些天球，人类依赖于精灵。因 

此，万物和所有人都依赖于神。

依赖于神：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墨斯集》，卷二，页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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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引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b l4:“宇宙及自然界……依 

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即第一个动者]”。

太阳周围……围绕打的：地球通常被形容为一个天球，被八 

个天上的天球环绕,最后终结于恒星天球（见上文《赫耳墨斯集》 

卷一，第 26节注释），但是这里我们有太阳、恒星、六个星辰，还

有----.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1，注 5 0及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23认为—— 大气，共九 

个天球，同维吉尔《埃涅阿斯记》6.439;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456。

[181因此，万有之父是神；它们的造物者是太阳；秩序宇宙是 

造物技艺的器具。可感知的精髄统治上天；上天统治诸神；由诸神 

任命的精灵统治人类。这是诸神和精灵的队伍。

[19]通过他们，神为自己造出万物，万物都是神的部分。但 

是如果万物都是神的部分，万物便都是神；他在造万物，就也是造 

他自己。他的造物永不能休止，因为他无休无止。正如神没有终 

结，他的造物也既无开端、亦无终结。

万有：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38，依照 

Reitzenstein,将抄本中的 to de 读作 panta de。

终结：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8,注 

2,提出本卷题目与内容之间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结尾部分丟失， 

可能和下一卷开头不完整有关。



卷十七

阿斯克勒庇俄斯向阿蒙王定义宇宙[续]

“……王啊，想一想吧，有形体之物之间也存在无形体之物。” 

“哪种？”王问。

“看上去仿若在镜中的物体在你看来是无形体的，不是么?” 

“是啊,塔特;你的理解力像神一样,”王说。

“但是还有其他无形体之物:例如，你难道不觉得有些形态虽 

然没有形体,却出现在身体中吗？不只是有灵魂之物的身体，还有 

无灵魂之物的身体?”

“你说得好，塔特。”

“那么，有形体之物之中就有无形体之物的映像，无形体之物 

之中就有有形体之物的映像—— 即是说，从可感知的到可认知的 

秩序宇宙，从可认知的到可感知的秩序宇宙9 因此，我的王，敬慕 

雕像吧，因为它们也具有来自可感知的秩序宇宙的形态。”

尔后，王站起身说,“先知啊，我该去待客了；我们明天继续讨 

论神学吧。”

王啊，想一想吧，有形体之物之间也存在无形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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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王问。

“看上去仿若在镜中的物体在你看来是无形体的，不是么？”

“是啊，塔特；你的理解力像神一样，”王说。

“但是还有其他无形体之物：例如，你难道不觉得有些形态虽 

然没有形体，却出现在身体中吗？不只是有灵魂之物的身体，还有 

无灵魂之物的身体？”

“你说得好，塔特。”

想一想……王问：只有一份抄本（D )在《赫耳墨斯集》卷十七 

和上一卷末尾之间分了段。不过，虽然绝大多数抄本将本卷当作 

《赫耳墨斯集》卷十六，但是这里向国王说话的却是塔特而不是阿 

斯克勒庇俄斯；见下文关于“先知”的注释;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十六题解、第丨9 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2-243;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57-458。

形态：此处及下文形态”原文为 idea i。

觉得有些： Nock and Festugifere,《赫I f 墨斯集》，卷二，页243, 

依照 Reitzenstein,将 dokei o u n及抄本种类似的写法写做dokousin 

e ina i。

“那么，有形体之物之中就有无形体之物的映像，无形体之物 

之中就有有形体之物的映像—— 即是说，从可感知的到可认知的 

秩序宇宙，从可认知的到可感知的秩序宇宙。因此，我的王，敬慕 

雕像吧，因为它们也具有来自可感知的秩序宇宙的形态。”

之中...映像：介词“中”原文为 pros，Feslugifcre译 作 dans

「在……之中]。他同样解释到，下文第七段提到的第一种“无形 

体之物”是上文提到的镜像，第二组“无形体之物”是思想（ideas); 

寓意是将身体中的无形体思想视作同镜子中无形体的映像: 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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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 243，注 2-3。对于柏拉图 

文中关于镜子的比喻，见《智术师》（S〇M ⑷ 239D 及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459 - 460;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454-456,引述《哥林多后书》3:18,《腓立比书》2:6-8、3:21以及 

其他文本中关于映像和变形的各种概念。

敬慕雕像：这是希腊语文本中唯一'一■次出现agalmata;《阿斯 

克勒庇俄斯》中著名的“造神”段落即第23-24、37-38节说起 stat- 

uaeD 关于 andrian tes和 eikones,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8 

节，下文卷十八第4 、16节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243,注4。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60-46丨引用普鲁 

塔克和普罗提诺的文段，说明“祭祀雕塑是镜子，noeta[不可理解 

之物]映照其中”。

它们也……可感知的：I . Levy，《希腊一埃及辨惑学中的圣像 

与神圣动物》，页 295-301指出，“它们也 ” （kai auta)暗示着那些 

雕像并不是唯一具有形态或思想的,并指出上文具有灵魂的生命 

被认为和没有灵魂的生命一样具有思想;他还指出在反异教的辨 

惑学（apologetics)中，雕像和动物常常成对出现;然后—— 基于普 

鲁塔克《伊西斯和欧西里斯》（M s arac? Osiris)71-76(179C-182C ) 

和奥林匹奥多罗（O lym piodom s)《柏拉图〈阿尔暗比亚德〉注疏》

( Commentary on P lato 's  A lcib iades) 2 . \3 6---他总结认为神圣的动

物是其他具有思想的事物。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243,注 4 中依照一处抄写员对于aisthetou [可感知的]的 

纠正，写做 no6tou [可认知的]^ 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198 - 199,将 ideas理解为“力量”。

尔后，王站起身说，“先知啊，我该去待客了；我们明天继续讨 

论神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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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Prophetgs及相关词汇在司铎拜俄斯的选文（卷二十三 

第 42、68节，卷二十六第25节）中出现4 次，但是在希腊语文本屮 

仅出现一次。在希腊和罗马时期非系经的希腊语文本中,这个词 

的使用反映了精神文明的融合。从公元前5 世纪起,pr〇ph«6S及 

同源词汇被当做神谕的荣誉称谓，比如多多纳、特尔斐、利比亚的 

宙斯阿蒙，然而到了公元2 世纪，琉善便用它作为贬义词形容g〇es 

[ 巫 师 ] ，即 帕 夫 拉 戈 尼 亚 的 亚 历 山 大 （ Alexander Of 

Abonoteiduis)。早在琉善以前，公元前 3 世纪晚期的一份来自卡 

诺拍斯（Canopus)的铭文用prophStes来翻译 hm-ntr，后者是埃及 

的-•种高级祭祀阶层称谓，他们由国王任命,有可能因为和阿蒙的 

神谕有关，所以叫做预言家。

灵知派也对先知的真假感兴趣：Layton，《灵知派经籍》，页 

115、178-179、292、295 - 296、389、395。扬布利柯（《论秘仪》8.5. 

267 J 0.7.293)及佐西姆斯（《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 

页 268;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06、120; Jackson，《帕诺波 

利斯的佐西姆斯论字母欧米伽》，页27、46-47)提到一位名为比图 

斯（B itu s)或 Bitos 的先知。因此，如 Festugifere 所说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 243,注 5)，作为赫尔姆斯主乂 

先知的塔特不一定和犹太的ru^ i 有关;《新约神学辞典》，卷六，页 

783-796 ;Cumont,《星相学者的埃及》，页 119-121; 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461,卷四，页 72- 74;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 

教》，页 297-300;《珀伊曼德热斯》，页丨〇1-1〇9、202-207、219- 

231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50-153;上文《赫耳墨斯集》 

卷一第15节，卷十六题解。

讨论神学：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3， 

注 7 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983b2 9 中使用动词 

theo logein来形容“关于诸神和宇宙学的论述”；《希英字典》， 

“theologe6”同条;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950



卷十八

论受身体情感妨碍的灵魂

[1] 倘若有人承诺，要用多种乐器奏出一曲和谐的乐音，那么 

如果在表演时，乐器之间不相和谐，妨碍了他的热忱，他的努力就 

会显得可笑。既然衰弱的乐器毕竟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那么音 

乐家就难免受到观众取笑D 诚然，虽然这位好心人不知疲惫地展 

现他的技艺，但是〈听者〉却在挑剔乐器的不足。本质即是真正音 

乐家[ ] 的人，不仅在歌曲中产生和谐，还提供与每样乐器相适宜 

的音乐韵律，这位不知疲惫的音乐家是神，因为神不应感到疲惫。

[2] 如果曾经有位表演者想在音乐竞赛中取得优胜,就在吹 

喇叭者类似地炫技之后、在吹笛者以旋律优美的乐器奏出甜美乐 

音之后、在〈他人〉唱完由苇管和琴拨伴奏的歌曲之后开始,〈倘若 

他的乐器在压力下失手〉，那就没有人会责备音乐家的灵感，也不 

会责备全能者，他们会向他致以应有的敬意，归咎于有缺陷的乐 

器，因为它其实通过妨碍音乐家同音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更崇 

高的美的妨碍，从听众那里夺走甜美的歌曲。

[3] 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让观众由于身体的弱点而不虔 

敬地批评我们一类。二是要让人们知道，神是不知疲惫的灵感，他 

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合适的技艺，他的祝福不受干扰，持续保有 

良好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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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就连造物者菲迪亚斯也使用了不能实现他对极度多 

元化的追求的材料……〈那么〉我们的音乐家能做的只有竭尽全 

力，就让我们不要责备他吧，归咎于[张力松弛、]音调降低、使美 

妙音乐的节奏变得含混不清的衰弱的琴弦吧。

[5] 但是从未有人因为音乐家乐器发生的事故而责备他。他 

们越是谴责乐器，他们就越在音乐家拨动琴弦奏出正确音调时赞 

扬他，……这样一来，观众甚至对音乐家感到愈发友善，并最终认 

为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了。

I 于你们也是如此，最受尊敬者们：反过来，你应当为内在的 

里拉琴调音，为〈神圣的〉音乐家调整它。I

[6] 但是我现在慷得了：有些表演家为了伟大的天才作的曲 

目做好准备，即使不弹奏里拉琴，他也不知怎的，将自身作为乐器， 

找到某种秘密的方式调整他的琴弦、治好它，化残缺为辉煌，从而 

震惊听众。[ ] 他们说冇位奇撒拉（citha ra)演奏者，受到创造音 

乐的神的眷顾，曾经参加一场奇撒拉伴奏演唱的比赛，但是有根琴 

弦断掉，他的表演受到了阻碍，最终那伟大者由于眷顾他，为他修 

复了琴弦，并赋予了他名望之恩惠。伟大者的神意让一只蝉代替 

琴弦，落在了奇撒拉上，通过取代琴弦曾在的位置，将那首歌复原。 

就这样，那位奇撒拉演奏者的琴弦被修好了，贏得了胜利者的名 

誉，他的悲伤终止了。

[7] 不知怎的，我感到同样的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了。最尊 

敬的先生们，就在最近，就好像我为我的弱小忏悔，并且卧病一段 

时间，可是现在通过那伟大者的力量，一如既往，我与王者有关的 

歌曲已经复原，我奏出了音乐。相应地，帮助的目的将是王者的声 

名，我论说的热忱自他们的战胜中升起。那么，来吧，让我们继续, 

因为这是音乐家的渴念。[来吧，抓紧时间！这是音乐家的意 

愿。]这就是他为里拉琴调音的原因。他的歌曲将更加甜美，他的 

演奏将更加怡人，因为需要更加伟大的音乐才能传递他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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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既然他特意为王者调整了他的里拉琴，既然它有颂 

词的音调，既然它的意图是推崇王威，他便首先为了万物至高无上 

的王者—— 善神—— 亮起他的声音，他从高高在上者开始他的歌 

曲后，在第二部分下降到以神的形象执掌权杖者。王者们本身认 

为它使人愉快，因为这首歌从上开始一步步下移，而且它正是来自 

他们被授予胜利的地方，反过来，我们的希望也来自那胜利。

[9] 那么于是，让音乐家接近至高无上的王者、万有之神吧： 

他向来不朽，由于从永恒获得统治权而永恒,在荣耀的胜利中居首 

位，对于〈那些〉在恰当时间获得胜利< 的人〉而言是一切胜利之 

源……

[10] 我们的论说匆忙降到了这样的推崇，推崇作为公众安全 

与和平之君主的王者。得自全能之神的权威长久以来在他们之中 

高涨;神之右手授予他们胜利;甚至在他们于战争中展现英勇壮举 

之前就为他们准备了嘉奖;在他们与敌人交手之前,战利品就已摆 

放面前;他们不仅注定成为王者，而且注定成为最优秀者;甚至在 

军队尚未发动之时，他们便令蛮族惊惧。

论对全能者的颂扬及王威之颂词

[11] 我的论说匆忙做出同开端相适的结尾，以颂扬全能者、 

而后颂扬最神圣的王者、我们和平的主宰者作为收尾。正如我们 

始于全能者和上界的力量，我们的结尾也将返回开头，再次提及全 

能者本身。太阳，一 切生长之物的给养者，当第一批作物成熟时将 

它们收获，用巨手般的光线收集作物，光线作为它的手，收集植物 

最美味的〈产出 >;就这样，由于我们的开端始于全能者，并接纳了 

他智慧的产出，将它尽数用于种植我们在天之上的植物—— 我们 

的灵魂—— ，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这赞颂，他将以之浇灌我们种下 

的每个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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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么，〉对于完全未被玷污的神，我们的灵魂之父，即使 

由于我们的言谈与他不相匹配，从而说不出任何配得上他〈的话 

语〉，颂扬也应当来自万千喉舌与声音;新生儿唱不出配得上父亲 

的赞诗，但是如果他们尽其所能献出力所能及的，他们便也会得到 

宽恕。此外，这事实本身也助长神的声名：他比自己的子孙更伟 

大，我们赞颂的序言、开端、中间和结尾都是为了承认我们的父的 

无尽力量与无尽广度。

[13] [王者亦然。]

颂扬神就在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中，因为我们从某种意义上 

而言恰好是他的后代，但是即使在我们请求宽恕之前，大多数宽恕 

已由父而来，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请求宽恕。父亲不能因为新生婴 

儿缺少力量就拒绝他们；不,他为他们开始了解他而感到欢欣；同 

理，关于赋予万物生命的宇宙的知识,还有神呈现给我们的神之赞 

颂……

[14」神，善且永恒照耀，内中包含他自身之显赫的极限，他是 

不朽的，本身包含被分配给他的无尽的分量，他一直不断从彼处上 

界的能量流向此处下界的秩序宇宙，并且作出承诺给予带来救赎 

的赞颂……那么，彼处上界的存在之物彼此之间并无不同，彼处上 

界也不存在不稳定性。万有想着同样的想法，万有具有同样的预 

知;他们有同一个心灵—— 父。它们之中起作用的是同一种感觉， 

将他们聚在一起的咒语是爱，同样的爱使同样的和谐作用在万物 

之中。

[15] 因此，让我们赞颂神吧，但是接下来让我们下降到那些 

从他那里得来权杖的人吧。我们从王者开始，我们同他们打的交 

道也让我们习惯向全能者献上赞颂、歌唱虔敬的赞诗，因此我们的 

颂扬必须从神开始,用它作为练习，而后通过神来实现训练；目的 

是让我们掌握对神的虔敬和对国王的颂扬的练习。

[16] 我们也必须为了在我们面前展开如此伟大的和平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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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馈他们。王者的美德—— 诚然，他的名字本身—— 便是和平 

的仲裁者。王者得此称号，是由于他捷足登上至高的权威,因为他 

支配着带来和平的论说，因为他生来就是为了超越蛮族的王权，正 

如他的名字即是和平的象征。相应地，王者的挑战常常致使敌人 

撤退。就连王者的雕像也是风暴怒号中的宁静庇所;王者形象的 

出现即可带来迅速的胜利，如果它不受威胁、完好无损，就可保护 

它四周的人。

[题 解 ] N o c k 认为题目是编者所力口，Festug ife re引述 

R eitzenste in的分析，总结出标题只和本卷论说的前四段有关，他 

称之为“修辞枯燥的韵文体散文”。S c o tt和 Festugifere类似，总结 

出本卷和《集》其他部分之间确实存在关联,N o c k则不那么肯定。 

S co tt和 E in tirson听出 r 修辞学家米南德（Menandros)《宣德演讲》 

( Peri )中给出的皇室颂词规范的回响。S c o tt相应写

到，本卷“由两到三篇‘赞颂国王’的宣德演讲构成”，并且接受 

R eitzenste in的看法，认为文中所说的国王是奥古斯都戴克里先 

( Diocletian )和马克西米安（M axim ian)，还有他们的凯撒伽列里乌 

斯（G alerius)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因此将《赫耳墨斯集》 

卷十八的日期推断为公元300年前后。戴克里先在293或 294年 

以后和伽列里乌斯活跃在亚里山大里亚、科普托斯（Coptos)、菲莱 

(P hilae)和其他地区，是最后一位在位期间访问过埃及的皇帝，标 

志了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末期，以及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的开端； 

下文第10、14-15节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4,注 3，页 247-248;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61 -462; Re- 

itzenstein,《珀伊曼德热斯》，页 199-208、359、371-374; Alan K. 

Bowman,《法老之后的埃及,公元前332年至公元后642年: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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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大到阿拉伯人的征服》，页 44-46。

[1]倘若有人承诺，要用多种乐器奏出一曲和谐的乐音，那么 

如果在表演时，乐器之间不相和谐，妨碍了他的热忱，他的努力就 

会显得可笑。既然衰弱的乐器毕竟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那么音 

乐家就难免受到观众取笑。

多种乐器... 乐音：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248，将 t6s pammousou melfwlias 译作 d’un chant, qui offre 

toutes les vari6t6s de musique [— 首具有各种乐音的歌曲];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74,接受使用pammousou,却把它吸收到 

“和谐的旋律”中。此处的译文不如Festugifere的直接，不过下段 

中各种乐器的角色大概为这种译法提供了依据。

表演：修辞学中e p id e ix is意为朗诵或预先写好的演讲，但是 

在这里指代音乐活动，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6re ,《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43-244、248，注 1;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466-467)称之为“音乐会”。他问样注意到第2 节开头和音乐 

比赛（enag5nizesthat peri mousik6n )相关的概念，并解释说文中提 

到的乐器顺序与希腊时期戏剧比赛的实际情况相一致;上文题解。

努力就会显得可笑：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66，认为 

希腊语文本第一句的最后几个词katagebston to epicheir6m a[努力 

会是可笑的]是一处注释的开头，注释包括全句内容。他认为 

ep iche irfim a意为“尝试的证明”，他这种分析的基础是，他认为第 

二句和下文其他语句中存在矛盾:例如第2 节“没有人会责备”， 

第 4 节“让我们不要责备他吧”，第 5 节“从未有人……责备 

他”等等。

诚然，虽然这位好心人不知疲惫地展现他的技艺，但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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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却在挑剔乐器的不足。本质即是真正音乐家[]的人，不仅在 

歌曲中产生和谐，还提供与每样乐器相适宜的音乐韵律，这位不知 

疲惫的音乐家是神，因为神不应感到疲惫。

〈听者〉：S c o tl和 M ock在希腊语第二句末尾的动词kalamem-

phetai “挑 ... 的不足”之后指出一处脱漏，S c o tt猜 测 是 ho

akroatgs[学徒、倾听者];M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48,注 2;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75。

本质...的人：N o c k依 照 Einarson,将 theos [神]放在括号

中；Nock ami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8。

[2]如果曾经有位表演者想在音乐竞赛中取得优胜，就在吹 

喇叭者类似地炫技之后、在吹笛者以旋律优美的乐器奏出甜美乐 

音之后、在〈他人〉唱完由苇管和琴拨伴奏的歌曲之后开始，〈倘若 

他的乐器在压力下失手〉，那就没有人会责备音乐家的灵感，也不 

会责备全能者，他们会向他致以应有的敬意，归咎于有缺陷的乐 

器，因为它其实通过妨碍音乐家同音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对更崇 

高的美的妨碍，从听众那里夺走甜美的歌曲。

炫技：关于作为“技艺”的 epistemS，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十第9-丨0 节。

就在... 全能者 ： N o c k将 从 kai kalam6 [苹管]开始到

epitelount6n [结束 ]的八个词标注存疑，并在其后标注脱漏。 

Festugifere 提出在 kalam6 之前插入 a ll6n de[他人]，在 epite丨ount6n 

之后插人 to organon ouk hup^kousen enteinomen6[他的乐器在压力 

下失手]〇关于“灵感”（pneum ati),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467; Feslugifere 译作 souffle [吹息 ]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45、249。Keizer,《第八揭示第九》，页 16,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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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知派经书》卷六，6.30-3 1关于“琴拨”的内容；比较《赫耳墨斯 

集》卷九第6 节。

妨碍...的歌曲：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249,依照 Reitzenstein,将 empodisas 读作 empotlisasa[妨碍]，将 

sulesas 读作 sulesasa[抢走、夺走]。

[3]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让观众由于身体的弱点而不虔 

敬地批评我们一类。二是要让人们知道，神是不知疲惫的灵感，他 

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拥有合适的技艺，他的祝福不受干扰，持续保有 

良好的注意力。

不虔敬...一类：N o c k依 照 Reitzens丨e in,将 eusebds [虔敬

地]校订为反义词aseb6s[不虔敬地]。Festugifere将 to h6meteron 

genos[我们一类]译作notre race[我们的种族]，既可以指代“演讲 

家”，也可以指代 Reitzenstein 所说的“先知” ；Nock and Feslugifcre, 

《赫环墨斯集》，卷■，页249,注 7 ;Reil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200-207;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七。

[4]如果就连造物者菲迪亚斯也使用了不能实现他对极度多 

元化的追求的材料……〈那么〉我们的音乐家能做的只有竭尽全 

力，就让我们不要责备他吧，归咎于[张力松弛、]音调降低、使美 

妙音乐的节奏变得含混不清的衰弱的琴弦吧。

造物者……的材料：菲迪亚斯（P hid ias)是近乎完美的雕塑 

家，经常刻画神的模样;Festugifere认为“多元化”指的可能是他著 

名的《雅典娜》（Athena),用黄金和象牙雕成;N o c k的文本中给出 

了一处 Reitzenstein 指出的脱漏，在 entelS tgn p o ik ilia n[极致的多 

样化]之后；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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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注 9-10;比较 S c o 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69-470。

张力....降低：这两个词组唯一的区别在于动词,hupochala-

s a s a和 huparaidsasa; “张力”和“音调”原文均为 tonon。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464-465,揣测论说中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重复 

均来源于演讲的誊写或编写。Nock相信第二个词组更有可能是 

原来的词组，Festugifere只译出_ •者之一■;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50,注 11。

[ 5 ]  但是从未有人因为音乐家乐器发生的事故而责备他。他 

们越是谴责乐器，他们就越在音乐家拨动琴弦奏出正确音调时赞 

扬他，……这样一来，观众甚至对音乐家感到愈发友善，并最终认 

为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了。

I 于你们也是如此，最受尊敬者们：反过来，你应当为内在的 

里拉琴调音，为〈神圣的〉音乐家调整它。|

奏出正确音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0,依照 R e itz e n s te in，在 empesousgs 后标出一处脱漏。

j 于你们……调整它。丨：Feslugifcre写到，将本句标注存疑并 

不是由于它不可解读，而是由于位置错误 ， Nock and Fesui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0，注 13;Scou，《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71，把它和第3 节开头或第7 节第二句连在一起。

[6] 但是我现在懂得了：有些表演家为了伟大的天才作的曲 

目做好准备，即使不弹奏里拉琴，他也不知怎的，将自身作为乐器， 

找到某种秘密的方式调整他的琴弦、治好它，化残缺为辉煌，从而 

震惊听众。[ ] 他们说有位奇撒拉（c ith a ra)演奏者，受到创造音乐 

的神的眷顾，曾经参加一场奇撒拉伴奏演唱的比赛，但是有根琴弦 

断掉，他的表演受到了阻碍，最终那伟大者由于眷顾他，为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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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琴弦，并赋予了他名望之恩惠。伟大者的神意让一只蝉代替琴 

弦，落在了奇撒拉上，通过取代琴弦曾在的位置，将那首歌复原。 

就这样，那位奇撒拉演奏者的琴弦被修好了，赢得了胜利者的名 

誉，他的悲伤终止了。

辉煙... [ ] 他们说：这两句之间，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50-251，注 14以及较早的版本省略与“他们 

说”之后一段重复的十四个词；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7丨-473,以及Reil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205-206,引述亚 

历山大的克勒芒在《对希腊人的规劝》（Protreptim s) 1.2.4中讲述 

的音乐家洛克里的优诺莫斯（Eunomos of L o c ri)的故事；见 Strabo, 

6.1.90

坪代替琴弦：Nock am丨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1，依照 Reitzenstein,将 a r t i校订为a n ti[代替]。关于婢的故事， 

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7丨-473, H •中认为出处在Strabo 

和克勒芒。

[7]不知怎的，我感到同样的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了。最尊 

敬的先生们，就在最近，就好像我为我的弱小忏悔，并且卧病一段 

时间，可是现在通过那伟大者的力量，一 如既往，我与王者有关的 

歌曲已经复原，我奏出了音乐。相应地，帮助的目的将是王者的声 

名，我论说的热忱自他们的战胜中升起。那么，来吧，让我们继续， 

因为这是音乐家的渴念。[来吧，抓紧时间！这是音乐家的意 

愿。]这就是他为里拉琴调音的原因。他的歌曲将更加甜美，他的 

演奏将更加怡人，因为需要更加伟大的音乐才能传递他的教诲。

自...升起：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1,将 I5n e x更正为e k 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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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意愿：另一处重复，同第4 节。

[8]因此，既然他特意为王者调整了他的里拉琴，既然它有颂 

词的音调，既然它的意图是推崇王威，他便首先为了万物至高无上 

的王者—— 善神—— 亮起他的声音，他从高高在上者开始他的歌 

曲后，在第二部分下降到以神的形象执掌权杖者。王者们本身认 

为它使人愉快，因为这首歌从上开始一步步下移，而且它正是来自 

他们被授予胜利的地方，反过来，我们的希望也来自那胜利。

希望也来自：同 Festugifere、Scott 及 Reitzenstein,读作 parages- 

thai [出自]，而非 Nock 给出的 periagesthai; No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52,注 19。

[9]那么于是，让音乐家接近至高无上的王者、万有之神吧： 

他向来不朽，由于从永恒获得统治权而永恒，在荣耀的胜利中居首 

位，对于〈那些〉在恰当时间获得胜利〈的人〉而言是一切胜利 

之源……

〈那些〉... 〈的人〉：Nock and FesUi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_-，页252,在 diadexamenoi[获得]前插入hoi[那些...的人]，并

在 Nikgn [胜利]后的句尾标注脱漏。

[10]我们的论说匆忙降到了这样的推崇，推崇作为公众安全 

与和平之君主的王者Q 得自全能之神的权威长久以来在他们之中 

高涨；神之右手授予他们胜利；甚至在他们于战争中展现英勇壮举 

之前就为他们准备了嘉奖;在他们与敌人交手之前，战利品就已摆 

放面前；他们不仅注定成为王者，而且注定成为最优秀者；甚至在 

军队尚未发动之时，他们便令蛮族惊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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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嘉奖：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475-476,推测

这里指的可能是公元296-298年罗马对波斯的胜利，而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4,注 22,在占星学决定论的 

语境中解读本段；Bowman，《法老之后的埃及,公元前332年至公 

元后642年：从亚历山大到阿拉伯人的征服》，页 44-46。

论对全能者的颂扬及王威之颂词

论……颂词：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79,认为颂词缺 

少对象，从 第 1 1节开始的演说应当接在它后面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4,认为这个题目比本卷开头 

的标题更符合本篇论说的整体。

[11]我的论说匆忙做出同开端相适的结尾，以颂扬全能者、 

而后颂扬最神圣的王者、我们和平的主宰者作为收尾。正如我们 

始于全能者和上界的力量，我们的结尾也将返回开头，再次提及全 

能者本身。太阳，一切生长之物的给养者，当第一批作物成熟时将 

它们收获，用巨手般的光线收集作物，光线作为它的手，收集植物 

最美味的〈产出〉；就这样，由于我们的开端始于全能者，并接纳了 

他智慧的产出，将它尽数用于种植我们在天之上的植物—— 我们 

的灵魂—— ，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这赞颂，他将以之浇灌我们种下 

的每个芽苗。

巨手般的光线：太阳用手般的光线向下延伸的意象在阿I t 那 

顿（Akhenaton)的埃及成为了一种艺术主题;太阳的光芒是heka 

[巫术]的显现,h e ka是为宇宙提供能量的一种巫术力量，但是《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90-91,认为这篇“纯文学” 

文本中对太阳巫术的指涉只是空洞的比喻；比较Scott,《赫耳墨斯



卷十八论受身体情感妨碍的灵魂 357

集》，卷二，页 480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55,注 24;DerCh a 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81-182;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53;F〇w de ii，《埃 

及的赫耳墨斯》，页 76;G r if f ith,《普鲁塔克〈论伊西斯与欧西里 

斯〉》，页497。

植物最美味的〈产 出〉：希腊语文本没有“产出”一词； 

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5,注 

24)将 ta t6n phutSn ambrosiSdestata 译作 les plus suaves parfums des 

plantes[植物最柔和的香气];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9节；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6 节。

[12]〈那么，〉对于完全未被玷污的神，我们的灵魂之父，即使 

由于我们的言谈与他不相匹配，从而说不出任何配得上他〈的话 

语〉，颂扬也应当来自万千喉舌与声音；新生儿唱不出配得上父亲 

的赞诗，但是如果他们尽其所能献出力所能及的，他们便也会得到 

宽恕。此外，这事实本身也助长神的声名：他比自己的子孙更伟 

大，我们赞颂的序言、开端、中间和结尾都是为了承认我们的父的 

无尽力量与无尽广度。

〈那么，〉：N o c k依照 Reitzenstein，编辑添加 oun[那么]，Re- 

itzenste in认为 panakfiratd[完全未被玷污]后面缺少某些类似 kai 

panaristo[ 一切之中最好的]的其他修饰语；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53。

开端：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53，依照 

Reilzenstein，将 charin 改作 archgn。

[13][王者亦然。]

颂扬神就在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中，因为我们从某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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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恰好是他的后代，但是即使在我们请求宽恕之前，大多数宽恕 

已由父而来，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请求宽恕。父亲不能因为新生婴 

儿缺少力量就拒绝他们；不，他为他们开始了解他而感到欢欣；同 

理，关于赋予万物生命的宇宙的知识,还有神呈现给我们的神之赞 

颂……

[王者亦然。]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53、255,注26,认为本句是注释。

呈现给我们的神之赞颂：N o c k在 edSrgsato[呈现]后面标出 

--处脱漏，Festugifcre假设性地用“虽然对于神而言是完全不值得 

的，却 因 为 我 们 是 他 的 子 女 而 令 他 开 怀 ”填补 ；Nock ami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4-255,注 27。

[14]神，善且永恒照耀，内中包含他自身之显赫的极限，他是 

不朽的，本身包含被分配给他的无尽的分量，他一直不断从彼处上 

界的能量流向此处下界的秩序宇宙，并且作出承诺给予带来救赎 

的赞颂……那么，彼处上界的存在之物彼此之间并无不同，彼处上 

界也不存在不稳定性。万有想着同样的想法，万有具有同样的预 

知；他们有同一个心灵—— 父。它们之中起作用的是同一种感觉， 

将他们聚在一起的咒语是爱，同样的爱使同样的和谐作用在万物 

之中。

承诺……赞颂：关于“承诺"（epangelian)，见上文《赫耳墨斯 

集》卷十三题解；diasfetiken euphgm ian之后，N o c k标出一处 Re- 

itzenste in指出的脱漏；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54-255,注 28。

同一个心灵，父：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255,注 30,认为这是“赫耳墨斯主义概念”，引述上文《赫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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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此，让我们赞颂神吧，但是接下来让我们下降到那些 

从他那里得来权杖的人吧。我们从王者开始，我们同他们打的交 

道也让我们习惯向全能者献上赞颂、歌唱虔敬的赞诗，因此我们的 

颂扬必须从神开始，用它作为练习，而后通过神来实现训练；目的

是让我们掌握对神的虔敬和对国王的颂扬的练习。

从神开始...通过神：依照 Tum ebus，Node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4-255,注 31,将抄本上的aP〇 to u 改为 

apo toutou[和神一起]，译作& D ieu[向神、和神]，评论说与之对应 

的 dia toutou[通过神；Festugifere作 par L u i[通过他]]是另一种“赫 

耳墨斯主义概念”，类似《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21节的dia tou lo- 

gou[借由圣言]。

[16]我们也必须为了在我们面前展开如此伟大的和平繁盛 

而回馈他们。王者的美德—— 诚然，他的名字本身—— 便是和平 

的仲裁者。王者得此称号，是由于他捷足登上至高的权威，因为他 

支配着带来和平的论说，因为他生来就是为了超越蛮族的王权，正 

如他的名字即是和平的象征。相应地，王者的挑战常常致使敌人 

撤退。就连王者的雕像也是风暴怒号中的宁静庇所；王者形象的 

出现即可带来迅速的胜利，如果它不受威胁、完好无损，就可保护 

它四周的人。

王者... 权威：希腊语 basileus[国王]和 basei le ia[轻便的

脚步]双关;后者是N o c k依照 R eitzensle in对抄本中 b a s ile ia所做 

的修改；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55;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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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撤退：根据D ercha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

真实性》，页 184-185,国王仅仅凭借说话或出现就能带来和平的 

能力的这一概念来自埃及。

雕像……四周之人：与皇帝的雕像进行接触是为了授权圣所 

或救济所;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477; Nock and Festugi谷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55，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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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阿斯克勒庇俄斯于我如同太阳

[1 ] “〈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是〉神带你到我们这里，好 

让你可以参与一场神圣的论说，这样的一场论说，出于虔敬的忠 

诚，比起我们之前所做、神圣力量在我们心中激发的任何〈论说>， 

都更加神圣。你若注定能理解它，你的全部心灵就会完全充满诸 

般善物—— 如果存在许多善，而且没有囊括万物的同一的善。众 

所周知，二者并不矛盾:万有属一、万有同一，因为它们相互关联， 

故不可分开。不过你可以全神贯注，从下面的论说中学到这点。 

现在出去一下吧，阿斯克勒庇俄斯，叫塔特来加人我们。”

塔特进来后,阿斯克勒庇俄斯提议也让哈蒙加人。三倍伟大 

者说:“我们不会因哈蒙的加人而感到吝惜；的确,我们记得曾经 

以他的名义写下许多内容，我们也同样为塔特—— 我们最亲爱、最 

忠诚的儿子—— 写过许多关于具体、通俗主题的内容。但是我将 

以你的名字写作这篇论著。除了哈蒙以外不要叫任何人，惟恐多 

人的在场干扰会玷污这篇关于如此伟大的主题的最虔敬的论说， 

因为不虔敬的心灵将通过多人的意识，将充满如此神性之威严的 

著述公布于众。”

当哈蒙也进人了圣所，那神圣的场所便被四位人子的虔敬和 

神的神圣风采充满了;他们各自的心灵和思想规矩地沉默着，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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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意地等待赫耳墨斯的言语，而后，神圣的爱开始讲话。

[2] “每个人类灵魂都是不朽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但是并不 

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有些在方法和时间上与其他的有异。”

倍伟大者，每个灵魂都有同样的性质，不是吗?”

“阿斯克勒庇俄斯，你这么快就脱离了理性的真正约束！我 

难道没有说过，因为创造者创造万有之前，万有就都在创造者之 

中，所以万有即同一、同一即万有吗？他被称作万有，并非有失公 

允，他的组分即是万有。那么，在这整场讨论中，留心记住独自即 

是万有、本身即是万有之创造者的他。”

“万物从诸天进入地、水和气。只有向上移动的火是给予生 

命的；向下移动的臣服于它。但是任何自高处而降的都是繁殖者； 

向上扩散的是喂养者。只有地是本身静止的，容纳万有，更新她所 

吸纳的一切种类。因此，这便是全部一一像你记得的那样—— 因 

为它即是万有，且由万有组成。灵魂和物质被自然怀抱，就这样受 

到诸般形象的各色多样的性质的扰动，由于它们的性质具有不连 

续性,以至于〈人们〉认为形态是无穷的，但是它们为了这一目的 

而统一起来：以使整体可以像是同一的，万有可以像是从同一而 

来的。

[3] 那么，构成全部物质的元素有四种：火、水、土、气。同一 

个物质、同一个灵魂、同一位神。”

“现在集中全部注意力、全部心灵力量、全部聪明才智。讲述 

关于神圣性一 -认识它需要神一样的知觉的专注—— 的事情，最 

像从高处奔入洪涛的河流，扫荡着、冲击着，好让它疾速的奔流不 

仅在我们聆听时、甚至还在我们教授时赶超我们的专注。”

“诸天是一位可感知的（perceptib le)神，管理一切兴衰由日月 

定夺的物体。但是它们的造者—— 神—— 本身就是诸天、灵魂本 

身与世间存在的万物的统治者。一种连续的影响力从这万有、这 

受同一位神统治的万有而来，贯穿世界，贯穿整个自然中的诸般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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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诸般形式。神将物质制成有诸般形态的形态的容器，但是自然 

用四元素塑造有形态的物质，致使万物远及上天，好让它们在神看 

来是赏心悦H 的。”

[4] “然而，所有依赖于上界的事物，依照我将要解释的方法， 

被划分为各种形式。万物的形式各从其类，因此种类是整体，形式 

是种类更小的部分。因此，诸神组成的种类会从自身产生诸神的 

形态。精灵组成的种类，和由人类、或类似地由鸟类和世上万物组 

成的种类一样，繁殖出与自身相似的形态。还有另一种活物，没有 

灵魂，但不缺少感觉;因此它为了良善的遭遇而感到喜悦，因为敌 

意而受到伤害、变得脆弱。我说的是所有那些根茎未受损伤时在 

地里活过来的事物;它们的形态分散在地上各处。天本身充满神。 

然而，前文所说的种类栖居在属于它的形态的场所，所有这些事物 

的形态都是不朽的。既然形态是种类的一部分，正如人类是人性 

的一部分，那它就必须因袭它种类的性质。由此，虽然各个种类都 

是不朽的，但是各个形态却恰恰并非都是不朽的。至于神性，它的 

种类和形态都是不死的。丰饶的诞生力保留了其他事物的种类， 

即使形式消亡，种类也依然恒久。因此，存在必朽的形式，〈但不 

存在必朽的种类,> 因此人类必朽，而人性不朽。”

[5] “但是，各个种类的形态与各个种类相互组合;有些从前 

就被造出了;有些由被造者造出。由诸神、或精灵、或人类所造的， 

都是与它们的种类十分相似的形态。少了神圣的赞同，物体就不 

可能被塑形，少了精灵的帮助,形态就〈不可能〉被表征，少了人 

类，无灵魂之物就不能开始并延续。因此，每个偶然从它们的种类 

坠落到某种形态中的精灵，由于与某个神圣种类的某种形式相联 

结，故而出于相似性和关联性，被认作与神相像。但是那些在形态 

上保持了种类的性质的精灵被称作是对人类友善的。对于人类而 

言，规则类似，但更宽泛。人类的形态具有多种形态,而且多样:它 

由刚刚描述的与〈高级形态〉之间的关联而来，与其他各个形态构



364 赫耳墨斯秘籍

成许多联结，而且出于必然性，几乎与任何事物构成联结。因此， 

在神圣的虔敬中将自己与诸神相结合的人,凭借将他与诸神结合 

的心灵，几乎到达神性。同精灵们结合了的，则到达精灵们的境 

况。对种类的中庸状态保持满意的态度是人之常情，众人的其他 

形态将与他们将自身与其形态邻接的那些种类类似。”

[6]“因此，阿斯克勒庇俄斯，一位人类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活物应当受崇拜、受尊敬:因为他变他的本质为神的〈本质〉，仿若 

他是一位神;他知道精灵的种类，仿佛他自认源出其间；他蔑视他 

的一部分—— 即人类本质—— ，信任他的另一部分—— 即神圣性。 

作为混合物的人类本质要幸福得多！他凭借同类的神圣性与诸神 

联结，并且向内蔑视他地上的部分。他用喜爱的约束将其他各 

〈部分〉紧紧拉向他，承认他与它们之间由天意定下的关系。他仰 

望上天。他身处中庸状态中较为幸福的位置，以使他可以珍爱位 

于他下方的、并且被位于他上方的珍爱。他培育土;他轻巧地混人 

诸元素中;他以心灵之敏锐探测大海的深度。他被允许一切:天看 

来并不太高，因为他以聪敏的思维度量它，仿若它在近前。朦胧的 

气不会模糊他思维的专注;厚®的土不会妨碍他的T .作;渊深的水 

不会阻挡他高贵的视界,，他是一切，且无处不在。”

“所有这些种类之中，有灵魂者的根系从上至下延伸，但是无 

灵魂的活物长在从下至上生长的根系的枝头。有些事物由复合食 

物给养，另一些由简单食物〈给养〉。食物有两种类型:一种给灵 

魂，另一种给身体—— 活物由这两种物质构成。灵魂食用着世界 

永不止息的扰动^身体凭借水和土而生长，〈水和土是〉低级世界 

的食物。充斥万有的吹息同万物混合,赋予万物生机。知觉为人 

类增添了理解力：只有这被允诺给人性的第五部分来自以太。 一 

切活物之中，只有人类配备知觉，受它提升，被它抬高，以理解神圣 

的计划。不过我想起来了，我要说一说关于知觉的〈内容〉，所以 

不一会儿我也将向你把它讲述。这是一个宏大的题材，并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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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不亚于关于神圣性本身的叙述。”

“不过现在让我向你把我已开始了的〈内容〉叙述完毕吧。

[7 ]最开始，我说起只有人类才完全享有的与诸神的联结，这 

是由于诸神尊重他们—— 那些人类得到了这么大的幸福，他们领 

悟理解力的神圣知觉,仅存在神和人类的理解力之中的更神圣的 

知觉。”

“所有众人之中的直觉不都是同一形态的吗，三倍伟大者?”

“并非所有人都获得了真正的理解力，阿斯克勒庇俄斯。他 

们受了欺骗，在匆忙的冲动下，不做应有的理性思考，反而追求一 

个形象，〈这形象〉在他们的心灵中创生恶意，将最好的活物变为 

举止残忍的兽性本质„ 我谈论吹息时，会做出关于知觉和相关话 

题的完整叙述。”

“人类是唯一一种双重的活物:他的一部分是简单的，希腊人 

称之为〇usi6des[精髓的]，我们称之为一种与神圣性相似的形式。 

希腊人称之为hulikos「物质的]，我们称之为‘地卜.的’，它是四重 

的。我们已将其称作神圣部分的遮盖的那种人类之中的物体由它 

造出；它遮盖纯洁心灵的神圣性，〈纯洁心灵〉仅与相似者—— 纯 

洁心灵的思想—— 共处，同它自己相安，仿若受到物体之墙的 

庇护。”

“那么，三倍伟大者，人类为何应当置身世界之中呢？他们为 

何不生活在神所在的领域的至高幸福中呢?”

“你问得对，阿斯克勒庇俄斯。诚然，我们恳求神允诺我们力 

量，好为它寻得缘由。虽然一切取决于神的意愿，但是有关万有之 

巅的事情尤其如此，我们当前的探寻就是在寻找万有的缘由。”

[8] “那么，听着，阿斯克勒庇俄斯。当万物的主和塑造 

者—— 我们正确地称之为神—— 在自身之后造了一位可看到、可 

感觉到的神（我称这第二位神为可感知的，不是因为他感知，而是 

因为他影响所有看到他的人的感觉;我们以后再讨论他是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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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而后，将这神造为他的第一个产物、紧随他之后，他看它是美 

的，因为它完全充满万物的善,他爱着作为他自身神圣性的子嗣的 

它。那么，他如此伟大、如此良善，以至于他想要有另一位来钦慕 

他从自身造出的那位，他立即造了人类，他的理性和注意力的模仿 

者。神的意愿本身就是完美的成就，因为他的意愿和成就在同一 

个时刻完成。神将人族〈造成了〉 [精髓的]，并且注意到 

他除非被物质的包裹物遮盖，否则就不能照管万物，便用物体的柄 

所遮盖他，号令所有人类皆当如此，并将这两种本质以正确的比例 

混合、组合为一。W 此，神以灵魂的本质和身体的〈本质〉、从永恒 

者和必朽者塑造了人类，换言之，为了让这样塑造出来的活物可以 

在赞叹并崇拜天上的生物、照料并统治地上的生物的同时自证配 

得上它的两种开端。”

“方才谈论必朽之物时，我并不是想要谈论水和土，即自然使 

之臣服于人类的四元素中的两种，而是〈谈论〉人类如何看待那些 

元素或者它们之中—— 农业、牧业、建筑、港口、航海、社交、相互交 

换—— 存在的人类之间或人性与水、土构成的世界的诸部分之间 

的最强纽带。对艺术和科学的学习和使用可维系这世界的地上的 

部分;神意愿如此:世界若没有它们，便不完整。必然性依神的喜 

好而生;结果随他的意愿而来。不可以认为受神认同的某物会变 

得于他而言不可认同，因为他应当早就已经知道他会认同、并注定 

被他认同了。”

[9 ]“但是我注意到，阿斯克勒庇俄斯，心灵的迫切欲望促使 

你学习人类如何珍爱上天（或其中的事物）、如何向其致敬。那么 

听着吧，阿斯克勒庇俄斯。珍爱天上的神和上天包含的一切，仅意 

味着一件事情:始终如一地勤勉服侍。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活 

物—— 不论神圣的还是〈必朽的〉—— 做过这种服侍。天和天上 

的生物喜爱来自人类的赞叹、崇拜、赞扬和服侍。至高的神明明智 

地将缪斯的合唱闭遣往下界，惟恐地上的世界缺少甜美的旋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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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而显得没有那么开化;相反，伴着有配乐的歌曲，人类赞扬并 

歌颂那独自即是万有、是万有之父的他，因此，得益于他们对上天 

的赞扬，大地不曾缺少和谐的魅力。这些人类之中的极少数被赋 

予了纯洁的心灵，被分配了仰望上天的光荣使命。但是那些〈以〉 

较低级的理解能力落后的〈人〉，在身体的重压之下，由于他们的 

本质是双重混合的，从而被指派照管诸元素和这些低级物体。那 

么，人类是一种活物，但仍然是部分必朽的；的确，必朽性丰富了 

他，他的组成方式或许更适宜、更胜任某种意图。倘若他不是由两 

种物质造出的，他就不会能够保有它们二者，因此他由二者形成， 

以照管大地、同时珍爱神性。”

[10] “阿斯克勒庇俄斯，我想让你领悟下列理论，不仅要通过 

思索的专注，而且还要带有饱满的态度。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理论 

难以相信，但是更神圣的心灵应当认为它是合理且真实的。现在 

让我开始吧。”

“永恒之卞是第一位神，世界是第二位，人类是第三位。神是 

世界和世间万物的造者，和人类一起统治万物，〈人类〉统治复合 

事物。人类负责这一切—— 他的专注力应当这样使用—— 使得他 

与世界为彼此增添光华；出于人类的神圣的组成方式，将他称为良 

好有序的世界是正确的，尽管希腊语的kosmos[秩序宇宙]会更加 

恰当。人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因此,他留心注意他起到的作用、 

以及何物于他有用；同样，他认清他该为什么效力，致神以最崇高 

的感谢和赞颂,崇敬他的形象，但是不会忘记他也是神的第二形 

象,神有两个形象，世界和人类。因此，虽然人类是一种完整的构 

造，但是使他神圣的部分却恰好使他似乎可以升到天上，仿佛 

〈他〉来自更高级的元素—— 灵魂和知觉、吹息和理性。但是他的 

物质部分—— 由火〈和土，〉水和气组成—— 继续固着在地面，是 

一位必朽者,惟恐他弃其职责的要求为空洞虚无而不顾。因此，人 

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另一部分是必朽的，居住在身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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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他—— 也就是对于人类—— 而言,对于他各部分 

的综合而言，终极的标准是虔敬，善随之而来。只有受到轻蔑之美 

德的巩固，善才可被视为完美，〈轻 蔑之美德〉拒斥对任何陌生事 

物的爱欲。任何出于身体的爱欲而拥有的地 t 的所有物,都不是 

他神圣亲缘的任何部分与生倶来的。用‘所有物’之名称呼这些 

事物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并不是诞生时就和我们一起，而是后来才 

被我们拥有，因此我们用‘所有物’之名称呼它们。那么，每个这 

样的事物,甚至就连身体，都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我们既应当蔑 

视我们渴望的事物,也应当〈蔑视〉我们之中渴念之恶德的源泉。 

论证的意图引导我认为，人类注定只有从这种意义而言是〈人 

类〉：即通过思索神性，他应当唾弃并蔑视出于保有低级世界的需 

求而与他连结的必朽部分。那么为了使人类的两部分都尽其所 

能，要注意他的各部分均由四种元素组成:双手双脚和其他身体部 

分服侍低级的或地上的世界;通过思维、知觉、记忆和远见的四种 

官能，他知晓一切神圣事物，并仰荜它们。因此，人类谨慎地寻找， 

在事物中搜寻变化、性质、作用和数量，可是，因为身体沉重，而且 

过度的恶德减慢了他〈的速度〉，所以他无法正确分辨它们本质的 

真正起因。

因此，既然人类是这样被造出、被塑造的，而且至高的神指派 

给他这样的职责和服务，那么如果他有秩序地遵循地上的秩序，如 

果他忠诚地爱慕神,恰与地、适宜地在其两方面都顺从神的意愿, 

那么你认为这样的生物将被赠予什么样的奖励呢？（看到世界是 

神的作品，留心地保留并丰富它的美〈的人〉，将身体致力于日常 

的工作和关怀，为神的神圣意图形成的境况进行筹备，由此将他自 

己的工作与神的意愿联结,）我们的父母得到过的嘉奖、即我 

们—— 在最忠诚的祈祷中—— 期冀的那嘉奖，如果神圣的忠诚赞 

许了,它难道不是也有可能授予我们吗？这嘉奖即是从世界的监 

禁中获得解放、释放，失去必朽性的束缚，以使神能让我们重归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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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圣洁，〈重归〉我们高级部分的本质，〈重归〉神圣。”

[12 ] “你说得千真万确，三倍伟大者。”

“是的,这是那些在神〈的支配〉下忠诚生活者的报偿，〈他们〉 

留心地与世界一同生活。不忠者就不同了 ：他们不得回到天上，他 

们通过一种配不上神圣灵魂的低劣迁移，进入其他身体。”

“随着你论说的进展，二倍伟大者，看样子在关于永恒是否有 

希望到来的问题上，灵魂在这地上的生命中冒着很大的的风险。” 

“当然，但是有些人认为这难以置信，另一些〈认为这是〉一派 

胡言，另一些可能〈认为这〉滑稽可笑。因为在这身体的生命中， 

从所有物得到的乐趣是欣喜，但是如他们所说，这欣喜是灵魂颈项 

上的活结，将人类系在使他必朽的部分上面，对不朽性的恶意嫉妒 

也不让他认可他神圣的部分。作为预言家，我会告诉你，在我们之 

后，那种仅存在于不断的反思和神圣的虔敬之中的简单哲学观点 

将不会再有，神圣性必须通过它来认清。许多人有许多理论，从而 

将哲学变得晦涩。”

“那些人做了什么，使哲学变得难解？他们如何凭借理论的 

众多使它变得晦涩?”

[13]“是这样的，阿斯克勒庇俄斯:通过智巧的论证,将它与 

多种不可理解的学术分支—— arithn^ til^  [算 数 ]、音乐和几 

何—— 相结合。仅仅取决于对神的崇敬的纯粹哲学，应当仅仅为 

了赞叹星辰的复返，〈赞叹〉它们的测度在指定位置上、在周转轨 

迹中保持不变的时候考虑其他这些事情;它学习土地的维度、性质 

和数量，大海的深度，火的力量以及一切此类事物的本质和作用, 

应当是为了称颂、崇拜并赞叹神的技艺和心灵。了解音乐,只不过 

是通晓万物一起依照神圣理性的分配，组成的正确序列。这种借 

由理性实现的匠艺，通过神圣的歌曲，使得每个个体事物成为一个 

单独整体的排列或行进，产生着一种特定的和谐—— 十分甜美、十 

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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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应地，我们之后将来的众人，受智术师的智巧欺骗， 

将与真正、纯粹且神圣的哲学陌路。为了以简单的心灵和灵魂爱 

慕神格，为了致敬他的作品，也为了向神之意愿（只有它完全充满 

善）道谢，这是一种没有受到莽撞的好奇思考的玷污的哲学。”

“关于这些话题，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了。从现在开始，让我 

们开始谈论吹息和与之相关的事情吧。”

“曾有神和hute[物质](我们认为它是“物质”的希腊语），吹 

息伴随着物质，或毋宁说吹息在物质之中，但是它在物质中并不像 

它在神中那样，也不像世界由之而来之物在神中那样。因为这些 

事物没有诞生过,它们尚不存在，但是它们那时已经具有它们诞生 

为的那种形式了。说它们并不产生存在，说的不只是那些尚未诞 

生者，还有那些由于缺少繁殖的生育力、所以没有事物可由之诞生 

者。因此，可以繁殖的事物中有能够繁殖的本质；即使它们是由自 

身诞生的，也有事物可以由它们诞生（毫无疑问，万物由之诞生的 

诸事物可以轻松地由自身诞生的〈事物〉诞生）。长存的神、永恒 

的神，既不能也不可以诞生过—— 〈神〉自有、曾有、将永有。那么 

这就是神的本质，全然由A 身而来。”

“但是 hu le(或者物质的本质）和吹息，虽然起初看来未曾诞 

生，但是自身之中仍然具有诞生和生育的力量和本质。因为生育 

力的开端在于事物的性质之内，其中拥有受孕和生育的力M 和原 

料。因此，自然可以不经由另一〈物〉受孕而独自繁殖。”

[15] “相反，具有只有同自身以外的事物交媾才能受孕的力 

量的事物，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区分,使得世界的场所及其内容都 

被视为未曾诞生过—— 这场所不论如何本身就具有整个自然的力 

量。我用‘场所’称呼万物在其中之物，因为如果没有场所来维系 

它们全部（每个将要诞生之物都需要一个场所），它们就都不可能 

存在;事实是，如果诸事物不在任何地方，那么它们的性质、数量、 

位置和作用就无法分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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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物质未曾诞生，但是既然它向万物提供最具生育 

力的子宫以受孕，那么它自身之中就有万物的本质。那么,物质的 

整体性质在于具有创造力，尽管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正如物质 

的本质中有具有生育力的性质，同样的物质也可具有生育恶的 

能力。”

[16] “因此，阿斯克勒庇俄斯和哈蒙，我还没说许多人所说的 

话：‘神没有能力终结罪恶，并且将它从自然本质中驱逐吗？’完全 

无需回应他们，但是既然我开始了，那么为了你们,我也将探索这 

个问题，我将给你们一个解答。那么这些人说，神应当使世界免受 

种种邪恶，但是邪恶常在世间，以至于它看起来几乎是世界的一个 

器官了。至高的神尽可能合理地行事,在俯允人类心灵知觉、学识 

和理解乃的同时，小心预防了罪恶，因为只有凭借这些馈赠，我们 

才能超越其他活物,得以避开罪恶的欺诈、诱惑和恶德。甫见它 

们、被它们缠上之前就避开的个人，已经受到神圣的理解力和远见 

的强化，因为学识的基础居于最高的善中。”

“吹息维系世间万物，赋予〈它们〉活力;它如同一样器具或机 

制，服从至高祌的意愿。目前我们对这些话题就了解这么多吧。”

“被称作‘至高’的神仅被心灵理解，是可感知之神的支配者 

和统治者，〈可感知之神〉包围一切场所、一切事物的实质，一切生 

产生殖之物的物质，一切存在之物，不论什么，不论多少。

[17] 但是吹息扰动并统治世间一切形式，依从神配给它们各 

个的本质。然而，hul6 或物质接纳这一切，〈吹息〉扰动并集中这 

一切，神统治它们，依照世间万事物各自的需求为它们配给。他用 

吹息充满它们全部，依照各个事物本质的性质，将它吹入各个 

事物。”

“这世界的空洞，浑圆如球，由于它的性质或形状，它本身不 

可能是完全可见的。无论选择天球高处的哪一点俯瞰，你都不能 

从那里望到底。因此，许多人相信它具有和场所一样的性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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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它以某种方式是可见的，不过只能是通过形态的形状，正如 

当人出示某种形态的肖像时，那种形态的映像看起来就像被刻在 

上面--样。然而，真正的事物本身一直是不可见的。因此，底 

部—— 丨如果它是1天球中丨的一部分或一场所丨—— 在希腊语中 

叫做Haid6s[不可见者]，因为希腊语的‘见’是 idein，而球的底部 

是不可见的。那些形态被叫做‘观念’（ideas)，因为它们是可见的 

形态。由于被剥夺了可见性而在希腊语中叫做HaidSs[不可见 

者]的〈区域〉，在拉丁语中叫做‘地下的’，因为它们位于天球 

底部。”

“那么，这些即是原本的事物，原初的事物，万有的源头或开 

端，一如既往,因为万有在它们之中、或通过它们、或来自它们。”

[18] “你说的这些所有，= 倍伟大者，它们是什么？”

“世间诸般形态各自的整体实质在正常状态下—— 如果我可 

以这样说—— 是‘物质的’。物质滋养身体;吹息滋养灵魂。但是 

知觉，这上天的馈赠，仅于人类而言是幸福（并非所有人类，只是 

具有能容纳如此慷慨之施舍的心灵的极少数—— 如同太阳照亮世 

界,人类心灵也闪耀着知觉之光，但是它更加伟大，因为太阳启迪 

的事物会时或由于地球、月亮、和介人其中的夜的干扰而被剥夺光 

芒），知觉一旦与人类灵魂结对，就在紧密联结的结对中成为同一 

种物质，使得这类心灵永远免受黑喑的过错的妨碍。说诸神之灵 

魂是知觉的人是正确的,不过我说诸神的灵魂并非全部如此，只有 

伟大、原本的神的〈灵魂是知觉〉。”

[19 ]“你将哪些神称作事物的源头或最初的开端，三倍伟 

大者?”

“我渴念上天的眷顾，便从向你披露伟大的事物、揭露神圣的 

秘仪开始。”

“存在许多种类的神，一部分是可认知的，另一部分是可感知 

的。诸神不被称作可认知者,是由于它们被认为超越了我们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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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的范畴;事实上，我们更容易意识到可感知的神，而不是我们 

称作可见的〈神〉，如果你专心，就能通过我们的讨论理解。因为 

我的论说确实高深，由于持续让人类思维和努力不可企及而格外 

神圣，而且，除非你的耳朵吸纳我说的言词，并做谨慎的侍奉，否则 

我的论说就会与你错身而过，从你身畔溜走，或毋宁说流M 自身， 

与它源头之水混合。”

“诸阶级之源是诸神，随后是具有 ousia[精髓]〈之 〉源的诸 

神;这些是可感知的神，忠于它们的两个源头，〈这两个源头〉产生 

整个可感知的自然中的万物，一 物借由另一物，每个神照亮各自的 

作品。天上的ousiarches[精髓之源](不论本词何意）是朱庇特， 

因为朱庇特通过上天供给万物以生命。光是太阳的misiarches[精 

髓之源]，因为光的恩赐通过日球泼落在我们身上。那三十六个 

(术语为‘星座’）总固着在同样位置的星辰，它们的来源或 

ousiarchgs[精髓之源]叫做Pantomorphos或具诸形态者，在不同的 

阶级中造不同的形态。所谓的七个天球的ousiarchai[精髓之源] 

或来源叫做命运和HeimarmenS[命运]，万物借之改变，根据自然 

律法和一种在不灭的变动中移动的固定的稳定性。气是一切诸神 

的器具或机制，万物通过〈它〉被造出；它的 ousiarchgs[精髓之源] 

是第二……”

“……〈给〉诸必朽者以必朽者，〈给〉它们以它们的同类。在 

这样的条件下，从底至顶一切事物 I 向彼此延伸，以相互的联系连 

结在一起。但是……1必朽者附于不朽者，可感知者〈附于〉不可 

感知者。这全部遵从至高统治者—— 主—— 使得实际上并不存在 

多种，只有一样。事实上，万有依赖于同一者，从它流出，尽管它们 

看起来是分开的，并被认为是多种的。然而，它们放在一起即是同 

一，并非有二，万有从中造出，以之造出—— 换言之,以构成它们的 

物质〈造成〉，从他的意愿而来，〈他的意愿〉的赞成使它们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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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再一次，三倍伟大者，这解释说的是什么?”

“〈是〉这，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父、万有的主宰，由于我们具

有的理解力，不论人们以什么更神圣、更虔敬的名字-----个在我

们之中理应神圣的名字—— 称呼他（出于这神圣性的伟大，这些 

头衔都不能精确地命名他;如果这是一个词—— 当一个人的心灵 

恰好由感官领悟它的时候，吹息敲打空气发出声响，宣告他的全部 

愿望和意图，说出一个名字,它的全部内容被定义、被限制，由几个 

音节构成，提供人类声音和耳朵之间必要的交流—— 那么神名的 

全部也就包括意图、吹息、气以及同时在它们之中、或通过它们、或 

从它们而来的一切;不，我不能期望用单一的名称、甚或由许多名 

字组成的名称命名具有全部威严的造者，万物的父和主;他没有名 

宇，或毋宁说他以一切为名，因为他是同一、是一切，因此必须以他 

的名字称呼万物、或以万物之名称呼他），神，唯一者和万有，完全 

充满两性的生育力，向来借由自身的意愿而有孕，总是创生他希望 

生育的任何。他的意愿全部是善。万物之中同样的善自然而然来 

白他的神圣性，使得万物都可如其自有和曾有，使得它们可以为此 

后而来的万物提供A 己诞生的力M 。这就是给你的解释，阿斯克 

勒庇俄斯,万物为何造出、如何造出。”

[21 ] “你说神冇两种性别吗，三倍伟大者?”

“不只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而是一切有灵魂和无灵魂的事 

物，因为任何存在之物都不可能没有生育力。剥夺了现存的万物 

的生育力，它们就不可能永远存在了。我说丨感受和生长也在事 

物的本质之中，世界丨内部容纳生长，维系一切已诞生之物。因为 

各个性别都充满生育力，并且二者之间的联系—— 或者更精确地 

说—— 它们的结合，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你称之为丘比特或维纳 

斯或二者皆是，那你就是正确的。”

“在你心灵中领悟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真实、更直白：神， 

全部自然的这位主宰，设计并允诺万物这永恒生产的秘仪，从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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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伟大的爱恋、乐趣、欢乐、爱欲和神圣的爱。若不是非每个个 

体已经通过沉思和内向知觉而有所知晓，那就应当解释一下这秘 

仪的力量和强迫性冲动是有多强了。因为如果你注意到在我们持 

续摩擦后到达的那最终时刻，两个身体将排出物注入彼此体内，饥 

饿地从对方搜取〈爱〉，将它埋得更深，最后在共同交媾的时刻，雌 

性获得雄性的潜能，雄性因为雌性的无力而精疲力竭。因此，这如 

此甜美、如此富有活力的秘仪的行为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使得两个 

身体中|丨彳于性交产生的神圣性不会被迫感到羞耻，它若公开进 

行—— 或者更糟的是，如果被不虔敬的众人见到—— 那么无知的 

嘲笑就会〈让他们感到羞耻〉。”

[22 ] “不论如何，虔敬者为数不多，世间能数得出的不过寥 

寥，因此罪恶恰好留在多数人中，因为他们缺乏智慧，〈缺乏〉对一 

切存在之物的知识。对整个世界的恶德的蔑视—— 还有那些恶德 

的矫正方法—— 源于对万物以之为基础的神圣计划的理解。但 

是，当无知和愚蠢继续,一切恶德便茂盛滋长，用永不可治愈的混 

乱伤害灵魂。灵魂被它们玷污、败坏，开始发炎，如同中毒一 -那 

些拥有学识和理解力作为至高补救的人的灵魂除外。”

“因此,既然我仅向少数人提供帮助，那就听从并听完这篇著 

述吧，它讲述神性屈尊将它的理解力和学识仅仅分享给人类的原 

因。那 么 ，听吧。”

“神，父和主，先造诸神、后造人类，从更加腐败的物质的部分 

和神圣的〈部分〉各取同样的份量；因此，物质的恶德恰好继续与 

身体结对，连同由于我们不得不与一切活物共享的食物和给养引 

发的其他恶德。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欲望的渴念和其他心灵的恶 

德渗人人类的灵魂。诸神由自然最洁净的部分造出，不需要理性 

和学识的帮助，虽然于它们而言，不朽和不老的活力是足够的智慧 

和学识，但是山于神的计划是统一的，所以他仍然在永恒的律法中 

确立了律法中构划的必然性之秩序，它取代学识和理解力，惟恐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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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它们分离，因为一切活物之中，神通过人类以之驱逐并摒弃身 

体之恶德的独特理性和学识来认识人类，他让他们追求不朽，作为 

他们的期冀和意图。简要来说，神将人类造成#的,并且能够通过 

他的两种神圣和必朽的本质取得不朽，神的意愿做了如此安排，让 

人类注定优于仅由不朽的本质形成的诸神、优于所有其他必朽者。 

结果是，由于他与他们亲缘相连，所以人类用虔敬和神圣的心灵向 

诸神致敬;诸神也对一切人性事物展现关怀，在忠诚的爱慕中看护 

他们。

[23 ]但是这只能用来形容被赋予了忠诚心灵的极少数众人。 

不要说起受恶德驱使者吧,唯恐我们一想起他们，就会玷污这最神 

圣的论说。”

“既然这论说向我们宣告人类和诸神之间的亲缘和关联，阿 

斯克勒庇俄斯，那么你就必须认清人类的力量与强大。正如主和 

父—— 或者用他最威严的名称，神—— 是天上诸神的造者，也正是 

人类建造了满足于与人类接近的诸神的庙宇。人类不仅被授予荣 

耀;他还给予荣耀。他不仅向神进升;他还使诸神强大。你惊讶 

吗，阿斯克勒庇俄斯？你当然不像很多人那样缺乏自信。”

“我困惑了，三倍伟大者，但是我欣然认同你所说的，并且我 

认为，人类取得此等幸福，是最幸运的。”

“人类作为众生之中最伟大者，诚然值得钦慕。万有坦然承 

认，神族源出自然最整洁的部分,他们的星宫如同头颅，代表整个 

生命。但是人类塑造的神像由两种本质—— 由远远更纯粹、更神 

圣的来自神圣者〈的本质〉，还有来自构成它们的物质的〈本质〉， 

其本质缺少人性—— 组成，它们代表的不仅是头部,还有全部肢体 

和整个身体。人性一直留心注意其本性和来源,坚持模仿神圣‘性， 

用与它自身特征相像的方式表现诸神，正如父和主将他的诸神造 

得永恒，以与他相似。”

[24 ] “你说的是雕像吗，三倍伟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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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雕像，阿斯克勒庇俄斯。看看你多么不信任！我是指 

被赋予了灵魂的有知觉的雕像，充满吹息，成就伟业;预知未来，以 

命运、预言、梦境和其他多种方式预测未来的雕像;使众人生病并 

且治愈他们，依各人所值为他们带来痛苦和欢乐的雕像。”

“你不知道吗，阿斯克勒庇俄斯？埃及是上天的映像，或者更 

确切来讲，天上被统治、被移动的每样事物都下来埃及，被转移到 

那里。倘若据实而言，我们的国度就是整个世界的神庙。”

“然而，既然智者宜应预先知晓万物，那么你就必然不能对此 

无知:将有这样一个时代，仿佛埃及人以忠诚的心灵和殚精竭虑的 

虔敬向神致敬—— 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所有神圣的崇敬都将徒然 

失落、消失，因为圣者将从地上返回天上，而埃及将被遗弃。曾作 

为宗教核心之地的国度将失落力量，贫瘠无力。外邦人占领这国 

度、这领土时，不仅将弃虔敬于不顾，甚至还会制定（所谓）律法规 

定的惩罚禁令，反对虔敬、忠诚和神圣崇拜。彼时这最神圣的国 

度，祌殿和庙宇的集中地，将满满遍布坟墓和尸首。”

“埃及哟，埃及，关于你虔敬的绩业将仅有传说尚存，你们的 

子孙将难以相信〈这些传说〉！仅有石头上铭刻的言语尚存，讲述 

你们忠诚的功业，斯基泰人或印度人或某些如许的蛮族邻人将栖 

身埃及。因为圣者返回天上，被遗弃的众人都将死亡，正如埃及将 

失落神与人类、遭受遗弃。我呼唤你，最神圣的河流，我讲述你的 

未来:鲜血的洪流将满溢你的两岸，你将为之嚎啕;鲜血不仅将污 

染你神圣的水，还会让它处处泛滥，被埋葬者的数量将远远超出活 

人的数量。谁若存活，便仅能通过语言被认作埃及人;他的举止好 

似外邦之人。”

[25 ] “阿斯克勒庇俄斯,你为何哭泣？埃及她将受到唆使，做 

出比这远远更加邪恶的行径，更糟的是，她将沉湎于邪恶。曾经神 

圣的国度，最爱戴圣者，因为她的虔敬，从而成为地上唯一有诸神 

栖居的国度，她曾教说神圣和忠诚将是彻底的〈不〉信仰的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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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人们满怀疲惫,将认为世界无可赞叹，无可崇拜。这一

切------样未曾有、也没有、也不会有比它更好的事物的好事

物—— 将被危及。人们会认为它沉闷，并轻蔑它。他们不会珍爱 

这整个壯界、这无可比拟的神之杰作、辉煌的建树、由各色各类形 

象组成的宏大之众、由衷支持神之作品的神之意愿的机制，它将一 

切可被尊崇、赞颂、最终被所见者爱戴的事物统一起来，成为被视 

作单一事物的多种形态的集合休。”

“他们将喜爱暗影胜过喜爱光明，他们将认为死亡比起生命 

更加便捷。没有人将仰望上天。虔敬者将被视为疯癫，不虔敬者 

将〈被视为〉智慧;癫者将被视为勇敢，无赖将被当作体面人。我 

向你展现的灵魂以及一切有关灵魂的说教（灵魂起初便是不朽的 

或者期待获得不朽）将被视为不仅可笑，甚至虚妄。但是—— 相 

信我—— 凡是投身于心灵之虔敬的人，将面临死罪。他们将树立 

新的律法、新的正义。任何神圣的、虔敬的或者拥有上天或上天之 

物的价值的事物都不会被闻听、或在心灵中被相信。”

“诸神从人类〈身边〉撤离，何其悲哀！只有不祥的天使继续 

与人类相混.摄住可怜人，驱使他们犯下各种残暴的罪行—— 战 

争、掠夺、欺骗以及一切与灵魂之本质背道而驰的。随后，地不能 

稳固,海不能航行;星辰将不能跨越天空，星辰的轨迹也不能固定 

在天上。在强加的寂静中每个神圣的声音都将哑言。大地的果实 

将会腐烂；土壤将不再富饶；就连空气也将在忧郁的无力中 

消沉。”

[26]“世界的暮年将会是这样的:不敬、无序、对一切善物的 

漠视。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一切发生时，主和父、具有原初力量的 

神、第一位神的统治者，将注目这种行为和这些妄为的罪行，在意 

愿的行动中—— 即是神的慈悲—— 他将反对诸般恶德和万物中的 

反常，纠正过错，以洪水冲走恶意，或者用火将它烧净，或者通过处 

处传染性疾病来终结它。随后他将重建世界旧日的美丽,使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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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本身将再度看起来值得崇拜和赞叹，随着不断的祝福和宣告，那 

个时代的人们将会尊敬那位造就并重建如此伟业的神。这将是世 

界的诞生:一切善物的重新形成，是自然本身最神圣、最虔敬的复 

原，随时间的推移重新排序〈不过，是通过意愿的行为，〉时间是且 

曾是不灭的，没有开端。因为神的意愿没有开端;它保持不变，永 

葆当下的状态。神的本质是慎重的思考;意愿是至高的善。”

“慎重的思考〈就是意愿〉吗，三倍伟大者?”

“意愿源自慎重的思考，阿斯克勒庇俄斯，意愿的行为正是源 

自意愿。神意愿的从来不会过多，因为他完全充满万物，并且他意 

愿的是他具有的。他意愿一切善事，并且他具有他意愿的一切。 

他考虑并意愿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神正是如此，世界是他的形 

象—— 〈善〉出于善。”

[27]“善，三倍伟大者?”

“善，阿斯克勒庇俄斯，我将教授给你。正如神向世上一切形 

态和种类派发并分配他的慷慨—— 知觉、灵魂和生命—— 世界亦 

允诺并提供必朽者眼中一切善者，季节的更替，萌芽、生长并成熟 

的果实，诸如此类。因此，神坐在至高之天的极顶，无处不在，纵览 

周遭一切。因为天空以上有一处远离所有有物体事物的无星辰的 

场所。我们将分发〈生命〉者称为朱庇特，他占据天地之间的场 

所。然而朱庇特•普路托尼乌斯支配大地和海洋,是他滋养有灵 

魂、结果实的必朽之物。这些神的力量将活力赋予作物、数 n 和土 

壤,但是其他神的力量和作用将分配给一切存在之物。支配大地 

的诸神将〈撤离〉，他们将停驻于在埃及朝向落日方向的遥远边陲 

建立的一座城市，彼处,必朽者的整个族裔都将受到土地和大海的 

驱促。”

“但是告诉我，你的这些神如今在何方，三倍伟大者?”

“停驻在利比亚山中的伟大城市里。那么，目前，关于他们就 

说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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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谈论不朽者和必朽者，因为对死亡的预期和 

恐惧折磨着不知道有关它的真实说法的众多人。死亡源自被工作 

耗尽的身体的瓦解，发生在身体的各部分组成带有生命功能的单 

一机制的时间流逝之后。其实，身体不能再支撑一个人的生命过 

程时，就会死亡。那么，这就是死亡:身体的瓦解和身体知觉的消 

亡。为此担忧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尽管人们出于无知或者不信任而漠视它。”

“他们无视的是什么，三倍伟大者，或者他们质疑的是何者的 

可能性?”

[28] “那么，听好，阿斯克勒庇俄斯。当灵魂从身体撤离，它 

去往衡量并定夺其价值的大精灵那里接受审判，如果他认为它忠 

诚 Ifl丨正直，便让它待在适宜的场所& 但是如果他看到灵魂被过失 

的瑕疵玷污、被恶德弄脏，便让它从高处跌落到下界的深渊，将它 

交付给气、火与水的风暴和漩涡的毫无止歇的冲击—— 它的永罚 

是在物质的洪流中、在天地之间被来回冲卷。那么灵魂的祸根即 

是其自身的永恒，因为不灭的惩罚以永恒的折磨压迫它。为了逃 

离这陷阱，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我们应肖害怕、恐惧且避免的吧。 

做 r 错事以后，不信者通过范例而非通过言语、通过惩罚的真正痛 

楚而非威胁，从而被迫相信。”

“不是只有人类律法才惩罚人类的过错吗, =倍伟大者?”

“首先，阿斯克勒庇俄斯,地上万物都是必朽的，那些身体的 

状态活着、并带着那同样的身体状态从生命中逝去的存在之物亦 

是如此。他们都受到他们生前所做过错的刑罚，死后的刑罚更加 

严峻，依照他们的过错在生前掩藏得多深而定n 神性预知这一切， 

因此一个人所偿付的刑罚恰恰与其过失和成比例。”

[29] “谁值得受到更严重的刑罚，三倍伟大者?”

“那些受人类律法谴责、暴力地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使得他们 

看起来已受到 r 应得的惩罚、却并未凭借灵魂偿还对自然欠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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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人。另一方面，正直之人的护佑在于对神的崇敬和至高的 

忠诚。神保护这样的人免于一切邪恶。因为万有的父和主，唯他 

一人即是万有，自在地向万有展现他自身—— 不像置身某一场所 

那样具有场所，不像凭借某些性质那样具有方式，亦不像具有某些 

数量那样具有多少，而是通过仅借心灵而来的理解力照亮众人。 

当错误的阴影已然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播撒出来、他已感受到真理 

之光时，他便与他整个知觉中的神圣理解力交合；当他对它的爱将 

他从令他必朽的那部分本质中解放出来时，他就对将要来临的不 

朽具有信心。就是它将要把善恶分开。凡是善人见到了理性之 

光、仿佛亲眼所见,都会受到对神的忠诚、虔敬、智慧、崇拜和尊敬 

的启迪，他对这信仰的信心使他与人性远远分离，正如太阳使星辰 

的光辉显得黯淡。事实上，太阳照亮其他星辰，与其是通过其光芒 

之强烈，不如是通过其神圣和圣洁。太阳的确是第二位神，阿斯克 

勒庇俄斯，相信吧，〈它 〉统治万物，用光芒照射世间存在的万有， 

有灵魂者和无灵魂者。”

“因为倘若世界曾是、仍是、且将是一永远活着的活物，那么 

丨计间就没有必朽之物了。因为它的各部分都以当前的状态永远活 

着，所以它不能容纳必朽性，因此如果世界必须永远活着，那么世 

界就必须完全充满生命和永恒。那么，正如世界是不灭的,太阳也 

永远统治有生命的事物，还有它们生存的一切力量，分配它、延续 

它。因此，神是世间一切活物、一 切有生命者的不灭的统治者，他 

永远赋予这种生命。然而，他将它同时全部赋予：凭借永恒的法 

则，生命被给予一切有生命者，通过我将要描述的方式。”

[30]“永恒之给予生命的力量扰动着世界，批界的场所就在 

活着的永恒之中；因为不灭的生命约束着它,用言说的方式将它维 

系在一起,所以世界将永不会停止运动、或被毁灭。世界将生命分 

配给其中每样事物，它是太阳之下受统治的一切事物的场所。世 

界的运动是一种双重的活动:永恒从外部赋予世界生命，世界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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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赋予其中万有，依照由太阳的活动、星辰的移动—— 神圣律法中 

构建的整个时间构架—— 所确立并指定的数量和时间，将它们全 

部散布。在地上就通过气的性质和冷热手节的变化来知晓时间， 

但是在天上，时间由移动的星辰回转到同一位置的时间秩序而定。 

世界是时间的容器;时间的轮回和扰动赋予它活力。但是时间通 

过有序的规则产生作用：秩序和时间使得世间万物通过轮换而更 

新。这种情况下，天地中诞生之物没有稳定的、没有固着的、没有 

不动的:唯一的例外是神，而且确实只有他，因为他本身、他自己、 

他独自即是整休、完整且完美。他是他身坚定不移的间定性，外 

界的任何冲击都不能将他从他的位置移动开去，因为万物都在他 

之中，并且只有他在万物之中—— 除非有人冒险说他的运动在永 

恒之中。时间的一切扰动退回永恒，时间的一切扰动亦由永恒而 

起，但是永恒本身是不可移动的。”

[31 ] “因此，神〈一直〉都是稳定的，永恒也这样一直随他一起 

静1[:,永恒之中容纳着一•个未曾诞生的世界，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可 

感知的世界。这可感知的世界仿照永恒，是按照那位神的映像造 

出的。虽然它常常扰动，但是时间以自身的方式，出于复返至于自 

身的必然性，从而仍然具有稳定性的力量和特征。因此，尽管永恒 

是稳定、不动且固着的,但是由于时间的扰动（〈时间的扰动〉移动 

〈它者〉）而一再回到永恒，并且因为这种移动依照时N 的规律运 

转，所以永恒（本身并不移动）看起来就恰好通过它置身其中的时 

间而被扰动，而且一切扰动都是在时间之中进行的。因此永恒的 

稳定性恰好被移动，时间的移动性通过其轮回的固定律法变得稳 

定。因此也可以认为，神在他自身之内扰动—— 不过是在同样的 

不可移动性之中，因为由于它的庞大，他稳定性的扰动实际是不可 

移动的。庞大的律法本身是不可移动的。那么，这种存在置身于 

极限、理解和算计之外，并不属于感宵可触碰的种类。它不可被运 

载、被带走、被捕捉。它身在何方，去往何处，从何而来，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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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何物—— 是不确定的。它在受到强化的稳定性中延续，它的 

稳定性在它内中行动—— :神、永恒、二者、其一在另一个之中，或 

者二者均在彼此之中。因此，永恒在时间之内没有极限。但是时 

间是永恒的，设若它可受到数目、更替、或者通过复返而来的周期 

回转的限制。那么，二者都是无限的:二者看来皆是永恒的。至于 

稳定性,它安稳地固着，以维系可被扰动的事物，并且由于它的坚 

定，正当地居于首位。”

[32]“那么，万物的开端是神和永恒。但是世界因为可以移 

动,所以并不居于首位;虽然它依照使它一直持续扰动的律法，从 

而具有一种不移动的固定性，但是它的移动性仍然超过稳定性。”

“与神圣性相像的全部知觉本身是不动的，在它自身的稳定 

性中移动自己。它是神圣的、未朽坏的、不灭的、可用一切溢美之 

词形容•一 倘若存在任何可优于栖身真理本身之中的至高之神的 

永恒的事物的话—— 完全充满一切可感知的形态、充满全部的秩 

序，可以说是与神同在。世界的知觉是一切可感知的形态和秩序 

的容器。但是为了留意它所做过的一切，人类〈知觉依赖于〉记忆 

力的强韧。在下降中，知觉的神圣性只能向下触及人类动物，因为 

至高的神不想让神圣的知觉与每种活物相混合。他不想让它由于 

与其他活物交合而受到羞辱。人类知觉的理解力，它是什么、有多 

伟大,完全来自对过去之事的记忆。（由于他记忆力的强韧，他甚 

至成为了大地的统治者。）然而，对自然的理解力、还有世界之知 

觉的性质，可以完全自丨垃界中一切感官可察觉的事物得来。下一 

个是永恒的理解力，是由可感知的世界得来的知觉，由之可分辨出 

它的性质。但是至高之神之中知觉的性质，还有对那性质的理解， 

只能是真理。在世界中就连这真理的一个影子、哪怕是最微乎其 

微的痕迹，都不可分辨，因为每当有人通过测量时间来分辨任何事 

物的时候,就会产生谬误，而有生产的地方就有错误。”

“这样，你看到了我们讨论的话题、还有我们冒险达成之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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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阿斯克勒庇俄斯。但是至高的神，我向你致谢，因为你用以 

之可以得见神性的光启迪我。而你们，塔特、阿斯克勒庇俄斯、哈 

蒙，把这些神圣的奥秘埋藏在你们心灵的秘密之间,用寂静来守护 

它们吧。”

“然而，理解力与知觉的区别在于此:我们的理解力通过心灵 

的注意力，理解并分辨世界之知觉的性质，然而世界的理解力可以 

认识永恒、还有世界之上的诸神。因此，我们人类看到天上的事物 

仿佛是透过迷雾，是在人类知觉的状况的限制下尽力而为。我们 

的注意力被用来观看伟大的事物时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一旦看 

到 r ,我们意识的幸福便是巨大的。”

[33]“关于如今被这么多人认作是一样重要话题的虚空，我 

是这样认为的:虚空并不存在，不可能曾经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 

在。因为世界的所有组分都是完全充满的，使得世界本身就完全 

充满性质多样、形态多样的物体，各自都有它的形状和大小。有些 

比另一些更大，有些更小，它们的密度和多少是不同的。密度更大 

的,和更大的一样，更容易看到，但是更小的和更稀少的很难看到， 

或完全不可能看到,我们只能通过触觉察觉它们。因此，许多人相 

信这些不是物体，而是空的场所——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那 

被称作‘在世界之上者’（倘若这样的事物存在，我不会相信〈它是 

虚空的 >)充满了神圣性之中与它相像的可感知的事物，在我看 

来，我们称作‘可感知的’这世界就也完全充满物体和活物，依从 

它的本质和性质。我们并不能从真实的角度看到它们全部，而是 

有些太过巨大，有些太过微小;在我们眼里它们是这样，要么是由 

于它们离我们很远，要么是由于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或者是由 

于它们如此微小，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它们完全不存在。（我现在 

说的是一直在我们近旁的精灵—— 我是这样认为的—— 栖居在我 

们上方最纯净的空气和无烟雾、无云彩、无星空扰动的干扰的地方 

之间的主人翁们。）故此，阿斯克勒庇俄斯，你不应称任何事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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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除非你是想说，你称之为‘虚空’的事物‘空无’某样事 

物—— 空无火、空无水等等。因此，虽然可缺少此类事物的某样事 

物可以被视为如此，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空缺吹息和气，不 

论看起来是虚空的事物有多小或多大。”

[34] “关于场所，也得说同样的话，‘场所’作为独立的词语并 

无意义。因为场所的显现在于它是何者的场所;诚然，去掉这最重 

要的特征,就削减了词语的含义。这就是我们可以正确地说起水 

的场所、火的场所等等的原因。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虚空的， 

场所若独立使用，其含义就也不可分辨。如果假设有一个场所，却 

不考虑它是何者的场所，它看起来就会象是空无的场所，我认为世 

上不可能存在空无的场所。如果没有虚空的事物，就显然也没有 

这样的场所了 ,除非你为它加 i ；可见的标记—— 长、宽、高—— 就 

像对待人类身体那样。”

“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及其余在场诸位:在这些情况下，要知道 

可感知的世界M 能通过心灵的直觉来分辨，是无形体的，任何有形 

体的事物都不能与它的本质相结合，任何可以通过性质、数量和数 

目分辨的都不能，因为它内中没有这样的事物。

“叫做‘可感知的’的世界是物体的可感知的一切形态或性质 

的容器，没有神，它们就都不能被赋予活力。因为神是万物;万物 

来自于他;万物取决于他的意识。他的整体是善、是好、是智慧、是 

不可模拟的，仅对神而言是可感知的和可认知的。没有神就不曾 

有、现有或将有任何事物,因为万物皆由他而来、在他之中、借他存 

在:具诸多形态、各式各样的性质、巨大的数量、一切不可测量的大 

小和具诸般形态的形态。你若开始理解它们，阿斯克勒庇俄斯，你 

就会感谢神。你若考虑整体，你就会学到，可感知的11±界本身以及 

它包含的一切其实都被那更高的世界遮盖，仿佛一件衣服。

[35] “阿斯克勒庇俄斯，每个种类的活物，不论必朽还是不 

朽、有理性〈还是无理性〉，不论有灵魂还是无灵魂,各个都具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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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种类的表象，保持它与那种类的关系。虽然各个种类的活物 

都拥有它那个种类的完整形态，但是在那同样的形态之内，它们个 

个都有差异:例如，虽然人的种类在形态上是同一的，使得人类可 

以一眼就被分辨出来，但是每个个人在同样的形态之中都与其余 

的不同。因为阶级是神圣的、是无形体的，与心灵掌握的任何事物 

一样。W 此，既然形态的这两个组分是物体〈和〉非物体的，那么 

任何形态都不可能变得与遥远时间、遥远纬度的其他形态十分近 

似。形态的改变之频繁，有如我们称之为具各形态者的神居住的 

周转的圆圈之中的瞬间之频繁。阶级持续存在，频繁复制自身，有 

如世界之轮转的瞬间之多数多样。在轮转的过程中，世界改变，但 

是阶级既不改变、也不轮转。因此，各个种类的形态持续存在，即 

使同一形态之中有所不同。”

[36] “世界是否改变它的形态呢，三倍伟大者■?”

“你看，阿斯克勒庇俄斯:就好像我对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一 

直在睡梦中一样。到底什么是世界？组成它的倘若不是所有诞生 

之物，还能是什么？那么,你想问的是天、地和诸元素。还有何者 

的形态改变是更加持续不断的呢？天变湿变干、变冷变热、变晴 

朗、变浑浊;这些形态不断在同一的天之形态下相互转换。地总在 

经历许多形态的转变，肖它生产果实的吋候，当它推动它已创生之 

物的生长的时候，还有当它产生它所有果实的各式各样的性质和 

不同的数量、它们生长的阶段或过程、特别是树木、花朵和灌木的 

性质、气味、味道和形态的时候。火引起许多神圣的变化。诚然， 

日月的表象具有各般形态，更象我们的镜子,通过辉光相似的映像 

产生相似者。

[37] 不过现在，关于这些事物已经说得够多了。”

“让我们再次转向人类和理性吧，理性是神圣的馈赠，人类因 

之而被称作理性动物。关于人类，我彳n 说过一些奇妙的内容，但是 

不如这点奇妙:它比人类在神圣本质中所能发现、能造出的一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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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之物更加奇妙。我们的先祖曾在有关神圣性的理论上犯下了严 

重的过错;他们不相信、不注重对神的崇拜和虔敬。但是后来他们 

发现了造神的技艺。他们为他们的发现添上了一种来自物质本质 

的协调力量。因为他们造不出灵魂，所以混入了这种力量，并且召 

唤精灵或天使的灵魂，借圣洁神圣的秘仪将它们植入到相似者中， 

由此，那些偶像就可具有行善和作恶的力量了。”

“例如你的先祖:他是发现药物的第一人，阿斯克勒庇俄斯。 

他们在利比亚山上、鳄鱼河岸的附近献给他一座庙宇。他物质性 

的个人—— 换言之即是他的身体—— 躺在那里。剩余的—— 或者 

毋宁说—— 他的全部（倘若全部的个人即是生命的知觉）更幸福 

地回归了上天。哪怕现在，他仍然通过他的神圣力量为病人提供 

帮助，就像他曾经通过医药的艺术给予帮助那样。赫耳墨斯——  

我背负他的姓氏■难道不是栖居在以他命名的他出生的城市 

吗？各地的必朽者不是都为了他的帮助和庇护而来么？欧西里斯 

之妻伊西斯:我们知道，她若心怀善意，便可以做出莫大的善行，愤 

怒时又能做出极大的伤害！地上的诸神和物质的诸神容易愤怒， 

因为人类正是以这两种本质造出并合成了它们。因此，埃及人称 

这些为神圣的动物，诸城邦的埃及人在活着的时候崇拜那些被奉 

为神圣的〈动物〉的灵魂，好让那些城市可以继续沿用他们的律 

法，并以它们的名字称呼自己。出于这种原因，阿斯克勒庇俄斯， 

埃及的城邦总是由于一群人崇拜并尊敬的事物在另一群人那里受 

到不同待遇而互相征战。”

[38]“这些被视为俗世之神的神的性质—— 是什么样的事 

物，三倍伟大者?”

“它来自一种植物、石头和香料的混合物.阿斯克勒庇俄斯， 

它们之中有一种神圣性的自然力量。这就是那些神被供以祭祀、 

圣诗、赞美还有带有上天之和谐的协调甜美声音作为娱乐的原因： 

以使被引诱进人偶像之中的上天的成分可以通过与上天持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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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欣然忍受它在人类之间的长久留驻。 人 就 是这样造神的。”

“不要以为这些地上的神行事漫无目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天神栖居天的高处，各自统率分配给他的秩序，并将它照管。但是 

在此处下界，我们的神为人类提供帮助，仿佛是凭借友爱的亲缘， 

并且逐一关照某些事物，通过命运和占卜预言某些事物，预先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各有各的方式。”

[39] “那么这计划的哪部分属于HermarmenS或命运诸神呢， 

三倍伟大者？天上的诸神支配普遍的事物，特殊的事物属于地上 

的诸神—— 对吗?”

阿斯克勒庇俄斯，我们称作命运之神的，是所有事件中的必然 

性,总是通过形成一条长链的链接而彼此衔接。那么，她是万物的 

造者，或者是至高之神，或者是至高之神造的第二位神，或者是天 

地之间由神圣律法确立的万物的秩序。因此，这命运之神与必然 

性通过一种不可割断的粘着力彼此衔接，并且，二者之中,命运之 

神当先，产生万物之源，但是那些取决于她使之诞生的事物，受到 

必然性的强迫，开始活动。它们二者之后是秩序，即必须来临的事 

物的结构和现世的安排。因为如果不将秩序组建起来，就没有任 

何事物，在万物之中，世界的秩序是完整的。秩序是世界本身的载 

体，整体便是由秩序构成的。”

[40] “那么，这三位—— 命运诸神、必然性和秩序—— 就最完 

整的意义而言，来自于神的赞同，神通过自己的律法和神圣的计划 

统治世界，神将它们一起与每种意愿或不意愿的行动分隔开来。 

他们不受愤怒的搅扰，不受善意的动摇，它们臣服于永恒计划的必 

然性。那计划就是永恒本身:不可抗拒、不可移动、不可毁灭。那 

么，首当其冲的是命运之神，用她已经播下的种子，为一切将要来 

临的事物提供足够的子嗣，一如既往;随后是必然性，强迫它们全 

部开始活动。秩序排第三，维系命运诸神和必然性所安排的事物 

的结构。那么，这就是永恒，既不能开始存在也不能停止存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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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它轮冋的固定不变的律法，以不灭的运动回转又回转，它的各部 

分一次又一次起起落落，使得在时间推移的同时，已经落下的部分 

又重新升起。轮回性赋予这种回转以一种将万物聚集在一起的模 

式，使得你无法知道回转在哪里起始（假设它有起始），因为万物 

看起来总是接连不断并且仿佛先于自身。但是意外和机遇也混人 

了世间一切物质事物之中。”

“带着神的意愿和应许，我已经告诉了你一个人类可以说的 

所有事情。为神祈福着、祈祷着，接下来我们只需回到对身体的关 

怀。关于神学我们已经谈论得足够了，我们的灵魂可以说是已经 

饱足了。”

[41丨他们离开圣所吋，开始向神祈祷，并转向南方（因为若想 

在日落时分向神祈求，就应当目注那个方位；同理，在日出时分应 

当朝向名为东方的方位），当他们已经在祷告的时候，阿斯克勒庇 

俄斯悄声问道：“塔特，你是否认为我们应当建议你的父告诉他 

们，在我们向神祈祷时加上一些乳香和香料?”

三倍伟大者听到他〈所说的〉，感到不安，说:“这是一个坏兆 

头，阿斯克勒庇俄斯,非常坏。向神祈求时燃烧香料等等，带有亵 

渎神圣的意味。因为他本身即是万物，或者万物都在他之中，他无 

需任何事物。还是让我们用给予感谢的方式崇拜他吧，因为神将 

必朽者的感恩当作最好的香料。”

“我们感谢你,至高的、最高的神，只因你的仁慈，我们才收获 

了你的知识之光;必须受到尊崇的神圣名字、我们先祖的信仰以之 

仅为神祈福的名字啊，我们感谢你，你通过给予我们知觉、理性和 

理解力，俯允我们一位父的全部忠诚、虔敬和爱，还有任何更加甜 

美的力量：

知觉，我们因之可了解你；

理性,我们因之可在我们模糊的揣测中寻找你；

知识，我们因之可为了解你而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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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受你的力量拯救之人,诚然的确雀跃，因为你已向我们 

完全展现了你自己。我们雀跃，甚至在我们仍然依赖身体的时候， 

你俯允我们永远成神。因为这是人类给予谢意的唯一方式:知晓 

你的至高权威。

我们已经知晓你，仅能由理性感知的宏大光芒。

我们已经理解你，生命之真实生命，孕育一切将要存在之物的

子宫。

我们□经知晓你，通过以其完美的丰满构想一切将要存在之 

物而永恒持续存在者。

我们以这整篇祷告崇拜你善的善，只要求：你祝愿我们在你知 

识的爱意中持续存在，永不被同这样的生命割离。”

“怀着这样的期待，我们转向一顿没有任何活物的纯净 

餐饭。*，

[题解]副标题中“太阳”后面的词语是希腊语。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三，页 1;卷四，页 2-27、155-161、丨79-227、230-232) 

写到，本卷希腊语原文标题Logos teleios意为“臻于完满的论说”； 

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九第1 节。

公元304至 311年间撰写《神圣原理》的拉克坦提乌斯在这 

部作品中（4.6.4、6.25.11、7.18.3)提到一篇希腊语的1^〇“616^ 

[完美论说]以及相应的拉丁语版本Sermo perfectus[完美论说]。 

后来在6 世纪中期左右，利杜斯 （ Joannes Lydus)在早期罗马作者 

有关节n 和月历的文章的作品汇编《论月份 》 （ On 中也提

到过一篇 Logos tekios。托名安提姆斯（Anthimus)、亚里山大里亚 

的区利罗和司铎拜俄斯也引用过《完美论说》（P e & t Zfecome)中 

的希腊语文段。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书 391

M irrm u t纸莎草纸给出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4 ] 节中祷文的 

希腊语版本，它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1 - 2 9 节一起在一份科普 

特语文本（《灵知派经书》卷六，7)中出现过（《灵知派经书》卷六, 

8 ) ; M a h 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 7 - 4 9 )论证认为，科普 

特语版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比拉丁语版本更好地表现了希腊 

语原文。利杜斯用希腊语写作，拉克坦提乌斯用拉丁语，但是二者 

给出的段落都是希腊语的（例如《神圣原理》2 .丨4 . 6 、4 .6 . 4 、7 .丨8 .4 

[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8 、8 、2 6 节];《论月份》，4 . 7 、1 4 9[比 

较《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 9、3 9 、2 8 节])。拉克坦提与斯引用了拉 

丁语的Sermo perfectus，但是与现存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版本对 

应不上，现存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最早出现在奥古斯丁 4 1 3 年至 

4 2 5 年间撰写的《上帝之城》（8 .2 3 、2 4 、2 6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3 - 2 4 、37 节）中。

因此，与《阿斯克勒庇俄斯》对应的希腊语文本（或多个文本） 

在 4 世纪早期就已经在流传了，但是现存的拉丁语版本可能是一 

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由于来自《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及《赫耳墨 

斯集》其他部分的最早的引文和引证许多都来源于使用拉丁语的 

北非的基督教徒（拉克坦提乌斯、奥古斯丁、德尔图良、亚挪比 

乌），所以有人提出（Carcopino,《罗马多神教时期的密教一面》，页 

286-230)译者是北非人氏。S co tt推测，拉丁语版本出自北非的另 

一位维克托里努（Marius V icto rinus)(约 363年卒）之手，并且认为 

它依照惯例，称作者为阿普列尤斯（A pu le ius)没有依据，Nock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277;比较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一，页 79- 8 1 )反对这种看法。同见：Nock and 

Festug ifere,《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04-114、126-146 ;D av id N. 

W ig til，《错误的天启》，页 2286-2288;Claudi〇 M oreschin i,《晚古时 

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页 

2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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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编者和其他学者相信《阿斯克勒庇俄斯》是现存材料的 

整合版;不论如何，它篇幅很长，并且涵盖许多主题。关于各种分 

节方式和文段的排列方式，见:Z ie lin s 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69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75-295;《二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18-27;Sc〇t t，《赫耳墨斯集》， 

卷三，A ;卷四 F ,页 x x v i i i- x x x ii;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二，页 62;Mah6,《〈纳克罕玛迪经籍〉中〈完美论说〉的片段》，页 

407 -434;同见:下文第10节，关于“理论”的注释;Goodspeed，《早 

期基督教文献史》，页 159-165、丨82-187; W illiam  G. R usch，《晚期 

拉丁教会长老》，页 25-29、114;Stephen Gereh，《中期柏拉图主义 

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31-338;M oreschin i，《晚古时期及文 

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页 72-78。

[1]“〈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是〉神带你到我们这里，好 

让你可以参与一场神圣的论说，这样的一场论说，出于虔敬的忠 

诚，比起我们之前所做、神圣力量在我们心中激发的任何〈论说〉， 

都更加神圣。

比起...更加神圣：“任何”（om nium)对应的是句子结构中

的属格—— 和比较级d iv in iw [更神圣]有关—— 拉丁语本该使用 

夺格 oinnibus;N odc(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78-279;比较页357,注 3;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5)给出 

一系列这种希腊语的用法，作为部分证据表明《阿斯克勒庇俄斯》 

是从希腊语译出的；下文第4、5、23、27、29节;\^扣1,《错误的天 

启》，页 2293-2295。

虔敬的忠诚：Nock and Festugi^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96,将 religiosa pietate 译作 scruplueuse p i祕[恭谨的虔诚];关于 

翻译p ie ta及同源词汇的难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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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虔敬的”和 eusebe ia的注释，以及下文第2 2节，“忠诚的爱

慕”注释。

你若注定能理解它，你的全部心灵就会完全充满诸般善

物----如果存在许多善，而且没有囊括万物的同一的善。众所周

知，二者并不矛盾：万有属一、万有同一，因为它们相互关联，故不 

可分开。不过你可以全神贯注，从下面的论说中学到这点。现在 

出去一下吧，阿斯克勒庇俄斯，叫塔特来加入我们。”

你若…… 善物：《赫耳墨斯集》卷 九 第 4 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7，注 5;读者应当注意，除了 

本文给出的以外， 注释中还给出了更多希腊语版本和 

《阿斯克勒庇俄斯》之间的关联；同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284-2 8 7中 N o c k的列表；Reitzenstein，《希腊奥 

秘宗教》，页 305-306。

它们相互关联：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394-395)认为 conexum[关联]是第一处对本卷主题之一的指涉， 

这个主题的代表是con iunctio、conexio、cogna tio之类的词汇；特別 

见下文第4- 7节。

塔特进来后，阿斯克勒庇俄斯提议也让哈蒙加入。三倍伟大 

者说:“我们不会因哈蒙的加入而感到吝惜；的确，我们记得曾经 

以他的名义写下许多内容，我们也同样为塔特—— 我们最亲爱、最 

忠诚的儿子—— 写过许多关于具体、通俗主题的内容。

塔特……哈蒙加入：现存文本并没有由赫耳墨斯献给哈蒙 

(HammorO或阿蒙的内容，阿斯克勒庇俄斯在《赫耳墨斯集》卷十 

六中对哈蒙讲话；见卷十六题解，以及卷四第3 节关于塔特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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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7,注8-9。

感到吝惜：In v id ia[嫉妒、吝惜]对应 phthonos, Festugifere(《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38)认为它指代一种把未启 

蒙者和秘仪分隔开来的情感。《赫耳墨斯集》卷五第2 节和卷十 

六第5 节中，神圣的是aphthonos[不吝惜的];比较《蒂迈欧》29E 。

通俗主题：N ock(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297)认为 exotica[通俗]可能是译者见到陌生希腊词汇的结果， 

原文可能是exfU erika或 d iexodika，相关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 

卷五第1节，卷十第丨节，卷十四第1节;《=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启示》，卷二，页 39。

但是我将以你的名字写作这篇论著。除了哈蒙以外不要叫任 

何人，惟恐多人的在场干扰会玷污这篇关于如此伟大的主题的最 

虔敬的论说，因为不虔敬的心灵将通过多人的意识，将充满如此神 

性之威严的著述公布于众。”

我将……写作：《~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37, 

指出书写下来的文本的概念和赫耳墨斯主义对话的典墦模式之间 

存在紧密联系，后者是教师或父亲对学生或儿子的口头指导，相关 

内容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 2节，关 于 p a ra d o s k的注释。 

虽然有四个人物，但是这篇对话其实是赫耳墨斯对阿斯克勒庇俄 

斯的演讲。

公布于众：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57, 

注 10,指出 p ub lica re等同于d iaba lle in,同《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 

13、22 节。

当哈蒙也进入了圣所，那神圣的场所便被四位人子的虔敬和 

神的神圣风采充满了；他们各自的心灵和思想规矩地沉默着，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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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意地等待赫耳墨斯的言语，而后，神圣的爱开始讲话。

四位人子：quattuor v iro ru m 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中唯一'-~处 

使用 v ir[男人]特指阳性的例子，不过下文第2 1节出现了 mares 

[男性]和 fem inae[女性];hom o、hum anus和 hum an itas的译法对应 

am h rtP〇s及其同源词汇的译法;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

神圣的爱：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8,提到柏拉图《斐 

德若》和《会饮》中的 erSs,但 是 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7-358,注 12)强调，爱的约束力量在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宇宙学中起到动因的作用（上文“相互关 

联”），N〇c k(同上）则提到俄耳甫斯教的相关内容，以及赫耳墨斯 

和厄洛斯（Eros)之间的关联,还有作为旬星名称的丘比特一厄洛 

斯（下文第19节;W . G r n u k l编，《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的新占星 

术文本》，页 296)。

[2]“每个人类灵魂都是不朽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但是并不 

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有些在方法和时间上与其他的有异。”

“三倍伟大者，每个灵魂都有同样的性质，不是吗？”

灵魂都是不朽的：关于柏拉图主义和廊下派中的先例，见 

Sc:o 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8-9 ;N ock anrl Fesl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58,注 13。

“阿斯克勒庇俄斯，你这么快就脱离了理性的真正约束！我 

难道没有说过，因为创造者创造万有之前，万有就都在创造者之 

中，所以万有即同一、同一即万有吗？他被称作万有，并非有失公 

允，他的组分即是万有。那么，在这整场讨论中，留心记住独自即 

是万有、本身即是万有之创造者的他。”



396 赫耳墨斯秘籍

理性的真正约束：Nock and F estu g 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2 9 7 中的文本是vera rationis con tin en tia，但是W. K r o l l和其他人 

倾向使用  v e ra e，对于 FestugiSre 的译法 la  vraie suite du 

raisonnem ent [理性的真实后果]，N o c k 给出另外的译法 de la  

m aftrise-de-soi de la  droite ra iso n[正确理性的自我约束]或(111〇〇11卜 

enu de la droite ra ison[正确理性的内容]，或者保留v e r a时译作de 

la  vraie m attrise de la  ra iso n[理性的真正约束];在 Nock 看来，con- 

t in e n tia要么是 en k rate ia[《赫耳墨斯集》卷十二第9 、18节中的“节 

制”]，要么是拉丁语“内容”一词的罕见用法（法语为 con lem i[内 

容])。

万有即同一……称作万有：《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二，页 68,认为本节和下一节的区别在于：本节中神即“万有” 

(A l l、om nia),卩节中“全部”（to tum)= “ 万有”（om nia)= “世界”。 

关于作为赫耳墨斯主义主题并可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希腊思想 

的“万有同一”思想，见 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58，注 15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9 - 11; M oreschin i，《晚 

古时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 

页 94-95。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45-348,将本段与第34节中相似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论证说“神 

与被创造之物是同一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神之中预先存在（pre­

exist)……它们被创造之后在他外部存在只是次要的缘由……因 

为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关系是永久与暂时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 

看来，神圣的本质都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 )、内在的（imma­

nen t) 〇 ”

“万物从诸天进入地、水和气。只有向上移动的火是给予生 

命的；向下移动的臣服于它。但是任何自高处而降的都是繁殖者； 

向上扩散的是喂养者。只有地是本身静止的，容纳万有，更新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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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的一切种类。因此，这便是全部—— 像你记得的那样—— 因 

为它即是万有，且由万有组成。

从诸天：《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3 5 8 - 3 5 9 ,  

将本段和第3 节之间的段落视作证据表明“哲学的”《赫洱墨斯 

集》和“通俗”版本之间存在关联,二者都强调占星学和巫术。

向上……向下：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4 节，S c o t t ,《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1 2 ,关于 a n d p h e re s和 kat6pher§s ,sursu m  和 deor-

灵魂和物质被自然怀抱，就这样受到诸般形象的各色多样的 

性质的扰动，由于它们的性质具有不连续性，以至于〈人们〉认为 

形态是无穷的，但是它们为了这一目的而统一起来：以使整体可以 

像是同一的，万有可以像是从同一而来的。

灵魂和物质：拉丁语名词 tn u n d u s意为“世界”，要么是作为 

一个整体的宇宙，要么是地球或者大面积土地；也可以指天空或苍 

穹。这个名词广义上也指代“工具”或“器具”，不过特指女性的化 

妆用具。形容词m undus意为“干净的”“典雅的”“整洁的”，因此 

揭示了与 cosm etic [化妆品]和 cosm ic [宇宙的]作为希腊语kosmed 

衍生词之间的相应关系对应的关系，既有“赋予秩序”的意思，也 

有“装饰”的意思。Mun(丨a n u s是 m u n d u s的形容词形式，后者意为 

“世界”。但是，本节中的 anim a et m undus 是 m undus 和 m undanus 

之类的衍生词汇几次出现中的第一次，后者一定通常对应希腊原 

文中的 kosm os 或 k o sm ik o s ,代表 hulS 和 h u lik o s ,“  物质”（m atter) 

和“材料 ’’ （m a te r ia l) ; 下文第 3 、7 、8 、1 0、1 1、1 2、1 4、1 5、1 7、1 8、2 2、 

2 3、2 8 、 29  节；Node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 5 9 ,注 

21 ;S c o t 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 4 ; M o resch in i,《晚古时期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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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页 113-115、 

127。除这些特殊情况以外，m u n d iis均译作“世界”；注意下文第 

10节中，拉丁语译者好像因为拉丁语中缺少同kosm os严格对应 

的词汇而感到困扰。

性质：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98,依照 

较早的版本，将 aequa lita te改为 qualitate。

形态：本文中的species —般译作“形态”，不过同样的词也译 

作“境况”（11)、“阶级”（19)和“像“（23)。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二第15-18节；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0,注 31)承认 species通常应该对应e idos，不过基于塞涅卡《书 

信集》58.16( “ 一般” [generaliter]指代的并非眼前所见者，例如一 

般的[generalis]人类，但是特殊的事物[specia lis]比如西塞罗和加 

图，是眼前所见的。‘动物’是看不到的，是被想到的，可是它的种 

类 [ species ]能被看到，例如马和狗”），他论证应将第3- 4 节中的 

species 处理为“个体”（in d iv idua l)。

第 4 节中 species enim pars est generis ut homo humanitatis [形 

态是种类的一部分，正如人类是人性的一部分]一句巩同了 Scott 

的论点，不过 hom o也可以理解成作为种类的“人类”，hum anitas也 

可理解成某种更大的类別或种属。不论如何，为了前后一致， 

species在这些段落中译作“形态”（fo rm)。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98,将第2 节这 

里的 species esse noscantur 译作 on y reconnaft un nombre in fin i 

d’espSces[认出无穷多的种类]，但是在下文第3 节 （Nock and 

F estug ih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99、260，注 31 ) ，per animam 

omnium generum et omnium specierum 译作 & travers l ’§me de tous 

les genres et de tous les individus [贯穿诸般种类、诸般个体 

的灵魂]。

与之前引用的第4 节的段落相反，如果 species意为现代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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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species[物种]，那么 spec ies和 g e n u s的关系与 h o m o和 hu- 

m an itas的关系就并不类似，因为 h o m o和 hum anitas之间的对应与 

“种”和“属”之间的对应不同。《阿斯克勒庇俄斯》中的 spec ies和 

genus没有前后一致的译法，然而“形态”和“类别”（k in d )至少不 

会像种一属一样在现代语言中隐含其他关联。G e rs h的解析见 

《柏拉图主义》，卷一，页351-354。同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 

一第 16-17 节；下文第 3 - 6、11、17-19、23、27、32-36、41 节；J. 

K ro l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112-113。

[3]那 么 ，构 成 全 部 物 质 的 元 素 有 四 种 ：火 、水 、土 、气 。 同一 

个 物 质 、同 一 个 灵 魂 、同 一 位 神 。”

“现 在 集 中 全 部 注 意 力 、全 部 心 灵 力 量 、全 部 聪 明 才 智 。 讲述 

关 于 神 圣 性 —— 认 识 它 需 要 神 一 样 的 知 觉 的 专 注 —— 的 事 情 ，最 

像 从 高 处 奔 入 洪 涛 的 河 流 ，扫 荡 着 、冲 击 着 ，好 让 它 疾 速 的 奔 流 不  

仅 在 我 们 聆 听 时 、甚 至 还 在 我 们 教 授 时 赶 超 我 们 的 专 注 。”

全 部 物 质 ：注意 m u n d u s在本节中出现6 次：中间两处译作 

“世界”，另外四处译作“物质”；见上文第2 节。

知 觉 ：《阿斯克勒庇俄斯》中表示认知、感受和直觉的拉丁语 

词汇带来的闲难不亚于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 节中描述的 

希腊语文本带来的困难。这里以及其他地方（尤见第3 2节）的 

“知觉”（consciousness)原文为 sensus，在《阿斯克勒庇俄斯》中出 

现 4 2 次，具有多重含义，译文使用“感觉”（sense)、“官能” 

(facu lty)、“含义”（meaning)以及其他词语。Festugfere( Nock and 

Festugi知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59，注 26，页 363，注 63)正确

地将 sensus同 nous联系在一起，并通常用 intellect en donnant k ce

mot le sens...  ‘ faculty d’in tu ition d iv in’[智性，取“神圣直觉的目

能”的含义]。《阿斯克勒庇俄斯》中指代认知、感受和直觉过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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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的词汇还有mens[心灵]，anim us[思想、思考、灵魂 ] 、cognitio 

[认知]、contem platio[思索、凝思]、in te llec tus[理解力]以及相关 

词汇，in ten tio[集中、意图、努力]、nosco[认识、知道]、perc ip io[感 

知、领悟]和 ra tio[理性]。

“诸 天 是 一 位 可 感 知 的 （perceptible) 神 ，管 理 一 切 兴 衰 由 曰 月  

定 夺 的 物 体 。 但 是 它 们 的 造 者 —— 神—— 本 身 就 是 诸 天 、灵 魂 本  

身 与 世 间 存 在 的 万 物 的 统 治 者 。 一 种 连 续 的 影 响 力 从 这 万 有 、这 

受 同 一 位 神 统 治 的 万 有 而 来 ，贯 穿 世 界 ，贯 穿 整 个 自 然 中 的 诸 般 种  

类 、诸 般 形 式 。 神 将 物 质 制 成 有 诸 般 形 态 的 形 态 的 容 器 ，但 是自然  

用 四 元 素 塑 造 有 形 态 的 物 质 ，致 使 万 物 远 及 上 天 ，好 让 它 们 在 神 看  

来 是 赏 心 悦 目 的 。”

兴衰由日月定夺：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5节，卷十一 

第 7 节;G riffith s,《马都拉的阿普列尤斯:伊西斯之书》，页 112。

诸 天 ... 的 万 物 ：Ferguson(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3 9 6 )认 为 这 里 的 caelum[天]是恒星天球；关十 kosmos，见《赫耳墨 

斯 集 》卷 四 第丨- 2 节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第 2 、6 节 。

从 这 万 有 ： Scott，《赫耳墨斯集》，卷H ，页 22，解释说 supra-

d ic tis... omnibus 指代天体；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2 9 9 ,译作 tous ces corps celestes[所有这些天体]〇

诸般形态...有形态：关于“形态”和 species,见上文第2 节

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299、360,注31,其 

中解释说 forme sensible[可感知的形态]和genus的关系与个体和 

genus的关系一样。

[4]“然 而 ，所 有 依 赖 于 上 界 的 事 物 ，依 照 我 将 要 解 释 的 方 法 ， 

被 划 分 为 各 种 形 式 。 万 物 的 形 式 各 从 其 类 ，因 此 种 类 是 整 体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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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赖 于 ：关于 p enden tia以及它和arta6 之间的联系，见《赫耳 

墨斯集》卷九第9 节，卷十第14节；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60，注 34 ;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4;卷四 

F ,页 396。

划 分 … … 各 从 其 类 ：上文第2 节关于“形态”的注释。

因 此 ，诸 神 组 成 的 种 类 会 从 自 身 产 生 诸 神 的 形 态 。 精 灵 组 成  

的 种 类 ，和 由 人 类 、或 类 似 地 由 鸟 类 和 世 上 万 物 组 成 的 种 类 一 样 ， 

繁 殖 出 与 自 身 相 似 的 形 态 。 还 有 另 一 种 活 物 ，没 有 灵 魂 ，但不缺少  

感 觉 ；因 此 它 为 了 良 善 的 遭 遇 而 感 到 喜 悦 ，因 为 敌 意 而 受 到 伤 害 、 

变 得 脆 弱 。 我 说 的 是 所 有 那 些 根 茎 未 受 损 伤 时 在 地 里 活 过 来 的 事  

物 ；它 们 的 形 态 分 散在地上 各 处 。 天 本 身 充 满 神 。

与 自 身 相 似 的 ： sui similes是 编 者 对 suis similes做 出 的 修 改 ； 

s u i既 可 以 是 单 数 也 可 以 是 复 数 ； Nock ami Festugifcre，《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二 ，页 300,译 作  les individus qui leur sont semblables[和它

们相像的个体]。

另 一 种 活 物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5认为,这另一 

种 anim alis[活物]由植物组成;植物没有灵魂但是有感觉的概念 

结合了柏拉图主义和廊下派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此处的 animal 

及 anim alis(比较希腊语本中的z5on)通常译作“活物”，不过见第6 

及 21节，其中 a n im a lis译作“有灵魂的”更佳。

然 而 ，前 文 所 说 的 种 类 栖 居 在 属 于 它 的 形 态 的 场 所 ，所有这些  

事 物 的 形 态 都 是 不 朽 的 。 既 然 形 态 是 种 类 的 一 部 分 ，正 如 人 类 是



402 赫耳墨斯秘籍

人 性 的 一 部 分 ，那 它 就 必 须 因 袭 它 种 类 的 性 质 。 由 此 ，虽然各个种  

类 都 是 不 朽 的 ，但 是 各 个 形 态 却 恰 恰 并 非 都 是 不 朽 的 。 至 于 神 性 ， 

它 的 种 类 和 形 态 都 是 不 死 的 。

前文... 不朽的：关于本句及其语境，Festu批 r e 写到（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0、360，注 36;比较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7，卷四 F ，397 )，“整个文段十分混乱，我 

怀疑作者自己是否理解他在说什么”。主要问题在于“前文所说

的种类”（supradicta... genera)的指涉，还有 spec ies的含义，本句

中的两次出现被Festugifere译作 genres[类别]和 ind iv idus[个体],

他在第一处指出 / ‘ specierum...显然是对 gen6n 或取 genSn之意

的 eid6n 的误译，而非 idea i(或 e idg) ”。

既然……的性质：上文第2 节，关于“形态”的注释。

丰 饶 的 诞 生 力 保 留 了 其 他 事 物 的 种 类 ，即 使 形 式 消 亡 ，种类也  

依 然 恒 久 。 因 此 ，存 在 必 朽 的 形 式 ，〈但 不 存 在 必 朽 的 种 类 ，〉因此 

人 类 必 朽 ，而 人 性 不 朽 。”

诞生：这一词组及其同义词的原文通常是rmscor及其衍生词 

(这 里 是 nascendi),即拉丁语中的 gignomai以及相关词汇的 

同义词。

保 留 …… 消亡： 虽 然 拉 丁 语 中 这 两 处 的 复 数 主 语

( genera... occidant....servaptur)都要求使用复数动词，但是

Nock(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78-279、300、 

360，注 7;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8;《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节）将两个动词都处理为单数，说明这种反常现象源自希腊语语 

法—— 中性复数主语使用单数动词—— 不过抄本写做servamur。

〈但不存在必朽的种类 ， 〉 ： Nock插 入 genera non sunt; 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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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0。

[5]“但 是 ，各 个 种 类 的 形 态 与 各 个 种 类 相 互 组 合 ；有 些 从 前  

就 被 造 出 了 ；有 些 由 被 造 者 造 出 。 由 诸 神 、或 精 灵 、或 人 类 所 造 的 ， 

都 是 与 它 们 的 种 类 十 分 相 似 的 形 态 。 少 了 神 圣 的 赞 同 ，物 体 就 不  

可 能 被 塑 形 ，少 了 精 灵 的 帮 助 ，形 态 就 〈不 可 能 〉被 表 征 ，少 了 人  

类 ，无 灵 魂 之 物 就 不 能 开 始 并 延 续 。

有些... 继续：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0,注 38-39,同意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9-30,认为本 

段出现在这里并不是十分适合，S co tt认为它是注释。 Festugifere 

将 inan im alia[无灵魂的生物；比较第4、6节]解释为植物生命，但 

是 S co tt认为它们是房屋、雕像之类无生命的人造物。

因 此 ，每 个 偶 然 从 它 们 的 种 类 坠 落 到 某 种 形 态 中 的 精 灵 ，由于 

与 某 个 神 圣 种 类 的 某 种 形 式 相 联 结 ，故 而 出 于 相 似 性 和 关 联 性 ，被 

认 作 与 神 相 像 。 但 是 那 些 在 形 态 上 保 持 了 种 类 的 性 质 的 精 灵 被 称  

作 是 对 人 类 友 善 的 。

某种形态中... 神圣种类：Nock and Festugifcre，《赫浑墨斯

集》，卷二，页 301、361，注 40,依 照 W . K ro l l,将和 ge n e ris对应的 

alicuius 读作和 speciei 对应的 alicu i [有 些 ]，将 alicu i speciei 

generis 译作 avec un ind iv idu du genre d iv in[和一•个神性类别的个 

体]，不过他也将spec ies同 deluentes in spec iem中的genos联系在 

了一■起，译作 d6boucher dans un autre genre [在另一类别中展开]。 

见上文第2 节，关于“形态”的注释。

对 于 人 类 而 言 ，规 则 类 似 ，但 更 宽 泛 。 人 类 的 形 态 具 有 多 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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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而 且 多 样 ：它 由 刚 刚 描 述 的 与 〈高 级 形 态 〉之 间 的 关 联 而 来 ，与 

其 他 各 个 形 态 构 成 许 多 联 结 ，而 且 出 于 必 然 性 ，几 乎 与 任 何 事 物 构  

成 联 结 。

规则：和希腊语本中的 lo g o s类似，r a t io 在《阿斯克勒庇俄 

斯》中的4 4次出现需要多种译法。此处的 ra t io被编者从上句的 

amantes hom inum[对人类友善的]和daemones [精灵]中间移到这 

里，其中 q u a lita te前的 i n 是依照W . K r o l l对抄本中 s u n t所做的校 

订:关于讨论ph ilanthr5p o i[对人类友善的]的精灵的文本，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1、361，注 41。

刚 刚 ... 形态〉：拉丁语文本仅写做praedictae,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31 - 3 2 将 p ra e d ic ta e省略，但 是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1将它保留，认为其中暗含 

的指称是 specie i,如果和上文一样，认为 species代表 genos,则译 

作 a v e c 〈le genre〉qu’on a d i[与前文所说的〈类别〉];比较第2 节 

关于“形态”的注释。

因 此 ，在 神 圣 的 虔 敬 中 将 自 己 与 诸 神 相 结 合 的 人 ，凭借将他与  

诸 神 结 合 的 心 灵 ，几 乎 到 达 神 性 。 同 精 灵 们 结 合 了 的 ，则 到 达 精 灵  

们 的 境 况 。 对 种 类 的 中 庸 状 态 保 持 满 意 的 态 度 是 人 之 常 情 ，众人  

的 其 他 形 态 将 与 他 们 将 自 身 与 其 形 态 邻 接 的 那 些 种 类 类 似 。”

心 灵 ....神 性 ：关于 nous、gn6s is 和神圣化，见上文《赫耳墨

斯集》卷 一 第 1、26节 ，卷四第 3 节，卷 十 第 9 - 1 0 节，卷十二 

第6 节。

精 灵 们 .... 达 到 ：属格 daem onum出现在accedit[达到]的宾

语宾格daemonas应当出现的地方，但是在希腊语类似的结构中使 

用属格应当无误;上文《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1节;Scott,《赫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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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集》，卷三，页 33;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01。

[ 6 ]“因 此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一 位 人 类 就 是 一 个 伟 大 的 奇 迹 ， 

活 物 应 当 受 崇 拜 、受 尊 敬 ：因 为 他 变 他 的 本 质 为 神 的 〈本 质 > ,仿若  

他 是 一 位 神 ；他 知 道 精 灵 的 种 类 ，仿 佛 他 自 认 源 出 其 间 ；他 蔑 视 他  

的 一 部 分 —— 即 人 类 本 质 —— ，信 任 他 的 另 一 部 分 —— 即 神 圣 性 。 

作 为 混 合 物 的 人 类 本 质 要 幸 福 得 多 ！

因此……幸福得多：Festugifcre(《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二，页 87-89)将本节同《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9-2 0节 

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财emora6^ia ) 1.4.11-18中人类天神般 

的崇高庄严进行了比较，Ferguson( S 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 

页 397-398)则将它与《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 

44-4 6节进行了对比；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页 

16、49,引用一处来自埃及的呼应之处。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35,认为这里隐含的对比发生在人类和精灵的本性之间，而 

hL人类具有的那种更加幸福的状态和《赫耳墨斯集》其他地方所 

说的拥有身体(embcxliment)是一种灾难的观点相反；同见:《赫耳 

墨斯集》卷八第5 节，卷十第24-25节，卷十二第20节;下文第8、 

11、14、22-23节 ；《亚美尼亚语定义》，8.7、9.6; Norden，《未识之 

神》，页 25-26 ;V a n Moora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 

页 17-18〇

他 凭 借 同 类 的 神 圣 性 与 诸 神 联 结 ，并 且 向 内 蔑 视 他 地 上 的 部  

分 。 他 用 喜 爱 的 约 束 将 其 他 各 〈部 分 〉紧 紧 拉 向 他 ，承 认 他 与 它 们  

之 间 由 天 意 定 下 的 关 系 。 他 仰 望 上 天 。 他 身 处 中 庸 状 态 中 较 为 幸  

福 的 位 置 ，以 使 他 可 以 珍 爱 位 于 他 下 方 的 、并 且 被 位 于 他 上 方 的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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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 他 培 育 土 ；他 轻 巧 地 混 入 诸 元 素 中 ；他 以 心 灵 之 敏 锐 探 测 大 海  

的 深 度 。 他 被 允 许 一 切 ：天 看 来 并 不 太 高 ，因 为 他 以 聪 敏 的 思 维 度  

量 它 ，仿 若 它 在 近 前 。 朦 胧 的 气 不 会 模 糊 他 思 维 的 专 注 ；厚重的土  

不 会 妨 碍 他 的 工 作 ；渊 深 的 水 不 会 阻 挡 他 高 贵 的 视 界 。 他 是 一 切 ， 

且 无 处 不 在 。”

向内蔑视……部分：赫耳墨斯主义对人类尊严的赞扬仅限于 

人类境况的身体层面;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8-19节。

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希腊语 anankaios类似，拉丁语 ne-

cessarium---这里译作“关系”---- 可以表75联系或者必要性；

Festugifere译作 auxquels i l se sait l i6[与之相连]，并提出第5 节第 

三 句 中 也 可 作 为 按 照 第 二 种 含 义 翻 译 的 依 据 ；Nock and 

Festu胂 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1、361，注 46。

轻巧地混入：Festugifcre 将 dementis velocitate miscetur 译作 i l  

se m6le aux 6l6ments par 】a vitesse de la pens6e[它凭借思维的速度 

混入诸兀素中]，将 ve lo c ita te和下一个同组acumine m entis[他心 

灵之敏锐]连在一起：Nock ami Fesl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 0 2 、 3 6 2 ,注 4 8 ;《三倍伟大者赫珲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7 5 、 1 4 5;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 9 8。

“所 有 这 些 种 类 之 中 ，有 灵 魂 者 的 根 系 从 上 至 下 延 伸 ，但是无  

灵 魂 的 活 物 长 在 从 下 至 上 生 长 的 根 系 的 枝 头 。 有 些 事 物 由 复 合 食  

物 给 养 ，另 一 些 由 简 单 食 物 〈给 养 〉。 食 物 有 两 种 类 型 ：一 种 给 灵  

魂 ，另 一 种 给 身 体 —— 活 物 由 这 两 种 物 质 构 成 。 灵 魂 食 用 着 世 界  

永 不 止 息 的 扰 动 „身 体 凭 借 水 和 土 而 生 长 ，〈水 和 土 是 〉低 级 世 界  

的 食 物 。

有灵魂者... 无灵魂：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书 407

F ,页374、395)认为pneum a是“从高处”延伸下来的根。关于植物 

没有灵魂的说法，见上文第4 - 5节，以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62,注 49-50，还有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36-37,两处都引用了《蒂迈欧》90A 中 的 p h u to n…… 

oumnionl；属天的自然生长物]，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八第11节 

中的“在天之上的植物—— 我们的灵魂”。

复合食物：“复合”原文为 dup lic ibus,与 s im p lic ib u s相对，但 

是 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页 302译作 de deux

sortes... d’une seule sorte[属于两个种类....属于一个种类];问

见:下文第7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37-38,卷 四 F ， 

页 399。

一种给灵魂：“灵魂”通常用于翻译 anim a，对应希腊语的 

psu(:h e; Reitzenstein( 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页 

303)将这里的a n im i校订为anim ae,不过关于取“灵魂”之意的an­

im us, 见 P . G. W . Glare 编，《牛津拉丁语词典》， “animus”词条， 1。 

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页 50,引用了一处说明灵魂 

和身体给养之间不同点的“来自埃及的直接呼应指出”。

世界...扰动：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3、362,注51,将这里的m und i[世界]译作c ie l[天]，但是见上文 

第 2、3节;这里和其他地方的“扰动”原文是 agitati〇、agit〇等等， 

Fergus〇n (Sc〇u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359)认为这个词指代 

“维持生命存在的天空的永恒运动”。

充 斥 万 有 的 吹 息 同 万 物 混 合 ，赋 予 万 物 生 机 。 知 觉 为 人 类 增  

添 了 理 解力：只 有 这 被 允 诺 给 人 性 的 第 五 部 分 来 自 以 太 。 一切活  

物 之 中 ，只 有 人 类 配 备 知 觉 ，受 它 提 升 ，被 它 抬 高 ，以 理 解 神 圣 的 计  

划 。 不 过 我 想 起 来 了 ，我 要 说 一 说 关 于 知 觉 的 〈内容 所 以 不 一  

会 儿 我 也 将 向 你 把 它 讲 述 。 这 是 一 个 宏 大 的 题 材 ，并 且 十 分 神 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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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亚 于 关 于 神 圣 性 本 身 的 叙 述 。”

“不 过 现 在 让 我 向 你 把 我 已 开 始 了 的 〈内容〉叙 述 完 毕 吧 。

充斥...吹息：拉丁语 s p ir itu s背后的希腊语词汇是pneuma

[吹息]，相关内容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三，页 37-38。

知觉……以太：关于取“知觉”之意的 serums,见上文第3 节， 

关 于 逍 遥 学 派 认 为 psuchf1 或 n o u s 的 物 质 基 础 是 精 髓  

(quintessence)而非四兀素的说法的来源，见 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三，页 38-42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3, 

注 53-54;比较《亚美尼亚语定义》，11.6;\1油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 4〇5。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3,倾向 so la[仅、只 ]而非 s o li,后者是 S«m 的读法（卷一，页 

296-297)，同 hom in i[人性]对应，译作“仅赋予人性”。

不一会儿：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64, 

注 57,认为这里指的是第16和 3 2节；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 

卷= ，页 42-43。

[7]最 开 始 ，我 说 起 只 有 人 类 才 完 全 享 有 的 与 诸 神 的 联 结 ，这 

是 由 于 诸 神 尊 重 他 们 —— 那 些 人 类 得 到 了 这 么 大 的 幸 福 ，他 们 领  

悟 理 解 力 的 神 圣 知 觉 ，仅 存 在 神 和 人 类 的 理 解 力 之 中 的 更 神 圣 的  

知 觉 。”

“所 有 众 人 之 中 的 直 觉 不 都 是 同 一 形 态 的 吗 ，三 倍 伟 大 者 ？”

“并 非 所 有 人 都 获 得 了 真 正 的 理 解 力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 他 

们 受 了 欺 骗 ，在 匆 忙 的 冲 动 下 ，不 做 应 有 的 理 性 思 考 ，反 而 追 求 一  

个 形 象 ，〈这 形 象 〉在 他 们 的 心 灵 中 创 生 恶 意 ，将 最 好 的 活 物 变 为  

举 止 残 忍 的 兽 性 本 质 。 我 谈 论 吹 息 时 ，会 做 出 关 于 知 觉 和 相 关 话  

题 的 完 整 叙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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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联结：con iunc tio[联结]的主题在上文第1 和 5

节 中 出 现 过 ；比 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二 ，页 

3 6 4 ,注 5 9。

所有. 三 倍 伟 大 者 ：《赫耳墨斯集》其他部分提出过类似 

的问题:《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2节，卷四第3 节,卷十第23节；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4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64,注 61。

他们的心灵中：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二 ，页 

3 0 3 、364,注  64,将 in mentibus 译作 dans les Smes[在诸 灵 魂 中];上 

文第3、5节 。

谈论吹息时：关于 sp ir itu s[吹息]的讨论出现在下文第 16 

节；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 6 4 , 注 6 5 ;上文 

第 6 节。

‘‘人 类 是 唯 一 一 种 双 重 的 活 物 ：他 的 一 部 分 是 简 单 的 ，希 腊 人  

称 之 为 ousiddes [ 精 髓 的 ]，我 们 称 之 为 一 种 与 神 圣 性 相 似 的 形 式 。 

希 腊 人 称 之 为 hulikos[ 物 质 的 ] ，我 们 称 之 为 ‘地 上 的 ’，它 是 四 重  

的。 我 们 已 将 其 称 作 神 圣 部 分 的 遮 盖 的 那 种 人 类 之 中 的 物 体 由 它

造 出 ；它 遮 盖 纯 洁 心 灵 的 神 圣 性 ，〈纯 洁 心 灵 〉仅 与 相 似 者 ---- 純

洁 心 灵 的 思 想 —— 共 处 ，同 它 自 己 相 安 ，仿 若 受 到 物 体 之 墙  

的 庇 护 。”

人类是... ousiSdgs[精髓的]: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4,引用《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5节，其中和 dup lex[双重]对应的 

形容词是d ip loos，虽然也可以像上文第6 节一样写成“复合事 

物”；对于 homo dup lex[双重人类]的其他说法，同见下文第7 节， 

还有 Van M 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18-19 

的评论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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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的ousiddes[精髓的]和F 文的 hu likos[物质的]是希 

腊语;关于“人之精髓”及 〇uSi6d6S 的其他用法，见:《赫耳墨斯集》 

卷一第15节,卷二第5 节，卷九第1、5节 ，卷十三第14节；《阿斯 

克勒庇俄斯》第 19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44 ;Nodc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4,注 67、69;《三倍伟大者赫 

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420。对于拉丁语本中其他未译并直接抄录了的希腊语词汇，见下 

文第 8、10、12、丨 4、17、丨 9、39 和 40 节的 ousiSdes [精髓 ] 、kosmos [秩 

序宇宙 ] 、arithmStike [算数 ]、hu l6 [物质 ] 、HaidSs [不可见者]、 

ousia[精髓]、ousiarchf.s[精髓之源]、Pantomorphos[具诸形态者]、 

Hcimarmene[命运];同见上文题解。

与神圣性相似的：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4 5指出， 

《创世记》1 :26在《旧约》的犹太和基督教读者之外亦有受众，但 

是他同样给出了诸如《斐德若》95C 之类的柏拉图主义素材，同时 

指出有些异教徒如凯尔苏斯（Celsus)，拒斥人类是依上帝的形象 

而造的想法;上文第6 节;下文第10-1丨节；R. J. H offm ann,《凯尔 

苏斯〈论真正的教义〉》，页丨〇3„

hu likos... 四重的：“地上的”一词原文为mundanum，相关内

容见上文第2 节;人类的物质部分是quadruples[四重的],因为南 

四种元素:上文第6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45-46 ; Nock 

and Fu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4，注 68; Gersh,《中期柏 

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81。

“那 么 ，三 倍 伟 大 者 ，人 类 为 何 应 当 置 身 世 界 之 中 呢 ？ 他们为  

何 不 生 活 在 神 所 在 的 领 域 的 至 高 幸 福 中 呢 ？”

“你 问 得 对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 诚 然 ，我 们 恳 求 神 允 诺 我 们 力  

量 ，好 为 它 寻 得 缘 由 。 虽 然 一 切 取 决 于 神 的 意 愿 ，但 是 有 关 万 有 之  

巅 的 事 情 尤 其 如 此 ，我 们 当 前 的 探 寻 就 是 在 寻 找 万 有 的 缘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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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4,将 

in m undo译作 dans la matifere[在物质中];上文第2 节;《三倍伟大 

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63。

[8]“那么，听着，阿斯克勒庇俄斯。 当万物的主和塑造 

耆—— 我们正确地称之为神—— 在自身之后造了一位可看到、可 

感觉到的神（我称这第二位神为可感知的，不是因为他感知，而是 

因为他影响所有看到他的人的感觉；我们以后再讨论他是否有感 

觉），而后，将这神造为他的第一个产物、紧随他之后，他看它是美 

的，因为它完全充满万物的善，他爱着作为他自身神圣性的子嗣的 

它。那么，他如此伟大、如此良善，以至于他想要有另一位来钦慕 

他从自身造出的那位，他立即造了人类，他的理性和注意力的 

模仿者。

当……子 嗣 的 它：拉克坦提乌斯将他的底本称作 Logos 

teleios[完美论说]，在《神圣原理》4.6.4中用希腊语引用了这一长 

句，以证明赫耳墨斯认同先知及女预言家的说法，同意认为至高的 

神有一位儿子。同样的希腊语本出现在在伪安提姆斯，《致狄奥

多尔----关于圣教会}( To Theodore on the Holy C hurch) ，10-11，

S co tt基于内部证据将其追溯到公元4 世纪中期，即真正的尼科米 

底亚（Nicom edia)主教安提姆斯死后半个世纪。S co tt将本段追索 

到《蒂迈欧》29E- 31B 、37C 、92C ，并且同《创世记》1进行了对比。 

他同样注意到它在锡耶纳大教堂（Cathedral of Siena) ( 1488)著名 

的地面绘両中出现,其中赫耳墨斯与十位女预言家一起出现。

见:上文题解;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2,卷三，页 46- 

48,卷四，页 15-16、155、158-159;Frances A _ Yates,《焦尔达诺. 

布鲁谋和赫耳墨斯主义传统》，页 42-43 ;Paolo Siniscalco,《三倍伟 

大者赫耳墨斯，基督教天启的多神教预言家》，页 114-116; Ma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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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55。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05,依 照 Rohde,将抄本中的 qUO订正为 quom 

[当]，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中连词 c u m 的罕见形式，对应拉克坦 

提乌斯的e p e i和伪安提姆斯的e t i;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298-299，卷四，页 15、158，依照0〇丨(11«1(^1'，提出 quoniam。

我们以后再讨论：s™ t 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46 - 47,在 

《赫耳墨斯集》卷九第6 节中找到了对这一承诺的回应，其中说到 

“秩序宇宙中的唯一感受和理解”，并且观察到第九卷的首句将它 

自己形容为“完美论说”即 Logos te ld o s[完美论说]的“后续”。因 

此 S co tt总结称，第8 节括号中的内容一定是在《赫邛墨斯集》卷九 

成文后插人的；同见Nock an(丨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84-285、365,注 72;比较Z ie lin s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335。

是美的……另一位：Scott,《赫耳墨斯集》，卷=_，页47-48,在 

《七十十圣经译本•创世记》丨：4、8、10、12、18、21、25、31，《̂ e n h〇 

theos to phr>s hoti kalon [神看光是好的]之类词语的语境中解读 

visusque ei p u lch w [他看它是美的];“子嗣”原文是partum，由 par- 

tem( Nock and Fcstugifcre，《赫 Ef 壤斯集》，卷二，页 305)校 来，

拉克坦提乌斯和伪安提姆斯中的U>k〇n 印证了这种校订方式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丨6、丨58);“有”是 esse，W . K r o l l和 

N o c k倾向于 esse而非抄本中的esset;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12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7 节；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65,注 73。

意愿...成就：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65，注 76,引用《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 节：“神的活动（energeia ) 

是意愿（the lfis is) ”，卷十二第19节：“你的意旨（bou le) 由你而 

来”。对于 A lb in u s文中的神之意愿，见 D illo n,《中期柏拉图主义 

者》，页 284，注2，他引用了柏拉图《法义》967A 。同见《三倍伟大 

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59,关于埃及的素材，见 Iv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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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页 49,及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 292,同《赫耳墨斯集》卷一第8 节。

神的意愿本身就是完美的成就，因为他的意愿和成就在同一 

个时刻完成。神将人族〈造成了〉〇USi6d e s[精髓的]，并且注意到 

他除非被物质的包裹物遮盖，否则就不能照管万物，便用物体的栖 

所遮盖他，号令所有人类皆当如此，并将这两种本质以正确的比例 

混合、组合为一。因此，神以灵魂的本质和身体的〈本质〉、从永恒 

者和必朽者塑造了人类，换言之，为了让这样塑造出来的活物可以 

在赞叹并崇拜天上的生物、照料并统治地上的生物的同时自证配 

得上它的两种开端。”

〈造得〉...所遮盖： Nock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05)依照 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00，卷三， 

页49)用 fecisset[造成了]填补了一处脱漏。ousiSdes见上文第7 

节。Festugifcre(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5、 

365,注 77)将 mundano integimento[物质的包袠物」译作 enveloppe 

m a th ie lle[物质的包裹物]，指出《阿斯克勒庇俄斯》在这里对别处 

用大相径庭的态度对待的一些问题展现了积极的态度;上文第2 

节;《赫耳墨斯集》卷十第13、17-18节;Festugifere,《赫耳墨斯教及 

异教秘仪》，页 78;《=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36、 

74-76; 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83-384。

号令……统治：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23; Mah6,《上 

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15)将本段同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原 

理》7_13_3中的希腊语片段联系在一起，不过 F erguson(卷四 F ,页 

483_484)引述《赫耳墨斯集》卷十四第4 节；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14;“崇拜”对应 adw are,是 N o c k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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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hde对抄本中的 o ra re做出的修改；“照料”为 in c o le re赋予了 

c o le re的含义，并非普通的“栖息”的含义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06、366,注79-80;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50; Norden，《未识之神》，页 96 - 97;《赫耳墨斯集》卷四 

第2 节。

“方才谈论必朽之物时，我并不是想要谈论水和土，即自然使 

之臣服于人类的四元素中的两种，而是〈谈论〉人类如何看待那些 

元素或者它们之中—— 农业、牧业、建筑、港口、航海、社交、相互交 

换—— 存在的人类之间或人性与水、土构成的世界的诸部分之间 

的最强纽带u 对艺术和科学的学习和使用可维系这世界的地上的 

部分；神意愿如此：世界若没有它们，便不完整。必然性依神的喜 

好而生；结果随他的意愿而来。不可以认为受神认同的某物会变 

得于他而言不可认同，因为他应当早就已经知道他会认同、并注定 

被他认同了。”

农业……艺术和科学：上文第6 节，关于“因此”的注释。

[9] “但是我注意到，阿斯克勒庇俄斯，心灵的迫切欲望促使 

你学习人类如何珍爱上天（或其中的事物）、如何向其致敬。那么 

听着吧，阿斯克勒庇俄斯。珍爱天上的神和上天包含的一切，仅意 

味着一件事情：始终如一地勤勉服侍。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活 

物—— 不论神圣的还是〈必朽的〉—— 做过这种服侍。天和天上 

的生物喜爱来自人类的赞叹、崇拜、赞扬和服侍。

除了……〈必朽的 > : 如 S co tt所说，《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 

节和卷十三第15节反驳了关于人类崇拜的独特性的论断。依照 

W . Kroll,Nock 补上了抄本中的 m orta lium ;N ock and Festugif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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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7。

至高的神明明智地将缪斯的合唱团遣往下界，惟恐地上的世 

界缺少甜美的旋律，并且从而显得没有那么开化；相反，伴着有配 

乐的歌曲，人类赞扬并歌颂那独自即是万有、是万有之父的他，因 

此，得益于他们对上天的赞扬，大地不曾缺少和谐的魅力。

谬斯：Carcopino (《罗马多神教时期的密教一面》，页 277 - 

283)引用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 apella)2.125,坚持 

认为 EutA rp e 是赫耳墨斯主义中特殊的缪斯，并且认为她名字中 

间的音节可能象征着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的三重赐福，同《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31节。

这些人类之中的极少数被赋予了纯洁的心灵，被分配了仰望 

上天的光荣使命。但是那些〈以〉较低级的理解能力落后的〈人〉， 

在身体的重压之下，由于他们的本质是双重混合的，从而被指派照 

管诸元素和这些低级物体。那么，人类是一种活物，但仍然是部分 

必朽的；的确，必朽性丰富了他，他的组成方式或许更适宜、更胜任 

某种意图。倘若他不是由两种物质造出的，他就不会能够保有它 

们二者，因此他由二者形成，以照管大地、同时珍爱神性。”

纯法心灵...落后的：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07，将 pura m e n te译作 fime pure [纯洁灵魂]，但是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93; M oreschin i,《晚古时期及文艺复 

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页 88-93;以及上 

文第 3、5、7节 。N o c k将抄本中的 in te rio re m校订为 in feriorem[较 

低级的]，并在前面插人 in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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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阿斯克勒庇俄斯，我想让你领悟下列理论，不仅要通过 

思索的专注，而且还要带有饱满的态度。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理论 

难以相信，但是更神圣的心灵应当认为它是合理且真实的。现在 

让我开始吧。”

下 列 理 论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8 

将 rationem vero tractatus istius 译作 Quant au sujet que je vais tra ile r 

maintenant [对于我现在要谈论的话题]，如 Ferguson所说（Scot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401)，标志着新一篇文章的起点，这篇 

文章的结尾是第14节的第三句；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2 

节，关于 paradosLs的注释；比较《阿斯克勒庇俄斯》题解，第 1、16、 

19、20、27、33、37 节。

“永恒之主是第一位神，世界是第二位，人类是第三位。神是 

世界和世间万物的造者，和人类一起统治万物，〈人类〉统治复合 

事物。人类负责这一切—— 他的专注力应当这样使用—— 使得他 

与世界为彼此增添光华；出于人类的神圣的组成方式，将他称为良 

好有序的世界是正确的，尽管希腊语的kosm os[秩序宇宙]会更加 

恰当。

永 恒 之 主 是 第 一位神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 0 8 ,将 aete.rnitatis dominus deus 译作 Dieu， maltre de

l，6tem it6[神，永恒之主]，然而比较页366,注 8 8和《三倍伟大者赫 

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68。

复合事物：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8 

将 conpositi 译作丨e monde form6 Dieu [神创世界]。

增 添 光 华 … … 是 正 确 的 ：拉丁语文本没有“有序的”一词，但 

是在这一语境中将m undus和 kosm os进行比较的时候，拉 *1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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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明确指出k〇sm〇s 的众多含义会导致双关用法和语义模糊，相关 

内容见:《赫耳墨斯集》卷四第1 - 2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6,注 90-91;《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93-94,卷三，页 74;S cott,《赫 

耳墨斯集》，卷三，页 54;GerSh ，《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 

义》，卷一，页 396-397。

人类的神圣组成方式：将 o m n is读 作 homonis [人类的]，同 

N o c k和更早的编辑者；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08。

人类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因此，他留心注意他起到的作用、以 

及何物于他有用；同样，他认清他该为什么效力，致神以最崇高的 

感谢和赞颂，崇敬他的形象，但是不会忘记他也是神的第二形象， 

神有两个形象，世界和人类。

人类了解……崇敬：对世界的了解引领人性更加接近上帝： 

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八第5 节，卷十第9 - 10节，卷十三第9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6,注 92-93;N ock, 

《赫耳墨斯秘籍中的驳论体裁》，页 27 ;V an M oorsel,《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24-27。

他的形象……两个形象：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55) 

写到，“如果人是宇宙的形象（image)，宇宙是上帝的形象,那么人 

类就必然是上帝的‘第二重形象’ ”，他引用《赫耳墨斯集》卷五第 

2 节，卷八第2 节，卷十一第15节，卷十二第15节；比较上文第7 

节;下文第1 1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7，注 94-95; M oreschin i,《晚古时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 

献中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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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人类是一种完整的构造，但是使他神圣的部分却恰 

好使他似乎可以升到天上，仿佛〈他〉来自更高级的元素—— 灵魂 

和知觉、吹息和理性。

灵魂和知觉...水和气：依照 S c o tt和 Ferguson所做的类似

的增补，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08，在 aqua 

[水]前插人 et terra[和土]。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402-403)给出本节以及后面几节中四组物质事物和非物质 

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它们整体形容为“特别的赫耳墨斯主义 

背景下的微观世界理论”。这里的译文中出现的四组是：

一 、 灵 魂 、知 觉 、吹 息 、理 性 （311;11^、36118118外池113、似1丨0);

二、 火、土、水、气（ig n is、te rra、aqua、agr) ;

二-、手、脚、其他身体部分（manus、pedes、alia corporis mem- 

b ra);

四、思维、知觉、记忆、远见（311丨01118，86118118,11̂ 11101̂ ,卩1'(̂ -

dentia) ；

Ferguson将这里出现的第一个 se n su s和 n o u s联系在一起，但 

是将第二个se n su s和 a is tte s is[感觉]联系在一起，他的解析基于 

斐洛《论〈创世记〉》（（W w io/w on Gene仏）3.5、4.3,以及《谁是继承 

者》 （ w t/ie //efr) 125- 132。问见：Nock and Festugi色r 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67，注 96-97;《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7 节，卷十 

二第21节，卷十三第7-12节。词组“他的物质部分”原文为parte 

vero m undana;见上文第2 节。

但是他的物质部分—— 由火〈和土，〉水和气组成—— 继续固 

着在地面，是一位必朽者，惟恐他弃其职责的要求为空洞虚无而不 

顾C3 因此，人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另一部分是必朽的，居住在身 

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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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于他—— 也就是对于人类—— 而言，对于他各部分 

的综合而言，终极的标准是虔敬，善随之而来。只有受到轻蔑之美 

德的巩固，善才可被视为完美，〈轻蔑之美德〉拒斥对任何陌生事 

物的爱欲。任何出于身体的爱欲而拥有的地上的所有物，都不是 

他神圣亲缘的任何部分与生俱来的。用‘所有物’之名称呼这些 

事物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并不是诞生时就和我们一起，而是后来才 

被我们拥有，因此我们用‘所有物’之名称呼它们。那么，每个这 

样的事物，甚至就连身体，都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我们既应当蔑 

视我们渴望的事物，也应当〈蔑视〉我们之中渴念之恶德的源泉。

综合...标准：Einarson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367,注 98)提出，词组 tnensura eius u丨r iu s q u e中的最 

后两个词可能代表 tou suriamphoterou，Feslugifere(同上）把 mensura 

和 kan6n [界尺、标准]联系在一起，但是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56)提出使用“取 summetria[比例]或 harm onia[和谐]之意” 

的 m e tro n[测度、标 准 ]一 词 ，“即两部分彼此之间……适当 

的比例。”

轻蔑……巩固：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 节，及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8,注 99。

称这些...称呼它们：有些编者删除两处 possessionum no-

mine nuncupantur[用所有物之名称呼]中的一处。Festugibre( Nock 

and F estug ib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9、368,注 100)认为，作 

者心中所想是由 p o s t和 s id o 构 建 的 possessio的辞源，但是 

possideo 来自 potis 和 sedeo[坐 ] ，possido [抓取、获取]来自 potis 和 

sido [坐下];《牛津拉丁语词典》，“ possideo” “ possido”词条。

甚至就连身体：上文第 6-7、10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18-1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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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意图引导我认为，人类注定只有从这种意义而言是 

〈人类〉：即通过思索神性，他应当唾弃并蔑视出于保有低级世界 

的需求而与他连结的必朽部分。那么为了使人类的两部分都尽其 

所能，要注意他的各部分均由四种元素组成：双手双脚和其他身体 

部分服侍低级的或地上的世界；通过思维、知觉、记忆和远见的四 

种官能，他知晓一切神圣事物，并仰望它们。因此，人类谨慎地寻 

找，在事物中搜寻变化、性质、作用和数量，可是，因为身体沉重，而 

且过度的恶德减慢了他〈的速度〉，所以他无法正确分辨它们本质 

的真正起因。

论 证 的 意 图 ：Rose，《对〈赫耳墨斯集〉卷一至卷二的评论》， 

页 103,推测 rationis in ten tio[论证的目的]也许代表 logou taxis[理 

论的秩序],可能和 tasis[力量、强度]发生了混淆。

〈人类〉...需求：hom o在文中仅出现一次，但是见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09、368,注 103;N o c k和其他 

编者将抄本中的 in le r io r is读作 in fe rio ris[低级的];上文第1节关 

于“四位人子”的注释及《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2节关于 anthrtpos 

的注释。

双手……远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58,认为本句 

是对误从上文第10节移来的材料所做的详细说明；Nock and 

Festugifcre，《赫i f 墨斯集》，卷—,页 368,注 104。

谨慎地寻找：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0、368,注 105,将 suspiciosa indagatione 译作 scrute avec une 

in q u ire  curiosit6 [带着焦灼的好奇心究根问底]，指出“ suspiciosa 

也可以指代‘怀有意见和假设的好奇心……’，很是具有半信半疑 

的意味。”

因此，既然人类是这样被造出、被塑造的，而且至高的神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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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这样的职责和服务，那么如果他有秩序地遵循地上的秩序，如 

果他忠诚地爱慕神，恰当地、适宜地在其两方面都顺从神的意愿， 

那么你认为这样的生物将被赠予什么样的奖励呢？（看到世界是 

神的作品，留心地保留并丰富它的美〈的人〉，将身体致力于曰常 

的工作和关怀，为神的神圣意图形成的境况进行筹备，由此将他自 

己的工作与神的意愿联结，）我们的父母得到过的嘉奖、即我 

们—— 在最忠诚的祈祷中—— 期冀的那嘉奖，如果神圣的忠诚赞 

许了，它难道不是也有可能授予我们吗？这嘉奖即是从世界的监 

禁中获得解放、释放，失去必朽性的束缚，以使神能让我们重归纯 

净圣洁，〈重归〉我们高级部分的本质，〈重归〉神圣。”

如 果 他 ...秩序：抄 本 写 做 eumque conpetenter munde

mundum servando,然而 M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310依照 W . K ro ll，删去 conpetenter，这个词在下文和parcntem[恰

当地...顺从]一起再次出现。关于 munde m undum[秩序地....

世界的秩序]，见上文第2、丨0节;《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三，页 74。

为神的... 筹备：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68,注 107,认为 conponit[形成]代表 kosm ei,是另一处如上文 

第 10节所述的kosm os的双关用法;关于作为“境况”的 species,见 

《牛津拉丁语词典》，“ species”词条，丨、4。

我们的父母……地上的监禁：关于其他有关赫耳墨斯和阿斯 

克勒庇俄斯先祖的说明，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5 节，下文 

第 37节。“忠诚”原文为pie tas，相关内容见上文第1节，及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5 9所引奥古斯丁《上帝之城》10.1的文 

段；比 较 N ock，《一场曼杜里斯一艾永的异象》，页367- 368。 

Festugifere 作 d6charg6s de la garde du monde mat6rie l [由物质世界 

守护者释放的物质]，但是比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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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二，页3丨0、368,注 108-109。

[12]“你说得千真万确，三倍伟大者。”

“是的，这是那些在神〈的支配〉下忠诚生活者的报偿，〈他们〉 

留心地与世界一同生活。不忠者就不同了 ：他们不得回到天上，他 

们通过一种配不上神圣灵魂的低劣迁移，进入其他身体。”

“随着你论说的进展，三倍伟大者，看样子在关于永恒是否有 

希望到来的问题上，灵魂在这地上的生命中冒着很大的的风险。•’

你... 三倍伟大者：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11指出，第 12节中三倍伟大者和阿斯克勒庇俄斯之间话 

语的分配并不确定。

通过...身体：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1、369，注 1丨1，将 ind igna[配不上]和阴性单数主格m ig ra tio连 

在一起，但是 S_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60-61，将它作为中性 

复数形式和alia corpora[其他身体]连在一起。关于灵魂轮回的其 

他讨论，见《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7节，卷十第7-8、19-22节;《=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页 122。Mah6,《〈拿戈玛第经 

籍〉中〈完美论说〉的片段》，页 406，将这种惩罚和第28节中的惩 

罚进行了对比。

地上...风险：“地上的”为 m undana(上文第2 节）；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1、369，注 112，将 aetem i- 

ta t is译作 immortal^ [不朽]，以强调它是对崇拜者的特殊礼赠。

“当然，但是有些人认为这难以置信，另一些〈认为这是〉一派 

胡言，另一些可能〈认为这〉滑稽可笑。因为在这身体的生命中， 

从所有物得到的乐趣是欣喜，但是如他们所说，这欣喜是灵魂颈项 

上的活结，将人类系在使他必朽的部分上面，对不朽性的恶意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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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让他认可他神圣的部分。

恶意嫉妒：Festugifcre 将 invidens im m ortalitati malignitas 译作 

le v ice, ja loux de l’im m orta litS[恶德，对不朽的嫉妒 ] ，Nock 推测 

m align itas代表 k a k ia;关于恶德phthonos[嫉妒、吝惜]，见上文《赫 

耳墨斯集》卷四第3 节，卷十三第7- 9节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11、369,注 114。

作为预言家，我会告诉你，在我们之后，那种仅存在于不断的 

反思和神圣的虔敬之中的简单哲学观点将不会再有，神圣性必须 

通过它来认清。许多人有许多理论，从而将哲学变得晦涩。”

“那些人做了什么，使哲学变得难解？他们如何凭借理论的 

众多使它变得晦涩？”

简单哲学观点：关于贯穿第14节但是与第6、8、10节形成对 

比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对反智主义（anti-in te llectua lism)的态 

度，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页 63-67 ;N 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69,注 115;Festugifere,《希腊人的个人信 

仰》，页 132-134;《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65-66、 

357;卷二，页 151-152;卷三，页 85。

J. K ra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326-327、352- 

354,形容赫耳墨斯主义的态度是“哲学的神学化”。K r o l l认为波 

希多尼（Posidonius)是这种情感的廊下派一柏拉图主义来源，因为 

塞涅卡《书信集》95.47中说“知神者敬神”，并且西塞罗《论神性》 

2.61.153说“崇敬 （pietas )来自于对诸神的了解”；Bousset，《对 

Josef K ro ll〈 H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42-148，认 

为赫耳墨斯主义认为虔诚优于哲学的这种赞颂惊人地反转了塞涅 

卡的看法;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五第3 节,卷九第4 节，卷十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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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Norden,《未识之神》，页 95-97。

C um ont,《星相学者的埃及》，页121_123、164,讨论赫耳墨斯 

主义占星学中ph ilosoph ios的特殊含义。N o c k和 Festugifere所编 

《赫耳墨斯集》中 mageia[巫术]一词的唯一一次出现，见《司铎拜 

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68节：

凡是要将双手伸向诸神的先知，都不曾忽视任何存在之 

物，好让哲学和巫术（philosophia men kai mageia)滋养灵魂，

药物修复（s6zfi)身体。

Andr6 l âbhardt，《好奇:关于一个词语和一个概念的历史的笔 

记》，页 214 - 220,分 析 了 与 巫 术 和 宗 教 有 关 的 curiositas、 

s im p lic it iis、ph ilosph ia及相关词汇;同见G riffith s,《马都拉的阿菩-列 

尤斯:伊西斯之书》，页 47-48、248-249。

[13]“是这样的，阿斯克勒庇俄斯：通过智巧的论证，将它与 

多种不可理解的学术分支—— a r ith m e tik [算数 ]、音乐和几 

何—— 相结合。仅仅取决于对神的崇敬的纯粹哲学，应当仅仅为 

了赞叹星辰的复返，〈赞叹〉它们的测度在指定位置上、在周转轨 

迹中保持不变的时候考虑其他这些事情；它学习土地的维度、性质 

和数量，大海的深度，火的力量以及一切此类事物的本质和作用， 

应当是为了称颂、崇拜并赞叹神的技艺和心灵。了解音乐，只不过 

是通晓万物一起依照神圣理性的分配，组成的正确序列。这种借 

由理性实现的匠艺，通过神圣的歌曲，使得每个个体事物成为一个 

单独整体的排列或行进，产生着一种特定的和谐—— 十分甜美、十 

分真实。”

复返：关于 apocatastasis,见下文第31节；上文《赫耳墨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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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17节,卷八第4 节，卷十一第2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65 - 66;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69,注 116。

音乐，不过是：Nock and Festugi6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12,依照较早版本将esse校订为 est[是]。

歌曲...和谐：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注

119,认为这和谐的歌曲是诸领域的音乐;co n latu s[行进]是 Nock 

and Festugi6re ,《赫耳墨斯集》，卷—■，页 3 1 2和更早版本中对 

co n la ta的校订。

L 14]“相应地，我们之后将来的众人，受智术师的智巧欺骗， 

将与真正、纯粹且神圣的哲学陌路。为了以简单的心灵和灵魂爱 

慕神格，为了致敬他的作品，也为了向神之意愿（只有它完全充满 

善）道谢，这是一种没有受到莽撞的好奇思考的玷污的哲学。”

“关于这些话题，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了。从现在开始，让我 

们开始谈论吹息和与之相关的事情吧。”

好奇思考：上文第丨2节简单哲学观点”。

讲述……谈论：上文第10节，关于“理论”的注释。

“曾有神和hu l6[物质](我们认为它是“物质”的希腊语），吹 

息伴随着物质，或毋宁说吹息在物质之中，但是它在物质中并不像 

它在神中那样，也不像世界由之而来之物在神中那样。

hule... 在神中：Braun (《神学家若望》，页 288-290)联系

《若望福音》的开头，从 Exordium fu it deus et hul6 —句开始将文本 

分段，但是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13将 ex­

ord ium[此处译文中的“开始”] 放到 广上 —句句末。B ra u n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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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勒庇俄斯》中此处和其他几处听到了若望的语言和思想的回 

响，总结出：

赫耳墨斯主义文本的作者了解福音书的教义，他呈现他 

自身教义的方式，要么就是为了展现赫耳墨斯主义所给出的 

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的等价内容，要么就是用它反对福音书 

中他认为荒谬内容。

Braun提出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和若望之间可能存在的部分 

联系，见:第2 节（《若望福音》1 :4),第 6 节 （1 :丨2)，第 10节（1 : 

3 )，第 11节 （丨5:12),第丨4节（丨：1、4 、丨8,4:23)，第 8节 （3:丨6)， 

第 18 节（1 :4)，第 22 节（1 :22,6:50)，第 25 节（3 :19,5 :40,4: 

23)，第 2 8节（16:8、10)，第 3 4节（丨：3) ;Dodd,《第四福音书的阐 

释》，页 17、24_2 7、155、420，讨论的关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内 

容远远少于关于希腊语部分的内容。

Festugifcre指出，作者其实可以用materia[物质](比较第 I5 、 

16、19节 ）或 silva[物质]作为hule的同义词，但是选择mumlus[物 

质];不过在同一句中，Scott论证认为mundus的M 后一次出现一 

定代表 kosmos，而 Nock提出句中的deus[神]可能有误：上文弟2 

节；《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一 第 6 节，卷 十 三 第 2 节 ； Node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3、370,注 124;Sc，〇tt,《赫耳 

墨斯集》，卷三，页 82。

因为这些事物没有诞生过，它们尚不存在，但是它们那时已经 

具有它们诞生为的那种形式了。

因为...诞生过：Nock and Fesl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

页 313,依照 Thomas，将某些抄本中的 quanta和另一些抄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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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iia n d o处理为 quia [因为]、丨ia la [成为 ];关于 nascor [诞生]和 

gignomai [诞生]，见上文第4 节。

说它们并不产生存在，说的不只是那些尚未诞生者，还有那些 

由于缺少繁殖的生育力、所以没有事物可由之诞生者。因此，可以 

繁殖的事物中有能够繁殖的本质；即使它们是由自身诞生的，也有 

事物可以由它们诞生（毫无疑问，万物由之诞生的诸事物可以轻 

松地由自身诞生的〈事物〉诞生）。长存的神、永恒的神，既不能也 

不可以诞生过—— 〈神〉自有、曾有、将永有。那么这就是神的本 

质，全然由自身而来。”

不产生存在……由之诞生：“诞生”的普通变体（上文第4 

节）并不适合这里的non nata;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13、370,注 127,译作 sans g6n6ration[.没有创生]，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83~86,将本段理解为对 agennetos[非被 

创生的、不可创生的、非被创生的]的含义的解释,并且讨论了作 

为埃及神学中神圣屈性的autogenngtos[自我创生者]，例如当拉作 

为甲虫凯布利（Khephry)出现时。

Mah6(《赫耳墨斯》卷一，页47-52、110)评论说《灵知派经书》 

卷六，6. 57. 13 - 18、63.21 - 23 表明 agennStos [非被创生的 ]、 

autogenn6tos[自我创生的]、gennStos[创生的]—•组--词在下列文 

献中的重要性:希波吕托斯《驳诸异端》5.12.1-17中记述的灵知 

派彼类兹派（Peratae)思想，《埃及人福音书》（Gospe/ o/< /ie £；g)7)- 

zia似）（《灵知派经书》卷三，2.54.13-18)，以及扬布利柯《论秘仪》 

8.2.261-5.268,其中讨论了埃及神学。彼类兹派中,一组三词是从 

原文献中最早分离出来的;它包含一位非被创生的父、自我创生的 

力量，还有被创生的形态。M a h 6认为这些同扬布利柯的“一” 

(One)、“一元”（Monad)和“不可分割之物"（Ind iv is ib le)呼应。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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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利柯在这一组和八元之间放置了一位Em印h (克涅甫）以及一 

位名叫阿蒙（A m un)、卜塔（P tah)、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和欧 

西里斯的神匠心灵，并特别指出赫耳墨斯和阿蒙的先知比图斯把 

这一形而上学的神学和神迹示现联系在了一起。同见:下文第19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405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71，注 127; Layton,《灵知派经籍》，页32- 

33、丨27- 129、167- 168; Fowden,《埃及的赫耳墨斯》，页 136- 

141、152-153。

“但是 hule (或者物质的本质）和吹息，虽然起初看来未曾诞 

生，但是自身之中仍然具有诞生和生育的力量和本质。因为生育 

力的开端在于事物的性质之内，其中拥有受孕和生育的力量和原 

料。因此，自然可以不经由另一〈物〉受孕而独自繁殖。”

的性质...受孕：FestugiAre 将 in qualitate naturae 译作 du

nombre des propri6t6s de la matifcre[源于物质的性质]，将 naturae 

作为 h u le s的同义词；他也将 vim atque materiam [力量和物质]译 

作丨e pouvoir et la capacity foncifere[力量和内在能力]，并将 materia 

和 o u s ia与 phus is放在一起：M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丨4、371，注丨29-130。

[15]“相反，具有只有同自身以外的事物交媾才能受孕的力 

量的事物，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区分,使得世界的场所及其内容都 

被视为未曾诞生过—— 这场所不论如何本身就具有整个自然的力 

量。我用‘场所’称呼万物在其中之物，因为如果没有场所来维系 

它们全部（每个将要诞生之物都需要一个场所），它们就都不可能 

存在；事实是，如果诸事物不在任何地方，那么它们的性质、数量、 

位置和作用就无法分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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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区分： F e s tu g ih e将 discemenda [被区分]译作

d6lim it6s[被区分]，认为本段的含义是:性意味着分离，而这反过 

来又要求置身于某些场所之中；因此，既然性的生成提前假设场所

的存在，那么场所就未曾诞生--- 它是 agennetos[非被创生者]〇

FestugiSre认为本句这一部分不需要修改，但是 S c o tt和 Ferguson 

并不同意，并且N o c k试探性地在discem enda之前插入 loco。不过 

在评论本句后半段时，他 将 totius naturae [整个自然]译作 

奸nSration universelle[宇宙的创生]，并写道“整段都极其困难”；将 

naturae译 作 g6n6ration [创生]类似于将 n a sco r理解为“诞生”： 

!^〇(丄&11(1卩€8111碑阳，《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二 ，页 3 1 4、37 1，注 1 3 3 -  

134;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88;卷四 F ，页 406;《阿斯克勒 

庇俄斯》第 4、14节。M a h h《〈拿戈玛第经籍〉中〈完美论说〉的片 

段》，页 406,指出此处和下文第 1 4节对空间的处理之间存 

在矛盾。

“因此，虽然物质未曾诞生，但是既然它向万物提供最具生育 

力的子宫以受孕，那么它自身之中就有万物的本质。那么，物质的 

整体性质在于具有创造力，尽管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正如物质 

的本质中有具有生育力的性质，同样的物质也可具有生育恶 

的能力。”

虽然物质：此处“物质”的拉丁语是mundus;见上文第2 节。

万物的本质：拉丁语是 omnium naturas，Nock and Festugi色re， 

《赫耳墨斯集》，卷—•，页3丨4 译作 le principe de toute gSnSration[全 

部创生的原则]，以同上文解释过的译法一致。

恶毒•• FestugiSre合理地将m a lign ita tis译作 le mal [恶 ]，但是 

比较《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5 节中的 to ph6s aphthonon [不吝惜 

的光芒];同见上文第1 节中关于“吝惜”的注释;《牛津拉丁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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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m alignitas”词条，1、2;Fetstugifcre指出赫耳墨斯主义对物质 

世界的其他看法:《赫耳墨斯集》，卷六第2 - 4节，卷七第3 节，卷 

九第4 节,卷十第15节，卷十四第7 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314、371-372,注 135。

[16] “因此，阿斯克勒庇俄斯和哈蒙，我还没说许多人所说的 

话：‘神没有能力终结罪恶，并且将它从自然本质中驱逐吗？’完全 

无需回应他们，但是既然我开始了，那么为了你们，我也将探索这 

个问题，我将给你们一个解答。那么这些人说，神应当使世界免受 

种种邪恶，但是邪恶常在世间，以至于它看起来几乎是世界的一个 

器官了。至高的神尽可能合理地行事，在俯允人类心灵知觉、学识 

和理解力的同时，小心预防了罪恶，因为只有凭借这些馈赠，我们 

才能超越其他活物，得以避开罪恶的欺诈、诱惑和恶德。甫见它 

们、被它们缠上之前就避开的个人，已经受到神圣的理解力和远见 

的强化，因为学识的基础居于最高的善中。”

俯允...馈赠：Festugihre将 sensu、r lis c ip lin a 、intellegentia [知

觉、学识和理解力]译作 fl’in te lle c t，de science et d’entendement [智 

性、学识和理解力]，解释说它们对应的大概是nous、epist6m e 和 

gndsis 或 logos;他将 mentes[心灵]译作 ames[灵魂]，同 Ferguson。 

关于作为学识的epist^ n e，见下文第23节；上文《赫耳墨斯集》卷 

十第9-10节;神赠予的nous[ 心 灵 ] 使 人 类 上 升 到 的 层  

级以上，并 将 它 们 放 在 通 向 gn6s i s 的道路上。见：Nock and 

Festugi& 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5、372,注 136- 137;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90-91，卷四 F ，页406。

理解力和远见：拉 J 语为 intellegentia prudentiaque，Festugi色re 

译作 la sagesse et la prudence[智慧和谨慎],并指出pruden tia代表 

的可能是pronoia，关于后者见上文《赫坏墨斯集》卷一*第 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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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91，指出两种美德都可以视作人类 

的神圣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译作“谨慎”也是合适的。

‘‘吹息维系世间万物，赋予〈它们〉活力；它如同一样器具或机 

制，服从至高神的意愿。目前我们对这些话题就了解这么多吧

“被称作‘至高’的神仅被心灵理解，是可感知之神的支配者 

和统治者，〈可感知之神〉包围一切场所、一切事物的实质，一切生 

产生殖之物的物质，一切存在之物，不论什么，不论多少。

吹息维系……这么多吧：关于“吹息”，见上文《赫耳墨斯集》 

卷一第5 节，下文第17节;及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 

主义》，卷一，页 361-363;“维系”这一译法假定ministrantur代表 

epichorSgcS的某种形式，但是比较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15、373，注 138,其中提到dioiked[统治]或diakoneS 

[掌管]的可能性；“这些话题”原文为 haec，是 N o c k依照 Thomas 

在 hactemis [现在、目前]之前所加；上 文 第 1 0节关于“理论” 

的注释。

仅被心灵：关于上帝的可知性，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启示》，卷四，页 61;同见 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 

义》，卷一，页 339-340。

一切...物质：虽然“物质”在上文通常代表m undus,但是这

里是 mateHam,!S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5、 

373,注 142译作 nature[自然];上文第2、14节。

[17 ]但是吹息扰动并统治世间一切形式，依从神配给它们各 

个的本质。然而 ， hule或物质接纳这•-切，〈吹息〉扰动并集中这 

一切，神统治它们，依照世间万事物各自的需求为它们配给。他用 

吹息充满它们全部，依照各个事物本质的性质，将它吹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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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物。”

〈吹息〉扰动并集中：动词“扰动并集中（concentrate) ”原文是 

名词 agitatio atque frequentatio,语法上和 receptaculum[接纳]并列， 

后者指代hule vel mundus[ h u le或物质]，但是因为扰动和集中要 

求具有和物质相比更加主动的动因，所以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195)增补 sp iritus[吹息];比较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316、373,注144;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 

拉图主义》，卷一，页 356;上文第2 节。

吹入：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16,依照 

Thomas,将抄本中的 inahata 或 inalata 读作 inhalata。

“这世界的空洞，浑圆如球，由于它的性质或形状，它本身不 

可能是完全可见的。无论选择天球高处的哪一点俯瞰，你都不能 

从那里望到底。因此，许多人相信它具有和场所一样的性质。他 

们相信它以某种方式是可见的，不过只能是通过形态的形状，正如 

当人出示某种形态的肖像时，那种形态的映像看起来就像被刻在 

上面一样。然而，真正的事物本身一直是不可见的。

世界...到底：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73,注 145-146)指出 mundus[世界、物质]通常含 

义模糊，因此下文才会讨论世界的几何构造或物质的本体论;见上 

文第2 节。他认同Ferguson(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407) 

的观点，即看不到的“底”可能是领域的中心或领域中较低的一 

半;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领域都是不透明的（s o lid)或晦暗的。同 

见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25。

同场所一样的性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16 依照 Thomas,将 Iocis 订正为 lo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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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刻在上面：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316、373,注M 5 解释说，词组 formas... specierum「形态的

形状]中的 fo rm a比本段第一句中的更加具象，第一句中 qualitatis 

ve l fo rm a e模棱两可地指代作为世界或物质的mun(丨u s; “刻在”原 

文为 inscu lp ta，暗示着从柏拉图直到笛卡尔及其后世的哲学家使 

用的一组描述理形/物质之间的关系的意象；t 文第2 节，“形态” 

注释。更抽象地讲，in scu lp ta也许意为“代表、表现”，和前半句更 

匹配。

因此，底部—— 丨如果它是丨天球中I 的一部分或一场所 i — ~ 

在希 腊 语 中叫做Hakte;[不可见者]，因为希腊语的‘见’是 idrin， 

而球的底部是不可见的。那些形态被叫做‘观念’（ideas) ,因为它 

们是可见的形态。由于被剥夺了可见性而在希腊语中叫做Haid知 

[不可见者]的〈区域〉，在拉丁语中叫做‘地下的’，因为它们位于 

天球底部。”

“那么，这些即是原本的事物，原初的事物，万有的源头或开 

端，一如既往，因为万有在它们之中、或通过它们、或来自它们。”

|如果...H ai(丨知[不可见者]: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316、374,注148,提出颠倒文中标为不可解读的两 

个词语（vel pars)的位置，同时注意到Haides(反义词a+idein = “看 

不到”）的词源传统可追溯到柏拉图《克拉提洛斯》404B ,《高尔吉 

亚》493B ,《斐多》80D ,《蒂迈欧》51 A 。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 F ，页406-407)引用利杜斯《论月份》4.159: “关于自然， 

作者写到物质整体在秩序最终产生之前是无形的（aneideon),因 

此哲学家们也说物质是Haicfes或 Tartaros,因为它本身就是无形、 

混乱（tarattomengn)且不平静的。”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7K 

现》，页 296-297,反对 Ferguson的论点，后者认为《阿斯克勒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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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作者“认为哈得斯（Hades)就是质料（H y le) ”。

因为……〈区域〉：“因为”原文是quod，是一位抄写者和较早 

的编辑者对q u o所做的改动，N o c k采用了这一改动；“区域”是依 

照 Festugifcre的建议所加，他认为抄本中的priventur[剥夺了]缺少 

明确主语，需要增加另一个 in fe r i;他同样认为这句是拉丁语译者 

添加的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6、 

374,注 149。

[18 ] “你说的这些所有，三倍伟大者，它们是什么？”

“世间诸般形态各自的整体实质在正常状态下—— 如果我可 

以这样说—— 是‘物质的’。物质滋养身体；吹息滋养灵魂。但是 

知觉，这上天的馈赠，仅于人类而言是幸福（并非所有人类，只是 

具有能容纳如此慷慨之施舍的心灵的极少数—— 如同太阳照亮世 

界，人类心灵也闪耀着知觉之光，但是它更加伟大，因为太阳启迪 

的事物会时或由于地球、月亮、和介入其中的夜的干扰而被剥夺光 

芒），知觉一旦与人类灵魂结对，就在紧密联结的结对中成为同一 

种物质，使得这类心灵永远免受黑暗的过错的妨碍。说诸神之灵 

魂是知觉的人是正确的，不过我说诸神的灵魂并非全部如此，只有 

伟大、原本的神的〈灵魂是知觉〉。”

‘物 质 的 物 质 ：前 一 个 词 是 mundana,后 一 个 i司是 

m undus;Festugifere认为m undana代表的可能是 kosmikS[宇宙的] 

或 h u lik g[物质的 ]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7、374,注丨50;比较ScoK，《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00;上文第 

2、14 节。

具有....G 灵：Nock ancJ Fesl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7、374,注153，将本段中三个mens [心灵]全部译作 t o e  [灵魂]; 

见上文第3、5 、7 节;关于哪些人具有n o u s和 logos，以及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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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见《赫耳墨斯集》卷四第3-4节。

照免...启迪：Nock and Festugih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4，注 152，解释X■这一意象的用意: sensus [知觉、nous]是直觉向 

神圣之物内中凝视的官能，需要启蒙;K le in,《光的术语》，页 164。

灵魂...是知觉：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1*7 依照 Thomas,将 sensus 校订为 sensum。

[19] “你将哪些神称作事物的源头或最初的开端，三倍 

伟大者？”

“我渴念上天的眷顾，便从向你披露伟大的事物、揭露神圣的 

秘仪开始。”

“存在许多种类的神，一部分是可认知的，另一部分是可感知 

的。诸神不被称作可认知者，是由于它们被认为超越了我们感官 

可及的范畴；事实上，我们更容易意识到可感知的神，而不是我们 

称作可见的〈神〉，如果你专心，就能通过我们的讨论理解。因为 

我的论说确实高深，由于持续让人类思维和努力不可企及而格外 

神圣，而且，除非你的耳朵吸纳我说的言词，并做谨慎的侍奉，否则 

我的论说就会与你错身而过，从你身畔溜走，或毋宁说流回自身， 

与它源头之水混合。”

披露... 秘仪：下文第21、32、37节；上文第丨、1〇节；《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32节。

太阳：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73-376,将下文关于神圣阶级的叙述与波菲利、扬布利柯和撒路 

斯提乌斯(Sallustm s)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它们都是《迦勒底神谕》 

影响下的产物。

论说……努力：关于“论说”（ra tio)和 logos,见上文《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6 节，卷八第1 节，卷十二第12节;Scott，《赫耳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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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卷四 F ，页411;上文第10节，关于“理论”的注释。

吸纳我说的： Nock and FestugiA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8，依照 Thomas,将抄本中的 loquentia (或 loquentias) accepterit 

写做 loquentis (字面意为“说话者的”）acceperis [吸纳]。

“诸阶级之源是诸神，随后是具有〇USia [精髓]〈之〉源的诸 

神；这些是可感知的神，忠于它们的两个源头，〈这两个源头〉产生 

整个可感知的自然中的万物，一 物借由另一物，每个神照亮各自的 

作品。

诸阶级之源……ous ia[精髓]〈之〉源：“阶级 ” （Nock and 

Festug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18、375,注 157译作 esp^ces 

[物种])原文为 specierum，相关内容见上文第2 节；“ousia〈之〉 

源”要求将原文的princeps o u s ia校订为 princeps ousias，假设两个 

词一起代表下文出现的生词ou s ia rch b。扬布利柯《论秘仪》8.2. 

262注意到埃及神学语境中arch6 ousias这一表达方式：

自足的（self-suffic ient)神从这一位神之中照射而出，这就 

是自足并自我为父（self-fathering)的原因，因为他是诸神之源 

和诸神之神，由“ 一”而来的“ 一元”，精髓之本（pro-essence)

和精髄之源（arch6 t6s ousias)... 那么这些便是赫耳墨斯置

于空气的、太空的以及天空的诸神面前最远古的万物之源。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13-114,卷四，页 32、56-58) 

认为， 个新词其实是从一个埃及语词汇翻译来的，和 

扬布利柯使用的其他罕见词汇（nogtarch6s 、ousiopatdr )格式相同。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234,比较了普塞洛斯《论恶 

魔》（On Demons) 7( 881B-C )中的 chronoarches[时间之主]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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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和上一段开篇提出了可认知的（in te llig ib le )超宇宙（hy- 

percosmic )诸神和可感知的（sensible )宇宙（cosmic )诸神之间的区 

别，前者是ousiarchai，精髓之源，后者在本体论和宇宙学上排在他 

们之后:一位更高级的可认知的神是较低级的可感知的神的精髓 

之源，是他存在的源头和中心，是 seira [排列]或 taxis [秩序](见 

下文）之源。抄本中指出了五位 ousiarchai:朱庇特（Jup ite r)、光 

(L ig h t)、Pantomorphos[具诸形态者 ] 、HeimarmenS [命运]以及一k 

位“第二者（上帝？朱庇特?）” ；其后有五位可感知的神:天、太阳、 

三十六旬星、七个行星天球和空气。但是由于第二组被一处脱漏 

所破坏，所以后面也可能还有其他几对可认知的和可感知的神。

例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07-115,对上文结构做 

出调整，省略太阳和光，增添下文第26节中出现的两位朱庇特。 

因此他认为宙斯（Hupatos)是天的精髓之源，Pantomorphoss是旬 

星的精髓之源，Herm arm cnS是诸领域的精髓之源，宙斯（Neatos ) 

是月下（sublunar)大气的精髓之源，宙斯（Chthonios)是土和水的 

精髓之源。

S co tt在廊下派（也许是波希多尼）和柏拉图主义者色诺克拉 

底（Xenocrates)的文中找到类似的宇宙结构，但是 FestugiSre (《赫 

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12卜 130)反驳 S c o tt的观点，即此处的 

ou s ia代表廊下派中有形体的（corporeal)物质，还反驳了 Gilbert 

M u rra y将 ou s ia理解为柏拉图主义中不可认知的精髓的做法。相 

反，他向扬布利柯（见上文）看齐，后者认为ousia

指代第二等级的神圣实体，即可见的宇宙诸神……他们 

以居于他们之中并且统御他们的可感知的[神]作为本原 

(P rinc ip les) 〇

Festugifere还引述了普洛克罗斯、波菲利、《迦勒底神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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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本，用来表明宇宙和超宇宙的连结如何通过对应的锁链 

(nexus、se ira i)联系在一起，这一主题出现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3-5、23节中；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 5节，卷十六第丨5-16 

节;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39-41;Scott，《赫珲墨斯 

集》，卷四 F ,页 411-413;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 

义》，卷一，页 334-335、377-379。

天上的misiarchSs [精橄之源](不论本词何意）是朱庇特，因 

为朱庇特通过上天供给万物以生命。光是太阳的ousiarches[精髓 

之源]，因为光的恩赐通过日球泼落在我们身上。

天上的……万物：跟据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17- 

118,“天”指代比物质的〇uran〇s 更高的场所，这里的朱庇特和第 

2 7节中 neatos[最低的]和chthonios[地下的]的朱庇特们不同，是 

hupatos[至高的]„

供给……光：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K le in，《光的术 

语》，页丨64-165。

那三十六个（术语为‘星座’）总固着在同样位置的星辰，它们 

的来源或ousiarches [精髓之源]叫做丨\n to m o rp h o s或具诸形态者， 

在不同的阶级中造不同的形态u

三十六... Pantomorphos: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18-120,解释说那三十六个是旬星（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 

13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六），并且通常指代某人 

降生时升起的星辰或黄道带的一部分的“星相”，在这里和“旬星” 

同义；比较扬布利柯《论秘仪》8.3.264、4.266;《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十三,520-522(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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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语》，页 〖85-186)。关于埃及祭司头衔 hSroskopoi，见 C um ont， 

《星相学者的埃及》，页 124-125。S co tt认为 Pantomorphos指代从 

旬星中穿过的黄道带；关于 pantom orphos和 om n ifo rm is的其他出 

现，见下文第35节;《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16节，卷十三第12 

节，卷十六第12节；《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三第 

20节。

N o c k的《校勘记》（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91)表明本节含有大量对希腊语本做出的编辑校汀。同见《三 

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6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413;N ock,《天文学与文化历史》，页 500; W . Gurnle丨，《旬 

星与旬星星座》，页 卜 36、41-45、226-235、344-345;扎〇1111(^1，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中的宇宙观和天文学》，页丨7-24;Gumlel and 

G unde l,《天文学导论》，页 17-18;L . K6kosy,《晚期埃及宗教中的 

旬星》，页 163-丨91。

所谓的七个天球的ousiarchai[精髓之源]或来源叫做命运和 

Heimarmend [命运]，万物借之改变，根据自然律法和一种在不灭 

的变动中移动的固定的稳定性。

七个天球…… 变动：利杜斯《论月份》4.7,引用了 Logos 

teleios[完美论说]( h 文第 1、8节 ）中与这句话相应的一个段落， 

关于利杜斯取自Logos te le io s的和 heim arm eng有关的材料，见下 

文第39节。“源”原文为 sui princ ipes,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 F ,页 412)和 Festugi6re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75,注 159)认为也可译作“精髓之源”；同见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230。

气是一切诸神的器具或机制，万物通过〈它〉被造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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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iarchSs[精髓之源]是第一...”

“……〈给〉诸必朽者以必朽者，〈给〉它们以它们的同类。在 

这样的条件下，从底至顶一切事物1向彼此延伸，以相互的联系连 

结在一起。但是……1必朽者附于不朽者，可感知者〈附于〉不可 

感知者。

第二...必朽者：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丨9，指出有些编者认为这里存在较多文本脱漏;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三，页 122,将此处和第27节联系在一起。

j 向彼此...但是....丨：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3丨9,将本段标为讹误，指出 G oldhacher在 at d e[但 

是]之后发现的一处脱漏。此处句读依照Festugifere的建议：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375,注 163。

这全部遵从至高统治者—— 主—— 使得实际上并不存在多 

种，只有一样。事实上，万有依赖于同一者，从它流出，尽管它们看 

起来是分开的，并被认为是多种的。然而，它们放在一起即是同 

一，并非有二，万有从中造出，以之造出—— 换言之，以构成它们的 

物质〈造成〉，从他的意愿而来，〈他的意愿〉的赞成使它们有 

所不同。”

物质……意愿：《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页 68- 

69,认为第19节末尾表现了一种神圣意愿和物质的二元论，不过 

他认为第20节中模棱两可的内容模糊了这种二元论，其中的神既 

没有名称，也拥有一切名称，并且是“是同一、是一切……唯一者 

和万有”；上文第8 节;《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 节。

[20]“再一次，三倍伟大者，这解释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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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父、万有的主宰，由于我们具

有的理解力，不论人们以什么更神圣、更虔敬的名字----- 个在我

们之中理应神圣的名字—— 称呼他（出于这神圣性的伟大，这些 

头衔都不能精确地命名他；如果这是一个词—— 当一个人的心灵 

恰好由感官领悟它的时候，吹息敲打空气发出声响，宣告他的全部 

愿望和意图，说出一个名字，它的全部内容被定义、被限制，由几个 

音节构成，提供人类声音和耳朵之间必要的交流—— 那么神名的 

全部也就包括意图、吹息、气以及同时在它们之中、或通过它们、或 

从它们而来的一切；不，我不能期望用单一的名称、甚或由许多名 

字组成的名称命名具有全部威严的造者，万物的父和主；他没有名 

字，或毋宁说他以一切为名，因为他是同一、是一切，因此必须以他 

的名字称呼万物、或以万物之名称呼他），神，唯一者和万有，完全 

充满两性的生育力，向来借由自身的意愿而有孕，总是创生他希望 

生育的任何。

这解释： 上文第10节，关于“理论”的注释;注意第20节末尾 

重复了 “解释”（ra tio)。

当一个人...交流：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20,依照 Einarson,将这整一段放在括号中，Scott,《赫耳墨 

斯集》，卷三，页 133总结出，这种可追溯到斯多葛文本的对语言 

的物质主义定义在埃及人听起来可能是错误的；比较《赫耳墨斯 

集》卷十六第丨- 2节。

包括... 的一切：“意图”是 sensus, Nock and Festugife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21译 作 l ’impression sensible [可感知的印 

象]，倾向写做aut de h is[或者从它们而来],而不是抄本中autem 

h is 以及类似的写法;见上文第3 节。

全部威严的造者： Feslugifere 将 totius maiestatis effeetorem 译 

作 le cr6ateur de la majest6 du Tout[万物之辉煌的造主]，但是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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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段的注释：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1、276，注170〇

他没有名字... 以一切为名： N o c k采用 H ild e b ra n d对 inno-

minem [ 没 有 名 字 ] 和 omninominem [有一•切名字]的解读； 

Festugifere指出《赫耳墨斯集》卷五第1、9-10节和多神教祷文中 

存在类似的素材：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1、375-376，注 167、丨7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页 66、69;J.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50。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34-135论证到，赫耳墨斯主义和基督教 

的作者从埃及素材中得来了不可称名之神的概念，相关内容见 

Daumas，《赫耳墨斯主义的埃及起源》，页 20-22;上文《赫耳墨斯 

集》卷一第31节 ; Gers h ,《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 

一，页 341 -343,强调柏拉图主义背景。

生育力……生育：关于类似雌雄同体并且怀有身孕的神的主 

题，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9 - 15节，卷五第7、9节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6，注 173-175; Lewy《迦勒底 

神谕及神迹示现》，页 341 ;Mah6,《一些赫耳墨斯主义及灵知派文 

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丨3丨-132、137-丨38。同 MahS(《赫耳墨 

斯》，卷二，页 29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35- 142)引用 

埃及语和希腊语中这些概念的先例，指出一位双性的上帝与二元 

论和禁欲主义相悖，关于性别和生殖的正面观点，见《赫耳墨斯 

集》卷二第17节，《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1节。

他的意愿全部是善。万物之中同样的善自然而然来自他的神 

圣性，使得万物都可如其自有和曾有,使得它们可以为此后而来的 

万物提供自己诞生的力量。这就是给你的解释，阿斯克勒庇俄斯， 

万物为何造出、如何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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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 2 1，依照 W. K r o ll ,将 sufficiat 更正为 su ffician t。

给你的解释：上文第1、10、丨4、16、丨9节及《赫耳墨斯集》卷一 

第 32节关于“paradosis”的注释。

[21 ] “你说神有两种性别吗，三倍伟大者？”

“不只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而是一切有灵魂和无灵魂的事 

物，因为任何存在之物都不可能没有生育力。剥夺了现存的万物 

的生育力，它们就不可能永远存在了。我说丨感受和生长也在事 

物的本质之中，世界丨内部容纳生长，维系一切已诞生之物。因为 

各个性别都充满生育力，并且二者之间的联系—— 或者更精确地 

说—— 它们的结合，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你称之为丘比特或维纳 

斯或二者皆是，那你就是正确的。”

有两种性别：上文第2 0节，及《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

无灵魂：关于植物没有灵魂之说，见上文第4、6、8节及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43,后者给出了古代对植物性别给出的 

证明。

|感受...世界丨：N o c k在他的文本中将从 in naturram e t开

始的九个词标为存疑J ’estugifcre翻泽了 R ose在《校勘记》中给出 

的校订----in nature esse[也在自然中 ]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322、376，注79;5<1〇11，《赫耳墨斯集》，卷四卩, 

页 416。

“在你心灵中领悟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真实、更直白：神， 

全部自然的这位主宰，设计并允诺万物这永恒生产的秘仪，从中生 

出最伟大的爱恋、乐趣、欢乐、爱欲和神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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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秘仪：“领悟”原文为 perc ip ito,是 B radw ard ine对

percepto做的校订，“主宰”原文为 dom ino,是 W . Kro l丨对o m n i的 

纠正，二者都在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2、 

376,注 180中得到采用，其中 Festugifcre讨论到“生殖秘仪”可能 

代表婚姻的圣礼，又否决了这种可能性。Sc〇»,《赫耳墨斯集》（卷 

孑，页 143-145)认为，“这里的赫邛墨斯主义者讨论的内容主要限 

于生殖行为”，Mah6(《赫耳墨斯》卷二，页 212;《一些赫耳墨斯主 

义及灵知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丨31 - 133)认为，性的秘仪就 

是在性行为中显现的雌雄同体的神（上文第20节）。《希腊巫术 

纸莎草纸》卷二十六305-306(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 

世俗体咒语》，页 276)用“阿佛洛狄忒的神秘仪式”形容交配，埃 

彼法尼斯（Epiphanius)(《药箱》（Paraariw i) ,26.9.6-7; Layton,《灵 

知派经籍》，页 210)称泥泞派（Phibionite )灵知派意图通过仪式性 

的性行为达成神圣化；比较 Pagels,《亚当、夏娃和蛇》，页 25、62- 

71。就连《以弗所书》5 :32在评论《马太福音》19 :5中关于婚姻的 

段落时也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不过继续说这musterion [奥秘] 

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由此为无性的寓言开辟了途径。

关于这些及相关内容，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6节；《阿 

斯克勒庇俄斯》第 19、32、37节 ；R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10-319;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6-377, 

注丨80;P a m m ,《灵知派经书》，卷六，页400。

若非每个个体已经通过沉思和内向知觉而有所知晓，那就应 

当解释一下这秘仪的力量和强迫性冲动是有多强了。

应当解释一下：《灵知派经书》，卷六，8，保留了《完美论说》 

从这几个 i5j (.Et. dicendum fo re t)直到第2 9节第三句末尾（tutatur 

m a lis)的一个科普特语版本，Mah6 认为它比《阿斯克勒庇俄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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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希腊语原文: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147-207; 

《一些赫耳墨斯主义及灵知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 130-132; 

《〈拿戈玛第经籍〉中〈完美论说〉的片段》，页 305-327、405-434; 

Parrolt，《灵知派经书》，卷六，页 395-451。Mah6 通过《赫耳墨斯 

集》卷五第6 节，卷十一第14节，卷十二第21节和卷十四第9-10 

节重构了本段开头的希腊语原文，认为虽然整个科普特语文本是 

片段性的，但是作为神义论（theocidy)的叙述，仍然具有广泛的统 

一性（《阿斯克勒庇俄斯》中相应的章节也是如此）。

因为如果你注意到在我们持续摩擦后到达的那最终时刻，两 

个身体将排出物注入彼此体内，饥饿地从对方攫取〈爱〉，将它埋 

得更深，最后在共同交媾的时刻，雌性获得雄性的潜能，雄性因为 

雌性的无力而精疲力竭。因此，这如此甜美、如此富有活力的秘仪 

的行为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使得两个身体中由于性交产生的神圣 

性不会被迫感到羞耻，它若公开进行—— 或者更糟的是，如果被不 

虔敬的众人见到—— 那么无知的嘲笑就会〈让他们感到羞耻>。’’

攫取... 交媾：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2-323,采用 Housman从维吉尔（Vergil)《农事诗集》（Georgic)3. 

137插入的venerem[爱]，同样米用了 Thomas将抄本中communial 

或 communi读作 communi e l的做法。本节开头，性的结合被称作 

“丘比特或维纳斯”，关于阿芙洛狄忒，见上文关于“秘仪”的注释。

潜能……秘仪的行为：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90，卷二，页 211，认为 virtus[潜能，能力]和 effectus[行为]反映了 

dunamis和 energeia之间亚里士多德式的联系，他对《灵知派经书》 

卷六，6.52.14-20的评论引用《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2节，卷十一 

第 5 节，卷十二第21-22节以及其他文本;Mah6,《一些赫耳墨斯 

主义及灵知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 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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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论如何，虔敬者为数不多，世间能数得出的不过寥 

寥，因此罪恶恰好留在多数人中，因为他们缺乏智慧，〈缺乏〉对一 

切存在之物的知识。对整个世界的恶德的蔑视—— 还有那些恶德 

的矫正方法—— 源于对万物以之为基础的神圣计划的理解。但 

是，当无知和愚蠢继续，一切恶德便茂盛滋长，用永不可治愈的混 

乱伤害灵魂。灵魂被它们玷污、败坏，开始发炎，如同中毒—— 那 

些拥有学识和理解力作为至高补救的人的灵魂除外。”

“因此，既然我仅向少数人提供帮助，那就听从并听完这篇著 

述吧，它讲述神性屈尊将它的理解力和学识仅仅分享给人类的原 

因。那么，听吧。”

整个世界...矫正方法：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3 2 3将 mundi totius [整个世界]译作 out ce qui est 

matifere[全部物质事物]，大致对应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46给出的希腊语 pant6n t6n hu likS n，但是关于这里的译法，见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13-214;“矫正方法”原文 

为 m edela,是抄写员对m e du lla作的修改，由 N o c k采用，并由科普 

特语版本印证;Mah6，《一位拉丁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 

勒庇俄斯〉的评论》，页 148。

一切恶德……中毒：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15,指出这电和第28-29节中的拉丁语文本（《灵知派经书》卷 

六,8.77-78)并没有像科普特语版本那么专注于身体惩罚，而是更 

加致力于讨论道德和心理的问题。

学识……补救：这里和本节其他地方的“学识”代表 

d isc ip lin a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3 译作 

science[学识]，好像把它和gn6s is联系在了一起，不过 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三，页 146表明，有一处d ia n o ia应当对应d isc ip lin a, 

而后者在希腊语中通常对应epistgmg,同上文第16节。Mah6,《上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书 447

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213、216,认为《灵知派经书》卷六8. 

65-67中 gnSsis和 epistemg就是同义词，同时指出，此处的科普特

语版本称，给予人类gn5士的神并不对人类的罪恶负责。

‘‘神，父和主，先造诸神、后造人类，从更加腐败的物质的部分 

和神圣的〈部分〉各取同样的份量；因此，物质的恶德恰好继续与 

身体结对，连同由于我们不得不与一切活物共享的食物和给养引 

发的其他恶德。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欲望的渴念和其他心灵的恶 

德滲入人类的灵魂。

更加腐败……神圣的：此处及下一句中“物质”的原文为 

m und i;上文第2、14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147-148, 

推测赫耳墨斯主义的作者可能受到了斯多莴物质主义灵魂概念的 

影响，但是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当“他说起理性灵魂由一种‘物质’ 

组成时……他这一词组是比喻性质的”。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页 72-79评价扬布利柯《论秘仪》8.5.267-7.270,引述了一些 

柏拉图主义传统中两个灵魂（two-souls)的学说的文本；注意扬布 

利柯在介绍了先知比图斯之后不久，将源于第一可感知者（the 

First In te llig ib le)的较高级灵魂和来源于诸天球的旋转（并因此隶 

属 Heirrmrmene)的较低级灵魂的概念追溯到“赫耳墨斯主义”观 

念，比图斯“在埃及塞易斯（Sais) —处神殿发现用象形文字雕刻 

的”赫耳墨斯主义神学“之后，解释给了阿蒙王（King Ammon) ”。 

R. Ferwerda，《两个灵魂》，页 360-378,通过一系列多神教和基督 

教素材追索两个灵魂的学说,认为它的拥护者主要是“赫耳墨斯 

主义者、灵知派者……波菲利和努墨尼奥斯”。同见:上文《赫耳 

墨斯集》，卷一第 1 5 节，卷十六第 1 5 节；Nock and FesUi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四，页 114-116; N ock,《天文学与文化历史》，页 

500-501  ;P ierre Boyanc6,《宇宙之神和二兀论:执政官与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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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3 4 0 - 3 5 6 、3 4 8 ; D i l lo n ，《中期柏拉图主义者》，页 1 7 4 - 1 7 6 、375 - 

3 7 8 ; W a ll is，《新柏拉图主义》，页 5 1 - 5 3 、7 1 - 8 5 ;L o n g ，《希腊化哲 

学》，页 1 5 2 -1 5 8 、丨7 0 - 1 7 5 。

与身体……其他恶德：M 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 1 8 ,将本段作为依据，反对 Festugifcre,《波菲利的赫耳墨斯主义素 

材》，页 14卜 1 5 0 中的观点，Festugifcre认为波菲利《论禁欲》2 .47  

提到的“埃及人”就是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但是 Festugifcre的分 

析的重点在于下文第2 7 - 2 9 节;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1 8 -1 9  

节；Nock and Festugi6re,《赫耳墨斯集》，卷 页 3 7 7 ,注 185。

心灵...灵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4,将 reliqua mentis vitia animis humanis insidere 译作1〇118 165玨\1- 

tres vices de l ’ame trouvent place dans le coeiir hum ain[灵魂的其他

所有恶德均在人心之中]。

诸神由自然最洁净的部分造出，不需要理性和学识的帮助，虽 

然于它们而言，不朽和不老的活力是足够的智慧和学识，但是由于 

神的计划是统一的，所以他仍然在永恒的律法中确立了律法中构 

划的必然性之秩序，它取代学识和理解力，惟恐诸神与它们分离， 

因为一切活物之中，神通过人类以之驱逐并摒弃身体之恶德的独 

特理性和学识来认识人类，他让他们追求不朽，作为他们的期冀和 

意图。简要来说，神将人类造成善的，并且能够通过他的两种神圣 

和必朽的本质取得不朽，神的意愿做了如此安排，让人类注定优于 

仅由不朽的本质形成的诸神、优于所有其他必朽者。结果是，由于 

他与他们亲缘相连，所以人类用虔敬和神圣的心灵向诸神致敬；诸 

神也对一切人性事物展现关怀，在忠诚的爱慕中看护他们。

自然最洁净的部分：拉丁语作mundissima parte naturae;上文 

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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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律法：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

324,保留了本句中的两处 lege，注意Thom as删去了其中之一。

能够……优于……诸神：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 

页 153,认 为 posset [有 …… 的能力 ]比《灵知派经书》卷六， 

8.67.32-35中的措辞更犹豫一些；下文第2 3节，关于“塑造”和 

“永恒”的注释;上文第6,9节;《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4节;《亚美 

尼亚语定义》,8.6-7;《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十一第2- 

3 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378,注 189;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5丨；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 

卷二，页 221。

忠诚的爱慕：这里的拉丁语pio a ffe c tu描述的是一种神圣属 

性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72、378,注91, 

指出这个词组很难翻译，选择使用 un tendre am our[—种温柔的

爱];上文第1节。

[23]但是这只能用来形容被赋予了忠诚心灵的极少数众人。 

不要说起受恶德驱使者吧，唯恐我们一想起他们，就会玷污这最神 

圣的论说。”

“既然这论说向我们宣告人类和诸神之间的亲缘和关联，阿 

斯克勒庇俄斯，那么你就必须认清人类的力量与强大。正如主和 

父—— 或者用他最威严的名称，神—— 是天上诸神的造者，也正是 

人类建造了满足于与人类接近的诸神的庙宇。

既然……与人类接近：奥古斯丁《上帝之城》8.2 3中讨论巫 

术和恶魔学时引用本句及本节末尾一句。下文第37-38节再次 

出现造神的话题。同见第4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80; 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23。

满足于...的屈宇：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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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页325，作 d ieux... qui se satisfont[满足于... 的诸神]，但是

P a ro tt在《灵知派经书》卷六,412,将 q u i... c o n te n ti译作“被置

于……的诸神”。

人类不仅被授予荣耀；他还给予荣耀。他不仅向神进升；他还 

使诸神强大。你惊讶吗，阿斯克勒庇俄斯？你当然不像很多人那 

样缺乏自信。”

被授予荣耀...强大：N o c k依照 Thomas，将 in lu m in a n tu r和

in lu m in a n t校订为单数形式，并且采用一位抄写员将 confirmat

[使... 变强]改为conform at的做法。FestugiAre和 S co tt指出，in-

lu m in a re暗含“使 ...生动”之意，而 且 Festugifere认为一序列

(se im)或一系列（taxis)成员之间亲缘关系的概念是造神的基础： 

上文第6、7、丨1、19节;下文第3 2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325、378，注 193- 

194;Festugifere，《赫耳墨斯教及异教秘仪》，页 121 - 122,注 3; 

Dodds，《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页 222-223、256-260、267-276; 

《希腊人与无理性者》，页 285-295。

但是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24,基于科普特

语版本，认 为 in lu m in a r i对应 apotheousthai [使...成神]而不是

phStizesthai [照亮]，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倾向于 confirmat而不是 

conformat，提出以下译法：

Non seulement i l entre en g lo ire, mais i l donne la gloire ； non 

seulement i l progresse vers D ie u, mais i l donne force aux dieus

[他不仅进入荣耀，他还给予荣耀；他不仅向神前进，他还给 

予诸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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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注意本节下文中的con fg rm a t和 conf^rmatae sun t。同见： 

上文第18节,下文第29、32、41节;《赫耳墨斯集》卷五第2 节，卷 

十第6 节，卷十三第9、18节，卷十六第16节;K le in,《光的术语》， 

页 167、215;Bousset,《主基督》，页 166。

“我困惑了，三倍伟大者，但是我欣然认同你所说的，并且我 

认为，人类取得此等幸福，是最幸运的。”

“人类作为众生之中最伟大者，诚然值得钦慕。万有坦然承 

认，神族源出自然最整洁的部分，他们的星官如同头颅，代表整个 

生命。但是人类塑造的神像由两种本质—— 由远远更纯粹、更神 

圣的来自神圣者〈的本质 >,还有来自构成它们的物质的〈本质>， 

其本质缺少人性一一组成，它们代表的不仅是头部，还有全部肢体 

和整个身体。人性一直留心注意其本性和来源，坚持模仿神圣性， 

用与它自身特征相像的方式表现诸神，正如父和主将他的诸神造 

得永恒，以与他相似。”

值得钦慕：同上文第6 节；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78,注丨95;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56。

承认...头烦：关于“最整洁的”（mundissima),见上文第2、

22节。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5,依照 Ro- 

hde,将 confusione校订为 confessione,在这里对应“承认”，科普特 

语版本印证这种写法。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56,引用 

《蒂迈欧》40A 、44D ，认 为 “星宫”（signa) “如同头颅 ” （quasi 

cap ita) ,是因为它们是单个的天体，是没有肢体和身体的天球；比 

较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78,注 196;《赫耳 

墨斯集》卷十第11节;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25; 

Mah6,《一位拉丁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评 

论》，页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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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塑造……本质缺少：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 

页 226，解释认为科普特语版本（《灵知派经书》卷六，8.69.15-17) 

提到的只有神圣的本质（nature),没有物质的本质;上文第22节， 

关于“能够”的注释。N ock (N o 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25)依据一处抄写员所做的修改，将 conformata e s t校订 

为 conformatae sun t，提出译者心中想的可能是希腊语中与单数动 

词搭配的中性复数主语（896。丨63 = 6丨(16);上文第1节；|\13116,《一位 

拉丁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评论》，页丨48， 

认同 N o c k对科普特语版本的解读。N o c k保留的抄本中的 intra 

一词，可以理解为（《牛津拉丁语词典》，“ in tra”词条,4-5) “缺少” 

之意,但是无论如何，关于 in fra,见 S cotl,《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56,以及Mah6,《上埃及的赫M：墨斯》，卷二，页 227;FestUgifere译 

作 en de?a de [缺少]。

用与它……诸神：在科普特语版本（《灵知派经书》卷六，8. 

69.22-25)中，这是与神相像的“内在之人”，但是在有关永恒的微 

妙性质的问题上，拉丁语版本认为与神相像的只有被造出的诸神； 

上文本节关于“人类”的注释及第22节关于“能够”的注释;《赫耳 

墨斯集》卷五第6 节，卷十六题解;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二，页 2270

[24] ‘‘你说的是雕像吗，三倍伟大者？”

“是的，雕像，阿斯克勒庇俄斯。看看你多么不信任！我是指 

被赋予了灵魂的有知觉的雕像，充满吹息，成就伟业；预知未来，以 

命运、预言、梦境和其他多种方式预测未来的雕像；使众人生病并 

且治愈他们，依各人所值为他们带来痛苦和欢乐的雕像。”

雕像……被赋予了灵魂：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 

页 228,根据科普特语版本将疑问词v idesne改为 vides[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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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51 - 156论证认为，在《阿斯克勒庇 

俄斯》成文以前很久，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就已经不再认为祭祀雕 

像可以活过来了，他还将这种态度与埃及人认为诸祌的吹息从祭 

祀雕像中来了又走的信念进行了对比，相关内容见 Iversen，《埃及 

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页 37-38。埃及诸神常常通过纪念碑式的 

形式来呈现，但是真正的希腊祭祀雕塑（xoana)并不是公开 

可见的。

有些情况下，埃及的神既栖居在神圣动物体内，也栖居在祭祀 

圣像中。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28-229,以及 

D ercha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87 - 188，指 

出埃及的祭祀行为对扬布利柯等等晚期希腊作者的影响。B raun, 

《神学家若望》，页 283-286,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这一节与波 

菲利在《论雕塑》（ S ta to n)中为偶像的辩护进行了比较，并将 

《诗篇》115:4-8以及其他《旧约》《新约》文段进行了对比。R. 

Van den B m e k,《一份希腊通神论文本的四段科普特语片段》，页 

118-142,讨论基督教中对于此处及下文几节表达的埃及人对雕 

像的态度的反对。比较上文第19、22节;下文第37-38节;《赫耳 

墨斯集》卷十七；《亚美尼亚语定义》，8•3;N0Ck a nd F estugi ；̂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379,注 198; j . K ro l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 

学说》，页 90-95 ;B u rke rt，《希腊宗教》，页90-92、166-167、187。

使众人生病：由于上文（第 20-21节）着重讨论性别问题，并 

且句中频繁提到使用巫术削弱性能力，以及生病/治愈和痛苦/享 

乐之间的对应关系，将 inbecillitates hominibus fac ien tes译作“使男 

人无能”也有可能是恰当的，不过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26、379,注 200,译作 envoient aux hommes les 

maladies [给男人以病痛]。

“你不知道吗，阿斯克勒庇俄斯？埃及是上天的映像，或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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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来讲，天上被统治、被移动的每样事物都下来埃及，被转移到 

那里。倘若据实而言，我们的国度就是整个世界的神庙。”

“然而，既然智者宜应预先知晓万物，那么你就必然不能对此 

无知：将有这样一个时代，仿佛埃及人以忠诚的心灵和殚精竭虑的 

虔敬向神致敬—— 是徒劳无功的。

你不知道吗... 无知：天启或者预言（Mah6,《上埃及的赫耳

墨斯》，卷二，页 68,明确倾向使用p rtd ic tio n[预言、预测])从这里 

开始,直到第27节的monle L ibyco[利比亚山](《灵知派经书》，卷 

六，8.76.1)处结束。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59-169,将这 

—预言精确追溯到公元268-273年间（见下文关于“印度人”的注 

释），并将它与基督教和旧宗教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一 -同奥 

古斯丁《上帝之城》8.23-26。S«>u 还称，因为在君士坦提乌斯统 

治期之前不可能有关反旧宗教的刑法的争议（下文第 2 5节），所 

以这种批判一定是/口'来所加。N ock( Nock and Festugidre,《赫味墨 

斯集》，卷二，288)认为，加人的内容应当追溯到拉克坦提乌斯和 

奥古斯丁之间的时期。

插人内容的另一个可能时间是384-39丨年，当时埃及本土正 

在实行压迫政策，但 是 Mah6 等人（《赫耳墨斯》卷二，页 58、70- 

80、232 ; Martin Krause,《阿斯克勒庇俄斯天启中的埃及思想》，页 

56-57;Fran§ois Dunand，《陶匠预言与天启在埃及的形成》，页46- 

59、64)表明，对于渎神法律的引述可归结于从第一中间期之前直 

到公元前2 世纪的当地传说，《陶匠预言》（P〇«er’s Oracfc)最有可 

能是公元前2 世纪时由信奉神托特（赫耳墨斯）和克努姆（好精 

灵）的祭司们写成的。不论如何，由于科普特语版本也提到了律 

法，因此不太可能是后来添加的（Jacques Schwartz,《关于阿斯克勒 

庇俄斯中的〈小天启〉》，页 165-169)。

S co tt本人引用了中王国时期以来的埃及启示录的例子，还有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书 455

如《女巫预言》（Si6y//ine 0 rac/&s)之类的犹太和基督教启示录，Re- 

itzenstein(《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 38-57)最早将〈〈女巫 

预言》和《阿斯克勒庇俄斯》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公元前2 世纪 

的一位熟悉《旧约》的埃及作者追溯到伊朗的文本。 Nock and 

Festugi6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0-382,注208-2丨1、214、 

218、219、222、224也提到了《陶匠预言》对于《阿斯克勒庇俄斯》 

这一部分的重要性。J. Z . Sm ith(《地图并非领域》，页74-87),描 

述了从约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启示录文学到约公元300年的晚 

期回响，总结出：

《阿斯克勒庇俄斯》第 24-2 6节是……纯粹启示录…… 

的最佳代表，它同《陶匠预言》之间的亲缘……早就被认 

识到了。

S m ith为这一文本构建丫分成四部分的结构图：（丨）先知为国 

王讲述:（2)社会、宗教和自然的秩序混乱，最终将导致外国人人 

侵，诸神将遗弃这片死亡的土地；（3)但是诸神将派遣一位国王到 

这土地上驱逐异乡人，重建秩序；（4)因为这些信息，先知被称赞 

为智者。S m ith认为,《陶匠预言》有资格被视为真正的启示录，因 

为它尽管将文中关键事件归于第十八王朝，但是它来自后法老时 

代（约公元前130年）：一位陶匠在拉神的圣岛上制作了陶罐，目 

睹他的作品被视为亵渎之物而破坏，即使他是被托特派来这个岛 

上的；陶匠一 某种形式的库努姆，山羊头的造物神—— 预言了类 

似的埃及以及邪恶的塞特（Set)的追随者的灭亡，但是在历史语境 

中,它的用意是反希腊的。对于《阿斯克勒庇俄斯》和《陶匠预言》 

中各种主题的逐一对照，见 Durmnd，《陶匠预言与天启在埃及的形 

成》，页46-59,他也给出了和其他埃及启示录文本中的对应之处。 

Reitzenslein(《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究》，页48-51)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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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陶匠预言》出自伊朗，但 是 N ock,《希腊思想中的伊朗影 

响》，页 199,持不同意见，并 在 Nock and Festugift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289中补充道，

帝国治下流传着各种预言……我倾向于认为，我们这份 

文本的基础是一份手手相传或口耳相传的犹太文本。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233，相信不需要找出任 

何特定文本之间的特别关联，埃及预言的大范围影响足矣。同见： 

Fraser，《托勒密时代的亚里山大里亚》，卷一，页 509、680-684; 

D ercha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87-196; 

M a M ,《一些赫耳墨斯主义及灵知派文本中性符号的含义》，页 

29-32;B<>wman，《法老之后的埃及，公元前332年至公元后642 

年:从亚历山大到阿拉伯人的征服》，页44、192。

上天的映像……神庙：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66- 

168;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94-95)认为，圣殿仪式的 

结构是为了对应诸天的构造，天界因素在地上的影响被认为是取 

决于仪式的成功与否，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天的确降临到了地 

上，因为诸神住在埃及，所以埃及是世界的神庙。Mah6,《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30,同样引述《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 

籍》，卷二十三第32节，卷二十四第11节，卷二十五第6 节中对埃 

及的赞颂;同见:L . Kdkosy,《灵知与埃及宗教》，页 246-247;Der- 

ch a 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90-191。

将有这样一个时代：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30,依据科普特语版本，用 q u o[在... 中 ]代替 cum [当....

时]。

仿佛埃及人...不顾：“向... 致敬”原文为取observasse之

意的 servasse; Festugife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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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页327)作 ont...honor6 [向…… 致敬]，但是 Nock (页 380，注

203)提出 ont... pr6serv6[维系、保留]可能是合适的，例如保留仪

式并因此保留诸神的有效在场;关于埃及文本中对诸神和人类的 

离去的响应描述，见 Km use,《阿斯克勒庇俄斯天启中的埃及思 

想》，页 52-53，及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34;关于 

“他们所有神圣的崇敬”的科普特语版本，同见 Mah6,《一位拉丁 

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评论》，页 148-149。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8.2 3引用从第24节开使直到本句的内容； 

上文第23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180。

他们所有神圣的崇敬都将徒然失落、消失，因为圣者将从地上 

返回天上，而埃及将被遗弃。曾作为宗教核心之地的国度将失落 

力量，贫瘠无力。外邦人占领这国度、这领土时，不仅将弃虔敬于 

不顾，甚至还会制定（所谓）律法规定的惩罚禁令，反对虔敬、忠诚 

和神圣崇拜。彼时这最神圣的国度，神殿和庙宇的集中地，将满满 

遍布坟墓和尸首。”

外邦人占领：D ercha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 

性》，页 195-197,在晚期托勒密埃及的Papyrus Ju m ilh a c中找到雷 

同之处；“占领”原文为 conplentibus,同 Nock and Feslugifere,《赫耳 

墨斯集》，卷二，页 327的读法，但是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 

卷二，页 23〗，倾向使用与科普特语版本更接近的conpetentibus,用 

作“取得”或“人侵”的引申义。

坟墓和尸首：本句及下一段中，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 

页 169;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0,注 207; 

下文“被埋葬者”注释）论证，“坟墓”（sepulcra)肯定不准确，因为 

埃及一直坟墓遍地，并总结出天启中提出的新事件一定是对于同 

时举办多场“葬礼” （taphai = sepulcra)的需求。奥古斯丁两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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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见《上帝之城》8.26;ReitzenSte in《伊朗和希腊的古代综摄研 

究》，页 44,引述伊朗的素材。

“埃及哟，埃及，关于你虔敬的绩业将仅有传说尚存，你们的 

子孙将难以相信〈这些传说> ! 仅有石头上铭刻的言语尚存，讲述 

你们忠诚的功业，斯基泰人或印度人或某些如许的蛮族邻人将栖 

身埃及。

仅有石头上……印度人：R eitzeste in认为（《伊朗和希腊的古 

代综摄研究》，页 44)，来自亚洲的侵略者是本文受到来自伊朗的 

影响的佐证，但是 Ferguson(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贞 x -x i、 

416-417;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88-289; 

Festugifere,《关于希腊宗教的一些问题》，页 258;Mah6,《上埃及的 

赫耳墨斯》，卷二，页 233)认为，“斯基泰人（Scyth ian)或印度人” 

是用于指代无名野蛮人的常见词语;如果这种表达方式只是一个 

惯用语，不但常见于诸如《女巫预言》之类的启示录文学，而且也 

在更广泛的语境中存在，那么 ScoU将这后示录追溯到帕米拉人 

(Palm yrene)人侵埃及的时期（268-273年）的冗长的论证（上文关 

于“你不知道吗……无知”的注释）也就泡汤了。Schwartz，《关于 

阿斯克勒庇俄斯中的〈小天启〉》，页 168,将本句第一部分同塔西 

佗（Tacitus)《编年纪事》（ )2.60进行了比较,后者描述了曰 

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到埃及的一次旅行。

因为圣者返回天上，被遗弃的众人都将死亡，正如埃及将失落 

神与人类、遭受遗弃。我呼唤你，最神圣的河流，我讲述你的未来： 

鲜血的洪流将满溢你的两岸，你将为之嚎啕；鲜血不仅将污染你神 

圣的水，还会让它处处泛滥，被埋葬者的数量将远远超出活人的数 

量。谁若存活，便仅能通过语言被认作埃及人；他的举止好似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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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返回：见上文关于“遗弃”的注释。

河流…… 两岸：“河”在埃及特指尼罗河，相关内容见 

Krause，《阿斯克勒庇俄斯天启中的埃及思想》，页 53;同见 M 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57-58、234-235,他指出 ripas[河 

岸]是对 d ikes[河堤](如科普特语版本所示）的不精确翻译，并推 

断出译者对埃及所知甚少。《陶匠预言》屮说尼罗河枯竭，而不是 

流淌鲜血，然而比较《出埃及记》7 :17;《启示录》8 :18，16 :3;以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80-381,注 211引用 

的其他文本。

被埋葬者：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35并未采 

用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28中 的 sepulcro- 

rum [坟墓;见上文“坟墓与尸体”注释]，|ft丨是读作sepultorum[被 

埋葬者]，也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8.26中的用词；比较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69。关于死者数量的埃及文献背景，同 

见 Krause,《阿斯克勒庇俄斯天启中的埃及思想》，页53。

[25]“阿斯克勒庇俄斯，你为何哭泣？埃及她将受到唆使，做 

出比这远远更加邪恶的行径，更糟的是，她将沉湎于邪恶。曾经神 

圣的国度，最爱戴圣者，因为她的虔敬，从而成为地上唯一有诸神 

栖居的国度，她曾教说神圣和忠诚将是彻底的〈不〉信仰的体现。 

那个时代的人们满怀疲惫，将认为世界无可赞叹，无可崇拜。这一

切------样未曾有、也没有、也不会有比它更好的事物的好事

物—— 将被危及。人们会认为它沉闷，并轻蔑它。他们不会珍爱 

这整个世界、这无可比拟的神之杰作、辉煌的建树、由各色各类形 

象组成的宏大之众、由衷支持神之作品的神之意愿的机制，它将一 

切可被尊崇、赞颂、最终被所见者爱戴的事物统一起来，成为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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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单一事物的多种形态的集合体。”

彻 底 的 〈不 〉信 仰 ：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19- 

20,卷二，页 236,依照 Puech,将抄本中的 crudelita tis 或 credulila tis 

读作〈in 〉credu lita tis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8,作 la cruaut6 la plus atroce[最残暴的残忍]，选择 crudelitatis 

[残忍];见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11,注 

214;关于本节和下一节中慨叹的颠倒的价值观的埃及文献背景， 

见 K m usc，《阿斯克勒庇俄斯天启中的埃及思想》，页 54。

疲 惫 … … 集 合 体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170-172,认 

为这是埃及人对于得胜的基督教将灭绝作为宗教情怀基础的对世 

界的虔敬的恐惧，但是他承认《赫耳墨斯集》中有关物质宇宙的说 

法十分不连贯:下文第26-27节;上文第6-7、10-11节；《赫耳墨 

斯集》卷六第4 节，卷九第4 节，卷十第10-12节;M ah6,《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二，页236-237;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九第6 节中 

作为神之意愿的一种机制或器具（m achina、organon)的宇宙。

“他们将喜爱暗影胜过喜爱光明，他们将认为死亡比起生命 

更加便捷。没有人将仰望上天。虔敬者将被视为疯癫，不虔敬者 

将〈被视为〉智慧；癫者将被视为勇敢，无赖将被当作体面人。我 

向你展现的灵魂以及一切有关灵魂的说教（灵魂起初便是不朽的 

或者期待获得不朽）将被视为不仅可笑，甚至虚妄。但是—— 相 

信我—— 凡是投身于心灵之虔敬的人，将面临死罪。他们将树立 

新的律法、新的正义。任何神圣的、虔敬的或者拥有上天或上天之 

物的价值的事物都不会被闻听、或在心灵中被相信。”

喜爱暗影……体面人：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7卜 

172,将本句和相关内容解读为埃及人对基督教苫行者的反感，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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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将他们视作憎恨生命之人，喜爱黑暗之人，认为他们疯狂地渴 

望被折磨、渴望成为烈士;下文第29节。他们并不珍惜“仰望上 

天的光荣使命”（上文第6、9节 ），因为他们不爱世界的壮丽。关 

于光明/生命作为阴影/黑暗的对立面，见上文第19节；《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9 节;K le in《光的术语》，页 170。

有关灵魂的说教：基督教的复活教义从诸如《赫耳墨斯集》 

卷十第15-22节的角度看来可能是令人不悦的: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三，页 173;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81，注 215。

心灵之虔敬：关于词组 mentis re lig io n i，Nock and Festugib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9、381，注 216译作 la religion de l ’esprit

[精神宗教」--- ,Festugifere说，这是“一种美言，可以用来描述所

有赫耳墨斯主义的虔诚”，但是 Ferguson(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x i i)质疑它是否指代“追随者将受到迫害的‘心灵宗教’的 

追随者”，并提议译作 tes psuches eusebeia[对灵魂的虔敬]之类的 

意思；比较Reitzenstein,《拍伊曼德热斯》，页 24;Scott,《赫耳樓斯 

集》，卷一，页 343,卷三，页 174;《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二，页91，卷四，页 259。

死罪……新的正义：上文第24节关于“无知”的注释。

“诸神从人类〈身边〉撤离，何其悲哀！只有不祥的天使继续 

与人类相混，摄住可怜人，驱使他们犯下各种残暴的罪行—— 战 

争、掠夺、欺骗以及一切与灵魂之本质背道而驰的。随后，地不能 

稳固，海不能航行；星辰将不能跨越天空，星辰的轨迹也不能固定 

在天上。在强加的寂静中每个神圣的声音都将哑言。大地的果实 

将会腐烂；土壤将不再富饶；就连空气也将在忧郁的无力 

中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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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 离 ……继续……驱 使 ：基于科普特语文本，Mah6 将 Nock 

文本中的这二个现在时动词（f i t、rem anent、conpellunt)校订为将来 

时（f ie t、rem anebunt、conpellent)。拉克坦提乌斯评论《赫耳墨斯 

集》卷十六第1〇_ 16节时，用与“不祥的天使” （nocentes ange li)对 

应的希腊语词汇angelous pon6ro u s形容“阿斯克勒庇俄斯，赫耳墨 

斯的学徒”。S co tt指出，虽然《赫耳墨斯集》中 daim加的不同形式 

共出现48次，但是 ange lus和 angelos在这一文本中十分罕见，不 

过常常出现在波菲利以后受犹太或波斯习俗的影响的异教文本 

中。Cumcmt,《永恒之光》，指出本节的“天使”和第37节的“精灵” 

是同义词,并且具有相应的道德状态。F e rg u so n强调波斯的恶魔 

学，但是 Philonenko,《以诺书中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一处指 

涉》，页 161-163指向犹太教启示录《以诺一书》（/

见：上文第24节，关于“遗弃”的注释;下文第37节;《司铎拜 

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四第5 节；《以诺一书》8.1、10.11、 

19.1、69. 6;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原理》，2. 15.7-8;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29 - 330、381，注 217;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75 -17 6 ,卷四，页 15、417-419; 

FestugiAre,《波菲利的赫耳墨斯主义素材》，页 148- 149; Krause, 

《阿斯克勒庇俄斯天启中的埃及思想》，页 55;Mah6,《上埃及的赫 

耳墨斯》，卷二，页 88-89、239。

大地……消沉：关于和埃及文献Papyrus Sail 8 2 5中的呼应 

之处，见Derdmin,《〈赫耳墨斯集〉中埃及影响的真实性》，页 193- 

194。《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反驳异教徒认为基督教摒弃古老 

仪式、从而扰乱自然秩序的观点，但是其他基督徒谴责称不虔诚的 

异教徒扰乱世界: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76-177。

[26]“世 界 的 暮 年 将 会 是 这 样 的 ：不敬、无 序 、对 一 切 善 物 的

漠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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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Festugifere 将 inrationabilitas [漠视]译作 confusion [混 

乱 ]，但是他同意N o c k的观点，认为拉 I"语可能意味着alog ia，并 

译作 d6da in[蔑视]、m6p riS[轻蔑]，Mah6 称科普特语版本印证了 

这种观点:《赫耳墨斯》卷二，页 240;N〇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78、329、382,注220;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419;上文第25节,关于“〈不〉信仰”的注释。

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一切发生时，主和父、具有原初力量的神、 

第一位神的统治者，将注目这种行为和这些妄为的罪行，在意愿的 

行动中—— 即是神的慈悲—— 他将反对诸般恶德和万物中的反 

常，纠正过错，以洪水冲走恶意，或者用火将它烧净，或者通过处处 

传染性疾病来终结它。随后他将重建世界旧日的美丽，使得世界 

本身将再度看起来值得崇拜和赞叹，随着不断的祝福和宣告，那个 

时代的人们将会尊敬那位造就并重建如此伟业的神。

这一切…… 旧日的美丽：拉克坦提乌斯在《神圣原理》 

7.18.3-4中引用本段的希腊语版本;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页 26-27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0。赫耳 

墨斯主义者开始了 一段关于世界的一种新的“诞生”（〈re〉 

genitura、palingenesia )或 “重建 ”（revocatio、restitu tio、reform atio、 

3卩〇1̂ 331&8丨5)。5{；〇11；，《赫耳墨斯集》，卷二,页177-181，认为本段 

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廊下派中ekpurSsis [大火、灭世之火」还有 

apokatastasis[复原、复返]的概念，并且引用《蒂迈欧》22B - 23B ， 

《治邦者》268D -274D 以及其他文本；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 102-111,承认存在一种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影响， 

但是认为这相较于埃及文本传统而言是次要的。同见:《赫耳墨 

斯集》卷一第17节，卷十一第6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288-289、382,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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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丁语文本和拉克坦提乌斯文本中的希腊语之间的对 

应，见: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82-184;Mah6,《上埃及的 

赫耳墨斯》，卷二，页 241; W ig til，《错误的天启》，页 2290 - 2291论 

证认为，从希腊语中的不定过去式到拉丁语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 

之间的转变（例如 apokatestesen— revocabit[将要重建])说明拉"] 

语译者努力让文章语言和未来灾难的预言相适合，与过去灾难的 

故事分开;他指出了下文第41节希腊语和拉丁语之中其他这种类 

塑的时态转变。

神……统治者：拉丁语版本和拉克坦提乌斯给出的希腊语版 

本中的这一词组都比较难解。虽然 Festugifere将 deus primipotens 

et unius gubernator dei 译作 le Dieu premier en puissance et demiurge 

du dieu u n[掌权的第一位神和造一神的神匠]，但是他询问unius/ 

hcnos的意思是“一”还是“第一”，因为与gubem a tw对应的希腊语 

是 demiourgos(上 文 《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9 节），但是一位 

dSmiourgos[神吒]只能在某种相对的意义上是“第一”（例如《赫耳 

墨斯集》卷五第2 节）。拉克坦提乌斯的希腊语版本ho kurios kai

patSr kai theos kai tou pr6tou kai henos theou demiourgos 意为‘‘第一-

位和唯一一位神的主和父和神和神匠”。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182-183用 lou kosmou[宇宙的]或者同义词替换希腊语的 

划线部分,并加上恰当的形容词，如 tou prdtogenous[头生的]，解 

决了这一问题^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107、24丨-242,认为科 

普特语版本中的premier Dieu unique[唯一的第一位上帝]指代宇 

宙，即神的第一个造物，因此在他一人之后即是第一位的;拉丁语 

版本写做guberna lor的地方,科普特语也写做“神匠”。G ersli,《中 

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70-373,认为希腊语 

tou pr5to u 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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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本原（p r in c ip le )也是“第一个”，[还意味着]...

赫耳墨斯主义者假定第一和第二本原之间一种同体的（con-

substantial) 关系 ... [其中]第二位神明显是一位超验的精神

本原……然而，更广泛的语境……暗示第二位神即是可感知 

的宇宙……“第一位”则是从是第一本原的第一产物的意义 

上而言。

洪水... 重建：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88-289、382,注223;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42- 

245;Mah6,《一位拉丁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 

的评论》，页 149;上文本节“旧日的美丽”注释。C um orit，《东方奇 

术师描述的世界末日》，页 29-31、64 - 93,指出拉克坦提乌斯不仅 

使用了赫耳墨斯主义的预言，还使用了 “希斯塔斯普（Hystaspes), 

一位非常古老的米底斯（Medes)国王”的预言（《神圣原理》7.15. 

19)，以此论证本节某些启示录中主题有来自伊朗的呼应之处。

这将是世界的诞生：一切善物的重新形成，是自然本身最神 

圣、最虔敬的复原，随时间的推移重新排序〈不过，是通过意愿的 

行为，〉时间是且曾是不灭的，没有开端。因为神的意愿没有开 

端；它保持不变，永葆当下的状态。神的本质是慎重的思考；意愿 

是至高的善。”

“慎重的思考〈就是意愿〉吗，三倍伟大者？”

“意愿源自慎重的思考，阿斯克勒庇俄斯，意愿的行为正是源 

自意愿。神意愿的从来不会过多，因为他完全充满万物，并且他意 

愿的是他具有的。他意愿一切善事，并且他具有他意愿的一切。 

他考虑并意愿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神正是如此，世界是他的形 

象—— 〈善〉出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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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 没有开端：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一 ，页 331，接受 Reitzenstein 插人的 sed voluntate[不过...彳了为]，

在《校勘记》中指出更早的编者提出将g e n itu ra改成 regen itum或 

者类似的表述，因为后者更接近palingenesia，但是科普特语版本 

并不支持这一改动，根据 Ma 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44,他同样拒斥 sed volun丨a te,指出 q u a e的先彳了词是restitu tio,因 

为错误翻译对希腊语而产生歧义；同样Mah6，《一位拉丁语学者对 

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评论》，页 149、152。不论如 

何，在这一*语境中，g e n itu ra和“诞生”都需要和占星学联系在一* 

起;《牛津希腊语辞典》，“ genitura”词条，3;《牛津英语词典》， 

“geniture”词条，2;上文，本节“旧日的美脷”注释。

神的本质... 源自慎重的思考：根据 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三，192;比较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83,注 276)这里由“意愿”“慎重的思考”和“意愿的行为”代表的

三个词语--- voluntas、sons ilium和 velle----可能对应着亚里士多

德《尼可马各伦理学》1 l l l b 3 - 1 U 5a2 描 述 的 bonlesis [愿望 ]、 

bouleusis[选择]和 proairesis[慎重的思考]之间的区分；比较上文 

第 8 J 9-20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8 节，卷十第2 节;Lew y，《迦 

勒底神渝及神迹示现》，页 3 3 1 ; P e te rs ,《希腊哲学术语》，页 163。 

Mah6(《赫耳墨斯》卷二，页187-188、245-246)根据科普特语版本 

(《灵知派经书》卷六8.74.15-20)给出了这里采用的拉丁语本，与 

Nock and Festugi&re，《赫耳墨斯集》，卷—•，页 331在用 i 卩]和断句方 

面都存在较大分歧：

“ Dei enim natura consilium est，voluntas bonitas summa.” [其

实，神的本质是慎重的思考;意愿是至高的善。]

“C o n s iliu m 〈est voluntas，〉〇 Trismegiste ?” [三倍伟大者啊，

慎重的思考〈就是意愿〉吗？]

“ 0 A s d e p i， voluntas consilio nascitur et ipsum vell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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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ate.” [阿斯克勒庇俄斯啊，意愿源自慎重的思考，而这种想

法源自意愿。]

〈善〉出于善：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_ •，页 

331，依照W . K ro l l,在 b o n i后插入 b〇nus;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卷二，页 247认为科普特语版本印证了这种做法。

[27]“善，三倍伟大者？”

“善，阿斯克勒庇俄斯，我将教授给你。正如神向世上一切形 

态和种类派发并分配他的慷慨—— 知觉、灵魂和生命—— 世界亦 

允诺并提供必朽者眼中一切善者，季节的更替，萌芽、生长并成熟 

的果实，诸如此类。因此，神坐在至高之天的极顶，无处不在，纵览 

周遭一切。因为天空以上有一处远离所有有物体事物的无星辰的 

场所。我们将分发〈生命〉者称为朱庇特，他占据天地之间的场 

所。然而朱庇特•普路托尼乌斯支配大地和海洋，是他滋养有灵 

魂、结果实的必朽之物。这些神的力量将活力赋予作物、数目和土 

壤，但是其他神的力量和作用将分配给一切存在之物。支配大地 

的诸神将〈撤离〉，他们将停驻于在埃及朝向落曰方向的遥远边陲 

建立的一座城市，彼处，必朽者的整个族裔都将受到土地和大海的 

驱促。”

“但是告诉我，你的这些神如今在何方，三倍伟大者？”

“停驻在利比亚山中的伟大城市里。那么，目前，关于他们就 

说到这里吧。”

形态和种类：对于 speciebus vel generibus的这种译法，见上 

文第2 节关于“形态”的注释。

季节的更替：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2,写做 alternationis partuum term poralium( la succession des nais- 

sances en leur temps[他那个时代中出生的演替]),但是Mah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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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赫耳墨斯》，卷-*,248，将 partuum[出生]校 i j 为 partium，同 

tem pora lium组合在一■起意为“季节”。

坐在……无处不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二， 

页 69,察觉到本句中一位超验的神和一位内在的神是等同的。见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四，1010-1015(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58):“你这坐在世界之巅并裁决 

宇宙的。”

分发〈生命〉...普路托尼乌斯（P lu ton ius) : N o c k的文本中

只有 dispensator,不过 Festugifcrc 依照 Ferguson,译出 dispensator 

〈v itae〉（ chor6g5n z56n )，由科普特语版本印证；Mah6,《一位拉丁 

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评论》，页 150。 

Festugifere也将这里的两位朱庇特指认为“宇宙之神”，与上文第 

19节中超宇宙的（hypercosmic)朱庇特无关。尽 管 同 意 “坐 

在至高之天的极顶”神是第4 1节中“至高的、最高的神”（deuS 

summus exsuperandssiinus)(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31节，卷四 

第 5 节，卷十一第19节；《灵知派经书》卷六,7.63.36)，他同时论 

证认为，科普特语版本之中5 位较低级的神（神匠、宙 斯 *普路托 

尼乌斯、K〇rf〇在拉丁语中减少为两位朱庇特，原因是在非洲北部, 

朱庇特、撒登（Saturn)和巴力一哈蒙（Baal-Hammon)融为一体，因 

此这个地方可能是拉丁语译本成文的地方；见上文题解。见: 

No(‘k and Fra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2、384,注 228 -  

230;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48-251;比较 S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07-丨15,卷四 F ，H X1H。

分配...说到这里吧：抄本中 d istr ib u en tu r[被分配的]一词

重复，但是 N o c k为第二次出现标记了疑问符号，F e rg u so n提出将 

它校订为 restituentus,M ah 6 则建议使用 d iscen d en t[撤离]。Scott 

认为日落的城市是亚里山大里亚，Z i e l in s k i认为是昔兰尼 

( C y r e n e )，但是 Festugifere认为笔者启系录般的愿景对地点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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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S co tt相信文中所指的城市是阿尔西诺伊（Arsinoe)或 

鳄城（C rocodilopolis) ,并且认为“利比亚山”指代的是尼罗河西边 

的高地。B . Van R insve ld,《〈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科普特予版本及 

黄金时代之城》，页 238-242指出，《灵知派经书》中相应的文段卷 

六 8.75.25-35将一系列的事件全部用将来时写出，即：

大地的诸位君主将要撤离……并且……将要为他们自己 

建立一座城市……面对日落之处。每个人将要进入那城 

市……[并且他们]将要……定居……在那伟大的城市…… 

在[利比亚]的山上。

因此，科普特语版本中提到的城市只有一座，而且它是这整一 

系列未来事件的目的，但是拉丁语版本中有两座城市和两组事件， 

一个在未来，一个在现在。诸神将要去往日落的城市，尽管现在他 

们正在“利比亚山上的城市”里。希腊语词丨北u e 指代的既可以是 

尼罗河西边的埃及，也可以是亚里山大里亚地区。 Van Rinsveld 

和 Festugi細 一 样 ，承认利比亚不一定要为了与启示录信息相匹配 

而指代任何特定的地方，但是他提出，Logos T d e io s[完美论说]原 

文中的背景如果是托勒密时代，那么诸神回归的适宜地点可能是 

亚里山大里亚（同《陶匠预言》相反，后者将这种荣誉赋予孟菲斯 

[M em phis]),可是在拉丁语版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成文的基 

督教时期，亚里山大里亚是绝对不可能的。

见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页332、384,注 

231;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23 - 225、236 - 238、242 - 243, 

卷四 F ,页 x iv，注 2,页 420;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5,卷二，页 251 -252;《一位拉丁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 

庇俄斯〉的评论》，页 152;Z ie linsk i，《赫耳墨斯主义灵知》，页 370- 

371，《赫耳墨斯和赫耳墨斯教》，页 40-41、50-52;上文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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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第37节。

“我们现在必须谈论不朽者和必朽者，因为对死亡的预期和 

恐惧折磨着不知道有关它的真实说法的众多人。死亡源自被工作 

耗尽的身体的瓦解，发生在身体的各部分组成带有生命功能的单 

一机制的时间流逝之后。其实，身体不能再支撑一个人的生命过 

程时，就会死亡。那么，这就是死亡：身体的瓦解和身体知觉的消 

亡。为此担忧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尽管人们出于无知或者不信任而漠视它。”

“他们无视的是什么，三倍伟大者，或者他们质疑的是何者的 

可能性？”

我们现在... 消亡： Stobaeus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33)保留了本段的一份希腊语版本，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三，页 257-259)将它与拉丁语版本进行比较。译者 

显然在努力模仿希腊 i f l■版本，甚至模仿独立属格 tou arithmou 

p l6r6thentos,并且使用广反常的拉丁语结构numeri comp丨e t i[在时 

间流逝之后;字面意为“当〈年份的〉数量被充满”];上文第1 节。 

Ferguson(Scott,《赫坏墨斯集》，卷四 F ,页 431)引用马克罗比乌斯 

《〈斯奇皮欧之梦〉注疏》1.13.11-13之中寿数已尽时身体离开灵 

魂—— 而非灵魂离开身体—— 的思想。关于伊壁鸠鲁以及其他影 

响，见: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53;Carcopino,《罗 

马多神教时期的密教一面》，页268。

恐惧……众多人：《灵知派经书》卷六9.76.4-6;《亚美尼亚 

语定义》，10.6;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觅 401。

死亡...瓦解：关于 d isso lu tio和 d ia lus is,见 Mah6,《上埃及

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53 -254，其中引用《赫耳墨斯集》卷一第 

24-25节，卷十一第14节，卷十二第16节；柏拉图《高尔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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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B ;《斐多》82D -83B 、88B ;《王制》609A ;关于可能的埃及背景 

见 Iversen，《埃及和赫耳墨斯主义教义》，页 40-41。

[28]“那么，听好，阿斯克勒庇俄斯。当灵魂从身体撤离，它 

去往衡量并定夺其价值的大精灵那里接受审判，如果他认为它忠 

诚而正直，便让它待在适宜的场所。但是如果他看到灵魂被过失 

的瑕疵玷污、被恶德弄脏，便让它从高处跌落到下界的深渊，将它 

交付给气、火与水的风暴和漩涡的毫无止歇的冲击—— 它的永罚 

是在物质的洪流中、在天地之间被来回冲卷。那么灵魂的祸根即 

是其自身的永恒，因为不灭的惩罚以永恒的折磨压迫它。为了逃 

离这陷阱，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我们应当害怕、恐惧且避免的吧。 

做了错事以后，不信者通过范例而非通过言语、通过惩罚的真正痛 

楚而非威胁，从而被迫相信。”

当灵魂...物质的洪流：“物质的洪流”原 文 为 mundanis

flu c tib u s;见上文第2 节。见利杜斯《论月份》4.32、丨49(Scott，《赫 

耳墨斯集》，卷四，页 230 - 232;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334; 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256-257; 

上文题解）之中与本段相应的对Logos te le ios[完美论说]的引述。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三，页 121，比较维吉尔《埃涅阿 

斯纪》6.735-75丨，指出利杜斯给出的希腊语版本肯定了与柏拉图 

以及诸位诗人笔下对皮利福来格通（Pyriphlegethon )和塔尔塔洛 

斯(Tartarus)的描述之间的关联（见下文关于“大精灵”的注释）； 

同见:C um ont，《永恒之光》，页 208 - 214; G riffith s,《马都拉的阿普 

列尤斯:伊西斯之书》，页 301-303。

大精灵：利杜斯(4.3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页 230)将 

本段同柏拉图的《斐多》联系在一起，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 

页 259-260)引用《斐多》107D 、112A -114B ,《高尔吉亚》524A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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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王制》614C ，作为柏拉图主义文本中的先例。Festugifcre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5-386,注 238)同 

意认为这里提到的执行审判的精灵不同于第2 5节的“恶毒的天 

使”或《赫耳墨斯集》卷 •第 23节中的“复仇精灵”，不过利杜斯写 

做 tous men tim6rous t5n daimonSn，此外，他指出 summus daemon 可 

能是密特拉，他在类似的情况下审判凡人；Ferguson (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四 F ,页 432)怀疑文本受到来自伊朗的影响；比较拉 

克坦提乌斯《神圣原理》2.14.6;《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页丨51 ; Mah6 ,《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257-259。

适宜的场所：拉丁语中“场所” 一同应该和审判者还是被审 

判者搭配，是模棱两可的，但 是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 

二，页260,基于《斐多》108C 以及利杜斯的文本—— 后者认为受 

祝福的灵魂不M 于大精灵，而是属于拯救者精灵（sSterikoi dai- 

mones)— - 选择了后者；比较《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 

十四第卜2 节。

交付……天地之间：此处译文同 Festugifere,需要采用 Nock 

依照 Thom as所做的校汀,也就是将抄本中的 trad itu r in te r和类似 

的词语改成 tradit ut in te r;比较上文第 12 节；Nock and Festugifc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4-335。

“不是只有人类律法才惩罚人类的过错吗，三倍伟大者？”

“首先，阿斯克勒庇俄斯，地上万物都是必朽的，那些身体的 

状态活着、并带着那同样的身体状态从生命中逝去的存在之物亦 

是如此。他们都受到他们生前所做过错的刑罚，死后的刑罚更加 

严峻，依照他们的过错在生前掩藏得多深而定。神性预知这一切， 

因此一个人所偿付的刑罚恰恰与其过失相成比例。”

死后的刑罚：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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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谁值得受到更严重的刑罚，三倍伟大者？”

“那些受人类律法谴责、暴力地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使得他们 

看起来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却并未凭借灵魂偿还对自然欠下的 

债务的人。另一方面，正直之人的护佑在于对神的崇敬和至高的 

忠诚。神保护这样的人免于一切邪恶。

谴责……的人：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66,将本句第 

一个词 q u i改成 q u ia，由此让被处决的罪犯在死后过得更好一些， 

因为他的债已经被偿还了，但 是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35,保留 q u i,而且 Festugifcre的译法也能够得出这 

里给出的十分不同的结论；同见《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三，页 12;《波菲利的赫耳墨斯主义素材》，页 144-148。对于阿 

斯克勒庇俄斯的问题，科普特语版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将最大的 

惩罚给了盗圣殿的贼（h ie ro su ld),而不是那些残暴地死去的人 

(bia iothanatoi)，而 Mah6(《赫耳墨斯》卷二，页 267-268)认为科普 

特语版本反映了希腊语原文，同时承认拉丁语版本可能反映了对 

基督教烈士供奉的反感;上文第25节。

另一……一切邪恶：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原理》2.15.6;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5-336;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页 14-15;上文题解）引用与本句相对应的希腊语文段， 

亚里山大里亚的区利罗在《驳尤利安》（701A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页 191,注 2,页 219-220)中亦然。Festugifere认为 

contra[另一方面]之前可能柯一处脱漏，S co tt认为脱漏在homoni 

[个人]后面；基于拉克坦提乌斯和区利罗的希腊语文本， 

Festugifere 总结认为原文的 contre la fa ta lit6 et les d6mons[反对命 

运和诸精灵](拉克坦提乌斯 : onle daim("in oute heimarmene kra te i) 

可能特指“正直之人的护佑”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86,注 24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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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278。

因为万有的父和主，唯他一人即是万有，自在地向万有展现他 

自身—— 不像置身某一场所那样具有场所，不像凭借某些性质那 

样具有方式，亦不像具有某些数量那样具有多少，而是通过仅借心 

灵而来的理解力照亮众人。当错误的阴影已然从一个人的炅魂中 

播撒出来、他已感受到寘理之光时，他便与他整个知觉中的神圣理 

解力交合；当他对它的爱将他从令他必朽的那部分本质中解放出 

来时，他就对将要来临的不朽具有信心。就是它将要把善恶分开。

通过…… 照亮众人： 匕文第 2 3节；Klein《光的术语》， 

页172-173。

阴影……交合：P hilm um ko,《伪斐洛文本中的艾赛尼主义和 

灵知派》（“ EssSnisme et gnose chez le pseudo-Philon ”），见 Le 

O r ig in i办//〇 gn.<Mtici.smo，页408,提出本段与斐洛及伪斐洛文本的 

相似之处:《论亚伯拉罕的移居》（(M  t/ie M igration o/<4bra/ia m ) , 

76;《圣经里的古代人 》 （BiWicaZ Antiquities ), 37. 3。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6、387，注 246，将 t〇t〇 se

sensu intellegentiae 译作 de tout son in te llect & rin te lligence divine

[凭借他的理解神圣智力的全部智识]，同时提出a la comiaissance 

de W eu[为了认识神]作为另一种译法„

凡是善人见到了理性之光、仿佛亲眼所见，都会受到对神的忠 

诚、虔敬、智慧、崇拜和尊敬的启迪，他对这信仰的信心使他与人性 

远远分离，正如太阳使星辰的光辉显得黯淡。事实上，太阳照亮其 

他星辰，与其是通过其光芒之强烈，不如是通过其神圣和圣洁。太 

阳的确是第二位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相信吧，〈它〉统治万物，用 

光芒照射世间存在的万有，有灵魂者和无灵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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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启迪：依照更早的编辑，N o c k将 o c c u li读作 oculis 

[眼睛（复数）];FeStugifer e 指出“心灵的眼睛”在《赫耳墨斯集》中 

其他地方出现过（卷十第4 节；比较卷四第11节,卷七第2 节），并 

且将 c la re sc it译作 est illum ing [被照亮]，N o c k引述《阿斯克勒庇 

俄斯》第 18、36节，肯定 Festugifere的观点，同时认为“因……而扬 

名”（doxazetai)也是可能的，p h s tize ta i亦然；同见《阿斯克勒庇俄

斯》第 23、32、4丨节中的 cognition is... lumen ( gnoseos photismos)

或者作为启迪的知识 :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 

页 336、386,注 248;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78; K le in，《光 

的术语》，页 165-170、370-375。

信仰的信心：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36、386,注 249,将 ficlucia credulita tis suae 译作 fermemenl assu6 

(lanS sa f c i[坚信其倍仰]，并引述《赫耳墨斯集》卷 九 第 10节； 

S cotl,《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78，引用《希伯来书》11 :1。

太阳照亮……万有：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94,认为 

s〇[_.[太阳丨一定是m undus[世界]之丨化，但是 Festugi6re ( Nock and 

Festii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86-387，注 250;《三倍伟大者 

赫耳墨斯之启示》，页 169)引用《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5、18节关 

于作为第二位神的太阳的内容，与卷八第1节，卷九第8 节，卷十 

第 14节以及上文第8 节相反；同见卷十六第16节中关于启迪理 

性的太阳。“ f i t间存在的万有”原文为 omniaque m undana;上文第 

2 节。

“因为倘若世界曾是、仍是、且将是一永远活着的活物，那么 

世间就没有必朽之物了。因为它的各部分都以当前的状态永远活 

着，所以它不能容纳必朽性，因此如果世界必须永远活着，那么世 

界就必须完全充满生命和永恒。那么，正如世界是不灭的，太阳也 

永远统治有生命的事物，还有它们生存的一切力量，分配它、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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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此，神是世间一切活物、一 切有生命者的不灭的统治者，他 

永远赋予这种生命。然而，他将它同时全部赋予：凭借永恒的法 

则，生命被给予一切有生命者，通过我将要描述的方式。”

因为... 生命和永恒：S c o tt和 Festugifere都 认 为 viventis

etenim semper uniuscuiusque partis [因为它的各部分... 永远活

着]是希腊语独立属格的拉1 化，而 Festugifere认为本段中的重复 

是在有意强调;上文第1节。

将它同时全部賦予：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37,在 dispensavit[赋予]后面断句，轻描淡写地解决/ 其他 

编者为之大动干戈的文本问题。

[ 3 0 ] “ 永恒之给予生命的力量扰动着世界，世界的场所就在 

活着的永恒之中；因为不灭的生命约束着它，用言说的方式将它维 

系在一起，所以世界将永不会停止运动、或被毁灭。

永恒之给予生命：关于与《阿斯克勒庇俄斯》中 aeternitas[永 

卡旦]的用法类似的内容，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87-388、258-267,引述最多的是《赫耳墨斯集》卷十一第2-4 

节，但是同见卷二第12节,卷五第10节，卷八第3 节，卷九第6-8 

节，卷十二第丨6-17节，卷十三第11节和卷十六第8 - 9节;Lew y, 

《迦勒底神渝及神迹示现》，页 403-404。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丨85-191,承认 aelernUas含义广泛，可能包含了赫耳墨斯主 

义的用法，但是他总结认为，《阿斯克勒庇俄斯》中的永恒学说可 

以用柏拉图《蒂迈欧》37D-38B 中对ai6n 和 chronos作出的区分来 

解释。

Festugifcre在《二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XK》，卷四，页 1 6 6 -  

175中的解析更加复杂。他将上文第4 、丨0 、1 2 和 2 8 节中的 a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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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t a s理解为抽象的永恒、不朽、或永久性，但是他在第 2 9 - 3 2 节中 

找出了另一系列含义，从永恒的生命、到作为生命源头的世界之 

灵、到神中的生命力量（a io n、d u n a m is )、并最终到作为上帝和上帝 

之心灵的人格化的艾永（A i6 n)。他认为从作为永恒生命的aeter- 

n i t a s到作为世界之灵的a e te m it a s的过渡发生在本节开头。

永 不 会 停 止 运 动 ：Nock and Festu gi& re ,《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 3 7 ,与做 nec stab it a liq u a n d o ,不过除了一份抄本以夕卜，所有抄 

本均与做 nec stab ili quando.

世界将生命分配给其中每样事物，它是太阳之下受统治的一 

切事物的场所。世界的运动是一种双重的活动：永恒从外部赋予 

世界生命，世界将生命赋予其中万有，依照由太阳的活动、星辰的

移动----神圣律法中构建的整个时间构架----所确立并指定的数

量和时间，将它们全部散布。在地上就通过气的性质和冷热季节 

的变化来知晓时间，但是在天上，时间由移动的星辰回转到同一位 

置的时间秩序而定。世界是时间的容器；时间的轮回和扰动赋予 

它活力。但是时间通过有序的规则产生作用：秩序和时间使得世 

间万物通过轮换而更新。

太阳之下受统治的：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38、388，注 259，将 sub sole gubemantur 译作3〇11111丨8&1̂ 〇1̂ - 

ernement d iv in sous le so le il[受到太阳的神圣统治]，但是注释中对 

soumis & un ordre sous le so le il[受太阳之下的某种秩序的统治]和 

soumis au gouvemement du so le il[受太阳的统治]区分 r ，注意到模 

棱两可的文义，英译保留了这种模糊感；比较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三，页 201;《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69- 170。

散布：Festugibre 将 differens 译作 d ive rs ifian t[使... 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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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但是 N o c k基于阿普列尤斯《论宇宙》 t/ie C<wm^)23,提

出译作dispersant[分散的 ]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38、388,注 261。

整个时间构架：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38,采纳 T h o m a s的做法，将抄本中的o m n ia校定为om n i[整个]。

这种情况下，天地中诞生之物没有稳定的、没有固着的、没有 

不动的：唯一的例外是神，而且确实只有他，因为他本身、他自己、

他独自即是整体、完整且完美。他是他自身坚定不移的固定性，外 

界的任何冲击都不能将他从他的位置移动开去，因为万物都在他 

之中，并且只有他在万物之中—— 除非有人冒险说他的运动在永 

恒之中。时间的一切扰动退回永恒，时间的一切扰动亦由永恒而 

起，但是永恒本身是不可移动的。”

轮换：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88,将 

alternationem 解释为 le retour allern6 des saisons [季节轮换的回

转]。

除非……不可移动的：《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 

四，页 170,评论认为本段十分困难，并且参考《赫耳墨斯集》卷九 

第 3 节和亚里士多德《论天》（(M 如 故 《̂ ) 2 8 4 &2-10解释本 

段:“难道就不能论证认为神有在ai6n [永恒]之中维系的运动吗？ 

即在某种永恒生命的活动之中……？不—— 毋宁说 ai加—— 即神 

的永恒生命的活动—— 本身就是静止的，尽管其他的运动由它而 

来，并回归到它!”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2节。

[31]“因此，神〈一直〉都是稳定的，永恒也这样一直随他一起 

静止，永恒之中容纳着一个未曾诞生的世界，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可 

感知的世界。这可感知的世界仿照永恒，是按照那位神的映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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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因此... 稳定的：N o c k依照 Thomas,插入本句中的第---1"

semper[—直]。关于其他包含这里说的永恒学说的赫耳墨斯主义 

文本，见上文第30节，《赫耳墨斯集》卷二第6 节，卷四第8 节，卷 

五第2 节,卷八第2 节，卷十一第2 J 5、20-21节，卷十二第15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水》，卷四，页 170-173。

可感知的世界：《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71，注 1 ,拒 斥 K r d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学说》，页 67,注 

2)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认为这里的 mundus s e n s ib ilis和 kosmos 

noStos并不是等同的;但是，他同意认为它不可能代表“实际的可 

感知的世界”，并得出结论认为它代表“宇宙的汁划，作为神圣的 

艾永一心灵的思维的宇宙。”

那位神的映像：《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70-171,认为1^118(^[那位神]是原质化的（1^(^8;26(1)艾永， 

也就是上一句中与神一起的aeternitas[永恒]。

虽然它常常扰动，但是时间以自身的方式，出于复返至于自身 

的必然性，从而仍然具有稳定性的力量和特征。因此，尽管永恒是 

稳定、不动且固着的，但是由于时间的扰动（〈时间的扰动〉移动 

〈它者〉）而一再回到永恒，并且因为这种移动依照时间的规律运 

转，所以永恒（本身并不移动）看起来就恰好通过它置身其中的时 

间而被扰动，而且一切扰动都是在时间之中进行的。因此永恒的 

稳定性恰好被移动，时间的移动性通过其轮回的固定律法变得稳 

定。因此也可以认为，神在他自身之内扰动—— 不过是在同样的 

不可移动性之中，因为由于它的庞大，他稳定性的扰动实际是不可 

移动的。庞大的律法本身是不可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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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返……必然性：上文第13节;《=.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四，页 171-172。

在他自身之内扰动：《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 

页 172,注 1，译作 se meut lui-mSme vers lu i-m^m e[使自身与自身相 

对移动]但是认为en lu i-m6nu:也 有 能 ; Nock and Feslugifcre,《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39 ,译作 se meut lu i-m gme se soi [自己移动 

自己]〇

庞大……不可移动的：根据《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 

卷四，页 172-丨73,magnitude)[庞大]或者无限使得移动性成为不 

可能的论点遥相呼应亚里士多德《论天》275b l2-29。

那么，这种存在置身于极限、理解和算计之外，并不属于感官 

可触碰的种类。它不可被运载、被带走、被捕捉。它身在何方，去

往何处，从何而来，如何行动，是为何物---是不确定的。它在受

到强化的稳定性中延续，它的稳定性在它内中行动—— :神、永恒、 

二者、其一在另一个之中，或者二者均在彼此之中。因此，永恒在 

时间之内没有极限。但是时间是永恒的，设若它可受到数目、更 

替、或者通过复返而来的周期回转的限制。那么，二者都是无限 

的：二者看来皆是永恒的。至于稳定性，它安稳地固着，以维系可 

被扰动的事物，并且由于它的坚定，正当地居于首位。”

极限...被带走：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39、389,注 272，将 incomprehensibile，inaestimahile est; nec susti- 

neri etenim nec fe rri 译作 nul ne peut l ’embrasser ni le m esurer;il ne 

peut to e  ni soutenu ni port6[无人可拥抱它、无人可度量它;它既不 

可被维系，也不可被移动]，但是他提出 incom prehensib ile可能意 

为 im com prthensible[无法理解的]。

更替...复返： Festugifere 将 altematione 译作 le ch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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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saisons [季节的变更];N o c k提出将文本中的a lte r iu s改做 alter- 

n is ，Festugifere 译作 pSriodiquement[周期性的]，并认为 per ambitu- 

dinem reditu [通过复返而返回]的原文为（H’ apokatastasin; S cott, 

《赫耳墨斯集》，卷 四 F ,页 423 ;N o 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340、389,注275,页 398,注 338;上文第13、30节 ，下 

文第40节。

固着... 维系：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0、389,注 276,将 sustinere[维系]译作 servir de base[作为...

的基础]，提及《赫耳墨斯集》卷 二 第 6 节 中 antereisisl；平衡] 

的概念。

[32]“那么，万物的开端是神和永恒。但是世界因为可以移 

动，所以并不居于首位；虽然它依照使它一直持续扰动的律法，从 

而具有一种不移动的固定性，但是它的移动性仍然超过稳定性。”

开端是神和永恒：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 

页 389,注 277,引述第17节中“原本的事物，原初的事物，万有的 

源头或开端”，还 有 第 19节中类似的语言，同时指出 Ferguson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xx ix-x x x)将 第 19节中的“第二 

位”神与第3丨节中的永恒（ai6n )联系在一起。《三倍伟大者赫耳 

遷斯之启7K 》，卷四，页 174, Festugifcre将本段中的 aeterriitas [永 

恒]理解为原质化的艾永，即神之心灵；同见 Gersh，《中期柏拉图 

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58-361。

“与神圣性相像的全部知觉本身是不动的，在它自身的稳定 

性中移动自己。它是神圣的、未朽坏的、不灭的、可用一切溢美之 

词形容—— 倘若存在任何可优于栖身真理本身之中的至高之神的 

永恒的事物的话一一完全充满一切可感知的形态、充满全部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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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以说是与神同在。世界的知觉是一切可感知的形态和秩序 

的容器。

全部知觉：本段的“知觉”和一■般情况下一'样，代表 sensus，但 

是应当注意，拉丁语背后的希腊语词语可能是 nous。其实，

FestugAre 提出 omnis... sensus 可能对应 ho pas nous,其中 omnis

意为 lotus。他同样警告说这里的关键术语（sensus、intellegentia、 
intellectus)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十分不确定应当如何翻 

译”而且“不可能找出作者的真实意图”。Scott同样总结认为， 

“本段的拉丁语版本无法理解”。不过他仍然认为，从 ergo 

[全部]开始，本段整体上区分了-个级别的nous:神圣的、宇宙的 

和人类的。Kerguson添加第四个级别aifin,组成至高无上的神、永 

恒、宇南和人类的等级秩序，Festugifere采纳这种做法；比较 

Gersh，《中期柏拉阄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48-350。此 

处译文中与之对应的用法是:神圣（或者完整的）知觉、永恒的理 

解力或知觉、世界的知觉、人类的知觉。“知觉”（sensus)和“理解 

力”（intellectus)含义模糊，因为二者都可以理解成主观的（甲对对 

象乙的主观知觉）或客观的（客观从属于作为主体的甲的 

理解力）。

见：上 文 第 3 节，《赫耳墨斯集》卷 一 第 1 节；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贞 340、389 - 391,注 278 - 279、 

283、285、290;《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174;Scott, 

《赫耳墨斯集》，卷=■，贞215,卷四 F ,贞 xxv i-v i i、423-426。

全部的秩序：Festugifere(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389-390，注 279-280;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F ，页 xx- 

v i、423)认为 d isc ip lina(此处及下句的“秩序”）代表 ta x is,相关内 

容见上文第2 3节；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140-丨45;Dodds， 

《普洛克罗斯：神学概要》，页 x x i、129、208-209、257-26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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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关于 d is c ip lin a的其他例子，见第16、39节。

但是为了留意它所做过的一切，人类〈知觉依赖于〉记忆力的 

强韧。在下降中，知觉的神圣性只能向下触及人类动物，因为至高 

的神不想让神圣的知觉与每种活物相混合。他不想让它由于与其 

他活物交合而受到羞辱。人类知觉的理解力，它是什么、有多伟 

大，完全来自对过去之事的记忆。（由于他记忆力的强軔，他甚至 

成为了大地的统治者。）

但是... 记忆力的强度：N o c k依 照 Goldbacher,在 humanus

ver〇[但是……人类]之后标注一处脱漏，Festugifcre的译文使用了 

B ra km a n和 S co tt对于填补脱瀬给出的建议,分别是p e n d e t和3611- 

sus;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40-341、390,注 

281 ;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213。

至高的神：Nock and Festugid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1, 

采纳 Thom as将 sum m um校订为 summus[至高的]的做法。

然而，对自然的理解力、还有世界之知觉的性质，可以完全自 

世界中一切感官可察觉的事物得来。下一个是永恒的理解力，是 

由可感知的世界得来的知觉，由之可分辨出它的性质。但是至高 

之神之中知觉的性质，还有对那性质的理解，只能是真理。在世界 

中就连这真理的一个影子、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痕迹，都不可分 

辨，因为每当有人通过测量时间来分辨任何事物的时候，就会产生 

谬误，而有生产的地方就有错误。”

性廣...永恒的理解力：qualitas[性质]和aetem itatis[永t旦]

都是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34 1、390,注285 

中采用的校订方式；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页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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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将意思模糊的 i ntellectus [理解力]理解为艾永的心灵；见上

文“全部知觉”注释。

谬误……错误：关于时间的欺骗，见 P uech,《灵知派与时 

代》，页 256;同见上文第26节关于“诞生”的注释。

“这样，你看到了我们讨论的话题、还有我们冒险达成之事的 

深度，阿斯克勒庇俄斯。但是至高的神，我向你致谢，因为你用以 

之可以得见神性的光启迪我。而你们，塔特、阿斯克勒庇俄斯、哈 

f ，把这些神圣的奥秘埋藏在你们心灵的秘密之间，用寂静来守护 

它们吧。”

启迪我： h 文第23节;K le in《光的术语》，页176„

塔特...它们吧：抄本写做 ta t i; Nock and Festugi^re，《赫-H-

墨斯集》，卷二，页 341;上文《赫 I f 墨斯集》卷 f 三第2 2节；关于 

“神圣的奥秘”，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6节。

“然而，理解力与知觉的区别在于此：我们的理解力通过心灵 

的注意力，理解并分辨世界之知觉的性质，然而世界的理解力可以 

认识永恒、还有世界之上的诸神。因此，我们人类看到天上的事物 

仿佛是透过迷雾，是在人类知觉的状况的限制下尽力而为。我们 

的注意力被用来观看伟大的事物时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一旦看 

到了，我们意识的幸福便是巨大的。”

理解力与 知 觉 的 区 别：N o c k写 做 intellectus a sensu，但是 

Festugi6r e 提出在前插人 humanus，在后插人m undano[世界的]; 

S co tt认为 in te lle c tus可能代表 dianoia[即《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 

节中的“思维”]，认为 sensus 就是 nous0

心灵的注意力： Nock and Festugig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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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将  m entis pe rven it in ten tione 译作 pa rv ien t seu le m en l，S force

cT app lica tion[只能通过应用之力，才能……]。关于译作“全神贯 

注”、“注意力”或“专注”的 in te n t io,见 上 文 第 1、3、6 、10、11 

及19节。

世 界 之 上 的 ：拉丁语仅有super se,但是 Nock and Festugifere,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91，注 291，指出希腊语可能是 tous huper 

auton[即 ton kosmon] theos[宇宙之上的神]，可能指代第19节的 

ousiarchai，也可能是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2丨8所认为的 

“原质化的神之dunameis[力 t t ] ”。

很 大 的 局 限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19,认为 angus- 

liss im a难以翻译；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页 

342,写做 resserr6e en des lim ites trfes 6tro ites[局限在十分狭窄的范 

围内]。

[33]“关于如今被这么多人认作是一样重要话题的虚空，我 

是这样认为的：虚空并不存在，不可能曾经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 

在„因为世界的所有组分都是完全充满的，使得世界本身就完全 

充满性质多样、形态多样的物体，各自都有它的形状和大小。有些 

比另一些更大，有些更小，它们的密度和多少是不同的。密度更大 

的，和更大的一样，更容易看到，但是更小的和更稀少的很难看到， 

或完全不可能看到，我们只能通过触觉察觉它们。因此，许多人相 

信这些不是物体，而是空的场所—— 这是不可能的。

重要话题：《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0-11节也讨论了“虚空”；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96-97,列出了针对“虚空”进行辩 

论的古代权威学者，总结认为这里的观点是廊下派的；同见上文第 

10节关于“理论”的注释；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9丨，注 292; 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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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觉它 们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42, 

米用 E stienne将 quas...  eas校订为 quas... r e s的做法。

因为正如那被称作‘在世界之上者’（倘若这样的事物存在， 

我不会相信〈它是虚空的>)充满了神圣性之中与它相像的可感知 

的事物，在我看来，我们称作‘可感知的’这世界就也完全充满物 

体和活物，依从它的本质和性质。我们并不能从真实的角度看到 

它们全部，而是有些太过巨大，有些太过微小；在我们眼里它们是 

这样，要么是由于它们离我们很远，要么是由于我们的眼睛出了问 

题。或者是由于它们如此微小，以至干许多人认为它们完全 

不存在。

因 为 … … 本 质 和 性 质 ：本句给儿位编者带来r 闲 扰 ，特别是 

括号中的内容:在⑷织 si tamen est aliqu id ( ner istud enim credo)

sic habeoL倘若存在任何此类事物，我不相信……如我所认为的那 

样]中，W . K r o l l和 Ferguson在 c re d o后面标注 j f 一处脱漏，总结认 

为希腊语原文应该类似于（丨ude g a r〈 kenon e in a i〉 ekeino pisteuS, 

其中缺少的拉丁语应A 包括类似〈inane e sse〉[它是空的]的讷组， 

但是这拽词语和现衣的文本并没布明显的关联；NW.k and 

Festugh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3、39丨，注 293 ;Scott，《赫耳 

墨斯集》，卷三，页98,卷四 F ，页408。

在 我 们 眼 里 它 们 是 这 样 ：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343，在这个从句的开头加上了 ut，其他编者在此处 

插人 c u m 或 quae〇

(我现在说的是一直在我们近旁的精灵—— 我是这样认为 

的—— 栖居在我们上方最纯净的空气和无烟雾、无云彩、无星空扰 

动的干扰的地方之间的主人翁们。）



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书 487

我现在……主人翁们：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67- 

269,卷四，页 230,将括号中的全部内容移动到上文第28-29节， 

并且引用利杜斯《论月份》4.25、32中的恶魔学素材解释它。 Nock 

and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3、391，注 294,将 in  

te rra m 和抄本中的类似词语校订为 in ter ea，从而给出了冗语（ple­

onasm) in te r ... in te r[在....和....之间]的第二部分。

故此，阿斯克勒庇俄斯，你不应称任何事物为‘虚空’，除非你 

是想说，你称之为‘虚空’的事物‘空无’某样事物—— 空无火、空 

无水等等。因此，虽然可缺少此类事物的某样事物可以被视为如 

此，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空缺吹息和气，不论看起来是虚空 

的事物有多小或多大。”

吹息和气：上文《赫耳墨斯集》卷一第5 节，卷二第 11节； 

S 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00;N 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91，注 295。

[34] “关于场所，也得说同样的话，‘场所’作为独立的词语并 

无意义。因为场所的显现在于它是何者的场所；诚然，去掉这最重 

要的特征，就削减了词语的含义。这就是我们可以正确地说起水 

的场所、火的场所等等的原因。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虚空的， 

场所若独立使用，其含义就也不可分辨。如果假设有一个场所，却 

不考虑它是何者的场所，它看起来就会象是空无的场所，我认为世 

上不可能存在空无的场所。如果没有虚空的事物，就显然也没有 

这样的场所了，除非你为它加上可见的标记—— 长、宽、高—— 就 

像对待人类身体那样。”

“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及其余在场诸位：在这些情况下，要知道 

可感知的世界只能通过心灵的直觉来分辨，是无形体的，任何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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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事物都不能与它的本质相结合，任何可以通过性质、数量和数 

目分辨的都不能，因为它内中没有这样的事物。

关于场所：关于“场所”（l〇Cu s、t〇p〇S)，见上文第丨5 节;《赫耳 

墨斯集》卷二第 3- 6、11-14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00;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2 ,注 298。

叫做‘可感知的’的世界是物体的可感知的一切形态或性质 

的容器，没有神，它们就都不能被赋予活力。因为神是万物；万物 

来自于他；万物取决于他的意识。他的整体是善、是好、是智慧、是 

不可模拟的，仅对神而言是可感知的和可认知的。

是物体... 的容器：N o c k给出的文本是 receptaculum est om-

nium sensibilium specierum qualitalumvel corporum,Festugifere 译作 

le receptacle de toutes les qua lit6s ou sul)stances des formes sensibles

[可感知的形态的所有品质和实质的容器]，但是 Scou,《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326,把 v d 移动到 q u a lita tu m之前，这里给出的翻译 

参照了他的改动。关于 species 作为“种类”，见上文第2 - 5 节； 

《赫耳墨斯集》卷八第3 节。

神是万物：上文第2 节,，

仅对神而言：拉 ]语是 ipsi s o li，Nock ami Festugihre,《赫耳墨 

斯集》，卷二，页 344,译作丨Ui seul[只有他]；Scott,《赫耳墨斯集》， 

卷 页 124,解释说只有对神而言，世界才是完全可感知 

(aisthetos)、可认知的（noetos) ,而且世界的这两方面都包含在“整 

体”（to tum )之内；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 

页72-73。

没有神就不曾有、现有或将有任何事物，因为万物皆由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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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他之中、借他存在：具诸多形态、各式各样的性质、巨大的数 

量、一切不可测量的大小和具诸般形态的形态。你若开始理解它 

们，阿斯克勒庇俄斯，你就会感谢神。你若考虑整体，你就会学到， 

可感知的世界本身以及它包含的一切其实都被那更高的世界遮 

盖，仿佛一件衣服。

没有神...借他存在：N w k an(丨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92,注 303-304，将这种语言和《若望福音》1 :3以及《罗 

马书》11:36进行了比较，但是没有提出这些文本之间的任何依赖 

关系；比较N orden，《未识之神》，页 347-354。

被那……衣服：F estug ifcre引述《赫耳墨斯集》卷十第2 节，其 

中“秩序宇宙[是]在永恒（a i6n i)之中”，以及卷十六第12节，其中 

“智性的宇宙包围可感知的宇宙”；S c o t t引用斐洛《飞翔》20.110 

和《论梦》1.35.203中服饰的概念;Ferguson引述希波吕托斯《驳诸 

异端》5.8中“包裹世界的上天的服饰”。见1\(«^31^『6311^&， 

《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3,注 305;Sc〇t t ,《赫耳墨斯集》，卷三， 

贡 124;卷四 F ,页 409;关于 endum a、ch it6n 以及相关术语的其他 

用法，见《赫耳墨斯集》卷三第 2 节，卷七第 2 节，卷 十 第 13、 

17-18 节。

[35]阿斯克勒庇俄斯，每个种类的活物，不论必朽还是不朽、 

有理性〈还是无理性 >,不论有灵魂还是无灵魂，各个都具有它那 

一种类的表象，保持它与那种类的关系。虽然各个种类的活物都 

拥有它那个种类的完整形态，但是在那同样的形态之内，它们个个 

都有差异:例如，虽然人的种类在形态上是同一的，使得人类可以 

一眼就被分辨出来，但是每个个人在同样的形态之中都与其余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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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种类：上文第2 - 5节，关于 species、genus和 fo rm a的注 

释;本节中，“种类”代表 genus，“形态”为 form a，“阶级”为 species， 

Nock and Festn批 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45、393,注306将 

paradeigm a译作 type idSal [理想形式];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三，页 127-129。

〈还是无理性〉：Nock and Fesl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5,依照 G oldbacher以及其他人的做法，插入 vel in ra tiona lis。

因为阶级是神圣的、是无形体的，与心灵掌握的任何事物一 

样。因此，既然形态的这两个组分是物体〈和〉非物体的，那么任 

何形态都不可能变得与遥远时间、遥远纬度的其他形态十分近似。 

形态的改变之频繁，有如我们称之为具各形态者的神居住的周转 

的圆圈之中的瞬间之频繁。阶级持续存在，频繁复制自身，有如世 

界之轮转的瞬间之多数多样。在轮转的过程中，世界改变，但是阶 

级既不改变、也不轮转。因此，各个种类的形态持续存在，即使同 

一形态之中有所不同。”

既然... 非物体的：虽然 Thom as将 et q u ic q u id校订为 ut

q u icq u id，但是 Nock and Festugih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345保 

留 et qu icqu id[同任何事物一样]，并在《校勘记》表明可以维持原 

意，不过仍然依照Thom as将 fo rm a订正为 formae[形态]，并依照 

W . K r o l l在 corpora[物体]后插人e t[和]。

綷度...具各形态者（Om niform): “讳度”一词代表climatum

(k lim a ta),占星学术语。如果说星象决定个体的命运，那么 klim a 

塑造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一种名叫 k lim a ta rc h a i的精灵与 

k lim a ta相对应（比较上文第19节的 ousiarchai)，他们统治天上的 

七种领域，与七种地理区域相互关联;有一种星相精灵或旬星精灵 

与星相对应，他们执掌着出生的时刻，同《赫耳墨斯集》卷十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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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节。关于 k lim a ta,见《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十四 

第11 -15节，及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CCXx i， 

注 1，卷四，页 6卜62,注 31;Scott，《赫耳墨斯集》，卷四 F ,页 409- 

410,467-4690

同见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3,注 

306-307及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28-130,其中表明黄道 

带中“旋转的疆界”通过36个旬星产生较低级存在的形态，黄道 

带之神是O m niform[具各形态者]或Pantomorphos[具诸形态者1 

(上文第19节），每个黄道宫中有三个旬星。《三倍伟大者赫耳墨 

斯之启示》，卷一，页 121，同样认为“瞬间”（momenta)指代有关 

m onom oira i的学说（占星学《赫耳墨斯之书》[/ifc e r //erm etb]第 25 

章对此亦有描述；G unde 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的新占星术文 

本》，页50-72、135-69)，m onom oira i是统治大 [S 360度中每一度 

的星星，所以时间中的每一瞬间都有它自己的神。

[36] “世界是否改变它的形态呢，三倍伟大者？”

“你看，阿斯克勒庇俄斯：就好像我对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一 

直在睡梦中一样。到底什么是世界？组成它的倘若不是所有诞生 

之物，还能是什么？那么，你想问的是天、地和诸元素。还有何者 

的形态改变是更加持续不断的呢？天变湿变干、变冷变热、变晴 

朗、变浑浊；这些形态不断在同一的天之形态下相互转换。地总在 

经历许多形态的转变，当它生产果实的时候，当它推动它已创生之 

物的生长的时候，还有当它产生它所有果实的各式各样的性质和 

不同的数量、它们生长的阶段或过程、特别是树木、花朵和灌木的 

性质、气味、味道和形态的时候。火引起许多神圣的变化。诚然， 

日月的表象具有各般形态，更象我们的镜子，通过辉光相似的映像 

产生相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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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它的形态：此处及其下五处“形态”原文都是 species, 

Festugifere 译作 apparence [显像 ] 、aspect [相貌 ] 、type [类型]和 

form e[形态];上文第2- 5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 

卷二，页 346;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_,页131。

天之形态……转换：可能指代从纬度到纬度的改变（上文第 

3 5节 ），或 者 是 大 气 之 中 一 种 特 殊 气 候 的 改 变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3,注 309;Scott,《赫耳墨斯 

集》，卷四 F ,页 401。

阶段或过程：虽然 Festugifcre 将 stationes aut cursus 译作 les 

temps d’arr6t ou de progrfes dans la croissance[生长之中停止或延续 

的时间]，但是他指出这些词语也有占星学意义，并提及上文第13

节 stationes praefinitas cursumque [在中定位置上...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6、393，注 3丨0; Scott，《赫耳 

墨斯集> ，卷三，页 131，卷四，页410。

象我们的健子：Festugi6re (N o c 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94，注 312)认为，这里比喻的对象是太阳和月亮变 

化的外表，而不是映像，但是比较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31-1320

[37]不过现在，关于这些事物已经说得够多了。”

不过现在：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8.24、26中引用本节除最 

后 一句之外的全部内容；上 文 第 10、23 - 2 4 节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7、394,注 313-314。

“让我们再次转向人类和理性吧，理性是神圣的馈赠，人类因 

之而被称作理性动物。关于人类，我们说过一些奇妙的内容，但是 

不如这点奇妙：它比人类在神圣本质中所能发现、能造出的一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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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之物更加奇妙。我们的先祖曾在有关神圣性的理论上犯下了严 

重的过错；他们不相信、不注重对神的崇拜和虔敬。但是后来他们 

发现了造神的技艺。

神圣本质……曾在：这里的 natura[本质]有可能暗示诞生： 

见上文第4 节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7, 

注 315。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20,提出词组 quoniam ergo 

proavi[先祖曾在]的第一个词可能是epei 的误译，但是比较《牛津 

拉丁语词典》，“quoniam”词条。

他们为他们的发现添上了一种来自物质本质的协调力量。因 

为他们造不出灵魂，所以混入了这种力量，并且召唤精灵或天使的 

灵魂，借圣洁神圣的秘仪将它们植入到相似者中，由此，那些偶像 

就可具有行善和作恶的力量了。”

他们为... 力量：此处及本节下文中，“物质”原文为

m undus，“物质的”原 文 为 mundanus，相关内容见上文第2 节。 

Nock 白勺文本写作 cui inventae adiunxerunt virtutem de mundi natura 

convenientem eamque miscentes,quoniam animas facere non poterant, 

Festugi色re 译作 l ’ayant trouv6，ils y attach合rent une verlu appropri^e， 

qu^ls tira ient de la nature materielle ； e t, m^lant cette vertu h la sub­

stance des statues, comme ils ne pouvaient creer proprement des ames 

[发现，他们添加了适当的美德，从物质的本质中汲取;并且由于 

雕像自己不能造出灵魂，便将这美德与雕像的实质相混合]，同时 

参考 Ferguson的论点，后者认为这里的 inventae[发现]不可能指 

代上句中的artem[技艺]，而是必须指代这种技艺所必需的某种 

力量或物质性成分 :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74、394,注 316;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22,卷 四 F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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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427。同见：《亚美尼亚语定义》，8.3;《灵知派经书》卷六， 

8.69.29-32;及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98-102、224、 

315、385,他将第23-24、37-38节中描述的造神放在了神迹示现 

以及埃及雕像由神的灵魂（Ba)赋予活力的的语境中。Mah6 特别 

指出，《希腊巫术纸莎草纸》卷五,370-445(Betz,《〈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107-109)的相关性;这条咒语使用 

依照如下方法制造的赫耳墨斯雕像来寻求神启：

从一棵健壮的月桂树上摘下2 8片叶子，取一些纯净的泥 

土、苦艾种子、名 叫 “小牛的鼻子”的 植 物 （[译按]即

Misopates orontium) ... 当月亮在白羊宫或狮子宫升起时，

[把这些东西]和埃及圣鹮的蛋液混合在一起捶打，做成质地 

均匀的面团，捏成身穿长袍的赫耳墨斯像……让赫耳墨斯手 

持使者杖（hemW’s sta ff)。把咒语写在僧侣的纸莎草纸或者 

鹅的喉管上……把它插到雕像里面以获得感召。

特别见下文第3 8节关于“性质”的注释；同见《希腊巫术纸 

莎草纸》卷四，丨840-1870、2373-2399,卷七，862-869,卷十二, 

14-95(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语》，页 71、 

8卜82、14丨、丨54) ; N o ck，《希腊巫术纸莎草纸》，页 187; G unde l， 

《希腊巫术纸莎草纸中的宇宙观和天文学》，页 35-36; Grese， 

《希腊赫耳墨斯主义中的巫术》，页 48-49;Copenhaver，《三倍伟 

大者赫耳墨斯、普洛克罗斯与文艺复兴时期巫术哲学的问题》， 

页 84-89。

精灵...秘仪：Cumont，《永恒之光》，页 231，讨论了不区分

天使与精灵的善恶的文本进行了讨论；同见上文第〗9、21、25、32 

节;《赫耳墨斯集》卷一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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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的先祖：他是发现药物的第一人，阿斯克勒庇俄斯^ 

他们在利比亚山上、鳄鱼河岸的附近献给他一座庙宇。他物质性 

的个人—— 换言之即是他的身体—— 躺在那里。剩余的—— 或者 

毋宁说—— 他的全部（倘若全部的个人即是生命的知觉）更幸福 

地回归了上天。哪怕现在，他仍然通过他的神圣力量为病人提供 

帮助，就像他曾经通过医药的艺术给予帮助那样。

先祖……鳄鱼： avus —般指代“祖先”或者特指“祖父”，学徒 

阿斯克勒庇俄斯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的孙子和后 

人，就像教师赫耳墨斯是伟大托特的孙子一样（上文《赫耳墨斯 

集》卷一题解，卷二第1节,卷十第23节）。S co tt相信下文提到的 

“地上的”的神像阿斯克勒庇俄斯或印何阗一样，也是受到神圣化 

的人类。关于本段的这一内容及其他几处内容，见:上文第27节； 

《赫耳墨斯集》卷二第1 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20- 

227;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4,注 17;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二，页 306。

赫耳墨斯—— 我背负他的姓氏—— 难道不是栖居在以他命名 

的他出生的城市吗？各地的必朽者不是都为了他的帮助和庇护而 

来么？欧西里斯之妻伊西斯：我们知道，她若心怀善意，便可以做 

出莫大的善行，愤怒时又能做出极大的伤害！

他难道...城市吗：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48,依照奥古斯丁节选的段落，将抄本中写做 n o n 的地方 

改成疑问词nonne; 类似地将 p a tr ia m 改做 pa tria[故乡]。关于几 

个叫做赫耳墨斯之城的地方，见上文第2 7节;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三，页 228; Nock and Festug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94,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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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西里斯之妻伊西斯：埃及主神，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也极其 

重要，在《阿斯克勒庇俄斯》中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并且在希 

腊语本中完全没有出现，不过司铎拜俄斯保留的文本片段中提到 

伊西斯十四次，欧西里斯九次;关于作为伊西斯之父的赫耳墨斯， 

以关于及其他内容讨论，尤见《司铎拜俄斯的赫耳墨斯秘籍》卷二 

十■至卷^■十六；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5,注 322;M alaise，《伊西斯教与灵知派》，页 52-53 ;Ju lien H ies, 

《二元论历史学家、神学家普鲁塔克》，146- 163; G riffith s，《普鲁塔 

克〈论伊西斯与欧西里斯〉》，页 263;H a n i，《普鲁塔克思想中的埃 

及宗教》，页38-39; Yves Grandjean,《在马罗内亚与成的新伊西斯 

自述诗》，页 17-21、75。

地上的诸神和物质的诸神容易愤怒，因为人类正是以这两种 

本质造出并合成了它们。因此，埃及人称这些为神圣的动物，诸城 

邦的埃及人在活着的时候崇拜那些被奉为神圣的〈动物〉的灵魂， 

好让那些城市可以继续沿用他们的律法，并以它们的名字称 

呼自己。

地 上 的 .... 愤怒： “地 上 的 和 物 质 的 ”的拉丁语是

terrenis... atque mundanis;见上文第2 节〇 Scott,《赫耳墨斯集》，

卷三，页 228-230指出，地上的诸神暴躁易怒，因为他们容易受到 

paths[激情]的影响，但是天上的诸神是apatheis[不受激情影响 

的];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六第2 节，卷十二第4 - 7、10-1 1节； 

G riffith s,《马都拉的阿普列尤斯:伊西斯之书》，页 152。

称...的灵魂： Festugifcre 将 haec sancta animalia nuncupari

译作 reconnaissent officiellement ces animaux sacr6s que nous voyons

[正式承认我们看到的这些神圣动物]，解释称最后三个词对应 

haec，并提出 d6clarenet saints, comme nous le voyons, les anim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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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所见，宣告这些动物是神圣的]作为另一种译法。根据 

S c o tt的说法，埃及圣殿中受崇拜的对象可能是一个雕像或者活着 

的动物，后者也被视为“地上的”神，并且有一位神圣化的人类灵 

魂栖居其中。这种理解方法解释了句子余下的部分，这部分更适 

合描述人类而不是动物，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可能存在以动物命名 

的城市（例如上文第27节的鳄城）。F e s tu g ib e批评 S c o tt的译法， 

解释认为活着的时候被当作神圣对待的动物死后会被神同化；因 

此，活着的神阿匹斯（A p is)死后成为了欧西里斯一阿匹斯或欧索 

阿匹斯（Osorapis)或塞拉比斯。从这种角度出发，Festugifere将

colique... eorum animas, quorum sunt consecratae viventes 译作

adorent... les ames de ceux dont les ames ont 6te de ifi6es de leur v i-

vant[爱慕……活着的时候灵魂受神圣化者的灵魂]。见：Noclc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8、395-396,注323-324;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230-234,卷四 F ,页 428;Fraser，《托 

勒密时代的亚里山大里亚》，卷一，页503。

出于这种原因，阿斯克勒庇俄斯，埃及的城邦总是由于一群人 

崇拜并尊敬的事物在另一群人那里受到不同待遇而互相征战。”

总是……征战：关于由神圣动物导致分歧会引起暴力纠纷的 

间题，见尤维纳利斯（Juvenal)《讽刺诗集》（S atire) 15.1 - 13、33- 

44,其中描述了丹达腊(Tentyra、Dendera)和翁布（O m bi)之间的一 

次冲突，起因可能是丹达腊人吃掉了被翁布人奉为神圣的鳄鱼; 

Courtney，《尤维纳利斯》，页 590-599; G riffith s，《普鲁塔克〈论伊西 

斯与欧西里斯〉》，页548-5的；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34-235〇

[38]“这些被视为俗世之神的神的性质—— 是什么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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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三倍伟大者？”

这些...性质：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48-349、396,注 325-326，将 quaUtas译作 propri6t6[性质]，意指 

“一种巫术力量”。只有一组抄本中出现了 div in ita tis naturalem 

v im [神的自然力量]中的最后一个词，但是在这组抄本中它出现 

在 d iv in ita t is之前；Festugifere指出，希腊语中的同乂柯语是 

theiot5tos phusik6n dunam in,其中形容词 phusikos/naturalis 意为 

“玄奥的”，他的译文 une vertu occulte d’efficacit6 d iv in ie[具有神圣 

力量的一种玄奥美德]亦然。Scott，《赫耳墨斯集》，卷H ,页 244- 

245,卷四，页40-42,引用扬布利柯《论秘仪》5.23.233-234(比较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10.11)的叙述，

神迹示现的艺术……[它]经常将石头、植物、动物、香料 

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神圣、完美（le le ia)且具有神圣形态的事物 

混在一起，让它们一同构成完整纯粹的容器。因为人们不需 

要为所有事物都感到良心不安，只需要为与诸神性质不同的 

那些事物而不安就够了，选择适宜他们、令他们舒适的……献 

给雕像的祭礼。

见上文第23-24、37节 ；Lew y,《迦勒底神谕及神迹示现》， 

页 230。

“它来自一种植物、石头和香料的混合物，阿斯克勒庇俄斯， 

它们之中有一种神圣性的自然力量。这就是那些神被供以祭祀、 

圣诗、赞美还有带有上天之和谐的协调甜美声音作为娱乐的原因： 

以使被引诱进入偶像之中的上天的成分可以通过与上天持续交流 

而欣然忍受它在人类之间的长久留驻。人就是这样造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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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天持续交流：N o c k将 caelestius标为存疑，这是一组十个 

词中 caelestis[天上的]的某一*形式的第二次出现，但是 Festugi谷re 

倾向使用抄写员所做的修改caelesti usu,并和 et frequentatione — 

起译作 la p ra tiq u e却封知des rites celestes[天上的仪式的重复应 

用 ];Nock and Festugi色re ，《赫 耳 墨 斯 集 》，卷 二 ，页 349、 

396,注 328。

‘‘不要以为这些地上的神行事漫无目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天神栖居天的高处，各自统率分配给他的秩序，并将它照管。但是 

在此处下界，我们的神为人类提供帮助，仿怫是凭借友爱的亲缘， 

并且逐一关照某些事物，通过命运和占卜预言某些事物，预先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各有各的方式。”

分配给他的秩序：FestugiSre将 ordinem [秩序]译作 rang[阵 

列、序列];关于 s e ira和 tax is，见上文第19、23节 。

逐一： Nock and FestugiS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7,注 

330,引述由《蒂迈欧》40-42及新柏拉图主义注疏者那里衍生而 

来的关于普世（universal)神和特殊（particu la r)神的学说。

[39 ] “那么这计划的哪部分属于Hermarmen6 或命运诸神呢， 

三倍伟大者？天上的诸神支配普遍的事物，特殊的事物属于地上 

的诸神—— 对吗？”

Hermarmer^ 或命运诸神：此处和下文的希腊语词汇是编者 

所加；Nock and Festugib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49。Scott，《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246,认为第19节的 ousiarch Heimarmen€是 

人格化的存在，但是他认为本段中是按照廊下派的思路构建的抽 

象形象;同见《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 节，卷十一第5 节，卷十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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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卷一，页 365- 

370;M〇reSCh in i，《晚古时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的赫 

耳墨斯主义研究》，页95-98。

天上的……地上的：关于《蒂迈欧》中普世和特殊的神，见上 

文第38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7,注 

322，解释认为 incolunt (此处译文中对应“属于”）对应的一定是 

d io ikm is i[统治]，但是不懂希腊语的拉丁语读者会难以意识到这

—点0

“阿斯克勒庇俄斯，我们称作命运之神的，是所有事件中的必 

然性，总是通过形成一条长链的链接而彼此衔接。那么，她是万物 

的造者，或者是至高之神，或者是至高之神造的第二位神，或者是 

天地之间由神圣律法确立的万物的秩序。

她是……第二位神：下文关于命运、必然性和秩序的内容的 

希腊语版本出现在利杜斯《论月份》4.7;上文题解；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0;Scott,《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248-253,卷四，页 230。见下文第4 1 节“至高的、最高 

的神”。

万物的秩序：同上文第32节，“秩序”原文为 d isc ip lin a,对应 

利杜斯的文本中的 tax is ;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97、334。

因此，这命运之神与必然性通过一种不可割断的粘着力彼此 

衔接，并且，二者之中，命运之神当先，产生万物之源，但是那些取 

决于她使之诞生的事物，受到必然性的强迫，开始活动。它们二者 

之后是秩序，即必须来临的事物的结构和现世的安排。因为如果 

不将秩序组建起来，就没有任何事物，在万物之中，世界的秩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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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秩序是世界本身的载体，整体便是由秩序构成的。”

必然性...秩序：Ferguson认为这些材料是“一篇为《蒂迈

欧》做的注疏”，特别是鉴于C h a lc id iu s的注疏;上文第38节，关于 

“逐一”的注释。S c o tt坚持，necessitas [必然性]和〇rd o[秩序]分 

别对应anankg和 tax is,和 heim arm ene组成三位一体，在神话中对 

应三位命运之神（M o ira i):拉刻西斯（Lachesis)、克洛托（K lo tho) 

和阿特罗波斯（Atropos)。因此，《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作者将 

hdm arm ene视作拉刻西斯，他“产生万物之源”的功能统辖着过 

去;taxis/o rd o是克洛托，他对“结构和现世的安排”的职责负责当 

下;anankft/necessitas则是阿特罗波斯，事物通过他在未来“被强 

迫开始活动”：Sc〇t 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51-253,卷四 F ,页 

x ix-xxv i;N ock and Festugi色re ,《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97-398,注 

335-336。

关于伪普鲁塔克《论命运》（On fc u e) 2 (568E )中给出的不同 

的排列方式—— 也就是将克洛托、阿特罗波斯和拉刻西斯分别分 

配给宇宙至高、中等和最低的领域一 -见 D illo n,《中期柏拉图主 

义者》，页 320-322、356;同见上文《赫耳墨斯集》卷四第8 节。

世界的秩序：关于作为有序排列的mundus[世界]和 kosmos 

[秩序宇宙]，见上文第2 节，及 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98,注 336a。

[40]“那么，这三位—— 命运诸神、必然性和秩序—— 就最完 

整的意义而言，来自于神的赞同，神通过自己的律法和神圣的计划 

统治世界，神将它们一起与每种意愿或不意愿的行动分隔开来。 

他们不受愤怒的搅扰，不受善意的动摇，它们臣服于永恒计划的必 

然性。那计划就是永恒本身：不可抗拒、不可移动、不可毁灭。那 

么，首当其冲的是命运之神，用她已经播下的种子，为一切将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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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事物提供足够的子嗣，一如既往；随后是必然性，强迫它们全 

部开始活动。秩序排第三，维系命运诸神和必然性所安排的事物 

的结构。那么，这就是永恒，既不能开始存在也不能停止存在，依 

照它轮回的固定不变的律法，以不灭的运动回转又回转，它的各部 

分一次又一次起起落落，使得在时间推移的同时，已经落下的部分 

又重新升起。轮回性赋予这种回转以一种将万物聚集在一起的模 

式，使得你无法知道回转在哪里起始（假设它有起始），因为万物 

看起来总是接连不断并且仿佛先于自身。但是意外和机遇也混入 

了世间一切物质事物之中。”

“带着神的意愿和应许，我已经告诉了你一个人类可以说的 

所有事情。为神祈福着、祈祷着，接下来我们只需回到对身体的关 

怀。关于神学我们已经谈论得足够了，我们的灵魂可以说是已经 

饱足了。”

这三位：上文第39节。

愤怒……动摇：与第37节中地上诸神的暴躁易怒形成对比；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54。

永恒... 永恒本身：关于永恒或ai6n ,见上文第30节;S cott，

《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185-191。

一次又一次：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1、398,译作 k tour de r6le [轮流]，将 altem is 视作等同于 altem is 

v ic ib u s;上文第31节。

假设：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一，页 351，采用 

Thomas 将 sit quod sit 改成 si quod sit 的做法。

世间一切物质事物：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 5 1、3 9 8,注 340,将 omnibus... mundanis 译作 tout ce qui

vient de la m atu re[所有这些来自物质的事物]，解释认为“这里 

m undanus的含义与h u lik o s完全相同”；见上文第2 节；Scott,《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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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墨斯集》，卷三，页 255。

[41]他们离开圣所时，开始向神祈祷，并转向南方（因为若想 

在日落时分向神祈求，就应当目注那个方位；同理，在日出时分应 

当朝向名为东方的方位），当他们已经在祷告的时候，阿斯克勒庇 

俄斯悄声问道：“塔特，你是否认为我们应当建议你的父告诉他 

们，在我们向神祈祷时加上一些乳香和香料?”

祈祷……方位：关于另一个带有方向指示的祷文，见上文 

《赫耳墨斯集》卷十三第16节 ；Nock and Festug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89,注 341-342,引用其他几个例子，包括《希腊巫 

术纸莎草纸》卷五，422( B 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 

体咒语》，页丨09);《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疋》，卷四，页 244- 

245;比较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80; B m u n，《神学家若 

望》，页 262-263。

乳香和香料：Nock and Festugifc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2,将 tu re...et pigmentis 译作 d’encens et de parfums [香料和香

水];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81，解释说 p igm entum是“ 一 

种有香气的软膏”，埃及人在日落时燃烧十六种物质混合制成的 

香料奇斐(k u p h i) ;比较《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一，页 

83; W adde ll,《曼涅托》，页 203-205。

三倍伟大者听到他〈所说的 感到不安，说：“这是一个坏兆 

头，阿斯克勒庇俄斯，非常坏。向神祈求时燃烧香料等等，带有亵 

渎神圣的意味。因为他本身即是万物，或者万物都在他之中，他无 

需任何事物。还是让我们用给予感谢的方式崇拜他吧，因为神将 

必朽者的感恩当作最好的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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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兆头：Festugifcre合理地假设melius om nia re对应的希腊语 

是 euphSmeS的某种形式，同《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2节，卷二第 

10节，卷十H 第 8 节及其他地方，从而译作命令式 silence[安静 

吧]。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原理》6.25.11 ( Scott,《赫耳墨斯集》，卷 

四，页 22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2)再现 

了 倍伟大者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训斥，并认为文本来源于 

Sermo perfectus[完美论说];见上文题解。

崇拜……香料：Scott,《赫耳墨斯集》（卷二，页282-284; N〇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99,注 343-344)，引用波 

菲利、提亚那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ana)和其他文本， 

并且认为这里偏爱的物质献祭就像希腊语版本（《赫耳墨斯集》卷 

一第3 1节，卷十三第17-21节）中的“纯粹语言的献祭”一样。 

Van Moorsel,《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秘仪》，页 38-40,认为这是 

对于“彻底的精神化”（spiritua liza tion)和“彻底拒斥献祭”的渴望， 

引用《赫耳墨斯集》卷二第丨6节，卷五第10节,卷六第1节，卷十 

二第2 3节；同见卷四第7 节。

“我们感谢你，至高的、最高的神，只因你的仁慈，我们才收获 

了你的知识之光；

我们感谢……之光：关于 tantum[只]的参考文献，见《三倍 

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币》，卷四，页 58,注 2 ;比 较 Nock and 

Festugift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3; P arro tt,《灵知派经书》，卷 

六，页 379。 Rei丨zenste in发现 Papums M im a u t这份希腊巫术纸莎 

草纸中有一份对太阳的祷文，其中最后一部分（《希腊巫术纸莎草 

纸》卷三，591 -609 [ Betz，《〈希腊巫术纸莎草纸〉译文及世俗体咒 

语》，页33-34])对应本节中的拉丁语祷文;S co tt将希腊语版本同 

拉丁语版本进行了逐行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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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祷文也出现在《灵知派经书》卷六7.63.33-65.7，Mah6 

编辑的版本见《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页 160~ l 67，D irk s e和 

B rash le r编辑的版本见《突知派经书》卷六，页 378-:387。D irk s e和 

Brashler 参考祷文（Dirkse 和 Brashler 卷7〈，7.65.3-7;比较 6.57. 

26-27)末尾处的“仪式性的拥抱……和……祭祀的饭食”，总结认

为“[祷文]主要的Sitz im Leh ijn[应用场景]...是一个赫耳墨斯

主义义知派群体，[他们 j 致力于保留并传播[其中]推崇的知识％ 

Grese，《希腊赫耳墨斯主义中的巫术》，页 51-5 5指出，《阿斯克勒 

庇俄斯》街略了《希腊氺术纸莎草纸》卷-:,494-591中祷文之前 

的咒语本身，论证认为“一位巫术师手册屮”保留下来的对gn5sis 

[灵知]的感恩“意味着赫耳墨斯主义和写作希腊巫术纸莎草纸的 

魔术师的思想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与 nomen sanftum [ 神圣之名 ]对应的希腊语是 aphraston 

onoma [不可言说之名] ，Iup ite r Exsuperantissimus [至尚的朱庇特] 

(比较希腊语 hupistos) 的祭祀是从康茂德（Commodus) ( 176 - 

192C E)以后开始传扬的。Gersh,《中期柏拉图主义及新柏拉图主 

义》，卷一，页 343-344,将 exsuperantissimus和《集》中其他术语和 

阿普列尤斯笔下超然存在（transcendence)的语言联系在e 起。上 

文第23节关于“被授予荣耀”的注释和“你知识的光芒”有关。

见:上文第39节；Heitzenstein《希腊奥秘宗教》，页 364- 368; 

《壬白伊曼德热斯》，页丨46-154;Bousset，《对 Josef K ro ll(三倍伟大 

者赫耳墨斯之学说〉的评论》，页 109-丨12; S co lt,《赫耳墨斯集》， 

卷三，页 284 - 300; Nock and Festugifere，《赫坏墨斯集》，卷二，页 

353-354;《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示》，卷四，页 63; Fest叫ifere， 

《希腊人的个人信仰》，页 125; 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 

页丨37-167;N ock,《希腊巫术纸莎草纸》，页 190-192;KJein ，《光 

的术语》，页 177-178;Grese,《赫耳墨斯集卷十-:及早期基督教文 

献》，页 183-18S;比较《赫耳墨斯集》卷一第31-32节，卷十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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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节;M oreschini，《晚古时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 

的赫耳墨斯主义研究》，页 99- 105;扬布利柯，《论秘仪》10.8. 

293-2940

必须受到尊崇的神圣名字、我们先祖的信仰以之仅为神祈福 

的名字啊，我们感谢你，你通过给予我们知觉、理性和理解力，俯允 

我们一位父的全部忠诚、虔敬和爱，还有任何更加甜美的力量： 

知觉，我们因之可了解你；

理性，我们因之可在我们模糊的揣测中寻找你；

知识，我们因之可为了解你而雀跃。

忠诚...雀跃： Pietatem et religionem et amorem[忠诚、虔敬

和爱]对应 eunoian kai storgfin kai p h ilia n[善良、爱慕和爱] , sensu ̂ 

ra tione、in te llegentia[知觉，理性和理解]代表 noun、logon、gnSsin〇 

Festug^re 通常用 in te llect [智性]翻译 sensus (并说 faute d’un 

vocable mieux appropri6 [ 找 不 到 更 合 适 的 词 语 ] )，指出 

cognoverimus[我们可能T 解]和 cognoscentes[了解]实际对应两个 

不同的动词noe6 和 epigign6sk6,前者在希腊语本中译作“思想”或 

“理解”，后者译作“分辨”或“变得了解” ：Nock and Festugi紅e ,《赫 

耳墨斯集》，卷二，页 353、399，注 349;《三倍伟大者赫耳墨斯之启 

示》，卷四，页58;关于相关问题见上文第3 节，及《赫耳墨斯集》卷 

一第1节。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89-290,认 为 suspi- 

cion ibus[模糊的揣测]“难以解释”，因为希腊语是 logon de hina 

epikales6men[理性，以使我们能够召唤]。Mah6,《上埃及的赫耳

墨斯》，卷一，页 163,将 ac num ine[而... 通过... 力量]读作hoc

lu m in e，并对本段做了不同的断句。

我们是受你的力量拯救之人，诚然的确雀跃，因为你已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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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展现了你自己。我们雀跃，甚至在我们仍然依赖身体的时候，

你俯允我们永远成神。因为这是人类给予谢意的唯一方式：知晓 

你的至高权威。

依 赖 ... 成神 ： Festugifcre 将 consecrare 译作 consacrer

[使...神圣化]，指出虽然N o c k倾向译作 faire passer du profane

au sacrgg[变凡俗为神圣]，但是希腊语 apethedsas应该更适合使

用 d6i fe r[使... 成神]来翻译，相关内容见上文第6、22、29节 ；

《赫耳墨斯集》卷一第26节,卷四第7 节，卷十第5-7、24-25节， 

卷十一第2 0节，卷十二第1、12节 ，卷十三第1、3、10、14、22节 ；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354、400,注 353;及 

Scott,《赫耳墨斯集》，卷三，页 294,尤见关于要被神圣化的人类的 

能力是否还在身体中的异议。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 

页 153,米用 Festugifere的译法，并论证认为consecrare的含义不那 

么明确，反应出拉丁语译者对神圣化的漠然。

我们已经知晓你，仅能由理性感知的宏大光芒。

我们已经理解你，生命之真实生命，孕育一切将要存在之物的 

子宫。

知晓……光芒：Mah6,《上埃及的赫耳墨斯》，卷一，页 165,将 

呼格〇 1丨』m en[光啊]读作et lum en;N 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 

集》，卷二，页 355，采用 Reitzenstein 将 sensibili 校订为 sensibile[感 

受]的做法，这样一来就和 lumen —致 f  ;比较 Scott，《赫耳墨斯 

集》，卷一，页 376，卷三，页 294; K le in《光的术语》，页 178-179。

孕育... 子宫： fecunda p raegna tio对应的希腊语是 mStra

ku6ph«re , Festugifcre认为它和《赫耳墨斯集》卷一第9、12节和卷五 

第 9 节中的类似思想有关; 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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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页 400-401，注 355-356。

我们已经知晓你，通过以其完美的丰满构想一切将要存在之 

物而永恒持续存在者。

我们以这整篇祷告崇拜你善的善，只要求：你祝愿我们在你知 

识的爱意中持续存在，永不被同这样的生命割离。”

丰满...持续存在者：和 naturae[将要存在]相一致的形容

词 plenissimae[完美的丰满]来自R eitzenste in对抄本中 planissimu 

和类似词语做出的校订，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 

二，页 355采纳这种校订方式；R eitzenste in删除了这个词后面三 

词一组中第三部分中的cognovimus te[我们已经了解了你]的第二 

次出现。但是 Mah6 将它读作呼格 plenissim e,并保留 cognovimus

te ,在后面插人patris generantis,因此给出了一组四词的结构----

最后两个是“我们在思索全部自然之时知晓了你，你这最完满者； 

我们知晓了你，作为生产之父的永恒存在”；《上埃及的赫耳墨 

斯》，页 165;Mah6,《一位拉丁语学者对灵知派经书中〈阿斯克勒 

庇俄斯〉的评论》，页 153。

“怀着这样的期待，我们转向一顿没有任何活物的纯 

净餐饭。”

没有...餐饭：Nock and Festugifere,《赫耳墨斯集》，卷二，页

401，注 399,引用波菲利《论禁欲》中类似的仪式禁忌;例如《论禁 

欲》2.11、2.60、4_7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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